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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 香 港 通商 初 发 达 ” 卖 料 泡 穷 汉 得 奇 关 


往事 追 回 泪 似 珠 ， 十 人 中 有 九 胡 涂 $ 
致 令 一 样 须眉 汉 ， 硬 要 从 中 判 主 奴 。 


阿 ， 阿 ， 诸 公 ! 风气 ， 风 气 ， 什 么 叫做 风气 ? 据 诸 公 
说 ， 自 然 是 文明 学 问 了 。 不 知 非 也 。 据 小 子 看 来 ， 只 一 个 
“ 利 " 字 便 是 风气 。 而 且 除 “ 利 ? 字 以 外 ， 更 无 所 谓 风 气 者 。 
诸 公 若 不 相信 ， 听 我 道 来 。 
自从 通商 之 后 ， 我 中 国 二 十 二 省 之 人 ， 莫 不 异口同声 
A: “广东 得 风气 之 先 。 小子 自己 便 是 广东 人 ， 也 深信 我 
广东 是 得 风气 之 先 的 ， 不 敢 多 让 。 然 而 及 后 仔细 想来 ， 到 
底 什么 叫 个 风气 ? 到 底 得 些 什么 风气 ? 转 觉 茫然 。 查 广东 
通商 最 早 ， 再 以 前 的 ， 不 必 去 细 考 它 ， 自明 朝 以 来 ， 已 与 
各 国 通商 的 了 。 考 明史: 外 国 列传 ;，“ 壕 镜 在 香山 县 南 
虎 跳 门 外 ， 先 是 赵 软 , 占 城 , 爪 蛙 、 琉 球 、 津 呢 渚 国 瑟 市 
俱 在 广州 设 市 舶 司 领 之 。 正德 时 ， 移 于 高 州 之 电 白 县 。 
嘉靖 十 四 年 ， 指 挥 黄 庆 纳 贿 请 于 上 官 ， 移 之 壕 镜 ， 岁 输 
课 二 万 金 ， 佛 郎 机 遂 得 混 人 ”云云 。 壕 镜 便 是 今 之 澳门 。 
由 此 观 之 ， 可 见得 广东 通商 最 早 。 又 按 Hr,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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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 林 富 ， 上 琉 请 与 佛 郎 机 通商 ， 有 云 , “ 粤 中 公私 诸 费 ， 
多 资 商 税 ， 番 舶 不 至 ， 则 公私 和 皆 窒 。 今 许 佛 郎 机 互市 有 四 
Al: 祖宗 时 ， 诸 番 常 贡 外 ， 原 有 抽 分 之 法 ， 稍 取 其 余 ， 足 
供 御用 ， 利 一 ， 两 粤 比 岁 用 兵 ， 库 藏 耗竭 ， 藉 以 充军 负 ， 
A, Flos BPG MAB NATE, MAA, 
车 香 舶 流通 ， 则 上 下 交 济 ， 利 三 ， 小 民 以 懋 迁 为 生 ， 持 一 
钱 之 货 , 即 得 展 转 贩 易 , 衣食 其 中 ， 利 四 ?云云 。 说 来 说 去 ， 
都 是 为 “ 利 ”, 何尝 有 半 个 字 提 到 风气 ? 诸 公 ! 这 就 不 能 怪我 
说 一 个 “ 利 ? 字 便 是 风气 , 除 “ 利 ? 字 以 外 ,更 无 所 谓 风 气 了 。 
这 些 远 事 ， 又 且 不 说 ， 等 我 再 说 得 近 些 。 自 入 本 朝 以 
来 ， 外 国人 来 得 更 多 了 ， 因 为 他 们 航海 之 术 , 日 有 进步 , 进 
FAH, MMPI A RAZ. Wey 映 亮 之 旁 ， 绕 以 群 
RB, BARREL HIE? 加 以 中 国 向 来 是 庞 然 自 大 ， 环 
绕 四 毅 ， 尽 是 些 野蛮 小 国 。 他 们 来 , 便 说 是 进贡 我们 去 ， 
便 说 是 册封 。 傲 岸 惯 了 ， 更 不 知 什么 叫 个 外 交 。 外 国人 初 
”来 时 ， 他 们 便 摆 出 那 自 大 的 样子 ， 傲 然 岸 然 。 及 至 外 国人 
egg 忍 而 不 住 ， 翻 了 脸 打 将 来 ,他 却 又 害 悄 了 ， 把 头 缩 了 进去 ， 
REL, 再 不 敢 伸 出 来 。 因 此 着 着 失败 ， 形 师 厚 国 之 事 ， 也 不 可 胜 
~** 记 。 至 道光 廿 一 年 ， 大 学 士 两 广 总 督 琦 善 ， 割 广东 之 香港 
地 方 与 英 人 义 律 ， 是 为 中 国 割 地 与 欧洲 之 始 ， 亦 即 为 通商 
发 达 之 始 。 此 事 之 始末 ， 往 因 来 果 甚 多 ， 因 与 此 书 正文 无 
Bw, MKS. 
且说 香港 乃 是 一 个 海岛 ， 岛 中 本 有 些 居民 ， 义 律 得 了 
香港 之 后 ， 即 出 了 告示 ， 晓 论 岛 中 居民 ， 说 是 中 国 已 将 香 
港 割 与 我 大 英 ， 尔 等 世 层 香港 之 人 民 ， 从 此 皆 当 投降 ，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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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大 英 藉 云云 。 那 些 居民 ， 也 有 从 的 ， 也 有 不 从 的 ， 不 
必 细 表 。 义 律 乃 与 英国 各 商 ,在 香港 建筑 洋房 , 设 行 贸易 。 
慢 慢 地 外 国人 来 得 更 多 ， 一 切 起 造 的 水 木 鞍 ， 以 及 细 轧 、 
BRT. VERE, TEMA, RARITY, RARE. 
那 内 地 的 穷 民 ， 听 了 这 个 消息 ， 便 有 许多 前 往 佣 工 谋 食 的 
了 。 那 时 候 广 东风 气 俭朴， 他 出 的 工 价 又 较 优 ， 所 以 前 往 
佣 工 之 人 ， 不 出 三 四 年 ， 各 各 都 能 积 插 一 、 二 百 银元 ， 带 
回 家 乡 去 。 那 些 乡下 人 眼光 如 豆 ， 看 见 一 个 铜钱 ， 尚 且 有 
敏和 车 大 ， 何 况 整 百 雪白 的 银元 被 他 看 在 眼 里 ， 哪 得 不 奖 的 
他 眼花 头晕 ? 于 是 一 传 十 ， 十 传 百 ， 都 说 某 甲 发 了 洋 财 回 
来 了 ， 某 甲 发 了 洋 财 回 来 了 ! 这 个 风声 一 传播 开 去 ， 你 想 ,之 计 开 
哪 一 个 不 想 发 洋 财 ? 引得 那 无 知之 徒 ， 都 如 水 赴 埃 地 往 香 风气 子 ? 
港 去 了 。 此 时 ， 香 港 的 生意 也 逐渐 盛 了 ， 外 国人 也 逐渐 多 一 
了 ， 所 以 去 的 人 也 都 容 得 下 。 

内 中 惊动 了 一 个 南海 县 张 楼 乡 地 方 的 一 个 人 ， 姓 区 ， 
名 两 ， 一 向 只 以 小 负 贩 糊口 。 当 时 看 见 人 家 纷纷 往 香 浇 
去 ， 又 都 说 是 可 以 发 了 洋 财 回来 ， 便 与 自家 妻子 商量 ， 也 
想到 香港 走 一 遭 ， 碰 磁 运 气 去 。 他 妻子 说 道 ，“ 人 家 有 手 
艺 的 ， 是 靠 手 艺 去 赚钱 ， 民 外 国 话 的 ， 是 靠 佣 工 去 受 值 ， 
有 气力 的 ， 还 可 以 去 拒 抬 。 你 既 没 有 手艺 ， 又 不 民 话 ， 就 
是 气力 也 输 与 人 ， 你 使 什么 可 以 去 得 ? 纵使 香港 是 个 钢 山 
金 穴 ， 只 怕 你 未 必 有 本 事 去 动 得 它 分 毫 ， 我 劝 你 息 了 此 念 
吧 ， 还 是 安 分 点 ， 在 家 过 穷 昔日 子 的 好 ， 我 也 没 福 做 富 贫 
的 奶奶 。*” 区 丙 被 他 妻子 一 顿 抢 白 ， 恼 得 气 也 结 住 了 ， 半 
随 说 不 出 话 来 ， 气 念 念 地 走 了 出 门 ， 到 市 上 行 去 ， 心 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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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钱 银 子 打 不 定 什么 主意 。 忽 见 一 家 店铺 在 那里 烧 料 泡 ， 心 中 漳 

cake 村 ， 把 这 个 贩 到 香港 ， 或 者 有 利 可 图 ， 我 何妨 试 它 -- 试 ? 

人 nar i 

vue 子 ， 大 大 小 小 买 了 二 三 百 个 ， 也 不 别 妻子 ， 附 了 船 ， 径 到 

不 名 一 匆 香港 来 。 

i 看 官 ! 那 料 泡 是 一 件 什么 东西 呢 ? 原来 是 用 玻璃 歇 成 
的 一 个 泡 儿 ， 其 样式 就 和 馒头 一 般 ， 那 馒头 面 上 正当 中 ， 
却 做 出 一 个 小 管 ， 那 小 管 的 发 璃 略 厚 ， 那 泡 儿 的 玻璃 却 比 
纸 还 薄 ， 靠 底 一 面 那 块 平 发 璃 , 却 做 得 略 略 有 点 微 四 ,用 日 
街 着 小 管 ， 微 微 一 呼 ， 那 块 止 玻璃 便 凸 了 出 来 ， 复 微 种 一 
吸 ， 那 长 璃 又 四 了 进去 。 如 此 不 停 呼 吸 ， 那 玻璃 也 不 住 的 
Mh, FMR, AMAT, Hemme. A 
就 叫 他 做 吃 嘲 ， 是 卖 给 小 孩子 玩 的， 小 的 不 过 芝 莽 大 小 ， 
零 卖 只 得 二 、 三 文 一 个 ， 大 的 有 馒头 大 小 ， 也 不 过 十 来 文 
一 个 。 其 图 式 如 下 ， 








明明 发 财 AMT RBBB, COROT, FSG 
eee AR EE Hd OE OP AS. RE TRI FE PHY BD 
zypug 矩 ， 叫 人 家 听见 了 ， 好 来 买 的 意思 。 在 香港 的 RA 
ape wae 都 笑 道 这 个 人 该 死 ， 香 港 地 方 能 有 几 个 小 孩子 ， 却 带 
& 非 关 来 这 个 东西 来 卖 ， 怕 不 蚀 了 盘 缠 也 。 区 丙 站 了 一 会 ， 见 没 


六 PARE, HEHE, WINES. £T-R, WA 


或。 没 人 请 教 ， 不 觉 心 中 刁 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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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明日 ， 叉 护 起 洲 往外 走 。 行 行 去 去 ， 去 去 行 行 ， 
不 觉 到 了 一 个 所 在 。 只 见 两 面 都 是 洋 楼 ， 静 悄悄 的 路 少 行 
人 。 他 心中 瞳 想 ， 昨 日 走 了 一 天 热 闪 地 方 , 不曾 发 得 利 
市 ， 今 日 怎么 走 到 这 里 来 ， 想 是 更 没有 生意 的 了 。 但 不 知 
走 过 了 这 一 条 路 ， 那 边 可 还 有 人 家 ? DBA, fT 
去 ， 口 中 仍 是 呼吸 45 那 IL, MEME RAS PEM. ZARA 
面 案 了 一 个 外 国人 ， 和 看 见 区 丙 ， 便 立定 了 脚 看 他 。 区 再 胆 
战 心 惊 ， 低 着 头 ， 只 管 向 前 走 去 。 那 外 国人 嘴 里 吼 哩 申 哈 
的 叫 了 一 甸 话 ， 区 丙 不 懂得 只 不 敢 理 皮 他 ， 仍 向 前 去 。 
那 外 国人 赶 了 上 来 ， 一 把 拉 住 。 吓 得 区 两 放下 竹 俊 ， 居 青 
面 白 ， 不 住地 瑟瑟 乱 拌 。 那 外 国人 低下 头 ， 在 和 你 里 拒 了 一 
个 顶 小 的 ， 对 区 丙 又 员 吐 了 几 句 。 区 丙 不 知 是 什么 意思 ， 
接 过 那 泡 儿 ， 衡 着 小 管 ， 一 阵 呼 吸 。 那 外 国人 在 他 手 里 取 
泌 ， 又 遇 吐 了 几 句 。 区 再 上 暗 想 ， 莫 非 他 要 买 么 ? 这 个 顶 小 
的 ， 在 乡下 只 卖 得 一 文 钱 一 个 ， 卖 给 他 不 可 卖 贵 了 ， 丽 怕 
他 打听 出 来 ， 说 我 其 他 。 然 而 苦于 不 知 这 “一 文 钱 ?三 个 字 
外 国 话 怎 生 说 法 ， 无 奈 只 得 和 他 做 手势 ， 伸 出 一 个 指头 
来 。 那 外 国人 和 看见 了 ， 就 在 身边 摸 出 一 元 洋 钱 给 他 。 区 
AASB, 口中 连 说 多 谢 多 谢 。 那 外 国人 交 了 洋人 银 ， 拿 起 那 
泡 儿 一 吹 ， 只 听 得 吊 的 一 声 ， 那 块 底 上 的 玻璃 破 了 一 大 
块 ， 以 后 再 吹 就 不 啊 了 。 外 国人 把 它 摔 在 路 边 ， 又 拣 了 一 
个 ， 给 了 一 元 详 银 ， 又 拿 起 一 吹 ， 依 然 破 了 。 外 国人 很 以 
为 奇 , 摔 了 破 的 ,又 拿 起 - :个 ， 对 着 区 两 吸 咕 。 区 两 此 时 福 
至 心灵 ， 知 道 是 问 他 的 吹 法 ， 他 便 接 在 手 里 ， 呼 吸 了 一 
会 ， 又 鼓动 两 腾 ， 以 示 呼 吸 之 意 。 外 国人 又 拿 出 一 元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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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T—*, HELE, WIM, we MMT. 
ShEIA AHA BL, FET RPGR. REESE IK, 5 
frie GE 不 肯 行 。 那 外 国人 见 他 害怕 ， 便 用 手 向 前 一 指 ， 
WEBER, MOL TIL. KAWAI, Tit 
Sa EE 

£A-ABL, WER, BRAS, ORE 
户 。 外 国人 站 住 了 ， 对 着 区 丙 做 手势 ， 员 遇 吐 喇 又 说 了 几 
名 话 。 区 丙 看 他 的 手势 ， 猜 度 他 的 意思 ， 料 着 是 叫 他 在 此 
等 候 ， 便 放下 丛 管 ,站 住 了 脚 , 那 外 国人 便 走 到 洋房 里 去 。 
区 丙 在 外 ， 抬 头 从 门口 望 进 去 ， 只 见 里 面 立 的 、 坐 的 、 行 
动 的 、 对 谈 的 ， 有 好 几 十 个 外 国人 ， 原 来 是 一 所 外 国人 的 
总 会 。 区 丙 初 到 香港 的 人 哪里 得 知 ?等 了 半 上 , 只 见 起 先 屠 
外 国人 带 着 两 个 外 国人 笑语 而 出 ， 指 着 那 料 泡 ， 说 了 好 些 
话 ， 又 拿 起 一 个 递 给 区 丙 ， 做 一 做 手势 。 区 丙 会 意 ， 便 呼 
吸 起 来 。 那 两 个 外 国人 见 了 ， 各 以 为 奇 。 于 是 每 人 出 了 一 
元 洋 银 ， 各 买 了 一 个 ， 放 到 嘴 边 , KMS, 两 个 都 碎 了 。 
三 个 外 国人 一 齐 呵 呵 大 笑 。 那 两 个 又 各 出 一 元 洋 钱 ， 买 了 
个 ， 仍 只 吹 得 一 下 都 破 了 。 一 个 便 翻身 入 内 。 正 是 ， 


运 退 黄金 失色 ， 时 来 黑 铁 生 光 ; 
英 读 上 舞 袖 太郎 溉 ”此 是 发 财 榜样 ， 


未 知 外 国人 翻身 入 内 ， 却 为 何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以 银 一 元 买 一 料 泡 ， 虽 日 受 其 ， 究 属 殉 


ROSH, HAFRGA, FREMARRX, KS 
HEZHR, KLE, ABHRA—-+, RR- 
响 ， 则 欣欣 喜 目 : “KEFFRARERR. ?此 
等 迷信 ， 省 会 富贵 家 尤 多 。 余 尝 细 思 其 故 ， 实 因 
KHAO, RHC AF KAA, MHRA, 
B—-RKR#, RHZH,FALM KEE MH, B 
斌 不爽 。 一 日 之 中 ， 多 则 响 三 四 次 ， 少 亦 响 一 二 
次 ， 总 视 炉 灰 之 多 少 ， 为 响 数 之 多 少 。 灰 多 则 气 
念 塞 ， 念 塞 则 愈 易 鼓动 而 汇 也 。 和 孙 行 者 本 印 处 机 
之 窗 言 ， 本 无 其 人 ， 更 安 有 所 谓 灵 感 ? DEA 
人 人 辈 恺 切 开导 ， 终 执迷不悟 ， 莫 之 肯 信 。 鸣 呼 ! 
女 学 不 明 ， 神 权 迷 信 ， 区 丙 当 日 何 幸 得 吃 嘲 而 发 
财 ， 社 会 今日 何不 幸 得 吃 串 而 迷信 耶 ? 
BRARAZK, BERK. FRAT? 可 
知 作者 之 意 ， 实 为 今日 之 发 洋 财 者 写照 耳 。 今 之 
发 洋 财 者 ,其 痴呆 如 区 丙 ， 其 忠厚 尚 不 及 区 两 也 。 


ae SB 
察 嗜好 货 郎 逐 利 RRA HS 


却说 那 外 国人 翻身 入 内 ， 不 多 一 会 ， 便 一 哄 地 跑 了 二 
三 十 个 外 国人 出 来 。 区 丙 拿 了 一 个 料 泡 不 住 的 呼吸 ， 那 些 
外 国人 都 站 着 观看 。 内 中 有 一 个 走 过 来 , 拿 起 一 个 顶 大 的 ， 
对 着 他 员 吐 ， 区 丙 虽 不 懂 说 活 ， 情 知 他 是 问 价 ， 心 中 也 没 
有 主意 ， 随 手 伸 出 一 掌 ， 却 是 五 个 指头 都 紧 了 起 来 。 那 外 
国人 便 给 他 五 元 洋 银 ， 拿 了 一 个 放 在 唇 边 ， 轻 轻 地 学 着 呼 
吸 , 却 鸣 帅 咏 咕 响 了 妈 几 声 ,随即 员 的 一 声 破 了 。 于 是 二 三 
十 个 外 国人 争 着 来 买 ， 随 买 随 吹 ， 随 吹 随 破 ， 不 多 一 会 
TER WPS. ET ERE, —P IPAM 
他 遇 咕 做 着 手势 ， 用 手 疝 前 一 指 ， 却 又 回 手 向 所 站 的 地 下 
一 指 。 区 两 知道 是 叫 他 再 来 的 意思 ， 点 头 会 意 。 

别 了 外 国人 ， 一 径 走 到 码头 上 ， 恰 好 走 省 城 的 船 汶 
EP OO re gaa, 
悄悄 地 把 洋 银 一 数 ， 有 五 百 数 十 元 ， 心 中 十 分 欢喜 。 等 到 
Mitt, IRMA B ake, BAA SRK Ae, HB Bl 
HB, CRARTMRRRAGEA. IDI ME ee ERS 
床 底下 ， 壁 角 旁 边 ， 用 点 炭 笑 、 柴 把 等 遮 护 住 。 身 边 还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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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十 余 元 ， 挨 到 破 天 亮 时 ， 便 起 身 赶 到 省 城 去 。 在 旧 木 器 
店 里 买 了 两 口 轻巧 琉璃 柜 ， 用 水 洗刷 干净 ,， 买 两 张 红 绿 
纸 ， 把 里 面糊 禄 起来， 又 买 了 两 根 绳子 ， 一 根 扁 担 ， 把 柜 
挑 起 ,到 料 器 店 里 买 了 不 少 的 料 泡 。 附 了 船 ， 仍 到 香港 去 。 
直到 那 总 会 门口 ， 却 是 静 悄 悄 的 不 见 一 人 ， 等 了 举 
Mm, ICH. Rio BF. RAB, Pa 
十 二 点 钟 之 后 ， 两 点 钟 之 前 ， 芷 外 国人 午间 吃饭 休息 的 时 
候 ， 所 以 各 外 国人 都 麻 集 在 总 会 里 。 他 这 一 回 到 此 ， 却 已 
过 了 两 点 钟 ， 直 等 到 五 点 钟 之 后 ， 方 才 陆 续 有 两 来 。 那 些 
外 国人 看 见 他 挑 着 玻璃 柜 ， 那 些 料 泡 都 安放 在 柜 为 ， 便 部 
指点 说 笑 ， 意 思 是 说 他 这 个 担子 比 竹 信 讲究 了 。 这 一 回 ， 
也 被 他 卖 去 不 少 。 也 有 两 个 外 国人 学 会 呼吸 之 法 了 ， 于 是 
一 个 教 一 个 ， 差 不 多 都 教会 了 ， 这 料 泡 便 不 大 肯 破 。 有 一 
个 外 国人 把 他 带 到 住宅 里 去 ， 间 那 外 国 女 人 出 来 看 ， 花 钱 
买 了 来 ， 都 是 一 吹 即 破 ， 惊 动 了 隔壁 邻 居 的 外 国家 着 都 来 
看 ， 看 见 了 都 要 买 ， 女 人 、 小 孩子 喀 赔 哈哈 的 一 阵 ， 早 又 
卖 完了 。 区 丙 连 夜 又 乘 了 夜 船 ， 赶 加 省 城 ， 天 亮 时 ， 早 到 
了 。 投 一 个 相识 人 家 ， 寄 下 玻璃 柜 ， 连 忙 赶 回 家 ， 依 然 背 
BEE, ATOM, MALTS, MIR 
Se. MEHR, (PAIR T RHO BIBI 
AGE AUT Ht ERE BAT ETS 
了 。 那 些 外 国人 人， 都 学 会 了 那 琵 吸 之 法 ， 便 不 以 为 奇 ， 不 
大 买 了 。 看 官 ! 这 旧 社 会 中 “ 福 至 心灵 ”的 一 句 话 , 虽 是 极 腐 
败 不 足 信 的 ,然而 灾 有 其 理 。 那 区 丙 看 见 外 国人 买 的 少 了 ， 
他 却 弄 一 个 去 虚 ， 把 那 料 泡 儿 吹 作 一 片 圳 筑 之 声 ， 外 国 
11 


得 风 便 


转 ， 别 走 


人 见 了 ， 又 以 为 奇怪 。 原 来 那 种 料 泡 ， 另 有 一 个 吹 法 ， 
是 用 嘴唇 衡 着 那 管子 ， 轻 轻 用 气 吹 进去 ， 可 以 鼓 荡 得 成 一 
片 圳 筑 之 声 。 当 时 外 国人 听 得 ， 以 为 另 是 一 种 东西 ， 问 他 
讨 过 去 ， 翻 来 履 去 的 细 看 ， 却 只 看 不 出 个 道理 来 。 又 递 过 
去 叫 他 吹 ， 他 又 吹 了 一 阵 。 一 时 间 总 会 里 的 外 国人 都 出 来 
看 ， 又 纷纷 的 买 。 谁 知 这 种 吹 靶 ， 破 的 更 容易 ， 破 的 容 
易 , 他 的 生意 却 又 好 起 来 了 。 如 此 又 贩 了 两 三 遍 , 洋 银 积 了 
有 六 、 七 千 。 

他 看 着 这 料 泡 生意 将 成 强 轰 之 末了 ， 便 回 到 省 城 ， 在 


他 途 ， 何 市 上 闲 行 ， 要 寻 些 奇 巧 东西 去 贩卖 。 忽 然 看 见 路 旁 地 摊 上 


物 贩 夫 ， 
7h 能 解 
此 ， 其 发 
Mt aE 
幸 以 得 者 
也 。 


摆 着 些 窑 货 小 人 儿 。 此 种 窑 货 ， 出 在 石 湾 地 方 ， 那 小 人 做 
得 才 和 刺 核 般 大 ， 头 便 像 一 颗 绿 豆 ， 手 便 像 两 粒 芝 麻 ， 却 
做 得 须眉 欲 活 ， 棚 棚 如 生 。 也 有 着 棋 的 ， 也 有 撑 船 的 ， 
ia, Hh, OH. Tk, TAA, BARA EL BR 
的 。 还 有 些 房 屋 ， 桥梁、 木 栅 、 更 楼 、 宝 塔 之 类 ， 花 样 其 
多 。 若 到 石 湾 去 贩 ， 不 过 四 五 文 一个， 在 省 城 买 起 来 ， 
都 要 七 八 文 。 区 两 看 了 ， 便 触动 了 机 关 ， 即 刻 赶 到 石 湾 
去 。 好 在 只 有 六 、 七 十 里 路 ， 乡 下 人 跑 惯 的 ， 不 消 两 三 个 
时 展 ， 早 走 到 了 。 便 到 窗户 里 去 拒 了 一 千 多 个 ， 付 了 价 ， 
仍 赶 回 省 城 。 

过 了 一 夜 ， 便 赶 到 香港 。 外 国人 见 了 果然 喷 喷 称 闵 。 
及 至 向 他 价 时 ， 他 却 伸 出 了 两 个 指头 ， 那 外 国人 便 拒 了 十 
个 ， 给 了 他 二 十 元 详 银 。 不 一 会 ， 惊 动 了 总 会 里 的 外 国 
人 ， 呼 朋 引 类 ， 争 先 购买 ， 那 消 一 日 工夫 ， 这 一 千 多 个 小 
人 儿 ， 早 变 了 上 三 千 的 洋 银 了 。 区 两 一 想 这 个 又 是 好 买 
12 


卖 ， 连 忙 运 了 洋 银 回 家 ， 悄 悄 地 安放 停 当 ， 又 赶 到 石 湾 ， 
一 贩 便 是 五 千 个 。 好 在 这 东西 又 轻 又 小 ， 既 不 重 累 ， 又 不 
占 地 方 ， 比 着 料 泡 儿 更 容易 带 。 这 回 那些 外 国人 党 有 一 买 
二 三 百 、 三 四 百 ， 要 寄 回 外 国 作 货物 贩卖 的 ， 也 有 和 寄 去 送 
人 的 ， 所 以 买 的 更 多 。 被 他 五 六 次 一 贩 ， 六 得 赚 下 的 钱 也 
忘 了 数目 了 。 届 指 一 计 ， 做 这 个 买卖 ， 不 觉 三 个 多 月 了 ， 
我 也 该 歇息 鞭 息 了 。 便 从 此 不 做 生意 ， 也 不 愁 不 是 一 个 富 eT 
俩 了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在 省 城 宕 下 那 两 口 柜 ， 仍 然 提 着 一 
根 扁担 径 回 张 楼 。 

ABT, ATM, MPM, “你 去 和 我 买 一 
副 猎头 三 性 回来 ， 下 余 的 钱 ， 多 打 些 酒 。” 妻 子 道 “你 又 
不 要 拜 神 礼佛 ， 买 三 性 作 什么 ? “区 丙 道 : “RE mH A 
Veo "EF: “你 又 不 曾 许 什么 愿 ， 此 刻 又 酬 什么 神 昵 ?? 也 用 不 着 
区 两 道 ; “我 此 刻 发 了 财 了 ， 难 道 不 应 该 酬 神 么 ? "妻子 在 ， 
道 : “你 发 了 多 大 的 财 ， 却 值得 用 三 性 酬 神 ? “区 两 在 身边 
取出 一 个 纸 包 来 ， 在 桌 上 一 放 ， 道 : “你 去 看 来 。* 妻 子 打 
开 一 看 ， 见 是 雪白 的 洋 银 ， 数 了 一 数 ， 整 整 的 五 十 元 。 便 只 五 十 元 
笑 道 ;“ 义 喜 呢 ， 是 从 哪里 发 来 这 注 财 ?区 再 道 ，“ 你 不 ES, 
要 管 ， 只 和 我 快 去 买 猪 头 三 性 来 。* 妻 子 道 , “将 就 点 就 买 可 关 。 
一 只 鸡 吧 ， 等 再 发 了 大 财 ， 再 用 三 性 不 迟 。” 区 丙 道 ,“ 普 
仔 多 享受 我 点 ， 自 然 保 佑 我 再 发 财 。 你 不 要 多 说 ， 快 买 来 
吧 。” 他 妻子 果然 到 市 上 去 买 了 一 副 猪 头 三 性 ， 及 神 福 纸 
马 埋 烛 等 回来 。 夫 妻 两 个 一 齐 动手 ， 考 熟 了 。 当 天 点 了 香 
ih, KAMAN T Stk, WETRLRA AMIE 
Me, WERT AML, HARK. M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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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将 三 牲 切 开 ， 泌 上 酒 来 ， 夫 妻 两 个 对 酌 。 妻子 带 笑 
道 ,“ 当 家 的 ， 你 这 注 财 到 底 在 哪里 发 来 的 ， 何 妨 告 诉 我 
一 声 ? ”区 丙 道 :“ 你 不 必 查 问 ， 你 看 见 这 雪白 的 洋 银 ， 心 
爱 不 心 爱 ? "妻子 道 ，“ 为 其 不 心爱 ? 当家 的 ， 你 可 肯 给 我 
十 元 ? 我 今年 冬衣 也 没有 ， 要 想 做 一 件 细 布 棉 只 过 冬 。? 
区 丙 道 “你 要 ， 便 拿 十 元 去 ， 有 其 不 肯 ? ”妻子 喜欢 得 由 
花 腿 笑 ， 董 上 一 杯 酒 道 ，“ 当 家 的 ， 你 还 要 发 财 呢 ! 难得 
这 般 大 量 ， 请 干 一 杯 。” 区 丙 接 过 ， 一 饮 而 尽 ， 道 , “我 奔 
走 了 三 个 多 月 ， 今 天 是 头 一 回 享福 也 。?” 妻 子 道 : “ 正 是 。 
你 这 两 三 个 月 以 来 ， 从 不 曾 好 好 在 家 过 一 天 ， 到 底 在 外 边 
做 些 什么 生意 ? 我 屡次 要 问 你 ， 只 见 你 没有 好 颜色 向 我 ， 
我 所 以 不 敢 动 问 。” 区 丙 不 答 ， 在 怀 中 掏 出 那 包 洋 银 ， 打 
开 ， 取 了 十 元 交 给 麦子。 喜欢 得 她 笑 得 眼睛 没 了 颖 ， 迄 忙 
接 过 ， 揣 在 怀 里 。 又 满 满 的 期 上 一 杯 酒 道 ，“ 酒 冷 了 ,等 我 
去 再 泥 一 泥 。” 拿 了 酒 过 ， 走 到 灶 下 ， 把 酒 合 放 在 类 炉子 


.上 ， 取 出 那 十 元 洋 银 ， 翻 来 尾 去 看 了 又 看 ， 不 住地 痴 笑 。 


SOARS AS A: “ 千 万 不 要 是 作 梦 才 好 ! ”一头 


. 说 ， 一 头 又 看 。 不 提防 把 酒 淘 深 了 ， 沸 了 出 来 。 那 酒 烘 的 


一 声 烧 着 了 ， 慌 得 她 连忙 去 抢 酒 壶 ， 把 详 钱 酒 了 一 地 。 又 
不 住 口 地 往 酒 袁 上 吹 ， 好 容易 把 火 吹 炸 了 ， 才 去 拾 那 洋 
银 ， 却 找 采 找 去 只 有 九 元 。 心 想 这 里 是 泥 地 ， 又 没 个 好 
BE, MEM SULA TT? 没奈何 ， 只 得 先 拿 酒 出 不， 等 吃 
Se SWAPS. AAS, PH, Bcc Ea 
TNS Ps EE TR, fe EL, SR, 
HEA, HA Ae. “几乎 剩 了 九 元 。 ”区 两 仿佛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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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便 问 道 :; “你 说 什么 九 元 ?” 妻 子 乘机 扯 说 道 : “当家 
的 ， 你 才 给 我 的 洋 银 只 有 九 元 。” 区 丙 道 “只 伯 是 数 错 
了 ， 补 给 你 一 元 就 是 。? 妻 子 忙 过 来 换 上 热 酒 ， 区 丙 又 给 
THR Fo, RECESSES AT AN. TA RMT IL, 方 
AVE, Nese, Wee T, Law SHR. 
区 丙 白 己 起 身 ， 走 到 市 上 一 家 相 熟 的 杂货 店 里 ， 对 擎 
柜 的 说 次 : “不 知 宝 号 所 用 的 大 秤 可 是 天 平 征 ? ?掌柜 的 说 
道 ,， “我 们 乡下 人 家 ， 都 是 老实 公平 的 ， 所 有 大 小 秤 都 一 
律 的 是 十 六 两 天 乎 征 ， 不 比 苏 州 、 上 海 的 人 家 黑 良 心 ， 专 
门 回 旨 小 负 贩 ， 用 二 十 四 两 、 三 十 二 两 的 天 打 秤 。” 区 丙 
wi. “如 此 ， 乞 人 千 一 用 ， 明 日 一 早 送 还 。” TBA. “ 阿 
WE, AP AERA eee? "RAH: “TEA. WARE A 
家 不 停 要 用 的 ， 白 旦 里 告 代 不 易 ， 所 以 连夜 来 供 一 月 ， 明 
BRED. “SAAR 给 th. KAP ie SATE, 
Farris, REAM, WFO LTT. BH 
RAISE TAS, BET, “RI, PERERA? “区 
两 道 ; “ATP. "UL, WP PE. PEE, 把 大 门 关 
上 ,进来 又 把 堂屋 门 关 了 。 拿 了 秤 到 房 里 去 。 妻 子 道 ,“ 那 
房 里 种 什么 ?你 吃 了 酒 ， 到 卧 邸 里 睡 吧 。 要 秤 什么 明 
日 吾 说 ,区 丙 道 “你 莫 管 ， 代 我 拿 灯 进来 。” 妻 子 便 合 了 
灯 进 房 ， 放 在 就 上。 只 见 靠 里 面 一 铺 空 床 ， 床 上 也 没有 被 
:， 总 识 营 几 件 盆 桶 贸 镶 之 类 。 看 官 ! 这 一 铺 床 底 
Po Bin Aine BOF AZ BT T 
当下 区 两 对 妻子 道 : “你 代 我 把 床 底下 的 东西 搬 了 出 
米 。” 超 子 便 低头 把 一 个 火 禾 、 几 把 木柴 拉 了 出 来 。 再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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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看 ， 是 一 个 粗 麻 布袋 ， 用 手 拉 了 一 拉 ， 却 拉 不 动 ， 两 只 
手 去 拉 也 拉 不 动 ， 道 : “这 是 什么 东西 ? 放 的 也 忘记 了 。 
重 得 很 呢 ! KAU: “RK. TLS NFS, WA 
动 得 分 毫 ， 不 觉 蜡 暗 吃 惊 起 来 道 ，“ 也 婴 ， 把 床 拆 了 吧 。? 
于 是 亲自 动手 ， 把 床上 的 盆 桶 之 类 拿 过 一 边 。 广 东乡 下 人 
KWOK, RARE LIAR, RETAKE, 
床 就 拆 了 。 他 妻子 拿 灯 照 着 ,区 丙 找 到 袋 口 ,把 绳子 拆 开 。 
他 妻子 留心 看 时 ， 只 见 麻 袋 里 面 ， 无 数 的 小 席 袋 。 连 忙 把 
灯 放 在 地 下 ， 拆 开 一 袋 看 时 ， 见 满 满 的 都 是 洋 银 。 再 控 一 
袋 看 ， 也 是 洋 银 。 一 连 看 了 几 袋 ,只 吓 得 她 目 定 口 呈 ， 心 
惊 内 跳 ， 手 足 无 措 ， 出 了 一 身 冷汗 。 正 是 ， 


惊喜 交集 。 变 为 怖 县 ; 
穷人 发 财 ， 怒 同 受罪 。 


这 麻袋 里 的 详 银 不 知 究竟 有 多 少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NEWR, HHARARG, RBA, W 
当 默 察 社会 风气 ， 随 之 转移 ， 然 后 其 业 可 久 可 
大 。 每 怪 吾 国人 无 论 所 操 何 业 ， 沉 一成不变 ， 甘 
心 坐 致 败坏 ， 是 则 大 可 记者 也 。 区 丙 一 小 负 峰 ， 
乃 能 洪 罕 默 察 ， 投 其 所 嗜好 者 。 鸣 呼 ! 毋 谓 其 
致富 为 伐 致 也 。 

贩 料 泡 一 节 ， 特 其 之 耳 。 至 于 石 湾 窗 货 ， 不 
可 谓 非 吾 国美 术 之 一 ， 外 人 至 今 犹 多 购 之 者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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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HR, FHS, LEZ, ARE? 
独 怪 夫 士 君子 动 以 关怀 时 局 自命 ， 而 卒 无 以 提倡 
ZH. LER, THHERER 

下 半 回 无 端 写 区 两 妻子 种 种 丑态 ， 非 得 已 
也 。 以 笔法 论 , 所 以 反照 第 一 回 其 麦 云 云 一 段 ， 使 
之 相映 成 色 。 以 命 意 论 ， 实 痛 夫 女子 社会 中 ， 实 
有 此 情景 ， 特 为 之 摹 绘 传神 ， 使 他 日 女子 社会 进 
化 时 暑 之 ， 犹 可见 前 人 之 面目 也 。 读 者 得 暴 怪 笔 
RA, ARM, HALF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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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回 


开店 铺 广 交 亡命 ” 充 汉 奸 再 发 洋 财 


却说 广东 地 方 ， 无 论 人 家 店铺 ， 洋 银 是 不 用 纸 包 的 ， 
是 用 一 个 席 袋 盛 的 。 这 席 袋 就 同 江南 的 薄 包 差不多 ， 不 过 
玺 包 是 阔 的 ， 它 是 罕 的 罢了 。 论 那 席 袋 的 样子 及 大 小 ， 恰 
好 是 插 得 一 个 玻璃 洋 瓶 进去 。 表 明白 了 ， 不 提 。 

且说 当下 区 丙 的 妻子 ， 看 了 这 许多 银 洋 ， 不 觉 喜 极 而 
OR. GURTTR, MSIE, “当家 的 ， 你 从 哪里 弄 来 这 许 
多 银子 ? ”区 丙 也 不 答 话 ， 一 袋 一 袋 的 搬出 来 ， 据 了 十 来 
袋 , 便 侠 绳子 总 捆 了 ， 岂 妻子 帮 着 性， 拿 大 征 来 种 过 ， 用 
IAT ILA LB, WeTE— Ws FEMME 出 来， 一 一 秤 
过 ， 已 是 半夜 时 候 ， 拿 算盘 来 结 了 总 数 一 看 ， 足 足 有 三 十 
二 担 重 ， 算 了 一 算 ， 除 去 席 袋 草 绳 等 ， 大 约 不 止 五 万 两 ， 
自己 心中 也 暗暗 吃 售 。 遂 和 妻子 两 个 ， 仍 旧 把 它 藏 在 床 
下 ,外面 多 坊 些 柴 把 稻草 之 类 ， 把 它 遮 护 住 。 到 了 明日 早 
起 ， 区 丙 先 去 还 了 种 ， 然 后 到 镇 上 买 了 五 口 大 饶 回 来 ， 和 
妻子 两 个 到 尾 后 空地 上 ， 气 了 五 个 大 窟 人 聊 ， 把 缸 藏 在 地 
下 ， 然 后 每 夜 悄悄 地 把 洋 银 一 包 一 包 的 运 放 在 饶 里， 用 
HE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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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两 又 切 戒 妻子 ， 不 要 泄漏 与 人 。 夫 妻 两 个 ， 依 旧 是 
和 平常 一 般 庶 日 ， 不 过 一 切 用 度 ， 比 较 前 头 稍为 宽 动 些 罢 
了 。 然 而 区 两 却 在 外 面 放出 风声 ， 要 置 买 田地 ， 一 两 年 之 
间 ， 陆 续 置 了 万 把 银子 田产 ， 又 盖 造 了 几 间 房 子 。 那 时 ， 
一 乡 之 人 都 知道 区 丙 发 了 财 了 ， 亲 族 邻 里 哪 一 个 不 来 巴 
结 ? 同 里 的 说 起 来 ， 都 是 区 大 爷 长 ， 区 大 爷 短 ， 同 族 的 不 
是 说 大 叔叔 ， 便 是 说 大 伯伯， 甚至 同姓 不 宗 的 ， 都 来 认 本 = 之 
家 ， 氢 辈 份 。 还 有 可 笑 的 ， 是 有 一 种 姓 欧 的 ， 一 种 姓 欧阳 严 。 
的 ， 也 强 来 认 本 支 。 幸 得 区 两 生性 醇厚 ， 见 人 家 来 亲热， 
也 不 过 如 此 ， 从 前 人 家 疏远 他 时 ， 他 也 不 过 如 此 。 

闲话 少 提 。 且 说 区 丙 自 从 发 了 这 一 注 AM 之 后 ， 一 
顺 百 顺 ， 真 是 俗话 说 的 不 错 , “ 福 至 心灵 ?了 。 并 且 一 个 人 
在 穷困 的 时 候 ， 所 与 往来 的 ， 无 非 也 是 些 穷 汉 ， 及 至 发 了 何其 言 之 
on dt cd 2 
二 、 三 万 更 温 ， 才 放 在 十 三 行 第 一 家 字号 “ 伍 怡 和 ”里 生 
A, WIRE ARBOR Dr 
家 “两 记 ? 详 货 字 号 ， 又 到 香港 中 环 地 方 开 了 一 家 “两 记 ? 杂 
贷 店 ， 自 己 却 往来 于 两 间 。 喜 得 年 年 赚钱 ， 他 便 一 年 比 一 
年 富 起 来。 然而 他 还 是 乡 人 本 色 ， 平 日 只 穿 的 是 蓝 布 短 
47, FRAT HE, | Be FRE. BRT, 
EVE ZIP, MADERA. FOE FSSA, 他 
WILE LEA, BURT Hi, Ama Se 
知道 他 是 个 发 财 人 ， 就 和 他 招呼 ， 也 不 失 了 和 当 已 体面。 那 Are, 
下 等 人 见 他 虽 是 财主 ， 却 是 打扮 朴素 ， 和 气 迎 人 ， 乐 得 亲 
近亲 近 他 ， 不 定 从 中 还 起 曙 他 点 光 呢 。 因 紫 帮 年 之 间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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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交 结 的 朋友 实在 不 少 。 

香港 的 店 里 ， 单 备 了 一 间 楼 面 专门 接待 朋友 。 内 中 就 
有 许多 在 广东 犯 了 事 ， 不 能 容 身 的 ， 走 到 香港 去 投奔 他 ， 
他 也 来 者 不 拒 。 因 此 一 年 之 中 ， 他 那 店 里 吃 闲 饭 的 ， 少 说 
点 也 有 两 桌 人 。 

内 中 单 表 一 个 九江 乡 人 ， 姓 关 ， 名 叫 阿 巨 ， 因 为 在 广 
东 闹 了 动 案 ， 逃 到 澳门 。 那 澳门 却 是 一 个 大 赌场 ， 五 花 八 
门 的 赌 馆 ， 说 之 不 尽 。 阿 巨 到 了 那里 ， 不 到 几 天 ， 把 动 来 
的 钱 银 输 个 遍 尽 ， 遂 附 了 轮渡 走 到 香港 ， 投 奔 区 丙 来 。 区 
再 也 一 般 招 接 ， 留 他 住 下 ， 这 一 住 就 住 了 五 、 六 年 。 一 
天 ， 不 知 为 着 什么 事 ， 这 关 阿 巨 忽 然 一 去 不 回 ， 奉 无 踪 
迹 。 区 丙 还 以 为 店 里 伙计 得 罪 了 他 ， 再 三 考 问 ， 却 又 不 
是 ， 日 久 也 就 放下 了 。 

又 过 了 一 年 多 ， 区 丙 正 在 香港 店 里 从 着 ， 关 阿 巨 忽然 
走 来 。 区 丙 大 坪 ， 接 着 ， 寒 陪 已 毕 ， 区 丙 先 说 道 ,“ 先 年 
多 有 怠慢， 以 致 吉 兄 一 去 不 来 ， 今 莫不 弃 ， 就 可 以 大 家 聚 
首 了 。” 阿 巨 道 , “不 瞒 区 兄 说 ， 我 近来 公事 极 忙 ， 今 日 偶 
PRAIA, HOGER. "RA, “ 关 兄 近日 恭喜 在 哪里 ? ” 
阿 巨 道 , “我 们 且 不 要 氢 这 些 闲 话 。 今 有 一 注 横财 ， 特 来 
送 与 区 兄 ， 不 知 肯 受 不 肯 ?? 区 丙 讶 道 : “什么 横财 ? ” 阿 巨 
移 近 一 步 说 道 : “近来 外 国人 ， 因 为 广东 官府 不 许 他 们 进 
城 ， 彼 此 闹 翻 了 。 此 刻 英吉 利 小 了 兵 船 来 ， 打 算 要 攻打 广 
州 城 , 你 知道 么 ?” 区 丙 道 ，“ 我 也 听见 有 这 旬 话 ， 但 不 知 真 
不 真 ? "MBG, “怎么 不 真 ? WA RATE OBR 
金 ， 我 已 经 投 到 他 部 下 充当 探 子 ， 就 住 在 元 帅 的 座 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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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的 情形 ， 我 本 来 熟悉 ， 只 有 近来 官场 的 举动 ， 怎 样 的 
布置 防备 ， 不 得 而 知 。 官 府 又 悬赏 格 提 我 ， 此 时 还 未 销 
案 ， 我 自己 不 能 入 内 地 ， 就 是 到 了 内 地 ， 官 府 的 事 也 无 从 
打听 。 所 以 特 在 大 元 帅 前 保 举 了 你 ， 不 知 你 肯 做 不 肯 ? ” 
区 丙 闻 言 ， 心 中 一 想 ， 省 城 店 里 ， 本 来 有 许多 衙门 里 人 来 
做 主 顾 ， 这 件 事 只 怕 还 办 得 到 。 因 问 道 ,“ 不 知 肯 做 便 怎 
样 ?” 阿 巨 道 ,“ 你 车 肯 做 ， 我 再 一 力 在 大 元 帅 面前 保 举 
你 ， 每 月 坐支 薪水 五 十 两 ,以 后 探 束 ， 每 件 事 酬 银 五 十 两 ， 
你 愿意 么 ?“ 区 再 道 : “我 就 是 探 着 了 事 ， 往 哪里 去 报 呢 ?” 
阿 巨 道 ,“ 你 车 肯 做 了 ， 就 回 省 城 去 ， 只 做 坐 探 ,， 探 着 了 
事 ， 只 要 写 起 来 ， 我 那里 天 天 着 人 到 你 店 里 走 一 次 ， 有 便 
交 他 带 来 就 是 了 。 "KA: “我 怕 写 不 好 ， 识 字 又 不 多 ， 
AE SB, AAR KO PE, “这 有 甚 要 紧 ? 你 只 管 
写 了 来 ， 莫 管 它 别 字 不 别 字 ， 好 在 拿 得 来 ， 是 我 经 手 。” 
区 两 道 ;“ 既 承 关 兄 如 此 关切 ， 我 如 何不 做 ?但 是 这 件 事 做 
下 来 ， 不 知 能 赚 多 少 钱 ?” 阿 巨 道 : “每 月 坐 得 五 十 两 ， 其 
余 每 件 事 五 十 两 ， 看 你 的 本 事 去 探访 罢了 。 "区 丙 大 喜 ， 
即 与 阿 巨 约定 ， 即 日 动身 ， 回 到 省 城 ， 住 在 店 里 ， 专 意 招 
接 衡 门 的 主 顾 ， 打 听 些 海防 洋务 的 事情 。 

因为 他 一 向 是 个 老实 生意 人 ， 衔 门 里 的 师爷 、 大 苑 们 
只 当 和 他 谈天 ， 便 多 有 告诉 他 的 ， 他 便 拿 这 个 去 换 银 子 。 
于 是 ， 几 时 佛山 办 团练 ， 几 时 黄埔 修 炮台 ， 虎 门 语 了 若干 


近日 中 国 
官场 所 设 
侦探 队 ， 
月 薪 每 人 
不 过 二 十 
余 金 ， 如 
何 能 得 其 
出 Ak, ‘ 


大 好 生 
意 。 


兵 ， 四 方 炮台 添 了 几 尊 炮 ， 买 了 一 刀 竹 纸 来 ， 真 是 有 闻 必 


录 ， 阿 巨 果然 逐日 差 人 来 取 。 
可 怜 广东 地 方 官 ， 一 齐 都 睡 在 梦 里 ， 哪 里 知道 有 这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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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WEF 2 ICA EAB 两广 总 督 叶 名 
琛 ， 终 日 在 衙门 里 礼拜 神仙 ， 有 时 接见 下 属 ， 无 非 讲 论 他 
自己 的 文章 学 问 ， 这 件 事 也 被 区 丙 当 一 件 正经 审 报 了 出 
去 。 在 区 两 不 过 是 借 此 做 一 件 事 ， 多 赚 它 五 十 两 银子 的 意 
思 。 谁 知 阿 巨 得 了 这 个 信息 ， 以 为 莫大 机 会 ， 专 诚 见 了 那 
个 什么 大 元 师 ， 行 了 先 射 礼 ， 告 知 打听 得 广东 总 督 酷 信 神 
仙 的 话 。 那 大 元 是 听 了 也 不 过 笑 了 一 笑 ， 不 当 一 件 事 。 阿 
巨 献计 道 , “广东 人 向 来 最 倍 神 仙 ， 有 了 时 百姓 过 于 迷信 ， 
官府 还 要 从 中 禁止 。 此 时 第 一 个 总 督 先 信 起 来 ， 百 姓 们 自 
然 比 从 前 信 的 加 倍 了 。 此 刻 军 务 吃 紧 ， 我 们 兵 朋 已 泊 在 省 
THRE 河 多 天 了 ， 不 定 何 日 开 仗 。 我 们 不 如 借 此 惑 乱 他 百姓 之 
又 一 心 ， 他 自然 政 于 防范 。 一 经 开 仗 ， 就 容易 得 手 了 。*" 那 个 
什么 大 元 是， 就 问 他 怎么 惑 乱 法? 阿 巨 如 此 如 此 说 了 一 
遍 。 那 头 元 是 笑 了 一 笑 ， 说 道 , “由 你 去 办 吧 。” 
MATS, SINT, my LRAT RK, 
HKD. IAM ATARI TE, ARIK T 5 
省 河 两 旁 的 船 户 以 及 两 岸 居民 看 见 了 ， 便 哗然 哄 传 起 来 ， 
说 是 洋人 的 铁 炮 也 学 起 来 了 ， 可 见 说 什么 船 坚 炮 利 ， 都 是 
菊 人 之 谈 。 这 句 话 一 人 传 十 ， 十 人 传 百 ， 传 到 了 叶 名 琛 耳 
打 里 。 叶 名 琛 却 以 手 加 额 日 ，“ 大 清 皇 帝 之 洪福 也 ! ”旁边 
有 个 幕府 便 说 道 ，“ 比 BR 民 之 传言 ， 未 必 可 借 。” 叶 AE 
他 信 能 引 道 : “这 是 万 目 共 睹 之 事 ， 岂 有 不 可 信之 理 ! 当初 清 兵 人 
出 证 所 关 之 后， 来 征 江南 ， 福 王 逃 窜 ， 一 路 势如破竹 ， 只 有 江阴 
和 学 多 曼 闫 民 不 服 ， 欲 拒 天 兵 。 当 时 有 一 个 武生 ， 明 -: 知 不 能 搞 
Me 4H, 又 无 法 禁止 ， 因 说 道 ，“ 我 们 此 举 ， 胜 败 未 下 ,何不 求 


22 


oe 


神 指示 ? OA Tal Bel APE TAPER HE, “ 拿 关 帝 庙 里 那 把 铁 
做 的 青龙 优 月 刀 放 在 水 里 ， 如 果 能 浮 起 来 ， 我 们 便 可 以 举 
事 。’ 那 武生 之 意 ， 以 为 铁 是 沉 的 ， 意 欲 和 借 此 阻止 众人 。 
众人 依 他 之 言 ， 把 刀 放 在 水 里 。 谁 知 竞 轻 球 球 的 译 起 来 。 
于 是 众人 大 喜 ， 一 区 抗拒 。 后 来 王 师 到 时 ， 全 城 被 吏 。 可 
见 蕊 数 难 逃 ， 和 鬼神 也 会 弄 人 的 。* 那 幕府 道 : “此 事 虽 见 之 
于 野史， 却 也 未 必 可 据 。? 叶 名 琛 道 : “此 事 不 必 和 争 热 ， 我 又 是 好 生 
们 县 请 仙 获 起 ， 问 个 吉 邮 实 信 。? 说 罢 , 便 叫 传 司 道 伺候 ， = 
AYRE, UR SME BHA. PARA CMA, 
焚香 用 首 。 名 琛 又 默默 祷告 已 毕 ， 那 上 总 忽然 乱 动 一 阵 ， 然 
后 判 出 “十 五 日 无 事 ? 五 个 字 来 。 名 琛 连忙 焚香 致谢 ， 道 士 
SERS. MPRA AK 来 ， 对 AB RE RGR. “如 何 ? 神 
WAR! ” 那 幕 府 只 得 默默 无 言 。 从 此 tt 属 乡绅 来 请 
设防 ， 名 琛 一 概 置之不理 ， 只 说 到 了 十 五 日 就 没事 了 。 
这 件 事 一 做 出 来 ， 广 州 城 里 各 衙门 都 传 为 笑话 。 被 区 丙 访 
tiis MARA. KNBR SMT tars. BAT 
Wht? Teh, RRS TS AAR, BREMHKT- 
日 一 夜 。 到 了 十 四 日 ， 便 把 广州 城 攻 破 ， 率 领 举 兵 直 人， 
把 叶 名 琛 担 了 去 ， 后 来 死 在 印度 。 这 些 后 话 ， 表 过 不 提 。 
且说 当时 洋 兵 进 城 ， 吓 得 众 百 姓 鸡 飞 狗 走 ， 只 有 两 记 
洋货 店 早早 得 了 消息 ， 到 了 此 时 ， 由 阿 蕊 给 他 一 个 做 记号 
的 物件 ， 挂 在 门 首 ， 安 然 无 事 ， 乐 得 又 发 了 一 注 洋 财 。 这 
一 次 虽 未 曾 调查 得 他 赚 了 多 少 ， 然 而 想来 也 必 不 菲 的 了 。 
区 两 从 做 了 这 件 事 之 后 ， 更 是 安富 尊 荣 。 自 从 发 财 之 后 ， 
生 了 两 个 儿子 ， 此 时 也 都 长 大 了 ， 分 在 省 港 两 处 管理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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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区 两 自己 还 是 时 常 往来 。 一 日 ， 在 香港 店 里 吃 过 午饭 
之 后 ， 忽 见 一 个 外 国人 进来 买 东 西 ， 后 面 跟着 一 个 小 后 
生 ， 代 那 外 国人 传 话 ， 黄 是 伶 牙 俐 上 耸 。 区 丙 见 了 ， 不 觉 心 
有 所 触 。 正 是 ， 


WAFER, EARERK: 
今日 幸 然 显 宦 、 如 区 丙 考 几 人 ? 


未 知 区 两 看 见 这 后 生 有 何 感 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结交 亡命 ， 亦 足以 间接 发 洋 财 ， 在 当局 者 虽 
或 出 于 意料 所 不 及 ， 然 自 旁 观 者 视 之 ， 即 不 得 不 
引 为 秘诀 突 。 成 丰 丁 已， 广州 失守 后 ， 有 人 撰 为 
乐府 三 章 ， 以 刺 叶 督 。 其 一 云 : “时 中 堂 ， 告 官 
吏 ， 十 五 日 ， 必 无 事 ， 点 兵 调 勇 无 庸 议 。 十 三 洋 
WHER, FORRAMF, FTHLERAR? 
Li, HSM, GSM, BEM? ”其 二 云 : “ 洋 
OTRR, PEHRR. ARMS, PRAR 
我 ! 广东 人 误 诚 有 之 ， 中 堂 此 语 无 可 疑 。 请 问 广 
东 之 人 千 百 万 ， 赔 误 中 堂 是 阿 谁 ? ?其 三 云 : “ 洋 
船 洋 炮 环 珠江 ， 乡 绅 输 订 刘 中 堂 。 中 堂 口 不 道 时 
事 ， 但 讲 算 学 声 了 琅琅。 四 元 玉 鉴 精妙 极 ， 今 时 文 
士 几 人 识 ? 中 堂本 有 学 问 人 ， 不 做 学 政 真 可 异 ! 
又 城 玻 时 ， 时 避 居 镇 海 楼 ， 尚 复 从容 歌咏 。 知 
外 人 将 揣 之 去 ， 帮 作 诗 题 壁 云 ; “镇 海 楼 头 月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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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 将 星 炙 作客 星 单 。 空 言 一 范 军 中 有 ， 其 夺 诸 
AKER. ARAUVRAR, AALRRHWE. 
HM EARAH, RARATER. “RTE 
RER, WHRAPRA, BPRERLE, 
UKERER. SARKRRKAM, BHRSZaD 
斜 。 惟 有 春风 依旧 返 ， 女 墙 红 交 森 棉花。?< 中 国 
秘史 ? 录 此 二 律 ， 词 句 微 有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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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如 此 
AR AT ALE 
k, Bia 
BET, 


第 四 回 


区 牧 著 初 登 写字 楼 WAZ TIM RR 


却说 区 丙 看 见 那 小 后 生 和 外 国人 传 话 ， 此 牙 伶俐 ， 不 
禁 瞳 想到 ， 懂 了 外 国 话 ， 到 底 便宜 ， 像 我 从 前 卖 唉 叫 时 ， 
车 懂 了 说 话 ， 只 怕 还 不 止 赚 那 儿 个 钱 呢 。 后 来 代 外 国人 做 
了 一 回 探 子 ， 亦 因为 不 懂 话 之 故 ， 由 得 关 阿 巨 经 手 。 我 虽 
然 发 了 点 财 ， 然 而 他 那 经 手 的 ， 未 免 总 落 我 两 个 。 想 到 这 
里 ， 未 免 自 悔 当初 不 学 洋 话 了 。 想 够 多 时 ， 遂 向 那 后 生 请 
教 贵 姓 。 那 后 生 道 ，“ 淫 姓 陶 。” 又 问 台 甫 ， 后 生 道 ，“ 贱 
字 庆 云 。” 转 问 区 两 ， 区 两 告诉 了 。 陶 庆 云 道 : “原来 就 是 
Wace Wil Fe HK AR, ANT. "KA: “Di. Bin 
不 中 用 了 ， 像 陶 兄 这 等 英才 ， 正 是 前 程 远大 后 福 难 
He. "MRABB ARH. fhoO ADE 话 时 ， 那 外 国人 又 拒 了 
两 样 东西 ， 叫 陶 庆 云 问 价 ， 庆 云 说 明 要 一 个 九 扣 回 佣 。 说 
定 了 价钱 ， 自 有 伙计 和 外 国人 交易 。 区 丙 又 问 庆 云 : “这 
外 国人 是 哪 家 行 里 的 ?” 庆 云 道 “他 是 扶 颠 行 里 的 大 班 ， 
我 是 他 行 里 的 写字 。 不 瞒 老 权 说 ， 我 们 行 里 上 上 下 下 有 四 
五 十 个 中 国人 。 大 班 就 是 相信 我 一 个 ， 所 以 无 论 到 哪里 ， 
总 要 约 了 我 同 走 。 有 什么 事 ， 只 要 我 一 名 话 ， 无 有 不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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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区 两 遵 : “DSLR, FAME. DEERE 
望 常 到 小 店 坐 坐 谈 谈 。? 庆 云 道 , “ 当 得 过 来 请 教 。" 说 话 
时 ， 交 易 已 毕 ， 庆 云 便 跟着 那 外 国人 去 了 。 

到 了 五 点 钟 过 后 ， 庆 云 一 个 人 走 来 ， 向 柜上 算 了 午间 
买 东西 的 回 佣 ， 区 丙 便 留 住 待 茶 。 又 谈 了 些 与 外 国人 交易 
的 事 , 区 两 道 : “难得 陶 兄 少年 英 伟 ， 和 外 国人 说 话 十 分 顺 
溜 ， 像 老 朽 半 句 也 不 懂 。 可 怜 那 年 初 到 香港 ， 见 了 个 外 国 不 过 看 上 
人 ， 犹 如 见 了 阎罗 王 一 般 ， 半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 只 好 对 了 他 全 ”一 
做 手势 。” 庆 云 道 ,“ 老 权 自己 不 曾 学 会 ， 不 知 有 几 位 世 
兄 ， 可 以 叫 他 们 学 起 来 。” 区 两 道 , “我 们 做 生意 人 ， 从 小 
就 叫 他 学 生意 ， 哪 里 来 得 及 学 这 个 ?” 说 时 招呼 一 个 后 生 
过 来 和 庆 云 相 见 , 道 , “这 便 是 大 小 儿 。” 那 后 生出 了 柜 位 ， ， 及， 
和 庆 云 拱手 相 见 。 庆 云 便 问 台 WH KAR Bi. “乡下 其 子 党 
人 没有 别 字 ， 小 名 叫 阿 牛 。? 庆 云 道 : “总 要 有 个 别 字 ， TT 
朋友 好 称呼 。? 阿 牛 道 : “从 前 读 过 两 年 书 ， 读 书 的 时 候 ， bas if 
SAARI T MEA. KUNI, LGR AMIE ag! 
Me "RAMS PAC “TAT. "Ra. ET 
“恰好 与 我 同 岁 。” 区 丙 道 ，“ 他 拿 什么 比 得 上 陶 兄 来 ?” 庆 社会 中 和 
云 道 ，“ 方 才 收 若 哥 说 ， 读 过 两 年 蔬 ， 那 两 年 倘 然 读 的 是 之 和 … 
外 国 书 ， 此 刻 不 是 写字 ， 也 可 以 做 个 跑 楼 了 。 不 是 我 说 名 
什么 话 , 那 中 国 书 读 了 有 什么 用 处 ?你 看 我 们 的 两 广 总 督 叶 eae, 
名 琛 ， 听 说 他 是 翰林 出 身 。 已 经 拜 了 相 ， 可 见得 一 定 是 读 mee 
fT PBT, WitAkeM Ase, (AE fb He 了 
去 ， 他 就 低头 服 礼 ， 屁 也 不 敢 放 一 个 ? 读 了 中 国 书 若是 中 
用 的 ， 何 至 于 如 此 呢 ?? 阿 牛 道 ,: “不 知 我 们 要 学 外 国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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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 读 什么 书 ?” 庆 云 道 , “ 若 靠 着 读书 学 说 话 ， 那 工夫 就 长 
了 。 要 一 面 读书 ， 一 面 学 话 ， 方 才 快 当 。 我 此 刻 还 要 回去 


a 汪 有事， 改天 我 再 来 和 你 谈 吧 。” 说 着 起 身 辞去。 区 丙 起 身 
未 。 ” 送 了 两 步 ， 阿 牛 直送 到 店 门口 ， 间 道 ，“ 老 哥 在 行 里 什么 


地 方 ?” 庆 云 道 “我 们 做 写字 的 ， 自 然 总 在 写字 楼 。” 说 轻 
去 了 。 
这 里 阿 牛 被 他 一 番 说 话 ， 说 得 心动 了 ， 一 心 要 学 外 国 
话 。 过 了 两 天 ， 和 看见 店 中 事 少 ， 便 走 了 出 来 ， 一 直到 了 扶 
WET. CEMA TE, WARMER. AKL, 
又 不 知 写字 楼 在 哪里 ， 又 恐怕 遇见 了 外 国人 。 忽 然 看 见 一 
个 人 从 里 面 出 来 ， 便 硬 着 头皮 ， 迎 上 一 步 问 道 : “请 问 此 
地 写字 楼 在 哪里 ?” 那 人 把 阿 牛 望 了 -一 眼 道 “你 问 什么 写 
字 楼 ?” 阿 牛 讶 道 ,“ 这 里 不 是 捷 颠 么 ?” 那 人 道 ，“ 便 是 挂 
颠 ， 你 问 的 是 船 头 写字 楼 ， 洋 布 写字 楼 ， 杂 货 写 字 楼 ?? 阿 
EMT HL, WAR TE Wa: “HA — ie RAR. ” BA 
i: “不 知道 。” 说 罢 掉头 不 顾 的 去 了 。 阿 牛 碰 了 这 个 逢 
不 和 SS, Pie TER, MMAR. 
再 过 了 两 天 ， 再 去 访问 ， 走 到 扶 颠 门口 ， 只 见 大 门 关 
着 ， 静 悄悄 地 没 个 人 影 儿 ， 方 才 想 着 今天 是 个 礼拜 。 白 
白 走 了 一 遭 ， 依 旧 垂 头 形 气 回去 。 
过 了 一 夜 ， 到 了 次 日 礼拜 一 ， 心 还 不 死 ， 吃 过 早饭 ， 
再 走 到 擂 自 洋行 ， 向 各 处 仔细 观看 。 忽 见 一 处 楼 梯 口 上 钉 
了 一 个 黑 漆 有 牌子， 牌子 上 面 刻 着 一 排 飞 金 外 国字 ， 却 不 识 
了 他 oy 得 ， 那 外 国字 底下 却 横 刻 着 “楼 宇 写 " 三 个 字 ， 心 中 闽 问 ， 
明 。 不 懂 。 忽 然 想起 ， 这 是 外 国 派 ， 右 行 的 写法 ， 自 然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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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 楼 ?了 。 PRE Te eh AA AA 手 ， 用 手指 指 
着 楼 梯 一 面 。 瞳 想 这 一 定 是 写字 楼 了 ， 大 着 胆 , 便 拾级 
登楼 。 

走 到 楼 上 ， 和 看见 一 带 长 廊 ， 劈 面 遇见 一 个 赤脚 的 人 ， 
手 里 拿 着 一 本 硬 面子 的 外 国 书 。 阿 牛 便 问 他 : “ 陶 庆 云 先生 又 是 一 
在 哪里 ?” 那 人 道 ，“ 我 不 知道 ， 你 到 里 面 问 别人 去 。” 阿 牛 看” 
循 着 长 席 ， 转 了 个 弯 ， 看 见 靠 栏 干 的 一 边 ， 放 着 一 张 杉木 
板 桌 ， 陶 庆 云 和 两 三 个 小 后 生 都 静 悄 悄 地 站 在 那里 。 阿 牛 
OEM “AM MT 5 "Pez My ET BF 
i ROAM, MRS AER ERE WH AS, 

。? 嘴 里 说 着 请 坐 ， 那 个 所 在 却 并 没有 一 把 椅子 。 站 了 
ned 庆 云 道 ,; “请 到 这 里 来 坐 吧 。” 遂 拉 着 阿 牛 ， 走 了 两 
个 转弯 ， 到 了 长 廊 的 尽头 ， 在 身边 掏 出 钥匙 ， 把 一 个 房 门 
开 了 ， 让 进去 坐 。 阿 牛 步 了 进去 ， 却 是 漆黑 的 一 所 房子 ， 

深 不 到 丈 五 ， 宽 不 到 一 元 ， 两 劳 璧 上 用 木板 钉 了 八 铺 床 。 ,,。 是 
看 官 们 看 到 这 里 , 一定 说 我 撒谎 , RRB, RKB ze, 
丈 的 房子 ， 如 何 容 得 下 八 铺 床 ?原来 它 那个 床 就 和 轮船 上 关 。 
的 床位 一 般 ， 它 那 房 里 ， 两 对 面 钉 了 四 个 床位 ， 那 四 个 床 

位 之 上 却 还 有 四 个 ， 正 应 了 一 句 < 魏 志 : 陈 登 传 的 话 ， 叫 

做 “上 下 床 之 间 ? 呢 。 

闲话 少 提 。 且 说 庆 云 让 阿 牛 到 得 房 里 ， 就 请 他 在 一 个 
床位 上 坐 下 ， 自 己 又 出 去 了 一 会 ， 拿 了 一 杯 茶 进来 。 阿 牛 

“KAT, URE. "KB, “难得 你 请 过 来 ， 急 
慢 得 很 。” 正 在 说 话 时 ， 忽 听 得 远 远 的 一 阵 的 零 零 的 零 办 
铃 响 ， 庆 云 便 侧 着 耳朵 听 了 一 会 。 方 欲 开 言 ， 忽 然 一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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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进 来 ， 向 庆 云 招手 道 ,“ 叫 呢 。? 庆 云 便 连 少 陪 也 不 及 说 一 
声 ， 飞 也 似 地 去 了 。 阿 牛 独自 一 个 人 坐 在 房 里 ， 出 了 一 回 
神 。 此 时 入内 已 入， 觉得 房 内 虽 是 黑暗 ， 却 还 辩 得 出 东 
西 。 只 见 床 前 放 着 一 只 衣 箱 ， 就 将 衣 箱 面 做 了 桌子 ， 上 而 
乱 七 八 精 堆 了 些 茶 漠 、 茶 碗 、 洋 灯 之 类 ， 又 放 着 几 本 书 。 
拿 起 来 一 看 ， 都 是 些 * 粉 妆 楼 ;、* 五 虎 平西 > 之 类 。 内 中 却 
有 一 本 外 国 书 ， 翻 开 来 一 看 ， 一 些 也 不 懂 。 屠 外国 字 底 
下 ， 都 注 了 中 国字 ， 虽 是 认得 那 两 个 中 国字 ， 却 又 不 成 名 
法 。 看 了 一 会 ， 一 些 也 不 懂 ， 依 旧 放 下 去 。 不 料 磁 翻 了 一 
个 洋 铁 负 ， 撤 了 一 地 东西 ,连忙 低头 用 手 摸索 拾 起 ,仍旧 放 
在 能 内 。 拿 来 仔细 一 看 ， 原 来 都 是 吃 剩 半 寸 来 长 的 吕 朱 烟 
头 。 又 俄 延 了 一 会 ， 庆 云 才 推 门 进来 道 : “对 不 住 得 很 ! ” 
一 语 未 完 ， 又 是 一 个 赤脚 的 人 跟 了 进来 。 庆 云 把 手 里 拿 的 
一 本 外 国 书 ， 夹 着 两 封 售 ， 交 给 那 亦 脚 人 去 了 。 然 后 问 阿 
牛 道 ，“ 收 其 兄 难得 请 过 来 ,必定 有 甚 见 教 。” 阿 牛 道 ，“ 没 
有 什么 事 ， 不 过 仰 幕 陶 兄 ， 来 谈 谈 罢了 。 陶 兄 此 刻 有 事 ， 
我 们 改天 再 谈 吧 。” 说 罢 起 身 要 走 。 庆 云 也 不 邀 留 ， 一 同 
HT RS, KARP, RMR, Be ih tht 
Hs AI, BUT ES Sl — Be 
儿 响 。 庆 云 便 立 住 了 脚 , 说 道 ,“ 恕 不 送 了 。? 说 声 未 绝 , 便 
推 门 进 去 了 。 阿 牛 独自 一 个 走 了 下 楼 ， 自 行 回去 ， 心 中 也 
莫名 其 妙 。 呆 呆 的 在 店 里 坐 了 一 天 。 

到 了 下 午 五 点 钟 之 后 , 庆 云 忽 然 走 来 ， 对 阿 牛 道 :“ 回 
mame, 候 ， 回 候 ! “ 阿 牛 连忙 让 坐 ， 学 徒 送 上 茶 来 。 阿 牛 又 亲自 
如 何 ? 。 送 上 水 烟 。 庆 云 口中 本 来 衔 着 半 段 吕 宋 烟 ， 接 过 火 来 改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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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阿 和 牛首: “Be Ay Ge ose Big SLI SP TUL TE AE, SE 
He. RE, AAAI BITE. "KI: “这 个 也 
不 是 三 两 句 话说 得 明白 的 ， 以 后 我 们 没事 ， 彼 此 尽 可 以 
谈 。” 阿 牛 道 ,“ 陶 兄 今日 无 事 ， 就 请 在 小 店 便 饭 ， 我 们 可 
以 多 谈 谈 。? 庆 云 道 : “SHE, RORA WE. RE 
兄 今日 如 果 无 事 ,我 们 到 外 面 去 走 走 ， 如 何 ?” 阿 牛 道 ,“ 家 
父 今 日 早上 到 省 城 去 了 ， 店 里 没 人 ， 须 得 在 这 里 照 应 ， 
少 陪 了 。” 庆 云 道 “ 店 里 自 有 伙计 们 做 事 , 偶然 走 开 一 两 
次 何妨 ?你 要 学 外 国 话 ， 我 有 一 个 人 外 国 话 很 好 的 ， 我 
扣 你 去 见 见 ， 如 何 ?? 阿 牛 听 说 ， 遂 答应 了 。 当 下 又 寒 院 了 
几 句 ， 庆 云 便 立 起 来 ， 约 了 阿 牛 一 同 出 去 。 

走 过 了 两 条 马路 ， 到 了 一 条 埠 里 , 走 到 一 家 门 首 , 庆 云 
推 开门 ， 让 阿 牛 进去 。 阿 牛 再 三 谦让 ， 庆 云 便 自 先 行 ， 阿 
牛 跟 着 。 到 得 屋 里 一 见 ， 只 见 不 及 三 尺 深 的 一 间 屋 子 ， 当 只 怕 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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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定 ， 里 面 走出 一 个 女子 来 ， 挽 了 一 个 上 海 式 的 圆 头 ， 额 
上 杆 了 一 排 短发 ， 双 耳 上 带 着 看 不 见 那么 大 的 一 对 耳环 
子 ， 穿 一 件 浅 蓝 竹 布 衫 ， 襟 头 上 的 钮 子 却 是 赤 金 的 ， 领 上 
围 了 一 圈 夹 红 夹 黑 的 珠 穿 的 领 图， 下 身 守 了 一 条 云 纱 裤 
子 ， 没 有 穿 袜 ， 拖 着 一 双 黯 皮 拖鞋 ， 脸 上 却 还 不 施 脂粉 天 
然 本 色 。 阿 牛 见 了 ,暗暗 称奇 道 : “这 个 明明 是 咸 水 妹 ， 庆 
云 怎 么 和 她 相识 起 来 ?” 只 见 那 咸 水 妹 见 了 庆 云 ， 便 道 ; 
“怎么 这 样 早 ， 吃 了 饭 没 有 ?” 庆 云 道 “没有 呢 。” 接 着 员 
吐 遇 咕 的 说 了 儿 甸 外国 话 ， 那 成 水 妹 便 对 阿 牛 看 了 一 眼 ， 
说 道 ,“ 房 里 请 坐 吧 。” 庆 云 便 拉 了 阿 牛 ， 走 到 后 面 一 间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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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 帐 子 福子 一 律 洗 得 雪白 ， 当 中 摆 着 一 张 洋 式 贺 桌 ， 旁 
边 摆 了 一 张 洋 式 梳妆 台 ， 又 摆 了 一 排外 国葬 椅 ， 一 张 外 国 
躺 杨 ， 倒 也 十 分 洁净 。 庆 云 让 阿 牛 坐 下 。 那 戌 水 妹 便 放 着 
嗓子 ， 叫 一 声 阿 彩 ， 后 面 便 跑 了 一 个 莲 头 赤脚 的 丫头 来 。 
那 成 水 妹 臂 脸 哗 了 一 口 道 ，“ 有 客 来 了 ,也 不 知道 吾 茶 。" 阿 
彩 便 盏 了 两 碗 茶 ， 分 送 到 两 人 跟前 。 庆 云 又 对 那 成 水 妹 说 
了 几 句 外国 话 ， 戌 水 妹 道 : “不 要 麻烦 了 ， 我 知道 了 。”? 庆 
云 方才 回 过 脸 来 和 阿 牛 谈天 。 阿 牛 道 : “听见 你 们 说 的 外 
国 话 ， 实 在 流利 ,不 知 到 底 怎 样 才学 得 会 ?? 庆 云 道 ，“ 不 睛 
你 说 ， 我 从 前 到 过 澳门 ， 学 过 西洋 话 。” 阿 牛 族 异 道 ，“ 怎 
么 西洋 话 ? 又 另外 一 样 的 么 ?? 庆 云 道 , “自然 两 样 。 西 洋 是 
大 西洋 ， 香 港 通行 的 是 红 毛 话 。 我 学 了 两 个 月 西洋 话 之 
后 ， 听 见 人 家 说 ， 西 洋 话 不 及 红 毛 话 通行 。 恰 好 我 有 事 到 
香港 ， 便 从 了 先生 读 起 书 来 。” 阿 牛 道 , “不 知 读 的 是 什么 
书 ?” 庆 云 道 , “十 啤 令 下 。” 阿 牛 不 懂 。 庆 云 又 说 了 一 遍 
38, “这 个 书 犹 如 中 国 读 的 < 三 字 经 ?一 般 。 我 读 了 两 个 
月 ， 谁 知 要 靠 它 学 说 话 是 没有 用 的 ， 我 就 不 读 了 ， 专 门 学 
HRI. "MA. “IPAM Rie "RA. “各 种 应 醒 
问答 有 用 的 话 ， 我 学 一 句 记 一 句 ， 恐怕 忘 了 ， 自 己 用 笔记 
起来， 此 刻 已 经 有 厚 厚 的 一 本 了 。” 阿 牛 道 ,“ 几 时 要 借 来 
看 看 ， 不 知 可 以 不 可 以 ? ” 庆 云 道 : “可 以 之 至 ， 我 明天 送 
过来， 但 不 要 弄 兴 了 ， 这 部 书 我 将 米 还 要 刻板 的 呢 。” 正 
说 话 时 ， 忽 听 得 外 面 一 阵 乱 吧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关 云 便 
起 身 往 外 张望 。 正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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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外 面 为 了 什么 事 乱 喷 ， 且 昕 下 回 分 解 。 


陶 庆 云 自 称 为 写字 ， 写 字 者 ， 书 记 之 俗称 
也 。 然 一 路 写 其 居 处 行径 ， 令 阅 者 自 知 其 为 何等 
人 ， 而 为 之 掩 卷 一 笑 。 顾 阿 牛 犹 括 股 景 仰 之 者 ， 
国 由 于 乡 蚌 无 知 ， 要 亦 以 为 学 会 洋 话 ， 易 于 发 财 
之 故 耳 。 甚 侨 ， 财 之 足以 迷人 心 穷 也 ! 


第 五 回 


学 洋 话 陶 庆 云 著 书 ” 犯 乡 例 花 雪 畦 追 月 


却说 阿 牛 和 庆 云 正 谈 得 高 兴 ， 忽 听 得 外 面 一 片 声 吐 ， 
庆 云 站 起 来 ， 探 头 往外 一 望 ， 忽 听 得 一 个 人 大 喀 道 ,“ 哪 ， 
哪 ， 哪 ， 那 不 是 阿 枢 么 ?” 那 成 水 妹 也 出 来 招呼 ， 那 班 人 便 
一 哄 而 进 。 阿 和 牛 抬头 一 看 ， 共 是 三 个 人 ， 嘴 里 乱 说 乱 笑 。 
庆 云 便 介绍 与 阿 牛 相 见 ， 指 着 一 个 道 : “这 位 魏 又 园 。" 又 
指 一 个 道 。“ 这 位 花 雪 畦 。* 又 指 一 个 道 ，“ 这 是 家 兄 ， 别 
So te LANE 
一 个 大 拇指 来 道 : OR AI SHARK EI. TF 
过 了 ， 那 成 水 妹 又 招呼 请 坐 ， 然 后 出 去 。 

庆 云 便 对 那 三 人 嘱 哩 咕噜 说 了 一 遍 外 国 话 ， 又 园 、 秀 
于 都 点 点 头 ， 又 向 阿 牛 看 看 ， 只 有 雪 了 畦 不 懂 ， 庆 云 又 拉 他 
到 外 面 嘿 咳 了 两 句 ， 方 才 进 来 。 几 个 人 又 乱 谈 了 一 会 ， 忽 
然 中 国 话 ， 忽 然 外 国 话 ， 有 时 外 国 话说 不 完全 ， 说 两 句 中 
GARG, PAPE SMTA eR, ABM KAU: 
“方才 我 听见 说 大 班 日 间 要 到 上 海 ， 不 知 可 曾 对 你 说 起 
来 ?? 庆 云 道 : “我 也 听见 说 ， 不 知 确 不 确 。” 又 园 插嘴 道 : 
“ 倘 使 连 家 养 一 起 去 ， 只 怕 你 兄弟 两 个 都 要 去 的 了 。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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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不 宜 轻 易 委 了 。 我 已 经 和 女 东 说 过 ， 求 她 是 必 带 我 两 
个 。” 又 园 道 ,“ 你 们 若是 去 了 ， 我 也 要 想法 子 去 走 走 。 我 
有 个 家 叔 在 上 海 ， 可 以 托 他 谋事 。” 庆 云 正 要 答 话 ， 秀 干 
先 说 道 : “既然 令 权 在 上 海 ， 大 可 以 去 磁 一 碰 机 会 。?” 雪 了 峙 
ii. “你 们 都 是 精通 外 国语 的 ， 都 想 去 发 洋 财 ， 只 有 我 这 
一 穷 不 通 的 ， 只 得 仍旧 回 乡 下 去 混 。” 庆 Bi. “这 又 不 
然 。” 说 时 指 着 阿 牛 道 : “这 位 牧 基 见 父子 两 个 ,何尝 懂 

一 名 话 ? 此 刻 不 是 赫赫 然 大 东家 么 ? ” 
正在 高 谈 阔 论 ， 那 成 水 妹 早 带 着 那 小 丫头 来 收拾 开 贺 
AF, PEPSI, MILO EHS. KAZ, 
来 又 搬出 一 大 碗 加 利 鸡 来 。 庆 云 就 亲自 得 酒 ， 让 阿 牛 当中 
二 坐 , 又 叫 阿 直 哥 坐 这 里 ， 阿 雷 哥 坐 那 里 。 又 园 忙 道 : “ 罢 ， 
罢 ， 各 人 都 有 别 字 ， 不 要 只 管 提 着 名 儿 叫 了 。” 于 是 纷纷 
坐 定 。 那 戌 水 妹 也 AAT FR. UIE IER, BR 分 
得 意 ， 又 和 那 成 水 妹 说 了 好 些 外 国 话 。 忽 然 问 道 ，“ 我 前 
回 叫 你 问 东 家 , 那 “ 饥 莞 ?两 个 字 是 怎样 讲 的 ， 你 问 了 么 ?” 
RR, “TT. EM OA’, BIEL Ae BT 出 来 
i, "WBE s, Eek Ghee 翻 了 一 阵 ， 翻 出 一 张 外 
国 纸 来 ， 递 给 庆 云 。 庆 云 接 来 一 看 ， 上 面 写 了 一 路 外 国 
字 ，Ki hong-Famine。 于 是 又 园 、 秀 干 争 着 来 看 。 又 
道 ，“ 阿 枢 哥 真是 留心 。” 庆 云 道 : “你 才 说 不 要 提 着 名 儿 
叫 ， 你 又 怎 了 ? ”又 园 道 ，“ 是 ， 是 ， 是 我 的 不 是 。” 庆 云 
又 叫 戌 水 妹 取 过 我 那 本 短 子 来 。 戌 水 妹 取出 一 本 外 国 敌 
子 ， 庆 云 接 过 ， 取 出 铅笔 ， 在 那 夭 子 上 写 了 “饥荒 ”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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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底 下 又 注 了 < 咀 棉 ” 两 个 字 ， 又 在 旁边 照样 描 了 那 一 路 
SE. BUG R, PEM RE. KAMP BAL BM 
ii: “ 庆 云 兄 真 是 留心 ， 将 来 你 的 英 话 ， 怕 不 学 的 精 而 又 
精 ?“ 庆 云 道 ，“ 越 是 这 种 冷门 说 话 ， 越 是 不 能 不 留心 。 万 
一 东家 要 说 起 来 ， 回 答 不 出 ， 岂 不 要 受 他 两 名 “ 夫 卢 1? 他 
们 说 话 时 , 阿 牛 打开 籍 子 来 看 ， 看 见 上 面 分 作 两 县 ， 上 层 
便 是 一 句 中国 话 ， 下 层 却 写 了 好 些 口 字 旁 的 字 ， 看 着 十 个 
倒 有 八 个 不 识 的 ， 又 且 绝 无 文理 ， 旁 边 或 加 一 点 ， 或 加 一 
圈 ， 或 加 一 竖 ， 实 在 莫名 其 妙 ， 只 得 交还 庆 云 。 庆 云 正 
要 说 话 ， 又 园 忽 说 道 ,，“ 令 东 到 底 是 到 上 海 不 是 ?也 要 预先 
谋 一 谋 。,” 庆 云 正 色 道 ，“ 这 是 家 兄 瞎 操心 。 老 实说 , 散 东 和 
我 就 同一 个 人 一 般 。 凭 他 到 上 海 ， 到 下 海 , 怕 他 少 得 了 
我 ? 我 们 这 样 人 ， 老 实说 ， 谁 见 了 谁 欢喜 。 你 看 和 我 们 一 
辈 的 人 ， 哪 一 个 不 是 一 年 换 两 三 个 东家 ， 顶 了 不 得 的 ， 做 
了 一 年 ， 也 要 滚 蛋 的 了 。 我 从 前 在 澳门 跟着 数 东 ， 直 到 此 
时 ， 足 足 三 个 年 头 了 ， 哪 一 天 他 不 赞 我 两 句 。 上 个 月 ， 我 
受 了 点 感冒 ， 请 了 两 天 替 工 ， 等 我 病 好 了 到 行 里 ， 他 对 我 
着 实 骂 那 规 工 的 人 ， 说 他 万 万 不 如 我 ， 你 想 他 能 离 得 了 我 
A? "MEER T, METH 多 钦 谈 。 又 请 Belk, “I 
eT LST RIMES? ” 庆 云 道 ，“ 正 是 。 这 是 第 二 本 。 
你 如 果 要 学 ， 我 明天 把 第 一 本 借 给 你 。” 阿 牛 谢 了 又 谢 。 
4 EMTS, ARE, REIT. MUTA, K 
云 又 和 秀 干 咕 咏 了 许久 , 秀 干 自 去 , VG, SLES 
阿 牛 谅 来 庆 云 是 不 走 的 ， 也 起 身 辞去 。 

到 了 明日 ， 一 早 就 去 找 庆 云 ， 仍 旧 到 那个 黑 房 里 坐 。 


庆 云 道 , “你 来 ， 我 知道 你 是 要 借 我 那 本 书 的 ,我 那 本 书 却 
在 家 里 ， 等 我 几时 找 了 出 来 ， 送 去 给 你 吧 。 我 这 里 不 便 , 你 
也 不 必 常 来 。 我 有 了 空 ,到 你 那里 谈 吧 。” 阿 牛 只 得 辞 了 出 
来 。 恰 好 在 路 上 碰见 又 园 ， 问 往 哪 里 去 ， 阿 牛 告知 借 书 的 
原故 。 又 园 道 : “你 也 太 呆 了 。 他 那个 书 ， 费 了 多 少 心血 
FM, WKAR RMI, EHS BEA. HE 
学 英 话 ,还 是 化 两 块 钱 一 个 月 去 读书 吧 。? 阿 牛 忧 然 大 悟 ， 
因 拉 又 园 到 店 里 去 坐 。 从 此 阿 牛 又 和 又 园 做 了 朋友 。 
不 多 几 日 ， 又 园 走 来 对 阿 牛 说 “今日 庆 云 跟 东 家 到 
上 海 去 了 。 我 在 香港 没有 事 ， 也 和 他 同 去 走 一 遭 ， 磁 碰 机 
会 。” 阿 牛 是 日 不 免 和 他 两 个 送行 。 
然而 自 他 两 个 去 后 , 雪 峙 也 不 见 了 , 秀 干 听 说 也 到 上 海 
了 ， 未 免 罕 宽 寄 欢 。 一 连 过 了 几 个 月 ,, 他 老子 区 两 到 香港 
来 ， 叫 他 且 回 乡下 去 ， 料 理 些 家 事 ， 因 此 阿 牛 又 回 张 楼 去 
了 几 个 月 ， 方 才 到 省 城 店 里 。 打 算 略 住 几 天 ， 再 到 香港 。 
一 天 正在 店 里 坐 着 ， 忽 然 门 外 走 过 许多 人 ， 嘴 里 都 
说 是 “ 游 刑 游 刑 "。 阿 牛 抬头 看 时 ， 只 见 一 个 人 ， 手 里 提 着 
一 小 猪 ， 又 一 个 人 拿 了 一 面 钢 锣 ， 一 根 檬 。 后 面 又 一 个 
人 ， 被 人 反 绑 了 手 ， 身 上 脱 得 精光 ， 只 剩 一 条 裤子 。 一 个 
人 拿 着 大 拇指 粗 的 芒 鞭 ， 眼 着 那 拿 锣 的 人 ,“ 链 ?地 打 一 下 
锅 ， 这 个 人 便 举 起 茧 鞠 ， 向 那 反 绑 的 人 狠 狠 地 打 一 下 。 凡 
是 一 声 锣 响 ， 便 是 一 蕨 靶 。 后 面 又 跟 了 一 大 群 看 热 亲 的 
人 人。 如 此 一 路 走 来 ， 在 店 门口 走 过 。 
。 阿 牛 定 晴 一 看 ， 那 被 人 反 顷 了 受 打 的，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在 香港 相识 的 花 雪 蛙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瞳 想 他 犯 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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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受 起 游 刑 来 ? 又 看 见 前 面 提 了 一 口 小 猪 ， 不 觉 暗 瞳 叹 
道 ,“ 这 一 口 猪 值得 什么 ， 却 去 受 这 种 苦恼 ? ” 

看 官 ! 知道 这 游 刑 是 什么 刑法 么 ? 原来 广东 地 方 的 一 
条 乡 例 ， 因 为 遇 了 鼠 窃 狗 偷 的 ， 若 是 送 到 久 防 局 惩办 ， 不 
过 打 他 几 十 小 板 就 放 了 ， 那 班 鼠 窃 ， 这 等 打 法 他 并 不 怕 ， 
这 边 才 打 过 放 了 ， 他 一 出 来 ， 又 到 那 边 去 偷 了 ， 所 以 定 了 
这 条 例 出 来 。 几 所 着 此 非 ， 并 不 惊 官 ， 只 由 街坊 叫 了 地 
保 来 ， 把 他 绑 了 ， 拿 了 所 偷 的 峙 物 ， 游 行 各 处 ， 一 面 训 着 
饮 ， 打 着 他 。 等 到 游 过 了 几 条 街 ， 已 是 打 得 体 无 完 肤 的 
了 ， 这 便 叫 做 游 刑 。 有 两 个 尖 刻 的 人 ， 和 他 取 了 个 别名 ， 
叫做 “ 追 月 "。 因 为 那 面 锣 是 圆 的 ， 像 一 个 月 亮 在 前 面 ， 他 
在 后 头 紧 紧 跟着 ， 所 以 题 出 这 个 雅号 来 。 

闲话 少 提 。 且 说 花 雪 峙 在 香港 混 了 儿 时， 无 所 事 事 ， 
只 得 仍 回 省 城 ， 投 在 一 家 米 店 里 做 出 店 。 幸 喜 生 就 一 身 气 
力 ， 除 了 挑 送 米 粮 之 外 ， 还 可 以 帮忙 春 米 ， 因 此 每 月 还 赚 
得 五 钱 银子 工钱 ， 安 分 过 了 两 个 月 。 到 了 第 三 个 月 ， 就 有 
点 不 安 分 了 ， 领 了 工钱 ， 就 到 赌 馆 里 去 赌 。 一 天 ， 被 他 
赢 了 十 多 两 银子 ， 便 触动 了 他 的 发 财 思 想 ， 坐 了 轮船 ， 到 
谢 门 去 ， 思 量 大 赌 一 场 ， 就 此 发 财 起 家 。 谁 知 命 运 不 济 ， 
MISA. TR, M-TH USAR 
来 ， 却 屡次 偷 了 蔡 以 善 代 人 冰 的 小 BARR. RUBS 
有 心计 的 人 ， 以 为 在 这 里 阅 穿 了 ， 不 过 关 他 几 日 巡捕 房 ， 
倒 便宜 他 吃 饱 饭 了 。 好 得 这 阔 猪 的 事业 ， 随 处 可 以 谋生 ， 
就 约 了 雪 哇 回 省 城 去 。 这 和 雪 畦 屡次 偷 他 的 猪 ， 他 只 伴 作 不 
知 ， 漠 得 愈 发 胆 大 了 。 这 天 又 去 偷 ， 却 被 以 善 看 见 了 ，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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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大 喊 起 来 ， 被 街 邻 人 等 当 党 拿 获 ， 就 请 他 追 一 回 月 
玩 玩 。 

不 想 走 过 两 记 门 前 ， 被 阿 牛 看 见 了 ， 心 中 着 实 不 忍 。 
他 犯 了 这 事 ， 又 不 便 上 前 相 认 ， 心 中 路 路 没 法 。 信 步 走 出 | 
店 门 ， 远 远 地 跟 着 他 去 ， 看 他 走 到 哪里 释放 。 只 昕 得 一 下 Ra 
锣 声 ， 便 是 跟着 一 下 鞠 声 ， 雪 畦 哭 喊 声 ， 看 热 闲 的 人 叫好 又 一 
声 。 阿 牛 一 路 跟着 。 幸 得 转 了 两 杰 ， 便 释放 了 。 那 些 跟着 
的 人 ， 便 一 哄 而 散 。 

雪 畦 发 脚 便 跑 ， 阿 后 在 后 叫 他 ， 他 也 不 答应 。 阿 牛 全 
跟着 他 走 。 只 见 他 走 到 一 处 厕所 里 ， 伸 手 在 一 个 尿 抽 掏 起 
尿 来 ， 洗 那 身上 的 伤痕 。 这 也 是 他 们 做 小 窃 的 秘诀 。 凡 受 
了 毒打 ， 伤 皮 见 血 ， 必 要 用 尿 洗 过 ， 才 得 止痛 。 阿 牛 看 见 
他 如 此 ， 便 不 好 走 近 。 只 得 远 远 站 着 ， 叫 一 声 ; “Bek” 
雪 哇 抬头 一 看 ， 见 是 熟人 ， 盖 得 满面 通红 ， 说 不 出 话 。 阿 
汪 道 ，“ 你 弄 干净 了 ， 到 我 店 里 来 ， 我 有 话 和 你 说 。 你 认 
得 我 店 里 么 ?“ 雪 畦 点 头 道 , “认得 。” 阿 牛 便 自 回去。 直 
等 到 晚上 ， 雪 畦 才 来 ， 不 知 在 哪里 弄 了 一 件 破 衣 穿 了 。 见 
六 阿 半 ， 先 自 涨 红 了 脸 。 阿 牛 把 他 一 把 拉 进 房 里 ， 悄 悄 地 
说 道 , “你 在 我 跟前 ， 也 不 必 怕 难为 情 。 我 们 既 有 一 面 之 
交 ， 总 要 帮 你 的 忙 。 你 在 这 里 存 身 不 得 ， 我 借 给 你 盘 织 
先 色 香港 去 走 一 遭 ， 再 图 事业 吧 。 "TEX: 


只 要 发 财 能 有 术 ， 英 雄 不 问 出 身 低 。 


不 知 雪 哇 肖 点 与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39 


40 


成 水 妹 家 数 人 聚 饮 ， 观 其 言 动 举止 已 知 都 
是 能 发 财 之 辈 侨 。 独 是 花 雪 峙 于 外 国 话 一 些 不 
懂 ， 虽 有 大 财 ， 正 不 知 其 如 何 发 起 。 后 来 更 犯 洲 
Al, THUFAR. 不 知 下 回 ， 彼 乃 先 得 奇遇 。 
如 阿 牛 者 ， 徒 借 其 上 人 之 余 荫 ， 后 此 竞 寂 寂 无 
闻 ， 甚 夫 ， 苟 无 秘诀 ， 不 易 与 言 发 财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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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雪 哇 听见 阿 牛 如 此 说 ， 连 忙 跪 在 地 下 ， 印 头 道 。 
“难得 老兄 如 此 周全 我 ， 没 齿 不 忘 。” 阿 牛 扶 着 道 ，“ 快 不 
要 如 此 ， 你 这 回 到 了 香港 ， 好 歹 谋 个 事业 ， 不 要 再 做 这 等 
求 了 。?* 雪 峙 只 是 唯 唯 应 命 。 阿 牛 取 了 五 元 墨 银 ， 给 与 雪 
蛙 ， 雪 畦 便 拜谢 去 了 。 找 了 一 个 僻静 所 在 ， 养 良 了 两 天 ， 
真是 贱 皮 贱 肉 ， 打 得 那 般 血肉 横 飞 的 ， 不 到 几 天 ， 已 经 痉 
愈 了 。 便 附 了 轮船 ， 再 到 香港 ， 仍 旧 做 他 的 本 行 ， 投 到 一 
家 米 行 去 做 出 店 。 到 了 晚上 没事 时 ， 却 依然 聚 了 几 个 同事 
的 赌 严 摊牌 九 。 也 是 他 合 当 发 财 ， 被 他 一 连 几 夜 ， 赢 的 
不 少 。 
一 个 同事 阿 三 ， 输 得 当 卖 皆 空 ， 因 说 道 ,“ 倘 然 真 是 
输 得 不 得 了 ， 便 要 卖 猪 仔 了 。” 雪 峙 道 ，“ 说 起 来 ， 我 不 懂 
这 类 猪 仔 ， 卖 到 那 边 有 什么 好 处 ?” 阿 三 道 ，“ 有 什么 好 处 ? 
不 是 不 得 了 的 人 ， 总 不 肯 出 这 个 下 策 。 此 刻 有 许多 人 也 知 
道 到 了 那 边 的 苦 处 ， 不 肯 去 了 ， 所 以 那 招 工 馆 里 ， 此 时 因 
为 自己 愿 去 的 人 少 ， 便 设法 拐 人 去 了 。” 雪 了 畦 道 , “又 不 是 
小 孩子 ， 如 何 拐 得 ?” 阿 三 道 ，“ 遇 了 那 穷 到 不 得 了 的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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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甜蜜 言语 骗 了 他 去 ， 不 和 拐 的 一 样 么 ?不 然 ， 我 也 不 知 
道 ， 我 一 个 亲戚 在 招工 馆 里 做 伙计 ， 是 他 告诉 我 的 > 雪 了 畦 
its “ 令 亲 是 哪 一 个 ?可 以 带 我 去 见 见 么 ?" 阿 三 吐出 了 舌头 


和 会 道 : 9b 招工 馆 是 去 得 的 么 ?除了 他 们 伙 计 之 外 ， 任 是 什 


~ 


么 人 ， 进 了 去 就 不 放出 来 的 。” 雪 ME th, “AN 是 为 何 ?? 阿 
is “为 何 ? 贩 你 到 南洋 去 。” 雪 了 畦 道 , “这 等 说 ， 你 要 兄 
见 令 亲 ， 也 不 能 的 了 。? 阿 三 道 , “他 晚上 没事 ， 便 出 来 
吸烟 ， 我 要 见 他 ， 总 是 到 烟 馆 里 去 。” 雪 哇 道 ，“ 此 Bl Me 
上 ， 我 们 也 没事 ， 何 妨 去 望 望 他 。” 阿 三 道 ,“ 你 黄 非 页 卖 
猪 仔 么 ?? 雪 畦 道 : “你 不 要 管 我 ， 打 听 得 那 边 好 ,我 也 卖 了 
也 说 不 定 。? 阿 三 道 : “如 此 ， 我 就 和 你 同 去 走 走 。? 说 机， 
一 同 出 了 米 行 ， 到 烟 馆 里 去 。 

看 官 ， 你 道 雪 蛙 真 个 要 卖 猪 仔 么 ?这 卖 猪 仔 的 情 形 ， 
他 星 已 烂熟 胸中 。 不 过 贡 于 招工 馆 里 没 人 认得 ， 所 以 听见 
阿 三 说 ， 便 急 急 要 去 见 他 的 亲 威 。 当 下 跟着 阿 三 ， 走 到 燃 
馆 里 ， 见 了 那 人 ， 彼 此 通 了 姓名 。 原 来 那 人 姓 高 ， 名 叫 阿 
元 。 相 见 过 后 ， 无 非 东 拉 西 扯 的 谈 了 一 会 ， 便 别 去 。 从 此 
之 后 ， 到 了 晚上 没事 ， 雪 峙 便 一 人 汶 到 烟 馆 里 和 阿 元 谈 
天 。 久 而 久之 ， 浙 成 知己 。 雪 畦 更 知道 了 招工 馆 的 章程 以 
及 秘诀 。 半 年 之 后 ， 便 矢 了 米 行 ， 坐 船 到 了 新 安 ， 设 法 投 
奔 到 一 家 赌 馆 里 做 个 看 门 。 从 此 留心 那 班 财 客 ， 有 输 急 了 
的 ， 他 便 和 他 拉 相 好 ， 荐 他 到 香港 高 阿 元 那里 去 谋事 。 如 
此 一 年 多 ， 也 不 知 他 荐 了 多 少 人 。 他 的 误 到 渐渐 充 表 了 ， 
便 自己 开 了 一 家 财 馆 。 此 时 下 手 更 易 ，、 上 当 的 更 多 了 ， 
胆子 也 念 弄 愈 大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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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FRAWLS, HTLART KE AB 
尽 。 原 来 这 笔 银子 是 一 笔 什 么 公款 ， 他 输 了 ， 不 履 回 去 见 
WET, TRE. BRET ME, WHE AB TG 
去 坐 。 那 少爷 又 不 敢 说 出 真 姓名 来 ,只 说 输 了 银子 ,不 履 回 
去 见 父亲 ， 又 不 敢 说 出 他 父亲 是 新 安县 。 雪 峙 看 见 是 一 个 
外 路 口音 的 人 ， 更 加 大 胆 ,便道 ; “你 此 时 既然 不 履 回去 ， 
何不 到 香港 去 暂 避 几时 ?你 如 果 肯 去 ,我 那里 有 个 朋友 ， 叶 
REBT, HATA. ERA, MAWES 
之 力 ? 那 少爷 道 : “此 刻 进 退 无 路 ,也 只 得 去 走 一 遭 的 了 ， 
便 请 你 写 个 信 给 我 ， 好 去 见 那 高 兄 。” 可 怜 雪 了 畦 是 一 字 不 
识 的 ， 如 何 会 写 ? 便 到 外 而 找 了 一 个 识 字 : 的 伙计 来 ， 叫 他 
写 一 封 信 给 高 阿 元 ， 又 借 给 那 少爷 三 钱 银子 作 盘 费 去 了 。 

新 安县 衙门 里 ， 攒 空 失 了 一 位 少爷， 那 县 太 爷 十 分 着 
急 ， 叫 人 在 外 面 四 处 打听 。 有 人 当日 看 见 他 在 雪 峙 赌 馆 里 
赌钱 ， 说 了 出 来 ， 被 县 太 爷 知 道 了 ， 即 刻 发 下 封条 ， 出 了 
票子 ， 叫 值 日 差 役 去 封 赌 馆 拿 人 。 雪 了 畦 自从 开 了 赌 馆 以 
来 ， 衔 门 差 役 是 个 个 熟悉 的 ， 便 有 人 通 了 信息 ， 吓 得 雪 哇 
魂 不 附 体 ， 立 刻 收拾 细软 ， 逃 到 香港 ， 急 急忙 忙 找 着 阿 元 
道 ，“ 前 天 送 来 的 那个 ， 原 来 是 新 安县 的 少爷 ,请 你 把 他 放 
了 回去 吧 ， 这 个 祸 净 得 不 小 呢 。? 阿 元 道 : “WR, Pet AK 
人 包 了 。 任 是 什么 大 祸 ， 到 了 香港 还 怕 什 么 ? 何况 我 们 招工 
馆 ， 是 有 泰山 般 的 势力 保护 的 。 莫 说 是 县 官 的 儿子 ， 便 是 
皇帝 的 太子 ， 他 除非 不 来 ， 来 了 便 是 我 的 货物 ， 如 何 轻易 
放 他 回去 ? 况且 他 到 此 地 那天 ， 恰 好 有 船 出 口 ， 马 上 就 贩 
出 去 了 。” 雪 畦 昕 了 默默 无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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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了 几时 ， 打 算 仍 入 内 地 去 做 那个 勾当 ， 忽 然 一 个 新 
安 朋友 到 了 香港 ， 说 起 新 安县 自从 不 见 了 儿子 之 后 ， 再 三 
打 昕 ， 知 道 雪 峙 历年 拐卖 人 口 ， 不 计 其 数 ， 知 道 他 的 多 
子 也 在 拐卖 之 列 ， 便 出 了 两 千 两 银子 赏 格 ， 捉 拿 雪 峙 。 近 
日 又 打听 得 雪 蛙 到 香港 ， 已 经 动 文书 到 香港 来 关 提 了 。 当 
畦 听 得 ， 手 足 无 措 ， 便 来 和 阿 元 商量 。 阿 元 冷 笑 道 ，“ 你 
既然 害怕 ， 当 初 何必 来 做 这 个 交易 ?” 雪 峙 道 ，“ 我 不 怕 别 
的 ， 怕 他 动 了 公事 来 关 提 ， 便 怎样 得 了 ?” 阿 元 道 ; “ 吓 ! 
那 中 国 官 有 多 大 的 脸 ， 提 得 动 我 们 招工 馆 的 人 ?你 既然 害 
怕 ， 走 远 点 吧 。 不 然 ， 到 新 加 坡 走 一 次 也 好 。” 雪 蛙 暗 自 打 
算 ， 走 远 点 这 句 话 却 不 错 。 然 而 新 加 坡 却 去 不 得 。 万 一 他 
昧 了 良心 ， 连 我 也 卖 了 7， 如 之 奈何 呢 ? 想 罢 , 便 别 过 阿 元 。 
恰好 这 天 有 上 海轮 船 开 行 ， 便 检点 行李 ， 把 历年 积 下 
的 钱 银 ， 算 了 一 算 ， 约 有 三 千 多 元 ， 一 起 打 了 上 海 汇 单 ， 
上 了 轮船 ， 径 到 上 海 ， 在 成 章 客栈 暂时 住 下 。 
这 成 章 客栈 本 来 是 广东 人 所 开 ， 委 畦 闲 着 ， 便 向 栈 里 
打听 同乡 人 的 情形 。 栈 里 的 人 道 : “同乡 到 上 海 的 ， 陶 庆 
云 得 意 得 最 快 了 。” 雪 畦 听 说 陶 庆 云 , 便 忙 问 道 : “ 怎 么 得 
意 了 ?” 栈 里 的 人 道 , “此 刻 是 台 口 洋行 的 副 买办 了 。 东 家 
代用 了 他 ， 只 怕 不 久 就 要 升 正 买办 呢 。” 雪 峙 放 在 心 里 ， 
到 了 明天 ， 便 访 到 台 口 洋行 ， 专 诚 拜 访 陶 庆 云 。 庆 云 见 是 
住 的 不 是 Bh, PBK HS. BRE LEAT, BAH 
不 是 自己 身边 取出 一 根 吕 末 烟 ， 双 手 递 过 ， 彼 此 畅谈 别 后 情形 。 雪 
PST 畦 见 庆 云 脸 上 光彩 异常 ， 较 之 在 香港 时 ， 已 判 若 两 人 了 ， 
aT. FUL, “ 老 哥 到 上 海 几 年 ， 发 了 福 了 ， 一 向 怎 生 得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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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哪里 得 意 ， 不 过 穷 忙 罢了 。” 雪 畦 问 起 又 园 ， 庆 
AR: “说 来 也 是 难事 。 他 的 英语 不 好 ， 我 屡次 荐 他 事 
情 ， 东 家 和 他 说 起 话 来 ， 总 是 驴 头 不 对 马 嘴 的 ， 总 干 不 下 
去 。 此 刻 住 在 三 马路 他 令 叔 家 里 。 听 说 近来 很 留心 学 英 
语 ， 倘 能 再 学 几 个 月 ， 只 怕 还 易于 谋事 。 老 实说 ， 像 兄弟 
这 几 年 倘 不 是 说 话 灵 通 ， 任 赁 东家 怎样 好 ， 也 到 不 了 这 个 
地 位 。 对 了 洋人 ， 第 一 要 会 揣摩 他 的 脾气 ， 第 二 要 诚实 , 
第 三 也 轮 到 说 话 了 。 倘 使 说 话 不 能 精通 ， 懂 了 以 上 两 层 ， 
也 是 无 用 的 。 我 此 刻 虽 算 是 东家 赏 脸 ， 然 而 也 要 自己 会 干 
会 说 话 ， 才 有 今日 啊 ! ” 雪 畦 唯 唯 称 是 。 
庆 云 又 问 雪 畦 到 上 海 有 什 么 事 。 雪 蛙 道 ，“ 无 所 事 
事 ， 到 这 边 来 看 有 什么 生意 可 做 ， 也 学 着 沾 点 手 。” 庆 云 
i: “老兄 是 已 经 发 财 的 人 了 ，, 知 生意 最 好 不 过 洋货 。? 雪 
蛙 道 ，“ 我 不 懂 洋 文洋 话 ， 若 做 洋货 生意 ， 便 不 免 处 处 求 
人 ， 还 是 做 土 货 的 好 。” 庆 云 道 :“ 土 货 最 好 做 米 。 在 芜湖 
贩 米 回 广东 ， 利 钱 是 稳 的 。? 正 说 话 时 ,忽然 外 面 一 个 人 高 
声 答 嘴 道 ,“ 做 土 货 最 好 是 买 地 皮 。” 说 声 未 绝 ， 人 已 进 
来 。 庆 云 起 身 招呼 ,一 面 告诉 雪 畦 道 , “这 是 同乡 舒 云 施 先 
生 。” 又 代 雪 畦 通 了 姓名 。 庆 云 道 “你 喜欢 买 地 皮 ， 就 不 
MAAR XD, MAM” RARE “UR 
劝 得 个 个 都 买 地 皮 ， 把 上 海 的 地 皮 都 买 完了 ， 你 更 向 哪里 
HRA, “ 葛 说 笑话 。 我 有 一 件 事 来 和 你 商 量 ， 你 
这 里 有 一 个 姓 杜 的 跑 街 ， 此 刻 在 这 里 么 ?“” 庆 去 道 ，“ 不 在 
KB, AAW "A, “我 前 个 月 买 了 一 块 地 ， 是 姓 
柱 的 ， 那 地 上 本 来 有 两 座 坟 ， 本 来 说 过 交易 之 后 ， 就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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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见 他 对 
了 中 国人 
便 不 诚实 


一 席 话 何 


搬 去 的 ， 谁 知 这 片 地 是 他 几 房 的 公 产 ， 却 被 一 个 人 私 卖 
的 。 此 刻 那 几 房 知道 了 ， 非 但 不 肯 搬 ， 还 要 和 我 打 官 司 
PRA: “你 便 怎样 ? ” 云 施 道 ;我 听 说 你 这 里 那 姓 杜 
的 跑 街 和 他 们 是 一 家 ,所 以 特 来 找 你 ,请 他 出 来 打 个 转 图 。” 
庆 云 道 ,“ 地 在 哪里 ?“ 云 族 道 “在 虹口 相近 。” 庆 云 道 ， 
“是 租界 么 ?“ 云 族 道 ，“ 虽 不 是 租界 ， 却 是 贴近 的 。” 庆 云 
道 : “ 转 了 道 契 不 曾 ?“ 云 施 道 :“ 不 曾 。” 庆 云 道 : “ 亏 你 是 
老 内 行 ， 买 地 皮 为 其 不 转 道 契 ? 转 了 之 后 ， 他 敢 说 半 句 不 
ih? 由 外 国人 出 面 ， 写 一 封 信 到 上 海 县 去 ， 一 面 柳 柳 他 起 
HK, TDR. "BURA: “IX IL BARE Hee ta 
客 来 把 我 闹 卉 了 ， 竞 想不到 这 一 层 。” 雪 峙 见 他 们 有 事 商 
量 ， 便 起 身 告辞 出 来 。 

一 路 上 暗 想 ， 原 来 外 国人 的 势力 如 此 厉害 ， 怪 不 得 他 
们 巴结 外 国人 了 。 又 想到 ， 又 园 住 在 三 马路 ， 我 何不 去 访 
他 谈 谈 ? 将 来 不 要 被 他 说 话 ， 庆 云 得 了 意 ， 我 便 找 他 ， 不 
得 意 的 朋友 便 不 理 了 。 打 定 了 主意 ， 一 路 问讯 到 了 三 马 
路 。 却 不 知 他 住 在 哪 一 家 ， 不 住地 两 旁观 看 。 忽 见 一 家 门 
首 钉 了 一 个 牌子 ， 上 面 横 列 着 一 路 外 国字 ， 底 下 是 魏 公 和 馆 
三 个 字 。 雪 峙 虽然 不 识字 ， 那 朋友 的 姓 那 个 字 总 还 记得 ， 
香港 最 多 公司 招牌 ， 所 以 他 又 识 了 个 “ 公 ? 字 ， 在 招工 馆 里 
鬼混 了 几时 ， 所 以 这 “ 馆 ? 字 也 是 认得 的 ， 然 而 也 端详 了 许 
KR, 方才 分 辨 出 来 ， 心 中 有 瞳 想 道 , “莫非 又 园 的 令 叔 ， 是 
做 官 的 么 ? 不 然 何以 称 得 公馆 呢 ? “意欲 打 门 去 问 , 又 恐 防 
认错 了 。 再 三 端详 这 “ 魏 ? 字 是 不 错 的 了 ， 又 恐怕 虽然 同 
姓 ， 却 不 是 又 园 的 阿 叔 ， 胡 乱 打 错 了 人 家 公馆 的 门 ， 岂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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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人 家 骂 ? 想到 广东 省 城 那些 公馆 里 面 ， 都 是 老爷 ， 何 等 warns 
威严 ， 若 是 打 错 了 他 的 门 ， 还 得 了 么 ? we TEM, RATE 8 
而 着 头皮 ， 走 上 前 去 ， 轻 轻 把 门 郧 了 两 下 。 里 面 使 有 人 出 

米 开 门 。 雪 蛙 听 得 里 面 拔 门 门 的 声音 ， 心 中 迄 自 乱 跳 。 及 

至 开门 出 来 一 看 ， 那 开门 的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自己 要 专 诚 拜 
BOHRLM. REAM “RAR, AT. "MATS 

BA, FIA, BARE, “WE AGRE JL Bl 

的 ， 发 了 福 了 ? 里 面 请 坐 。” 雪 峙 看 又 园 时 ， 只 见 他 be 在 

香港 时 瘦 了 许多 。 一 面 彼此 相让 进去 ， 分 宾主 坐 定 。 又 园 

亲自 吾 上 一 杯 茶 ; HAMM. BMWS ME KB A 

馆 ， 想 是 做 官 ， 不 知 当 的 什么 差事 ?: 又 园 不 慌 不 忙 说 出 

ee TEE: 


骆驼 不 是 马 肿 背 ， 乡 人 少见 自 多 怪 。 
不 知 又 园 说 出 什么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闻 诸 某 富翁 言 :“ 若 要 发 财 ， 非 狠 ORF 不 
FMT SeELHREH, WHRKBHZE, 
BAREM, RHA, TRPSALZRY. WEY 
RUR-B, LEACAMRF, RRB 
辣 手 出 来 也 。 某 富翁 之 言 虽 似 ， 然 观 于 此 ， 则 又 
狐 有 未 尽 之 秘诀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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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司 务 沪 
上 厨子 之 
通称 


第 七 回 


洋 奴 得 意 别 有 原因 土 老 赴 席 许多 笑话 


且说 又 园 听 得 雪 峙 问 他 令 叔 当 什么 差事 , 笑 说 道 ，“ 闪 
别 这 两 年 ， 老 兄 还 是 没有 学 过 洋 字 洋 话 ?“” 雪 峙 道 ，“ 这 是 
怎么 讲 ?“ 又 园 道 : “ 那 公馆 牌子 上 面 那 一 路 外 国字 ， 便 是 
家 权 的 官衔 ， 写 的 是 chiitoy， 便 是 厨子 。 家 上 在 总 会 里 做 
大 司 务 ， 何 尝 做 什么 官 ?” 雪 畦 情 然 道 ,“ 那 公馆 牌子 可 以 
随便 用 的 Ae “又 园 道 ; “你 还 当 上 海 和 广州 城 一 样 呢 ! 
挂 个 公馆 牌子 有 什 么 稀奇 ? 吃 到 了 洋行 饭 ， 莫 说 用 公 馆 
牌子 ， 就 是 衙门 也 可 以 称 得 。” 雪 畦 方才 明白 。 又 问 又 园 近 
来 可 有 事 ? 又 园 道 : “我 连年 运 气 不 好 ， 此 刻 隔 壁 的 一 个 
成 水 妹 有 个 东家 ， 是 兵 船 上 的 大 副 ， 我 暂时 伺候 他 ， 是 没 
有 工钱 的 。 一 时 谋 不 出 事 来 ， 也 是 无 可 如 何 。” 雪 哇 道 ， 
“那么 你 只 怕 要 到 隔壁 去 有 事 ， 我 不 便 久 坐 ， 不 要 耽搁 你 
公事 。 "又 园 道 : “不 要 紧 ， 他 今天 怕 不 得 来 ， 我 们 尽 可 以 
谈 谈 。 你 这 回来 ， 见 过 庆 云 没有 ? ” 雪 蛙 道 ,“ 正 从 他 那里 
来 ， 连 你 住 在 这 里 ， 也 是 他 告诉 我 的 。 我 看 庆 云 得 意 得 
很 ! "MAM: “一 个 人 运气 来 了 ， 便 什么 事 都 顺手 。 庆 
云 平常 也 会 巴结 ， 有 一 天 为 了 一 角 洋 钱 ， 几 十 文 铜钱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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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 RIA, OBA PBR, “怎么 一 角 几 
十 文 就 可 以 升 起 来 呢 ? 这 个 倒 要 请 教 。” 又 园 道 ,“ 这 里 不 
比 香港 。 香 港 是 一 块 大 洋 钱 换 十 个 角子 ， 是 呆 的 。 这 里 是 
市 价 天 天 不 同 , 有 时 一 块 钱 只 换 得 九 角 多 ,有 时 候 一 块 钱 要 
换 到 十 一 角 零 。 一 天 外 国人 叫 庆 云 去 换 一 块 钱 的 角子 ， 那 
天 市 价 是 十 一 角 零 五 十 文 ， 他 换 了 来 , 便 如 数 交 了 。 那 外 国 
人 很 以 为 奇 ， 便 问 怎么 样 有 这 许多 。 他 也 老实 回 说 今天 市 
价 是 这 样 。 外 国人 倒 不 懂 起 来 了 。 等 他 走 开 ， 又 叫 别人 去 
换 一 块 ， 别 人 可 是 只 交 给 他 十 角 。 大 约 这 是 人 人 如 此 的 。 
本 来 外 国人 只 知道 一 元 换 十 角 ， 就 是 赚 了 他 的 ， 他 到 死 也 
不 能 明白 ， 又 何妨 赚 呢 ? 那 外 国人 看 见 别人 只 换 来 十 角 ， 
也 只 放 在 心 上 。 等 到 公事 完了 ， 叫 了 庆 云 一 同 出 去 。 走 到 
钱 铺面 前 ， 在 身边 摸 出 一 块 洋 钱 ， 叫 庆 云 去 换 角 子 ， 自 己 
在 旁边 看 着 。 果 然 是 换 了 十 一 角 五 十 文 来 ， 便 着 实 夸赞 庆 
云 诚实 可 靠 。 说 他 所 见 过 的 中 国人 没有 一 个 好 的 ， 只 有 庆 
云 是 个 好 人 。 不 多 几 天 ， 便 把 他 升 做 二 买办 ， 你 说 侥幸 不 
(eer HAE, “ 倒 想 不 到 ， 真 是 一 角 多 洋 钱 买 了 个 二 买 
办 。” 又 园 道 ，“ 这 个 里 面 有 两 层 ， 第 一 层 是 他 平日 会 巴 
结 ， 无 论 什 么 事 ， 外 国人 叫 他 做 ， 他 没有 不 肯 做 的 。 有 
一 天 ， 外 国人 叫 他 ……? 说 到 这 里 ， 把 嘴 附 到 雪 哇 耳 边 , 低 ST 
低地 说 了 一 名 话 ,又 大 声 道 , “他 也 居然 肯 的 ， 你 说 别人 做 也 ， 然 而 
得 到 么 ? "ERS, RIE, "Mi. “不 信 由 你 ， ”和 
这 个 还 是 在 香港 时 候 的 事 昵 。 第 二 层 ， 也 是 外 国人 的 好 
处 ， 为 了 他 诚实 了 一 角 多 洋 钱 ， 便 马上 拍 举 他 。 若 是 中 国 
人 ， 你 便 把 良心 挖 出 来 给 他 吃 了 ， 他 也 不 过 如 此 。 所 以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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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权时 常 教 我 ， 情 愿 饥 死 了 ， 也 不 要 就 中 国人 的 事 。 这 句 
话 真是 一 点 也 不 错 。 依 我 看 起 来 ， 还 是 情愿 做 外 国人 的 
狗 ,还 不 愿 做 中 国 的 人 呢 ! ” 雪 峙 道 ，“ 想 不 到 外 国人 有 这 
等 好 处 。 我 也 要 学 两 句 外 国 话 ， 就 外 国 的 事 了 。 但 不 知 上 
海 可 有 教 外 国 书 的 先生 ? ”又 园 道 , “多 得 很 。 只 要 两 块 洋 
钱 一 个 月 。 但 是 你 要 小 心 点 ， 有 许多 靠不住 的 。 他 自己 
_ 析 也 只 花 两 块 洋 钱 一 个 月 ， 白 天 里 去 读 了 书 ， 到 了 晚上 他 就 
FS AOELRERTRIO IA, le ABER, 也 有 自 
an, tow, 已 晚上 去 读 ， 白 天 教 人 的 。 你 要 从 了 那 种 人 ， 就 上 当 了 。” 
AMR 备 畦 道 ，“ 不 知 你 近来 可 有 从 人 先生 读书 ? ”又 园 道 ，“ 我 不 
ac 从 先生 ， 晚上 家 叔 回来 自己 教 我 。” 雪 畦 道 : “ 听 说 外 国字 
只 有 二 十 四 个 字母 ， 拼 起 来 就 可 以 成 文 ， 不 知 你 可 认得 ?” 
又 园 道 ，“ 岂 止 二 十 四 个 ,有 二 十 六 个 昵 。 那 自然 认得 的 。” 
雪 哇 道 ，“ 就 请 你 代 我 写 了 那 二 十 六 个 字母 出 来 ， 等 我 先 
认 认 ， 等 认得 了 ， 再 设法 。” 又 园 答应 了 ， 就 在 身边 取 出 
铅笔 ， 寻 出 一 张 表 心 纸 ， 写 了 出 来 ， 又 教 了 一 遍 ， 又 在 
每 字 之 下 注 一 个 中 国字 痢 。 雪 畦 谢 了 。 又 谈 了 一 会 , 方才 
辞 了 出 来 。 
回 到 成 章 栈 ， 取 出 那 一 张 表 心 纸 来 ， 员 哩 咕噜 的 乱 
念 。 他 莫 说 外 国字 不 认得 ， 便 连 注 的 中 国字 也 是 不 认得 
的 ， 所 以 愈 念 愈 不 对 了 。 他 自己 也 不 得 而 知 ， 一 连 念 了 三 
天 ， 连 起 头 的 ABCD 四 个 字 还 分 辩 不 出 来 ， 心 中 恨 极 ! 想 
道 ， 我 何必 要 学 它 ? 此 刻 有 了 三 千 多 的 本 钱 ， 不 如 自己 做 
生意 的 好 。 定 了 主意 ， 便 把 那 张 表 心 纸 斯 掉 了 。 
正 打算 着 不 知 做 什么 生意 好 ， 忽 然 一 个 人 送 进 一 封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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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一 张 知 单 来 。 问 道 : “这 里 可 是 花 老爷 ?” 雪 蛙 吃 了 一 迄 月 时 正 
惊 , 暗 想 道 ， 何 以 叫 起 我 老爷 来 ?只 得 含 胡 答 应 道 “ 是 ”。 那 TAR 
个 人 便 把 知 单 、 帖 子 递 过 来 。 雪 哇 接 了 帖子 在 竹 ， 淖 了 又 许 ee 
看 ， 只 见 签 条 上 自己 的 姓 一 个 “ 花 ? 字 是 认得 的 ， 花 字 底 下 & 
一 个 “大 ? 字 也 还 认得 ， 大 字 底 下 还 有 两 个 字 便 不 认得 了 。 
那 两 个 字 底 下 又 有 “ 雪 哇 ?两 个 字 ， 是 当日 求人 起 别 字 时 经 
人 教 过 的 ， 也 就 认得 。 但 是 这 雪 畦 两 个 字 ， 却 写 得 小 了 许 
多 。 旁 边 又 有 一 个 不 认识 的 字 。 看 了 两 这 ， 然 后 把 帖子 抽 
出 来 ， 翻 来 覆 去 看 了 几 遍 ， 只 有 一 个 “日 " 字 是 认得 的 。 下 
面 一 行 ， 端 详 了 四 五 遍 ， 模 糊 仿佛 ， 过 猜 带 认 的 似乎 是 
“ 陶 庆 云 "三 个 字 。 看 到 角 上 ， 还 有 两 行 小 字 ,只 认得 打头 
一 个 “六 ? 字 。 再 看 那 知音 时， 那个 字 写 得 更 奇怪 了 ， 竞 是 
横着 写 的 ， 一 排 一 排 ， 犹 如 外 国字 一 般 。 那 项 上 头 一 排 是 
每 字 不 同 的 ， 自 己 姓 花 的 “ 花 ” 字 却 也 在 上 面 。 第 二 排 是 六 
七 个 “大 " 字 , 第 三 排 、 第 四 排 的 字 都 不 认得 ， 却 每 排 是 一 
律 的 。 底 下 也 有 好 些小 字 , “ 雪 了 畦 ?两 个 字 也 在 上 面 。 看 了 
半天 ， 莫 名 其 妙 。 又 看 看 那 送 帖子 的 人 ， 那 人 正 等 得 不 而 
烦 ， 便 说 道 : “ 陶 老 稳 请 你 吃 酒 去 不 去 ?? 雪 峙 优 然 大 悟 ， 
AGH. “ 怪 道 呢 , 我 说 这 东西 很 面 熟 的 ， 原 来 是 请 吃 酒 的 请 
帖 。" 便 道 : “请 几时 ， 我 来 ， 我 来 。” 那 人 道 ;“ 明 天 六 点 
oh, PERE. “晓得 了 。?” 那 Asti, “请 老爷 在 知 ME 打 
NE, BRERA, "BRERA. “上 海 好 大 规矩 ， 
WEES EO PMR, GON. “RE, RE. 。” 在 
桌 上 一 看 ， 并 无 笔墨。 自己 本 来 不 会 写字 ,乐得 推 道 : “我 
这 里 笔墨 不 便 ， 等 我 到 外 GRETA. ME, 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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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拿 到 帐 房 里 ， 见 了 帐 房 先生 道 “费心! 陶 庆 云 请 我 吃 
酒 ， 那 来 人 要 我 签字 ， 我 是 初 到 上 海 ， 不 懂 这 里 规矩 要 签 
在 哪里 的 ， 费 你 心 代 我 签 了 吧 。” 帐 房 先 生 笑 了 一 笑 ， 代 
他 写 上 一 个 * 知 ” 字 。 雪 蛙 接 了 过 来 ， 说 声 “ 费 心 ”， 把 那 
“ 知 ? 字 重 新 看 了 又 看 ， 一 路 走 回 房 里 ， 便 连 帖子 一 起 还 了 
那 人 。 那 人 道 : “这 帖子 是 要 留 下 的 ,老爷 如 果 客 气 ， 明 天 
当面 再 壁 帖 吧 。” 说 着 放下 MT, STRAT. Bee 
心中 又 是 欢喜 ， 又 是 疑惑 。 欢 喜 的 是 ， 在 广东 时 ， 人 家 叫 
自己 总 是 “ 阿 雷 、 阿 雷 ? 的 提 着 名 儿 叫 ， 到 了 上 海 ， 居 然 有 
人 叫 我 老爷 ,这 一 乐 真是 乐得 要 手舞足蹈 起 来 。 疑 惑 的 是 ， 
那 送 帖 的 人 叫 我 明天 当面 “ 逼 帖 ”。 我 一 向 只 知道 逼 讨债 ， 
以 及 开 赌 馆 时 ， 人 家 输 光 了 ， 要 有 逼 人 家 和 剥 衣裳 ， 这 是 我 十 
惯 了 的 ， 这 个 “ 副 帖 ” 却 不 知 如 何 冯 法 ? 心中 路 路 不 定 。 好 
在 陶 庆 云 不 是 十 分 客气 的 朋友 ， 且 等 明天 再 说 。 

到 得 次 日 ， 便 如 油 锅 上 蚂蚁 一 般 ， 眼 巴巴 盼 到 五 点 
半 钟 ， 便 锁 上 房 门 ， 一 径 走 到 台 口 洋行 。 只 见 帐 房 里 静 悄 
Hi, RATA EDS RE. SRE TE. “BSR, Wee” 
那 茶 房 呵 欠 起 来 ,答应 道 :“ 今 天 是 礼拜 , 买办 没有 出 来 。” 
REAR A: “aD? "AG: “EK ORK 
新 里 。” 雪 蛙 瞳 想 莫 非 在 家 里 请 么 ? 于 是 搭 训 着 出 了 aA 
HT. RAN, AB TORR RB. BW pithy 公 
馆 ?的 牌子 ， 这 回 不 比 寻 瑶 又 园 的 那 回 了 ,一 直上 去 打 门 。 
里 面 一 个 老 妈 子 出 来 开门 ， 雪 畦 便 问 陶 买 办 是 这 里 么 ? 老 
妈 子 道 ,“ 是 。” 直 畦 便 要 进去 。 老 妈 子 道 :老爷 不 在 家 。 
雪上 蛙 又 情 然 道 ,“ 到 哪里 去 了 ?“ 老 妈 子 道 ,“ 不 知道 。" 雪 
52 


蛙 不 觉 大 失 所 望 ， 帐 帐 回 到 栈 房 ， 已 是 六 点 多 钟 。 茶 房 开 
上 饭 来 ， 雪 畦 一 面 吃 ， 一 面 生气 ， 暗 骂 陶 庆 云 岂 有 此 理 ! 
及 至 饭 已 吃 完 ， 茶 房 带 了 一 个 人 进来 , 送 上 一 张 条 子 ， 
说 道 ,“ 请 吃 酒 。” 雪 畦 接 来 一 看 ， 填 面 写 着 “ 花 雪 峙 ”三 个 
字 ， 接 着 底下 还 有 “大 人 ”两 个 字 是 识 的 ， 共 余 一 字 不 识 ， 
当中 有 一 个 “五 ” 字 又 是 识 得 ， 再 往 下 看 看 ， 到 末了 一 个 
“ 陶 " 字 ,也 还 勉强 看 得 出 。 争 着 眉头 道 ,“ 这 是 哪里 来 的 ? ” 
来 人 道 .“ 是 麦 家 图 新 新 楼 。” 雪 峙 又 忱 然 大 情 道 ,“ 原 来 他 
请 的 是 馆子 。? 随 对 来 人 道 : “就 来 。? 随 即 仍旧 锁 了 房 门 ， 
向 茶 房 先 间 了 路 径 ， 一 路 寻 到 新 新 楼 。 入 得 门 来 ， 自 己 还 
不 知 是 这 里 不 是 ， 又 格外 小 心 ， 向 柜上 的 人 间 了 一 声 …“ 这 
里 是 新 新 楼 不 是 ? 那 人 把 他 看 了 一 眼 道 ; “是 的 ， 怎 么 ? ” 
Std: “AAR RIC. "MAW: “EMH? PS 
畦 道 ;: “ 陶 庆 云 。? 那 人 道 : “是 哪个 陶 庆 云 ?? 雪 畦 道 :“ 奇 
了 ， 是 台 口 详 行 里 买办 陶 庆 云 ， 还 有 哪个 陶 庆 云 呢 ?> 那 人 
便 向 水 牌 上 望 了 一 望 ， 用 手 向 里 面 一 指 道 :“ 你 进去 。? 随 
又 喊 道 ,“ 第 五 号 来 客 。” 便 男 有 一 个 人 来 领 了 雪 峙 登楼 ， 
到 第 五 座 去 。 庆 云 迎 了 出 来 ， 彼 此 相 见 。 只 见 座 上 已 有 了 
一 个 人 ， 便 是 前 次 在 台 口 祥 行 幸 会 的 舒 云 族 。 大 家 招呼 过 
了 ， 雪 畦 埋怨 道 ;“ 我 在 这 里 人 地 生疏 ， 你 要 请 我 又 不 先知 
照 我 ， 害 我 今天 走 到 你 行 里 去 ， 又 跑 到 你 家 里 去 。” 庆 云 
Sed: “Ata? "Bes: “KAM MET BCA. ” 
庆 云 笑 道 ,“ 我 帖子 上 明明 写 好 “六 点 钟 入 席 ， 假 座 新 新 
楼 ”， 你 自己 冒失 ， 却 来 怪我 。” 雪 畦 听 了 帖子 二 字 ， 和 忽然 
想起 一 事 ， 把 庆 云 拉 过 一 边 ， 悄 悄 问 道 :“ 你 昨天 送 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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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 什么 人 ?“ 庆 云 道 :“ 也 是 行 里 的 一 个 茶 房 。? 雪 哇 道 ; 
“奇怪 得 很 ， 他 叫 我 今天 “ 逼 帖 * 呢 。 我 想 逼 讨债 ， 逼 剥 衣 
Rete AN, WP ABR? 可 是 一 定 要 有 逼 的 ? 求 你 教 了 
Ro "KABA: “这 个 却 未 考究 过 ， 我 也 不 懂 。 那 个 
茶 房 是 扬州 人 ， 从 前 跟 过 官 的， 或 者 官场 有 这 规矩 也 说 不 
定 ， 我 们 是 没有 的 。” 雪 畦 方才 放心 。 

说 话 之 间 ， 陆 续 又 来 了 四 个 客 。 一 个 复姓 端木 ,号 叫 子 
镜 ， 人 家 问 他 贵 姓 ， 他 只 说 是 姓 木 ;一 个 姓 言 ,号 能 君 ， 一 
个 便 是 庆 云 的 老兄 秀 干 ， 还 有 一 个 ， 雪 峙 见 了 ， 不 由 得 心 
UHRA, AERA, TERRI RHR. Be 
见 了 ， 便 手足 无 措 起 来 ， 只 得 伴 作 不 相识 ， 一 一 由 庆 云 介 
绍 了 ， 彼 此 列 坐 谈 天 。 

雪 峙 一 一 请 教 , 才 知 道 秀 干 已 得 了 关上 事情 , 言 能 君 是 
合 隆 木 号 的 东家 , 端木 子 镜 是 巡防 局 的 百 长 , 蔡 以 善 在 近 今 
洋行 写字 楼 办 事 。 堂 信和 问 过 客 都 齐 了 , 便 调 开 椅子 , 摆 了 七 
个 位 , 庆 云 亲自 敬酒 定 席 ,七 个 人 团团 坐 定 。 庆 云 便 间 叫 局 
不 叫 ， 座 中 也 有 要 叫 的 ,也 有 不 要 叫 的 。 庆 云 道 ,“ 要 叫 大 家 
都 叫 , 要 不 叫 大 家 都 不 叫 才 好 。 有 个 叫 ,有 个 不 叫 ,总 不 大 妥 
当 。? 雪 畦 便 问 上 海 叫 局 是 什么 价钱 ， 庆 云 道 ,“ 我 们 要 叫 ， 
就 叫 长 三 ,是 三 块 洋 钱 一 个 局 ,” 雪 峙 昕 说 伸 了 一 伸 舌 头 , 暗 
想 我 通 共 只 有 三 千 多 元 ,只 够 叫 一 千 多 局 ,这 件 事 如 何 开 得 
Ba? 想 罢了 便道 ,我 人 生路 不 熟 , 没 有 认得 的 ,我 不 叫 吧 。 
庆 云 道 :“ 如 此 大 家 不 叫 也 罢 。 "于 是 让 一 轮 酒菜 ， 堂 信 送 
上 鱼翅 来 。 秀 干道 :“ 近 来 新 新 楼 的 鱼翅 甚 是 考究 ,大 家 请 
一 杯 。” 于 是 各 人 干 了 一 杯 。 雪 畦 障 想 ， 鱼 怒 这 样 东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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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来 只 听见 过 ， 却 未 曾 吃 过 ， 不 知 是 什么 滋味 。 于 是 随 着 
众人 ， 夹 了 一 等 ， 往 嘴 里 一 送 ， 谁 知 还 是 深浅 的 ， 把 嘴 
BEATA, MMT HK, IER: 


SKAMRR, BREME Re 
未 知 后 事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笋 又 园 一 席 话 ， 读 之 令 人 痛 吕 。 花 雪 畦 起 席 
举动 ， 读 之 令 人 狂笑 。 读 过 一 回 ， 真 是 笑 哮 并 
4 

狐 又 园 谈 陶 庆 云 惠 ， 至 紧要 关头 ， 忽 然 附 耳 
低 声 ， 此 必 是 发 财 秘 诀 之 最 秘 者 ”异乎 其 附 耳 而 
谈 ， 遂 致 此 诀 独 不 得 传 也 。 


第 八 回 


花 雪 哇 领略 狠心 法 ” 杭 森 娘 演 说 发 财 人 


却说 花 雪 峙 被 鱼 奶 泌 痛 了 居 舌 ， 连 忙 疆 了 出 来 ， 引 得 
众人 一 笑 。 雪 蛙 把 色 怒 吐 在 汤匙 里 ， 吹 了 一 会 ， 再 放 在 嘴 
不 及 咀嚼 ， 便 咽 了 下 去 。 回 头 二 想 ， 还 不 知 是 什么 味 
这 HOMER, “aMmaRZ rawr AMR 
ME, “AR, FALE RADA PAPE. “阁下 
初 从 广东 来 ， 也 说 这 句 话 ， 奇 了 ! "RUB, “在 家 乡 没 
有 吃 著 好 的 ， 自 然 上 海 的 好 了 。” 雪 峙 昕 说 ， 脸 上 一 红 ， 
答 话 不 出 。 
云 施 对 庆 云 道 : “ 贵 本 家 侈 臣 ， 近 来 忙 的 怎样 ?许久 没 
AAT. "KAU: “ 侈 臣 家 兄 近来 不 在 上 海 ， 到 汉口 去 
Te "2h “他 在 这 里 兼 了 五 家 洋行 买办 ， 如 何 走 得 
JE?" RBI: SBE, DHEA RED,” 
Diveit, “ 兼 了 五 家 买办 ， 还 怕 没 有 钱 ? 还 忙 到 汉口 做 什 
Av RBG WIA Et. BIBS AE TG 22 EL BRAT Hit 
42a SBT thE, PEEP. ARIE HG 兰 
去 的 ， 看 了 两 次 ， 把 做 茶 的 门 径 看 熟 了 ， 所 以 自己 又 办 起 
Ab, “BEATA 很 熟 的 ， 是 哪 一 位 ? 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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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觉 忘 记 了 。” 庆 云 道 “你 怎么 就 忘 了 ， 今 年 正月 还 同 
席 的 ， 就 是 便 臣 的 妻 届 。?* 云 施 忧 然 道 : “是 呀 ! 我 怎么 就 
ET, PRG, BALI RIERA el 
怎样 了 ?? 庆 云 道 ; “今年 好 了 ， 听 说 一 个 共 市 ， 要 赚 到 十 
万 昵 。? 

云 施 吐 出 舌头 道 : “这 还 了 得 ， 比 我 们 搬 和 弄 地 皮 的 好 
得 多 了 。 到 底 外 国人 的 钱 好 赚 。” 庆 云 道 ，“ 做 了 汉口 茶 
栈 ， 要 靠 赚 外 国人 的 钱 ， 可 就 难 了 ， 纵 然 发 财 也 有 限 得 
(Rh. "ERENT 到 这 里 ， 不 觉 情 然 道 ，“ 听 说 办 洋装 茶 是 专 
向 外 国人 生意 的 ， 请 教 不 赚 外 国人 的 钱 ， 还 赚 谁 的 钱 呢 ?” 
EZ, “ 赚 外 国人 的 钱 是 有 数 的 ， 全 靠 赚 山 客 的 钱 。? 雪 
MEG, “什么 叫做 山 客 ?? 庆 云 道 :“ 山 客 是 从 山里 贩 茶 出 来 
的 ， 到 了 汉口 , 专 化 茶 栈 代 他 销 脱 。 要 赚 他 们 的 钱 ， 全 靠 权 
术 。 他 初 到 的 时 候 ， 要 和 他 说 得 今年 茶 市 怎样 好 怎样 好 ， 
外 洋 如 何 缺 货 ， 洋 行 里 如 何 肯 出 价 。 说 得 他 心得 了 ， 把 货 
PE, ARIE. IDEM IRIE, Woden 
地 的 茶 收成 怎样 好 ， 山 客 怎样 多 ， 洋 行 自然 要 看 定 市 面 再 
还 价 了 。 把 他 耽搁 下 来 。 耽 搁 到 他 盘 缠 完了 ， 内 地 有 信 催 
他 回去 了 ， 这 边 市 面 价钱 ， 却 死命 不 肯 加 起 来 。 闹 得 他 没 
了 法 子 ， 那 时 候 却 出 贱 价 和 他 买 下 来 ， 自 然 是 我 的 世界 
了 。” 雪 哇 道 “这 样 一 办 ， 那 山 客 吃 亏 大 了 ! ” 庆 云 道 。 RRM 
“ 岂 但 吃亏 ?自从 需 兰 这 样 一 办 ， 那 山 客 投 江 的 、 上 吊 的 、 者 ， 有 之 
吃 鸦 片 的 ， 也 不 知 多 少 ， 哪 个 管 他 ! 须知 世界 上 不 狠心 的 * 
人 ， 一 辈子 也 不 能 发 财 ,就 以 例 臣 家 兄 而 论 , 他 兼 了 五 家 买 
办 ,难道 都 是 东家 仰 蔓 他 ， 请 他 做 的 么 ?都 是 他 自己 设法 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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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y MPFR. BPO, BARBIE Te 
sik, 40 到 戚 是 朋友 了 ， 也 不 能 问 我 谋 夺 了 他 的 席位 他 要 如 何 落 
na. MTT. BEAT ESHER, BAAR 
it. BR, BERRA LMRAME, BRIT BATH 
A.” SEREME T, RRMRG SS, REAR ALATA FBR LE TA eH HT 
还 要 厉害 ， 从 此 倒 要 留心 学 着 他 们 呢 。 
正在 想 得 出 神 ， 忽 见 台 口 洋行 的 出 店 拿 了 一 封 信 来 给 
庆 云 ， 庆 云 接 过 ， 拆 开 一 看 ， 说 了 一 声 : “Mee, PRAT 
得 了 人 字 问 什么 事 ， 庆 云 道 ，“ 我 们 行 里 的 正 买办 死 了 ! RV 
cay, 手 道 ，“ 妙 啊 ! 莫 喜 | 庆 云 兄 这 个 正 买办 是 做 定 的 了 ! 我 
REE MARK, Ril: “这 是 该 贺 的 。” 于 是 合 席 干 了 一 
FT BR WILBER, RMT. KARMA RH We 
一 回 假 慢 悍 ， 别 过 众人 而 去 。 云 族 约 了 子 镜 、 能 君 、 雪 蛙 
三 个 去 往 。 雪 峙 初 到 上 海 ， 乐 得 跟着 众人 去 开 开 眼界 。 
云 族 领 着 众人 ， 走 到 大 马路 一 条 胡同 里 面 ， 在 一 家 后 
门 敲 了 两 下 ， 便 有 一 个 十 四 、 五 岁 的 童子 开门 。 见 了 云 
施 ， 便 道 , “ 干 移 来 了 ， 妈 正在 这 里 想 你 呢 。* 云 施 点 点 
头 ， 领 着 众人 进去 。 
只 见 屋 里 漆黑 的 ， 没 有 一 些 灯火 。 云 施 领 众人 登楼 。 
雪 峙 留心 看 时 ， 只 见 上 尽 楼 梯 ， 便 转 人 一 间 客 厅 。 那 客厅 
靠 增 边 摆 了 一 张 宁 式 弥陀 杨 ， 神 上 放 着 一 副 鸦 片 烟具 。 当 
中 放 着 一 张 样 木 八仙 桌 ， 两 旁 一 式 是 宁 式 单 靠 椅 茶 几 。 当 
中 窗 下 放 着 一 张 三 抽 桌子 。 转 入 房 里 ， 靠 里 面 一 张 宁 式 大 
床 。 康 前 一 张 梳 妆 桌 子 ， 桌 子 上 面 供 着 一 座 西 洋 自 鸣 钟 。 
两 旁 分 列 一 对 玻璃 哩 台 花 。 靠 床 一 面 ， 放 着 一 个 检 妆 。 当 


58 


中 一 张 八仙 桌子 。 旁 边 两 口 宁 式 衣柜 。 正 对 房 门口 处 ， 摆 
着 一 张 茶 桌 。 墙 上 挂 了 一 面 西洋 着 衣 大 镜 。 有 厢房 外 面 ， 又 
是 一 张 弥 陀 枫 ， 栅 上 一 般 放 着 烟具 。 

PAA TH, BEM: “阿仁 ,你 为 什么 这 两 天 不 
RABE: “这 两 天 忙 得 很 ， 没 有 工夫 来 。” 那 妇 人 一 面 
让 众人 坐 下 ， 便 有 个 大 丫头 送 上 茶 来 。 又 拿 过 一 支 水 烟 袋 
装 烟 ， 那 烟 袋 偏偏 递 到 雪 峙 嘴 边 。 雪 畦 倒 吃 了 一 惊 ， 不 知 
吃 的 好 ， 是 不 吃 的 好 。 又 想 用 手 来 接 ， 又 怕 闸 了 外 行 。 望 
望 云 族 ， 只 见 他 和 那 妇 人 交 头 接 耳 的 架 架 四 四 说 个 不 休 ， 
也 不 知 他 说 些 什么 东西 。 没 奈何 ， 只 得 伸手 接 了 烟 袋 。 那 
站 头 转身 过 去 ， 又 递 了 一 支 给 能 君 ， 方 才 去 点 着 烟 灯 。 

只 见方 才 那 小 孩子 走 了 进来 ， 子 镜 便 道 : “PT 宝 ! 你 
的 外 国 书 读 得 怎样 了 ?可 能 说 两 句 话 ?? 阿 宝 道 ; “可 以 说 两 
句 ， 只 是 不 多 。" 子 镜 道 : “ME ARM MR, ARE 
读书 学 话 是 最 慢 的 。 你 看 我 一 个 外 国字 都 不 识 ， 然 而 一 年 
到 头 办 公事 ,何尝 对 付 不 过 来 ?” 云 族 道 “到 底 读 两 句 书 有 
点 根 底 。? 那 妇 人 道 : “你 做 了 干 移 ， 只 知道 出 两 块 详 钱 一 
个 月 教 他 读书 , 总 不 肯 荐 他 生意 。” 阿 宝 此 时 如 一 碗 茶 喝 了 ， 
TAG, WAAR, “ 妈 ， 没 了 茶 了 ， 给 我 一 个 钱 泡 
茶 去 。” 那 妇 人 掏 了 一 文 钱 出 来 。 阿 宝 接 了 钱 去 了 。 

能 君 对 那 妇 人 道 : “ 森 娘 , 你 近来 生意 可 好 ?” 森 娘 摇头 
道 ,“ 阿 舒 不 来 照应 ， 有 什么 生意 ?” 子 镜 道 : “不 要 说 了 ， 
我 们 恰好 四 个 人 ， 做 他 一 局 吧 。? 森 娘 道 : “可 是 打 麻 将 ?7 
云 施 指 着 雪 畦 道 , “这 位 朋友 ， 新 从 广东 来 ， 怕 不 懂 打 麻 
将 ,还 是 打 天 九 吧 。" 和 森 娘 道 ; “我 为 你 备 了 一 副 天 九 牌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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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ARR WHAB, RET. "RB. “BT we 
一 措 ， 有 甚 要紧! ”说 话 时 ， 阿 宝 泡 杂 回来 了 。 森 娘 叫 站 

A 调 桌 椅 。 云 施 一 面 考 了 阿 宝 几 名 外国 
话 , 播 头 道 , “宁波 人 口音 ， 总 是 不 对 的 。? 一 面 说 话 ， 收 拾 
已 毕 ， 0 9 后 观看 ， 阿 宝 又 
每 人 递 了 一 碗 茶 。 能 君 道 , “好 会 巴结 的 孩子 ， 我 明天 着 

你 的 生意 。 tp 我 总 记 不 得 ， 你 再 告 
? 阿 宝 道 : “我 姓 杭 ， 是 杭州 的 杭 ， De asaace tie 
nine 首 “这 个 姓 确 是 冷 得 很 ， 我 从 来 也 没有 听 见 过 。” 阿 宝 
ego ee 2, 你 贵 姓 呢 ?? 雪 了 畦 道 : “我 ETE. BA 宝 道 : 
Bs 2M ose 巧 得 很 ， 我 娘 也 姓 花 。* 森 娘 道 ，“ 那 么 ， 阿 宝 ， 你 
了 .一笑 。 REMY PTA OE, MM 宝 CMA, REIL, CAS 
为 活动 点 了 ， 便 问 森 娘 几 岁 ， 森 娘 道 : “二 十 四 岁 了 。” 能 
君 问 阿 宝 几 岁 , 阿 宝 道 , “十 四 岁 。” 能 君 道 , “ 森 娘 好 开怀 
得 早 ， 十 一 岁 上 就 生 小 孩子 了 。” 森 娘 涨 红 了 脸 道 “十 一 
岁 不 许 生 孩子 的 么 ?” 云 族 打 盆 道 ，“ 你 两 个 又 不 要 对 亲家 ， 
只 管 查 考 这 年 岁 做 什么 ?” 森 娘 道 ，“ 做 人 总 要 老实 点 ， 若 
是 一 味 尖 刻 ， 是 要 短命 的 。” 子 镜 道 ，“ 若 要 老实 ， 我 的 事 
业 就 不 能 做 了 。” 森 娘 道 ， “总 要 老实 点 的 好 。 你 不 知道 就 
此 一 = 昌 老 班 是 个 老实 发 财 的 么 ?? 雪 了 畦 听 了 ， 了 暗暗 话 异 道 ，“ 不 
KAS 信 天 下 有 靠 老实 发 财 的 人 。”* 想 罢 便 问 道 , “ 哪 一 个 乾 虽 老 
“” 班 ? 怎 样 靠 老实 发 财 ? 倒 要 请 教 请 教 。” 森 娘 道 ，“ 这 就 昌 老 
班 也 是 我 们 浙江 人 ， 从 小 苦 得 很 ， 几 乎 饭 也 没 得 吃 了 。 幸 
得 一 个 钱庄 上 的 先生 照应 他 ， 借 给 他 二 千 铜钱 ， 叫 他 做 小 
生意 。 做 做 个 也 顺手 ， 慢 慢 积 了 二 、 三 十 千 钱 。” 雪 峙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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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这 就 叫 发 财 了 ? ? 森 娘 道 : “ 早 呢 ! 他 也 会 做 生意 ， 
终日 提 了 个 篮子 ， 总 拣 人 家 走 不 到 的 地 方 他 才 去 ， 上 海 各 
处 都 被 他 跑 遍 了 。 后 来 他 忽然 又 想到 做 船上 的 生意 ， 雇 了 
一 只 小 船 ， 带 了 些 洋 肥 皂 、 小 手巾 、 吕 宋 烟 之 类 ， 摇 到 吴 
HA, EPR RA ERAT LAER, HERBST, DP 
船上 的 外 国人 也 认得 他 了 。 有 时 外 国人 手边 钱 银 不 便 ， 叫 
他 记 帐 ， 到 下 次 去 收 ， 久 而 久之 ， 这 记 帐 也 成 了 老 例 了 。 
有 一 只 公司 船 的 外 国人 ， 不 知 怎样 从 了 他 十 多 块 洋 钱 ， 一 
回 他 去 讨 帐 ， 恰 好 那 公司 船 已 经 起 锚 要 开行 了 。 那 外 国人 
匆匆 给 了 他 一 卷 小 洋 钱 ， 叫 他 赶紧 走 ， 不 然 ， 要 把 他 载 到 
外 国 去 了 。 那 小 洋 钱 ， 叫 他 回去 点 一 点 ， 多 少 王 回 再 算 
吧 。 他 便 匆 匆 下 了 小 船 回 来 。 打 开 那 小 洋 钱 要 点 数 ， 谁 知 
不 是 小 洋 钱 ， 况 是 一 包 金 四 开 《〈 外 洋人 金钱 ， 上 海 方言 谓 之 
金 四 开 ) 。 他 吃 了 一 惊 。” 雪 峙 听 到 这 里 ， 瞳 想 道 ; “果然 
发 了 财 the "AMAR: “AERA, SAAB UE 发 
财 了 。 谁 知 他 却 不 想 发 这 个 财 ， 把 那 金 四 开 收 藏 起 来 ， 
动 岂 不 敢 动 。 直 等 到 下 回 那 公司 船 来 了 ， 他 拿 了 那 包 金 四 
开 ， 原 去 还 了 那 外 国人 。 那 外 国人 欢喜 得 了 不 得 ， 说 他 老 
实 ， 问 他 有 店 没有 。 他 回 说 没有 。 外 国人 叫 他 赶紧 开 一 家 
店铺 ， 答 应 荐 生意 给 他 。 他 就 自己 炭 点 ， 和 人 家 借 点 ， 开 
了 这 家 蓝 昌 。 那 外 国人 果然 到 处 荐 他 生意 ， 又 把 他 送 还 金 
钱 的 束 ， 上 在 外 国 新 闻 纸 上 ， 所 以 外 国人 都 相信 他 ， 说 他 
基 实 。 凡 买 东 西 ， 都 到 他 店 里 去 ， 介 让 里 设 丰 的 东西 ， 也 
叫 他 代办 ， 所 以 他 生 登 好 得 了 不 得 。 去 年 初 开店 的 时 候 ， 
不 过 一 间 门 面 的 小 店 ， 今 年 已 经 撑 到 三 间 门 面 了 。 他 从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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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后 ， 怕 不 全 是 发 财 的 日 子 么 ? ? 正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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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 ELAAMEs 
斯 世 得 见 斯 人 A， 真 如 硕果 仅 存 。 


未 知 森 娘 还 说 出 什么 话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闻 诸 某 暴 发 家 之 言 日 : “发 财 是 极 容 易 之 事 ， 
世人 自 蚌 而 不 觉 耳 。? 问 何谓 容易 ? WA “RA 
WRIA, SRA. PRA, FR, RADA, 
或 尚 可 学 而 致 之 。 至 于 心 狠 ， 则 关 夫 道德 ， 此 和 亚 
辈 之 所 以 终 穷 也 平 ? 尝 谓 天 道 之 说 ， 不 过 为 失意 
者 无 聊 之 谈 助 ， 世 上 惟有 人 事 ， 无 所 谓 天 道 也 。 
然 亦 有 不 尽 然 者 ， 一 部 《发 财 秘诀 ?所 彼 诸 人 ， 理 
wiz, RRAGM, MHRA BWA, RR 
得 而 见 之 ， 是 亦 一 奇 也 。 


第 九 回 


世态 炎 凉 寸 心 生 变幻 ” 荣 村 得失 数 语 决 机 关 


且说 雪 畦 听 了 森 娘 一 席 话 ， 目 定 口 呆 ， 心 中 只 不 信 有 
这 等 老实 的 人 ， 更 不 信 有 这 样 一 个 老实 人 ， 便 有 那样 一 个 nye 
好 外 国人 。: 一 面 想 着 ， 把 手中 的 牌 都 忘记 看 了 。 定 了 定 本 无 君子 
神 ， 方 才 一 面 打牌 ， 一 面 说 道 , “我 不 信 - 有 这 等 好 外 国 
A. "RE Bhs “SX. MERU, fh Bt 
海 时 ， 不 过 在 近 今 洋行 帐 房 里 做 茶 房 ， 一 天 大 班 到 帐 房 里 
寻 买 办 说 话 ， 那 蔡 以 善 土 头 土 脑 ， 拿 了 一 支 水 烟 袋 ， 装 
上 一 口 烟 ， 递 给 大 班 。 谁 知 外 国人 是 不 吃 中 国 水 烟 的 ， 对 
他 摇 摇 头 。 他 却 把 装 好 的 那 点 烟 控 了 出 来 ， 依 旧 帮 在 烟 
盒 里 。 那 大 班 见 了 ， 说 他 省 俭 惜 物 ， 便 对 买办 赞 了 他 两 
句 。 那 买办 看 见 外 国人 都 赏识 了 他 ， 便 叫 他 去 读 外 国 书 ， 
学 外 国 话 。 读 了 半年 ， 略 略 懂 了 两 名 “也 斯 *"、“ 哪 '"， 买 办 
便 告诉 了 外 国人 ， 叫 他 做 了 写字 楼 细 岩 。 一 则 也 是 他 福 
至 心灵 ， 处 处 懂得 巴结 ， 二 则 也 是 人 才 难 得 ， 近 来 居然 升 
了 二 买办 了 。 ”四 个 人 一 面 说 笑 ， 一 面 打 牌 ， 不 觉 直到 天 
亮 ， 玻 璃 窗 上 , 透 出 白光 ， 方 才 收场 。 
算 了 算 帐 ， 却 是 子 镜 大 赢 。 子 镜 便道 ，“ 好 ! 我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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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客 ,诸位 务必 要 到 。? 诸 人 未 及 回答 ， 忽 听 得 外 面 门 声 大 
震 ， 有 人 打 门 。 森 娘 忙 叫 人 去 开 时 ， 那 丫头 和 阿 宝 都 已 睡 
了 ， 幸 得 楼 下 同居 的 出 去 开 了 门 。 外 面 急匆匆 走 了 一 个 人 
进来 ， 直 到 楼 上 ， 问 木子 镜 有 在 这 里 没有 ? 子 镜 忙 应 道 ， 
“在 这 里 ， 什 么 事 ? " 那 人 便 到 房 里 来 道 : “出 了 一 个 大 窃 
案 ， 失 赃 值 到 二 三 万。 此 刻 外 国人 恼 得 了 不 得 ， 叫 找 你 
呢 ! "FR, “不 要 紧 ， 我 就 去 ?说 罢 那 人 先 去 了 。 森 娘 
一 面 叫 起 丫头 、 阿 宝 泡 水 买点 心 ， 云 施 早 钻 到 床上 去 睡 
了 。 三 人 洗 过 脸 ， 吃 了 些 点 心 ， 方 才 下 楼 。 雪 畦 留心 看 
时 ， 原 来 楼 下 是 裁缝 店 。 三 人 出 门 分 手 。 
ERED) RS, 要 想 略 睡 片 时 , 却 偏 睡 不 着 。 闷 极 无 
聊 . 便 走 到 三 马路 去 看 又 园 。 另 了 两 下 门 ， 只 见 一 个 莲 头 
赤脚 的 丫头 出 来 开门 。 雪 畦 问 又 园 可 在 家 ,丫头 道 : “ 才 起 
来 吧 。” 雪 了 畦 走 了 进去 。 只 见 又 园 就 在 客 堂 里 一 张 半 栅 上 
觉 ， 此 时 已 经 起 来 ， 却 还 坐 在 机 上 ， 用 一 张 被 窜 盖 了 下 
身 ， 上 身 穿 了 一 件 打 补 钉 的 破 小 认 ， 手 里 拿 着 一 条 已 变 成 
灰色 的 白 洋 布 裤子 ， 一 只 手 拿 着 针线 。 看 见 雪 哇 进来 ， 一 
面 欠 身 招呼 ， 一 面 放下 针线 ， 一 面 把 裤子 缩 到 被 窝 里 去 ， 
EAE ae, SMe TESLA LL” BREW, “我 昨夜 一 夜 未 
睡 ， 早 上 无 聊 之 极 ， 所 以 来 望 望 你 。” 又 园 道 ; “为 甚 一 夜 
不 睡 ? ” 雪 峙 便 把 赴 席 打牌 的 情形 述 了 一 遍 。 又 园 道 :“ 花 兄 
阔 得 很 ， 结 交 的 多 是 阔 老 。?* 雪 畦 道 , “什么 阔 老 不 阔 老 ， 
Athen 不 过 都 是 同乡 罢了 。 像 蓝 以 善 ， 我 还 记得 他 是 在 澳门 冰 猪 
记得 你 在 的 ， 隔 别 了 不 多 几 年 ， 他 居然 是 二 买办 了 ， 无 非 是 一 步 运 


省 城 追 月 
呢 。 气 罢了 。? 又 园 道 , “说 起 运气 来 ， 真 是 气 死人 ! 言 能 君 那 


64 


Mi, WALT, BLE, RRMA, 
MEER TRAMR—M, SOR TPR. ER 
HER, 我 两 个 同 到 赌 台 上 去 。” 雪 峙 道 ，“ 这 里 也 
AMA? ”又 园 道 “为 其 没有 ?你 才 说 的 木子 镜 , 便 是 财 
台 上 保镖 的 头 儿 。 那 回 我 和 能 君 同 去 赌 ， 我 便 没 运气 ， 输 
了 回来 ,他 却 一 口气 中 了 五 回 宝 ， 一 块 洋 钱 就 变 了 二 百 
多 。 我 要 和 他 借 两 块 过 年 ， 他 都 不 肯 。 过 了 年 之 后 ， 听 说 
他 也 是 有 赌 必 赢 。 就 开 起 一 家 言 合 隆 木 区 店 来 。 此 刻 居然 
老板 了 。 我 们 这 些 穷 朋友 ， 他 一 发 不 认 得 了 。? 雪 畦 听 到 
这 里 ， 猛 然 省 悟 ， 暗 想到 , “他 此 刻 穷 到 如 此 ， 我 何苦 来 ee ae 
望 他 ? 这 总 公 自 己 阅历 不 深 之 故 。 万 一 和 他 听 混 的 多 ， 他 4. 
向 我 借 钱 起 来 ， 若 是 借 给 他 呢 ， 正 不 知 何 时 始 还 ， 若 是 推 
托 了 ， 又 未 免 结怨 。 这 等 小 人 ， 还 是 远 避 的 好 。” 想 回 ， tee 
正 措 训 着 要 走 ， 叉 园 又 道 ，“ 不 似 你 到 底 是 个 好 人 。 到 了 个、 一 
上 海 没 有 几 天 ， 就 来 看 我 两 次 。 我 分 天 就 要 动身 到 福州 去 不 和 你 做 
了 。” 雪 哇 道 ，“ 你 到 福州 做 什么 ?“ 又 园 道 ，“ 前 回 我 不 是 了 了 。 
和 你 说 过 的 么 ? 隔壁 那 戌 水 妹 的 东家 是 做 兵 船 上 生意 的 。 
此 刻 那 兵 船 要 开 到 福州 去 。 恰 好 他 向 来 用 的 细 由 是 宁波 
人 ， 宁 波 家 中 有 信 来 叫 了 他 回去 ， 所 以 那 东 家 就 叫 我 跟 了 
Zs peg ot wane ts FURIE oy 
ADELA, RUG, RATT. a 
4, Hal—S, STOR, SURREAL, ETN 
“这 个 可 以 使 得 。 但 是 我 身边 没有 带 着 ,回头 送 来 吧 。? 又 知 如 何 应 
园 道 ,“ 不 敢 ， 等 一 会 我 来 走 领 。 船 要 到 三 点 钟 并 行 ， 我 一 人? 
ANB. AT, RAR BAI, "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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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应 了 ， 又 俄 延 了 良久 ， 方 才 出 来。 
便 走 到 庆 云 处 ， 托 诗 亲 来 多 谢 。 坐 了 许久 ， 又 出 来 到 
能 君 所 开 的 合 隆 号 里 去 ， 谈 了 半天 ， 问 了 子 镜 的 住址 ， 又 
sa, 去 访 子 镜 。 子 镜 一 见 了 雪 畦 ， 便 拍手 道 ; “来 得 好 ， 来 得 
好 ! 我 在 这 里 请 伙计 吃饭 。 俗 语 说 得 好 ， 相 诺 不 如 偶遇 。 
请 坐 取 ， 马 上 就 要 摆 席 了 。? 雪 畦 道 , “你 不 说 晚 上 请 客 
么 ?怎么 请 吃 中 饭 起 来 。* 子 镜 道 : “我 此 刻 是 请 tk 计 。 今 
天 绝 早 不 是 有 人 来 叫 我 么 ?因为 昨天 晚上 出 了 窃 案 ， 失 Sil 
值 型 二 万 多 。 失 主 五 点 钟 报案 ， 我 六 点 钟 到 巡捕 房 里 去 问 
明白 了 公事 ， 八 点 钟 就 破 了 案 。 巡 捕 头 喜欢 得 了 不 得 ， 一 
连 筑 了 我 五 六 声 “ 拉 姆 署 温 *'， 好 不 威风 体面 。 然 而 这 件 
事 ， 我 是 全 仗 众 伙计 之 力 ， 所 以 特地 请 他 们 吃 一 顿 。 好 
但。 Te RAB. "GREEN. 
—SILLIET PAR, HT UBER. BS 
昨夜 的 局 面 不 同 ， 所 有 的 菜 都 是 肥 鱼 大 肉 。 那 一 班 伙计 ， 
又 都 是 焉 了 帽子 ， 散 了 扣子 ， 束 腰带 束 在 马 社 外 面 的 。 不 
一 会 狼 吞 虎 嚼 ， 风 卷 残 云 般 吃 个 束 尽 。 吃 完 便 都 散 了 。 
雪 畦 此 时 喝 了 两 杯 酒 ， 加 以 昨夜 未 睡 ， 所 以 十 分 困 俊 了 ， 
EA LRM. HAE RR LTTE, RTO 
Lit Hl, BARR, RARITH, BOER, EM 
BAAN 了 一 点 钟 时 候 ， 方 才 回复 。 睡 了 一 天 ， 等 到 夜来 子 镜 请 客 
sete, 时 ， 他 还 是 关门 睡觉 ， 竞 错过 了 。 
闲话 休 提 。 且 说 雪 峙 自从 与 那 一 班 人 结交 之 后 ， 每 日 
领略 些 发 财 秘 决 ， 便 约 了 一 个 姓 袁 的 同乡 ， 合 出 资本 ， 开 
TSA. GREK, RAST, Mee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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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 合 成 万 金 资本 ， 当 下 两 个 订 了 合同 。 雪 峙 不 会 写字 ， 
央 人 代 了 笔 ， 念 给 他 听 了 ， 姓 喜 的 画 了 押 ， 雪 畦 也 勉强 画 
了 十 字 。 从 开 了 这 家 米 店 后 ， 倒 也 年 年 顺利 ， 四 五 年 间 ， 
无 不 龙 钱 。 雪 哇 便 把 家 眷 接 来 上 海 。 只 有 姓 袁 的 生性 孤 
峭 ， 又 旦 平日 视 钱 如 命 ， 恐 怕 接 了 家 着 来 费 了 开销 ， 所 以 
向 央 具有 一 个 人 在 店 里 ， 生 平 又 绝 少 交游 ， 朋 友 也 不 多 一 
个 。 被 雪 畦 看 在 眼 里 ， 早 就 在 了 一 个 不 良 之 心 。 

恰好 这 一 年 夏天 ， 上 海 闵 时 症 ， 姓 喜 的 染 了 一 病 ， 死 
fener, Qe DANA, BEALE. BBR SELL 
庄 ， 只 怕 还 是 初 成 立 呢 。 且 说 雪 畦 打发 姓 袁 的 后 事 既 毕 ， 
回 到 店 中 ， 寻 着 了 他 的 钥匙 ， 把 他 的 箱子 打开 ， 先 寻 着 原 
订 的 合同 ,， 用 火烧 了 ， 又 寻 出 了 好 些 股份 票 及 钱庄 存折 
之 类 ， 一 股 脑子 都 收拾 到 自己 腰 里 ， 然 后 发 信 到 广东 给 姓 
袁 的 儿子 。 

直 等 到 半 个 月 后 ， 那 儿子 方才 赶 到 。 其 时 那 米 店 已 经 
涛 得 有 发 发 可 危 之 象 了 。 及 至 查考 起 数目 来 ， 雪 畦 非但 把 


合股 的 事 赖 过 ， 还 说 姓 袁 的 亏空 了 数 百 元 。 少 不 得 父 债 子 3 


还 ， 要 向 他 儿子 索取 。 开 出 箱子 来 ， 除 了 几 件 衣服 之 外 ， 
竞 是 一 无 所 有 的 了 。 他 儿子 要 争论 时 ， 又 苦于 没有 证 据 。 
此 时 雪 哇 A EAR, WR, REL, BABB. oF 
云 诲 、 陶 秀 干 、 莹 以 善 等 蕴 ， 一 个 个 都 是 近来 几 年 新 发 大 
财 的 ， 加 以 木子 镜 是 个 办 公 人 役 的 头 儿 ， 言 能 君 又 有 一 个 
ii LB eT, LE, SRS ETM. Wey 
儿子 没 法 ， 只 有 忍 气 吞 声 ， 扶 了 灵 枢 回去 。 
雪 蛙 就 安安 稳 稳 的 就 没 了 这 一 注 巨 款 ， 撒 了 那 米 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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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RT 


说 it 愧 ’ 


是 得 意 


BS 


Fh 


会 看 颜色 
便 是 大 本 
事 。 


做 ， 另 外 开 了 一 家 字号 ， 专 做 客 货 。 开 张 那天 ， 一 班 发 
朋友 都 来 贺喜 。 恰 好 魏 又 园 从 福州 回来 ， 方 到 了 ， 脸 上 气 
色 十 分 光彩 ， 与 大 众 一 一 相 见 ， 叙 了 些 契 阔 的 话 。 雪 畦 置 
酒 相 待 ， 席 间 问 起 又 园 别 后 之 事 。 又 园 道 : “说 来 也 是 内 
愧 ， 自 从 别 后 ， 跟 了 两 年 东家 ， 后 来 船上 的 管事 故 了 ， 东 
家 便 派 了 我 做 管事 ， 十 分 赏 脸 ， 也 十 分 信用 。 不 多 几时 ， 
福州 的 福山 洋行 缺 一 个 买办 ， 东 家 便 把 我 荐 了 上 去 。 承 新 
东家 的 美意 ， 也 十 分 相信 ， 此 刻 又 荐 到 上 海 有 利 银行 来 。 
这 都 是 托 列 位 老 朋 友 的 洪福 。” 庆 云 呵呵 大 笑 道 ,“ 什 么 
朋友 洪福 ?这 都 是 东家 的 栽培 。 我 们 同 在 香港 时 ， 虽 是 人 
人 心中 巴 望 有 今日 ， 却 不 敢 说 是 一 定 有 今日 。 此 时 巴 望 着 
了 。 列 位 知道 ， 其 功 在 哪里 ?” 蔡 以 善 道 “这 是 各 人 靠 本 
事 去 干 出 来 的 。” 舒 云 施 道 : “全 靠 会 看 东家 颜色。 " 庆 云 
道 ;“ 你 两 位 的 话 都 不 错 ， 然 却 不 曾 说 到 根本 上 来 。 ”能 属 
道 :; “什么 根本 ?? 庆 云 道 : “根本 就 在 懂 说 话 。 你 想 如 采 不 
懂 说 话 ， 就 有 本 事 也 无 从 干 起 。 就 会 看 颜色 ， 也 轮 不 到 你 
看 。 所 以 我 历年 以 来 ， 所 著 的 那 部 学 外 国 话 的 书 ， 近 日 已 
BARAT, BARAT RIERA. MB Zia, RE 
钱 一 部 。 等 我 们 中 国人 看 了 ， 都 从 这 本 书 上 学 起 话 来 ， 好 
叫 一 个 个 的 中 国人 都 履 了 外 国 话 ， 发 了 洋 财 ， 那 时 才 知 道 
Sh ARSE ARM) ”能 君 不 服 道 “未 必 ， 未 必 。 就 以 卒中 
We, MABE Ra, HA 子 
Sire th TOD RTEA TT. fA Re REP” Rais : “BE 
是 例外 的 ， 十 中 无 一 。 至 于 你 呢 ， 因 为 不 懂 外 国 话 每 
年 所 包工 程 ， 暗 中 吃亏 的 也 不 知 多 少 。 外 国人 是 好 人 ，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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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欺 你。 只 是 在 当中 代 你 翻译 的 ， 你 知道 他 都 靠得住 么 ? 
子 镜 呢 ， 你 莫 说 他 不 及 雪 畦 ， 他 开 的 那 伙食 行 ， 一 年 要 做 
到 四 、 五 十 万 的 生意 ,也 就 可 观 了 。” 能 君 正 要 驳 话 。 忽 听 
得 座 上 一 人 说 道 : “不 错 啊 ! "TER, 


WOMA, REKAKE. 
KNAW, BSORHER. 


未 知 发 话 之 大 是 谁 ， 又 说 出 什么 话 来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写 雪 畦 自 结识 了 那 一 班 朋友 之 后 ， 每 日 领略 
些 发 财 秘 雇 ， 下 之 紧 接 约 了 一 个 姓 圳 的 同乡 云 
云 ， 是 写 雪 峙 发 财 ， 实 得 陶 庆 云 以 次 诸 人 之 心 传 
也 。 故 只 写 雪 畦 就 没 ， 雪 畦 发 财 ， 其 余 诸 人 是 姓 
MAS, PFRAERYA RZ. AKAKR 
MAP? MARK, TRPEHZR. 

FeRRABGAZNEARY, RAY 
迹 ， 已 具有 发 财 之 资格 多。 于 何 见 之 ? THER 
又 园 见 之 。 若 士 君 子 之 以 朋友 为 性 命 者 ， 实 穷 相 
ZILLAH. 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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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回 


舒 云 施 历 举 得 意 人 ” 知 微 子 喝 破发 财 诀 


且说 庆 云 正 说 得 高 兴 ， 能 君 正 听 得 不 耐烦 ， 要 想 开 
OR, CRAWL. “ 庆 云 、 能 君 二 兄 之 言 ， 各 
有 一 理 。 懂 说 话 自 有 懂 说 话 的 好 处 ， 然 而 不 懂 说 话 的 ， 也 
未 必 尽 不 发 财 。 以 我 所 见 ， 我 的 干 儿子 杭 阿 宝 ， 我 去 年 才 
荐 他 做 一 个 洋 布 式 拉夫 ， 他 一 得 了 这 件 事 ， 白 手 空 拳 的 先 
就 做 了 两 票 小 货 ， 居 然 叫 他 赚 了 一 千 多 。 以 后 积 认 了 半 
年 ， 居 然 买 了 一 个 买办 来 做 。* 雪 畦 道 : “买办 怎么 好 买 
来 做 的 ?? 云 施 道 : “这 是 他 们 宁波 人 的 老 办 法 ， 我 们 广 帮 
是 没有 的 。 阿 宝 自己 做 了 买办 之 后 ， 却 又 带 起 了 一 个 人 ， 
这 个 人 就 是 我 们 从 前 到 天 仙 去 看 戏 ， 出 来 招呼 的 案 目 ， 叫 
做 什么 淡 如 的 。” 庆 云 道 ，“ 呀 ! 那 是 一 个 小 孩子 啊 ! 不 
Kalai 错 ， 他 还 懂得 两 句 说话。 我 常 时 请 东家 看 戏 ， 他 出 来 招 
cee 呼 ， 者 能 应 酬 。 然 而 阿 宝 既 然 做 了 买办 的 身份 ， 何 以 招呼 
起 案 目 来 ?未 免 太 不 自重 了 。? 云 施 道 : “这 也 难说 。 阿 宝 
向 来 欢喜 赌 。 凡 犯 了 一 个 赌 字 ， 无 论 三 教 九 流 ， 是 同 局 的 
都 是 赌 友 了 。 阿 宝 和 他 是 在 赌场 上 相识 的 ， 是 做 了 买办 之 
后 ， 想 到 他 当 案 目的 人 ， 识 的 阔 老 必 多 ， 所 以 叫 他 来 做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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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 去 拉 生 意 ， 因 此 那 淡 如 也 起 来 了 ， 办 的 事 都 是 一 帆 
风 顺 。 这 些 都 是 我 药 后 起 之 秀 。 还 有 一 个 更 是 奇怪 ， 他 是 
阿 宝 读 外 国 书 时 的 同窗 ， 所 以 阿 宝 知道 他 的 详细 ， 来 告诉 
了 我 。 据 说 这 个 人 姓 孙 ， 名 叫 三 宝 ， 那 孙 三 宝 的 老子 是 盆 
汤 街 一 家 杂货 铺 的 出 店 ， 三 宝 也 便 跟 在 店 里 学 生意 。 不 知 
怎样 一 个 外 国人 看 中 了 他 ， 认 他 做 了 干 儿子 ， 供 他 读 外 国术， 2 个 
书 ， 整 整 读 了 两 年 ， 又 得 他 的 外 国 干 参 指 授 了 他 的 口音 ， 字 之 中 ， 
所 以 说 话 更 是 出 色 。 一 向 虽然 没有 正业 ， 却 在 四 马路 开 了 2 
一 家 总 会 ， 千 着 打 麻 将 抽 头 ， 也 还 过 得 去 。 谁 知 他 今年 的 
运气 来 了 ， 南 京 一 个 什么 局 里 ， 附 着 开 一 个 洋 文书 馆 ， 不 
知 是 哪 一 个 推荐 的 ， 把 他 请 到 那里 当 教 习 去 了 。” 庆 云 点 
头 道 , “不 料 此 刻 的 官场 , 却 也 开化 得 多 了 。” 云 施 道 : “ 岂 
但 如 此 开化 ， 我 昨天 得 了 一 个 信息 ， 说 李鸿章 、 曾 国 沙 两 
个 ， 要 选 一 百 几 十 个 聪明 子弟 到 花旗 去 读书 呢 。? 庆 云 拍 
手 道 ，“ 好 了 ! 好 了 1 从 此 中 国 只 怕 也 要 大 起 来 了 。 这 个 信 
息 若是 确 的 ， 我 把 我 陶 家 子 倒 ， 不 问 年 纪 大 小 ， 一 律 都 送 
了 去 。 到 了 外 国 ， 叫 他 们 前 后 左右 没有 一 个 中 国人 ， 不 怕 
他 们 的 话 学 不 好 。? 雪 了 畦 道 , “ 倘 使 他 学 会 了 外 国 的 ， 忘 了 aso tis 
中 国 的 ， 有 什么 用 ? ” 庆 云 大 笑 道 , “你 总 肯 说 这 种 不 通 的 人 = 
话 。 就 是 忘 了 有 什么 要 紧 ? 我 是 抱 定 了 一 个 主意 的 。 那 年 
广东 省 城 失 守 ， 那 总 督 便 是 翰林 宰相 ， 何 以 打 不 过 外 国 
A? 倘 是 我 做 了 总 督 ， 只 要 和 那 外 国 兵 官 说 得 明白 ， 何 至 
如 此 ? 所 以 我 说 不 独 中 国文 字 没 有 一 毫 用 处 ， 便 连 中 国 话 
也 可 以 无 须 说 得 。” 庆 云 正 说 得 得 意 之 时 ,忽然 座 中 一 个 人 
慢 腾腾 的 说 道 , “ 陶 公 宏 议 大 论 真 不 可 及 , 可惜 还 是 见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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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未 能 两 面 兼顾 。” 庆 云 抬头 看 时 ， 原 来 是 雪 哇 请 的 老 
夫子 ， 姓 冷 ， 别 字 雁 士 。 本 来 是 个 饱学 秀才 ， 为 人 十 分 热 
RR, ABAD, Ree. ATER 要 开 字 
号 ， 往 来 书信 ， 动 辑 须 人 ， 便 出 了 八 块 洋 钱 一 月 ， 请 他 做 
文案 老夫 子 。 这 冷 胁 士 正当 途 穷 日 春之 时 ， 遇 了 这 个 机 
， 也 是 聊 胜 于 无 ， 因 此 开张 这 天 ， 岂 在 席 上 。 起 先 听 他 
Fide esse Oe aetuia et 
话 ， 更 熬 不 住 ， 便 说 出 这 两 句 来 。 
ROAR, “什么 叫 未 能 两 面 兼顾 呢 ? "ORES: 
“阁下 之 言 ， 无 非 是 怪 叶 名 琛 不 知 时 务 ， 败 兵 失 地 。 不 知 
败 兵 失地 之 人 ， 又 岂止 一 叶 名 琛 ? 如 琦 善 、 牛 鉴 、 伊 里 
Wi, ER, WIRE. PRB. “是 啊 ， 太 远 的 
Amz, BE Rk KRM Z 
记 不 得 ， ” 冷 雁 士 道 ，*“ 阁 下 可 知 这 一 班 虽 是 读书 饭 桶 ， 却 实在 
Ks 1m Siento » 庆 云 情 然 道 : “怎么 与 我 们 相干 起 来 ?? 
冷 膝 士 , “ 倘 使 此 辈 都 是 识 时 务 熟 兵 机 之 员 ， 外 人 扰 我 海 
绪 时 ， 迎 头痛 击 ， 杀 他 个 片 甲 不 回 ， 更 何 有 广东 、 浙 江 、 
上 海 、 天 津 之 役 ? 更 何 有 南京 条 约 ? 更 何 有 五 口 通商 ? 倘 
无 五 口 通商 ， 直 至 今日 ,上 海 仍 是 一 片 芦苇 滩头 , 公 等 又 何 
由 到 此 ， 更 何 由 发 财 ? 然则 此 非 败 兵 失地 ， 正 是 为 公 等 发 
财 而 设 ， 岂 非 是 列 位 的 功臣 么 ? "RR, “外 国人 的 船 坚 
炮 利 ， 只 怕 就 换 两 个 人 出 来 ， 也 未 见得 是 胜仗 。” 冷 胁 + 
i: “然则 当日 请 阁下 去 作 官 如 何 ? ” 庆 云 道 ， “我们 不必 
谈 那 许多 ， 就 以 上 海 而 论 ， 外 国人 花 了 几 千 万 ， 开 了 这 个 
码头 ， 筑 了 马路 ， 给 我 们 作 生 意 ， 就 是 你 老兄 今日 ， 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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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就 馆 。 一 个 人 总 要 饮水 思源 ， 难 道 你 倒 说 外 国人 不 是 好 个 从 
好 人 么 ?” 冷 胁 士 听 了 这 一 番 奇 谈 ， 只 气 得 目 定 口 呆 ， 几 大“ 守 
PHRMA, MAB, “BB, RRMA, Be TH 
HELV? ? 
只 听 得 舒 云 施 又 道 : “CRIA, LE 我 把 
话说 完了 。 上 庆 云 兄 说 一 定 要 懂 了 外 国 话 ， 才 能 得 意 ， 所 以 
我 举 出 杭 阿 宝 、 舒 淡 湖 、 孙 三 宝 作 个 证 据 ， 足 见 庆 云 兄 之 
言 不 雇 。 至 于 能 君 所 说 ， 也 未 尝 无 理 。 我 亲眼 看 见 的 一 个 
A, SEWER EQ OO ME,” "ERE, “OB HS EB 
Ba? 可 是 前 回 你 叫 他 局 来 ,他 坐 了 一 会 ,就 要 转 什么 陆 大 人 
的 局 那个 么 ?” 云 族 道 :“ 正 是 。 他 这 鉴 脚 ,可 不 是 烧火 抬 轿 
一 流 ， 是 管 写 帐 的 ， 叫 作 诸 阿 三 ， 从 前 只 怕 读 过 两 天 书 ， 
欢喜 看 汤 头 歌 识 。 妓 院 里 的 人 ， 侦 然 有 点 感冒 ， 总 是 请 他 
开 个 方 子 ， 常 常 也 有 点 应 验 。 后 来 不 知 怎样 ,被 他 在 妓院 里 
曾 的 出 了 名 了 ， 大 家 叫 他 诸 先生 。 他 就 辞 了 鉴 脚 不 作 了 ， 
到 外 头 挂 起 招牌 来 行医 ， 居 然 大 行 其 道 。 你 猜 是 哪 一 个 ? 
PETE LD EO) GEA, RRA 
道 ， 我 前 几 天 有 点 小 病 ,也 是 请 他 看 的 昨天 到 王 逸 卿 家 里 
去 ， 说 起 我 有 病 ， 移 卿 问 请 谁 看 的 ， 我 告诉 他 是 诸 子 纯 ， 
逸 卿 才 把 他 的 出 身 ， 一 五 一 十 的 告诉 了 我 。 此 刻 那 诸 子 
纯 。 也 很 有 儿 个 钱 了 ,难得 他 出 身 微 贱 ,一 旦 挣 到 这 步 地 
位 ， 也 算 一 个 英雄 了 。 以 后 车 遇 了 富贵 人 家 请 看 病 ， 再 好 
好 的 巴结 巴结 ， 怕 不 大 发 其 财 么 ? 然而 他 却 是 一 个 外 国字 
不 识 ， 一 名 外国 话 不 懂 的 。 所 以 我 说 能 君 之 言 ， 也 未 举 无 
理 。” 冷 爵士 在 旁听 了 他 的 话 ， 所 述 的 事 案 ， 虽 觉 怪异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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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 而 听 他 的 论断 ， 着 实 荒唐 ， 于 是 籁 于 听 得 ， 不 特 终 
席 ， 便 自 起 身 ， 到 自己 房 里 ， 随 手 取 过 一 本 《经 世 文 绩 》 
解 问 。 

他 们 在 外 面 还 是 哄 堂 察 讼 。 终 觉得 耳根 不 得 清净 ， 快 
快 不 乐 ， 撤 下 了 书本 ， 斜 溜 着 身子 ， 出 了 大 门 ， 到 马路 上 
aE. ALEK, HREM TOAD, BIL 
—R, ET TA, Ae“ Sad”, FDA a 
一 张小红 纸 条 几 ， 写 着 “小 批 碱 取 一 角 ”"。 奏 士 瞳 想 ， 这 些 
江湖 术士 ， 操 此 绝 无 证 据 之 谈 ， 哄 人 钱财 ， 殊 为 可 银 ! Bt 
而 又 想 道 ， 这 也 是 文人 落魄 的 末路 ， 我 何必 恨 他 ? 再 抬头 
BB LMLARA LASALLE, BUG, BA, Hh 
来 江湖 术士 , 哪 有 这 一 笔 好 字 ， 多 管 是 个 文人 。 我 何不 借 算 
命 为 名 ， 与 他 谈 谈 ， 或 者 可 以 消除 点 抑郁 之 气 。 在 自己 身 
边 一 摸 ， 恰 好 还 有 一 角 小 洋 钱 ， 便 跤 了 进去 。 

只 见 那 知 微 子 神 清 目 秀 ， 气 度 姗 雅 ， 确 不 像 是 个 江湖 
子弟 。 因 拱 拱手 说 道 : “先生 请 了 ， 小 弟 要 来 请 教 算 一 个 
命 。 但 是 我 所 以 求 算 之 意 ， 与 别人 不 同 的 。 别 的 都 不 问 ， 
单 问 有 发 财 之 日 没有 ? 苟 无 发 财 之 日 ， 可 有 饿 死 之 日 ? 只 
问 这 两 层 。” 知 微 子 道 ,:“ 天 不 生 无 禄 之 人 ， 是 有 命 之 人 莉 
有 禄 。 至 于 发 财 不 发 财 ， 俄 死 不 俄 死 ， 却 关 夫 人 事 ， 与 命 
无 涉 的 。 但 是 赋 禄 也 有 厚 落 衰 旺 之 分 ， 倒 可 以 查 检 -… 查 
检 。 "Me: “小 弟 今年 四 十 岁 ， 看 别人 发 财 ， 实 在 看 得 
PRAT, AURA ACN er, "UE. TE A 知 生辰 八 
字 。 知 微 子 排 成 四 柱 ， 分 配 了 官印 财 动 ， 放 下 笔 来 一 想 ， 
道 ,“ 贵 造 日 坐 文 昌 ， 时 上 正印 透露 ， 又 是 八字 纯 阳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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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读书 种 子 ， 性 格 刚强 。 就 此 而 论 ， 已 无 发 财 之 . ” 
bit: “然则 有 饿 死 之 日 否 ? ”知人 微 子 道 : “我 已 说 过 ,这 个 
在 乎 人 事 。 贵 造 财 禄 不 薄 ， 今 年 四 十 岁 ， 以 此 八字 而 论 ， 
虽 未 必 能 断定 发 多 少 财 ， 然 而 财 是 见 过 不 少 的 了 。 扣 算 六 
岁 起 运 ， 童 年 不 算 。 自 十 六 岁 至 二 十 六 岁 ， 走 的 是 正 财 
运 ， 这 十 年 当中 ， 着 实 要 见 点 财 啊 。 请 你 自己 回头 想 想 ， 
这 句 话 对 不 对 ? 若是 对 的 ， 我 再 算 下 去 。” 有 雁 士 想 了 一 想 
道 : “我 自 二 十 岁 起 ， 即 代 人 做 枪 , 润 笔 所 人 ， 积 算 到 二 十 
六 岁 ， 大 约 可 有 五 千金 。? 知 微 子 点 头 道 : “RET SDP 
He?” WEL: “ 惟 其 不 能 积存 ， 我 才 来 算命 啊 。” 知 微 子 
ii, “SARA YE? ” WEL: “不 瞒 和 光 生 说 ， 含 问 本 
甚 寒 徽 ， 十 五 岁 上 先 君 见 背 ， 我 兄弟 五 人 ， 毫 无 产业 ， 我 
又 居 长 ， 先 人 见 背 下 来 ， 一 切 衣 食 棺 樟 ， 都 是 贬 众 的， 一 
有 了 钱 ， 就 要 加 利 还 人 。 又 要 觅 地 安 萝 先 人 ， 还 要 代 二 、 
三 两 个 合 弟 成 家 ， 教 四 、 五 两 个 舍 弟 读书 ， 如 何 积 得 住 ?” 
知 微 子 点 点 头 道 , “底下 二 十 六 至 三 十 六 这 步 运 ， 比 上 一 
步 更 高 了 。 据 阁下 说 ， 上 一 步 运 还 见 过 五 千金 ， 这 一 步 运 
一 定 能 积存 的 了 。” 雁 士 道 : “不 错 ， 我 自 二 十 五 岁 那 年 进 
了 学 ， 这 十 年 之 中 ， 束 修 及 润 笔 所 人 ， 除 了 代 四 、 五 两 个 
BTL MRA, DAT. "AMIE: 
“ 那 就 应 该 拿 出 来 营运 商业 ， 向 发 财 路 上 走 了 。 " 雁 士 道 : 
“不 幸 硅 十 六 岁 那 年 ， 先 叔 不 在 了 。” 知 微 子 遵 : “办 一 个 
丧事 ， 也 用 不 了 五 千金 。 ”有 雁 士 道 :“ 先 到 是 实 缺 的 山东 
峰 县 知县 ， 此 缺 著名 清苦 ， 身 后 亏欠 公私 各 债 ， 不 下 三 千 
余 金 。 只 有 一 个 从 弟 ， 年 纪 又 幼小 ， 交 代 不 出 。 上 官 押 追 
75 


知 微 子 数 


家 属 ， 我 偏偏 又 捐 了 一 千金 人 善 堂 ， 此 时 赶 去 料理 ， 是 义 
不 容 辞 的 事 。 等 到 事情 理 妥 ， 连 运 枢 回 籍 安葬 等 事 ， 刻 我 
所 有 ， 也 还 不 够 ， 又 借 了 数 百 金 之 债 。 因 闻 得 人 言 上 海地 
方 易于 谋事 ， 所 以 前 年 到 此 ， 以 为 比 家 乡 上 略 胜 ， 谁 知 大 失 
所 望 ， 欲 要 回去 ， 又 无 面 江东 ， 所 以 特 来 求教 。” 知 微 子 
站 起 来 大 笑 道 ; “APETEBA, SHAM 者 存 ， 逆 
天 者 亡 ? 二 十 年 中 坐 致 者 已 达 万 金 ， 天 之 待 阁下 者 ， 不 为 
不 厚 ， 阁 下 乃 天 与 勿 取 ， 既 不 肯 持 此 万 金 去 巴结 贵人 ， 从 


Of 仕 路 上 发 财 ， 又 不 肯 经 营 商业 ， 从 权 术 上 发 财 ， 更 不 肯 重 


利 盘 剥 ， 向 刊 前 上 发 财 ;， 却 如 此 浪 用 。 兄 弟 既 有 五 人 ,并 
葬 之 事 ， 何 必 -- 人 担任 ? 四 个 兄弟 ,各 有 各 事 : 成 家 读书 ， 
与 你 何 干 ? 却 一 一 都 揽 在 身上 。 关 于 令 权 一事 BAK 
唐 。 山 东 与 广东 ， 相 去 何止 千里 ? 乐得 伴 为 不 知 。 押 追 家 
Kis RAPT SMS, AHR RB? 却 要 你 如 此 

巴结 。 说 到 善 堂 一 层 ， 更 是 不 知 所 谓 了 。 天 下 穷人 ， 不 知 
HR, Miia, BRR, MAKWBRRA 若 照 你 
之 所 为 ， 饿 死 就 在 目前 也 ! "ELAR: “我 来 算命 ， 你 
便 和 我 算命 罢了 ， 谁 叫 你 这 种 胡说 ?“ 知 微 子 道 : “阁下 息 
怒 。 须 知 命 可 算 ， 理 是 不 可 算 的 。 阁 下 之 命 如 此 ， 行 事 又 
gk, HABEAS, WAKEKAANT. WMI 
手 挥 万 金 ， 都 用 在 伦 常 善事 之 上 ， 还 是 一 个 高 尚 的 富 合 
We! SERRA, RR, ABA? 阁下 如 果 一 
定 要 发 财 ， 在 下 也 有 一 个 秘诀， 可 以 传授 ， 但 恐 阁下 不 肯 
WOT. CRIES. “RBA, BAS 
亚 商 量 ， 把 你 本 有 的 人 心 挖 去， 换 上 一 个 兽 心 。“ 雁 士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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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登 时 满心 透彻 通明 ， 深 深 一 担 ， 奉 上 一 角 命 金 ， 出 门 
扬长 而 去 ， 从 此 和 人 山 惟 铠 不 深 。 


KHER, THEZHEL HHEAMTE 
RM, OKRA ARZR? FEAR RR aT 
—BABZLH, ROEFBRRAR! 著者 尝 盲 ， 生 
平 所 著 小 说 ， 以 此 篇 为 最 劣 。 盖 章 回 体例 ， 其 擅 
KRETHE, WHATS, SKARBE, 
WEEAZAR. KTMURS-EA, BAR 
写 一 雪 畦 ， 其 余 诸 人 ， 概 从 简略 ， 未 尽 描 摹 之 技 
也 。 虽 然 ， 读 者 已 可 于 言 外 得 之 侨 。 


FEBUE RR 校 点 


第 一 wl 


妙 转 玄机 故人 念 昌 ”喜出望外 关子 奔 表 


我 佛山 人 提起 笔 来 , 要 在 所 撰 * 二 十 年 目睹 之 怪 现状 ?之 后 ， 
续 出 这 部 ¢ 近 十 年 之 怪 现 状 >, 不 能 不 向 阅 者 诸 君 先行 表白 一 番 。 
前 书 借 了 九 死 一 生 、 死 里 逃生 两 个 别名 ,及 一 个 穷 汉 ,开头 做 了 
一 篇 棉 子 ， 以 后 全 书 都 作 是 九 死 一 生 的 笔记 ， 用 一 个 “我 ” 字 代 
了 姓名 ， 直 到 全 书 告终 。 虽 然 表 出 那 穷 汉 便 是 文 述 农 ， 那 九 死 
一 生 到 底 未 曾 揭晓 ， 累 得 看 书 的 人 猿 三 度 四 ， 这 哑 谜 儿 未 免 太 
恶作剧 了 。 我 如 今 既 然 要 续 扎 ， 且 待 我 先 把 那 九 死 一 生 的 姓名 
表白 出 来 ， 抒 一 抒 诸 君 的 闷气 。 那 九 死 一 生 姓 余 ， 名 顺 偶 ， 表 
字 有 声 ， 向 来 跟着 吴 继 之 做 生意 ， 长 江 下 上 ， 苏 、 杭 二 州 ， 南 
北 各 省 ， 都 设 有 字号 。 这 年 接二连三 倒 了 下 来 ， 益 得 余 有 声 十 
分 狼狗。 恰好 文 述 农 也 走 到 穷 途 ， 余 有 声 便 匆 匆 把 一 部 笔记 交 
给 文 述 农 ， 托 他 代为 设法 行 世 ， 自 己 便 附 了 轮船 ， 回 到 家 乡 去 
了 (家 乡 是 何 处 ， 仍 未 表明 ， 只 怕 还 是 旺 谜 儿 ) 。 

在 家 乡 伏 处 了 几 年 ， 日 子 过 的 渐 觉 持 据 ， 吴 继 之 此 时 也 是 
中 落 之 家 ， 不 像 从 前 的 裕 如 了 。 有 声 株 守 得 下 耐烦 ， 便 说 过 母 
m, eM RAZR THe, MTR, BBL,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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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eULA, RAAT DUET ae, DARA Zit. BEI UE oe 
ZAK T, PALICA OR ARIET. He Aol, +e 
Ws BISWA TTA, AAR Ry, A AS SANS 
翌 发 。 偶 然 想起 一 个 人 来 ， 这 个 人 姓 伊 ， 表 字 紫 旗 ， 从 前 曾经 
借 过 有 声 一 百 元 洋 银 的 ， 闻 得 他 现在 有 了 个 文 报 局 的 差事 ， 光 
景 还 好 。 此 时 有 声 旅 况 蒂 条 ， 未 免 人 穷 思 有 旧 债 ， 便 走 到 文 报 局 
去 打听 了 紫 旋 公馆 住处 ， 寻 访 前 去 。 紫 旗 听 说 有 声 到 了 ， 便 连 
忙 从 楼 上 下 来 ， 彼 此 相 见 ， 照 倒叙 过 契 闪 。 有 声 先 说 了 出 外 
谋 馆 的 话 ， 正 要 开口 问 他 旧 欠 ， 紫 旋 先 说 道 : “兄弟 近来 运气 
BEAR, WEA AEH ES AB, HE a) ig BH 
便 ， 加 以 连年 欠 负 ， 债 主 日 日 上 门 ， 真是 闵 得 头 尝 目眩 。 文 报 
局 里 几 两 银子 ， 还 够 不 上 利 钱 。” 说 着 ， 在 身边 掏 出 一 个 小 小 
皮 夹 子 来 ， 在 皮 夹 子 里 面 取出 一 张 当 了 五 十 六 千 钱 的 当 票 给 有 
声 看 道 , “阁下 请 看 ， 这 是 今天 才 当 的 。 那 些 无 情 的 债主 ， 他 
来 了 便 不 肯 走 ， 无 论 多 少 ， 总 要 逼 出 点 才 去 ， 所 以 ， 兄 弟 近 来 
觉得 总 没有 生 趣 了 。” 有 声 见 他 如 此 ， 倒 不 便 开 口 . 稍为 坐 了 
一 会 ， 便 辞 了 出 来 。 

一 路 上 垂 头 形 气 ， 猛 然 想起 ， 我 何不 去 找 文 述 农 呢 ? BK 
自从 那 年 失意 回来 ， 家 中 又 遇 了 一 场 火 ， 此 刻 不 知 怎样 了 ? 寻 
见 了 他 ， 好 歹 总 有 个 商量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坐车 到 了 城 门口 ， 
进 城 走 到 了 也 是 园 演 。 一 个 人 心绪 恶劣 ， 便 有 许多 想不到 的 地 
方 ， 有 声 直 等 到 了 也 是 园 演 ， 才 想起 述 农 房子 已 经 烧 了 ， 从 何 
Rie? 无 奈 只 得 在 就 近 的 店家 去 打 昕 ， 喜 得 一 问 便 问 着 了 。 
原来 述 农 这 几 年 里 头 ， 已 经 设法 把 房子 造 起 两 间 ， 虽 然 未 算得 
恢复 旧业 ， 却 也 不 至 于 栖身 无 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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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商 有 声 访 到 ， 不 胜 之 喜 ， 彼 此 痛 叙 了 一 番 别 后 景况 。 
RAMEY T A, 仍旧 出 城 , 到 酒店 里 吃 了 两 喜酒 ， 天 气 已 是 唤 
将 下 来 。 述 农 道 : “你 几 年 没 到 上 海 了 ， 我 一 向 也 闷 在 家 里 从 
不 出 城 ,我 们 吃 过 了 酒 ,去 看 戏 吧 。 上 海 近来 开 了 一 家 紫 IL 
馆 ， 听 说 很 有 几 个 好 脚色 。” 有 声 到 了 几 天 ， 一 无 所 遇 ， 心 中 
正 自 烦 闽 ， 也 想 借 此 排 遗 胸中 间 气 ， 便 答应 了 。 

两 人 便 出 了 酒店 , 同 到 戏 园 里 去 。 正 厅 前 三 排 都 已 经 被 人 定 
去 了 , 述 农 . 有 声 便 在 第 四 排 当 中 坐 下 。 此 时 戏 已 演 到 第 二 出 。 
过 了 一 会 ， 只 见 按 目 ( 上 海 戏 馆 专 司 招待 看 客 者 之 称 ) 引 了 一 
群 人 到 第 三 排 坐 下 , 内 中 一 个 却 是 伊 紫 族 。 紫 施 只 管 招呼 朋友 ， 
却 不 见 有 声 ， 有 声 却 看 得 季 十 分 清楚 ， 不 过 心烦 意 问 ， 懒 得 招 
呼 罢了 。 第 五 出 戏 ， 戏 单 上 排 的 本 来 是 《 纺 棉花 ?， 忽 然 改 了 一 
出 ( 卖 胭脂 ， 有 声 向 台 上 一 看 ， 见 挂 了 一 扇 牌子 ， 才 知道 是 
被 别人 点 了 的 。 正 要 和 述 农 说 话 ， 忽 听 得 前 座 的 伊 紫 旋 狂 呼叫 
好 ， 回 眼看 时 ， 只 见 他 还 不 住 的 手舞足蹈 呢 。 旁 边 同 坐 的 一 个 
人 ， 对 紫 旋 说 道 “ 紫 俩 真 会 办 差 ， 这 一 身 衣服 实在 配 身 得 
很 。” 又 一 个 说 道 ,“ 等 回来 挂 出 那 帐 枚 ， 还 要 光怪陆离 呢 。” 
那 一 个 道 ,“ 不 知 统 共 花 了 多 少 钱 ?” 紫 旋 道 :“ 三 件 东 西 , 一 百 六 
十 元 。 说 时 ， 又 叫 了 两 声 “ 好 ”! 便 有 一 个 按 目 走 到 紫 旗 跟前 ， 
弯 着 腰 说 了 几 句 话 ， 紫 旗 便 交 给 他 一 包 东 西 ， 那 按 目 拿 到 戏台 
边 往 上 一 摔 ， 忽 听 得 龄 拉 拉 一 声响 ， 原 来 是 一 包 洋 钱 ， 散 满 戏 
台 ， 大 约 有 五 六 十 元 之 谱 。 有 声 看 在 眼 里 ， 笑 在 心里 。 等 到 戏 
散 之 后 ， 夜 色 已 深 述 农 进 城 不 便 ， 索 性 到 馆子 里 吃 了 点 心 ， 
同 到 泰安 栈 安 吹 。 

有 声 谈 起 紫 旗 的 事 , 述 农 道 : “我 只 管 看 戏 看 出 了 神 ， 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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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留心 。 紫 旗 我 也 认得 ， 听 说 他 近来 阔 得 很 呢 ! ”有 声 道 : 
“现成 我 看 见 他 的 当 票 ， 未 见得 阔 到 哪里 去 .” 述 农 道 : “ 姑 勿 论 
{hi fal, RIDER, BEAN, MHA SK hits, 
总 不 能 他 当 了 东西 ， 便 可 以 不 还 债 的 。” 有 声 点 头 称 是 。 当 下 
谈 了 一 会 ， 各 自 安 软 。 

到 了 次 日 ， 述 农 盘 框 了 半天 ， 仍 旧 进 城 。 有 声 便 依 了 述 农 
的 话 ， 仍 去 访 紫 旋 。 紫 旋 见 了 有 声 ， 便 眉 花 眼 笑 的 说 道 :“ 兄 
弟 还 没有 去 回 候 ， 阁 下 倒 又 届 驾 了 。 我 恰好 有 一 件 事情 要 和 阅 
下 商量 ， 阁 下 不 要 见 弃 。 我 这 是 念 旧 的 话 ， 差 不 多 的 朋友 ， 我 
也 不 多 这 个 率 。 现 在 有 个 朋友 ， 在 这 里 办 山东 金 矿 的 事 ， 正 要 
请 一 位 朋友 帮忙 ， 不 知 阁下 可 肯 届 就 ?” 有 声 道 ,“ 我 这 回 出 门 ， 
本 来 为 的 是 谋事 ， 既 承 推 荐 ， 感 激 不 尽 。? 紫 旋 道 :“ 既 如 此 ， 
我 回来 就 去 通知 沿 友 ， 再 过 来 奉 请 "有声 听 了 这 几 句 话 ， 又 
是 开口 不 得 ， 坐 了 一 会 ， 只 得 别 去 。 紫 旋 道 “我 也 不 敢 奉 留 ， 
也 要 去 看 我 数 友 去 了 。” 说 罢 一 同 出 门 ， 彼 此 分 路 。 紫 话 便 去 看 
他 的 朋友 乔 子 迁 去 了 。 
原来 这 乔 子 迁 是 江苏 的 一 个 世宗 ， 祖 上 都 在 外 做 官 。 他 的 
父亲 是 一 个 江西 知府 ,早年 已 经 亡故 。 哥 哥 乔 子 守 ,是 个 一 榜 ， 
服 阅 之 后 ， 遇 了 大 挑 ， 挑 在 一 等 ， 仍 旧 指 了 江西 省 候补 去 了 。 
子 迁 向 来 出 继 与 他 伯父 乔木 ， 这 乔 本 本 是 山东 的 一 个 候补 老 州 
县 ， 很 署 过 两 回 大 缺 ， 五 十 多 岁 上 断 了 绍 ， 没 有 儿子 ， 因 向 兄 
弟 商 通 ， 把 侄 儿子 迁 承 继 过 来 ， 以 后 便 打 算 不 续 弦 不 纳 妆 了。 

FERIA, Beeb, AAEM, HAH. 
大 明湖 (济南 游 宴 之 地 ) ， 没 有 一 天 没 他 的 足迹 ， 乔 木 气 的 了 
不 得 ， 便 把 他 驱逐 回 南 。 又 过 了 十 多 年 ， 乔 木 年 纪 过 高 ， 便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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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FHHASHERAWRART, MRK 
oe, TRAC ETE, IT RRS, MPs 
紧 去 。 

却说 子 迁 自从 被 逐 回 南 ， 便 终日 在 上 海流 离 浪荡 ， 结 识 的 
朋友 不 少 ， 却 没有 几 个 是 正经 的 。 几 年 下 来 ,六 了 个 一 贫 如 洗 ， 
告 贷 无 门 ， 亲 威 朋友 都 渐渐 的 厌恶 他 起 来 。 只 有 一 个 人 ， 是 他 
莫逆 之 交 。 你 道 是 谁 ? 原来 是 北 诚信 鸦片 烟 馆 的 堂 信 李 老 三 。 
原来 子 迁 吃 上 了 鸦片 ， 天 天 到 北 诚信 开 灯 ， 人 久而久之 ， 便 与 这 
堂 信 李 老 三 相 熟 了 。 从 子 迁 穷 下 来 之 后 ， 人 人 见 了 他 ， 都 是 远 
而 避 之 ， 倒 是 老 三 有 时 候 三 角 、 有 时候 两 角 的 借 给 他 。 

那 几 天 正 是 山 穷 水 尽 的 时 候 ， 忽 然 接 了 济南 电报 ， 说 是 继 
父 死 了 ， 不 觉 喜出望外， 连忙 走 到 北 诚信 开 了 一 只 灯 ， 和 老 
三 商量 说 , “我 这 回 到 山东 、 借 大 的 一 份 家 财 都 是 我 的 ， 只 是 
此 刻 怎 么 张罗 几 个 盘 关 去 呢 ? "B= PE KM. “不 知 要 
多 少 洋 钱 才 够 呢 ?” 子 迁 道 :“ 有 五 六 十 元 也 够 了 。” 老 三 道 ， 
“哪里 要 得 许多 ? ” 子 迁 道 ,，“ 别 人 或 者 不 消 ， 你 知道 我 的 一切 
铺盖 行李 都 要 置办 起 来 ， 岂 不 是 要 多 费 些 么 ?? 老 三 又 沉吟 半 
Wait, “我 这 里 押 柜 洋 钱 是 有 五 十 元 ， 只 是 起 了 出 来 ， 我 的 生 
意 也 就 要 软 了 。? 子 迁 不 等 说 完 ， 便 道 : “不 要 紧 ， 你 便 辞 了 此 
处 ,和 我 一 起 到 山东 去 。” 老 三 道 ，“ 两 个 人 去 ， 盘 缠 又 要 多 
了 。” 子 迁 听 说 ， 便 顿 住 了 口 ， 接 手 顿 足 。 老 三 道 ，“ 乔 先生 ， 
你 且 在 这 里 等 一 等 ,我 去 找 一 个 朋友 商量 。?” 说 罢 ， 径 自 去 了 。 

子 迁 躺 在 烟 铺 上 ， 过 足 了 净 ， 又 多 吃 了 二 钱 烟 ， 还 不 见 老 
三 回来 ， 直 等 到 天 色 黑 将 下 来 ， 各 堂 信 都 吃 过 晚饭 ， 老 三 方才 
来 了 。 说 道 : “ 乔 先 生 ， 我 依 你 跟 你 到 山 东 去 ， 不 知 要 多 少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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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FET AGE ESE, BAA, 
要 八 九 十 的 了 。” 老 三 道 ，“ 我 已 经 去 和 几 个 朋友 商 量 过 ， 统 
共 次 了 三 十 八 元 ， 连 这 里 的 押 柜 五 十 元 ， 有 了 八 十 八 元 ， 我 们 
就 准 定 这 样 办 吧 。” 子 迁 道 ，“ 如 此 好 极 了 。 但 不 知 这 里 押 想 
的 ， 几 时 可 以 取得 出 ?“ 老 三 道 ，“ 这 个 容易 ， 一 两 天 就 有 的 。 
我 们 先 置办 东西 去 吧 。” 于 是 托 了 别 个 堂 信 代 他 照应 ， 自己 
却 和 子 迁 出 来 ， 型 各 处 买 了 些 铺盖 行李 等 东西 。 当 日 老 三 便 向 
东家 辞 工 ， 取 回 了 抑 柜 ， 当 真 的 跟 子 迁 到 山东 济南 府 去 了 。 

子 迁 到 得 济南 ， 入 了 继父 公馆 ， 不 免 对 了 灵 枢 假意 的 也 要 
奸 踊 号 叫 了 两 声 ， 然 后 对 各 同乡 老伯 辈 中 过 孝 头 ， 一 面 成 服 。 
就 在 苗 次 开 灯 ， 仍 旧 叫 老 三 代 他 烧 烟 ， 一 同 躺 在 苦 次 ， 在 旁人 
看 见 ， 倒 像 有 两 个 孝子 一 般 。 子 迁 停顿 过 半天 ， 便 有 代理 后 事 
的 同乡 ， 把 封锁 的 箱 秒 等 件 ， 一 一 点 交 。 子 迁 谢 过 了 ， 便 打 
开 来 逐 件 检点 。 大 约 乔 老头 子 剩 下 的 产业 及 现 钱 ,不 下 二 三 
万 金 ， 便 过 公馆 房子 也 是 自己 买 下 的 。 一 场 丧事 办 过 之 后 ， 子 
迁 便 留 在 山东 ， 仍 旧 是 阔 天 阔 地 的 举动 ， 又 和 老 三 置 了 上 等 衣 
服 ， 待 如 上 宾 ， 家 人 们 都 称呼 他 李 师 爷 。 两 个 人 一 对 儿 出 去 ， 
一 对 儿 回 家 ， 闹 了 两 年 ， 把 老人 家 遗产 阅 了 一 半 。 因 为 公馆 房 
子 太 大 ， 自 己 住 不 了 ， 便 分 租 了 几 间 与 别人 。 

那 来 租 的 ， 却 是 一 个 广东 人 ， 招 了 股 分 ， 去 招 远 一 带 开 爹 
矿 的 ， 带 来 的 矿石 样子 不 少 ， 一 - 桶 一 桶 的 都 堆 在 院子 里 。 被 老 
三 看 见 了 ， 便 计 上 心 来 ， 到 了 夜 静 时 ， 便 亲自 动手 ， 偷 了 三 四 
凤 进 来。 子 迁 笑 问 道 : “你 要 他 这 个 做 什么 ? ? 老 三 道 : “我 
看 你 终年 在 这 济南 混 不 出 什么 道理 来 ， 我 们 不 如 仍 回 上 海 。? 说 
罢 ， 又 附 耳 阅 了 如 此 如 此 。 子 迁 大 喜 ， 便 即日 将 各 种 产业 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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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银 ， 就 是 那 公 馆 房子 也 卖 了 ， 只 说 运 侈 回 籍 安葬 ， 向 各 同 
SMe 过 行 ， 带 了 灵 枢 ， 雇 船 到 了 烟台 ， 附 着 轮船 仍 回 上 
海 。 把 棺材 寄 到 苏州 会 馆 ， 却 在 大 马路 议和 仁 里 租 了 一 所 三 楼 三 
底 扇 子 ， 置 鱼 家 伙 住 下 。 I 局 “ 奏 办 山东 金 矿 局 ? 招 
洲 ， 又 挂 一 扁 “ 山 东 金 矿 招股 处 ”招牌 ， 把 偷 来 的 几 桶 矿石 摆 
在 天 井 里 ， 又 开 桶 取出 几 块 ， ER 子 迁 便 
ep, CSET, BPR, BRR. ARPA 
的 迄 地 , 正 是 这 个 去 处 。 但 不 知 有 声 肯 就 与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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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金 暂 依 招股 处 ”二 百 元 押 去 府 右 堂 


且说 余 有 声 被 伊 紫 旋 几 名 引 为 知己 不 忘 故 旧 的 话 ， 说 得 开 
口 不 得 ， 回 到 客栈 ， 问 头 不 乐 。 此 时 旅费 有 限 ， 文 述 农 光景 未 
见得 怎样 ， 若 不 早点 谋 着 一 件 事 ， 只 怕 这 上 海 也 不 能 久 住 的 
了 。 但 不 知 紫 旗 的 话 是 真是 假 ， 自 己 一 个 人 越 想 越 问 。 

直到 晚上 七 点 钟 时 候 ， 茶 房 送 进来 一 张 条子 ， 有 声 接 来 一 
看 ， 却 是 紫 旗 请 一 品 香 吃 大 菜 。 有 声 答应 知道 了 ， 随 即 锁 了 房 
门 到 一 品 香 去 ， 问 了 座 号 ， 进 去 与 紫 旋 相 见 。 座 上 先 已 有 了 两 
个 人 ， 一 个 便 是 乔 子 迁 ， 一 个 便 是 李 老 三 。 有 声 向 未 认得 ， 由 
紧 旗 代 彼此 通过 姓名 。 原 来 李 老 三 此 时 已 经 由 乔 子 迁 代 他 起 了 
NE, WAI. MPRA, AML R. A 
FERENCE RA, RES TPES INRA TT. HEART R 
BE, RRA. ini, BUA. “oho Ae RR 
快 的 人 ， 旱 起 所 说 的 ， 就 证 这 位 乔 子 仿 。 子 倪 在 山东 多 年 ， 
那 边 的 风土 人 情 、 物 产地 理 ， 都 考究 得 十 分 清楚 ， 为 人 又 十 
分 精明 强 干 。 去 年 在 招 远 察 出 一 ee ee ee re 
Rathi, FORMER, RT, Hs TAL, 
到 上 海 来 变局 招股 。 要 起 请 一 位 忆 启 老夫 子 ， 愉 好 足下 到 在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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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无 事 ， 子 翁 也 久 仰 大 名 ， 就 打算 奉 届 帮忙 。” 子 迁 接 着 拱手 
道 说 , “一 切 都 望 指教 。” 

有 声 正 要 回答 ， 忽 然 外 面 跑 了 一 个 人 进来 ， 生 得 面目 瘦 
前 ， 皮 色 青 白 ， 手 里 拿 了 沉 甸 旬 的 一 包 东 西 ， 嘴 里 说 道 , “二 
哥 ， 我 早 知道 你 又 是 吃 大 菜 的 了 。” 说 着 , MARA TSB, 
把 那 包 东 西向 桌 上 一 放 ， 便 就 坐 下 ， 向 有 声 招呼 。 彼 此 问 了 贵 
HEH, DART ATER RED, RE, GR. SE 
伯 绳 问 紫 旗 道 :“ 奉 托 的 事 怎 样 了 ? Ri. “我 已 经 竭力 
磋 磨 过 了 ， 大 约 七 十 五 两 库 平 银子 是 不 能 再 少 的 。 以 我 的 交情 
说 上 去 ， 他 此 刻 应 允 照 七 十 五 两 规 平 就 是 了 。” 伯 绳 道 ,“ 大 约 
一 百 元 光 景 吧 ? ” 紫 旋 道 “总 不 过 一 百 零 两 三 元 的 样子 。 洋 
钱 折 银 价 ， 好 在 是 有 市 面 的 。” 伯 绳 按 一 按 那 包 东 西 道 ，“ 这 
里 只 有 一 百 元 ,明日 再 补足 可 使 得 ? ? 紫 旋 便 伸手 去 取 那 包 
洋 钱 。 伯 绳 连 忙 一 手 按 住 道 ,，“ 照 呢 ? ” 紫 旋 便 缩 回 了 手 道 : 
“明日 包办 到 就 是 了 。” 伯 绳 道 “那么 我 们 明日 交易 吧 , ”说 着 ， 
拿 起 洋 钱包 子 , 说 声 失 陪 ， 便 扬长 的 去 了 。 紫 旋 不 住地 说 : “ 吃 
两 样 东西 去 。” 伯 绳 口 也 不 开 ， 头 也 不 回 。 

李 仲 英 问 道 : “是 什么 交易 ? ” 紫 旋 道 “是 要 捐 一 个 小 功 
名 。” 子 迁 道 “既然 要 捐 功 名 ， 何 以 不 把 上 竞 银 子 交 出 呢 ? ” 
柴 旋 脸 上 涨 了 一 阵 绯红 道 ,，“ 伯 绳 是 小 孩子 脾气 ， 我 不 好 和 他 
计较 。” 回 头 对 有 声 道 ，“ 我 们 说 得 好 好 的 ， 却 被 他 来 打 了 个 
i, EARNER, FAM HRI Zh, FGA 
能 从 丰 ， 暂 时 先 送 五 十 金 一 月 ， 等 将 来 开工 之 后 ， 每 年 分 红 ， 
再 格外 酬劳 ,不知 阁下 可 肯 届 就 ? "有声 听 说 有 了 五 十 金 一 月 ， 
自己 暗 付 , 姑 勿 论 其 丰 不 丰 , 暂 时 且 得 了 一 个 托 足 之 所 ， 免 了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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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 的 旅费 ， 也 是 好 的 。 想 罢 ， 便 道 : “SREB th, To 
翁 的 青 眼 ， 就 怕 兄 弟 才 疏 学 彝 ， 不 能 办 事 。? 子 迁 连 人 忙 道 ; “六 
气 ， 客 气 ! 有 分 大 才 ， 兄 弟 是 久 仰 的 。* 紫 旗 道 ; “如 此 ， 我 们 
一 言 为 定 ， 明 日 子 俩 就 送 关 书 过 去 吧 。? 子 迁 道 : “这 个 自然 。 
不 知 有 伟 几 时 可 以 搬 过 来 ? ”有 声 道 , “兄弟 住 在 客栈 里 ， 行 赴 
是 随意 的 。* 子 迁 道 , “如 此 好 极 了 。? 当 下 彼此 又 应 酬 了 一 
番 ， 了 吃 完 大 菜 ， 各 自 散 去 。 

到 了 次 日 紫 旋 果 然 亲 身 代 子 迁 送 了 关 书 到 有 声 处。 有 声 受 
下 了 ， 便 算 清 旅费 ， 将 行李 搬 到 子 迁 所 开 的 爹 矿 局 去 。 子 迁 
首先 请 有 声 作 一 张 训 帖 给 山东 抚 台 ， 京 报 开办 招股 情形 ， 定 街 
倒是 二 品 街 花 人 锣 山 东 候 补 道 。 有 声 是 向 来 办 惯 公事 的 ， 就 和 他 
一 挥 而 就 ， 如 式 做 妥 ， 交 给 子 迁 自 去 寄 发 。 自 此 以 后 ， 过 了 一 
个 多 月 ， 没 有 什么 事 ， 不 过 写 几 封 往来 书信 。 金 矿 局 里 居然 也 
有 人 来 附 股 ， 他 定 的 章程 是 每 股 一 百 两 ， 先 收 一 半 。 十 股 、 八 
股 、 三 股 、 五 股 ， 居 然 有 人 来 的 。 

一 无 , 子 迁 、 仲 英 都 出 去 了 ， 只 剩 了 有 声 在 家 , 忽然 柴 旋 走 
到 . ATA. MU. SRK. eR 
So 同事 处 得 来 否 ? 有声 倒是 十 分 感激 。 紫 旗 谈 过 一 阵 ， 然 后 
竣 近 一 步 ， 对 有 声 道 : “兄弟 今天 有 一 件 事 要 和 阁下 高 是。 因为 
亚 还 一 笔 欠 项 .要 用 二 百 元 洋 钱 , 一 时 没 处 调动 ， 要 想 向 阁下 通 
融 。 论 理 呢 ， 我 所 从 尊 款 尚 不 曾 清 还 ， 不 便 再 说 这 个 , 但 是 
MRA, TEM, ， 这 人 句 是 市 井上 的 话 ， 阅 下 必 不 如 此 。 
所 以 我 才 使 着 老 脸 ， 前 来 商量 。 并 卫 还 好 一 说 ， 我 还 有 一 样 东 
西 ， 可 以 放 在 这 里 做 一 个 售 ， 不 过 两 三 个 月 ， 我 就 可 以 设法 归 
还 的 .有 声 道 ,“ 兄 弟 近来 光景 不 比 从 前 ， 前 几 天 支 了 两 个 月 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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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已 经 寄 了 家 用 。 阁 下 若是 早 来 两 天 ， 虽 不 能 如 命 二 百 元 ， 
多 少 总 还 可 以 应 酬 一 点 ， 此 刻 却 是 力不从心 ， 无 可 如 何 了 。?” 
紫 旋 道 : “我 也 明知 道 这 一 层 ， 但 不 知 可 否 暂 向 子 迁 借 两 个 月 
薪水， 应 酬 我 一 半 ? 我 这 件 信 物 ， 暂 且 可 以 存在 这 地 .> 说 罢 ， 
在 怀 中 取出 一 个 纸 包 ， 打 开 来 拌 出 一 看 ， 却 是 紫花 印 标 了 朱 的 
一 张 双 月 通 判 的 官 照 ， 姓 名 、 年 狐 、 籍 员 、 三 代 ， 填 的 整整 齐 
齐 。 紫 旋 一 面 拌 开 给 有 声 看 ， 一 面 说 道 ，“ 这 东西 别人 拿 去 ， 
虽然 没 用 ， 却 是 兄弟 一 辈子 的 前 程 。 此 刻 停 了 捐 ， 就 让 花 了 钱 
也 捐 不 回来 。 拿 了 这 个 作 信 ， 想 来 阁下 总 可 以 谅 我 。 ?有声 道 , 
“ 委 实 是 没有 ， 倘 是 有 的 ， 也 无 须 这 个 。 兄 弟 承 情 荐 到 这 里 ， 
还 不 满 两 个 月 ， 先 就 向 乔 子 伟人 和 借 了 两 个 月 薪水 了 ， 此 刻 再 借 ， 
AOR AM. DRAB ACME, Ra. "Rw. 
“这 个 倒 有 点 不 便 ， 还 是 费心 阁下 吧 。 ”有 声 道 : “如 此， 这 官 
照 请 先 拿 回 去 ， 我 只 管 商量 商量 看 。” 紫 旋 道 ,; “如 此 就 费心 
了 ， 我 明 后 日 来 取 回 信 。? 说 罢 ， 怀 了 官 照 ， 别 过 有 声 ， 出 了 站 
仁 里 ， 走 到 大 马路 ， 向 西行 去 。 

一 路 上 左右 盘 筹 ， 到 哪里 去 才 可 以 借 得 着 二 百 元 呢 ? 一 路 
上 低头 去 想 ， 猛 然 想 着 了 一 处 ， 恰 好 一 辆 东洋 车 走 过 ， 紫 旋 
便 叫 了 过 来 ， 跨 上 去 坐 了 ， 一 路 指挥 那 车 夫 转变 抹 角 ， 到 了 四 
马路 胡 家 宅 梅 春 里 停 下 。 给 了 车 夫 几 十 文 ， 走 到 一 家 门 首 ， 印 
了 两 下 门 ， 里 而 问 : SE? ” 紫 旗 答应 ， “是 我 。” 便 有 一 个 
人 开 了 门 。 紫 旋 问 道 , “AURA? ” 那 人 道 : “不 在 家 ， 跑 
马车 去 了 ， 只 有 老 太 太 在 楼 上 。” 紫 旋 便 一 径 登 楼 ， 在 楼 梯 上 
先 叫 道 ; “妈妈 ， 你 近来 可 好 ? :许久 不 见 了 。” Emi 应 道 ，“ 是 
Her "AER RB, MT TEAM, “是 我 。” 那 老 妇 人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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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 原来 是 伊 老爷 ! 久 不 见 了 ， 你 可 好 ? 我 家 妮 儿 ( 京师 图 
女 之 称 ) 局 记 着 你 呢 ! 可 巧 她 今 儿 跑马 车 去 了 。 伊 老爷 你 这 边 
躺 一 稠 ， 她 就 来 的 。” 一 面 说 ， 一 面 在 烟 杨 上 和 坐 起 来 ， 手 里 还 
拿 着 一 杆 烟 枪 ， 嘴 里 又 喊 道 : “ 喜 子 ， 泡 茶 来 。 ”楼 下 答应 了 一 
FR, BMA MMA we. “我 家 妮 儿 不 在 家 ， 那 些 丫头 们 就 都 
躲 懒 了 ， 坎 负 我 年 纪 大 。” Wi, 丫头 喜 子 捧 了 一 碗 茶 上 
来 ， 放 在 烟 盘 里 ， 笑 道 : “RB, SIL AE HARE SAK 
来 了 ?还 是 上 回 送 衣 服 帐 榴 来 过 一 次 ， 以 后 就 没 见 过 金 脸 了 。” 
ARE: “你 说 我 罢了 ， 好 胆 大 的 丫头 ， 什 么 金 啊 、 银 啊 ， 

JET VAN. PBT: “我 说 的 金字 ， 不 过 是 姓 ， 不 像 你 
送 的 帐 榴 ， 全 幅 用 了 绣 金 的 ， 绣 出 来 的 又 是 什么 月 亮 哆 ， 梅 
花 吓 , 那 才 犯 讳 呢 ! 气 得 咱们 小 姐 一 回 也 没有 用 过 。” 那 老 妇 人 
道 : “PB, WPI, RA, REAR, HEIL 
还 感激 你 得 很 呢 。? 紫 旗 笑 道 ; “ 妈 当 我 是 小 孩子 ， 我 听 她 呢 ! 

当天 送 了 来 ， 我 就 去 点 了 一 出 ¢ 卖 胭脂 ?， 看 着 用 的 。 以 后 我 也 
看 着 用 了 好 几 回 。? 老 妇 人 道 :; “你 有 听 戏 的 工夫 ， 就 不 来 家 走 
一 趟 ， 累 得 妮 儿 天 天 居 记 着 你 。 ”说话 时 ， 只 听 得 楼 梯 上 一 阵 
高 低 声 响 ， 走 了 上 来 。 喜 儿 连 忙 打 起 门帘 ， 只 见 一 个 打扮 得 花 
Mie Be Fe THE, Uli: “WY, MP Be 我 也 ， 好 好 的 坐 
GH, MEBZAMBRT, MAMA R, WEA 
是 路 的 乱 跑 ， 把 拉 组 的 马 夫 也 掀 了 下 来 。 幸 得 碰 了 两 个 红头 
巡捕 ， 才 把 马 拉 住 了 。 我 另外 雇 了 东洋 车 回来 的 。 " 紫 旋 听 说 ， 
便 走 上 前 把 右手 搭 在 那 女子 背后 ， 左 手 在 她 胸 前 拍 了 两 下 ， 叫 
道 : “月 梅 ! 月 梅 。 PPT, TK Te eH: “OY 
做 什么 ?” 紫 旋 道 :“ 怕 你 吓 掉 了 魂 ， 我 在 这 里 末 你 叫 魂 呢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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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道 : “WK, 你 为 什么 名 我 ?” 紫 旗 一 笑 ， 往 后 向 烟 杨 上 一 躺 ， 
故意 把 那 包 官 照 掉 了 出 来 ， 又 故意 连忙 收 起 来 ， 往 怀 里 乱 揣 。 
月 梅 问 道 : “是 什么 ? ? 紫 旗 道 : “没什么 。” 月 梅 发 她 道 : “到 底 
是 什么 ? MERE BRE BMRA? ” 紫 旋 道 ，“ 是 一 样 正 经 
东西 。” 月 梅 道 : “ 拿 来 我 看 。” 紫 旋 在 怀 中 取出 ， 月 梅 一 手 夺 
过 ， 抖 开 一 看 ， 便 往 地 下 一 摔 道 : “我 说 是 什么 大 不 了 的 东 
西 ， 原 来 是 一 张大 当 票 。” 说 的 紫 旗 噬 的 一 声 笑 了 。 喜 子 俯 身 
拾 起 来 , 紫 旋 接 过 , 自行 折 好 。 老 妇 人 道 : “ 伊 老翁， 这 是 一 张 什 
么 东西 ? "EI. “是 一 张 官 照 。” 老 妇 人 道 ; “要 它 做 什么 ?> 
柴 旋 道 ，“ 凡 我 们 做 官 的 人 ， 都 是 靠 了 这 一 张 照 做 凭据 ， 倘 使 
没有 这 张 照 ， 你 也 说 是 官 ， 我 也 说 是 官 ,有 什么 凭据 呢 ? ”月 梅 
道 : “这 是 哪个 给 你 的 ?” 紫 旗 笑 道 ,“ 这 是 花 了 一 千 多 银子 去 捐 ， 
户 部 里 给 出 来 的 。” 月 梅 道 ，“ 哦 ， 我 晓得 了 ， 所 以 你 把 它 带 在 
身边 ， 叫 人 家 好 知道 你 是 个 官 。 然 而 你 揣 在 怀 里 ， 人 家 还 是 看 
不 见 ， 不 各 拿 来 我 代 你 糊 在 背 上 。 来 ， 喜 子 去 拿 浆 MK PB 
子 果然 笑嘻嘻 的 去 了 。 紫 旋 道 “此 刻 喜 子 走 了 ， 屋 里 只 有 我 
们 娘 儿 三 个 , 我 不 怕 直 说 ， 我 这 东西 是 要 拿 出 来 押 钱 的 。” 月 梅 
道 : “怎样 押 法 呢 ?” 紫 旋 道 : “我 今天 等 着 二 百 元 用 ， 一 时 没有 
凑 处 ， 要 向 人 家 暂 借 。 人 家 若是 肯 借 时 ， 我 便 把 这 张 照 留 在 他 
处 ， 做 个 取信 的 凭据 。” 月 梅 道 “人 家 要 你 这 个 做 什么 ? ” 紫 
族 道 , “人 家 要 了 ， 本 来 没 用 ， 不 过 我 没 了 这 东西 ， 就 不 能 

鳃 做 官 。 把 这 东西 押 在 他 处 ， 是 不 怕 我 不 来 取 赎 的 意思 。>” 月 
Ho. “那么 说 ， 我 押 给 你 。?” 紫 旗 泛 着 脸 道 “你 如 果 肯 押 ， 我 
HD AR. "AMER. “你 百 拿 那 劳 什 子 给 我 看 。” KHER 
又 取出 来 拌 开 ， 又 指 给 她 看 所 读 的 字 : “这 ' 伊 金庸?， 便 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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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名 字 ， 这 三 十 五 岁 ” 便 是 我 捐 官 那 年 的 岁数 ， 这 “ 身 中 、 面 
白 、 无 须 ”， 便 是 说 我 的 相 萄 ， 这 一 颗 柴 花色 的 ， 便 是 户 部 的 
印 。” 月 梅 折 了 起 来 ， 便 道 ,“ 妈 ! 你 去 拿 二 百 元 来 。” 老 妇 人 
道 , “当真 的 么 ? "月 梅 道 ,“ 自 然 是 真 的 。" 老 妇 人 便 果然 转 到 
耳 房 去 了 ， 这 边 剩 了 二 人 在 那里 鬼混 。 过 了 一 大 会 ， 老 妇 人 合 
了 一 又 钞票 过 来 ， 交 给 月 梅 。 月 梅 接 过 道 : “几时 还? ?此 ie 
道 : “多 则 两 个 月 , 少 则 一 个 月 ， 就 可 以 还 的 。” 月 梅 便 把 一 和 
名 票 交 给 紫 旋 ， 紫 旋 接 过 一 点 ， 只 见 汇丰 的 、 麦 加 利 的 ， 十 元 
的 ,五 元 的 ,一 元 的 ， 乱 七 八 精 , 参 差 不 一 , 点 了 点 数 ， 恰 好 是 二 
百 元 ， 便 拿 来 揣 在 怀 里 。 月 梅 也 把 官 照 襄 起 。 又 鬼混 了 一 会 ， 
紫 旋 便 急 急忙 人 的 别 去 。 不 知 紫 施 要 到 哪里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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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紫 旋 拿 了 月 梅 的 二 育 元 钞票 ， 出 了 梅 春 里 ， 恰 好 埠 口 
有 一 辆 东洋 车 停 在 那里 ， 紫 旋 跨 上 去 坐 了， 用 手 --- 指 ， 那 车 
夫 便 顺 着 所 指 之 处 ， 发 脚 飞 跑 。 转 了 庙 个 读 ， 到 了 大 马路 凤 祥 
ee, ENMU EE, BEF 车 : 子 ， 给 过 车 钱 ， 走 到 凤 祥 里 
面 ， 在 身边 掏 出 一 张 票子 ， 交 给 柜 上 说 道 ; 《这 两 样 东西 做 
ETA? ”柜上 人 接 来 一 看 道 , “好 了 。” 随 即 取 来 一 支 银 水 烟 简 ， 
一 个 金 豆蔻 盒 ， 先 后 都 上 天 平 种 过 ， 取 出 算盘 算 了 一 阵 说 道 ， 
“ 烟 简 二 十 八 两 三 钱 ， 盒 子 四 两 六 钱 一 分 七 厘 。 除 收 过 欠 找 一 
百 三 十 五 元 六 角 .? 紫 族 取 出 钞票 ， 点 了 一 百 三 十 六 元 ， 柜 上 收 
了 ， 开 过 发 票 ， 找 出 四 角 洋 钱 。 此 时 已 是 入 黑 时 候 ， 紫 族 拿 了 
东西 ， 仍 旧 坐 了 车 子 ， 走 到 三 马路 同安 里 落 车 ,， 正 要 进去 ， 不 
想 迎 面 遇 了 有 声 。 有 声 道 : “方才 到 公馆 奉 候 , .不想 阁下 仍 未 
回去 。 遇 见 了 令 亲 贾 伯 翁 . 说 阁下 天 天 在 同安 里 花 锦 楼 家 ， 所 
以 我 特 来 奉 访 。 不 料 贵 相好 说 ， 今 天 阁下 不 曾 到 过 ， 并 且 约 了 
朋友 今天 叉 麻将 ， 朋 友 已 经 到 了 ， 还 不 见 阁下 到 云云 。 我 因为 
阁下 不 在 , 便 走 了 出 来 ,不 期 恰好 相遇 。? 紫 族 道 : “如 此 恰好 ， 
就 请 到 里 边 坐 坐 。 ”有 声 道 ; “不 坐 了 5 ! 我 不 过 受 了 阁下 所 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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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 子 翁 回 局 ， 我 问 过 他 ， 他 说 这 两 天 要 解 一 笔 机 器 款 ， 这 几 
天 里 头 不 便 挪 移 ， 所 以 我 专 来 回复 一 声 ， 免 误 了 阁下 正事 。” 
紫 旋 道 , “费心 得 很 ， 迟 两 天 看 吧 ， 倘 我 在 别处 弄 不 着 ， 再 
来 求 老 哥 费心 。 此 刻 没事 ， 何 不 请 到 里 面 坐 坐 呢 ? 高 兴 打 牌 ， 
我 们 再 邀 两 个 人 ， 多 开 一 局 。” 有 声 道 , “这 个 我 一 向 不 懂 ， 少 
Bey. ” ti, HFRS. 
徐 步 绕 行 ， 转 到 了 四 马路 。 心 中 瞳 想 ， 紫 旋 急 到 拿 官 照 出 
来 押 钱 ， 何 以 还 有 心神 又 麻将 ? 这 点 镇 静 的 功夫 ， 真 是 令 人 侯 
服 。 一 路 上 想 ， 一 路 东张西望 ， 不 提防 后 面 忽 然 有 人 高 叫 一 
声 : “有 声 。” 有 声 回 头 看 时 ， 却 是 李 仲 英 。 有 声 立定 了 ， 仲 英 
道 , “你 到 哪里 去 了 ? 老总 要 请 客 ， 四 面 八方 的 抓 人 ， 却 只 抓 
不 着 ， 连 你 都 不 见 了 。” 有 声 道 :“ 在 哪里 ? 请 谁 ? ” 仲 英 道 
“在 同安 里 花 小 葆 家 ， 你 快 去 吧 。 我 还 要 找 紫 旋 呢 .” 有 声 道 ; 
“你 莫 忙 , 紫 族 不消 找 得 ， 我 知道 他 在 那里 。 先 到 了 小 葆 那 边 ， 
我 包 管 你 一 抓 就 来 .” 仲 英 道 ，* 如 此 好 极 了 ， 我 们 同 去 吧 。” 
于 是 二 人 走 西 荟 芳 ， 穿 出 了 同安 里 ， 到 了 花 小 葆 家 。 只 见 
子 迁 果 在 那里 ， 还 有 两 个 客 。 有 声 招呼 一 遍 ， 方 才 知 道 一 个 安 
徽 人 和 鲁 答 园 ， 一 个 南京 人 李 闲 士 ， 都 是 要 入 金 矿 股 分 的 。 有 声 
正 待 细 谈 , 仲 英 道 :“ 你 且说 紫 旋 在 哪 边 ? 先 请 了 他 来 再 说 。” 有 
声 道 ,“ 紫 旋 今 天 是 主人 ， 在 隔壁 花 锦 楼 家， 请 他 只 怕 未 必 来 ; 
除非 你 亲身 去 对 他 说 ， 请 他 来 隘 客 ， 或 者 可 以 请 得 动 。” 子 迁 
道 , “奇怪 ， 紫 旋 和 花 锦 楼 前 几 天 闹 断 了 ， 发 过 的， 永 远 不 去 
的 了 ， 何 以 又 去 起 来 ?? 仲 英 道 , MEE, LS ART 
他 来 ， 再 问 他 这 个 ?说 罢 自 去 了 。 
PME. “有 倪 可 是 也 在 山东 同 来 的 ? ” 子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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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兮 是 新 近 聘 请 的 ,一切 事情 都 仰 例 得 很 ?有声 道 ,“ 岂 敢 ! 岂 
敢 ! LSB, AML EARS. CME. “有 合 一 向 蕉 
喜 是 什么 贵 业 ? ”有 声 道 ,“ 向 来 都 在 长 江 一 带 经 商 的 。” 蕉 园 
道 , “这 爹 矿 办 起 来 ， 倒 也 是 一 件 大 商务 。 兄 弟 向 在 汉口 ， 这 
MAM, WHS. "PERO, “MBS KB 
局 里 来 ， 说 起 打算 要 做 五 百 股 ， 是 一 位 大 股东 呢 ! ”说 话 时 , 促 
英 已 借 紫 族 走 到 ， 彼 此 相 见 ， 通 过 姓名 。 仲 英 道 ，“ 紫 仿 今 天 
十 分 赏 脸 ， 他 在 花 锦 楼 那 边 ， 是 碰 和 的 主人 ， 本 来 走 不 开 ， 
被 我 说 之 再 三 , 方才 请 人 代 磁 。” 子 迁 道 ，“ 届 驾 得 很 ! 但 是 
你 前 几 天 就 赌 神 罚 响 的 说 ， 永 不 到 他 家 去 了 ， 怎 么 忽然 又 去 碰 
MRM, “这 些小 孩子 从， 何必 和 他 认真 呢 ? 说 说 罢了 。 
我 听 仲 英 说 ， 鲁 、 李 二 公 都 是 罕 客 ， 所 以 特 来 奉 陪 。” 薇 园 
道 : “ 岂 敢 ! Sr 久 仰 得 很 ， 今 日 幸 会 。” 紫 旋 道 ; “OT 仲 英 
党 一 位 要 做 金太 股 分 ， 这 件 事 很 好 的 .* 亲 土 道 “兄弟 无 此 力 
量 ， 蔽 岔 是 一 意 要 做 。 因 为 初 到 上 海 ， 地 方 不 熟 ， 由 兄弟 引 
刘 贵 局 的 罢了 。” 紫 旗 道 : “兄弟 虽 不 是 局 中 人 ， 然 而 一 向 与 子 
翁 相 好 ， 深 知 他 这 个 矿 办 得 极 得 法 。 前 次 已 经 将 矿 苗 寄 到 日 
本 ， 请 化 学 师 化 验 过 ， 回 信 来 说 成 色 极 高 ， 可 以 获 大 利 的 。 子 
贫 已 经 写 信 去 聘 这 位 化 学 师 ， 大 约 下 月 就 可 到 了 。” 闲 士 道 ; 
“所 以 一 个 人 要 讲 运 气 。 那 一 座 矿 山 ， 放 在 那里 ， 怎 么 偏 偏 被 

贫 找 着 呢 ?” 紫 旋 道 ,:“ 找 着 了 ， 也 要 碰巧 和 这 位 抚 帅 有 交情 ， 
才 肯 下 这 个 札 子 。 eT REE 招 起 股 来 ， 才 得 ME. PM 
园 道 ，“ 这 么 大 一 个 局 面 ， 子 贫 、 仲 俩 两 个 人 就 撑 持 起 来 ， 足 
见得 才干 不 小 。” 子 迁 道 ,“ 这 边 只 办 招股 ， 没 有 什么 事 ， 山 
东 那 边 人 多 点 。” 紫 旋 道 “这 就 是 子 贫 实 心 办 事 之 处 。 差 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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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 了 这 个 局 面 ， 那 里 容 不 下 十 来 个 人 ? ”说 话 之 间 ， 席 面 摆 
好 ， 发 出 局 票 ， 相 将 人 席 。 

花 锦 楼 就 在 隔壁 ， 首 先 到 了 ， 在 紫 旋 侧 首 坐 下 ， 把 一 个 名 
新 的 金 豆 落 盒 子 放 在 面前 ， 跟 局 丫头 拿 的 银 水 烟 简 ， 也 是 办 新 
的 ， 配 上 一 条 链条 。 仲 英 笑 道 : “这 两 件 行头 , 一 向 不 曾 见 过 ， 
想 是 伊 老爷 新 送 的 ?? 花 锦 楼 隐 了 一 眼 道 , “你 管 他 。? 紫 旗 道 ; 
“DR EKA FE ER MEL” TERE IK T Se He — HA: 
“都 像 你 ， 我 们 都 要 喝 风 了 。 你 伊 BRM, FB 
我 们 身上 ， 只 梅 春 里 一 处 ， 就 够 你 一 冤 的 了 。” 子 迁 笑 道 :“ 这 龙 
一 瓶 上 好 的 镇 江 栈 ， 小 心 不 要 打 翻 。” 花 锦 楼 道 : “你 又 何苦 代 
你 们 小 茶 背 履历 呢 。” 紫 旋 道 ,“ 你 们 且 不 要 说 笑话 ， 我 们 谈 正事 
吧 。 和 蕉 合 既 然 答应 了 大 股 分 ， 我 看 子 翁 的 招股 章程 上 也 应 该 列 
MEAL. MBN. 不 能 常 驻 局 内 ， 他 应 该 派 一 个 人 
到 局 办 事 ， 这 是 兄弟 统筹 全 局 的 办 法 。 因 为 有 鉴于 近来 招股 的 
毛病 ， 你 看 什么 煤矿 局 ， 什 么 铁 矿 局 ， 起 初 的 时 候 ， 莫 不 堂 截 
皇 截 的 设 局 招股 ， 弄 到 后 来 ， 总 是 无 声 无 息 的 就 这 么 完结 了 。 
那里 头 有 什么 奥妙 ， 我 们 局 外 人 自然 不 得 而 知 。 然 而 总 逃 不 出 
办 理 不 善 四 个 字 之 范围 以 外 。 若 要 办 理 得 善 ， 头 一 着 先 要 诸 大 
股东 和 囊 共 济 ， 以 外 的 事 自然 就 都 好 商量 了 。 方才 听见 仲 英 
说 ， 被 仿 打 算 认 五 百 股 ， 照 兄弟 恩 见 ， 乔 子 倪 认 的 是 一 千 股 ， 
莫 若 敏 例 也 认 了 一 千 股 。 有 了 这 两 个 大 股东 ， 事 情 就 更 容易 措 
FL, PRGA AA RIA 2” TEI, “这 倒 不 忙 。 等 兄弟 商量 起 
来 看 ， 未 尝 不 可 以 多 认 点 。?” 闲 士 道 : “本 来 招股 这 件 事 ， 大 股 
东 越 多 ， 零 招 的 散 股 越 容易 。 但 不 知 山东 官场 肯 认 几 股 ?? 子 迁 

道 , “这 个 是 官 督 商 办 的 局 面 ， 官 场 股 分 却 并 未 提 及 。 倘 使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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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 WReEDR AK, BER. ” Wiz, 
KP ABB) T, AMR, DAR, ACG, ATL 
酒 绿 ， 直 到 九 点 多 钟 ， 方 才 散 遍 。 

鲁 、 李 两 个 先行 辞去 ， 子 迁 、 仲 英 、 紫 旗 三 个 人 ， 切 切 私 
语 ， 有 声 见 此 情形 ， 便 也 先行 辞去 ， 子 迁 也 不 相 留 。 

紫 旗 见 有 声 去 后 ， 便 对 子 迁 道 : “这 件 事 倘 使 徒 事 游 移 ， 
是 一 定 和 弄 不 好 的 ， 我 劝 你 早 定 主意 的 好 。” 子 迁 道 “ 这 件 事 都 
是 仲 英 闹 出 来 的 ， 此 刻 骑 虎 难 下 。 到 这 里 开办 了 三 个 多 月 ， 来 
的 不 满 一 百 股 ， 喜 得 都 是 零 股 ， 设 什 和 要紧。 此 刻 来 了 这 个 大 主 
顾 ， 吃 他 下 去 ， 我 没有 这 个 胆量 ， 放 了 他 去 ， 实 在 是 舍不得 ， 
总 要 求 你 代 我 出 个 主意 .” 紫 旋 道 ;“ 依 我 是 有 三 条 计策 ， 山 东 抚 
帅 的 公子 ， 现 在 上 海 ， 我 与 他 相 熟 ， 还 说 得 上 两 句 话 ， 你 先 放 
胆 吃 他 下 来 ， 然 后 央求 抚 是 公子 ， 我 们 打 伙 儿 走 山东 ， 设 法 认 
真 把 他 这 矿 务 拿 了 过 来 我 们 办 ， 此 是 土 策 。 放 胆 吃 了 他 下 来 ， 
连 前 头 弄 来 的 ， 一 并 使 分 了 ， 各 走 各 的 路 ， 只 把 有 声 委 下 ， 此 
是 中 策 。 这 两 条 计策 都 不 表 行 ,只 索 推 荐 了 殴 园 的 股 分 , 只 吃 点 
小 买卖 ， 此 是 下 策 。? 子 迁 道 : “ 紫 翁 的 上 策 太 难 ， 中 策 太 毒 ， 
下 策 又 太平 常 了 。 我 想 大 家 从 长 计 议 ， 总 还 可 以 定 一 个 善 法 。? 
仲 英 道 : “我 倒 有 -~ 个 善 法 ， 我 们 暂时 只 管 依 紫 翁 的 上 策 做 
去 ， 做 得 到 便 好 ， 倘 使 做 不 到 ， 我 们 将 计 就 计 ， 就 行 那 个 中 
Ki, GNP? ? 紫 旗 拍手 道 : “ 妙 ! 妙 ! 到 底 仲 哥 阅历 多 ， 见 
AEA I], FUME A APS. " 子 迁 道 : “这 件 事 最 好 先 见 了 抚 
帅 公子 ， 打 听 打 听 那 条 上 策 办 得 到 办 不 到 ， 再 作 商 量 。” 紫 旗 
Wi: “这 也 容易 。 你 要 见 抚 帅 公子 ,他 就 在 隔壁 花 锦 楼 处 碰 和 ， 
说 不 得 我 到 那 边 再 摆 一 台 酒 ， 代 你 们 介绍 介绍 ， 可 是 说 话 一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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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 TIE, JLRS, BW) Bik ik we 
To? WE, UM TIED, EDITED. BRAD. 
只 见 和 局 未 散 。 

花 锦 楼 亲自 代 了 伊 柴 旋 ， 还 有 陈 雨 堂 、 萧 志 何 两 个 打 横 对 
坐 ， 花 锦 楼 对 面 却 坐 了 一 个 本 房间 的 丫头 。 紫 旋 先 介绍 了 子 迁 、 
仲 英 ， 与 陈 、 萧 两 个 相 见 ， 然 后 间 道 : “五 少 大 人 呢 ?? 花 锦 
楼 道 : “到 群 仙 戏 园 去 了 。 说 是 等 看 过 金 月 梅 的 《 纺 棉花 》 就 来 
的 。” 紫 旋 道 , “和 碰 了 几 圈 了 ? ” 花 锦 楼 道 : “刚刚 满 了 五 圈 。” 
紫 旗 道 , “ 快 磁 完 了 这 一 圈 ， 我 还 要 请 客 呢 !” 花 锦 楼 把 剖 一 推 
道 :“ 那 么 就 不 碰 吧 ， 何 必 一 定 要 儿 园 呢 ? PE. “左右 五 少 
AAKESI, MTR 完 了 呢 。” 一 面 说 ， 一 面 要 了 纸 笔 ， 点 了 
菜 ， 又 写 了 一 张 请 客 条 子 ， 到 群 仙 去 请 五 少 大 人 。 

条 子 发 了 出 去 ， 又 和 子 迁 、 仲 英 切切 私语 了 一 回 。 请 客 的 
回来 说 : “五 少 大 人 不 在 群 仙 ， 打 听 得 是 到 梅 春 里 去 了 。” 紫 
旗 再 写 了 一 张 条 子 ， 又 代 送 到 梅 春 里 去 ， 便 坐 到 花 锦 楼 后 面 看 
碰 和 。 刚 刚 六 圈 碰 完 ， 还 在 那里 算 帐 ， 未 曾 散 坐 ， 五 少 大 人 带 
着 月 梅 到 了 。 

紫 旋 正 在 招呼 ， 五 少 大 人 还 没有 开口 ， 月 梅 先 冷笑 道 , “和 
还 没有 碰 完 ， 台 面 还 没有 摆 ， 便 写 什 么 客 齐 请 带 局 来 ? PE 
锦 楼 连忙 起 来 ， 招 呼 到 一 旁 坐 下 。 紫 旗 也 介绍 乔 、 李 过 来 ， 相 
见 通 名 ， 一 面 叫 摆 台 面 ， 一 面 把 乔 子 迁 在 这 里 招股 办 矿 一 节 ， 
略 略 提起 。 委 时 间 人 台面 摆好 ， 紫 旋 起 身 让 坐 ， 发 出 局 亚 。 酒 过 
三 巡 ， 紫 旗 便 对 五 少 大 人 道 , “这 位 乔 子 贫 向 在 山东 ， 与 一 个 
广东 人 合 办 招 远 金 矿 ， 闹 到 后 来 ， 彼 此 意见 不 合 。 子 翁 本 来 
答应 一 千 股 ， 五 百 股 的 股本 早已 交 了 出 去 ， 自 从 去 年 闵 翻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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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EMEP. AYR HER ABT AR A, HER TE 
WA. "AKA: “ 那 广东 人 是 谁 ? “ 子 迁 道 :“ 姓 李 ， 叫 李 
子 选 。? 五 少 大 人 道 : “此 刻 打 算 怎样 呢 ?“ 紫 旋 道 : “此 刻 打 算 
求 少 大 人 向 老 帅 处 说 名 好话， 或 者 仍旧 合 办 ， 基 好 是 独 归 了 这 
一 耐 。? 五 少 大 人 笑 道 : “ 怕 不 能 这 么 容易 吧 ? 我 今夜 还 有 两 个 
局 ， 少 陪 ， 要 先 走 一 步 了 ,? 说 罢 ， 带 了 月 梅 起 身 自 去 。 紫 放送 
到 楼 梯 口 而 回 。 几 个 人 草草 终 席 ， 也 自 散 去 。 

子 迁 、 仲 英 回 到 炙 仁 里 ， 只 见 有 声 一 个 人 坐 在 那里 出 神 ， 
还 不 曾 睡 。 原 来 有 声 从 花 小 葆 家 出 来 ， 便 一 直 回 到 金 矿 局 ， 茶 
房 进 来 说 道 : “今天 有 个 朋友 来 过 ， 留 下 一 封 信 在 这 里 昵 。” 
说 罢 ， 在 砚台 底下 取出 一 封 信 来 ， 却 是 封 了 口 的 。 有 声 一 看 ， 
认得 是 文 述 农 笔迹 ， 暗 想 留 个 便条 ， 何 必 封 口 ， 述 农 未 免 过 于 
仔细 了 。 拆 开 一 看 ， 只 见 写 着 道 . 


刻 得 一 警 信 ， 祸 机 在 一 发 之 项 ， BER, Fe RAT 
踪 不 得 。 请 于 明日 一 早 ， a\4 0 谈 ， 万 ABR. 知 
4. AHA. 


有 声 看 罢 ， 莫 名 其 妙 ， 什 么 祸 机 在 一 发 之 项 ? 所 以 呆 呆 的 
出 神 未 睡 。 要 知 到底 是 什么 祸 机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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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回 


透 消 息 托 故 吉 干 连 ” 乘 危急 巧 辞 图 按 夺 


且说 余 有 声 自从 得 了 述 农 留 下 一 条 之 后 ， 心 中 十 分 颖 区， 
AA. KARR, URIBE BARR 
bts SCOABUERE FSR ARIEL, ATTA R, AMIDA 
走 到 四 牌楼 地 方 ， 恰 好 与 述 农 相 遇 。 述 农 道 ，“ 我 昨夜 在 你 
尊 处 留 下 条 子 之 后 ， 恐 怕 你 今 早 不 肯 就 进 城 ， 所 以 我 在 朋友 处 
借 住 了 一 宿 ， 一 早 去 访 你 ， 说 是 你 一 早 就 出 去 了 ， 我 便 料 得 你 
是 找 我 来 了 ， 便 赶 着 进来 ， 恰 好 在 这 里 相遇 。” 有 声 道 : “请 
有 甚 要 事 ? 什么 祸 机 不 祸 机 ? 我 昨夜 一 夜 不 曾 睡 ， 今 早 特 来 请 
教 。 你 说 得 那 AAU, REAR DL RR. “ML 
非 说 话 之 所 ， 我 们 找 个 地 方 坐 了 好 细 说 , ”说 着 相 将 绕 到 电 店 ， 
在 匆 亭 茶室 泡 了 一 碗 茶 坐 下 。 

述 农 道 ,“ 那 乔 子 迁 金 矿 招股 的 事 ， 是 个 骗 局 ， 你 知道 了 
Ar” HME, “你 是 从 哪里 打听 来 的 ? ” 述 安道 ，“ 此 
刻 山东 抚 台 已 经 派 了 委员 到 上 海 来 查办 ， 瞳 查 了 几 天 ， 用 天 
又 亲自 到 局 里 去 打听 ， 一 切 底细 都 知道 了 ， 只 怕 日 癌 就 要 发 
作 。 倘 使 发 作 起 来 ， 封 屋 拿 人 ， 岂 不 连累 了 你 ? 所 以 我 急 急 的 
关照 你 ， 快 点 离 了 那 局 ， 免 得 无 率 受累 。? 有 声 道 : “委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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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 怎么 我 不 见 有 人 到 局 来 查 ?” 述 农 道 : “你 已 经 同 席 吃 过 
了 酒 ， 还 做 上 梦 呢 ! 那个 鲁 蕉 园 可 不 就 是 ? ”有 声 吃 惊 道 : “他 
说 是 来 附 股 的 呢 ! 还 有 一 个 李 闲 士 。” 述 农 道 ,“ 还 不 亏 了 困 
士 ， 我 才 得 了 信息 。 这 闲 士 是 大 马路 丰盛 祥 金 子 店 的 东家 ， 欧 
园 到 了 ， 便 住 在 他 店 里 。 恰 好 闲 士 和 我 是 认得 的 ， 我 出 城 总 到 
他 那里 坐 一 会 。 前 两 天 我 就 知道 有 一 个 山东 委员 住 在 他 那里 ， 
却 不 知 是 办 什么 事 的 。 上 昨天 我 又 出 城 ， 闲 士 和 我 谈 了 一 会 ， 便 
道 ; 我 此 刻 要 和 薇 园 去 串 一 出 戏 , 少 陪 你 了 。 ”我 问 他 串 什 么 
戏 ? 他 便 告 诉 我 ， 说 要 到 鸿 仁 里 金 矿 局 去 认 股 。 我 说 ， 从 股 
是 正事 ， 怎 么 说 是 串 戏 ? ”他 才 逐 一 告诉 了 我 。 原 来 他 们 是 个 
骗局 ， 所 以 开办 了 几 个 月 ， 从 不 曾 登 过 一 个 招股 告白 ， 须知 
是 个 见不得 人 的 事情 。 山 东 的 招 远 金 矿 ， 人 家 在 那里 好 好 的 官 
督 商 志 ， 已 是 一 个 成 局 ， 股 分 早 就 招 足 了 ， 他 却 冒 了 人 家 的 
名 ， 在 这 里 招股 。 那 边 办 的 是 广东 人 ， 须 知 这 里 上 海 广 帮 人 最 
多 ， 又 是 个 往来 要 道 ， 通 商 码 头 ， 他 在 这 里 招摇 ， 自 然 要 被 那 
边 知 道 了 。 人 家 得 了 信 ， 便 课 了 抚 台 ， 认 了 委员 盘 费 夫 马 ， 请 
派 人 来 彻 查 。 我 得 了 这 个 信 ， 等 他 们 去 过 半天 之后; 便 去 找 
你 ， 要 告诉 你 这 件 事 。 不 料 你 两 次 都 不 在 家 , 只 得 留 下 条 子 , 约 
PRUE, "AP: “我 此 刻 怎 么 办 呢 ? ? 述 农 道 : “ 薇 园 昨 夜 已 
经 拟 了 一 个 长 电 毫 复 ， 有 昨夜 译 了 一 夜 电码 ， 还 未 译 完 ， 大 约 今 
天 下 午 这 电报 要 发 出 去 的 ， 总 要 明 后 日 才 有 回电。 你 此 刻 回 

。 只 说 安 纪 有 其 紧要 事情 ， 即 日 要 动身 问 去 ， 就 先 杷 行李 搬 
HRA BG. MPT, SEMPRE, BPR, AM 
冰 在 一 个 寅 儿 里 ， 岂 不 是 费 了 手脚 么 ? 虽然 你 是 受 他 聘 的 ， 不 
与 同谋 ， 事 情 总 有 分 出 皂 白 之 日 ， 然 而 等 到 事情 明白 ， 已 就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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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眼前 亏 了 。” 有 声 道 ，“ 这 个 办 法 其 好 ， 只 是 打捞 尊 府 不 当 。” 
述 农 道 ,“ 你 此 刻 有 心肠 说 客气 话 呢 ! 快 点 去 吧 ， 我 在 家 等 你 ， 
你 下 午 搬 来 就 是 了 。” 有 声 谢 过 了 ,两 人 给 过 茶 钱 ， 分 路 别 去 。 

且说 有 声 出 得 城 来 ， 就 坐 了 车 回 鸿 仁 里 ， 免 不 得 要 装 出 满 
MAA, THE, RUE TH 来 信 ， 说 有 要 事 ， 嘱 令 
AGES, SRAM, MABE. Fie. “le 来 的 
那么 巧 ， 兄 弟 日 间 正 打算 到 山东 走 一 遭 ， 免 不 得 要 带 着 仲 英 
去 。 可 巧 有 全 有 事 ， 这 便 怎 处 ? ”有 声 也 路 路 道 ，“ 这 便 怎 处 
呢 ? ”沉吟 了 一 会 ， 又 道 ，“ 不 知 子 俩 有 了 行 期 没有 ? 兄弟 回 
去 ， 倘 使 没有 十 分 大 不 了 的 事 ， 仍 旧 可 来 。 大 约 往 回 的 日 子 ， 
也 不 过 半 个 月 、 二 十 天 光景 罢了 。” 子 迁 道 ，“ 行 期 是 不 曾 定 ， 
大 约 也 就 不 远 。 有 和 仁 一 定 要 走 ， 总 望 早 点 来 的 好 。” 有 声 答 应 
了 ， 便 自 去 收拾 一 切 。 

刚刚 午饭 过 后 ， 电 局 里 的 信 差 送 进 来 一 封 电报 ， 上 面 写 的 
是 :“ 济 南 电 报 ， 送 上 海 鸿 仁 里 金 矿 局 乔 。” 有 声 接 在 手 里 ， 吃 
了 一 惊 ， 暗 想 道 “难道 有 那么 快 的 回电 么 ? 莫 是 发 作 了 ? "名 
又 转念 道 : “就 是 发 作 了 ， 回 电 也 不 到 此 地 。? 一 面 想 ， 一 而 斯 
下 签字 条 ， 签 了 字 ， 交 来 人 带 去 。 

子 迁 便 取 了 那 电 报 自己 去 纤 。 有 声 便 乐 得 自己 检点 行李 。 
过 了 一 会 ， 子 迁 大 约 已 狂 过 电报 了 ， 面 带 不 耶 之 色 ， 叫 自己 的 
包车 夫 带 了 车 子 去 接 伊 紫 旋 来 。 一 会 儿 紫 旋 到 了 ， 和 促 英 、 
FE=TMM MR TAR, ARERR EM PAE. WE 
迁 接 了 济南 电报 ， 催 着 动身 ， 往 来 也 无 非 一 个 多 月 ， 有 盆 可 否 
留 在 这 里 招呼 一 切 ? 有声 听 了 述 农 的 话 ， 已 经 透 底 明白， 如 何 
肯 留 ? 听 得 紫 旋 这 话 ， 疑 是 事情 已 经 改作， 巴不得 一 步 跨 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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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门 ， 脱 去 自己 的 干系 。 便 说 道 : “兄弟 非 不 肯 留 ， 实 因 接 了 
家 信 ， 说 是 有 要 紧 事 ， 众 着 即日 回去 ， 到 底 有 什么 事 ， 信 上 又 
不 提起 。 此 时 归心 似 箭 ， 是 以 万 不 能 留 ， 尚 容 日 后 补 情 吧 。” 
紫 旗 见 十 分 留 不 住 ， 便 又 去 和 子 迁 哪 咏 去 了 。 有 声 趁 此 ， 便 叫 
人 来 挑 了 行李 ， 向 子 迁 等 告别 ， 径 到 述 农家 去 ， 暂 住 不 提 。 
且说 子 迁 所 接 的 电报 ， 原 是 他 一 个 同乡 父 执 所 发 的 。 这 个 
人 姓 田 ， 表 字 爷 方 ， 是 一 个 山东 候补 知府 ， 向 来 与 子 迁 的 继父 
乔木 最 为 交 好 ， 子 迁 奔 丧 到 谤 南 时 ， 他 也 当 子 迁 是 自己 子 侄 一 
般 的 教训 。 子 迁 于 各 父 执 之 中 ， 也 只 怕 的 是 仰 方 一 个 。 这 仰 方 
本 古 江 南 一 个 名 士 ， 在 山东 也 很 有 点 才 名 ， 近 来 奉 抚 宪 委 了 本 
次 文案 。 到 差 之 后 ， 除 了 办 公事 之 外 ， 朵 卢 时 不 免 翻 检 旧 日 案 
肤 。 无 意 中 检 着 了 人 家 告 子 迁 冒 名 招股 的 一 个 训 帖 ， 那 谱 尾 已 
经 批 了 “所 京 如 果 属 实 ， 殊 于 商务 有 碍 ， 仰 候 委 员 前 去 查办 ” 
云云 。 仰 方 见 了 ， 倒 是 一 呆 ， 暗 恼 子 迁 不 肖 ， 怎 么 这 等 胡闹 ? 
在 几 个 同事 当中 细 为 打听 ， 才 知道 前 次 奉 委 出 差 的 鲁 薇 园 ， 便 
是 查办 这 件 事 的， 心里 又 代 子 迁 着 急 ， 万 一 送 到 官司 办 起 来 ， 
还 不 是 把 他 老子 一 生 的 清 名 都 扫 尽 了 ? 越 想 越 代 他 担忧 ， 又 
是 恼 ， 又 是 恨 。 然 相隔 数 千 里 ， 要 责备 他 也 无 所 责备 。 薇 园 虽 
然 相 好 ， 本 可 以 代 他 请 托 ， 怎 奈 又 不 知 他 到 上 海 住 在 什么 地 
方 ， 无 从 通信 。 再 取 那 张 襄 帖 细 看 一 遍 ， 因 想起 一 个 法 子 ， 姑 
且 照 那 豪 帖 上 所 开 的 鸿 仁 里 地 址 ， 打 一 个 电报 去 通 他 一 个 消 
息 ， 然 后 写 一 封 信 给 被 园 ， 也 寄 与 他 转交 便 耳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一 面 发电 ， 一 面 发 信 。 田 仰 方 此 举 ， 虽 非 正 办 ， 也 算 他 尽 了 
交情 ， 较 之 一 班 人 在 人 情 在 的 ， 以 及 一 班 见 面 六 月 ， 背 面 腊月 
《二 语 京师 谚 ， 六 月 、 腊 月 ， 喻 冷 热 也 。) 的 ， 相 去 不 可 以 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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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了 。 闲 话 少 担 。 且 说 子 迁 详 出 那 电 一 看 ， 只 网 电文 十， 
金 矿 招股 事 发 ， 宪 委 鲁 蔬 园 查办 。 宣 防 。 仰 方 。 


子 迁 见 了 这 十 七 个 字 ， 吓 得 心头 小 鹿 乱 撞 ， 又 不 敢 被 有 声 
知道 ， 仲 英 是 商量 不 出 主意 的 ， 所 以 请 了 紫 OR REE. EK 
看 了 这 电报 ， 也 是 一 吓 ， 道 “原来 他 什么 五 百 股 、 一 千 股 ， 
却 是 来 试探 的 。 此 刻 没 有 别 法 ， 只 有 将 我 昨天 的 中 筑 代 术 一 
用 ， 你 二 位 只 推 到 山东 ， 暂 时 避 开 ， 留 下 有 声 在 这 里 ， 借 他 挡 
一 挡 锋 头 再 说 。 好 在 他 是 聘请 来 的 , 想 不 致 十 分 难为 他 。” 子 迁 
道 : “有 声 今天 早起 便 接 了 家 信 ， 说 家 里 有 什么 要 事 ， 今 天 
马上 就 要 动身 ， 如 何 留 得 他 住 ? CPA. OL 
了 信 ? 不 然 ， 哪 有 这 等 巧 事 ? 且 待 我 留 他 一 留 看 。” 及 至 留 有 
声 不 住 ， 等 有 声 去 了 ， 三 个 人 又 重新 商量 。 

仲 英 低 道 ，“ 据 我 看 ， 也 无 须 商 量 ， 只 要 把 房子 一 搬 , 搬 到 
新 房子 之 后 ， 我 们 就 不 挂 那 两 扇 牌 子 就 完了 。” 紫 族 暑 想 ， 这 
个 法 子 本 来 是 可 以 行 得 的 ， 好 在 薇 园 不 曾 拿 着 他 招股 的 赁 招 , 
只 须 避 开 了 就 完了 。 然 而 如 此 一 办 ， 未 免 太 便宜 了 他 两 个 。 因 
说 道 ,“ 只 怕 有 些 不 有 要。 你 叫 人 搬家 ， 总 要 告诉 他 搬 到 哪里 ， 又 
要 叫 管 房 子 的 来 交还 他 房子 ， 他 们 何 难 打听 出 来 ? 况且 你 两 位 
又 和 他 当面 见 过 ， 同 过 席 ， 彼 此 都 认得 的 。 你 们 这 件 事 本 来 也 
错 在 当初 , 倘 使 你 们 指 东 说 西 的 胡乱 说 一 个 什么 地 方 的 矿 倒 也 
罢了 ， 偏 要 冒 了 人 家 的 名 ， 所 以 才 有 今日 。 难 道 你 加 了 面 ， 人 
家 就 放 了 手 不 成 ? ” 子 迁 道 , “ 依 紫 翁 要 怎样 才 好 呢 ? "ee 
沉吟 了 半天 道 : “实在 设法 。 依 我 看 ， 只 有 硬挺 着 等 他 来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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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 APA BPE To PFE: “PAL, fie AY LA ae HE 
的 ， 人 ee ” 紫 旗 又 取 过 那 张 电报 翻 来 
履 去 看 了 几 遍 ， 道 : “这 “ 事 发 ”两 个 字 怎 么 讲 呢 ? 是 被 人 家 告 
发 呢 ? 还 是 hn Hie LBA, AT EM 
bl, SR, HeEmARHRe, DMEM, Wie 
法 想 的 了 。 电 文 又 简略 ， 山 东 又 远 ， 我 又 不 能 料 事 如 神 ， 除了 
硬挺 之 外 ， 总 不 免 要 了 吃 点 小 亏 。? 子 迁 道 , “ 吃 点 小 亏 有 HR 
紧 ? 只 要 先 设 出 法 来 。” 紫 旋 道 “除了 硬挺 之 外 ， 实 在 无 法 。 
须知 这 件 事 不 止 招摇 撞 骗 ， 还 是 败坏 商务 ， 有 关 大 局 的 。 涂 目 
不 发 作 ， 这 一 发 作 起 来 ， 你 就 是 走 到 天 边 ， 也 逃 不 了 的 。” 几 
句 话说 得 子 迁 益 发 慌 起 来 ， 又 埋怨 仲 英 不 该 出 这 个 坏 主意 ， 此 
刻 弄 来 的 银子 不 满 二 万 ， 倒 用 了 三 四 千 了 。 仲 英 嘿 嘿 无 音 。 
紫 族 道 : “你 二 位 胆 小 ， 何 妨 暂 时 避 一 避 ，, 等 我 来 替 你 们 硬 
挺 一 挺 。 倘 使 挺 得 过 的 ， 赁 我 的 本 事 ， 不 定 那 个 矿 当真 归 了 我 
们 办 ， 倘 使 挺 不 过 ， 我 也 有 本 事 不 吃 他 的 大 亏 。? 子 迁 大 喜 道 ; 
“那么 好 极 了 ， 就 一 切 费 神 。” 紫 旗 道 : “可 有 一 层 : 费 神 是 我 
的 事 ， 费 用 可 是 子 例 的 事 。” 子 迁 道 “这 个 自然 。 但 不 知 要 多 
少 费 用 ? ” 紫 旗 道 : “这 个 哪里 te, hee, tl | 里 
要 打点 ， 还 有 这 局 子 里 的 开销 ， 我 看 至 少 也 要 三 四 千 呢 ! ” 子 
迁 此 时 巴不得 脱 了 身 ， 便 道 : “那么 我 就 留 下 三 千 银子 便 了 。 
柴 族 沉 吟 道 : “我 算 了 一 算 ， 丽 怕 不 够 ， 你 何妨 多 留 点 下 来 ,” 
好 在 用 不 完 我 可 以 还 你 的 。" 子 迁 道 : “那么 我 就 留 下 四 千 吧 。 
但 是 我 们 避 到 哪里 呢 ? ? 紫 旗 道 : “ 事 不 宜 迟 ， 要 走 就 走 。 此 刻 
已 经 三 点 钟 了 ， 附 船 到 苏州 还 来 得 及 ， 你 两 位 就 到 苏州 走 一 
趟 吧 。 地 方 近 点 ， 通 信也 容易 。” 子 迁 道 : “Bean, 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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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动身 。* 紫 旋 道 ,“ 正 该 如 此 。” 子 迁 便 连忙 叫 人 收拾 细软 及 随 
身 行李 ， 留 下 了 四 千 银子 给 紫 旋 ， 随 即 辞别 。 紫 旋 道 : “ 恕 我 
料理 此 地 事情 ， 不 能 相 送 了 。? 子 迁 连 道 不 敢 。 带 了 仲 英 ， 附 
内 河 小 轮船 到 苏州 去 了 。 

紫 旗 等 子 迁 去 后 ， 便 打发 茶 房 到 自己 公馆 ， 叫 了 两 个 家 人 
过 来 收拾 地 方 ， 把 从 前 子 迁 的 布置 ， 一 切 都 改过 ， 这 一 座 三 楼 
三 底 的 房子 ， 登 时 改 了 观 。 又 叫 一 个 家 人 到 自己 公馆 里 ， 赶 紧 
把 租 来 的 木器 家 伙 退 还 了 ， 又 带 三 个 月 的 房 钱 去 交 给 管 房子 的 
人 ， 把 家 中 细软 一 齐 搬 了 过 来 。 不 知 紫 旋 此 等 举动 ， 是 何 作 
用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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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伊 紫 旋 等 子 迁 、 仲 英 去 后 ， 便 把 自己 的 家 搬 了 过 来 ， 
享受 他 这 三 楼 三 底 的 现成 家 私 。 把 门 外 的 什么 “ 金 矿 局 *、“ 招 
股 处 ”的 牌子 除了 下 来 ， 臂 破 当 柴 燃 了 , 另 把 自己 的 一 扁 “ 伊 公 
馆 ” 牌 子 挂 上 。 又 在 帐 箱 里 翻 出 了 那些 假 收 条 、 假 股票 、 假 息 
折 、 假 图 书 等 来 看 过 ， 又 自己 填 了 一 百 股 的 股票 ， 藏 在 身边 ， 
然后 仍然 归还 帐 箱 里 面 ， 封 锁 停 当 ， 找 一 个 僻静 地 方 ， 收 藏 
好 了 ， 以 备 将 来 不 时 之 需 。 又 把 子 迁 原 用 的 茶 房 、 车 夫 一 概 开 
除了 。 一 面 写 了 条 子 ， 叫 人 送 到 丰盛 祥 ， 约 鲁 薇 园 、 李 闲 士 在 
花 锦 楼 处 吃 酒 。 

且说 鲁 芍 园 自 从 得 李 闲 士 引 导 ， 查 清 了 乔 子 迁 招股 情形 ， 
当夜 回 到 丰盛 祥 ， 便 起 了 一 封 电 稿 ， 把 这 件 事 详细 叙 出 ， 内 中 
又 添 了 许多 曲折 ， 级 他 那 查访 之 功 ， 然 后 请 示 办 法。 夜色 已 
深 , 不 及 再 绣 电码。 到 了 次 日 ， 起 来 得 迟 ， 饭 后 又 被 闲 士 洲 去 
跑马 车 , 选 张 园 ,等 回 到 丰盛 祥 ， 已 经 五 点 多 钟 了 。 方才 译 好 电 
1, WATS I, QAR T RAL ThA: “ik 
Ebi, BART, BARA, KBEPMEA, 我们 乐得 
再 走 一 赵 ， 不 是 贪 嘴 要 吃 他 ， 或 者 借 此 可 以 多 探 点 消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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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闲 士 答应 了 。 

到 了 晚饭 过 后 ， 紫 旋 的 催 请 条 子 到 了 ， 二 人 便 相约 同行 。 
到 得 花 锦 楼 处 ， 只 见 主人 伊 紫 族 之 外 ， 已 有 了 两 个 人 ， 彼 此 
HPA, BORAT ROE, ULI, SU Lie 
人 物 。 大 家 无 非 阅 些 久 仰 大 名 的 客 套话 。 过 了 一 会 ， 外 场 又 报 
说 客 来 ， 紫 旗 起 身 招呼 ， 原 来 是 任 剑 湖 ， 已 经 吃 得 满面 春 
Bl, GE. GR, OKIE, A ARR. EU. “ITE 
好 呢 ! ” 创 湖 转身 招呼 重 、 李 二 人 。 通 过 姓名 ， 紫 旋 便 叫 捍 
席 。 一 面 间 剑 湖 道 ，“ 想 是 先 已 赴 了 一 局 ?” 剑 湖 道 ，“ 不 要 说 
起 ， 今 日 赴 了 一 局 ， 犯 了 个 名 教 大 罪 。 我 起 先是 不 知道 的 ， 所 
以 去 了 ， 及 至 间 出 情 由 ， 托 故 要 走时 ， 又 被 他 百般 拉 住 。 没 奈 
何 ， 只 得 借 他 的 酒 ， 浇 我 的 惯 小 ， 所 以 多 吃 了 些 ， 不 知 可 有 豆 
0 我 要 讨 一 点 解 解 酒 ， 回 来 还 要 吃 呢 1” 花 锦 楼 听 说 , 便 去 抽 
屁 里 取 了 半 颗 ， 递 给 剑 湖 。 剑 湖 接 在 手 里 , 哆 着 花 锦 楼 道 ;“ 好 
好 的 一 个 人 ， 为 甚 要 犯 了 无 名 肿 毒 ? ” 花 锦 楼 道 ，“ 我 好 意 给 你 
豆 苗 解 酒 ， 怎 么 你 谢 也 不 谢 ， 倒 吕 我 起 来 ? PSL 湖 道 , “请 教 
你 芳名 叫 什么 ? ” 花 锦 楼 道 ， “难道 你 头 一 次 见 我 ? 不 知 我 名 
字 叫 花 锦 楼 ? ” 剑 湖 回顾 紫 族 道 , “他 们 不 懂 ， 倒 也 罢了 ， 难 
道 做 官 的 也 不 懂 ， 总 不 提醒 他 们 ? 自从 陆 兰 芬 作 俑 ， 门 外 面具 
Mk TK “Bie? 条 子 , 这 一 班 人 就 纷纷 效 尤 起来， 都 改 成 某 窜 、 
: 某 富 '"， 以 为 时 晓 。 及 至 中 他 芳名 ,他 就 叫 ' 某 富 " ,你 说 不 趾 笑 
BA? 近来 不 知 怎样 又 行 了 什么 轩 啊 ， 馆 啊 ， 其 至 楼、 台 、 
Hl. RSET 出 来 。 从 前 有 一 位 名 士 沈 玉 笔 ， 代 谢 湘 娥 题 
了 一 个 什么 仙 馆 ?， 后 来 他 们 也 纷纷 效 尤 ， 都 用 一 个 某 某 仙 馆 
的 灯笼 。 然 而 仙 馆 是 仙 馆 ， 问 他 名 字 ， 他 还 有 个 名 字 。 就 如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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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芬 ， 他 虽 用 了 SB TAR, RTT EYES, AN HY 
亭 、 台 、 楼 , 阅 ， 你 问 他 名 字 时 ， 他 就 叫 “ 什 么 亭 *、“ 什 么 楼 、 
“什么 台 ”、“ 什 么 阁 *。 贵 相好 花 锦 楼 ， 明 明 是 个 楼 名 ， 不 是 人 
名 。 既 设 了 名 字 ， 岂 不 是 和 那 无 名 肿 毒 一 般 ， 叫 不 出 名 字 来 的 
A? qe, “Why 还 要 说 呢 ! ? 剑 湖 道 : “就 不 是 无 名 肿 
毒 ， 也 应 是 个 无 名 小 卒 。? 一 名 话说 得 合 座 都 笑 了 。 剑 湖 又 
道 ,“ 还 有 写 起 局 票 来 ,今日 在 这 里 吃 酒 ， 叫 别人 到 花 锦 楼 来 ， 
还 说 得 去 ， 若 在 别处 叫 花 锦 楼 去 ， 岂 不 是 要 把 一 座 花 锦 楼 翻 造 
到 那 边 去 么 ? 上海 不 少 文人 墨 士 ， 怎 么 都 随 声 附和 ， 不 通 到 这 
步 田地 ? AAEM? PAAR, “你 何必 在 这 个 里 头 和 他 搞 
这 个 斤 两 ? 到 底止 海 有 几 个 通 人 ? 通 人 又 哪个 去 管 这 些 闲 事 ? 
不 过 任 赁 那 一 班 附 良 风雅 的 名 士 去 胡 闪 罢了 。 便 是 你 说 是 什么 
赴 了 一 局 , 犯 了 名 教 大 罪 ， 把 这 件 事 说 一 说 ,或 者 倒是 我 明日 报 
纸 上 的 材料 。” 剑 湖 道 ,“ 这 件 事 说 起 来 话 长 呢 。 我 是 吃 过 了 ， 
念 怕 别 位 肚 饿 ， 且 上 了 席 再 谈 吧 。” 梦 莲 道 ,，“ 是 极 ， 是 极 ， 我 
来 写 局 票 。” 说 轴 ， 提 起 笔 ， 问 了 各 人 ， 一 一 都 写 了 发 出 去 。 

Fe eS FL, TRA: “PB. ZETA 今天 没 来 
么 ?” 紫 话 道 “他 两 位 ……” 说 到 这 里 ， 忽 然 回 头 问 伯 葵 道 ， 
“RAAB ANBAR RES, GAME? (ARR: “th te 刻 
正 是 忙 的 时 候 ， 怎 么 得 来 ?“” 紫 旋 一 面 起 身 基 了 一 轮 酒 ， 举 杯 
让 了 一 规 ， 又 敬 了 一 轮 菜 。 伯 蒙 又 问 剑 湖 今日 赴 席 的 事 。 

剑 湖 道 , “这 个 人 的 姓名 可 不 必 提 了 。 他 是 一 家 什么 洋 布 庄 
的 小 东家 。 那 洋 布 庄 是 很 发 财 的 。 七 八 年 前 ， 老 东家 死 了 ， 这 
小 东家 便 应 该 子 承 父 业 了 。 谁 知道 他 老子 知道 儿子 不 成 器 ， 临 
终 时 便 把 一 切 生意 交 给 兄弟 代 管 。 这 位 小 东家 便 大 失 所 望 。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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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那 位 叔父 ， 管 束 得 他 比 老子 在 时 还 是 厉害 ， 吃 的 穿 的 家 里 现 
成 ， 每 月 只 限定 他 支 五 十 元 零用 ,” 伯 葵 道 “除了 吃 穿 之 外 ， 
五 十 元 零用 就 很 阔 的 了 。” 剑 湖 道 ,，“ 可 奈 他 每 天 的 鸦片 烟 ， 要 
吃 到 一 元 多 ， 还 要 跑马 车 ， 吃 花 酒 ， 如 何 得 够 ? 所 以 他 就 持 据 
的 了 不 得 。 他 老子 在 时 ， 本 来 给 他 捐 了 一 个 同 知 ， 除 服 之 
后 ， 便 想法 子 说 要 入 京 引 见 ， 向 叔父 求 取 盘 费 。 他 叔 答 应 了 。 
他 万 千 之 豆 ， 以 为 一 注 钱 可 以 到 手 了 。 谁 知 到 了 临 动身 时 ， 他 
叔父 对 他 说 : “银子 是 有 的 ， 可 是 不 能 交 给 你 ， 我 打发 一 个 老 
成 伙计 跟 了 你 去 ， 专 代 你 管 钱 。 一 切 盘 川 、 部 费 种 种 ， 都 要 伙 
计 代 交代 付 。 你 自己 照旧 每 月 五 十 元 零用 ， 之 外 不 准 多 支 一 
文 。 "他 听 了 这 个 话 ， 便 气 得 要 死 ， 说 : “我 又 不 是 犯 了 充军 的 
罪 ， 出 门 出 路 ， 还 要 用 人 监 押 着 ， 我 何苦 去 来 ? ”于 是 就 把 这 
件 事 搁 起 。 谁 知 他 叔父 们 了 他 果然 要 去 引见 ， 早 把 一 切 费 用 汇 
到 北京 去 了 。 遇 了 他 使 气 不 走 ， 只 得 又 去 汇 了 回来 ， 白 白 用 了 
多 少 来 回 汇 费 ， 因 此 更 恼 他 。 他 也 恨 如 切 骨 。 外 面 朋友 送 了 他 
一 个 译名 叫做 “ 失 钥 银 柜 ;。 他 后 来 更 使 性 ， 不 住 在 家 里 ， 在 外 
面 姘 了 一 个 女人 ， 另 外 租 了 房屋 ， 八 面 张罗 的 过 日 子 。 也 亏 他 
不 知 怎样 腾 棚 拐骗 的 过 了 下 来 。 从 外 面 看 ， 他 的 举动 还 是 很 阔 
的 。 今 天 他 忽然 在 聚 丰 园 请 客 ， 我 不 知 为 了 什么 事 ， 向 来 相识 
的 ， 便 去 赴 他 的 席 ， 也 不 过 当 他 寻常 请 几 个 朋友 罢了 。 谁 知 他 
在 前 厅 摆 了 八 桌 。 我 个 莫名 其 妙 ， 为 其 忽然 大 请 客 起 来 ? 一 打 
听 ， 谁 知 他 令 权 前 天 死 了 ， 今 天 盛 验 的 。 他 是 一 个 胞 侄 ， 虽 是 
期 形 不 在 昔 次 ， 然 而 也 应 该 动 点 误 威 ， 帮 着 办 点 形 务 ， 谁 知人 
家 忙 着 写 报 丧 条 时 ， 他 却 一 面 叫 人 去 聚 丰 园 定 厅 ， 一 面 禾 在 旁 
边 写 请 客 帖 子 ， 算 是 他 叔父 死 了 ， 他 开 贺 呢 ! 你 说 气 死人 不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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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 ? 偏偏 他 昨日 送 帖子 来 时 ， 我 又 不 在 家 ， 没有 看 见 知 单 ， 
等 我 晚上 回去 ， 家 人 只 告诉 我 某 人 明日 请 聚 丰 园 ， 我 便 连 帖子 
也 没有 看 ， 冒 冒失 失 的 便 去 了 。 我 虽然 不 曾 见 过 他 那 位 令 叔 ， 
然而 吃 了 这 一 顿 ， 未 免 也 对 他 令 叔 不 住 呢 己 一席话 说 得 人 人 疏 
息 ， 个 个 说 岂 有 此 理 。 

花 锦 楼 忽然 问 道 : “他 开 贺 ， 你 可 曾 送 贺礼 ? ”这 一 问 ， 
问 得 众人 都 笑 了 。 秦 梦 莲 忽然 站 起 来 ， 离 了 座位 ， 对 着 房 门口 
跪 了 下 来 号 头 。 众 人 吃 了 一 吓 ， 连 忙 看 时 ， 原 来 是 他 叫 的 局 秦 
PASE EIT. ARAMA TR. KAR, “要 是 梦 翁 夫人 到 了 ， 
我 们 还 可 讯 他 是 季 常 之 惧 ， 不 然 就 赞 他 是 相 敬 如 宾 ， 然 而 是 个 
贵 相 好 ， 真 是 令 人 不 敢 赞 一 词 了 。? 柴 旗 道 ; “并 且 还 有 一 
说 ， 从 来 同姓 不 婚 ， 又 岂可 以 姓 秦 的 叫 姓 秦 的 局 ?” 伯 葵 道 ;“ 这 
倒 不 要 紧 ， 她 们 从 来 没有 真 姓 的 ， 我 近日 才 知 道 陆 兰 芬 本 来 姓 
赵 ,” 梦 莲 道 ,“ 就 是 真 姓 也 不 要 紧 ， 我 和 她 不 过 杯 酒 之 欢 ， 并 
且 向 来 都 称 以 好 姊 姊 。”( 吴 依 ， 家 人 相称 ， 多 和 冠 以 好 字 ; 如 
PMRAMES, MEARS, KRRLAPRR, FRA 
儿子 之 类 ,所 以 示 亲 热 也 。 ) Pe RI “RA ee AH SK PB 
( 四 字 吴 谚 ) 的 ， 亏 你 做 得 出 来 。” 梦 茵 连忙 站 起 来 ， 垂 了 手 
道 : “是 ， 是 。” 佩 金 怒 道 : “说 着 还 是 那样 ， 还 不 给 我 坐 下 
来 ! ” FSA: “ 遵 命 ， 遵 命 ! ”方才 坐 下 。 紫 旋 道 ,“ 算 
TUR, BEA, MAE AAA Ae A 个 做 戏 ， 酒 也 不 
喝 了 。 梦 莲 道 : “MRR RRP. "ER, BS Hh 
拳 ， 说 道 :“ 先 敬 你 主人 。 "MRE MICS EF AR tr, 
WEA DA: “你 又 要 亲 酒 了 ! OPEC AERA. Fe biti: 
“ 佩 金 ， 你 既 不 许 梦 莲 欠 拳 ， 就 应 该 代 他 害 。 "PAI: “我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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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要 代 他 ? ? 紫 旗 道 : “RARER? OME, LENT 
酒 ， 要 到 我 那里 胡闹 。? 紫 族 道 , “你 怕 他 胡 闲 ,就 应 谱 代 了 他 ， 
不 然 ， 我 还 是 BM. ” MST, MTP, 1k 个 时 
候 ， 名 人 叫 的 局 都 到 齐 了 。 

鲁 缆 园 叫 的 是 陆 兰 者 ， 坐 了 一 坐 就 去 了 。 李 闲 士 中 的 是 朱 
小 兰 ， 又 黑 又 妖 ， 没 蕊 型 会 。 袁 伯 蔡 叫 的 是 朱 宝 林 ， 一 到 了 举 
Ft, BUST CAMERA, MRR AT. (ESM ALE 
IER, ITH ROI A, MIRTH E A. 
SL TRE, BEAM HES. 

SNA, AMIR, RRS. Bett A feb 
MEAT, REFEHRMSM EMBER RA, SI ial 
过 写 好 了 , :向 来 知道 梦 莲 还 有 一 个 叫 条 秀 英 的 ， 便 不 问 他 ， 代 
他 写 了 ， 一 并 发 出 去 。 

过 了 一 会 ， 陆 续 都 到 了 ， 各 人 都 换 了 人 ， AA SITE 
RR, HR, “这 个 法 子 倒 好 ， 真 是 一 客 不 烦 二 主 ， 我 们 
将 来 都 要 学 样 的 。” 剑 湖 笑 道 ,“ 别 的 好 处 没有 ， 就 只 免 了 那 种 
装 乔 吃醋 的 样子 。? 秀 铃 笑 道 , “你 只 管 叫 别 人 ， 谁 和 你 吃 过 本 
来 ? "PREMIERS LAT TRE, WLI. “i MIKE, ATLL AL, BF 
南 地 方 要 是 叫 了 两 个 局 ， 那 可 闹 的 不 得 了 了 。” 紫 旋 道 ，“ 阁 下 
这 回 是 从 济南 来 ? ” 李 闲 士 连忙 看 了 薇 园 一 上限 。 蕉 园 过 忙 道 ; 
“兄弟 六 七 年 前 到 过 济 南 ， 所 以 知道 ， 此 刻 风气 或 者 也 变 了 ， 
亦 未 可 知 。” 

正 说 话 间 ， 莫 地 林 秀 英 到 了 ， 默 默 无 言 ， 向 梦 莲 身 边 坐 
Fo AB Fim, QUE, AKERS PER 
上 狠 命 地 打 了 一 掌 ， 分 明 把 半边 面皮 打 红 了 ， 众 人 了 暗暗 好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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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 THe 7, BARB, WTB < 祭 江 >， 一段 
《 卖 马 ?。 然 后 那 林 秀 英 自己 提起 胡琴 唱 了 一 支 小 调 ,起 身 别 去 。 
佩 金 还 坐 在 那里 ， 一 手 掀 往 了 梦 莲 的 耳 杀 ， 死 命 不 放 。 梦 莲 低 
Bk ADO, BARA, IRIE PRT. BR: 
“whith, Ga THM, fF” Pa: “ 像 你 自然 好 了 ， 头 排 是 
你 ,二 排 也 是 你 。 我 好 端 端的 坐 在 这 里 不 曾 动 ， 倒 又 去 叫 了 。? 
梦 莲 对 剑 湖 道 : “你 何苦 害 我 ? ”一 言 未 了 ， 只 听 得 “ 嘲 ? 的 一 
声 ， 佩 金 又 向 他 呵 边 打 了 一 巴掌 道 : “你 向 来 没有 的 ， 别 人 可 
能 害 你 ? ? 梦 莲 道 , “好 了 ， 算 了 吧 ， 我 的 娘 己 佩 金 伸手 又 是 一 
掌 道 : “我 有 福气 做 你 的 娘 ， 只 怕 你 没 福气 做 小 乌龟 呢 。 ”此 时 
菜 已 上 完 ， 薇 园 叫 盛 稀饭 ， 秀 铃 也 告别 去 了 。 一 时 散 席 。 佩 金 
方才 扭 着 梦 莲 同 去 。 大 家 见 此 情形 ， 都 掩 口 局 局 ， 笑 个 不 了 。 
不 知 佩 金 扭 梦 莲 去 后 ， 是 何 情形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115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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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夕 磁 和 真 悚 慨 两 看 拒 贫 假 贫穷 


却说 紫 旗 宾客 之 后 ， 诸 客 皆 散 ， 自 己 正 要 动身 ， 恰 好 外 面 
送 来 一 张 条 子 ， 却 是 五 少 大 人 的 ， 上 写 着 : “ 即 请 到 陆 兰 芬 处 ， 
有 要 事 面 谈 。” 紫 旋 取 出 表 一 看 ， 时 候 才 十 点 多 钟 ， 俄 延 了 半 
隐 ， 便 坐 了 车 子 ， 径 到 陆 兰 芬 家 。 兰 芬 迎 出 房 门 口 hi: “Hb 
大 人 已 经 去 了 ， 留 下 说 话 ， 请 伊 老 和 爷 明日 到 公馆 里 去 。 Rie 
看 那 情形 。 知道 他 房 里 另外 有 客 ， 便 走 了 出 来 。 

正 想 回去 ， 却 在 路 上 遇见 了 陈 雨 堂 ， 一 把 拉 着 道 : “来 得 
好 ! 来 得 好 ! 我 方才 到 花 锦 楼 处 找 你 ， 说 你 到 陆 兰 芬 家 去 了 ， 
我 就 忙 着 赶 了 来 。" 紫 旋 道 “什么 事 ， 这 等 忙 ?” 雨 堂 道 ,“ 哪 ， 
哪 ， 哪 ! 我 有 一 件 事 和 你 商量 。” 紫 旋 道 “什么 事 ?” 雨 堂 道 ， 
“你 可 知道 今年 的 理子 极 好 ? ” 紫 旋 道 “好 便 怎么 ? ?两 堂 道 ， 
“我 打算 次 点 本 钱 去 收 。 此 刻 有 了 三 百 ， 打 算 和 你 借 三 四 百 ， 
让 我 别处 再 去 张罗 点 ， 做 了 这 一 笔 买卖 。 "此 旗 道 : “我 有 一 句 
极 知己 的 话 ， 不 知 你 可 肯 听 ? PP: “WT, Wr, OR, Yee oF 
的 话 ， 我 是 向 来 信服 的 。 紫 旗 附 到 雨 堂 耳 边 说 道 : “你 如 果 想 
借 钱 ， 拿 两 个 来 换 我 一 个 。“ 雨 堂 道 : “WH, ME, WM, HR, My 
你 ， 你 ， 你 这 个 人 真 ， 真 ， 真 是 ………” 紫 旗 道 : “你 也 不 替 我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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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这 一 向 为 了 应 酬 五 少 大 人 ， 闹 的 筋疲力尽 ， 我 还 想 问 你 
借 呢 ! “两 堂 道 : “My, Mf, My 正 是 ， 我 要 问 你 ， 五 少 大 人 那 
里 ， 不 知 可 能 谋 一 个 差事 ， 可 否 同 我 想 个 法 子 ? PRE: “这 
个 是 要 等 机 会 的 。 像 你 那 种 冒失 举动 是 不 对 的 。” 两 个 人 一 面 
说 话 ， 一 面 从 四 马路 绕 出 大 马路 ， 向 东 而 行 ， 紫 旋 的 包车 在 后 
面 限 着 。 雨 堂 道 “你 此 刻 到 哪里 去 ?” 紫 旋 道 “没有 什么 事 ， 
打算 回去 了 。” 丽 党 道 : “你 又 撒谎 了 ， 你 住 在 山 家 园 的 ， 怎 么 
ASAE? "ASHE: “RULE TIS Zs. PMMA. “好 ， 
好 ， 好 ， 好 阔 ! 鸿 仁 里 是 阔 房 子 啊 ! RABANNE, ” 
紫 旋 不 便 推 托 。 遂 相 将 到 了 鸿 仁 里 。 

入 得 门 来 ， 琴 党 深 深 一 握 道 “初次 ! 初次 ! ” 紫 旋 连 忙 回 
担 ， 分 宾主 坐 下 ， 家 人 送 上 茶 来 。 又 送 上 一 张 片 子 道 :“ 贻 
大 人 到 了 ， 说 是 请 老爷 过 去 谈 谈 。? 两 堂 在 旁 丛 看 了 一 眼 道 ， 
“这 是 张 梅 卿 的 片子 啊 ， 怎 么 又 闹 出 个 赔 大 人 来 ? ? 紫 旋 ae 
“这 是 一 个 南京 候补 道 ， 走 得 很 红 的 ， 人 也 精明 得 很 ， 前 次 到 
Litt, Bete TSR AINA hE I BT, RE TL 
钱 。 这 两 天 想 是 又 来 了 ， 少 不 免 又 要 应 酬 。” 璀 堂 道 , “从 来 不 
曾 昕 见 过 姓 贻 的 ， 这 个 姓 很 少 .? 紫 旗 道 : “他 是 个 旋 A, MY We 
BS, RRS. "ia, BA, “还 不 到 十 二 点 ， 可 要 
去 打 他 一 个 茶 围 ? “两 堂 是 无 所 不 可 的 ， 便 答应 了 。 

出 了 鸿 仁 里 ， 紫 旋 坐 了 包车 ， 雨 党 也 叫 了 一 辆 东洋 车 ， 
Bl THM. TIM AT: “ 伊 老爷 来 了 。 赔 大 人 要 磁 和 ， 
正 愁 没 人 呢 。” 紫 旋 一 面 笑 着 答应 ， 一 面 和 丽 党 走 到 房 里 ， 和 
Wea SAL. HRA, MPAA. FC ak EH. RL 
道 : TEMAS, SPR, Me 一 个 豪爽 之 士 。” 敬 曾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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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了 和 久 仰 。 紫 旋 便 问 : “几时 到 的 ? 公馆 打 在 哪里 ? "ae ue: 
“昨天 才 到 。 暂 时 住 在 长 发 栈 ,” 梅 卿 道 ,“ 此 刻 有 了 三 个 人 了 。 
FE, MAB +, MAMA, "SIE. “RY EAS 
早 了 ， 明 天 再 碰 吧 .” 梅 卿 道 ,“ 贻 大 人 高 兴 今 天 碰 , 你 又 是 几时 
算 起 时 候 早 受 来 了 ?难道 夫人 太太 近来 管 得 凶 么 ? 紫 族 道 : “你 
总 是 这 么 一 大 套 。 此 刻 去 请 客 ， 哪 里 去 请 啊 ?“ 敬 兽 道 : “上 回 
稍 在 一 起 的 萧 志 何 ， 不 知 可 在 上 海 ? “ 紫 旗 道 , “方才 我 们 同 席 ， 
且 去 请 请 他 看 。 ”于 是 写 了 条 子 ， 叫 人 去 请 。 

一 边 是 雨 堂 强 着 贻 大 人 谈天 ， 一 边 是 梅 巍 拉 了 紫 旗 去 说 
话 ， 悄 悄 地 说 道 :; “礼拜 一 又 要 跑马 了 ， 我 一 切 行头 都 没有 。 
方才 向 贻 大 人 透 了 风 ， 他 答应 了 我 三 套 衣服 ， 他 古 才 来 的 ， 有 
了 这 个 ， 不 好 再 说 。 此 刻 缺 少 一 对 珠 花 ， 求 你 代 我 想 个 靶子 ， 
借 一 对 来 用 几 天 ， 等 过 了 跑马 就 还 你 .” 紫 族 道 : “这 个 容易 ， 
我 明 后 日 就 和 你 办 到 。 "IMA. Rita de xb A A eH 
周旋 。 

过 了 一 会 ， 志 何 来 了 ， 彼 此 相 见 ， 梅 卿 便 叫 摆 桌 子 。 志 何 
一 面向 敬 兽 叙 阔 ， 紫 旗 一 面 商 量 磁 多少 一 底 。 梅 卿 道 :“ 贻 
大 人 老 规 矩 ， 是 五 百 元 一 底 起 码 ， 小 了 是 不 碰 的 。” 紫 旗 看 
Bik, SI: “随便 吧 ， 就 五 百 元 底 小 玩 玩 吧 。 "Mh TF 
紫 族 一 把 ， 人 悄悄 道 : “KAM? 我 只 有 借 来 的 三 百 元 在 身边 ， 
万 一 不 够 输 ， 如 何 是 好 ? “ 紫 旗 道 : “不 要 紧 ， 有 我 ， 你 放胆 碰 
ML, "PAE MIE Ti, AAP AME. PRL a Fe TE a 
Woe, Beni, Send, AAT, Ate 
TG. Rae Zia, AAR, LA 
一 回 大 和 ， 点 一 点 筹码 ， 觉 得 非但 不 输 ， 并 且 还 赢 了 点 ， 才 和 觉 

118 


放心 。 谁 知 临 了 局 时 ， 被 志 何 和 了 一 副 四 喜 ， 接 着 敬 普 和 了 两 
副 清 一 色 ， 算 起 帐 来 ， 两 堂 恰恰 输 了 一 底 ， 紫 旗 也 输 了 一 底 
4, HEwMMa- KR, HAREM. RED May 
边 ， 在 小 皮 夹 里 取出 四 张 五 十 元 的 汇丰 钞票 ， 悄 悄 的 塞 给 雨 
堂 。 雨 堂 接 过 ， 背 转 过 来 一 点 ， 无 奈 把 自己 借 来 的 一 张 三 百 元 
十 天 期 的 庄 票 ， 也 拿 了 出 来 ， 凑 在 一 起 交 出 去 。 紫 旋 便 请 志 何 
收 了 。 对 敬 曾 说 道 ，“ 我 的 明日 送 到 ， 想 可 Pod. 7 A ae, 
“笑话 ， 笑 话 ， 这 不 过 消 中 罢 了 。” 此 时 天 已 将 亮 , 各 人 稀饭 
也 不 吃 ， 只 留 下 教 曾 ， 其 余 都 散 了 。 

紫 旋回 去 一 睡 ， 直 到 次 日 一 点 多 钟 才 起 来。 梳洗 已 毕 ， 
吃 些 点 心 ， 便 检点 了 七 百 五 十 元 票子 放 在 身边 ， 先 坐 了 车 子 去 
访 五 少 大 人 ， 谁 知 五 少 大 人 已 经 出 去 了 。 紫 旋 想 了 一 想 ， 便 上 
车 到 一 品 香 去 ， 写 了 几 张 请 客票 发 出 去 。 一 会 儿 志 何 、 两 堂 、 
效 兽 都 来 了 ， 敬 曾 还 带 了 梅 星 同 来 。 紫 旗 便 请 点 菜 ， 又 请 梅 贸 
也 一 起 同 吃 。 一 汤 过 后 ， 紫 旗 取 出 一 卷 票子 来 ， 递 给 敬 曾 道 ; 
“这 是 昨天 的 七 百 五 十 元 ， 请 点 一 点 。? 敬 曾 道 , ORY. RB.” 
一 面 说 ， 一面 接 了 过 去 。 梅 卿 道 ,“ 我 托 你 的 事情 怎样 ?“” 紫 旋 
道 ,“ 你 不 要 性 急 ， 明 天 包 你 办 到 。” 梅 狠 道 ，“ 不 是 我 性 急 , 明 
天 是 礼拜 了 ， 你 可 知道 ? ” 紫 旗 道 : “ 准 定 明天 给 你 办 妥 就 是 
了 。” 于 是 一 行人 谈 谈 说 说 ， 一 面 吃喝 。 

忽然 敬 览 的 家 人 走 了 进来 回 道 ，“ 客 栈 里 来 打 招呼 ， 就 是 
FSIS A RE LIFE, WEAR, MBDA” Be 曾 道 ， 
“那么 你 就 拾 授 起 求 ， 招 呼 他 们 写 大 菜 间 的 票子 。” 那 家 人 答应 
去 了 。 紫 旗 道 , “原来 赦 翁 这 回 是 进 京 , 但 不 知 何以 这 等 急 急 ?2 
敬 曾 道 ; “我 向 来 是 性 急 的 。 这 回 是 去 办 引见 ,还 有 多 少 打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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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更 要 早点 进去 。 "Re: “ABA TR iowa TE TE Hk BE Bb TR 
fT." ME: “Mio? "hi, SHOABRTSM, S 
了 条 子 ， 叫 自己 车 夫 送 往 花 锦 楼 处 知 照 去 了 。 一 会 儿 吃 过 了 ， 
各 人 道谢 走 散 。 

紫 族 走 到 同安 里 ， 又 当面 交代 了 花 锦 楼 ， 写 了 几 张 请 客票 
发 出 去 ， 方才 走 到 览胜 楼 茶馆 ， 寻 着 了 一 个 姓 牛 的 珠宝 护 客 
〈 凡 代 买 代 卖 者 ， 沪 详 谓 之 揣 客 ) 。 这 个 人 也 不 知 他 原名 叫 什 
么 ， 因 为 他 姓 牛 ， 脾 气 又 极 爽 快 粗 率 ， 动 辑 喜 欢 抱 不 平 ， 所 以 
人 家 送 他 一 个 译名 , 叫 “ 和 牛 性 ”, 久 而 和 外 之 ， 把 译名 叫 出 ， 他 的 真 
名 反 没 人 知道 了 。 当 下 正和 两 个 同行 在 那里 评 金品 玉 ， 忽 然 看 
见 柴 族 ， 便 连忙 起 身 招呼 道 ,:“ 啊 哨 哨 ! 紫 翁 是 难得 请 过 来 的 
啊 ! 请 坐 ， 请 坐 。 可 是 要 办 戒指 送 相 好 ?” 紫 旋 也 不 坐 下 ， 便 应 
道 , “ 少 胡 说 。 我 来 找 你 ， 是 托 你 和 弄 一 对 珠 花 ， 明 天 就 要 的 。 
牛 性 道 :“ 是 ， 是 ， 是 ， 明 天 拿 两 对 送 到 公馆 里 去 请 拣 。" 某 旋 
Hi. “这 是 一 个 朋友 托 我 的 ， 你 千 万 不 要 误 事 。 我 已 经 搬 By 
仁 里 去 了 ， 不 要 走 错 了 地 方 。” 牛 性 笑 道 : “ 准 定 明日 十 二 点 钟 
送 到 ， 你 伊 老 爷 几 时 见 我 误 过 事 来 ?” 紫 族 再 嘱托 了 两 句 ， 便 
走 了 。 

这 一 夜 就 在 花 锦 楼 处 吃饭 行 洒 ， 酒 后 紫 旗 亲 送 贻 敬 曾 到 船 
上 ， TAPER, BS Bo 

且说 礼拜 这 一 天 ， 牛 性 果然 十 二 点 钟 时 候 ， 便 送 了 两 对 珠 
花 水 ， 紫 族 拣 了 一 对 合 眼 的 问 价 ， 牛 性 道 ,“ 这 一 对 是 一 千 五 
Asc, PETRA, "Shi: “ 怎 见 得 便 好 眼力 呢 ? ” + 
性 道 : “这 是 人 家 急用 贱 卖 的 ， 这 东西 公 道 价钱 ， 要 值 到 千 六 
七 呢 ， 还 不 是 好 眼力 ?“ 紫 旋 道 “就 留 下 这 一 对 ， 你 过 三 天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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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US, WHE, wm RAGA, RAR, BARA,” 
牛 性 道 , “ 岂 有 此 理 ! 难道 我 的 东西 要 强 卖 的 么 ? ”说 着 ， 又 谈 
了 儿 句 天 ， 合 了 栋 剩 的 一 对 珠 花 自 去 了 。 

紫 族 氮 钛 想起 月 梅 那 里 ， 还 欠 着 二 百 元 ， 不 如 先 去 还 了 ， 
取 回 那 张 官 照 。 于 是 点 了 二 百 元 票子 ， 带 在 身边 ， 先 到 梅 春 里 
去 。 入 得 门 时 ， 谁 知 月 梅 不 在 家 ， 说 是 到 姊妹 人 家 吃 喜 酒 去 
了 。 只 有 月 梅 的 娘 ， 陪 着 五 少 大 人 在 那里 。 紫 旋 道 : “前 日 承 
五 少 大 人 宠 召 ， 当 即 遵 命 到 兰 芬 处 ， 谁 知 趋 记 过 迟 ， 虎 驾 先 
出 。 昨 日 到 公馆 另 见 ， 又 值 公 出 。 不 期 今日 在 此 处 相遇 ， 不 知 
有 何 明 论 ? 五 少 大 人 想 了 一 想 道 : “是 一 件 不 相干 的 事 ， 我 此 
刻 也 忘 了 ， 等 想起 了 再 谈 吧 。? 紫 族 见 月 梅 不 在 ， 五 少 大 人 又 
在 那里 ， 不 便 和 他 娘 交 涉 ， 只 得 敷衍 了 五 少 大 人 一 会 ， 别 了 出 
来 ， 一 双 脚 不 知 不 觉 的 走 到 了 花 锦 楼 处 。 无 非 是 嬉 皮 笑脸 的 六 
了 一 阵 。 花 锦 楼 道 ，“ 明 日 就 跑马 了 ， 我 的 马车 钱 还 没有 昵 ! ” 
紫 旋 道 , “跑马 有 什么 好 看 ， 不 过 出 去 给 人 家 看 看 罢了 。 " 花 锦 
eS, “自然 我 是 要 出 去 吊 膀子 ( 吊 膀子 ， 丑 目 挑逗 之 意 ， 津 
沪 一 带 均 有 此 谚 )， 你 前 天 在 张 梅 狠 家， 一 场 和 就 输 了 七 百 五 ， 
我 此 刻 要 问 你 借 两 块 马 车 钱 ， 还 不 曾 开 口 ， 先 就 推 三 阻 四 了 。?” 
紫 族 道 : “ 奇 了 ! 又 是 哪个 耳 报 神 报 的 信 ? ” 花 锦 楼 道 ; “你 伊 
老爷 是 个 阔 客 ， 哪 个 不 知 ! 一 举 二 动 ， 自 然 有 人 看 见 。” 紫 族 
道 ,“ 你 只 管 去 看 ， 我 代 你 开销 车 钱 便 了 。” 花 锦 楼 道 : “我 不 
要 ， 你 只 给 钱 ， 我 自己 去 。” 紫 旗 无 奈 ， 取 出 那 卷 票子 ， 点 了 
五 十 元 给 他 .。 花 锦 楼 普 见 粗 粗 的 一 卷 钞票 , 便 撒 颖 撒 疾 的 不 依 ， 
一 定 要 了 一 百 元 才 墨 。 

紫 话 又 慷 记 着 那 对 珠 花 ， 便 走 了 出 来 ， 坐 了 车 子 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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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了 车 子 ， 恰 好 碰见 陈 雨 堂 从 里 面 出 来 ， 一 见 了 紫 旗 ， 便 道 
“好 ， 好 ， 好 ， 你 回来 了 ， 我 正 要 找 你 有 要 紧 事 呢 ! ” 紫 旋 道 ， 
“又 是 什么 事 ， 这 等 慌张 ?? 雨 党 说 , “不 , 不 ， 不 ， 是 一 桩 正经 
事 。” 两 个 一 面 说 话 ， 走 了 入 门 ， 只 见 书房 砚台 底下 压 着 一 张 
AT. Wiad: “th, Hh, RAK KR, KBP 条 子 给 你 
呢 ， 你 看 吧 ， 省 得 我 再 说 了 。? 紫 旗 看 时 ， 仍 是 为 收 鞋子 的 事 ， 
要 借 五 百 元 做 本 钱 的 话 。 便 道 :“ 你 总 是 这 等 胡闹 ， 你 何 党 有 

你 不 要 看 得 我 很 阔 ， 我 一 向 都 是 在 这 里 移 东 补 西 ， 
内 里 头 的 亏空 ， 不 能 告诉 你 。” 两 堂 但 然 道 , “我 总 不 信和 你 是 空 
的 。? 紫 旗 道 ; “你 不 必 问 我 空 不 空 ， 我 给 你 一 样 东西 看 ， 你 便 
知道 。? 说 罢 ， 在 抽 展 里 取出 一 个 护 书 ， 打 开 给 两 堂 看 ， 原 来 
是 一 县 十 多 张 当 票 ， 内 中 还 有 一 张 当 九 百 文 的 。 雨 堂 看 得 不 胜 
许 异 ， 搭 负 着 说 道 ; “不 料 紫 旗 果然 是 个 空 架子 。? 紫 旗 还 在 那 
里 一 一 的 翻 给 他 看 ， 一 面 说 道 : “并 且 我 辈 读 书 出 身 ， 身 边 大 
小 总 背 着 一 个 功名 ， 总 要 设法 弄 个 把 差 使 ， 为 什么 要 学 那 市 侩 
行为 ， 与 小 民 争 利 呢 ? ”一 言 未 了 ， 外 面 家 人 引 了 并 志 何 进 
来 ， 此 时 正 是 放 满 一 桌子 的 当 票 ， 都 被 志 何 看 见 了 。 紫 旗 连 忙 
用 言 掩饰 。 不 知 他 如 何 掩饰 得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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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 信 空 次 的 待人 接 物 ， 处 处 不 同 ， 他 对 了 陈 雨 堂 等 莫 ， 
BES, ADT RDAKA, Ie. HES, RRM, 
此 刻 无 意 中 被 志 何 看 见 他 一 大 堆 的 当 票 ， 如 何不 性 悚 ? 论 他 的 
票 ， 自 然 总 是 他 未 捞 着 乔 子 迁 的 四 千 以 前 当下 来 。 这 两 天 又 
TARE ACIS ARGUE, ADB. SH MAS Ae, 
看 见 志 何 进来 ， 一 面 招呼 ， 一 面向 两 堂 递 个 眼色 ， 一 面 让座 ， 
一面 从 容 收拾 那 当 票 ， 仍 旧 登 起 来 压 在 砚台 底下 ， 笑 对 志 何 说 
道 ,“ 我 说 一 个 人 总 不 要 去 嫖 ， 一 犯 了 这 个 字 , 凭 你 飞天 本 事 ， 
总 妥 变 了 冤大头 的 。 你 看 这 一 登 当 票 ， 我 又 逃 不 了 要 冤 一 遭 。 
AGE: “为 什么 呢 ? ” Ai. “方才 到 花 锦 楼 处 坐 了 一 坐 ， 
他 便 赛 给 我 这 一 大 笑 ， 说 明天 要 去 看 跑马 了 ， 他 的 什么 密 行 析 
只 而， 珠 筹 子 啊 ， 珠 抑 发 吓 ， 都 在 这 里 头 ， 要 我 代 他 取 财 ， 你 
WARE? "ARE: “只 要 有 了 这 个 交情 ， 也 不 算 什 么 .三 
个 人 淡 了 一 回 ， 不 觉 天 色 已 晚 ， 丙 堂 蔷 了 先 走 ， 业 旗 送 他 到 门 
口 ， 和 悄悄 地 说 道 ,“ 你 说 难 不 难 ? 我 和 你 是 生 平 第 一 知己 ， 所 
以 尽情 披露 。 却 不 料 被 他 走 了 来 ， 不 得 不 搬 一 个 说 。 我 的 穷 只 
可 为 知已 考 道 ， 又 岂可 叫 他 们 泛泛 交情 的 知道 呢 ?? 雨 堂 是 个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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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人 ， 便 连连 道 是 。 

紫 旗 送 了 雨 堂 出 去 ， 回 身 入 内 招呼 志 何 道 , “天 色 不 早 ， 
我 们 到 一 个 地 方 去 坐 坐 ， 再 到 一 品 香 吃饭 吧 。” 志 何 道 : “上 先 到 
哪里 呢 ? ” 紫 旋 道 ，“ 也 是 一 桩 冤 事 ， 张 梅 媳 明天 看 跑马 ， 缺 少 
一 对 珠 花 ， 要 我 代 她 借 一 对 用 ， 你 想 这 样 东西 到 哪里 去 借 ? 又 
是 个 情 不 可 却 的 事 ， 只 得 拿 内 人 的 一 对 去 给 她 戴 两 天 。? 说 着 ， 
拿 出 珠 花 给 志 何 看 。 志 何 道 , “难得 尊 夫 人 这 等 贤 慧 。” 紫 族 
Sit, “只 骗 她 说 朋友 人 家 借 去 照样 穿 的 ， 哪 便 告诉 她 借 给 梅 
卿 ?” 说 着 ， 袖 了 珠 花 ， 和 志 何 一 同步 行 到 张 梅 卿 处 ， 张 梅 卿 自 
然 是 笑语 承 迎 。 紫 族 取 出 珠 花 ， 递 过 去 。 梅 卿 打开 匣子 看 过 ， 
不 胜 欢喜 ， 嘴 里 不 住 的 千 因 万 谢 。 恰 好 房 里 的 丫头 阿 巧 从 外 面 
走 进来 看 见 了 道 , “MEO, 可 是 伊 老 符 送 的 ?“ 梅 卿 道 ，“ 是 。” 
阿 巧 又 问 紫 旗 道 , “ 伊 老爷 ， 可 是 你 送 的 ? ” 紫 族 道 , “是 借 给 
她 戴 两 天 的 。” 阿 巧 道 : “我 不 信 ， 一 定 是 伊 老爷 送 的 。” 紫 旗 
ROR. MI, “CRE, tb 罢 ， 我 只 有 得 戴 
便 是 了 。 薄 大 人 、 伊 老爷 只 怕 没 吃 晚饭 ， 你 去 拿 笔 砚 来 ， 请 两 
位 点 菜 ， 就 在 这 里 便 饭 吧 。? 紫 族 道 : “不 必 了 ， 我 们 到 一 品 
去 。? 梅 卿 道 , “又 是 谁 请 客 ?? 紫 旋 道 ; “不 是 谁 请 客 ,我 们 两 个 
FMW. PMI, “这 又 何苦? UAE, 
就 在 这 里 吧 。” 紫 族 无 奈 ， 便 随意 点 了 几 样 菜 。 梅 媳 又 交代 阿 
巧 说 ,“ 莱 大 人 、 仇 老 务 都 是 要 吃 外 国 酒 的 ， 拿 折子 去 到 一 品 香 
要 一 瓶 顶 好 的 金 顶 香槟 酒 来 。” 阿 巧 答应 去 了 。 梅 卿 又 追 到 房 
NA, wk 了 两 句 ， 方 才 回来 应 酬 萧 , 伊 二 。 过 了 一 会 ， 酒 
SET, WT, MILA A. ARB, FUR 
了 点 菜 之 外 ， 多 了 一 大 碗 清炖 色 怒 ， 一 小 碗 鸡 粥 燕 帘 。 紫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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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这 未 免 太 费 了 ! 随意 吃 点 饭 ， 何 必 弄 这 个 ? PHF, 
“不 成 敬意 的 ， 请 吧 ! ”于 是 悉 勤 劝 酒 。 二 人 饭 墨 ， 咯 坐 一 会 ， 
便 一 同 出 来 。 

志 何 道 :“ 我 说 张 梅 媳 是 一 个 张 飞 ， 何 以 能 如 此 之 大 名 办 
丹 ， 原 来 应 酮 功夫 极 好 。” 紫 旋 道 ,“ 何 以 见得 她 是 张 飞 We?” 
志 何 道 , “< 三 国 演义 ?话说 ， 张 飞 豹 头 环 眼 ， 声 若 巨 雷 ， 势 如 
奔 马 。 梅 卿 唱 起 来 ， 岂 不 是 声 若 巨 雷 ? 她 那 一 派 行动 ， 说 她 势 
如 奔 马 也 不 宕 枉 。 至 于 她 那 副 尊 容 ， 这 豹 头 环 眼 四 个 字 ， 更 是 
确切 不 移 的 了 。” 紫 旋 笑 道 ，“ 这 未 免 过 于 形容 了 。” 说 罢 大 家 
一 笑 分 散 。 

到 了 次 日 ， 便 是 寅 沪 西 人 赛马 之 期 , 俗话 就 叫 做 “跑马 ?。 
这 三 天 之 中 ， 那 些 看 跑马 的 人 ， 真 是 万 人 空 埠 ， 举 国 车 狂 。 妓 
KW, TAKEDA BbHDE, AAS Sh 
人 在 那 一 边 赛马 ,中 国人 在 这 一 边 赛 怪 现状 ,也 无 暇 细 表 的 了 。 

过 了 这 三 天 之 后 ， 紫 旗 还 没有 起 来 ， 牛 性 便 来 取 珠 花 的 回 
信 ， 毕 在 书房 里 等 候 。 紫 施 起 来 梳洗 ， 牛 性 便 问 回信。 紫 旋 
i: “刚刚 这 两 天 我 在 这 里 看 跑马 ， 没 工夫 去 问 ， 今 天 下 半天 我 
去 问 明白 了 ， 对 的 拿 了 洋 钱 来 ， 不 对 的 侠 了 东西 回来 ， 你 明天 
再 来 取 回 信 吧 。” 牛 性 答应 去 了 。 

紫 旗 挨 至 下 午 ， 一 个 人 独 走 到 张 梅 星 处 ， 梅 星 正 在 那里 梳 
头 呢 ， 见 了 紫 施 ， 便 百般 应 酬 ， 叫 人 去 买点 心 ， 泡 好 茶 ， 嘴 里 
拉 长 拉 短 的 ， 说 前 两 天 看 跑马 ， 谁 的 衣服 新 式 ， 谁 的 马车 讲 
究 ， 直 挨 到 杭 完 了 头 ， 天 色 已 将 入 黑 ， 方 才 起 身 ， 在 衣 橱 里 取 
出 一 个 小 小 红木 拜 茵 ， 用 钥匙 末了 瞳 锁 ， 拿 出 那 一 对 珠 花 的 盒 
子 来 。 紫 旋 看 见 ， 以 为 是 要 还 他 的 了 ， 正 待 起 身 去 拿 ， 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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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 IBF, MBL RH Mb, 自己 却 捧 了 那 珠 
花 盒 子 ， 笑 着 说 道 ; “PES, RU -DR RNIB, +e 
上 ， 我 姊妹 人 家 有 点 喜事 ， 我 要 去 吃 喜酒 ， 这 对 花 今天 再 借 我 
戴 一 天 ， 明 天 再 还 你 ， 不 知 可 使 得 ? ” 紫 旗 未 及 回答 ， 阿 巧 正 
RBS ORINDA, OF DE, WER. “ 咀 呀 ! 这 对 花 原 
KREGER, BWA: ” 梅 卿 忙 向 紫 旋 丢 个 眼色 ， 说 
道 : “ 谁 说 是 借 的 ? 我 不 过 因为 这 是 值 到 一 千 多 的 东西 ， 恐 怕 
伊 老爷 心痛 舍不得 ,故意 和 他 取笑 罢了 。? 紫 旗 听 了 这 话 ， 无 可 
Ziff, HILAR, TA, RGUAET. HIB 
门口 ， 他 又 再 三 叮嘱 ， 明 天 是 要 来 取 的 ， 梅 卿 满口 答应 ， 紫 族 
走 了 出 来 。 

到 得 次 日 ， 牛 性 又 来 了 。 紫 放 不 等 开 口 ， 便 说 道 : “ 那 对 
花 看 是 看 对 了 ， 只 是 价钱 要 有 点 上 沙 。” 牛 性 道 ; “还 多 少 呢 ? ” 
紫 旋 道 “只 还 得 一 千 二 。” 牛 性 道 , “ 唔 ， 这 是 什么 话 ! 快 拿 
出 还 了 我 吧 。?” 紫 旗 道 : “他 说 便 这 等 说 ， 示 西 又 不 肯 还 出 来 ， 
只 怕 还 可 以 望 加 一 点 。” 牛 帐 播 头 道 : “ 远 得 很 呢 ! ? 紫 族 道 : 
“前 路 到 底 要 多 少 ? 你 不 要 当中 赚 的 太 凶 了 。? 牛 性 道 ,* 这 是 什 
么 话 ! 这 东西 若是 落 在 别人 手 里 , 那 是 一 千 七 八 都 会 讨 出 来 的 ， 
就 是 我 拿 给 别人 看 ， 也 少 不 免 要 讨 个 一 千 六 七 。 因 为 你 紫 谷 面 
上 ， 我 说 了 实 价 一 千 五 ， 是 一 个 不 能 少 的 。 此 刻 我 们 老实 再 说 
句 交 油 话 ， 价 钱 是 一 个 不 能 少 的 ， 可 是 卖 了 出 去 ， 我 有 个 九 八 
回 用 ， 五 二 一 、 一 二 ， 我 有 三 十 洋 钱 好 处 ， 这 个 人 情 ， 我 卖 在 
你 伊 老爷 面 上 ， 叫 他 扣 了 ， 只 拿 出 一 千 四 百 七 十 元 来 ， 这 是 最 
老实 的 话 , “再 要 少 了 一 丝 一 毫 ， 紫 岔 你 便 代 我 把 东西 全 了 回来 
吧 。” 紫 旋 道 , “那么 说 ， 我 就 代 你 达到 。 对 就 对 ， 不 对 明天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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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东西 吧 。? 牛 性 道 : “就 是 今天 下 半天 了 吧 ， 何 必 又 要 明天 ? 须 
知 你 这 边 看 不 对 ,还 有 别人 要 看 呢 !? 紫 旗 道 : “还 是 明天 吧 ， 我 
还 有 别 的 事情 ， 哪 里 有 工夫 专 代 你 们 忙 这 个 ?“” 牛 性 作 色 道 . 
“HR, IATA? EMP BRR, DEBI ETT 来 求 
你 的 ， 这 是 什么 话 ? ” 紫 旗 连忙 赔 笑 道 : “失言 ， 失 言 。 我 这 
站 对 那 边 说 的 话 ， 一 时 口 快 ， 在 你 面前 说 了 。 > 咎 性 还 翌 居 的 
说 道 ,，“ 真 正 岂 有 此 理 ! ”说 着 便 站 起 来 要 走 ， 紫 旋 再 三 
坚 约 明 天 ， 生 性 方才 去 了 。 

接着 花 锦 楼 打发 人 来 请 ， 紫 旗 便 去 。 花 锦 楼 觅 着 要 磁 和 ， 
紫 族 只 得 写 条 子 邀 了 三 个 朋友 来 应 酬 他 。 才 碰 了 四 圈 ， 已 经 
是 六 点 多 钟 了 。 紫 旋 有 事 在 心 ， 便 叫 花 锦 楼 代 碰 ， 自 己 走 到 
张 梅 卿 处 讨 珠 花 。 

入 得 门 来 ， 梅 是 正 房 里 有 客 ， 阿 巧 出 来 招呼 到 旁 房 坐 下 。 
等 了 一 会 ， 梅 卿 过 来 ， 阿 巧 便 去 了 。 紫 旋 抬 眼看 时 ， 那 对 珠 花 
早 又 就 在 头 上 了 。 喜 得 左右 无 人 ， 便 悄悄 的 说 要 取 还 的 意思 。 
WE: “ 伊 老翁， 对 不 住 ， 明 天 吧 。 我 此 刻 已 经 插 起 来 了 ， 
忽然 又 除 下 ， 叫 那 边 客人 看 见 难 为 情 。 伊 老翁， 你 是 知道 我 
的 ， 一 生 都 要 撑 穷 架子 ， 你 此 刻 忽 然 拿 了 去 ， 便 连 你 也 不 好 
看 。” 紫 旗 未 及 回答 ， 阿 巧 又 跑 了 来 ， 说 道 :“ 那 边 台面 摆好 
了 。” 梅 鲫 起 身 道 : “对 不 住 ， 请 坐 一 坐 ， 我 到 那 边 招呼 坐席 
去 。” 兹 旋 只 得 放 她 去 了 。 阿 巧 陪 着 坐 了 一 会 ， 没 其 意思 ， 只 
得 起 身 ， 阿 巧 忙 招呼 梅 媳 出 来 相 送 。 紫 旋 又 坚 嘱 明天 不 要 误 
事 ， 一 径 回 到 花 锦 楼 处 ， 闷 闷 不 乐 ， 草 草 终 了 和 局 。 

次 日 一 早 ， 牛 性 又 来 了 。 紫 旋 还 未 起 来 ， 听 得 和 牛 性 来 了 ， 
故意 俄 延 到 十 一 点 多 钟 才 起 来 ， 梳 洗 相 见 。 生 性 等 得 心 焦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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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 一 见 了 便 问 : “事情 怎样 了 ? ” 紫 旋 道 ,“ 你 莫 忙 ， 马 上 还 
尔 东 西 。” 又 问 吃 过 点 心 不 曾 ? 一 面 叫 买点 心 来 吃 ， 一 面 催 着 
要 了 吃 中 饭 。 对 牛 性 说 : “你 不 要 心急 ， 在 我 这 里 吃 过 中 饭 之 后 ， 
你 只 在 这 里 等 一 等 ， 我 马上 去 代 你 取 了 回来 。” 牛 性 没奈何 ， 只 
得 拱 着 自己 的 牛 性 等 他 。 紫 旋 又 扯 东 扯 西 的 和 他 谈天 ， 足 足 到 
了 一 点 半 钟 以 外 ， 方 才 开 出 中 饭 ， 还 备 了 一 壶 酒 ， 请 牛 性 吃 。 
等 酒 饭 吃 完 ， 已 是 两 点 多 钟 。 还 要 等 车 夫 了 吃饭 。 直 俄 延 到 三 点 
钟 ， 牛 性 再 三 相 催 ， 紫 旋 只 得 坐 了 车 到 张 梅 镍 处 。 

只 见 阿 巧 迎 出 来 道 ，“ 已 经 跑马 车 去 了 。” 紫 旋 情 然 ， 不 觉 
随口 问 道 : “为 甚 事 跑马 车 去 ? ” 阿 巧 笑 道 , “ 伊 老爷 真 好 笑 ， 
今天 是 礼拜 六 啊 ! ” 紫 旋 暗 想 , “我 不 难 也 坐 了 马车 赶 到 张 园 ， 
但 是 她 和 倘 使 插 在 头 上 ， 如 何 肯 拔 下 来 还 我 ? 若是 未 带 出 去 ， 又 
如 何 肯 就 回来 取 给 我 呢 ? 牛 性 那 扬 又 坐 在 家 里 ， 这 一 次 回去 ， 
又 拿 什么 话 去 扩 塞 呢 ?? 一 面 盘 筹 打 主意 ， 一 面 退 了 出 来 。 不 由 
自主 的 便 上 了 包车 ， 仍 回 到 炙 仁 里 ， 望 着 自己 门口 ， 倒 有 点 赵 
起 不 前 之 态 。 一 脚 才 跨 进 大 门 ， 恰 好 跟着 一 个 人 递 了 一 封 信 进 
来 ， 紫 旗 接 来 一 看 ， 却 是 鲁 薇 园 的 。 拆 开 看 时 ， 上 写 着 : 


RACE, LHRH, MURA MOA, & 
KHER. HRA, BHDR, MYRK, RHA 
ERP. maw a. 


紫 旋 一 面 看 信 ， 一 面 走 进 客 堂 ， 牛 性 早 迎 了 出 来 ， 问 道 ， 
“ 想 已 取 回 来 了 。 "Rie: “MARI. "RATE: “Te 
本 要 亲 去 拜 望 你 们 老翁， 因为 身子 有 点 不 爽 ， 有 甚 见 教 ， 就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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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 老爷 过 来 吧 。” 那 来 人 答应 去 了 。 

紫 旋 对 生性 道 : “我 方才 代 你 去 讨 东西 ， 谁 知 她 们 又 跑马 
车 去 了 ， 不 曾 遇 见 ， 你 晚上 再 来 ， 我 总 代 你 讨 还 原 物 就 是 了 。 
此 刻 我 有 一 个 朋友 来 坐 ， 这 个 人 是 山东 下 来 的 委员 ， 是 代 山 东 
抚 台 办 万 寿 贡 品 的 ， 马 上 要 来 拜 我 ， 说 不 定 这 里 头 你 可 以 捞 点 
生意 。 你 晚上 八 点 钟 再 来 一 次 ， 顺 便 取 还 原 物 ， 再 听 这 委员 的 
信息 吧 。” 说 罢 ， 又 把 那 封 信 递 给 他 看 。 牛 性 听 说 又 有 生意 可 
望 ， 便 自 去 了 。 

你 道 鲁 薇 园 为 何 忽然 要 来 访 紫 旗 ? 原来 他 那 电报 打 去 之 
后 ， 山 东 抚 台 接着 了 ， 便 交 与 文案 委员 拟 复 ， 恰 恰 的 落 在 田 仰 
方 手 里 。 仰 方 有 意 撩 了 两 日 , 才 拟定 复 稿 , 大 约 说 是 来 电 已 悉 ， 
果 如 所 京 ， 仰 即 相 度 情形 办 理 ， 仍 当 访 查 明确 , 勿 宜 冒 昧 云云 。 
这 明明 是 仰 方 有 意 照 应 子 迁 ， 故 意 说 这 含 胡 说 话 。 

aR Tk, PAAR er SB, BE 明 情节 ， 
A. ERLE: “他 此 刻 皇 皇 然 的 金 矿 局 ， 未 便 就 
提 ， 只 好 先 出 个 传单 去 传 他 来 。 但 是 就 据 阁 下 一 面 之 词 ， 兄 弟 
也 不 便 就 传 。” 蕉 园 不 觉 情 然 问 道 ,，“ 兄 弟 是 奉 了 山东 抚 帅 札 委 
来 查 这 个 案 的 ， 如 何不 便 就 传 呢 ? ”等 贫 道 ,“ 大 凡 出 一 个 传 
单 ， 也 得 批 明 某 人 为 某 事 被 控 ， 方 才 成 个 公事 。 阁 下 虽 奉 委 
而 来 ， 可 奈 兄 弟 却 并 未 奉 委 ， 如 何 便 去 传人 呢 ? ” KAA TER 
然 。 不 知 符 翁 到 底 肯 去 传人 与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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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回 


HERES RE TAR PK 


ARBRE Taree, Re BD. % Bue: 
“阁下 纵 不 具 襄 单 ， 也 要 先 写 一 封 信 来 ， 兄 弟 才 好 动 公 事 啊 。” 
蕉 园 只 得 回去 ， 备 了 一 封 信 。 那 几 天 恰好 遇 了 西 人 赛马 ， 早 堂 
会 讯 ， 因 有 西国 领事 在 内 ， 照 西 例 停止 ， 那 中 国 官 及 一 班 吏 簿 
fii, Wi RELA. Buse TMA, MERA 
出 去 。 差 役 拿 了 传单 ， 走 到 福 仁 里 ， 找 不 出 一 个 金 矿 局 ， 就 去 
TAS. CRESS TTR RARE. 

ReKABH, RMEALATERSCHAE, AOA 
ED RD FA OB BST, Re — ma A eS. Th 
道 ; “莫非 伊 紫 旗 住 在 这 里 ? BAAN] — a? PPA: 
“不 好 , 倘 使 问 了 不 是 的 ， 有 甚 意思 ? 不 如 回去 写 封 信 来 给 他 ， 
龙 的 国 好 ， 倘 使 不 是 的 ， 也 无 非 是 送信 人 误 送 的 屏 了。” 薇 园 
依 言 ， 便 一 同 回去 商量 ， 写 了 这 封 信 ， 叫 出 店 的 送 去 ， 不 料 果 
然 得 了 紫 旋 的 回话 。 

phd, “DAR Att. ALF EAB BET 朋友 ， 此 刻 
金 矿 局 搬 走 了 ， 人 又 住 在 那里 ， 他 们 一 定 是 狼 狐 为 奸 的 。 我 们 
此 肇 且 去 看 看 他 是 何等 情形 ， 不 免 在 他 身上 追 出 子 迁 来 。 闲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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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BA, FEAT, Rh. "BB LA 
A, EDS CBA 

REE, MOE, MA. AMRF AST 
FBI I Te 紫 全 又 是 几时 乔迁 过 来 ?” 紫 旗 道 : “ 子 迁 前 
一 向 接 了 广东 一 个 电报 ， 说 那 边 有 人 愿 附 大 股 ， 就 匆匆 的 动员 
去 了 ， 说 到 那 边 再 设 局 招股 。 曾 经 交 代 过 说 ， 倘 使 薇 贫 要 交 
股 银 ， 可 交 到 汇丰 里 去 ， 由 兄弟 照 过 收 条 ， 写 信 到 那 边 ， 就 可 
以 寄 股 票 来 。 兄 弟 近来 事情 很 忙 ， 不 曾 过 去 知 照 。” 花 园 道 : 
“ 子 贫 到 广东 ， 那 矿 局 设 在 哪里 ? 可 曾 知道 ? ” 紫 旗 道 : “这 倒 
术 痊 说 起 ， 大 约 不 能 一定。 等 他 在 那 边 找 定 了 地 方 ， 自 然 有 
(OR. Abi: “阁下 和 子 倪 想 是 同 在 一 起 办 事 的 ， 所 以 诸 事 
都 和 了 阁下 。” 紫 旋 道 “并 不 同 在 一 起 。 兄 弟 和 他 从 前 并 不 相 
识 ， 电 因为 到 这 里 附 股 ， 才 彼此 认得 。” 闲 士 道 ,“ 不 知 阁 下 
认 了 多 少 股 ?” 紫 施 道 :“ 见 弟 是 有 限 得 很 ， 不 过 二 百 股 。 不 知 
币 仿 到 底 认 五 百 ， 或 是 一 千 ? 商量 定 了 没有 ? "Mm, “一 千 
US, EADY, RPLABEM-LIFFOMAM, 728K 
(ih. “SRRACERAR TAGE, “这 个 便 是 兄弟 也 没有 见 过 。 这 招 
股 欧 大 事 ， 又 在 这 承平 世界 ， 青 天 白 日 之 下 ， 不 见得 有 甚 靠 不 
住 吧 ? ? 闲 士 道 : “我 们 就 是 怕 的 这 一 着 ， 所 以 迟 迟 未 交 股 银 。 
打算 碍 -- 查 清楚 再 来 。? 紫 旋 摇 头 带 笑 道 : “不 见得 ， 倘 有 甚 舍 
不 住 ， 兄 弟 的 一 万 金 就 不 愤 而 飞 的 了 。? 闲 士 拉 了 蕉 园 到 一 边 ， 
悄悄 说 道 ,“ 照 这 样 说 ， 他 也 在 被 骗 之 列 的 了 。 我 们 何不 也 将 
实情 告诉 了 他 ， 等 他 好 才 我 们 一 避 之 力 ?“” 蕉 园 道 “这 一 着 且 
慢 ， 我 看 他 总 是 一 类 的 。” 闲 士 说 ; “如 此 说 ， 我 们 一 时 又 不 能 
和 他 破 险 ， 俏 使 翻 了 哈 下 来 ， 我 们 此 地 拿 不 着 凭据 办 他 ， 他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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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 给 乔 子 迁 , 从 此 永 不 露脸 ， 你 的 公事 更 难 办 了 。 故园 道 
“ 且 过 两 天 再 说 。 "于 是 又 回 过 来 和 紫 旗 谈 天 。 

紫 旗 此 时 已 电 人 到 大 马路 状元 楼 去 叫 了 一 桌 药 来 预备 留 
饭 。 当 下 便 对 二 人 说 道 ,“ 二 位 恕 我 简 慢 ， 不 曾 备 得 帖子 ， 今 
Rise TRA. "Pb: “这 个 不 敢 .? 闲 士 道 :“ 改 天 吧 。 
紫 话 道 “今日 务 乞 赏 光 ， 兄 弟 已 经 预备 下 了 ， 务 望 届 驾 。” 二 
人 只 得 留 下 。 

紫 旗 又 取 了 几 张 片子 ， 叫 家 人 去 请 客 。 一 会 儿 ， 袁 伯 获 、 
REE. WE, RRA, BRA. Rie 
花 锦 楼 叫 来 了 ， 又 央 及 各 人 了 叫 局 ， 发 去 局 条 , 便 让 坐席 。 席 间 ， 
紫 旗 还 说 了 多 少 招 远 金 矿 的 好 处 :“ 子 迁 这 回 到 广东 招股 ， 那 
边 是 个 富 地 ， 不 难 就 招 足 了 ， 将 来 兄弟 也 要 仰 仗 薇 合 的 福 庇 
Wel ”众人 也 有 随 声 附和 的 ， 说 得 薇 园 心中 没 了 主意 ， 究 不 知 
他 是 什么 葫芦 卖 什 么 药 。 闲 谈 片 时 ， 各 人 叫 的 局 陆续 来 到 。 

BRKT, RAR RHR, WOMBLE. ARE 
起 身 让 座 道 ; “不 嫌 残 席 ， 请 吃 一 杯 。? 一 面 叫 家 人 添 个 座位 上 
来 。 牛 性 坐 下 ,看 看 席 上 多 是 熟人 , 便 连 李 闲 士 也 是 向 来 相识 ， 
只 有 蔽 园 不 曾 会 过 ， 便 请 教 过 贵 姓 台 甫 。 紫 旋 恐 怕 他 说 穿 了 山 
东 委 员 办 贡品 的 话 ， 连 忙 叫 乌 酒 ， 了 又 亲自 让 菜 , 胡 乱 忙 了 一 阵 ， 
牛 性 忍耐 不 住 ， 便 拉 紫 旋 到 一 边 ， 问 他 的 珠 花 。 紫 旋 道 : 
“你 看 ， 我 此 刻 如 何 得 空 ? 等 明日 吧 ， 明 日 准 不 误 你 事 便 了 。” 
牛 性 发 急 道 : “你 便 这 样 从 容 ,须知 别人 急 的 要 死 , 在 什么 地 方 ， 
是 谁 人 拿 去 的 ， 请 你 写 个 条 子 交 给 我 ， 等 我 自己 去 取 吧 ! ” 紫 
旗 暗 想 : “看 梅 卿 的 神情 ， 分 明 是 要 埋没 了 我 的 东西 。 我 自己 
昌 然 讨 得 回来 ， 也 不 免 大 费 手脚 ， 不 如 而 和 牛 性 自己 去 取 ， 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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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难为 情 ， 就 还 了 他 也 不 定 。? 想 罢 ， 便 对 牛 性 说 道 :“ 我 此 刻 
老实 对 你 说 吧 ， 那 对 花 本 来 是 我 一 个 舍 亲 要 买 ， 我 那天 拿 去 给 
使 亲 看 过 ， 嫌 价钱 大 ， 便 交还 给 我 。 我 正 要 拿 去 还 你 ， 偏 偏 
遇 了 个 朋友 ， 要 去 打 茶 围 ， 我 便 陪 他 到 张 梅 卿 那里 去 ， 被 梅 卿 
看 见 了 ,说 有 客人 肯 代 她 买 , 要 我 留 下 看 看 ， 这 一 留 便 留 到 今 
天 ， 你 车 是 性 急 等 不 得 ， 你 就 自己 去 讨 便 了 ， 好 在 梅 卿 你 也 认 
得 的 。” 牛 性 听 说 ， 便 道 : “ 怪 不 得 呢 ! 你 屡次 搞 塞 我 ， 这 是 
你 拿 去 的 ， 还 是 你 去 讨 回来 ， 我 不 去 。” 紫 旋 道 “那么 你 不 要 
性 急 。” 牛 性 道 “ 我 此 刻 知道 了 着 落 ,， 倒 不 HEAT.” OR i. 
道 : “那么 还 请 吃 酒吧 。” 于 是 二 人 重新 入 席 ， 与 众人 酬 错 ， 直 
到 酒 阑 灯 籽 ， 方 才 各 散 。 紫 放送 去 众 客 之 后 ， 便 独自 一 个 溜 到 ， 
花 锦 楼 处 不 提 。 

且说 牛 性 吃 了 几 杯 ， 有 了 酒 意 ， 瞳 想 : “ae, 拿 我 的 
东西 去 做 人 情 ， 说 什么 亲 臧 要 买 ， 怕 不 是 跑马 那 两 天 梅 币 缺 了 
插 戴 ， 他 从 中 做 这 个 手脚 ， 且 待 我 到 梅 狠 处 看 看 ， 是 如 何 情 
形 ?” 想 轻 ， 便 走 到 梅 狠 家 来 。 正 房 里 有 人 磁 和 ， 阿 巧 招呼 到 旁 
房 坐 下 。 牛 性 气喘 吁 吁 的 道 :; “你 家 SEAR DE ( 上 海 高 等 妓女 通 
称 先生 ) ? “ 阿 巧 道 :“ 在 房间 里 。” 牛 性 道 : “请 她 过 来 ， 我 有 - 
话说 。” 阿 巧 答 应 了 ， 却 不 动身 。 咎 性 酒量 本 来 不 济 ， 多 吃 了 
几 杯 ， 已 有 了 酒 意 ， 再 是 从 大 马路 走 到 四 马路 ， 受 了 点 风 ， 那 
笨 气 越发 上 来 了 ， 所 以 气喘 吁 吁 地 ， 说 话 也 不 成 片段 了 。 歇 了 
一 会 ， 略 觉 好 些 。 梅 巍 从 正 房 里 走 了 过 来 ， 牛 性 抬 眼 看 时 ， 那 
对 珠 花 端 端正 正 插 在 里 旁 ， 便 率 然 问 道 : “你 那 对 珠 花 还 要 不 
BE? "PII: “为 黄 不 要 ? 不 要 便 怎样 ?大 约 你 又 想 扩 了 ? ” 
牛 性 道 ; “这 是 我 的 东西 。 伊 此 旗 向 我 要 求 ， 说 是 他 的 亲戚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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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 不 料 被 你 留 下 ， 多 日 不 还 。 方 才 是 紫 族 叫 我 自己 来 讨 的 。” 
HEMI. “后 性， 今天 只 怕 是 吃 醉 了 ? 在 这 里 说 乱 话 。” 牛 性 
i, “我 不 曾 醇 ， 你 不 还 我 ， 我 便 去 报 好 捕 房 ， 叫 包 打听 ( 沪 
俗称 侦探 之 名 词 ) 来 向 你 讨 。” 梅 狠 亏 然 道 ,“ 牛 性 ， 你 到 底 说 
的 是 什么 话 ? 伊 紫 浇 ， 他 和 我 有 什么 交情 ， 送 我 这 对 珠 TE? 
那天 送 来 时 ， 我 家 阿 巧 也 在 旁 看 见 的 ， 还 代 我 说 了 多 少 次 澳 。 
阿 巧 是 我 家 的 人 ， 不 便 做 证 ， 紫 族 还 带 了 薄 志 何 落 大 人 - -起 来 
的 ， 菇 大 人 也 了 眼看 着 柴 施 送 给 我 ， 也 听 着 他 道谢 。 我 还 伯 生 受 
了 他 这 贵重 东西 不 当 ， 格 外 备 了 燕 起 请 他 们 吃 夜 饭 。 英 觉 你 去 
叫 包 打 昕 ， 就 是 吃 外 国 官司 告 御 状 ,我 也 有 再说 。” 一 巾 抢 和 
把 牛 性 的 酒 也 吓 配 了 ， 举 遇 无 言 ， 慢 慢 地 问 道 “可 真是 此 演说 
送 你 的 么 ?“ 梅 几 冷 笑 道 ， “我 们 当 娼 ， 卖 皮 卖 肉 ， 不 食 吕 永 
西 , 为 着 什么 来 ? 真 也 要 真 ， 不 真 也 要 真 的 了 。? 说 要 ， 自 司 正 
房 里 去 。 牛 性 白白 受 了 一 场 没 趣 , 只 得 走 回 家 梦 他 的 黄 深 去 了 

且说 紫 旋 是 夜 住 在 花 锁 楼 家 ， 直 到 次 日 十 二 点 钟 才 忆 米 。 
梳洗 吃 点 心 ， 徘 徊 一 会 ， 不 觉 又 是 两 点 多 钟 。 到 底 心中 情 记 那 
HORI, CLES. MTD 出 房 门口 ,说 是 : “先生 又 跑 
马车 去 了 ， 房 里 是 昨夜 碰 和 的 客人 ， 磁 到 天 亮 才 睡 ， 还 没有 起 
来 ?又 告诉 他 昨夜 牛 性 来 讨 珠 花 ， 被 我 家 先生 如 此 这 般 的 - 屯 
HOLT. RM VTE, KR, BMRA, MPT 
Ke 

BED SA, ob LATIN RET RZ ES Be BS Be 
是 得 了 山东 回电 了 ， 不 知 他 如 何 办 法 ?昨天 明明 是 来 探 我 虚实 ， 
区 耐 他 不 吐 真言 。 左 思 右 想 ， 无 法 可 施 。 色 然 眉 头 一 然 ， 计 上 
WK, Invik, BIL, RAHAT, AB, L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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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到 三 万 虽 茶 楼 上 去 。 

BORSA SARE LARA A 聚集 之 所 ， 
WASEB BCR, AT MH. MAMA. Aik ak Bi 
WY, xeSNPE LL, D-RAM ARIE, AMS PR” 
Ni, FPRUS GSA" Ag, BET“ Ea. SAH 笑 着 招 
呼 ， 一 面 故 意 绕 行 了 一 这。 众人 便 和 争 着 让 座 。 紫 旋 道 “我 
eA FR. MRAM: “KBAR, we ee 
ABA, TAGE AA. ” SERRE EAR TE , 笑 问 道 :“ 今 天 有 什么 
好 新 闻 ? ?” 众 人道; “我 们 所 访 的 ， 都 不 过 是 公堂 案 ， 捕 房 琐 
事 ， 哪 里 有 什么 好 新 闻 。? 紫 旗 道 :“ 你 们 一 天 到 晚 在 这 里 空 
坐 ， 哪里 有 什么 好 新 闻 ? ”众人 道 ,“ 你 老 先 生 有 其 好 新 闻 ， 
Tes Pale. Ba: “有 一 个 乔 某 , 冒充 了 山东 金 矿 局 总 办 ， 
在 这 里 招 播 撞 骗 ， 被 山东 那 边 知道 了 ， 派 了 委员 来 查 办 ， 谁 
知 这 乔 某 已 经 先 自 逃避 了 ， 这 不 是 一 段 绝 好 的 新 闻 么 ?众人 问 
道 : “这 委员 姓 什 么 呢 ? ” 紫 旗 道 :“ 这 个 倒 不 甚 了 了 ， 你 们 到 
新 衙门 去 一 打听 会 审 公 堂 俗称 新 衙门 ) ， 自 然 知 道 了.” 说 
Bt, aK. KRAZE, BA-TUBH, WEA, 
房 科 里 、 门 房 里 , 差 房 里 ， 到 处 去 问 了 个 备 细 来 了 。 

且说 紫 族 种 下 了 这 个 根子 ， 便 信步 回 到 公馆 里 ， 只 见 牛 性 
CLAS Tie et ES 紫 族 故意 把 脸 一 沉 ， 现 出 她 色 道 : “你 倒 又 
HT: ”后 性 许 异 道 : “你 东西 设 还 我 ， 我 怎么 不 来 ? "SHEE 
fai, “RHA? RAT. "PPE: “这 是 什么 话 ? ” 紫 旗 道 : 
“什么 话 ? MACHT DRM! 我 昨夜 叫 你 自己 去 讨 时 ， 
is 又 不 去 ; 你 如 果 肯 去 ， 我 自然 教 你 一 个 讨 回 的 沙子 。 及 至 后 

2， 你 又 私自 去 了 ， 并 不 商 之 于 我 ， 白 去 讨 一 场 没 趣 ， 非 但 东 
13% 


ES ABR, phe TERM. MACETRA, WT 
设 趣 ， 这 是 你 自作 自 受 ， 与 我 无 干 ， 却 害 我 背 了 个 冤大头 的 名 
目 。 你 看 我 十 多 年 老 上 海 ， 何 尝 有 过 整 千 整 百 的 东西 送 过 姨 子 
来 ? ”和牛 性 道 ,“ 你 送 过 没 送 过 ， 我 不 知道 。 这 对 珠 花 你 拿 去 
:的 ， 你 还 去 拿 来 还 我 。” 紫 族 道 “好 轻松 的 话 ! 我 本 来 没有 回 
你 说 拿 不 回来 的 ， 你 自己 却 跑 去 ， 什 么 巡捕 房 、 包 打听 的 一 阵 
胡闹 ， 闹 出 了 她 那 什么 口 口 交 情 来 ,一 句 坐 猴 了 , 叫 我 怎样 再 去 
拿 ? 你 自己 做 坏 了 ， 却 还 来 找 我 ! 你 此 刻 已 经 知道 在 她 那里 ， 
你 便 自 己 去 讨 吧 ， 我 是 撒手 不 管 的 了 。?” 牛 性 道 : “我 倒 不 相 
信 ， 就 这 样 可 以 白 赖 了 。” 紫 旋 把 桌子 一 拍 道 : “tt AMA 
赖 ? 我 白 赖 过 谁 来 ? 不 怪 你 自己 弄 坏 了 事 ， 还 要 派 我 白 赖 。 我 
就 白 赖 了 你 ， 你 又 去 报 巡 捕 房 ， 叫 包 打 昕 吧 ! "PEDERI, 
“你 敢 赖 一 赖 ， 我 自然 对 不 住 ， 要 巡捕 房 叫 包 打 听 的 了。” 两 
个 对 驾 得 声音 很 高 ， 便 走 过 两 个 家 人 来 ， 做 好 做 歹 ， 把 牛 性 劝 
走 了 ， 临 走 还 骂 个 不 体 。 紫 旋 径 自 干 笑 . 忽 报 鲁 薇 园 到 了 , 紫 族 
-连忙 叫 “请 。 "不知 薇 园 来 有 何事 故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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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行 藏 有 心 行 诈 术 FREY BRA 


且说 鲁 薇 园 在 紫 旋 处 吃 了 酒 回去 ， 因 为 打听 不 出 伊 紫 旗 的 、 
真 话 ， 当 晚 和 李 闲 士 商 量 ， 要 条 士 暂 供 二 万 五 千 银子 ， 送 
入 汇丰 ， 取 一 个 存折 ， 作 为 五 百 股 ， 先 交 了 一 半 的 股 银 ， 送 给 
紫 族 ， 看 他 收 不 收 。 他 若是 收 了 ， 便 是 子 迁 一 党 的 ， 就 去 告 
他 ， 在 他 身上 要 交 出 子 迁 来 。 闲 士 道 : “这 倒 使 得 。 只 是 明日 
是 礼拜 ， 要 后 日 办 了 。” 

到 了 次 日 ， 闲 着 没事 ， 闲 士 又 有 正事 到 外 面 去 了 ， 所 以 敏 
园 一 个 人 走 了 来 ， 要 探 紫 旋 口 气 。 紫 旋 接 着 ， 便 是 天 花 乱 坠 的 
一 片 闲谈 。 说 话 中 间 ， 仍 然 是 办 金 矿 有 如 何 好 处 ， 这 股票 将 
来 一 定 要 值 到 若干 倍 和 的 ， 可 惜 兄 弟 力量 浅 ， 只 认得 一 百 股 。 花 
园 道 “兄弟 的 五 百 股 ， 打 算 先 交 一 半 ， 明 日 便 送 来 ， 紫 俩 代 
收 ， 不 知 可 使 得 ?” 紫 旋 瞳 瞳 好 笑 ， 想 道 ,“ 他 当 我 是 三 岁 小 孩 
子 呢 ! 天 下 哪里 有 这 般 容 易 相信 人 家 的 道理 ， 且 等 我 做 和 弄 他 . 
一 做 和 弄 。? 想 罢 ， 道 : “这 个 且 商 量 起 来 看 。 乔 子 仿 虽 不 曾 交 代 
Wai, AMAT, BHR, AEH, ea thee, 
或 者 简直 存在 这 里 ， 等 他 回 山 东 时 ， 一 起 带 去 更 好 。 但 不 知 那 . 
一 半 几 时 可 交 ? 据 兄弟 看 来 ， 还 是 一 起 交 的 好 ， 他 那 章 程 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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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交 足 的 ， 另 外 有 利益 呢 。? 薇 园 道 : “AME, WIR, FH 
不 定 也 一 回 交 足 了 。?” 说 要 ， 便 辞 了 回来 。 和 闲 士 商量 ， 明 日 
礼拜 一 ， 准 定 照 办 。 

且说 紫 旋 送 殴 园 去 后 ， 天 色 已 晚 ， 就 走 到 张 梅 币 处 ， 告 诉 
她 如 此 如 此 。 梅 鲫 大 喜 ， 又 交代 阿 巧 及 房 中 粗 使 的 老 妈 子 、 站 
Sk, MAMA. MINN THK, BAM, Away 
相 陪 。 吃 过 之 后 ， 再 谈 了 一 会 ， 方 才 别 去 。 临 去 又 叮嘱 一 番 ， 
说 道 ; “不 是 我 心 狠 , 实 在 他 太 可 恶 了 。? 说 罢 便 走 到 花 饥 楼 处 
不 提 。 

且说 薇 园 得 了 紫 旗 肯 收银 的 话 ， 便 信 这 一 定 是 子 迁 -党 ， 
到 了 次 日 九 点 钟 后 ， 央 及 闲 士 向 庄 上 划 了 二 万 五 千 银子 ， 一 同 
到 汇丰 去 ， 用 和 鲁 发 园 的 名 字 存 了 。 取 了 存折 ， 便 一 径 到 鸿 仁 里 
寻 紫 族 ， 谁 知 他 家 人 说 , “MERA. ” 闲 士 道 : “在 哪里 
过 的 夜 ， 你 们 可 知道 ? ”家 人 道 ; “往常 不 回来 ， 无 非 住 在 花 
锦 楼 那里 ， 昨 夜 是 不 是 ， 可 不 Bw, PPB. “那么 我 们 
在 这 里 等 他 ， 你 们 打发 人 去 请 他 回来 。” 家 人 答应 了 ， 果 然 请 
Tit, SRE. 

Re, RAENF RUMI HATER, 
“这 是 五 百 股 的 一 半 ， 请 紫 翁 代 收 了 。? 紫 旗 连 忙 推 住 不 接 道 : 
“RRB. RAKE, REA 有 轻易 代 人 收 存 二 
三 万 银子 的 道理 ? 并 且 他 临 走时 , 那 收 单 股 单 也 不 曾 留 下 一 张 ， 
兄弟 收 了 下 来 ， 又 拿 什么 出 立 收 据 呢 ? ”和 蕉 园 再 三 叫 收 ， 紫 
旗 再 三 不 肯 ， 只 得 罢了 。 

说 话 之 间 ， 家 人 送 进来 三 四 张 新 闻 纸 , 紫 旋 随 手 取 过 一 张 ， 
略 略 看 了 儿 条 题 月 ， 便 抽出 第 二 张 来 看 ， 故 意 装 作 失 惊 打 怪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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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 道 : “ 呀 ! 这 是 什么 话 呀 ， 这 是 什 Bh Ha, A, 
二 位 看 见 了 没有 ? ?说 罢 ， 递 了 过 来 , 指 给 二 人 看 。 二 人 举目 看 ， 
是 上 面 载 了 一 条 本 埠 新 闻 道 : 


乔 某 冒充 山东 金 矿 局 总 办 ， 在 大 马路 鸿 仁 里 设 局 
证 收 股 分 ， 事 为 山东 抚 帅 所 闻 ， 特 委 重 敬 园 太守 未 沪 
me ATAP SR, AER, RARE, HRA 
SH, BRAGA, 7K, RAR 
得 照 复 。 不 知 如 何 了 结 也 ? 


看 官 ， 难 道 那 鲁 、 李 二 人 ， 就 不 曾 看 过 新 闻 纸 么 ? 借 大 的 
丰盛 祥 金 店 ， 难 道 不 看 新 闻 纸 的 么 ? 为 什 他 二 人 直到 此 时 ， 被 
柴 旋 指 点 才 看 见 呢 ? 不 知 凡 是 看 新 闻 纸 的 人 ， 无 非 看 看 第 一 张 
几 条 专电 及 紧要 新 闻 罢了 。 那 第 二 张 以 后 的 各 省 新 闻 ， 本 坊 新 
闻 , 除 非 认 真 闲 暇 无 事 , 才 拿 它 当 闲 书 小 说 看 看 ， 有 事 关心 的 ， 
或 者 看 看 本 雹 新 闻 。 那 鲁 李 二 人 一 早起 来 ， 便 忙 着 办 这 件 事 ， 
又 无 关心 的 事 体 ， 如 何 看 得 着 这 本 起 新 闻 呢 9 表白 出 来 ， 免 得 
看 官 们 说 是 我 著 书 的 漏洞 。 至 于 伊 紫 旗 ， 他 是 前 一 天 预 种 下 根 
子 的 ,所 以 有 心 检 出 来 看 。 上 回 书 中 , 先 已 表明 ， 不 必 多 车 了 。 

AURA, REGRET RS, TRE. 
i, “外面 怎 么 就 知道 了 ?” 闲 士 也 不 知 所 对 。 回 眼看 柴 施 时 ， 
他 却 在 那里 装 得 日 定 口 朱 的 样子 ， 在 那里 出 神 。 过 了 好 一 会 ， 
方才 说 出 话 来 道 :“ 不 料 我 伊 紫 旋 一 生 自 负 精 明 ， 今 日 落 了 个 
骗局 ! 徐 伍 ， 你 既是 来 查 这 件 事 的 ， 我 们 初 见 时 为 其 不 说 起 ? 
车 是 兄弟 早点 知道 ， 就 可 以 设法 英 留 住 他 了 。” 稚 园 道 “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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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连日 也 在 这 里 包 悔 ， 电 京 已 经 去 了 ， 上 头 复 电 也 来 了 ， 他 
却 逃 去 了 ， 叫 兄弟 如 何 销 差 呢 ? “ 紫 旗 呆 着 脸 道 :“ 兄 弟 凭 空 去 
了 一 万 ， 这 又 如 何 说 法 ?“ 闲 士 道 :“ 你 二 位 此 刻 不 必 着 急 ， 且 
商量 个 善 法 看 .” 紫 族 又 呆 着 脸 道 :“ 一 万 银子 ， 别 人 或 者 不 在 
IRA, 在 我 可 是 身家 性 命 的 了 。 " 闲 士 见 他 所 问 非 所 答 ， 怕 他 是 
急 坏 了 的 ， 便 拉 了 蕉 园 一 把 ， 一 同 辞 了 出 来 。 紫 旗 也 只 呆 呆 
看 着 ， 并 不 相 送 。 
等 他 二 人 出 了 大 门 ， 才 哈哈 大 笑 道 :“ 好 奴 才 ! a 子 ! 

要 拿 当 来 给 我 上 呢 ! 且 叫 你 试 试 我 的 手段 , "wR, IEA A, 

忽然 牛 性 又 来 了 ， 对 着 紫 旗 深 深 一 拇 道 :“ 伊 RS) 伊 老爷 ! 

昨天 算 我 不 是 ， 望 你 海 洱 。 解 铃 还 仗 系 铃 人 ， 珠 花 是 你 拿 去 ， 

求 你 还 代 我 拿 了 回来 ， 我 好 好 的 谢 你 。” 紫 旋 也 深 深 一 指 道 ， 

“ 牛 先生 ! 牛 老爷 ! 昨天 算 我 不 是 ， 望 你 海 涵 。 解 铃 还 会 系 铃 
人 ， 那 二 口 交情 四 个 字 ， 是 你 代 我 车 出 来 的 ， 求 你 去 代 我 洗刷 
了 吧 。 我 在 上 海 十 多年， 年 年 吃 花 酒 碰 和 ， 可 是 守 身 如 玉 
的 ;一旦 栽 上 我 这 个 名 气 ， 实 在 有 点 难过 。” 和 牛 性 道 ,“ 算 了 ， 

是 我 的 不 是 ， 伊 紫 翁 ! PET a, Per TRUE. HMR 
不 替 我 设法 , 叫 我 拿 什么 去 赔 ?你 只 当做 好 事 吧 。”? 紫 旗 道 : “这 
个 哪里 有 法 可 设 ? 除非 还 是 你 的 巡捕 房 、 包 打听 之 一 法 ， 不 是 
如 此 硬 讨 ， 她 哪里 肯 拿 出 来 ?“ 牛 性 道 : “和 如此， 我 便 去 报 巡 捕 
房 。 紫 旗 道 :“ 你 怎样 报 法 ? ”和 牛 性 道 ,“ 自 然 要 先 请 教 过 你 。” 
紫 旋 道 “这 也 无 所 用 其 请 教 ， 你 只 不 要 再 牵涉 我 便 了 。” 和 牛 性 
道 ,“ 不 牵涉 你 ， 说 那个 过 付 给 她 的 呢 ?” 紫 旋 道 “你 自己 是 个 
珠宝 搞 客 ， 难 道 不 能 交 给 她 的 么 ? ” 牛 性 想 了 一 想 ， 没 奈何 ， 

只 得 自己 到 近 捕 房 去 告 ， 只 说 张 梅 卿 说 是 要 买 珠 花 ， 自 己 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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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珠 花 交 给 她 ， 不 料 她 捕 住 不 还 ， 求 派 个 包 打 听 去 代为 讨 回 。 
原来 巡捕 房 遇 了 这 等 事 ， 作 为 拐骗 案 ， 最 是 注重 ， 牛 性 又 和 
捕 房 上 下 人 等 有 点 认得 ， 大 家 都 知道 他 是 个 珠宝 护 客 的 ， 就 信 
了 他 的 话 ， 派 了 一 名 中 国 包 打 听 ( 以 后 省 称 华 探 ) ， 一 名 外 国 
包 打 听 ( 以 后 省 称 西 探 ) ， 一 同 到 了 张 梅 卿 家 。 梅 卿 笑语 承 
迎 道 :“ 牛 老翁 ， 你 好 意思 ， 两 天 不 来 ， 我 正 要 打发 阿 巧 请 你 
Wer “ 牛 性 道 :“ 请 我 做 什么 ? 可 是 还 我 东西 ?” 梅 卿 道 ,“ 什 么 
东西 ?“ 牛 性 道 ,“ 你 不 要 装 呆 ， 我 的 珠 花 呢 ! ” HMM AIR 
研 ， 看 了 牛 性 一 眼 伸手 向 牛 性 脸 上 轻 轻 的 扭 了 一 下 ， 笑 道 :“ 亏 
你 好 意思 说 出 来 ! “ 牛 性 她 道 : “什么 好 意思 不 好 意思 ! ” 指 着 
那 华 探 及 西 探 道 : “中 西 包 打 听 都 在 这 里 ， 你 好 好 的 拿 了 出 来 
ER. " 那 华 探 接口 道 : “他 到 捕 房 告 你 ， 乾 没 了 他 的 珠 花 ， 赶 
快 拿 出 来 了 事 。” 梅 媳 听 说 ， 忽 的 翻转 了 脸皮 ， 对 和 牛 性 道 ,“ 你 
HEBD, RA RAE, FEISS (PRR, 
吴 谱 ， 自 取 其 辱 之 意 ) 。?” 回 头 对 那 华 探 及 西 探 道 ,“ 他 叫 过 我 
许多 局 ， 便 是 我 的 客人 ， 前 一 向 才 与 我 有 了 口 口 交情 ， 送 我 一 
对 珠 花 ， 如 何 说 是 我 就 没 的 ?” 说 话 时 ， 阿 巧 与 及 房 中 一 切 粗 使 
老 妈 子 、 站 头 ， 围 了 一 大 群 ， 在 那里 看 新 闻 。 梅 卿 说 毕 ， 都 异 
口 同 声 的 说 道 ; “ 倒 不 曾 看 见 过 这 等 客人 , 送 了 东西 给 相好 的 ， 
却 去 叫 了 包 打 听 来 讨 ， 真 正 是 新 闻 ! “ 阿 巧 又 道 :“ 牛 老爷 ， 你 
那天 住 夜 ， 我 记得 你 还 出 了 二 十 元 的 下 脚 ( 宿 娼 物 婢 娼 之 称 ， 
亦 吴 谚 也 ) ， 今 天 可 要 一 起 讨 还 ?又 一 个 老 妈 子 道 :客人 送 东 
西 给 先生 ， 其 实 不 关 我 们 的 事 。 那 天 我 看 见 牛 老爷 递 那 珠 花 给 
先生 ， 先 生 双 手 接 过 ， 我 眼 你 ， 走 过 来 看 一 看 ， 问 牛 老爷 买 了 
多 少 钱 ? 和 牛 老 和 说 : “有 限 得 很 ， 千 把 洋 钱 。 " 吓 得 我 不 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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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阿 弥陀 佛 ， 阿 弥陀 佛 ! “还 替 先 生 说 了 多 少 谢谢 呢 ! ”和 那 
西 探 本 来 是 懂得 中 国 话 的 ， 她 们 的 七 言 八 语 ， 一 一 都 听见 了 ， 
梅 邬 对 牛 性 那 种 卯 昵 情形 ， 也 都 看 见 了 ， 便 向 牛 性 喀 了 一 口 
道 :“ 你 自 已 不 要 脸 ， 送 了 东西 给 人 家 ， 又 要 反悔 ， 却 拿 我 们 
来 捉弄 !? 说 着 站 起 来 ， 带 了 华 探 ， 一 径 走 了 。 
APE A OY ABAD BA OR, TET, 
Ate FRA, —E LMS TMS we. 性 无 
奈 ， 只 得 把 先是 伊 紫 族 借 去 的 话 ， 如 此 这 般 说 了 一 遍 。 华 探 顿 
Few: “BEAM, 你 方才 到 行 里 ( 沪 上 公 人 称 巡 捕 房 为 行 里 )， 
为 黄 不 告 伊 紫 旋 ? "PVE, “先是 他 总 怪我 自己 到 梅 钙 家 去 讨 
全 了 ， 又 和 他 落 了 个 口 口 的 名 气 ， 十 分 怪我 ， 不 肯 再 和 我 经 
手 去 讨 ， 我 再 三 求 他 ， 他 才 叫 我 报 捕 自 己 去 讨 的 ， 却 不 类 出 到 
这 个 样子 。 些 刻 可 否 烦 你 和 了 西 探 说 一 声 ， 同 到 些许 那里 去 一 
Hi? ? 华 探 道 :“ 你 起 先 并 不 是 告 姓 伊 的 ， 外 国人 哪里 肯 去 ? 况 
且 伊 紫 族 这 个 人 能 言 舌 辩 ， 在 上 海 若 干 年 ， 上 下 人 等 ， 三 教 九 
流 ， 他 没有 不 认得 的 。 他 有 心 赖 你 ， 就 是 我 们 去 也 不 见得 有 
A, "HE, 径 和 西 探 两 个 回去 销 益 。 牛 性 只 得 又 去 访 伊 紫 旗 ， 
求 他 设法 。 走 到 伊 公馆 ， 家 人 回 说 : “已 经 出 去 了 。? 只 得 快 快 
而 回 。 
原来 紫 族 自 从 牛 性 去 后 ， 忽 然 又 想起 做 弄 蕉 园 ， 便 拿 起 笔 
来 ， 变 换 字 迹 ， 写 了 一 封 假 信 ， 只 当 是 子 迁 寄 来 的 。 上 面 写 的 
i, “到 粤 之 后 ， 即 在 沙 基 大 街 租 定 房 B, RU, om 
公 处 之 股 银 ， 祈 嘱 其 用 金玉 局 名 字 在 放 汇丰。 初 到 事 忙 ， 不 
多 及 钱 ” 云 云 。 写 好 了 ， 便 寻 出 所 填 那 张 一 百 股 的 股票 ， 一 - 同 
放 在 身边 ， 径 去 寻 鲁 长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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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到 丰盛 祥 时 ， 李 朵 士 接着 道 : “Wi kT, — BP ASE 
便 加 来。 晚上 只 和 怕 要 在 兰 芬 那 边 。” 紧 族 只 得 出 来 ， 明 知 午 性 
HERMON a, 一定 要 来 寻 自 己 ， 所 以 并 不 回去 ， 顺 着 脚 走 到 大 
新 街 ， 妥 到 四 马路 。 才 走 到 三 马路 口 , 忽 有 人 在 后 面 叫 道 ,“ 伤 
老 务 ! “ 紫 旋回 头 看 时 ， 却 是 东 协 秦 马 车 行 的 东家 吴 FB. 
旗 便 立 住 了 脚 。 孝 善 道 : “ 伊 老 和 爷 今天 可 到 张 园 去 ?“ 紫 族 正 在 
没 处 消 遗 ， 昕 了 这 话 , 正 合 下 怀 ， 因 问 道 “还 有 好 车 子 么 ? ” 
孝 普 道 : “有 ， 有 ， 有 。 有 一 部 橡皮 轮子 的 新 皮 作 ， 才 买 来 了 
几 天 ， 没 有 用 过 几 回 ， 可 要 套 起 来 ? PARA AKI “BE 
三 万 昌 等 你 。" 孝 善 欣 然 去 了 。 

紫 瀑 走 到 三 万 昌 ， 那 一 班 本 违 访 员 ， 不 免 又 争 着 招呼 ， 
柴 旋 也 借 此 俄 延 了 片刻 ， 等 马车 放 了 来, 便 起 身 要 行 。 内 中 
一 个 访 员 拉 着 问 道 : “ 伊 老 翁 ， 你 可 知道 那 鲁 薇 园 查办 的 事 怎 
RET? "Rima: “有 甚 怎样 ? 你 们 到 底 是 饭 桶 ， 告 诉 了 你 们 还 
AAAS. PURE: “我 们 只 知道 访 他 外 面 的 情形 ， 至 于 他 骨 
FRE, FAVE A 知 道 ? 伊 老翁 ， 你 告诉 我 们 一 点 。” 紫 
族 附 了 他 的 耳 条 ， 悄 悄 说 道 ,“ 那 姓 乔 的 那里 会 得 信 ， 原 .来 就 
是 那 鲁 薇 国 得 钱 卖 放 的 。 ”说 着 ， 便 匆匆 下 楼 去 了 ，, 跨 上 马车 ， 
BREA, BT — HH, MBM, Whee em 到 了 张 
ld, fEATE RATES, REA. AMBRE, BEACH, 
游园 士 女 ， 已 经 不 少 了 。 紫 旗 正 要 和 那些 妓女 说 笑 ， 忽 然 臂 头 
遇见 了 五 少 大 人 。 不 知 后 事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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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 变 幻 人 心 区 浏 ” 善 支 离 世 事 难 为 


且说 紫 旗 在 张 园 遇见 了 五 少 大 人 ， 便 连忙 上 前 周旋 ， 问 ， 
“RTERTA? 今天 来 得 早 ， 茶 泡 在 哪里 ?“ 五 少 大 人 道 :我 
还 有 一 个 朋友 在 海天 胜 处 开 灯 。” 说 罢 ， 信 步 绝 了 一 个 圈子 。 
业 旗 跟 着 招呼 ， 评 花 品 柳 ， 不 觉 到 了 海天 胜 处 。 原 来 鲁 薇 园 同 
在 一 起 。 见 了 紫 旋 ， 便 起 身 招 呼 ， 紫 旗 也 就 相让 坐 下 。 

五 少 大 人 对 紫 旋 道 : “FARKAS, HHA. RS 
奉 了 杞 来 查 乔 子 迁 的 事 ， 一 向 都 以 为 你 和 子 迁 是 一 党 的 ， 还 托 
我 向 你 查 问 ， 所 以 我 前 回 请 你 到 兰 芬 那里 去 。 当 晚 不 曾 见 着 ， 
后 来 我 想 这 件 事 是 无 从 查 问 的 , 如 果 你 是 他 一 党 , 一 查 问 起 来 ， 
倒 先 走 了 消息 ， 所 以 就 没有 说 起 。 方 才 薇 翁 来 告诉 我 ， 才 知道 
你 也 落 了 骗局 . 紫 旋 连忙 道 :“ 少 大 人 明 见 ， 伊 某 虽 十 分 胡 涂 ， 
也 不 敢 干 这 个 落 唐 事 。? 转 身 又 对 蕉 园 道 “方才 那 厢 寄 了 一 封 信 
来 ， 已 经 得 了 他 的 地 址 ， 看 薇 翁 怎 样 办 法 ? “说 罢 ， 在 身边 取 
出 那 封 假 信 ， 递 给 薇 园 ， 又 把 那 张 假 股 票 递 给 五 少 大 人 看 道 ; 
这 就 是 上 了 一 万 银子 当 的 凭据 ， 请 教 少 大 人 有 其 办 法 可 以 
追 得 回来 ? ”五 少 大 人 接 在 手 里 ， 在 烟 杨 上 躺 下 去 看 。 薇 园 看 
SCH a, WBA BOKABME: “MARAT H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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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就 少 不 免 要 一 面 电 襄 山 东 ，-- 面 自己 赶 了 去 。 一 到 广东 ， 世 ， 
不 必 和 他 理论 ， 通 知 了 地 方 官 把 他 拿 下 再 说 。? 薇 园 沉吟 道 ; 
“可 否 求 少 大 人 拜会 上 海道 ， 请 他 打 个 电报 去 广东 ， 把 他 提 了 
来 ， 省 得 跑 这 一 次 ? ?五 少 大 人 笑 道 :“ 你 好 呆 气 ， 你 想 ， 这 样 
办 去 ， 也 不 必 我 去 拜 上 海道 ， 你 是 奉 了 札 来 的 ， 就 是 你 自己 走 
一 次 ， 说 明了 原委 ， 怕 道 台 不 替 你 办 人 么 ? 不 过 我 想 你 这 回 的 差 
使 ， 是 金 矿 局 认 了 夫 马 盘 费 的 ， 乐 得 借 此 到 广东 走 一 次 玩 玩 。 
我 日 间 也 要 回 山东 去 ， 你 且 详 细 写 一 个 训 帖 ， 我 来 代 你 带 去 。” 
紫 旗 故 意 跨 蹦 道 :“ 蕉 多 如 果 到 广东 ， 不 知 可 能 代 我 带 了 这 张 
股票 去 ? 就 在 那 边 追 一 追 。? 五 少 大 人 道 :“ 你 好 呆 ! 他 虽 到 广 
东 去 ， 这 个 案子 总 要 解 到 山东 去 办 的 ， 就 是 追 款 ， 也 要 到 山 
东 去 追 。 再 不 然 ， 也 要 等 他 回 到 上 海 才 好 商量 。 此 刻 莫 说 薇 园 
带 去 设 用 ， 就 是 你 自己 亲 到 广东 ， 也 要 等 这 个 案子 归宿 到 哪 一 
处 ， 才 好 在 那 一 处 呈 案 求 追 呢 。” 说 话 时 ， 薇 园 一 面 想 心 事 ， 
紫 旋 一 面 装 愁苦 ， 又 搭 训 着 说 了 几 甸 不 相干 的话, 方才 各 各 - 
散 开 。 

内 中 单 表 鲁 敏 园 ， 回 到 金子 店 里 ， 看 不 见 李 闲 士 , 问 起 来 > 
才 知 道 苏州 有 一 票 交 易 ， 已 于 四 点 钟 时 附 了 内 河 小 轮船 去 了 ， 
要 后 天 才 得 回来 。 长 园 便 到 自己 下 棉 的 房 里 坐 下 ， 细 想 主意 。 
开 出 文具 箱 来 ， 要 取 纸 笔 起 个 豪 帖 稿子 。 翻 出 护 书 一 看 ， 原 来 
那 二 万 五 千 两 汇丰 存折 还 夹 在 里 面 ， 不 觉 呆 了 一 呆 ， 瞳 想 这 个 
东西 ， 何 以 不 曾 还 闲 士 呢 ? 仔细 复 想 ， 原 来 那天 拿 给 紫 旋 ， 紫 
旗 不 收 ， 后 来 我 和 他 两 个 去 赴 了 一 回 席 ， 吃 多 了 几 杯 ， 回 来 便 
各 自 归 房 ， 所 以 放 在 我 这 里 ， 未 曾 还 他 。 此 刻 我 想到 广东 去 ， 
他 又 走 了 ， 我 这 东西 交还 哪 一 个 才 妥 当 呢 ? 想 罢 ， 仍 旧 放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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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了 纸 笔 出 来 ， 呆 呆 的 出 了 一 会 神 。 取 过 新 闻 纸 ， 看 看 出 
船 期 ， 恰 好 明日 招商 局 广大 船 出 口 往 广东 ， 顺 眼看 下 去 ， 是 太 
古 通州 船 同 日 出 口 到 天 津 。 忽 然 心中 一 动 ， 便 换 了 主意 。 竺 
过 了 晚饭 ， 便 亲自 到 船 局 去 ， 打 昕 明白 ， 然 后 回去 。 连 夜 起 了 
个 课 稿 ， 又 状 正 封 好 了 。 到 了 次 日 ， 拿 了 汇丰 存折 ， 到 汇丰 银 
行 去 提 了 那 二 万 五 千 两 银子 出 来 ， 到 票 号 里 转 了 汇 单 。 看 官 
须知 这 二 万 五 千 银 子 ， 原 是 用 他 名 字 去 存放 的 ， 所 以 一 提 就 
着 ， 毫 不 为 难 。 闲 话 少 提 。 

且说 禾 园 又 去 见 五 少 大 人 ， 交 托 了 那 封 豪 帖 ， 说 即日 就 动 
身 ， 五 少 大 人 倒 夸 园 他 做 事 请 详 快 。 珍 园 谈 了 儿 句 ， 便 辞 了 出 
来 ， 到 伊 紫 旋 处 辞 行 。 紫 旋 外 面 和 他 应 酬 ， 心 里 却 障 暗 好 笑 ， 
不 料 我 闲 闲 一 句 谎话 ， 却 把 他 调 BRT. PNT 
徐 园 自 回 丰 盛 祥 ， 叫 自己 带 来 的 家 人 拾 授 行 李 ， 即 夜 动身 。 紫 
旋 又 请 到 花 锦 楼 处 置 酒 送别 。 到 了 九 点 钟 时 候 ， 还 亲自 送 花园 
到 广大 船 官 舱 里 。 只 见 缆 园 的 家 人 及 丰盛 祥 的 两 个 伙计 ， 已 将 
行李 送 到 ， 安 置 妥 帖 。 紫 族 盘 醒 了 一 会 ， 方才 别 去 。 五 少 大 人 
也 差 人 拿 片子 来 送行 。 一 会 儿 丰 盛 祥 的 伙计 也 只 去 了 。 

芍 园 故意 到 外 面 走 了 一 次 ， 大 惊 小 怪 的 进来 , 问 那 家 人 道 ， 
“这 一 只 是 什么 船 ? "家 人 道 ,“ 是 广大 ”故园 道 ,“ 是 到 哪里 
的 ? "家 人 道 :“ 是 到 广东 的 。? 入 园 大 骂 道 :“ 好 衣 涂 的 东西 
我 好 端 端的 到 广东 做 什么 ?我 明明 交代 你 是 坐 吉州 到 天 津 的 ， 
怎么 就 搞 错 了 。 幸 而 我 还 留 着 心 ， 早 一 点 知道 ， 不 然 等 船 开行 
了 ， 这 一 遭 白 往来 的 盘 绕 谁 认 帐 ?一 席 话 器 得 那 家 A Ae 
KR, RA MLE, “还 不 快 点 收拾 ， 搬 到 通州 
Se" MAAR, BASIL, T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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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通州 船上 去 。 好 在 广大 锐 在 招商 局 金利 源码 头 ， 离 通州 所 多 
的 太古 码头 相去 不 过 一 箭 之 地 ， 不 多 一 会 ， 就 搬 妥 当 ， 薇 园 就 
此 到 天 津 去 了 。 

只 有 紫 旋 送 过 薇 园 之 后 ， 心 中 迄 自 好 笑 ， 以 为 这 个 冤大头 
被 我 冤 到 广东 去 了 。 到 了 次 日 ， 又 写 了 一 封 信 给 乔 子 迁 ， 在 报 
上 载 了 那 一 段 新 闻 ， 一 并 寄 去 。 信 内 说 是 这 件 事 越 闹 越 大 了 ， 
HAC RSS, mK, WET, Beka 
气 其 大 ， 就 是 李 闲 士 那 里 ， 也 要 点 组 点 级， 所 留 下 之 四 千金 ， 
万 不 够 敷衍 ， 务 希 再 汇 若干 来 应 用 云云 。 这 封 信 去 后 ， 满 以 为 
子 迁 多 少 总 要 接济 点 来 ， 谁 知 就 如 泥 牛 入 海 永 无 消息 。 原 来 子 
迁 和 仲 英两 个 商量 , 深 恐 这 件 事情 不 妥 , 紫 旗 要 说 出 自己 踪迹 ， 
依旧 要 到 案 ， 所 以 在 苏州 住 了 两 天 之 后 , 便 一 同 躲 向 常州 去 了 。 

柴 旋 这 边 等 不 着 回信 ， 未 免 着 急 ， 暗 想 四 千 元 将 近 完 了 ， 
子 迁 处 没 得 接济 ， 岂 不 又 要 另 打 主 意 ? 忽然 又 想到 金 月 梅 处 的 
二 百 元 ， 尚 未 还 她 ， 不 如 先 清 了 这 一 笔 债 ， 取 回 官 照 ， 方 是 道 
理 。 想 罢 ， 检 点 了 二 百 元 票子 ， 藏 在 身边 ， 走 出 了 大 马路 。 臂 
KiB T RRS, PIF. RSI, “我 恰好 要 来 看 紫 
俩 ， 有 件 事 商量 ， 巧 极 了 ， 我 们 吃 一 碗 茶 吧 。?” 于 是 二 人 同 到 
一 志春 ， 拒 个 座位 坐 Ty. RE: “现在 有 一 注 生 意 ， 其 合 我 
们 做 的 ;然而 我 辈 中 人 ， 能 知道 经 商 脉 络 的 ， 却 没有 几 人 ， 
所 以 我 想 着 了 你 。” 紫 旋 道 “不 知 是 一 件 什 么 生 Me” REG 
道 ,“ 有 一 个 杭州 人 许 老 十 ， 去 年 在 二 马路 开 了 一 家 书 局 ， 下 
本 茹 有 六 七 千 ， 可 惜 用 人 不 当 ， 开 不 到 -- 年 ， 蚀 了 个 不 亦 乐 
平 。 前 儿 天 把 一 部 顶 大 的 机 器 卖 了 ， 方 才 过 闻 。 此 刻 打 算 招 人 
得 受 。 我 想 紫 翁 你 可 以 做 得 。” 兹 旋 道 “不 知 他 要 多 少 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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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鸥 道 :“ 紫 仿 如 果 有 意 ， 我 便 去 讨 一 篇 细 帐 来 .? 紫 族 道 ;:“ 明 
天 就 请 拿 来 ， 我 们 商量 着 看 。? 聚 鸥 答应 了 ， 两 个 又 闲谈 了 一 
会 ， 方 才 散 去 。 

紫 旋 出 了 一 壶 春 ， 走 到 大 新 街 口 ， 忽 听见 后 面 有 人 叫 :“ 紫 ， 
旗 ! 紫 旗 ! 紫 旋回 头 看 时 ， 却 是 秦 梦 莲 。 紫 旋 不 免 立定 ， 梦 莲 
走 近 一 步 ， 拉 了 紫 旗 的 手 道 :“ 我 和 你 商 量 一 件 事情 ， 不 知 可 
以 不 可 以 ? ? 紫 旗 道 :“ 什 么 事 ?? 梦 莲 道 :“ 请 你 碰 和 。? 紫 旗 . 
i; “ORB? "SEW. OREM H, RIAA. "ME, WT 
招手 ， 叫 了 两 辆 东洋 车 , 一 径 到 了 六 马路 宝 树 胡 同 秦 佩 金 家 。 

ARM LIGA TRIE. ORT, BRAT 
一 双 大 蜡烛 ， 紫 旋 问 知 是 佩 金 生日 ， 连 笑 着 说 拜 寿 。 佩 金 也 笑 
着 周旋 了 一 阵 ， 便 开场 磁 和 。 紫 旋 问 起 陈 雨 堂 可 知道 许 老 十 这 
TA? 雨 堂 道 :“ 他 是 我 老 朋 友 ， 怎 么 不 晓得 ? ? 紫 旗 道 :“ 他 ， 
开 的 书局 怎样 了 ? "Me: “这 一 向 设 看 见 他 ， 不 大 清楚 ， 只 . 
怕 生 意 还 好 呢 。? 紫 旗 便 不 说 了 。 八 圈 和 过 , 柴 族 输 了 二 十 元 ， 
恰好 雨 堂 赢 了 二 十 元 ， 紫 旋 便 扣 了 抵 他 的 前 欠 。 碰 过 和 之 后 ,， 
接着 又 吃 酒 ， 无 非 请 来 几 个 部 人， 不必 多 叙 。 

吃 酒 中 间 ， 梦 莲 忽 然 离 了 位 ， 拉 紫 旋 到 旁边 悄悄 问 道 ,“ 你 
可 有 洋 钱 在 身边 ? 暂时 借 给 我 二 十 元 。” 紫 旋 道 “恰好 没有 带 
钱 ， 所 以 方才 输 了 和 ， 还 要 扣 雨 堂 的 前 欠 。 你 此 刻 要 钱 作 什 
A? ”上 梦 莲 道 ,“ 这 一 和 一 酒 ， 还 有 外 面 的 打 唱 ， 都 是 我 的 。” 紫 
族 道 : “看 和 别 位 商量 吧 。” 梦 莲 道 : “别人 只 怕 难 ， 再 说 吧 。 
于 是 重新 人 席 。 

Fie LAS ie, AM fhe] Plas HM BR ee 了 一 会 ， 
佩 金 忽 然 沉 下 脸 ， 变 了 色 ， 一 言 不 发 。 此 时 恰好 花 锦 楼 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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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EE eR TL, FER. “五 少 大 
人 在 我 那里 等 着 有 话说 呢 ! ” 紫 旋 听 说 ， 便 起 身 要 走 ， 梦 莲 再 
三 留 住 ， 草 草 吃 过 几 杯 ， 依 然 起 身 ， 带 着 花 锦 楼 走 了 。 临 走 又 
悄悄 的 约 了 陈 雨 堂 ， 随 后 就 来 ， 便 到 花 锦 楼 家 去 了 。 无 非 和 那 
些 老 妈 子 、 站 头 鬼 混 。 
过 了 一 会 ， 雨 党 到 了 。 柴 族 便 问 :“ 许 老 十 的 书 局 如 何 ? 
请 你 代 我 打听 打听 。? 两 堂 道 : “哪个 许 老 十 ? ” 紫 旋 情 然 道 : 
“你 方才 说 是 老 朋 友 , 怎么 忽然 又 不 知道 了 ?? 璀 堂 想 了 一 会 道 ， 
“i, OR, HR, HR, RET. RI A 当 你 说 的 是 徐 大 军机 的 
兄弟 徐 老 十 呢 。 徐 老 十 和 我 是 老 朋友。” 紫 族 道 “你 总 喜欢 
胡说 ， 我 明明 问 你 许 老 十 的 书局 如 何 ， 你 还 答应 生意 还 好 ， 难 
道 徐 老 十 也 有 个 书局 不 成 ?” ME: “怎么 不 是 ， 同 文书 局 不 
是 姓 徐 的 做 总 办 么 ?“” 紫 族 哗 了 他 一 口 。 雨 党 自觉 无 味 , 吹 一 会 
说 道 :“ 你 一 定 要 找 他 ， 我 明日 总 和 你 打听 来 就 是 了 。” 说 着 吹 了 
ABH, HAT. 
eth AR. MR, A T--BM, Ware 
ABBAS AKA, MMBA, PABAMT, Ase. 
一 宿 无 话 ， 次 日 直到 十 二 点 钟 方才 起 来 。 考 聚 鸥 已 经 到 了 ， 
拿 了 一 张 书局 的 帐 交 来 。 紫 族 且 不 看 ， 接 过 压 在 砚台 底下 ， 说 
道 : “我 并 不 要 做 这 个 生意 。 等 我 拿 去 问 一 个 朋友 ， 倘 有 了 消 
息 ， 再 给 信 吧 。? 聚 鸥 道 , “ 紫 翁 不 做 ， 就 是 做 个 中 人 也 好 ， 好 
歹 也 落 点 中 佣 。” 紫 族 也 随 嘴 答应 了 他 几 句 ， 他 便 去 了 。 
紫 旋 看 那 帐 时 ， 却 是 二 号 、 三 号 、 四 号 、 五 号 铅字 俱全 ， 
统 共 约 有 一 万 磅 ， 其 中 上 了 架 用 过 的 约 一 半 ， 还 在 箱子 里 没 用 
过 的 也 一 半 ， 还 有 一 部 日 本 机 器 ， 其 余 小 样 、 架 子 、 手 盘 、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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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等 ， 一 应 俱全 ， 素 价 要 三 千 六 百 元 。 看 过 依然 放 在 桌 上 。 吃 
过 午饭 ， 方才 袖 了 这 一 篇 帐 ， 走 到 二 马路 ， 寻 到 了 那 家 书局 ， 

忠 了 进去 ， 指 明 要 寻 老 办 。 许 老 十 出 来 见 了 ， 彼 此 通过 姓名 ， 

HARE. AM. “ 苏 州 有 个 朋友 写 信 来 ， 要 印 一 部 书 。 久 
仰 贵 局 的 价 廉 物 美 ， 所 以 特 来 求教 。 " 老 十 道 : “不 知 要 印 什么 
书 ? "Rh. “要 印 一 部 《皇朝 经 世 文 编 >。 "Sti: “这 是 一 
部 大 书 。 不 知 印 几 开 的 ? 用 几 号 字 ? 统 共 印 多 少 ? “ 紫 旋 道 : 

“大 约 总 印 一 千 。 便 是 我 也 未 曾 清楚 ， 不 过 人 先 要 问 个 价目 ， 好 
拣 便宜 的 做 去 。” 老 十 道 : “也 要 问 明 用 几 号 字 ， 做 多大， 每 
板 几 行 ， 每 行 几 字 ， 才 好 算 啊 。“ 紫 旋 道 : “有 既是 这 样 ， 我 去 问 
. 明了 ， 再 给 回信 吧 。 但 不 知 下 半天 在 什么 地方 吃 茶 ? ” 老 十 
道 ; “我 下 半天 四 五 点 钟 ， 总 在 怡 珍 居 坐 一 会 。? 紫 流 道 :“ 那 
Zi PERS SE, UL, RET OK. RRA, 

昨夜 的 二 百 元 钞票 还 在 ， 就 一 径 走 到 了 人 金 月 梅 家 。 抬 头 一 看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不 知 惊 的 什么 ? 且 待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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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紫 旗 走 到 金 月 梅 家 ， 抬 头 看 时 ， 那 房子 早已 贴 了 租 帖 
了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暗 想 是 几时 搬 去 的 ， 何 以 不 给 我 一 个 信 ? 
EERRO NT, QR-TREFRBARFEM, Pier 
她 问讯 。 那 女子 道 ，“ 这 层 里 的 金 月 梅 嫁 了 人 了 , ' 她 的 娘 也 跟 
了 过 去 。? 紫 旗 又 惊 道 ;“ 是 嫁 了 哪个 ?? 那 女子 道 ; “这 个 倒 不 十 
分 仔 纳 ， 听 说 嫁 的 是 山东 人 。” 旁 边 一 个 十 四 五 岁 的 小 孩子 站 
在 那里 ， 听 他 两 个 说 话 ， 听 到 这 里 ， 忽 然 插 口 道 :“ 她 嫁 那个 ， 
我 可 晓得 。” 紫 旋 忙 癌 :“ 媒 的 谁 ?” 那 小 孩子 道 ,“ 好 嫁 的 一 个 
姓 伊 的 ， 叫 什 么 伊 紫 旗 。? 紫 旋 听 了 ， 不 觉 一 笑 ， 只 得 出 了 梅 
春 里 。 心 中 满 用 狐疑 。 想 起 五 少 大 人 向 来 与 月 梅 踪迹 极 密 ， 黄 
非 嫁 了 五 少 大 人 去 了 ? 一 面 思量 着 ， 便 坐 上 桔子 ， 走 到 五 少 大 
人 公馆 去 ， 谁 知 也 是 一 般 的 高 高 贴 着 招租 帖子 。 紫 族 不 觉 又 是 
一 吓 ， 难 道 讨 了 还 不 算 ， 还 带 走 了 ? 只 得 仍旧 坐 了 车 子 回 家 ， 
思量 今 番 这 张 官 照 怎 样 赎 得 出 来 ! 

出 了 一 会 神 ， 忽 然 陈 雨 堂 急匆匆 的 走 了 来 ， 气 喘吁吁 地 一 
屁股 从 在 椅子 上 ， 哭 起 着 脸 跨 了 半 天 , Ham ewe, Oe 
He: 你 ， 你 ， 你 ， 你 看 ， 梦 茵 还 是 个 人 么 ? ” 紫 旗 被 他 这 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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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 WARE, 倒 说 不 出 什么 来 。 雨 堂 又 连连 顿 足 道 : “这 ， 这 ， 
这 秦 梦 莲 真 正 是 狗 岂 的 忘 八 蛋 ， 害 死 了 人 也 ! ? 紫 旗 听 了 这 一 
句 话 ， 想 起 昨夜 的 事 ， 心 中 倒 料 着 有 八 九 分 了 。 问 道 : “到 底 什 
AM? 你 骂 黎 了 他 ， 我 也 不 明白 啊 。” 两 堂 道 : “今天 大 月 底 ， 
我 要 开销 多 少 帐 目 ， 并 且 上 房租 欠 了 足 足 三 个 月 了 ， 今 天 打算 商 
量 先 付 他 一 个 月 ， 暂 免 钉 门 。 谁 知 昨天 磁 了 他 ， 约 着 碰 和 吃 
i, Ri LARA BS, RAAT DLR, VERT 
你 的 ， 被 你 扣 了 去 ， 然 而 还 算 好 ， 不 曾 伤 到 老 本 。 后 来 你 走 
了 ， 他 却 来 和 我 商量 借 二 十 块 钱 ， 说 因为 出 来 得 匆忙 ， 把 银 夹 
子 忘 在 家 里 ， 不 曾 带 得 出 来 ， 今 天 一 早 就 可 以 送 还 我 的 。 我 昨 
夜 身边 连 一 元 的 、 五 元 的 、 汇 丰 的 、 麦 加 利 的 、 正 金 的 ， 种 种 
钞票 ， 还 有 四 块 现 洋 钱 ， 两 块 是 安徽 龙 洋 ， 一 块 是 北洋 机 器 洋 
钱 ， 一 块 是 天 津 通用 的 那 一 种 立 人 儿 ， 一 股 脑 儿 共 是 十 七 块 ， 
一 齐 拿 出 来 交 给 他 。 到 了 今天 早起 ， 我 想 欠 债 还 钱 的 ， 总 没有 
一 早 送 还 的 好 人 ， 不 如 自己 走 一 遭 吧 。 谁 知 到 他 家 里 一 问 ， 他 
家 里 也 在 那里 阅 饥 范 ， 说 他 有 半 个 多 月 设 回 家 去 了 ， 还 央求 我 
说 ， 倘 使 遇见 了 他 ， 千 万 叫 他 回去 。 你 想 ， 这 不 完了 ! 我 又 跑 
到 宝 树 胡同 ， 却 又 时 候 太 早 ， 秦 佩 金 还 没有 起 来 ， 只 有 一 个 粗 
使 老 妈 子 说 ， 还 有 客人 呢 ， 问 她 是 什么 客 ， 她 却 又 胡 里 胡 涂 弄 
不 清楚 。 你 ， 你 ， 你 ， 你 ， 你 想 ， 这 可 恶 不 可 恶 ? ? 紫 旋 道 : 
“ 谁 叫 你 借 给 他 来 ? 既然 上 了 他 当 , 你 此 刻 还 不 赶紧 找 他 ? ?两 
堂 道 : “他 家 里 也 找 他 不 着 ， 叫 我 哪里 找 他 ? 今天 没有 别 的 商 
量 ， 特 来 求 你 通融 二 十 元 钱 ， 等 我 先 料理 了 一 个 月 房 钱 再 说 ， 
不 然 ， 他 带 了 外 国人 来 钉 门 ， 那 可 就 糟糕 了 。” 紫 旋 道 , “好 如 意 
的 话 ! 你 上 了 十 七 元 的 当 ， 要 我 贴 你 三 元 的 利 钱 。 莫 说 我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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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 就 是 有 在 这 里 ， 我 也 不 能 借 你 这 种 客人 。? 两 堂 道 , “ 算 ， 
算 ， 算 ， 算 了 吧 ， 我 知道 你 是 个 好 人 ， 你 只 当 昨 天 的 碰 和 钱 没 
有 扣 我 的 吧 。? 紫 旋 道 : “这 是 什么 话 ? 你 不 是 来 借 钱 ， 竞 是 来 
讨债 的 了 ! 好 ， 好 ， 好 ， 我 马上 就 还 你 的 二 十 ， 你 可 也 马上 还 
我 的 二 百 来 。” 雨 堂 连 忙 道 : “你 ， 你 ， 你 ， 你 ， 你 怎么 就 动 
起 真 气 来 了 ? 我 何尝 向 你 讨债 ， 不 过 请 你 暂 免 扣 债 罢了 。? 柴 族 
道 : “ 借 了 人 家 的 钱 ， 在 赌 债 上 扣 还 ， 这 等 天 字 第 一 号 的 便宜 
事情 ， 你 还 不 愿 呢 。” 雨 堂 道 ,“ 怎 么 不 愿 ? 但 是 马上 要 钉 门 ， 
这 却 怎 处 ? ” 紫 旗 道 , “ 川 ! 谁 叫 你 住 到 租界 上 来 ? 既然 住 到 
FLA, DR RRS. "MERE, MORIA, “到 
底 如 何 ? 你 就 多 不 能 借 ， 先 借 给 我 十 二 元 ， 等 我 先 了 却 一 个 月 
房租 吧 。” 紫 族 道 “今天 大 家 同 是 月 底 ， 大 家 同 是 赁 房子 住 
的 ， 我 今天 也 要 付 房 钱 ， 我 的 钱 还 不 知 在 哪里 呢 ! ” 雨 堂 无 
可 奈何 ， 正 起 身 要 走 ， 忽 然 一 眼 殴 见 书桌 上 放 着 一 个 小 小 皮 夹 
子 ， 便 走 过 打 开 一 看 ， 里 面 有 四 元 洋 银 。 尽 数 倾 出 来 一 点 ， 
除了 四 元 之 外 ， 还 有 十 五 角 小 银元 ， 因 抓 在 手 里 道 : “就 尽 
这 个 借 了 给 我 吧 ! ?说 着 回身 便 走 ， 犹 如 逃跑 一 般 。 

出 了 渔 仁 里 ， 一 口气 跑 到 了 四 马路 北 协 诚 烟 馆 里 ， 开 了 一 
只 灯 。 堂 信 阿 大 是 他 熟人 ， 送 上 烟 枪 来 。 雨 堂 便 叹 一 口气 道 : 
“今天 这 个 月 底 好 难过 ! 什么 房 钱 啊 ， 米 GB, BEND, Beet 
店 哆 ， 闻 的 头 也 大 了 。 家 里 头 小 孩子 年 纪 小 ， 女 人 们 不 懂 
事 ， 只 得 守 在 家 里 等 他 们 来 开销 ， 直 和 守 到 此 刻 才 得 出 来 。 还 有 
一 家 洋货 店 ， 有 几 块 钱 不 曾 来 ， 我 只 好 对 不 住 不 等 了 。 好 在 只 
有 一 家 人 家 ,不 至 于 闸 不 清楚 了 ,交代 下 来 ， 才 脱身 到 了 此 地 。 
这 里 我 欠 下 儿 个 钱 了 ?” 阿 大 翻 开 帐 本 子 看 了 一 看 道 ,有 限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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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 只 欠 七 角 洋 钱 。” 雨 堂 在 身边 掏 出 七 角 小 银元 来 道 :“ 来 ， 
来 ,来 拿 了 去 。 咳 ， 真 正 欠 债 不 是 家 财 。? 说 着 策 下 去 吸烟 。 一 
连 呼 呼 呼 的 吸 了 四 五 口 。 急 的 一 下 坐 起 来 ,把 烟 枪 一 丢 , 叫 道 : 
“ 阿 大 ,你 来 ! 你 来 ! 你 来 ! 你 拿 纸 笔 来 ， 我 给 你 几 角 钱 。" 阿 大 
连忙 递 过 ， 雨 堂 焉 焉 斜 斜 的 开 了 两 张 轿 饭 钱 (LETRA, 
Ri ZI MDA RIoOK, ARR. APSE, HY 
仆人 名 人 告 之 ， 妓 家 列 纸 记录 ， 谓 之 轿 饭 帐 。 他 日 客 以 十 纸 书 已 
姓 及 仆 名 ， 和 饰 仆 往 取 ， 其 纸 亦 谓 之 轿 饭 帐 。 此 上 海 之 通 例 。 近 
二 十 年 ， 起 宴 妓 家 者 ， 虽 无 仆人 ， 亦 必 亡 署 一 名 ， 他 日 随意 给 
诸 茶 楼 烟 馆 之 执 役 摹 ， 以 见 好 小 人 。 亦 一 怪 现状 也 ) ， 交 给 阿 
大 道 : “这 两 张 都 是 宝 树 胡同 秦 0 金 家 的 ， 一 和 一 酒 ， 都 是 秦 
老爷 的 主人 。? 阿 大 接 过 来 说 了 一 声 谢谢 , 便 仍旧 去 千 他 的 事 。 
十 堂 道 , “你 就 去 拿 一 拿 ， 顺 便 替 我 打听 秦 老 公 还 在 那里 没有 ?” 
阿 大 听 说 ， 便 欣欣 然 的 去 了 。 过 了 一 会 回来 了 ,说 :“ 秦 老人 在 
那里 呢 ! ? 雨 堂 听 说 ， 又 吸 了 两 口 烟 ， 方 才 坐 起 来 说 道 : “Ik 
子 里 还 有 一 口 烟 ， 你 代 我 装 上 了 ， 我 就 来 。” AAMT, 
堂 就 到 柜上 掏 出 一 角 小 银元 ， 竞 了 铜钱 ， 出 门 从 了 东洋 车 ， 径 
到 宝 树 胡同 ， 下 车 人 内 ， 走 到 佩 金 房 里 问 时 ， 说 是 秦 老 爷 刚 刚 
HA. MAHA, BRAM. MAGA, PIAA 
了 车 子 ， 回 到 北 协 诚 ， 又 吸 了 一 盒 烟 。 时 候 已 经 四 下 多 钟 了 ， 
便 出 了 北 协 诚 ， 顺 脚 走 到 棋盘 街 。 

在 怡 珍 居 门 前 走 过 ， 抬 头 一 看 ， 只 见 栏杆 里 面 从 着 的 正 是 
伊 柴 旋 ， 对 面 还 坐 着 一 个 人 ， 却 看 不 清楚 了 。 雨 堂 便 走 到 楼 
上 ， 癌 前 招呼 ， 紫 族 不 免 相 让 坐 下 ， 又 招呼 泡 茶 。 雨 堂 又 向 同 
仑 那个 人 招呼 ， 请 教 贵 姓 台 甫 ， 原 来 那个 人 正 是 许 老 十 。 雨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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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A, Hiss: “你 说 与 许 先 生 是 老 朋 友 , 为 甚 还 要 请 教 ?” 
MES, “可 不 是 老 朋友 么 !? 许 老 十 道 : “两 合 广 交 ， 我 
们 或 者 会 过 ， 也 说 不 定 。? 雨 堂 道 : “ER. PAE 
住 过 两 年 ， 一 定 是 在 杭州 会 过 的 。 我 还 记得 初 会 是 在 三 雅 园 ， 
那 时 候 许 先生 还 好 像 没有 留 须 呢 ! 所 以 我 不 认得 了 ， 这 会 谈 起 
来 ， 是 不 错 的 .? 许 老 十 道 ; “MARIE? OME 
头 计 算 了 一 会 道 : OC +H. AL bt R= HF, 我 都 在 那 
边 。” 许 老 十 道 ,“ 那 么 不 对 了 ， 兄 弟 十 四 年 份 便 到 严 州 ， 住 了 
七 年 , 没 回 杭州 去 过 。” 雨 党 道 :“ 哦 , 哦 ， 哦 ,不 错 ,不 错 ， 是 我 
潮 错 了 !“ 紫 旋 在 旁听 得 讨厌 ， 便 插嘴 道 ， PR 我 
问 你 , 你 可 知道 金 月 梅 嫁 的 是 谁 ?” 雨 堂 道 , “你 ， 你 ， 你 ， 你 ， 
你 又 来 了 ! 十 多 年 前 的 事情 ， 我 自然 有 点 忘记 了 ， 想 不 上 来 、 
这 几 天 的 事情 ， 难 道 也 忘 了 吗 ? RR, MR, Mh, A, WA, 
Ei pea em iy 却 找 不 到 你 这 个 人 ， 以 为 你 们 交情 
， 或 考 足 单 送 了 。 后 来 吃 喜酒 那天 ， 也 看 不 见 你 啊 !” 紫 旗 
ine, “Slice — El? "PAF: “你 到 底 是 真 
是 假 的 ? 五 少 大 人 说 了 金 月 梅 ， 难 道 你 认真 没有 知道 么 ?? 紫 族 
RY ARIE: “RE? "PS. “WAI, RAB TH PA 府 
STE, SMB DIRAKET. "WMT TT. RR 无 言 :. 
Wak: “从 此 侯 门 一 人 深 如 海 ， 这 一 张 官 照 ， 正 不 知 何 日 可 [以 
WAY To 
SRR ES ATEN ABIL, AATEC A vb 
角 ， 赌 气 不 去， 恰好 遇 了 一 家 私 门 头 ， 内 中 有 个 苏州 女子 ， 生 . 
得 有 几 分 姿色 ， 紫 族 便 在 她 那里 迷恋 了 几 天 。 正 羡 坐 对 名 花 ， 
足 不 出 户 ， 连 自己 公馆 也 不 了 区 去 。 他 的 意思 ， 如 此 做 作 ， 好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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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锦 楼 听见 了 ， 气 她 一 气 ， 这 是 千古 痴心 嫖客 的 行径 ， 不 知 那 
微 妓 女 的 看 了 ， 正 是 一 点 与 她 无 干 ， 真正 是 何苦 ! 恰好 他 这 矫 
-请 造作 的 这 几 天 ， 正 是 五 少 大 人 和 人 金 月 梅 双星 渡河 的 佳节 。 及 
至 紫 族 事 过 气 平 ， 回 转 公馆 ， 家 人 把 连日 所 接 的 信件 及 请 客 
条 子 送 上 ， 这 里 面 便 带 有 一 份 五 少 大 人 的 喜帖 。 他 只 看 了 几 封 
信 ， 那 些 请 帖 以 为 都 是 事 过 情 迁 的 了 ， 便 没有 看 ， 因 此 一 向 不 
知 这 件 事 。 此 时 听 雨 堂 说 了 ， Dra tee. RE 在 他 为 AB 
达 ， 书 悔过 一 阵 ， 也 就 轩 了 。 他 向 来 告诉 人 家 ， 总 说 是 个 广东 
候补 通 判 ， 后 来 这 件 事 被 人 知道 了 ， 慢 慢 传扬 出 去 ， 人 家 就 当 
笑话 ， 说 是 伊 通 守 改 了 山东 省 了 。 这 是 后 话 ， 表 过 不 题 。 

且说 三 个 人 当下 在 怡 珍 坐 到 了 五 点 多 钟 ， 紫 族 便 邀 许 老 十 
-到 一 品 香 吃 大 菜 ， 顺 便 问 雨 堂 去 不 去 ， 雨 党 看 有 不 去 之 理 , 便 
一 同 出 了 怡 珍 居 ， 走 到 一 品 香 ， 拣 了 个 沿 马路 的 座位 。 烷 族 洗 
古 间 熟人 ， 招 呼 格外 周到 。 紫 旋 虽 不 再 请 客 , 却 也 不 就 点 菜 
只 和 许 老 十 两 个 靠 在 烟 杨 上 ， 嘿 嘿 咏 咏 的 谈 个 不 了 。 两 堂 只 在 
:窗外 栏杆 边 看 看 往来 车 马 ， 直 等 到 六 点 多 钟 ， 方 才 点 菜 人 座 。 
MERRT, BRAM TILER, FABRA. YER te 
Zia, WARE. VERMA, Wea se TPE 要 开 起 灯 
来 ， 未 免 有 点 难为 情 了 。 好 在 这 件 事 他 常 有 预备 的 ， 便 暗 瞳 在 
身边 掏 出 指头 大 半 寸 来 长 的 两 个 烟 泡 ， 放 在 嘴 里 ， 故 意 多 的 点 
DEMME, BRT, "PTAA, Me, H+ 
- 烟 泡 送 到 肚子 里 去 。 

许 老 十 初次 认得 紫 旋 ， 扰 了 他 的 大 菜 ， 便 要 请 看 戏 ， 又 请 
了 两 堂 同 去 。 一 路 走 到 丹 桂 戏 园 ， 在 正厅 第 三 排 上 坐 下 。 柴 施 
WS: “MPAA? IE 色 道 : “你 们 总 当 我 有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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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RA, KRERRTOTSS, HPRAEZU TE, 
说 一 声 不 吃 ， 就 可 以 不 吃 的 。 不 过 闲 着 没事 的 时 候 ” BAIR 
它 ， 借 它 做 个 消 遗 之 法 BT. ?说 说 谈 谈 ， 看 完 戏 之 后 ， 便 大 : 
家 散 开 ， 许 老 十 回 书 局 ， 紫 旗 到 哪里 也 不 必 表 他 。 

且说 雨 党 本 来 住 在 法 租界 ， 一 个 人 出 了 戏 馆 之 后 ， 便 想 加 
家 ， 因 为 觉得 俄 了 ， 看 见 路 旁 一 家 汤 团 店 尚未 关门 ， 便 进去 吃 . 
了 八 个 ， 掏 出 一 角 小 银元 惠 帐 ， 还 找 回 四 五 十 文 ， 点 一 点 身 
边 的 洋 钱 ， 只 剩 了 四 元 六 角 ， BW T mA. bh, 
中 不 知 钉 了 门 不 曾 ? BRS MRR, RK HIE Sil 
怎么 样 呢 ? 心中 正在 打算 时 ， 不 期 一 只 “野鸡 ? 擦 肩 而 过 ( 上 海 : 
称 流 娼 为 野鸡 ), 回眸 把 雨 堂 豚 了 一 眼 。 后 面 跟着 一 个 老婆 子 ， 
MA, “到 我 们 家 去 吧 ! MA AB “ES”, HERA 几 分 
姿色 ， 便 忽 搭 起 来 ， 说 定 了 一 元 二 角 的 价钱 ， 便 跟 她 去 了 。 不 
知 后 事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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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下 陈 雨 堂 限 了 “野鸡 ”去 后 情形 。 且 说 紫 旋 自 从 与 许 老 十 
当面 之 后 ， 任 了 自己 一 张 三 寸 不 烂 之 舌 ， 说 得 天 花 乱 企 ， 许 老 
十 自 不 觉 堕 其 元 中 。 吃 过 一 顿 - - 品 香 ， 看 过 一 回 戏 之 后 ， 又 约 
了 明天 早上 在 三 万 昌 相 会 。 到 了 次 日 ， 许 老 十 早 便 先 到 了 ， 等 
THER, RMB, AHEAD, BRM EK. 
POEMEM, RAGE BWIR, RRM ST, 0H 
UE, TER. WEE LAA, TE AB 
$350 TARE PR. TEI alok, WERE 
FAW BR, EPPO TRICO SEE. JR RI a 
个 胸 无 城府 的 人 ， 心 口 率直 ， 惟 有 一 样 脾气 ， 欢 于 学 人 家 的 谈 
风 ， 却 又 胸 无 材料 ， 所 以 他 偶然 谈 起 一 个 人 来 , 不 是 尽情 诈 
又 ， 便 是 竭力 痊 扬 。 其 实说 到 底 ， 他 的 诈 毁 也 并 不 是 存心 ， 他 
的 扒 扬 也 并 不 是 有 意 ， 不 过 他 要 借 来 做 谈 风 轩 了 。 许 老 十 哪里 
知道 他 这 等 内 情 ， 只 信 他 说 的 是 实话 。 

两 个 人 谈 谈 说 说 ， 直 等 到 十 点 半 钟 ， 紫 旋 才 来 。 一 见 了 许 
C+, BEM. “AAR. 兄弟 今天 一 早 就 去 找 朋 友 ， 
也 是 为 了 书局 的 事 。 老 实说 一 句 ， 兄 弟 是 一 个 穷 光 蛋 ， 哪 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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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钱 办 这 件 事 ?况且 昨天 晚上 回去 , 接 了 南京 一 个 电报 ， 是 我 一 
个 数 友 准 补 了 宿迁 ， 要 向 我 借 点 银子 作 部 费 ， 我 正在 捕 据 的 时 
候 ， 只 剩 了 五 百 两 银子 存在 庄 上 ， 见 了 电报 之 后 ， 想 到 朋友 有 
通 财 之 义 ， 这 是 义不容辞 的 ， 所 以 今天 早上 ， 先 去 知 照 庄 上 ， 
把 这 一 笔 款 汇 到 南京 去 了 。 至 于 自己 的 事 ， 只 能 再 向 朋友 设 
法 .” 雨 堂 插口 道 : “这 等 地 方 ， 是 紫 旗 最 慷慨 。” 紫 旋 又 道 ; 
“这 一 件 事 ， 兄 弟 本 来 独力 难 支 ， 不 过 仗 几 个 朋友 帮 点 股 分 ， 
次 起 来 玩 玩 罢了 。 偏 偏 两 个 得 力 朋 友 又 没有 遇 着 ， 所 以 耽 摘 到 
此 刻 才 来 。” 老 十 道 : “一 切 都 费心 得 很 。” 紫 旗 道 : “这 是 哪里 
的 话 ? 我 是 为 着 白 己 的 事 。 不 知 十 哥 可 曾 打算 定 了 ? ” 老 十 
道 ; “OTRRAKESAKS. RABRTUK ERNE 
来 ， 也 不 在 平 三 四 百 元 。” 紫 话 道 “多 了 兄弟 出 不 起 ， 就 是 招 
股 ， 也 怕 来 不 及 。” 雨 党 道 :“ 原 来 紫 施 要 做 生意 了 ! 好 ， 好 ， 
好 ， 这 个 书局 生意 ， 你 弄 起 来 一 定 是 发 财 的 。” 三 个 人 又 谈 痰 
说 说 ， 到 了 十 二 点 钟 时 候 ， 紫 旋 又 请 吃 了 一 顿 九 华 楼 , 临 散 时 ， 
UREA: “诸多 费心 。? 紫 旗 约 他 晚上 花 锦 楼 相 见 。 

Men dt, FAM ARB, Mat 
口气 吸 了 两 个 中 盒 ， 方 才 在 那里 发 烟 迷 。 迷 够 多 时 ， 坐 起 米 抒 
揉 有 眼睛， 问 问 阿 大 什么 时 候 ， 阿 大 到 柜上 看 了 看 自 鸣 钟 ， 回 报 
hi: “已 经 五 点 钟 了 。? 两 堂 觉得 肚 里 俄 了 ， 恰 好 卖 案 饭 糕 的 走 
过 ， 买 两 块 吃 了 ， 又 躺 下 去 吸 了 几 口 ， 方 才 要 水 来 洗 了 手 脸 ， 
出 了 北 协 诚 ， 已 是 六 街灯 火 了 。 

向 东 走 了 几 步 ， 转 入 西 苓 芳 ， 穿 出 同安 里 ， 径 入 花 锦 楼 
家 ， 正 好 紫 族 、 老 十 同 在 那里 商 订 合 同 。 紫 旗 看 见 两 堂 ， 便 
道 ，“ 来 得 好 ， 我 这 里 正 缺 少 一 个 中 人 ， 就 烦 了 你 吧 。 浅 你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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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这 个 底子 妥当 不 妥当 ?? 雨 堂 接 来 胡 里 胡 涂 看 了 一 下 ， 也 不 知 
看 了 一 行 没 有 ， 便 道 : “很 好 ， 很 好 ， 妥 当 极 了 。? 紫 旗 对 老 十 
Wi: “这 等 办 法 最 是 网 通 ， 你 老 哥 也 不 失 了 东家 的 体面 。 在 上 
海 如 果 另 有 高 就 ， 老 兄 只 管 去 MRA, A 
住 在 局 里 。 就 是 这 次 回 府 出 来 时 ， 仍 可 住 在 局 里 。 局 里 一 班 人 
又 都 是 老兄 的 旧部 ， 说 起 来 不 过 是 添 了 新 股东 进来 罢了。 如 
此 ， 老 兄 脸 上 岂 不 是 不 撩 丝毫 光彩 么 ? ”两 堂 道 : “原来 十 兄 要 
回 府 ? ” 许 老 十 道 ,，“ 便 是 。 今 天 接 了 家 信 ， 内 人 人 病 重 得 了 不 
得 ， 因 此 要 赶 回去 一 次 。” 璀 堂 倒 在 烟 杨 上 要 吸烟 ， 旁 边 一 个 
AREER. PVE AR Tika, AIK SE lal 底子 来 
@ AWS, RAR See Sun oS 装修 、 招 牌 ， pais 
[Fan PROF, FRB CENTER 
分 。 全 局 归 紫 说 接 办 ， 交 易 之 日 ， 先 由 紫 旗 交 六 百 元 ， 下 剑 一 
千 八 百 元， 分 六 期 到 清 ， 每 三 个 月 一 期 ， 每 期 归还 三 百 元 ,十 
八 个 月 之 后 交加 湾 槛 云云 。 十 党 是 个 率直 人 ， 看 了 也 英名 其 
妙 。 一 会 儿 紫 族 把 两 张 合同 都 写 好 了 ， 放 在 身边 ， 花 锦 楼 已 经 
HEMMER, SAME MR, METER, FAK. Maa Be 
此 叮嘱 ， 明 昌 早 起 到 书局 里 ， 交 易 过 制 。 

内 中 单 表 雨 堂 ， 心 中 依然 记 着 昨天 晚上 的 “野鸡 ”%”， 仍 旧 寻 
了 去 ， 和 鬼混 了 一 夜 。 心 中 又 慷 记 着 他 们 的 事 ， 成 交 以 后 ， 希 葛 
捞 两 文中 人 鳅 。 到 了 次 日 ， 天 才 发 亮 ， 便 念 了 起 来 ， 叫 人 开 了 
大 门 ， 跑 了 出 来 ， 一 口气 走 到 书局 门 前 看 时 ， 谁 知 大 门 还 不 曾 
开 ， 不 觉 索 然 无 味 。 只 得 顺 着 脚步 走 去 ， 留 心 看 那 两 旁 店铺 ， 
除了 一 两 家 老 火 灶 之 外 ， 竞 是 家 家 闭 户 的 ， 方 才 想 着 自己 大 
显 。 一 时 又 疫 有 地 方 可 以 住 脚 ， 只 得 走 到 一 家 老 火 灶 去 泡 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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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茶 ， 要 了 一 盆 水 来 ， 胡 乱 洗 了 个 脸 。 门 外 头 有 一 个 案 饭 摊 ， 
便 亲 自 去 买 了 八 文 钱 案 饭 ， 聊 当 点 心 。 坐 够 走时 ,方才 惠 了 十 
二 文 茶 帐 出 来 。 时 候 仍然 太 早 ， 不 免 信步 行 去 ， 借 此 好 挨 点 时 
Ro DRA, WEA KEISER, BE THEA, 要 访 紫 旋 。 

ee T, WT RE, Ba: “你 好 早 ! “两 党 道 ， 
“答应 了 代 你 办 事 , 怎 好 不 早 ? 我 还 要 好 好 的 赚 你 点 中 人 钱 呢 !1” 
紫 旗 道 : “好 自在 的 话 ， 我 们 自己 交易 定 了 ， 你 磁 了 来 ， 做 个 
现成 中 人 ， 还 要 中 金 呢 ! "MA: “这 个 不 是 这 等 说 ， 此 刻 我 
自然 是 个 现成 中 人 ， 将 来 如 果 你 们 有 蕊 争执 ， 打 起 官司 来 ， 我 
SLM AAS Se EB EY. RATT ME Ta: “Mr 大 
清早 起 ， 人 家 定局 的 头 一 天 ， 要 你 来 发 这 个 利 市 。” 璀 堂 吃 吃 
FR: “不 在 乎 此 ， 不 在 乎 此 ， 我 们 去 来 ， 我 们 去 来 。? 紫 旗 
道 : “ORD? "ME: “ 嘴 ， 你 不 是 约 的 今天 早起 交 易 Ar?” 
紫 旗 道 : “RYE! 你 就 是 心急 几 个 中 金 ， 也 不 至 急 到 如 此 ! Ue 
且 我 是 老实 说 ， 没 有 的 。 "MA: “我 们 知己 朋友， 不 在 乎 
此 ， 许 老 十 我 犯 不 着 代 他 白 当 差 。” 紫 旋 道 : “你 和 他 是 老 朋 
友 啊 ! 怎么 说 出 这 个 话 来 ?“ 雨 堂 道 : “ 罢 ， 罢 ， 算 了 罢 ， 你 不 
要 慌 我 了 。” 两 个 人 说 说 笑 笑 ， 到 了 九 点 钟 时 候 ， 方 才 同 到 二 
马路 书局 里 去 。 

许 老 十 接着 ， 招 呼 寒 晕 已 毕 ， 紫 旗 便 拿 出 一 式 两 纸 的 合同 
来 ， 请 许 老 十 签字 。 老 十 从 头 看 了 一 遍 ， 见 与 昨夜 的 章 底 无 
蜡 ， 便 签 上 了 字 。 柴 旗 拿 过 来 ， 也 签 上 字 ， 又 送 给 十 党 ， 璀 党 
提起 笔 来 ， 也 在 中 人 名 下 签 过 了 。 紫 旋 、 老 十 齐 说 费心 雨 
堂 连 称 岂 敢 。 老 十 便 将 一 切 帐 目 、 图 书 等 项 交割 过 来 ， 紫 旋 接 
受 了 ， 便 在 身边 取出 一 张 二 百 元 庄 票 ， 及 四 百 元 的 一 张 本 局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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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单 ， 交 给 老 十 ， 要 他 出 六 百 的 收 条 。 老 十 情 然 道 :“ 说 过 先 
交 六 百 元 的 ， 为 何 只 有 二 百 ? ? 紫 旗 道 : “这 四 百 元 的 股 分 也 要 
算 的 。” 老 十 道 : “我 以 为 这 股 分 是 股 分 的 事 ， 洋 钱 是 洋 钱 的 
事 。” 紫 旋 道 “这 也 可 以 使 得 ， 左 右 是 一 样 的 ， 请 你 老兄 交 了 
四 百 元 股 银 来 ， 我 便 照 数 交 六 百 元 给 你 。? 老 十 道 : “这 件 事 不 
wD, BRAS Fine? ? 紫 旗 道 : “ 乔 是 弄 得 很 清楚 的 ， 
不 过 你 老 哥 有 点 不 曾 明白 罢了 。 你 想 ， 若 不 是 照 此 办 法 ， 下 余 
的 哪里 还 有 一 千 八 百 元 之 多 ? 统 共 只 有 二 千 四 百 元 ， 若 照 老兄 
的 算法 ， 四 百 股 分 银 不 交 ， 又 要 拿 六 百 元 去 ， 这 不 是 明明 先 交 
一 千 了 么 ? 合同 这 东西 是 你 情 我 愿 方才 订 定 的 ， 何 况 又 有 中 人 
在 此 ? “两 堂 接口 道 :“ 啊 , 啊 , 啊 ， 啊 ， 不 错 的 ， 紫 族 这 个 办 法 
是 很 公平 的 ， 十 兄 你 放心 吧 。 ” 老 十 呆 着 脸 道 :“ 现 成 的 都 摆 在 
这 里 ， 哪 个 不 放心 ? 只 是 我 今天 加 杭州 去 ， 钱 不 够 用 ， 奈 何 ?” 
紫 旗 登 时 丑 花 眼 笑 起 来 道 : “这 个 好 商量 。 我 们 先 吃 点 心 去 罢 ， 
动身 要 下 半天 呢 忆 说 罢 ， 一 把 拉 了 老 十 ， 又 招呼 了 两 堂 ， 一 同 
走 到 四 马路 九 华 楼 去 吃 茶 。 坐 定 下 来 ， 紫 旗 又 是 一 阵 天 花 乱 坠 
的 长 谈 。 这 是 他 独 具 的 天 生 本 事 ， 无 论 人 家 有 其 心事 ， 只 要 有 
他 在 座 ， 他 东 拉 西 扯 的 一 阵 乱 谈 ， 人 家 便 不 知 不 觉 的 把 心事 丢 
开 了 。 吃 过 点 心 之 后 ， 三 个 人 依然 同 回 书局 里 去 。 

柴 旋 见 雨 党 条 着 不 走 ， 知 道 他 的 意思 ， 便 拉 了 老 十 到 旁边 
说 道 ,，“ 陈 十 党 这 个 中 金 ， 应 该 要 多 少 送 他 点 吧 ?” 老 十 道 ,“ 这 
是 规矩 上 有 的 。 但 是 送 多 少 呢 ? ? 紫 旗 道 : “他 是 我 的 朋友 ， 我 
MERE D; HREM TI,” ETHERS, ABS 
相让 。 老 十 道 : “我们 合 送 了 他 十 元 吧 。” 紫 话 沉 吟 道 ,“ 二 了 千 
多 洋 钱 的 交易 ， 十 元 中 金 似乎 少 些 。 这 样 吧 ， 我 们 各 送 了 十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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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 老 十 道 : “也 使 得 ， 只 是 我 这 里 十 分 为 难 ， 一 时 拿 不 出 来 
了 。” 紫 族 不 等 说 完 ， 便 抢 着 说 道 ; “这 不 要 紧 ， 我 们 此 AL 
一 家 人 了 ， 只 管 在 帐 上 拿 便 了 。? 说 罢 ， 便 出 来 取 了 十 元 钞票 ， 
付 给 两 堂 ， 悄 悄 说 道 , “他 只 肯 五 元 ， 是 我 竭力 说 项 的 ， 才 有 
此 数 。” 雨 党 点 点 头 道 ,“ 费 心 ， 费 心 。” 搭 训 了 一 会 自 去 了 。 

紫 旋 等 到 下 午 ， 亲 自 送 许 老 十 上 了 小 轮船 ， 还 买 了 几 种 送 
行 物 品 ， 送 到 船上 ， 方才 珍重 而 别 。 

自 此 紫 旋 把 鸿 仁 里 房子 退 了 ， 搬 到 书局 里 住 。 喜 得 错 子 迁 
走时 ， 留 下 的 古玩 陈设 不 少 ， 搬 了 过 来 ， 把 一 间 书 局 陈设 一 
新 。 便 又 在 局 里 请 过 几 回 客 ， 无 非 是 尽力 乱 吹 。 一 面 挂 了 这 书 
局 的 旗号 ， 乱 招股 分 ， 定 了 七 厘 官 息 ， 每 股 百 元 。 于 是 做 一 股 
的 ， 做 两 股 的 ， 倒 也 被 他 招 了 不 少 。 

恰好 一 家 口 报馆 新 换 东 家 ， 这 新 东 嫌 那 副 铅字 旧 了 ， 要 另 
买 一 副 新 的 ， 不 免 着 人 到 外 面 去 打听 价钱 ， 问 来 问 去 ， 便 问 到 
紫 族 的 书局 里 。 紫 旗 便 异 想 天 开 的 想 了 一 个 法 子 ， 叫 口 报馆 把 
那 一 副 旧 字 拿 出 来 ， 换 自己 的 新 字 ， 每 磅 要 他 贴 还 六 分 举 钱 。 
那 记 报 的 新 东 默 默 计 算 了 一 会 ， 若 要 买 新 字 ， 每 磅 要 在 西 角 以 
外 ， 这 旧 字 卖 出 去 ， 只 能 作废 铝 ， 值 不 到 一 角 一 磅 的 了 ， 算 着 
很 有 自家 的 便宜 ， 便 答应 了 。 彼 此 对 换 了 一 万 磅 字 ， 紫 族 便 干 
落 了 六 百 元 。 以 后 因为 字 梯 太 旧 ， 做 不 出 生意 来 ， 那 是 股东 晓 
气 ， 与 他 无 千 的 了 。 此 是 后 话 ， 表 过 不 题 。 

且说 陈 雨 堂 拿 了 伊 紫 旗 的 十 元 ， 便 欢天喜地 的 出 来 ， 一 口 
气 跑 回 家 去 。 因 为 两 夜 未 回 ， 在 外 干 的 又 不 是 正经 事 ， 见 了 老 
汛 ， 未 免 有 点 性 恐 。 老 婆 见 了 他 ， 不 免 有 三 分 动 气 。 璀 堂 先 搭 
雇 着 问 道 , “前 天 的 房 钱 是 怎样 了 的 ? PRE,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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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e PASM ALF VES: “BA, ET He ” Bal 生 
gs “ST RRA ARBINS TMS SMART PORE 才 
付 了 一 个 月 房 钱 ， 免 了 钉 门 。” 雨 堂 大 惊 道 :“ 是 拿 我 什么 字画 
HRT? "SBE: “IRA, MRRMBBD—-kh, 
不 知道 回来 了 ， 不 当 不 卖 ， 拿 什么 应 付 别 人 ? Wey, IC 
打开 书画 箱 一 看 ， 别 的 东西 都 还 完全 ， 内 中 只 少 了 米 南 宫 黑 六 
的 一 个 长 着 ， 一 轴 赵 文敏 的 * 八 验 图 》。 只 气 得 三 尸 乱 暴 ， 七 容 
ARMA, THUMB, FAB PALA, Ts SAE 畜 
生 ! 你 索性 把 我 的 老 命 卖 了 ， 倒 也 罢了 。 ”老婆 见 此 情形 , 抢 过 
来 护 住 了 儿子 ， 器 着 道 :“ 关 他 小 孩子 什么 事 ? 你 要 打 打 我 ， 要 
驾 骂 我 ,是 我 拿 来 卖 了 , 你 便 怎 样 ? 须知 我 卖 了 东西 ， 是 要 保全 
这 个 叫 化 子 窝 儿 ， 并 不 是 卖 了 东西 养 汉 子 ! ”夫妻 两 个 好 一 顿 
Allo DAAC, ELV Ela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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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加 


十 二 金 卖 去 一 员 督 括 ”两 封 书 送 来 无 限 生 机 


且说 陈 雨 堂 这 个 人 ， 他 祖上 本 是 山东 老 州 县 ， 他 曾祖 及 祖 
父 ， 都 是 在 山东 有 名 的 能 员 ， 便 是 他 父亲 ， 也 是 个 山东 候补 
县 ， 署 过 诸城 、 几 县 以 及 梁山 铂 所 在 的 怪 城 县 ， 不 是 苦 缺 ， 便 
是 要 缺 。 雨 堂 随 定 在 山东 ， 也 捐 了 个 盐 大 使 ， 在 山东 候补 ， 意 
思想 得 一 个 劳 绩 保 举 ， 便 可 过 个 县 班 。 谁 知 他 生性 率直 ， 容 易 
得 罪人 ， 混 了 几 年 ， 非 但 不 曾 得 着 保 举 ， 并 且 连 本 有 的 功名 也 
被 上 司 奏 参 了 。 后 来 他 父亲 过 了 ， 起 服 之 后 ， 他 仍然 捐 了 一 个 
二 百 五 的 双 月 知县 ， 在 山东 当 过 几 年 差 。 他 既 在 山东 三 四 代 之 
久 ， 实 像 旧 好 总 多 ， 易 于 照应 。 那 一 班 没 有 差 使 的 黑 州 县 ， 看 
见 他 未 兔 因 羡 生 妒 ， 因 妨 生 恨 ， 因 恨 便 生 出 倾 轧 来 。 思 量 现 攻 
击 他 ， 说 他 未 曾 到 省 人 员 ， 冒 当地 差 使 。 这 是 官场 中 的 生性 如 
此 ， 习 惯 如 此 ， 不 足 为 奇 的 。 雨 党 得 了 这 个 信息 ， 玖 怕 连 这 个 
二 百 五 的 功名 都 干掉 了 , 便 忙 着 哆 到 上 海 来 , 避 一 避 这 个 锋 头 。 

谁 知 一 到 上 海 之 后 ， 嫖 了 个 不 亦 乐平 ， 把 祖上 挣 下 来 的 宣 
襄 散 个 遍 尽 ， 便 是 几 件 衣服 ， 也 阅 得 典 尽 当 光 ， 弄 到 这 步 天 
地 。 却 有 一 层 好 处 ， 到 底 是 书香 人 家 出 身 ， 所 有 银钱 、 衣 服 、 
古玩 等 件 ， 都 看 得 不 甚 贵重， 随便 当当 卖 卖 ， 也 不 其 计 论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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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只 有 那 两 箱 字 画 碑 帖 ， 却 看 得 如 性 命 一 般 ， 赁 是 怎样 穷 煞 
Re, BRA. WHA, “我 他 日 如 果 做 了 叫 化 子 ， 也 
要 搂 着 这 几 卷 纸 片 儿 求 乞 的 。” 

就 以 这 两 轴 起 文敏 < 八 骏 图 >、 米 南宫 长 手 卷 而 论 ， 两 件 东 
西 合 起 来 ， 当 日 有 人 出 过 千金 之 价 的 ， 如 今 被 老婆 轻 轻 的 卖 了 
TORR, MDA? 气 得 他 顿 -- 回 足 ， 拍 一 回 桌子 ， 嘴 里 
咕 足 上 晤 咏 的 也 不 知 说 些 什么 了 。 忽 然 一 阵 目 图 口 呆 的 ， 直 挺 挺 
的 坐 着 ， 那 眼泪 如 断 线 珍珠 般 乱 深 下 来 。 老 婆 看 见 了 ， 不 觉 冷 
秋 道 : “从 前 当 卖 尽 多 少 金 珠 ， 不 曾 听见 你 说 过 一 声 可 异 ， 此 
刻 只 卖 了 两 个 纸 卷 儿 ， 便 那么 雨 麻 起 来 。” PE ELBE 
“你 懂得 什么 ? 那 一 幅 < 八 骏 图 > 不 算数 ， 单 是 这 一 个 手 卷 , 我 老 
AAT EIS LIN A, Be hv AAT GR, 
PS SRSA RAUL, RAR. AE 
PLT, WAAR BAT BL, AER, WR TH Mb, 
(hT ASA BE as, BU i Ciera eA 
开 一 个 陆 斩 保 举 ， 从 知县 上 一 下 子 就 可 以 成 了 道 台 ， 以 后 还 好 
好 多 裁 培 他 一 个 督 二 。 是 我 老 太 爷 因为 这 东西 是 自己 祖上 传 下 
落 的 ， 不 肯 送 人 ， 所 以 混 了 一 辈子 还 是 个 知县 。 此 刻 被 你 十 二 
块 钱 类 了 我 家 一 个 督 沅 ， 你 说 伤心 不 伤心 ! “说 着 索性 号 吻 大 

老婆 昕 了 这 一 番 话 ,不 觉 也 直 跳 起 来 道 ,“ 你 不 要 撒 赖 我 ， 
我 不 信 潘 大 军机 是 个 三 岁 小 孩子 ， 贪 你 家 一 个 破 纸 卷 儿 ， 便 肯 
拿 一 个 督 抚 来 换 。 你 家 老 太 爷 又 不 是 个 途 子 ， 放 着 现成 督 抚 不 
做 ， 死 搂 着 那么 个 纸 卷 儿 。 你 既然 知道 这 东西 可 以 换个 督 抚 
欧 ， 你 为 站 不 拿 去 换 一 个 来 向 做 ? HAAR, Big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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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相干 的 话 来 撒 赖 我 。 你 不 要 拿 督 抚 来 吓 我 ， 我 娘家 也 是 做 官 
AR, SU, PERERA, RAED 
三 对 昵 ! "两 堂 听 了 ， 又 是 好 气 ， 又 是 好 笑 ， 被 她 一 篇 胡 涂 话 ， 
反 阅 得 无 言 可 答 。 含 着 两 眶 眼泪 ， 立 起 来 出 门 去 了 。 

无 精 打 彩 地 走 到 了 北 协 诚 ， 开 了 一 只 灯 ， 嘻 嘻 嘻 的 尽 着 吸 
烟 。 这 一 天 竞 是 饥 不 知 食 ， 渴 不 知 饮 ， 异 错 沉 沉 的 在 烟 机 上 过 
了 一 天 。 直 到 天 将 入 黑 时 ， 方 才 届 眉 然 出 了 北 协 诚 。 

正在 疏 崔 然 无 所 之 的 时 候 ， 忽 然 迎面 来 了 一 个 人 ， 一 把 抓 
住 了 ， 说 道 , “APE, BAe ” 雨 堂 定 腿 看 时 ， 原 来 是 萧 志 
何 。 志 何 接 着 说 道 ,“ 你 可 知道 ， 陈 莉 裳 做 了 抚 台 了 ! OME 
然 道 : “这 是 哪里 来 的 话 ? HILAIRE, AS AY 
超越 起 来 ? 可 知道 放 的 是 哪 一 省 ? ” 志 何 道 : “就 在 山东 。 因 为 
湖广 总 叔 召 入 军机 ， 山 东 抚 台 ( 即 五 少 大 人 之 父 也 ) 升 了 湖广 
OM, MERRIE, RADI, HERRON IT 山 东 。” 雨 
党 道 ,“ 阅 了 半天 ， 原 是 与 他 不 相 千 。” 志 何 道 ,“ 还 有 下 文 呢 。 
这 位 新 调 东 抚 ， 着 速 来 京 陆 见 ， 未 到 任 以 前 ， 着 陈 某 人 护理 。 
你 想 ， 贵 州 这 条 路 多 远 ， 还 要 人 京 ， 他 这 一 护理 ， 不 一 年 也 要 
ARNE, 我 正 要 来 找 你 ， 可 要 到 山东 走 一 次 ? 我 也 Bw. 
入 道 : GAME, DREGE, EIR TREE? 
这 件 事 到 底 有 点 可 疑 。?” 志 何 道 :“ 亏 你 还 是 几 代 官 场 ! 大 几 护 
院 ， 本 是 两 司 都 可 以 做 得 的 ， 只 看 上 头 的 痢 思 罢 了 。 此 刻 且 不 
必 争 ， 明 日 见 了 报 ， 便 可 见 我 是 撒谎 不 是 。 我 只 问 你 一 句 ， 璧 
如 是 真 的 ， 你 到 山东 去 不 去 ? ” 雨 堂 道 :,“ 他 是 我 老人 家 的 门 
生 ， 十 来 年 间 ， 被 他 由 优 杂 巴 到 了 抚 台 ， 我 如 何不 去 谍 一 个 
事 ? 其实 我 一 向 就 想 去 找 他 ， 因为 他 只 是 个 朱 台 ， 手 底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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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好 差 使 ， 只 巴 望 他 升 了 落 司 ， 我 就 要 去 了 ,何况 是 个 抚 
8? 这 信息 如 果 是 真 的 ， 我 一 定 要 去 。” 志 何 道 :“ 明 天 在 哪里 看 
你 呢 ? ”两 堂 道 ;:“ 我 一 两 点 钟 在 北 协 诚 。” 志 何 道 , “如 此 ， 
明天 会 吧 ! 我 此 刻 还 有 点 事情 去 。? 说 着 ， 拱 手 别 去 。 

雨 堂 一 个 人 独自 沉吟 道 : “ 平 空 遇 了 他 来 ， 和 我 的 鬼 ， 不 
信 陈 曹洪 就 会 护 院 起 来 ， 想 是 他 们 知道 我 穷 极 了 ， 故 意 造 这 些 
谣言 来 民 我 。” 一 面 想 着 ， 一 画 信 步行 去 ， 不 党 已 经 到 家 。 

想起 老婆 的 蛮 不 懂 理 ， 心 里 局 悔 回来 ， 但 是 已 经 到 了 ， 只 
得 推 门 进去 。 只 见 自己 老婆 和 一 个 男子 对 坐 着 吃饭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连 忙 路 入 屋 里 一 看 ， 原 来 是 自己 妻 贞 ， 从 江阴 来 的 。 彼 
此 相 见 ， 问 起 来 意 ， 方 知道 丈 母 病 重 ， 思 念 女儿 ， 专 打发 儿子 
来 接 女 儿 归 宁 的 。 姊 弟 两 个 商量 连夜 动身 ， 正 苦 等 两 堂 不 回 
来 ， 没 得 主意 。 此 刻 看 见 他 回来 了 ， 便 告知 此 意 。 两 党 沉吟 
道 : 你 回去 也 好 。 服 侍 外 母 好 了 ， 你 也 可 以 多 住 几 天 ， 因 为 我 
这 两 天 里 头 也 打算 到 山东 去 ， 等 我 到 了 山东 得 了 差 使 ， 看 定 了 
Ath, FSR Mm. "Bw. “MPA, RAE, WM 
来 没有 听见 过 你 说 走 ， 我 偶然 回 娘家 去 ， 你 也 到 山东 去 了 ， 天 
下 有 这 等 巧 事 ?“ 雨 党 道 ,“ 忘 八 蛋 骗 你 。 方 才 萧 志 何 告诉 我 
WW, MRS TARA, ARR AH. (LAH 不 确 还 未 
定 ， 如 果 是 确 的 ， 我 就 一 定 要 走 。 老 婆 道 :“ 不 确 呢 ?" 璀 堂 道 ; 
“不 确 的 ， 我 还 去 做 什么 ?只 等 明天 早起 看 了 报 就 知道 了 。” 老 
Hi, “你 既然 要 去 山东 ， 我 把 儿子 带 去 吧 。” 雨 堂 道 “他 正 
在 读书 的 上 时候， 由 他 在 我 身边 的 好 。” 老 婆 道 ,，“ 我 们 马上 动 
身 ， 盘 缠 也 不 曾 有 。” 十 党 连忙 道 , “此刻 鬼 捉 住 我 ， 要 我 出 一 
文 钱 买 命 也 没有 。 BREET —O, SAI. “不 要 紧 ， 

168 


我 带 着 现成 的 。 坐 江 轮 到 江阴 ， 有 限 几 个 钱 。? 老 婆 道 : “我 一 
HA, DERARGAM., "EA, “ 娘 此 刻 是 急于 要 见 
你 ， 并 不 是 要 贪 你 的 东西 ， 况 且 动 身 得 匆忙 ， 就 不 买 东 西 回 
去 ， 娘 也 不 怪 你 ， 别 人 也 不 笑 你 的 。 老 实 点 吧 。” 当 下 吃 完了 
晚饭 ， 便 打点 行李 ， 姊 弟 两 个 附 了 长 江 轮 船 去 了 。 

两 堂 不 知 陈 营 党 护 院 的 信息 真 假 ， 终 夜 打算 ， 不 曾 合 眼 。 
一 到 天 亮 ， 便 叫 用 的 一 个 老 妈 子 出 去 买 一 张 报 来 看 。 谁 知 那 买 
来 的 是 一 张 4 游戏 报 ”， 没 有 上 论 的 ， 不 禁 噶 然 。 只 得 自己 走出 
去 找 了 来 看 。 谁 知 果然 是 真 的 ， 照 着 志 何 昨天 所 说 ， 一 字 不 
差 ， 不 觉 喜 得 他 手 钴 足 蹈 起 来 。 思 量 怎样 弄 点 盘 缠 动 身 。 想 来 
想 去 ， 只 有 紫 旋 。 便 一 口气 跑 到 二 马路 书局 里 。 

紫 旗 方 才 起 来 ， 一 见 了 两 堂 ， 便 连连 作 拇 道 , “eB, AB 
喜 ! ” 雨 堂 情 然 道 ,，“ 什 么 喜 ?” 紫 旋 道 ,“ 世 兄弟 做 了 抚 台 ， 怕 
不 提 玫 你 升官 发 财 么 ? 还 不 是 喜 ? ” 雨 堂 道 “你 真是 用 了 耳 报 
神 的 ， 怎 么 就 知道 了 ? ? 紫 旗 道 : “我 们 好 朋友 ， 是 事 事 关心 
的 ， 怎 么 不 知道 ? ”两 堂 道 : “我 正 是 为 了 这 个 来 和 你 商量 呢 ! 
你 知道 我 的 ， 一 个 大 钱 没有 ， 还 欠 了 三 四 个 月 的 房 钱 ， 怎 么 动 
得 了 身 ? ” 紫 族 道 : “这 个 怕 什 么 ? 我 们 朋友 总 要 帮忙 的 。 昨 
天 菇 志 何 已 经 对 我 说 过 了 ， 他 要 约 你 同 去 。 他 和 陈 中 承 虽 然 相 
识 ， 然 而 交情 没有 你 的 深 ， 不 怕 他 是 个 知府 ， 只 怕 这 回 到 了 出 
东 ， 他 还 要 仰 仗 你 呢 ! ”两 堂 道 : “这 也 不 见得 。? 紫 族 道 : “这 
是 明摆着 的 情形 ， 你 又 何必 客气 ? ”两 堂 道 , “这 是 护理 的 事 
情 ， 我 们 要 走马 上 就 要 走 了 ， 求 你 代 我 筹 点 盘 强 ， 不 知 可 以 不 
可 以 ?? 紫 旗 道 ; “可 以 ， 可 以 ， 我 总 理 尽 力 就 是 。?” 璀 堂 大喜， 
谢 了 又 谢 。 紫 族 又 请 他 同 到 九 华 楼 吃 了 点 心 ,两 堂 方才 回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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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得 饭 后 ， 便 走 到 北 协 诚 去 等 萧 志 何 。 先 对 着 阿 大 乱 吹 了 
一 阵 ， 到 了 一 点 多 钟 ， 只 见 紫 旗 的 家 人 送 来 一 封 信 ， 另 外 沉 旬 
旬 的 一 包 东 西 ， 交 给 雨 堂 道 , “我 们 老爷 送 给 陈 老 分 的 。 两 党 
接 过 采 ， 捏 一 捏 那 包 东西 象 是 详 钱 ， 连 忙 坐 起 米 ， 拆 开 那 封 信 


ARRTRA, ABLES, WM, RH 
ABRT UMAR AHR RE, BRITE, CZAE 
玉 。 雨 堂 大 哥 监 ， 紫 旗 顿 首 。 


雨 堂 看 婴 ， 不 胜 欢喜 ， 连 忙 打开 纸 包 点 一 点 数 ， 却 古 三 
元 洋 钱 ， 二 十 元 钞票 ， 便 对 来 人 道 : “不 错 了 ， 我 收 到 了 ,请 你 
回去 上 复 你 们 老爷 ， 说 谢谢 。 ?家 人 道 : “今天 晚 六 点 钟 同安 
里 ， 务 必 请 老爷 到 。 "MB: “知道 了 。 我 到 ， 我 到 。” 

那 家 人 才 去 了 ， 志 何 便 到 。 一 见面 ， 便 道 : “如 何 ? 我 不 
HiME? 我 打听 得 后 天 就 有 烟台 船 了， 我 们 来 得 及 走 NE? A 
堂 道 , “没有 什么 来 不 及 ， 只 要 有 钱 便 得 。” 志 何 道 : “你 还 差 
Sebo "MA, “方才 紫 旋 送 了 五 十 元 来 ， 再 能 筹 得 百 金 ， 便 
可 以 将 就 动身 了 。” 志 何 道 ,，“ 这 个 容易 ， 我 等 一 等 和 你 送 来 。 
但 是 你 准 定 后 天 能 走 才 好 。? 两 堂 道 , “只 要 有 了 钱 ， 没 有 来 不 
及 的 事 。” 志 何 又 谈 了 几 句 ， 便 起 身 去 了 。 

雨 堂 有 事 在 心 ， 赶 着 过 足 了 净 ， 便 回 家 去 料理 一 切 。 鞠 拿 
出 当 票 来 ， 拣 要 用 的 衣服 赎 了 几 件 。 真 是 事 忙 嫌 日 短 ， 不 觉 又 
是 上 灯 时 候 了 。 便 交代 老 妈 子安 顿 小 孩子 吃饭 ， 自 己 走 到 花 锦 
楼 处 ， 紫 旋 、 志 何 已 经 在 那里 了 。 志 何 见 面 之 后 ， 便 塞 过 一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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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票 给 雨 堂 ， 两 堂 接 过 放 在 身边 。 陆 续 客 到 了 ， 一 席 花 酒 ， 无 
非 是 酒肉 趾 露 ， 不 必 多 叙 。 

且说 两 堂 得 了 志 何 一 百 元 之 后 ， 次 日 便 又 赎 了 两 件 行头 ， 
料理 清 房 钱 ， 收 拾 好 细软 ， 将 几 件 木 器 寄 在 紫 旋 书局 里 。 胡 乱 
过 了 一 天 ， 便 开发 了 老 妈 子 ， 退 了 房子 ， 带 了 儿子 跟 志 何 动身 
去 了 。 临 动身 时 ， 才 写 了 一 封 信 通知 老婆 ， 及 告知 山东 收 信 地 
址 。 

船 到 烟台 之 后 ， 便 起 早 兼 程 ， 赶 到 济南 ， 一 路 上 的 盘 费 ， 
都 是 志 何 报效 的 ， 自 不 必 说 。 

到 得 济南 ， 志 何 本 有 公馆 在 那里 ， 便 一 齐 搬 到 萧 公馆 里 
去 ， 安 息 一 天 ， 便 去 上 院 。 那 位 陈 护 院 ， 果 然 一 见 了 面 便 极 道 
Rid, SMT H—-TRB, MEALKE. 

因为 住 在 志 何 处 不 便 ， 自 己 另外 找 了 房子 ， 把 从 前 分 寄 在 
人 家 的 木器 家 伙 取 些 回来 ， 自 立 门 面 ， 专 等 札 子 。 谁 知 等 了 一 
个 月 ， 绝 无 消息 ， 每 上 院 又 必 见 ， 每 见 必 面 允 给 差 ， 却 只 不 动 
公事 。 雨 堂 不 觉 支持 不 住 。 正 在 无 可 生发 的 时 候 ， 忽 然 一 天 连 
接 了 两 封 江 阴 来 信 ， 知 道 丈 母 死 了 ,不 觉 异 想 天 开 的 生出 一 个 
筹 款 的 法 子 来 。 要 知 是 何 法 子 ， 且 了 昕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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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陈 雨 党 自从 到 了 济南 ， 守 了 一 个 多 月 ,不 曾 得 着 差 
使 ， 光 景 日 见 窘迫 ， 又 不 便 向 人 告 贷 露 出 穷 相 。 正在 为 难 之 
际 ， 忽 然 接 了 江阴 两 封 信 ， 说 是 丈 母 死 了 ， 心 中 越 觉 间 闽 不 
乐 。 拿 着 两 封 信 ， 躺 烟 杨 上 ， 发 了 一 会 烟 迷 ， 胖 胱 之 间 ， 仿 佛 
入 梦 ， 说 是 家 中 死 了 人 了 ， 及 至 看 那 死 人 时 ， 正 是 自己 老婆 ， 
不 觉 一 惊 而 醒 。 提 起 烟 枪 吸 了 两 口 ， 忽 然 心 中 一 动 ， 想 出 一 条 
计策 来 。 取 过 纸 笔 ， 起 了 一 个 稿子 ， 然 后 叫 家 人 到 外 面 去 叫 一 
个 刻字 匠 来 ， 叫 他 拿 了 这 稿子 去 照 刻 。 

看 官 ， 你 道 他 刻 的 是 什么 ? 项 来 是 刻 计 帖 。 然 而 天 下 事 ， 
WHS EB AS FE TSC REACH LP FE BE Hy SE Ra a A 
的 计 帖 ， 却 是 他 老婆 的 计 帖 。 只 因 穷 极 无 聊 ， 便 异想天开 撒 这 
么 一 个 大 谎 ， 只 说 死 了 老婆 ， 遍 处 散 出 让 帖 ， 定 日 受 吊 。 他 是 
在 山东 三 四 代 的 人 ， 所 有 官场 绅士 ， 哪 一 家 、 哪 一 个 不 相识 ? 
这 一 散 起 来 ， 却 也 散 了 二 三 百 份 出 去 。 人 家 得 了 他 的 计 帖 ， 不 
免 便 送 黄 礼 ， 也 有 送 樟 的 ， 也 有 送 联 的 ， 也 有 送 钱 的 。 

到 了 受 吊 那 天 ， 便 居然 设 起 孝 堂 来 ， 把 个 十 岁 孩 子 披 了 粗 
麻 。 扮 成 孝子 ， 胡 疗 了 一 天 ， 倒 也 有 好 些 人 来 郧 英 的 。 这 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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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 那 位 护 院 陈 中 丞 ， 倒 送 了 二 百 吊 京 钱 的 覆 金 ， 连 各 实 优 
的 ， 差 不 多 收 了 三 百 吊 大 钱 ， 被 他 挨 过 了 一 个 穷 关 头 。 还 拣 了 
一 轴 幢 子 ， 换 了 几 个 字 及 上 下 款 ， 寄 到 江阴 去 挽 他 的 丈 母 。 

恰好 这 件 事 闸 了 之 后 ， 陈 护 院 连 下 了 两 个 钢 子 ， 委 他 一 个 
本 辕 文 案 、 一 个 官 书 局 督办 的 差 使 。 璀 堂 泰利 之 下 ， 不 免 趋 辕 
谢 委 ， 一 面 拜 同事 ， 一 面 择 日 到 差 。 

且说 第 四 回 书 中 所 表 的 抚 辕 文案 田 仰 方 ， 他 本 是 山东 的 一 
个 老 候补 ， 他 当日 以 通 判 到 山东 时 ， 现 在 的 护 院 陈 慧 党 还 是 个 
知县 ， 彼 此 本 是 相好 。 陈 护 院 这 回 接 印 之 后 ， 自 然 照旧 留 差 。 
喜 得 这 护 院 是 个 风流 个 偿 人 物 ， 所 有 一 切 旧 友 ， 莫 不 略 分 言情 
的 ， 所 以 差 使 格外 好 当 ， 上 下 之 情 也 易于 通达 ， 并 无 亦 项 之 
虞 。 这 也 是 他 的 长 处 。 田 仰 方 本 是 个 豪侠 之 士 ， 最 欢喜 应 酬 ， 
因此 护 院 越发 和 他 共 得 来 。 这 一 天 看 见 雨 堂 拜 片 ， 知 道 又 添 了 
个 同事 了 ; 并 且 也 是 老 朋 友 ， 因 此 动 了 请 客 之 念 ， 定 了 日 子 ， 
就 在 蔷 医 埠 本 公馆 里 摆 起 宴 来 。 一 共 摆 了 五 席 ， 所 请 的 无 非 是 
红 红 儿 的 候补 道 府 ， 内 中 有 许多 与 我 这 书 上 无 干 的 ， 就 不 去 一 
一 琐 叙 了 。 

内 中 请 的 第 一 个 客 ， 就 是 陈 翡 党 中 丞 。 所 以 这 天 的 客 ， 因 
为 有 他 在 内 ， 都 是 恐怕 落 在 护 院 后 的 ， 纷 纷 早 到 。 及 至 护 院 到 
时 ， 一 律 还 他 俱 属 规矩 ， 站 班 迎接 。 等 到 定 席 时 候 ， 护 院 自 是 
当中 第 一 位 ， 却 请 了 新 委 善 后 局 提 调 萧 志 何 及 陈 雨 堂 两 个 陪 
他 ， 下 祭 在 两 旁 分 排 了 四 席 。 护 院 和 人 坐 之 后 ， 先 交 代 说 : “我 
们 都 是 老 朋 友 ， 断 不 可 拘 礼 池 ， 只 管 开怀 畅饮 。 总 要 和 十 年 
前 ， 我 们 在 更 华 桥 ( 济南 冶 游 之 地 ) 玩笑 一 般 才 好 。” 众 人 领 
fit, TL t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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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过 几 道 热 炒 之 后 ， 厨 子 捧 了 活 鲤 鱼 上 来 ， 请 示 做 法 ( 济 
南 风气 如 此 ) 。 护 院 道 , “别人 总 欢喜 一 半 栈 溜 ， 不 是 就 红烧 ， 
一 半 总 是 清炖 。 我 今天 变 个 样 儿 ， 一 半 拿 来 炒 片 ， 一 半 做 口 汤 
喝 吧 。* 厨 子 领 俞 下 去 。 护 院 对 志 何 、 璀 堂 道 , “你 看 他 们 都 是 
静 悄 悄 的 ， 你 两 个 何妨 分 到 两 面 去 打 个 通关 ， 只 当 是 代 我 的 。 
他 位 淮 欢 喜 和 我 疮 拳 ， 就 请 他 们 来 。” 志 何 、 璀 堂 两 个 奉命， 
便 分 头 去 座 拳 。 雨 堂 的 拳 本 来 不 济 ， 打 了 两 桌 十 二 个 人 的 通 
关 ， 倒 输 了 八 个 直 落 五 ， 不 觉 酷 醒 大 醇 。 恰 好 家 人 捧 上 炒 鱼 片 
oe AGI, “这 、 这 、 这 是 老 帅 点 的 菜 ， 你 们 党 党。? 说 到 这 
里 ， 忽 然 想 起 离 座 久 了 ， 老 师 没 有 人 陪 坐 ， 并 且 打 完 了 通关 ， 
也 要 去 销 差 。 于 是 一 盐 一 玻 的 仍 走 到 首席 上， 抬头- 看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原 来 那 位 护 院 陈 大 帅 不 见 了 。 暗 想 :“ 英 非 也 到 旁 
席 座 拳 去 了 ? ”回身 要 到 那 边 席 上 去 时 ， 不 料 一 回身 ， 和 志 何 
擅 个 满怀 。 雨 党 道 ，“ 老 ， 老 ， 老 帅 呢 ?” 志 何 道 ，“ 没 在 那 边 2” 
雨 党 道 ，“ 那 ， 那 么 ， 到 ， 到 ， 到 哪里 去 了 ? ” 志 何 道 ，“ 人 多 
眼 乱 ， 你 仔细 看 看 ， 难 道 飞 了 去 不 成 ? ”两 堂 又 一 焉 一 臣 的 走 
了 一 遍 ， 哪 里 有 个 护 院 的 影子 ? 一眼 曾 见 了 爷 方 ， 便 一 把 拉 住 
道 ，“ 你 ， 你 ， 你 是 主人 ， 可 ， 可 ， 可 看 见 老 ， 老 ， 老 帅 在 哪 
HB UTR, “ 没 看 见 。 哪 里 去 了 ?> 于 是 四 面 八方 一 寻 ， 
花 厅 里 、 书 房 里 没有 一 处 不 寻 到 ， 哪 里 有 个 影子 ? HAS 
MART, ACCUM AR. 

只 见 门 上 家 人 来 说 , “ 抚 院 早已 去 了 。 临 走 交 代 家 人 ， 不 要 
惊动 ， 所 以 家 人 没 敢 上 来 回 。? 仰 方 道 , “好 混 帐 ! 抚 院 交代 不 
要 惊动 ， 你 就 直到 此 刻 才 来 回 ? 没 叫 我 们 把 地 皮 翻 过 来 。 找 
去 ! ?家 人 道 : “家 人 在 外 头 伺候 ， 这 会 才 昕 说 上 头 找 陈 抚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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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何 道 : “不 要 说 这 些 闲 话 了 。 你 可 知 抚 院 到 哪里 去 的 ? ”家 人 
道 : “ 听 那 边 管家 交代 顶 马 的 ， 是 说 光 通 书局 ， 只 怕 是 拜 浦 大 
人 去 了 。” 志 何 道 :“ 哦 ， 是 了 ! 了 昕 说 浦 明理 今夜 也 请 客 。 他 那里 
湖 光 月 色 ， he 所 以 老 帅 急 着 去 了 。 我 们 赶 去 伺候 
吧 。 于 是 主客 一 众 ， 也 不 终 席 , 轿 马 纷纷 ,都 投 光 通 书局 而 去 。 

tera 名 秀 ， 字 子 秀 ， 本 是 个 秀 
才 ， 系 本 省 文登 县 人 ， 明 朝 浦 改 器 ( ME) 先生 之 后 。 真 是 胸 
罗 经 史 ， 学 富 五 车 。 又 操 了 一 支 好 文笔 ， 发 起 议论 来 ， 无 论 新 
学 旧 学 ， 都 说 得 有 条 有 理 ， 因 此 人 家 送 他 一 个 绰号 ， 叫 做 “ 浦 
明理 ?。 久 而 久之 ， 就 把 这 混 名 叫 成 真名 了 。 浦 明理 又 从 附 生 
上 捐 了 一 个 扎 员 惧 衔 ， 到 省 里 开 了 这 个 光 通 书局 ， 专 门 编译 新 
书 ， 嘉 惠 来 学 。 这 座 书 局 却 开 在 大 明湖 旁边 ， 客 党 音 后 便 紧 靠 
着 湖 ， 还 有 几 马 余地 ， 开 了 个 小 小 花园 。 

这 天 设 了 两 席 ， 也 是 专 请 护 院 吃 酒 。 因 为 是 七 月 天 气 ， 要 
取 凉 歌 ， 把 两 席 都 摆 在 客 党 后 面 的 月 台 上 。 田 仰 方 等 大 队 人 马 
赶 玫 ， 秀 见 门 外 在 几 名 戈 什 ， 便 不 等 活 报 ， 一 - 直 进 去 。 走 到 客 
党 前面， 已 听 得 里 面 管 弥 趴 亮 ， 丝 竹 汶 嗜 ， peg, 行 云 被 
遏 。 明 理 听 得 有 客 来 ， 连 忙 到 客 党 招呼 。 仰 方 道 了 来 意 ， 众 人 
分 列 坐 定 ， 仰 方便 到 席 上 去 看 护 院 。 谁 知 履 岛 交 BE. FT Ke St 
陈 ， 当 中 也 独 少 了 个 护 院 。 仰 方 不 免 癌 同 席 各 人 招呼 。 叫 来 的 
妓女 多 半 认 识 俘 记 的 ， 也 都 一 一 招呼 。 们 方便 问 : “ 怎 的 不 见 
老 帅 ?? 众 人道 : “方才 吃 的 有 点 倦 意 ,说 是 到 花园 散步 去 了 。 仰 
方 别 过 众人 ， 出 了 客 堂 ， 从 侧 首 转 到 花园 里 去 。 这 花园 只 有 一 
座 小 小 亭子 ， 两 亲 起 坐 地 方 ， 哪 里 有 什么 护 院 踪迹? 好 在 月 色 
其 好 ， 顺 着 路 绕 到 客 堂 西 面 一 个 院子 里 ， 仍 是 五 问 正 屋 ， 两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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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S, ci ee. TERA A, FB 
走动 惯 的 ; 看见 编 辑 房 里 有 灯亮 ， 疑 心 护 院 在 里 面 ， 便 顺 脚 走 
到 门 前 ， 掀 起 帘子 ， 往 里 一 看 ， 不 觉 吃 了 一 大 惊 ， 连 忙 退 了 出 
求 ， 心 中 十 分 忆 恼 。 低 着 头 从 回廊 东 面 一 条 长 夹 弄 走出 去 ， 章 
思 要 仍 到 客 堂 里 去 坐 。 刚 刚 走 到 和 弄 口 ， 遇 见 了 清明 理 , 问 ;“ 老 
帅 在 里 面 么 ? "MFO A, BW. CWB EES, 
恰好 在 廊下 遇见 了 护 院 。 便 道 : “今天 这 鸭子 烧 得 很 好 ， 请 大 
UL Mio "PRA S 4 H, “ 共 实 我 已 经 吃 饱 了 。 ?说 着 ， 便 
一 同 出 去 。 经 过 客 堂 ， 众 人 一 律 站 起 来 伺候 。 仰 方 超 那 边 的 二 
人 ， 不 免 要 向 前 道 凑 。 护 院 拱 如 着 招呼 两 句 ， 重 新 和 人 席 。 浦 明 
理 要 添 席 让 众人 ， 众 人 一 定 不 肯 ， 只 在 外 面 伺 伐 抚 院 。 陈 莹 党 
只 吃 了 两 片 锋 馆 ， 便 起 身 走 了 。 众 人 送 过 他 之 后 ， 也 就 纷纷 各 
散 ， 各 人 归 去 ， 都 无 事 可 表 。 

单 说 田 仰 方 回 去 之 后 ， 一 胜 子 没 好 气 ， 也 不 归 上 房 ， 独 自 
一 个 坐 在 书房 里 发 气 。 几 个 家 人 看 见 老爷 颜色 不 好 ， 不 敢 去 
三 ， 轮 着 班 在 外 面 伺候 。 原 来 田 仰 方 是 个 南边 人 ， 虽 然 在 外 处 
也 多 年 ， 却 有 一 种 婆婆 妈妈 气 ， 永 远 不 肯 破 除 的 。 平 生 鼠 讳 的 
事 最 多 ， 大 凡 同 寅 中 没有 一 个 不 知道 他 肚子 里 有 一 部 < 婆 经 大 
繁 》 的 。 今 天 晚上 他 自 以 为 大 不 祥 ， 回 来 第 一 件 便 要 想法 子 被 
BRA Es 然而 这 件 事 又 不 愿意 和 人 家 商量 ， 独 自 一 个 问 在 肚 
里 ， 直 挺 挺 的 坐 了 半夜 。 到 了 十 二 点 多 钊 时 候 ， 才 叫 了 一 声 : 
“来 ! “家 人 连忙 走 进 去 。 仰 方 却 拿 出 一 张 一 百 吊 京 钱 ( 即 五 十 
于 大 钱 也 ) 的 票子 出 来 道 : “去 买 鞭炮 来 。 MR AR. “现在 买 ， 
是 明天 买 ?“ 仰 方 怒 道 : “明天 买 我 还 现在 使 你 ? "家 人 道 ;“ 买 
DPR: “给 你 多 少 钱 就 买 多 少 ， 怎 么 你 越 闲 越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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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AR TRS, RAS. “请 老爷 的 示 ， 要 买 多 少 
一 挂 的 ?? 仰 方 顿 足 道 : “ 谁 要 你 那 多 少 钢 列 ， 多 的 、 少 的 、 大 
的 、 小 的 ， 尽 钱 买 就 是 了 。” 那 家 人 才 退 了 下 去 。 他 又 叫 一 
BB, “来 ! ?家 人 回转 来 , 仰 方 道 : “ 带 买 一 对 一 斤 重 的 蜡烛 来 。” 
家 人 答应 去 了 。 

你 想 时 候 已 经 半夜 了 ;况且 又 不 近年 ， 又 不 近 节 ， 谁 家 预 
SMILE? TLE, ARMA, BRAT Hr, 
走 到 外 面 南 货 店 里 、 广 货 店 里 ， 一 家 一 家 的 打开 了 门 去 次 买 ， 
差不多 到 两 点 钟 光景 ， 才 买 了 三 十 多 吊 钱 的 鞭炮 ， 以 及 一 对 蜡 
he HETOMLERT, RMT LABEL. He 
仰 方 已 在 那 唱 等 得 心 焦 ， 暴 跳 如 雷 的 在 那里 骂 了 。 一 见 了 家 人 
可 来 ， 便 叫 到 上 房 取 蜡 托 来 ， 先 把 蜡 籽 点 上 ， 然 后 叫 家 人 们 轮 
着 把 典 炮 一 挂 - 挂 的 燃放 起 来 ， 冰 得 寿 名 之 声 连绵 不 断 ， 把 上 
房 的 太太 、 姨 太太 都 闵 醒 了 ， 小 孩子 也 吓 晓 的 吴 了 。 丫头 老 妈 
子 一 个 个 都 从 睡梦 中 惊 起 ， 打 听 得 是 老爷 动 气 呢 ， 便 都 不 敢 声 
张 。 只 冤 了 左右 邻居 ， 半 夜 三 更 被 他 吵 醒 了 ， 不 能 再 睡 。 好 容 
易 盼 得 他 停 了 一 会 ， 正 好 滕 胱 睡 去 ， 他 那里 又 是 哗 喇 喇 的 一 
阵 ， 又 惊醒 了 。 七 月 里 夜 还 短 ， 足 足 被 他 闹 到 天 亮 ， 还 只 满腹 
疑 畴 ， 不 知 是 何事 故 。 

却说 爷 方 闹 到 天 亮 ， 浙 渐 气 也 平 了 ， 人 也 乏 了 ， 便 在 书房 
相 上 腾 胱 睡 去 。 这 一 睡 直到 下 午 两 点 多 钟 才 起 来 。 梳 洗 过 后 ， 
FW, MATURE AA, MERE, PRM 
性。 她 是 以 为 遇 了 不 祥 ， 人 尾 是 恐怕 抚 院 见 怪 。 在 我 本 是 无 心 ， 
在 他 未 免 草 还。 既 不 便 自己 去 招 赔 不 是 ， 又 不 便 托 人 转弯 ， 并 
且 要 刺探 他 喜 怒 ， 也 无 从 下 手 。 一 时 间 心 乱 如 麻 ， 没 得 主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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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茶 饭 也 无 心 去 吃 。 采 呆 的 想到 五 点 钟 时 ， 方才 得 了 主意 。 随 
便 吃 些 点 心 ， 打 点 停 当 ， 径 到 静 华 桥 去 。 

原来 济南 的 静 华 桥 ， 犹 如 上 海 四 马路 一 般 ， 是 个 烟花 所 
在 。 内 中 一 家 妓院 有 个 姑娘 ， 名 叫 巧 铃 ， 生 得 有 几 分 姿色 。 再 
靠 着 点 脂粉 ， 便 装点 得 国 色 无 双 。 若 论 她 的 技 蔚 ， 却 是 吹 弹 歌 
唱 ， 无 一 不 精 ; 应酬 客 人 ， 便 是 活泼 玲珑 ， 随 机 应 变 ， 因 人 而 
施 ， 因 此 在 济南 享 了 个 第 一 艳 名 。 田 仰 方 一 向 在 她 那里 花 的 钱 
不 少 ， 却 是 除了 吃 酒 带 局 之 外 ， 别 无 他 事 。 今 天 你 方正 是 去 访 
她 。 

她 一 见 了 爷 方 ， 便 涨 红 双 类 ， 岂 得 一 声 田 大 人 ， 便 低下 了 
头 。 仰 方 反 想 点 闲话 去 和 她 周旋 。 敷 衍 过 了 一 会 ， 巧 铃 红 了 双 
眼 说 道 ,“ 这 碗 饭 真 不 是 人 吃 的 ! 什么 事 都 闹 得 不 由 和 白 主 。 碰 
了 大 人 老 符 们 肯 原 谅 的 ， 就 是 当 寻 娘 们 的 造化 ， 不 然 贸 ， 分 天 
翻 了 酷 瓶 ， 明 天 的 了 栈 缸 ， 当 姑娘 的 一 肚子 委 届 ， 除 非 向 净 王 
TVR. ” 爷 方 道 : “你 说 些 什么 ? 我 都 不 懂 。 这 里 有 陈 大 人 党 
尔 的 ， 你 拿 去 吧 。" 说 罢 递 将 过 去 。 不 知 递 的 是 什么 东西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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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五 回 


破除 资格 特 赏 优 差 撤 弃 委员 去 充 买办 


且说 田 仰 方 递 过 去 的 不 是 别 样 东西 ， 正 是 一 张 二 百 吊 京 钱 
欧 钱 票子 。 巧 铃 接 在 手 里 道 , “请 陈 大 人 自己 留 着 吧 , 又 赏 我 作 
Ar” (A: “RRC TUR, AAA? "SRT, MN 
立 起 来 要 走 。 巧 铃 看 见 仰 方 殊 无 醋 意 ， 并 且 代 送 了 赏 钱 来 ， 便 
拿 出 从 前 的 老 面 目 相 待 ， 见 仰 方 要 去 ， 便 把 脸 一 沉 道 :“ 椅 子 
还 没 坐 暖和 ， 就 拔 古 了 吗 ( 拔 达 ， 济 南 庐 ， 言 舍 此 他 适 也 )? 
给 我 拉 个 寒 去 (HK, INGE, RK. MPR, RABIL 
名 天 ) 。 仰 方 又 坐 下 道 : “ 拉 什么 寡 啊 ?“ 巧 铃 道 :“ 你 给 我 谢 
谢 陈 大 人 。” 仰 方 道 “是 这 么 一 句 要 紧 话 ! 我 今天 有 事 ， 要 先 
走 了 ,改天 再 来 。” 巧 铃 不 便 再 留 ， 仰 方便 一 路 走 到 萧 志 何 公馆 
里 去 。 

恰好 遇见 雨 堂 也 在 座 ， 见 了 仰 方 ， 便 问 道 : “ 正 是 ， 我 正 
想 奉 访 仰 贫 ， 请 教 一 件 事 。 从 前 这 里 派 到 上 海 去 查访 冒 了 矿 局 
名 字 招 股 的 鲁 薇 园 ， 不 知 现在 哪里 ? "MIA: “th MZ: 
后 ， 并 设 有 回 过 山东 。 后 来 打 了 个 豪 帖 回来 ， 说 是 所 查 的 乔 子 
CRORE, DZ. ST aR eae oth, 
就 此 没 回 来 过 了 。 十 俩 可 是 与 他 相识 ?” 雨 堂 道 “我 从 前 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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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他 ， 不 过 在 上 海 同 过 一 两 回 席 , WARTS he. 托 
我 查访 查访 。 仰 方 道 :“ 芍 园 也 很 奇 ， 连 我 这 里 也 没 信 来 。" 正 
说 话 时 ， 仰 方 的 家 人 找到 了 说 : “请 老爷 回去 ， 院 上 有 人 i AL 
子 来 了 。 ” 仰 方 听 说 ， 便 辞 了 志 何 、 璀 堂 回去 ， 一 路 上 满腹 狐 
疑 ， 不 知 是 什么 柱子 ? 

及 至 回 到 公馆 ， 一 脚 才 跨 进 大 门 ， 迎 面 一 个 人 抢 近 前 来 ， 
请 了 个 安 说 : “给 田 大 人 道 喜 。 札 子 已 经 送 到 上 房 去 了 。? 仰 方 
看 时 ， 却 是 抚 院 的 号 房 。 仰 方 到 上 房 取 札 子 一 看 ， 原 来 委 了 筹 
防 局 总 办 。 这 个 本 是 道班 的 差 ， 自 己 忽然 以 知府 得 了 ， 不 觉 心 
中 一 喜 。 以 为 是 放 了 一 夜 烘 炮 之 功 ， 从 丰 赏 了 札 费 。 那 号 房 本 
AAG HFA, PATER, ATH, Ake 
了 。 仰 方 到 了 明天 ， 不 免 上 院 谢 委 。 同 寅 中 都 来 和 他 道 喜 ， 自 
不 必 提 。 

且说 陈 雨 堂 原 是 接 了 伊 紫 族 的 信 ， 访 问 鲁 薇 园 踪迹 ， 得 了 
仰 方 的 话 ， 自 写 信 去 回复 紫 族 。 你 道 紫 旗 要 打听 薇 园 做 什么 ? 
原来 李 闲 士 从 苏州 回来 ， 知 道 薇 园 到 广东 去 了 ， 想 起 那 二 万 五 
千 头 的 存折 还 不 曾 取 回 ， 问 问 店 里 经 手 ， 又 说 没有 留 下 。 到 汇 
丰 一 查 ， 说 是 已 经 某 日 取 去 了 。 闲 士 这 一 惊 ， 非 同 小 可 。 暗 
想 : 与 蕉 园 相 识 十 多 年 ， 不 曾 见 他 干 过 靠不住 的 事 ， 何 以 一 旦 
如 此 ? 莫非 他 临 行 已 经 留 下 ， 是 被 店 里 经 手 的 取 去 了 ? 然而 察 
看 神色 又 不 象 。 况 且 这 经 手 的 又 是 自己 至 类 ， 想 来 断 不 为 此 
事 ， 总 是 葵 国 抛 去 的 了 。 据 店 里 各 人 说 ， 他 因为 查 金 矿 的 事 到 
广东 去 了 ， 这 件 事 伊 紫 旗 或 者 知道 ， 他 到 广东 住 在 娜 里 ， 不 免 
去 看 兹 旗 探 问 一 切 ， 谁 知 紫 旗 也 不 知道 。 闲 士 又 不 便 说 出 被 他 
拐 了 银子 一 节 ， 只 在 那里 皱眉 搓 手 。 紫 旗 见 他 这 副 情形 ，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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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他 是 到 广东 查办 事件 的 人 ， 阁 下 如 果 有 要 紧 事 ， 要 通信 ， 
只 须 广东 有 熟人 ， 托 人 在 各 衡 号 房 里 总 打听 得 出 来 。” 闲 士 听 
， 只 得 说 声 领教 ， 辞 了 回去 。 

跨 踏 了 一 夜 ， 莫 说 广东 没有 熟人 ， 就 是 有 熟人 ,打听 着 了 ， 
也 不 见得 一 封 信 就 讨 了 回来 ， 少 不 免 要 自家 走 一 遭 的 了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等 到 有 广东 船 开 时 ， 附 了 轮船 走 到 广东 , 饥 处 打听 ， 
哪里 有 个 影子 ? 可 怜 跑 了 个 空 ， 重 头 形 气 回 到 上 海 ， 只 得 又 去 
找 紫 旋 。 此 时 紫 族 久 已 承受 了 许 老 十 的 书局 ， 打 听 了 几 天 ， 才 
见 着 了 紫 族 ， 诉 说 一 切 。 紫 族 也 十 分 疑 讶 ， 瞳 想 莫 非 回 山东 去 
了 ? 看 闲 廿 情形 ， 十 分 着 急 ， 料 得 他 一 定 有 要 紧 的 事 ， 因 此 写 
了 一 封 信 给 陈 雨 堂 ， 打 听 薇 园 踪迹 。 

谁 知 鲁 茂 园 当日 见 财 起 意 ， 机 械 心 生 , 拐 了 二 万 五 千 银子 ， 
上 了 广大 轮船 ， 说 要 到 广东 去 ， 等 送 客 的 都 走 了 ， 他 却 报到 通 
州 肌 上 ， 写 了 天 津 船 票 。 轮 船 到 了 烟台 ， 照 例 停 mm, 起 i 货 
iy, MAMI TERS, RAR RET. LOTR 
人 ， 本 来 是 山东 登 州 人 ， 到 了 烟台 ， 已 是 登 州 地 面 ， 便 算 清 工 
钱 ， 另 外 给 了 他 几 个 盘 费 ， 打 发 去 了 。 到 底 是 初次 学 做 坏人 ， 
事 事 胆 小 ， 暂 把 姓名 改变 了 ， 叫 做 张 佐 君 。 看 官 ， 他 既然 自己 
改换 了 姓名 ， 我 作 书 的 也 只 得 跟着 称 他 做 张 佐 君 了 。 

且说 张 佐 君 住 了 几 天 ， 等 再 有 到 天 津 的 船 来 了 ， 才 附 了 船 
到 天 津 去 ， 住 在 佛 照 楼 栈 里 。 问 他 的 原意 ， 他 本 要 借 了 闲 士 的 
一 笔 钱 ， 泪 京 去 过 个 道班 ， 这 是 他 见 财 起 意 时 的 主意 。 及 至 色 
了 船上 ， 走 到 半路 ， 忽 然 又 深 自 局 悔 起 来 ， 这 二 万 多 银子 ， 不 
是 小 束 ， 万 一 李 闲 士 追究 起 来 ， 寻 着 我 的 踪迹 ， 控 告 起 来 ， 电 
非 身 败 名 裂 ? 因此 失 了 主意 ， 打 发 开 家 人 ， 变 了 姓名 ， 作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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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 Zit, AGRE, MAMAMHER, ERR, ROM 
Hi. 

同 富 的 一 个 广东 人 ， 姓 方 ， 是 一 个 贩 货 行商 ， 大 家 叫 他 方 
老 办 ， 所 住 的 房 正 与 张 佐 君 相对 。 住 了 几 天 ， 彼 此 出 入 相 见 ， 
不 免 点 头 招 呼 ， 佐 君 从 此 算是 得 了 一 个 朋友 。 他 看 见方 老 办 天 
天 忙 着 收 什么 货 ， 发 什么 货 ， 便 动 了 心 ， 瞳 想 ， 我 何不 借 着 这 
笔 银 子 也 来 经 商 ? 侥幸 赚 着 了 ， 就 可 以 拿 这 一 笔 本 钱 还 了 闲 
士 ， 免 得 失 了 交情 。 定 了 这 个 主意 ， 便 时 常 向 方 老 办 研究 商务 
经 络 。 方 老 办 是 个 直爽 人 ， 凡 是 张 佐 君 所 请 教 的 ， 知 无 不 言 ， 
言 无 不 尽 ， 因 此 两 个 成 为 知已。 

张 佐 君 结识 了 一 个 方 老 办 ， 未 免 跟 着 在 外 面 应 酬 ， 使 识 
一 班 朋 友 。 一 天 佐 君 正在 栈 里 闷 坐 ， 忽 然 来 了 一 个 朋友 看 他 ， 
ANAC ARIEL, LRT LSE. LT 
“ 佐 俩 ， 连 日 看 不 见 你 ,原来 你 在 家 里 闷 着 。 为 甚 不 到 外 而 去 和 
逛 ? ? 佐 君 道 :“ 没 个 伴 儿 ， 就 懒得 出 去 。? 惹 臣 道 : “我 今天 备 
了 个 小 酌 ， 特 来 相 邀 ， 可 以 出 去 走 走 了 。?” 佐 君 道 :; “ 怎 好 打 
Bio "HEF. “朋友 们 逢 场 作 戏 ， 说 什么 打搅 呢 ? ”说 着 ， 便 
一 定 拉 了 同行 。 雇 车 到 了 侯 家 后 一 家 南 班子 里 去 吃 酒 。 同 席 的 
一 个 俞 梅 史 ， 一 个 周济 川 ， 其 余 儿 个 与 我 这 书 上 无 干 的 ， 也 不 
去 记 他 了 。 臣 臣 一 一 介绍 ， 代 通 了 姓名 。 周 济 川 是 拿 离 十 洋行 
的 买办 ， 俞 梅 史 是 新 从 上 海 来 的 ， 也 是 -… 个 洋 东 打发 他 来 找寻 
洋房 ， 要 开 什 么 洋行 ， 顺 便 要 招 导 买 办 。 

自 此 之 后 ， 他 们 四 个 人 便 天 天 在 一 起 ， 混 了 半 个 多 月 。 忽 
然 一 天 ， 说 是 俞 梅 史 的 洋 东 到 了 ， 这 洋 东 名 叫 孩 尼 低 ， 向 在 上 
海 开 了 一 家 五 金 进口 洋行 ， 这 回 要 到 天 津 来 开 一 家 支行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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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打 发 梅 史 来 看 房子 ， 看 定 了 ， 这 洋 东 便 亲 自 到 了 。 梅 史 便 起 
Titkh, SMW BA PAB. 布置 起 来 ,还 用 了 帐 房 、 茶 
房 、 出 店 等 人 ， 即 日 开张 。 这 洋行 名 叫 加 土 梯 。 

济 川 、 莽 区、 佐 君 等 未 免 去 和 梅 史 道 喜 ， 梅 史 自然 置 酒 相 
待 。 饮 酒 中 疼 ， 梅 史 说 道 ,“ 仿 日 散 东 说 起 ， 这 加 土 梯 的 买办 ， 
就 委 兄弟 做 了 。 兄 弟 于 市 面 上 的 事情 虽 还 略 知 一 二 ， 但 是 孩 尼 
低 这 回 到 天 津 ， 是 兼 办 军装 的 ， 缺 少 了 一 个 军装 买办 ， 你 几 位 
可 替 我 想 一 个 人 出 来 ? "BEE, “军装 买办 是 和 我 们 两 路 的 ， 
侧 不 必 懂 洋 话 ， 只 要 熟识 官场 门路 便 散 得 。” 梅 史 道 ，“ 熟 识 官 
场 门 路 合 不 必 ， 只 要 熟悉 官场 的 应 柄 规 算 ， 自 己 有 了 个 二 百 五 
的 功名 就 可 以 做 得 。 至 于 门路 一 层 ， 只 要 慢 慢 走 起 来 ， 就 会 熟 
的 。 沈 旦 名片 上头 刻 了 某 茶 举行 的 字样 ， 那 官场 中 自然 另 跟 相 
看 .” 济 川 道 ，“ 只 是 一 时 哪里 去 找 这 个 人 ? ”其 臣 拍 手 道 ,“ 现 
成 放 着 的 不 要 ， 你 们 还 向 那里 去 找 ?” 众 人 傅 然 问 是 哪个 ? EE BE 
道 , “ 佐 君 兄 左右 闲 着 没事 ， 不 就 干 了 ? ” 佐 君 道 ，“ 见 弟 者 向 
来 设 干 过 这 些 事 ， 恐 怕 办 不 妥 ， 并 且 也 不 懂得 。? 梅 风 道 : “这 
是 一 件 极 容易 的 事情 ， 只 要 结识 几 个 官场 ， 揽 着 了 生意 ， 从 中 
分 你 一 股 佣 钱 。 平 常 日 子 不 支 薪 水 ， 如 果 揽 了 一 票 几 十 万 的 大 
生意 ， 除 佣 钱 之 外 ， 并 且 可 把 你 为 这 票 生意 应 柄 所 用 芍 钱 ， 开 
出 帐 来 ， 行 里 一 一 还 你 。 仿 例如 果 肯 届 兽 ， 就 是 这 个 办 法 。 明 
天 先 去 见 见 洋 东 。” 仿 君 道 :“ 且 待 兄弟 打算 过 ， 咽 天 给 梅 贫 回话 
me” 当下 酒 散 回去 ， 佐 君 独自 一 个 盘算 了 一 夜 ， 没 个 主意 。 

到 了 天 明 ， 便 去 请 教 方 老 办 ， 把 一 切 情形 都 告诉 了 。 方 老 
办 仔细 想 了 一 想 道 ，“ 若 是 上 海 分 过 来 的 支行 ， 便 应 该 用 上 海 
的 行 名 。 我 在 上 海 年 数 也 不 少 ， 过 往 的 次 数 也 多 ， 交 易 往 来 也 

183 


不 少 ， 从 没有 昕 见 一 个 加 士 梯 的 军装 洋行 。 这 还 不 必 深 究 。 但 
AMR, AMR RRA? MAI. “这 倒 没有 。” 
方 老 办 道 , “ 据 我 看 ， 这 件 事 未 必 是 好 事 。 但 是 佐 全 左右 没有 
事 办 ， 便 接 了 它 也 不 妨 ， 不 过 处 处 都 要 自己 小 心 罢了 。 倘 或 有 
时 说 有 一 件 什么 事情 ， 或 是 什么 生意 ， 要 你 热钱 ， 那 可 不 要 答 
应 他 。” 佐 君 领教 过 后 ， 便 辞 了 回 房 ， 心 想 依 了 方 老 办 的 话 ， 
左右 是 个 不 用 本 钱 的 生意 ， 做 得 着 ， 我 便 分 着 佣 钱 ， 做 不 着 ， 
我 也 不 担 什 么 处 分 ， 顶 多 不 过 应 酬 上 面 白化 几 文 罢了 。 想 定 了 ， 
便 去 到 加 士 梯 洋行 。 

梅 史 道 “ 了 昨天 所 谈 的 ， 想 已 定 了 主意 ?” 佐 君 道 “ 承 梅 贫 
的 照应 ， 有 什么 不 定之 理 ? 但 是 兄弟 初出 薄 庐 ， 一切 都 不 懂 
得 ， 事 事 都 要 求 指教 罢了 。? 梅 史 道 ; “大 家 都 是 在 外 面 混 的 ， 
有 什么 事情 彼此 都 好 商量 。 佐 合 既 然 答应 了 ， 我 们 可 一 同 进 
FUL. " 佐 君 答应 了 ， 一 同 进 去 ,所 有 问答 ， 都 由 诲 史 翻 
译 传递 ， 谈 了 一 会 ， 便 一 同 出 来 。 梅 史 请 佐 铬 把 行李 搬 米 ， 佐 
君 乐得 依从 ， 从 此 便 在 加 士 梯 行 里 住 下 。 

梅 史 又 教 他 印 了 些 外 国 式 小 名 片 ， 上 面 刻 着 : “加 士 梯 洋 
行经 理 军 装 处 分 省 补 用 知府 张 辅 字 佐 君 。” 一 切 预备 停 当 ， 梅 
史 便 约 了 外 国人 去 拜 客 。 备 了 三 乘 轿子 ， 三 个 人 分 坐 了 ， 到 什 
么 善后 局 、 洋 务 局 、 制 造 局 、 东 局 、 关 道 、 天 津 府 、 天 津 县 等 
处 ， 排 日 去 拜会 。 官 场 中 听 说 外 国人 来 了 ， 便 如 迎 接 丹 诏 一 
般 ， 开 了 中 门 ， 延 请 相 见 。 又 是 什么 香槟 酒 、 洋 点 心 、 水 困 
相 待 。 每 到 一 处 ， 见 的 虽 是 总 办 ， 佐 君 却 打听 了 有 几 个 委员 、 
师爷 ， 一 一 都 投 过 一 张 片子 ， 以 为 将 来 应 酬 地 步 。 忙 过 四 五 
天 ， 各 处 客 都 拜 过 了 ， 内 中 也 有 来 回 拜 的 。 佐 君 从 此 全 在 侯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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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一 带 应 酬 起 来 。 

一 连 混 了 一 个 多 月 ， 没 有 丝毫 生意 ， 心 中 慢 慢 的 有 点 人 悔 
意 。 忽 然 一 天 接 了 一 封 信 ， 拆 开 一 看 ， 却 是 善后 局 提 调 伍 太 守 
请 客 ， 约 定 晚上 七 点 钟 在 大 房子 秀 玲 家 ， 并 有 “ 千 万 请 到 ， 大 
有 机 缘 ? 的 话 。 佐 君 便 等 到 晚上 ， 坐 了 车 子 去 。 伍 太守 接着 ， 寒 
瞎 已 毕 ， 伍 太守 说 道 ; “兄弟 今天 并 不 请 客 ， 不 过 在 这 里 摆 个 
半 桌 《天 津 妓 家 有 此 风气 ) ， 所 请 除了 佐 贫 之 外 ， 只 有 一 个 
人 ， 却 是 佐 分 不 曾 会 过 的 ， 等 一 会 兄弟 介绍 你 们 相 见 ， 或 者 有 
个 交易 。” 佐 君 道 “多 谢 费 心得 很 ， 事 成 自 当 报 谢 。” 伍 太守 
也 谦 迎 了 两 名 ， 便 去 与 秀 玲 忽 搭 。 

过 了 一 会 ， 外 场 报 客 到 ， 伍 太守 连忙 敛 容 迎接 ， 一 面 指 与 
佐 君 相 见 ， 说 道 ,“ 这 一 位 龙 现 在 这 里 督 宪 的 孙 少 大 人 。” 又 对 
孙 少 大 人 道 : “这 是 加 士 梯 洋行 军装 买办 张 守 佐 君 。? 彼 此 一 拇 
就 坐 。 秀 玲 便 招呼 摆 席 。 孙 少 大 人 道 : “RATA? "AT 
道 ; “今日 是 专 诚 请 孙 少 大 人 来 奉 谈 几 句 ， 因 为 佐 卿 不 是 外 人 ， 
才 请 来 奉 陪 的 。” 孙 少 大 人 道 : “天 津 现 成 有 军装 洋行 在 这 里 ， 
怎么 我 们 老头 子 尽 着 叫 人 到 上 海 去 买 ? 这 也 无 谓 极 了 。” 伍 太 
守 道 ,“ 正 是 为 了 这 个 ， 请 孙 少 大 人 来 商量 。” 不 知 商 量 些 什 
人 么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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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伍 太 守 向 在 直 隶 候补 ， 虽 然 不 十 分 红 ， 却 也 不 是 黑 路 
里 的 人 ， 道 府 班 中 ， 也 算 有 数 人 物 。 前 几 天 闻 得 上 头 要 办 一 票 
军装 ， 为 数 颇 大 ， 便 设法 营 谋 这 个 差 使 ， 上头 也 答应 了 ， 不 知 
怎样 被 别人 走 了 小 路 ， 把 这 件 事 括 住 ， 其 势 就 要 改 委 别 人 了 ， 
因此 心中 大 她， 正 是 一 块 到 手 的 肥 肉 ， 赁 空 被 人 夺 去 ， 如 何不 
27 因 想 出 一 个 两 败 俱 伤 的 法 子 ， 弄 一 个 大 家 拉倒 。 所 以 才 请 
那 孙 少 大 人 与 张 佐 君 当 了 面 ， 偏 要 对 了 孙 少 大 人 再 四 地 提 及 佐 

是 个 军装 买办 。 

孙 少 大 人 随 任 在 衙门 里 ， 虽 然 各 样 公事 轮 不 到 他 多 管 ， 然 
而 出 了 一 个 差事 ， 总 有 人 去 钻 谋 。 凡 钻 谍 的 人 是 无 孔 不 钻 的 ， 
就 如 这 回 出 了 买 军装 的 事 ， 不 定 有 人 走 到 他 的 门路 ， 他 也 不 免 
有 点 晓得 ， 所 以 伍 太 守 故 意 提 出 一 声 军装 买办 来 ， 就 车 起 他 何 
必 委 人 到 上 海 去 买 的 话 。 伍 太守 引出 他 这 名 话 来 ， 便 道 : “ 何 
况 佐 君 兄 ， 他 从 前 让 上 海 极 著名 的 军装 洋行 当 过 多 年 买办 ， 人 
又 老实 可 靠 ， 以 后 如 果 出 了 生意 ， 求 孙 少 大 人 照应 了 fhe "ik 
佐 君 接着 道 : “能 得 孙 少 大 人 栽培 ， 自 然 要 格外 报效 。” 孙 少 大 
AWG: “这 个 商量 起 来 看 罢 ， 我 是 无 所 谓 的 ， 只 要 老头 子 肯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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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我 叫 你 当面 去 见 。” 佐 君 道 : “ 老 帅 那里 ， 倒 是 和 洋 东 一 起 
彭 见 过 的 ， 真 是 一 位 福 人 。” 孙 少爷 道 : “为 什么 事 见 的 ? "He 
Hit: “也 就 是 为 拉拢 生意 起 见 。” 孙 少爷 道 : “我 们 老头 子 真 是 
老 胡 涂 了 ! 既然 见 过 而 ， 提 过 这 事情 ， 怎 么 会 就 忘 了 ? ” 佐 君 
道 :“ 老 人 家 公事 忙 ， 哪 里 记得 许多 小 事 ! ?当下 三 个 人 谈 谈 说 
说 ， 一 面 吃 酒 。 伍 太守 一 边 是 在 孙 少 爷 的 马 后 尽 拍 ， 一 边 是 代 
张 佐 君 的 牛 下 尽 路 。 又 谈 了 许多 定购 军装 的 筋 络 ， 委 员 舞 弊 的 
神通 。 孙 少 大 人 一 一 听 入 耳 内 ， 记 在 心头 。 席 散 之 后 ， 回 到 衔 
门 ， 径 归 上 房 。 

听 说 制 军 还 在 内 书房 里 ， 就 跳 进去 请 晚安 。 制 军 正在 那里 
吃 奋 仁 茶 ， 和 看 见 孙子 进来 请 安 ， 便道“ 你 吃 过 点 心 没有 ? 叫 
(UATE OR WALES, PETER ME Ts. Hb AG 
“Fh LAME T APH, ARR. HERE “那么 你 坐 一 坐 去 .? 了 
少 大 人 就 在 一 旁 坐 下 。 制 军 道 : “你 这 几 天 都 在 哪里 ? 方才 晚 
饭 时 候 ， 我 吃 的 一 碗 口蘑 汤 很 好 ， 我 只 吃 了 两 片 口 琅 ， 喝 了 一 
口 汤 ， 余 下 的 叫 人 给 你 送 去 ， 说 你 没 在 家 吃饭 。” 孙 少 大 人 道 ， 
“今天 是 一 个 朋友 约 到 外 头 上 馆子 去 的 ， 倒 代 和 爷爷 打听 了 一 件 
事情 出 来 .” 制 军 道 : “又 打听 了 什么 ?和 孙 少 大 人 道 : “原来 这 
里 早 开 了 -一 家 军装 洋行 ， 咱 们 往 后 办 军装 ， 可 以 不 必 到 上 海 去 
了 。” 制 军 道 : “只 怕 还 是 上 海 的 舍得 住 。” 和 孙 少 大 人 道 : “ 友 
右 他 那 枪 炮 都 是 从 外 国运 来 的 天津、 上海 所 开 的 洋行 ， 一 样 
的 代 外 国 的 厂家 经 手 罢 了 ,有 什么 分 别 ?? 制 军 想 了 一 想 道 : “也 
罢 ， 明 儿 交代 他 们 就 近 在 这 里 办 了 ， 不 必 到 上 海 去 吧 。 倒 是 省 
了 一 笔 盘 费 。” 孙 少爷 道 , “只 私 委 员 得 了 札 子 ， 早 动身 去 了 。? 
制 军 道 ，“ 这 两 天 我 事 忙 ， 杞 子 还 没 下 去 。” 孙 少 大 人 道 :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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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军装 是 一 个 著名 的 好 差 使 ， 他 们 不 知 要 分 到 多 少 回 佣 ? 现成 
的 详 人 和 防 尼 低 在 海 大 道 升 着 加 士 梯 洋 行 ， 买 办 张 朝 还 是 个 分 省 
补 用 知府 ， 前 回 还 来 见 过 爷爷 的 。 明 日 由 人 传 了 他 那 科 办 来 ， 
SHAM MET, SRR? BANS Vas, AA 
FER REM SAHOCKE, PREM, TRARGE 
WS. "HES. “AM, PMRW ee aca, 
要 费 多 少 话 ， 我 哪里 有 这 些 精神 ? AME, TAL AP 
了 ， 这 件 事 就 是 你 去 办 了 取 。 你 也 去 多 少 拿 他 们 儿 个 回 和 名， 好 
去 花 销 ， 省 得 常常 向 我 囊 琐 。 你 去 攻 吧 ， 导 入 短 或 ， 
DDRADRREZ HS, WHR, Hse. iui. 

次 日 方才 起 来 ， 门 房 家 人 便 传 进来 一 个 手 版 ， 兴 日 一 看 ， 
WEEKES MAR: 我 此 时 看 他 ， 没 项 话说 ， 识 卫 那 篇 乒 也 不 
曾 拿 着 ， 见 他 做 什么 ? 便 播 了 一 播 头 。 那 家 人 会 总 ， 便 出 来 挡 
驾 。 张 佐 君 见 不 着 孙 少 大 人 ， 便 回 轿 到 善后 局 去 拜 伍 太守 。 偏 
偏 伍 太 守 在 公馆 里 ， 不 曾 到 局 ， 只 得 自 回 行 里 去 。 

又 过 了 两 天 ， 伍 太守 打发 人 拿 了 片子 来 请 ， 佐 君 即 刘 重 坐 
车 到 善后 局 去 相 见 。 赛 院 已 毕 ， 伍 太守 道 :“ 此 刻 生 意 便 有 一 
票 ， 只 是 上 头 的 意思 是 要 派 委 员 到 上 海 去 办 。 孙 少 大 人 答应 
了 ， 可 以 设法 留 在 本 地 办 ， 但 是 里 头 恐 怕 要 打点 打点 ， 阁 下 的 
意思 怎样 ? 商量 起 来 ， 我 们 做 这 一 票 交 易 。 "MAI “PRI 
多 少数 目 ? 又 是 怎样 打点 法 ? 还 要 请 教 。” 伍 太守 道 ,“ 生 意 大 
约 有 二 十 多 万 。 至 于 打点 之 法 ， 原 无 一 定 ， 只 请 阁下 想法 便 
了 。? 佐 君 道 :“ 事 前 打点 ,兄弟 没有 这 个 力量 ;至 于 事 成 之 后 ， 
前 路 要 多 少 好 处 ， 无 非 都 开 在 价钱 上 面 ， 这 是 有 老 例 的 。? 伍 
太守 道 :“ 这 是 上 头 的 话 。 这 两 个 经 手 人 呢 ?“ 佐 君 想 了 一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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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那 就 提 一 个 九 五 回 佣 出 来 ， 交 给 太 尊 去 开发 便 了 。” 伍 大 
守 道 : “ 既 如 此 ， 我 们 就 好 商量 。?” 佐 君 道 :兄弟 本 打算 请 请 孙 
少 大 人 ; 但 是 初次 相 见 ， 不 好 冒昧 。 请 太 尊 代为 转 致 一 声 如 
何 ?? 伍 太守 道 : “这 倒 不 必 ， 孙 少 大 人 不 轻易 赴 席 的 。 我 这 边 
说 受 了 ， 再 请 过 来 商量 吧 。?” 佐 君 只 得 罢休 。 

又 谈 了 一 会 ， 便 别 了 回去 ， 对 俞 梅 史 说 知 。 梅 史 道 :“ 二 
十 来 方 品 是 小 生意 ; 然而 混 了 两 三 个 月 下 来 ， 总 算 措 着 一 点 ， 
从 此 做 开 了 头 ， 以 后 便 是 熟 手 了 。” 佐 君 道 ,“ 伍 太 尊 那 边 要 了 
一 个 九 五 ， 我 们 本 行 不 知 如 何 ? 也 得 先 要 对 洋 东 说 明白 了 。?” 
梅 史 道 ,“ 这 个 自然 。 我 们 只 要 问 洋 东 要 了 实 价 ， 由 得 我 们 加 
入 佣 钱 ， 然 后 再 由 前 路 去 加 好 处 。 洋 东 是 都 不 管 的 ， 我 们 要 开 
ZbRBD, "BIT, 自然 欢喜 。 

又 过 了 两 天 ， 伍 太守 打发 人 来 请 佐 君 ， 说 是 请 到 公馆 里 
去 。 佐 君 连忙 坐车 前 去 ， 只 见 补 少 大 人 已 经 先 在 那里 了 。 祖 见 
之 后 ， 由 伍 大 罕 交 给 佐 君 一 篇 帐 ， 开 的 什么 单 响 毛 瑟 枪 多 少 ， 
五 响 毛 瑟 从 多少 ， 又 是 什么 吉林 炮 、 过 山 炮 。 佐 君 接 了 过 来 ， 
ATi, GLA. WRT, KEES, Hx 
AWAD, MEAD RAR IEIR, BBUEIGRAIE IK 
来 ， 合 算 一 算 ， 不 多 不 少 ,恰好 是 十 六 万 。 梅 中 对 佐 君 道 ，“ 我 
们 加 四 万 上 去 ， 除 了 伍 太 守 的 九 五 一 万 ， 我 们 落 个 三 万 ， 你 用 
二 万 ， 我 用 一 万 ， 如 何 ? ” EB. “未免 加 的 太 多 吧 ? ” 梅 史 
道 :“ 你 放心 ， 我 这 个 加 得 极 平 情 的 。 那 个 伤 天 害 理 的 加 起 来 ， 
你 还 没 看 见 呢 1? 佐 帮 只 好 听 他 。 加 好 了 ， 佐 君 便 拿 去 交 给 伍 太 
守 。 说 明 九 五 回 佣 ， 只 能 照 这 二 十 万 的 价 算 ， 若 是 前 路 加 多 
少 ， 那 是 不 能 算 回 佣 的 。 伍 太守 道 ，“ 这 个 自然 。 你 听信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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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 十 六 万 的 原 帐 ， 登 时 就 变 了 三 十 万 了 。 梅 史 道 ，“ 如 何 ? 
这 才 是 有 天 没 日 呢 ! “于 是 把 帐 单 拿 给 孩 尼 低 看 ， 孩 尼 低 也 没 
其 话说， 照样 男 写 了 一 张 ， 另 写 了 一 张 草 合同 ， 一 并 交 给 
风 ， 梅 史 交 给 佐 君 ， 佐 君 送 给 伍 太守 ， 伍 太守 交 给 孙 少 大 人 ， 
孙 少 大 人 拿 回 衙门 去 交 给 制 军 ， 扬 扬 得 意 地 说 道 :“ 爷 爷 ， 不 
AEP ILS, WER ILE GAELS Bik, WK AE 
的 ， 买 了 三 十 七 万 多 昵 | 孙 儿 这 回 不 是 替 国家 省 下 七 万 多 银子 
了 ? "HIE, “这 是 你 的 能 干 ， 我 慢 慢 地 再 党 你 ,于 是 叫 
传 翻 译 委员 。 

委员 来 了 , 制 军 叫 看 那 合同 帐 单 , 委 员 看 了 一 遍 道 ,“ 写 的 都 
对 。 但 是 向 来 买 洋货 ， 所 开价 钱 总 是 金 镑 ， 或 是 马克 ， 或 是 法 
朗 。 怎 么 这 篇 帐 却 开 的 是 两 数 ， 又 不 注 明 是 什么 征 呢 ? ” 孙 少 
犬 人 在 旁 杂 了 一 呆 道 ,“ 这 个 倒 没 弄 清楚 ， 待 我 去 问 明白 了 
来 ”于 是 拿 了 出 来 ， 到 善后 局 问 伍 太守 ， 伍 太守 也 贡 名 其 妙 ， 
叫 人 请 了 估 营 米 问 ， 佐 君 也 不 懂 ， 只 得 回去 问 梅 史 。 梅 足见 
间 ， 人 屏 道 ,“ 只 怕 弄 错 ， 我 同 你 去 问 涪 杂 来 。” 两 个 人 一 齐 去 见 
该 尼 低 。 梅 史 用 洋 话 和 他 对 答 了 很 人 ， 回 头 对 传 君 道 , “照例 
要 开 金 镑 的 。 因 为 开 了 金 镑 ， 我 们 中 国 也 不 过 仲 银子 给 价 ， 金 
镑 时 价 涨 落 不 定 ， 每 每 中 国人 吃亏 ， 洋 东 初 次 到 天 津 来 开行 ， 
为 招徕 生意 起 见 ， 格 外 将 就 ， 所 以 预先 仲 了 银 数 。 至 于 什么 征 
的 话 ， 向 来 洋人 只 知道 中 国 的 关 种 ， 其 余 都 不 知道 ， 所 以 没有 
注 上 。 他 们 有 既然 间 到 ， 就 和 他 注 上 吧 。” 说 话 时 ， 孩 尼 低 已 在 
合同 帐 单 上 都 添 了 两 个 洋 字 。 佐 君 便 去 回复 伍 太 守 ， 伍 太守 回 
复 了 孙 少 大 人 ， 和 孙 少 大 人 回 了 乃 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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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传 了 翻译 委员 来 看 过 ， 说 明 原 委 ， 那 委员 自然 不 好 再 说 
什么 了 。 制 军 在 合同 上 画 了 个 “ 行 ? 字 ， 孙 少 大 人 拿 出 来 交 给 伍 
太守 ， 伍 太守 这 回 却 亲 自 到 加 士 梯 洋 行 ， 和 梅 史 佐 君 当 面 见 过 
孩 尼 低 ， 请 他 签 了 字 ， 自 己 也 签 了 中 人 字 ， 然 后 梅 史 、 佐 君 都 
画 了 押 。 孩 尼 低 鲁 说 明日 再 送 正式 合同 过 去 , 伍 太 守 点 头 应 多 。 

到 了 明日 ， 佐 君 拿 了 正式 合同 去 见 伍 太 守 ， 伍 太守 亲自 送 
给 孙 少 大 人 。 到 了 下 午 ， 孙 少 大 人 和 伍 太 守 两 个 亲自 送 银子 到 
加 土 梯 行 里 。 原 来 向 外 洋 定 买 货物 ， 照 例 订 定 合同 之 日 ， 先 交 
全 价 三 分 之 一 ， 等 外 国货 物 上 船 之 日 ， 电 报 来 了 ， 再 交 三 分 之 
一 ; 交 货 之 日 ， 找 足 全 价 。 这 是 官场 向 洋行 里 定 军装 千篇一律 
的 办 法 ， 所 以 孙 少 大 人 这 天 领 了 十 万 两 的 票子 ， 自 己 先 到 票 号 
里 扣 下 三 万 三 千 两 ， 伍 太守 又 扣 下 三 千 三 百 两 ， 换 了 六 万 三 千 
七 百 两 票子 ， 亲 去 交 定 。 好 在 彼此 都 是 狼 狐 为 好 的 ， 虽 彰 明 较 
著 ， 亦 不 妨 事 。 当 下 佐 君 自然 招呼 应 酬 。 他 从 前 本 是 官场 ， 自 
然 一 切 剖 从 容 不 迫 。 只 有 俞 梅 史 一 向 不 曾 见 过 大 人 物 ， 只 和 忙 得 
fh RE, MAS, AEA, BAAR, FR, ub, 
MDpAZE—B, MMAR. MDKARUWRF, M+ 
万 两 收 条 。 佐 君 接 了 ， 交 给 梅 史 ， 梅 史 拿 了 进去 ， 一 会 儿 拿 了 
收 条 出 来 ， 双 手 躬 身 递 给 孙 少 大 人 。 孙 少 大 人 略 坐 一 会 ， 便 起 
身 要 去 。 梅 史 又 拉 死 拉 活 的 要 请 吃 了 晚饭 去 ， 佐 君 在 后 面 瞳 暗 
拉 了 他 一 把 ， 方 才 罢 了 。 

却说 张 佐 君 自从 做 成 一 票 生意 之 后 ， 心 中 十 分 得 意 ， 以 为 
再 来 这 么 一 票 ， 便 可 以 还 李 闲 士 那 笔 款 了 。 所 以 又 在 侯 家 后 应 
柄 了 两 天 官场 ， 酒 落 欢 肠 ， 最 易 动 兴 ， 便 在 南 班 子 里 留恋 了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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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天 回 到 行 里 ， 要 向 梅 史 分 那 三 分 之 二 的 回 佣 ， 谁 知 梅 
史 不 在 行 里 。 问 帐 房 先 生 时 ， 那 帐 房 先生 道 : “前 天 下 午 出 去 
了 ， 便 没有 回来 过 。” 佐 君 听 说 ， 上 暗 想 ;-“ 到 哪里 去 了 ? ” 便 走 
到 拿 离 士 洋行 找 周 济 川 问讯 。 谁 知 到 得 拿 离 土 时 ， 那 里 正在 七 
张 八 嘴 乱 做 一 堆 。 佐 君 问 济 川 可 在 家 ? 一 个 人 答 道 : “我 们 也 
找 他 呢 ! 先生 可 知道 ， 我 们 行 里 出 了 奇 事 ， 洋 东 买 办 一 齐 不 见 
了 。 " 佐 君 吃 了 一 惊 ， 暗 想 我 们 那里 莫非 也 是 如 此 ? 忙 忙 回 到 
TH, RAMA, WREATH? A: “两 天 没 回 来 
了 。” 优 君 暗 想 不 好 了 ， 一 定 也 是 那 行径 了 ! 走 到 梅 史 卧房 ， 
推 一 推 门 ， 是 虚 掩 着 的 ， 进 去 一 看 ， 只 见 床 帐 等 东西 都 还 照 
提 ， 四 五 个 衣 箱 还 在 那里 。 此 时 心中 动 了 大 疑 ， 也 顾 不 得 前 
后 ， 扭 开 一 个 衣 箱 的 锁 ， 打 开 一 看 ， 只 见 装 满 了 的 都 是 破旧 字 
纸 砖头 瓦 石 之 类 ， 不 禁 身 子 冷 了 半截 ， 暗 瞳 叫 苦 。 呆 定 了 一 
会 ， 方 才 想 出 一 个 主意 来 。 不 知 是 何 主意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iva) 
bo 


B+ +t 


RARBKEAA BUOHRZRS 


且说 张 佐 君 查 见 梅 史 的 衣 箱 ， 知 道 落 了 骗局 。 呆 了 一 会 ， 
警 见 他 卧房 的 钥匙 在 桌 上 ， 索 性 拿 过 来 代 他 锁 了 房 门 ， 然 后 到 
房 里 去 。 暗 想 他 们 骗 了 官 家 这 笔 巨 款 ， 却 拿 我 串 在 当中 ， 此 刻 
他 们 和 逃走 了 ， 却 又 把 我 丢 在 这 里 ， 我 如 果 不 走 ， 这 件 事 便 都 栽 
在 我 一 个 人 身上 了 。 想 到 这 里 , -又 不 禁 自 怨 自 艾 ， 悔 不 该 拐 了 
闲 士 巨 款 ， 跑 到 这 里 来 受 这 种 骗局 。 闲 士 那 里 发 作 起 来 ， 我 还 
有 个 交情 可 讲 ， 这 件 事 关系 官 款 ， 如 何 担当 得 起 ? 在 这 里 又 昔 
没 个 人 商量 ， 方 老 办 虽 是 精明 人 ， 到 底 是 初 交 ， 这 等 事 如 何 好 
A ba? 思 来 想 去 ， 三 十 六 着 ， 走 为 上 着 。 但 是 走 虽 走 了 ， 
这 一 回 的 事 ， 不 比 闲 士 ， 一 旦 发作 起 来 ， 是 要 行文 通缉 的 。 前 
合 不 过 改换 姓名 ， 这 回 还 要 改换 面目 才 好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取 
出 表 一 看 ， 见 入 京 火车 将 近 开 车 时 候 了 ， 便 叫 人 挑 了 两 个 衣 
箱 ， 直 到 车 站 上 去 ， 所 有 帐 被 等 件 不 敢 带 了 。 好 在 自己 卧室 就 
在 楼 下 ， 楼 上 是 洋人 的 写字 间 ， 帐 房 却 设 在 三 层 楼 。 这 便 是 傅 
梅 史 等 的 用 心 ， 早 就 预备 下 的 。 至 于 佐 君 也 住 在 楼 下 的 原故 ， 
和 梅 史 因 他 虽 不 是 一 党 ， 然 而 终日 在 外 应 酬 的 时 候 多 ， 还 不 得 
事 ， 恰 好 楼 下 一 个 空房 ， 所 以 由 他 住 了 。 此 刻 却 便宜 了 佐 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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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外 藉 叫 了 挑 夫 来 ， 等 把 箱子 挑 出 了 大 门 之 外 ， 才 告诉 他 到 车 
站 上 去 ， 所 以 行 里 的 什么 出 店 、 茶 房 ， 都 不 知道 他 龙 到 哪里 
的 。 到 车 站 上 了 火车 ， 到 了 北京 。 

俯 君 下 车 ， 又 叫 人 挑 了 箱子 ， 到 一 家 京 壕 土 作 开 的 小 客 店 
里 软 下 。 洗 了 个 脸 ， 到 出 两 张 鲁 蕉 园 的 片子 来 ， 一 张 放 在 身 
is 一 张 交 给 店家 。 看 官 ， 他 此 刻 又 光复 了 生 蕉 园 的 姓名 了 ， 
我 这 个 做 小 说 的 ， 只 得 又 跟着 称 他 鲁 薇 园 了 。 

且说 薇 园 当下 交代 店家 道 : “行李 寄 在 你 这 里 ， 我 此 刻 到 
会 馆 里 拜 同乡 ， 倘 使 会 馆 住 得 下 ， 我 打发 长 班 来 取 ， 就 拿 这 个 
片子 做 凭据 ， 你 见 了 这 么 一 样 的 片子 ， 就 交 东 西 给 他 便 了 。” 
店家 答应 了 。 薇 园 记 了 客 店 招牌 ， 便 走 到 街 上 一 家 痢 头 店 里 去 
剃头 。 剃 过 头 之 后 ， 便 叫 待 诏 ( 京 谚 称 剃 发 匠 为 待 诏 ) 把 胡子 
刹 了 ， 待 诏 不 肯 。 

原来 各 处 的 阐发 匠 都 有 这 条 规矩 ， 只 代 人 家 留 胡子 ， 若 是 
留 好 的 胡子 岂 他 薪 下 来 ， 他 却 不 肯 的 ， 若 是 一 定 要 他 剃 去 ， 他 
必要 你 自己 先 剃 下 一 点 来 ， 方 才 肯 代 剃 的 。 

且说 鲁 蕉 园 留 得 好 好 的 胡子 ， 又 为 其 包 然 要 剃 了 呢 ? 只 因 
他 在 天 津 受 了 那个 骗局 ， 恐 怕 发 作 起 来 ， 自 己 虽 然 亦 在 受骗 之 
列 ， 然 而 官场 一 边 是 断 不 肯 原 谅 的 ， 既 然 不 肯 原 谅 ， 一 定 把 自 
己 作为 同 党 ， 那 时 如 何 得 了 ? 好 在 在 天 津 时 改 了 姓名 ， 此 刻 只 
要 还 了 旧时 姓名 ， 便 是 两 个 人 了 。 只 有 面貌 是 生成 的 ， 无 可 改 
革 ， 只 得 把 胡子 着 了 ， 掩 人 耳目 。 好 在 从 前 捐 官 时 年 纪 尚 轻 ， 
起 的 年 貌 是 身 中 、 面 白 、 无 须 ， 此 时 要 捐 过 班 ， 就 是 没有 胡子 
也 不 要 紧 。 所 以 定 了 主意 ， 把 它 弟 了。 然而 无 端 剃 了 胡子 ， 叫 
人 家 看 见 ， 未 免 话 异 ， 所 以 他 不 在 天 津 闲 ， 不 在 客 店 里 剃 ，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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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剃头 店 里 去 头 。 他 等 着 了 之 后 ， 再 到 别处 去 ， 叫 人 到 客 店 去 . 
取 行 李 ， 使 得 客 店 的 人 只 知道 是 有 胡子 的 客人 来 取 行 李 了 。 他 
后 到 的 地 方 ， 只 知道 来 了 个 没 胡子 的 客人 。 就 是 京 里 面相 识 的 
朋友 ， 与 及 同乡 ， 都 是 多 年 阔别 的 ， 这 番 相 见 ， 也 不 过 以 为 他 
没 留 胡子 喘 了 。 至 于 那 待 诏 是 个 先 不 知 姓名 ， 后 不 知 踪迹 的 ， 
绝 不 仿 事 ， 他 定 了 这 个 好 主意 ,所 以 叫 待 诏 着 了 。 待 诏 道 : “ 老 
从 好 好 的 胡子 ， 为 什么 要 着 了 ? 我 们 照例 是 不 能 代 人 家 剃 胡子 
HW. “Hebei: “我 这 胡子 不 过 是 留 着 玩 的 ， 此 刻 留 了 几 个 月 ， 
贫 得 讨厌 了 。?” 待 诏 道 : “老爷 要 闲 ， 请 先 自己 剃 下 点 来 ， 我 们 
才 好 剃 。” 币 园 无 茶 ， 左 手 拿 了 镜子 ， 右 手 合 了 剃刀 ， 要 剃 下 
Se Rew MAT er. AME TORR, We RPA 
MELAS, BISA) . TIA I), HET, HR 
The: “aT. "FIA MMB, EAT. 
Mae RT, BRETICFEDSERA, HindhR 
ei. Ta TR, BMT RHA, EMRGHAKE HA 
店 里 ， 撕 了 一 个 房 ， 叫 广 升 的 茶 房 拿 了 片子 ， 到 那 边 客 店 里 取 
了 行李 来 。 开 了 箱子 ， 取 出 银子 ， 现 成 置办 被 福 。 料 理 妥 当 ， 
然后 出 门 去 拜 两 个 同乡 。 

因为 京师 密 途 天 津 ， 不 敢 过 于 耽 摘 ， 勿 勿 捐 过 了 道班 ， 办 
了 引见 ， 仍 旧 归 到 山东 ， 从 旱 路 赶 回 济南 。 不 料 在 半路 上 得 了 
个 病 ， 病 了 四 五 个 月 。 得 他 病 好 赶 到 济南 时 ， 那 位 护 院 陈 莉 党 
CARH, MKEPREARESH TS. 

BROMK PREM Sue, Khe bLRaR, Bata 
eH. MPR -W, MESH: “你 来 得 好 ， 我 正在 这 里 
局 记 你 ， 有 多 少 事 要 找 你 帮忙 呢 ! ”和 薇 园 谢 过 了 出 来 ， 不 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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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去 拜 客 。 各 人 见 他 没 了 胡子 ， 都 很 以 为 奇 ， 那 相好 知 交 未 免 
动 问 ， 稚 园 道 “在 上 海 遇 了 个 相 士 ， 说 我 胡子 留 的 太 早 了 ,与 
官 运 有 碍 的 ， 所 以 我 把 他 剃 了 。” 这 么 一 句 话 ， 把 众人 蒙混 过 
TS 

过 了 几 天 ， 龙 中 丞 下 个 札 子 ， 委 了 他 铀 元 局 总 办 。 有 的 见 
他 得 了 铜 元 局 差 使 ， 还 说 那 相 士 灵 呢 。 

且说 薇 园 得 了 铜 元 局 差 使 之 后 ， 便 到 局 中 细 细 郑 碍 ， 如 何 
作 整 ， 如 何 蒙混 ， 每 年 可 得 若干 好 处 ， 不 觉 大 喜 。 因 念 龙 中 丞 
生平 欢喜 古董 ， 并 且 欢 喜 得 与 众 不 同 ， 人 家 欢喜 的 无 非 是 钟 
思 、 砖 瓦 、 碑 帖 、 字 画 之 类 ， 他 却 必 要 有 点 灵异 的 才 欢 喜 。 他 
藏 的 一 个 小 小 花瓶 ， 是 在 贵州 抚 台 任 上 时 用 整 万 银子 买 来 的 。 
那 花瓶 又 没有 年 号 ， 颜 色 也 不 其 好 ， 只 有 一 样 好 处 ， 无 论 梅 、 
埋 、 桃 、 李 等 花 ， 揪 在 瓶 里 ， 开 过 花 之 后 ， 还 要 结果 生根 ， 所 
以 他 就 花 整 万 银子 买 了 。 还 有 一 座 古 玉屏 风 ， 天 有 睛 是 干 的 ， 下 
雨 时 便 湿 润 起 来 ， 他 也 视 同 拱 壁 ， 还 说 外 国人 的 晴雨 表 不 及 它 
昵 。 袜 园 知道 他 这 脾气 ,思量 要 搜罗 一 两 件 异样 古董 去 孝敬 他 。 

这 个 意思 一 起 ， 便 未 免 对 人 说 要 买 古 董 。 这 名 说 话 一 出 
去 ， 那 班 古董 客 便 络绎 不 绝 的 怀 宝 登门 ， 争 奈 所 有 的 夏 昂 、 商 
放 ， 都 不 过 古色 泣 狂 ， 别 无 奇异 之 处 。 铜 元 局 中 有 一 个 司 事 ， 
姓 柏 ， 号 养 芝 ， 为 人 极其 聪明 ， 又 且 见 多 识 广 ， 十 玩 字 R— 
门 ， 几 乎 是 他 的 专门 学 ， 凡 看 见 一 样 古 器 ， 必 能 指出 它 的 来 
历 。 因 为 生得 聪明 ， 又 兼 事 事 留心 ， 所 以 经 他 见 过 的 东西 ， 他 
就 没有 不 懂 的 ， 就 是 铀 元 局 的 机 器 ， 他 也 天 天 去 考究 ， 到 底 被 
他 考 出 那 转动 的 道理 ， 就 自己 造 起 一 副 小 机 器 来 。 诸 如 此 类 之 
事 ， 不 胜 枚 举 。 因 此 人 家 又 送 他 一 个 译名 ， 叫 他 做 “通天 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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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园 要 买 古玩 ， 也 叫 他 来 参看 过 论 。 

一 天 ， 有 个 古董 客 送 来 一 面 古 镜 ， 镜 后 面 古 色 班 剥 & 
了 *“ 贵 寿 无 极 ?四 个 篆 字 ， 镜 面 却 磨 得 极光 ， 要 讨 三 千 两 价钱 。 
稚 园 叫 请 了 养 芝 来 看 过 ， 养 芝 也 看 不 出 个 道理 来 。 那 古董 客 才 
Wis “这 面 镜子 与 别 的 十 镜 不 同 ， 只 要 在 太阳 底下 一 照 便 知 。” 
ULE, OTS. JORMA, SA AAI 
上 ， 那 返 影 当 中 ， 说 也 奇怪 ， 隐 隐 的 也 现 出 镜 背 的 “ 贵 寿 无 极 ? 
四 个 字 来 。 芍 园 大 喜 ， 养 世 心 中 暗暗 称奇 。 接 过 镜子 ， 再 四 把 
玩 ， 再 四 寻思 。 那 边 蕉 园 已 经 还 了 一 千 两 的 价 了 ， 古 董 客 不 
肯 ， 磋 麻 了 半天 ， 说 道 , “这 镜子 且 留 在 这 至， 鲁 大 人 只 管 商 
量 两 天 ， 我 再 来 取信 也 不 要 紧 。 一 千 两 相去 太 远 啊 。” 养 芝 正 
在 怀疑 这 而 镜子 的 道理 ， 巴 不 得 他 留 下 考究 考究 ， 便 从 种 着 留 
下 ， 又 把 玩 了 半天 ， 忽 然 心中 有 所 觉悟 ， 便 对 薇 园 道 ，“ 司 事 
家 里 本 有 一 部 ¢ 古 镜 图 考 ;， 可 惜 不 曾 带 在 身边 。 此 刻 细 想起 
来 ， 好 象 图 考 内 说 的 ， 这 种 镜子 是 秦 制 。 并 且 司 事 的 亲戚 家 里 
藏 了 有 了 两面， 同 这 个 是 一 样 的 ， 久 已 要 让 给 别人 ， 只 可 惜 他 此 
刻 在 福建 。 大 人 如 果 肯 出 一 千 两 一 面 ， 有 二 千 两 交易 ， 司 事 写 
了 信 去 ， 叫 他 专人 送 来 ， 只 怕 也 办 得 到 的 。" 黎 园 道 ，“ 可 惜 路 
远 一 点 。” 养 芝 道 , “大 人 先 把 他 这 个 留 住 。 等 司 事 打 个 电报 
去 叫 他 把 镜子 带 来 ， 大 人 看 得 对 的 ， 便 买 了 它 ， 不 对 的 ， 就 买 
MERGE, "ME. “这 也 好 。 令 亲 那 个 ,如果 看 了 不 
对 ， 我 多 少 送 点 盘 费 他 回去 便 了 。” 

养 芝 大 喜 ， 连 忙 推 说 去 翻 电报 ， 一 口气 跑 回 家 里 ， 把 第 三 
个 儿子 叫 了 来 。 原 来 这 柏 养 芝 生 平 专门 做 假 古董 ， 生 下 四 个 几 
子 ， 大 的 叫 柏 清 ， 从 小 读书 脆 明 ， 便 叫 他 专 学 好 了 秦汉 繁 求 ， 

197 


SoA, ATHE, BSP, STR 
四 个 叫 柏 怪 ， 才 十 五 岁 ,已 经 打发 到 江西 景德镇 去 学 做 次 器 了 。 
且说 柏 养 芝 叫 了 柏 奇 来 ， 告 诉 他 看 见 这 么 一 个 镜子 ， 和 他 
商量 要 做 两 面 假 古 镜 ， 叫 他 预备 了 生 熟 两 种 铜 ， 说 明 做 法 。 析 
奇 道 , “做 是 容易 。 然 而 总 不 能 他 的 字 是 BTC’, Fe AN 也 
做 了 ATR’. "FE, “这 个 自然 。?” 便 叫 了 柏 清 来 商量 。 
柏 清道 : “他 们 大 人 先生 总 是 欢喜 吉祥 的 ， 就 是 这 些 十 器 ， 也 
都 是 用 吉祥 文字 的 ， 我 们 也 大 同 小 异 的 写 两 个 就 是 了 。” 养 芝 
道 : “我 想 不 用 字 ， 用 画 .” 柏 清道 : MBA OS. 
养 芝 想 了 一 想 道 : “ 画 龙 如 何 ?” ” 柏 清道 : “秦汉 的 时 候 ， 只 怕 
不 尚 龙 纹 ， 用 了 龙 纹 ， 倒 变 成 近代 的 东西 了 ,” 养 芝 又 想 了 一 
会 ， 忽 然 得 了 一 个 主意 道 ，“ 有 了 。 你 念 着 李斯 小 繁 ， 写 一 个 
实 字 在 当中 ， 在 寅 字 底 下 ， 夯 一 只 老虎 ， 做 一 面 ， 又 写 一 个 展 
字 在 当中 ， 夯 一 条 龙 盘 着 ， 做 一 面 就 是 了 .? 柏 清 依 言 ， 写 好 画 
好 。 
MARGE, RRMA TTS, MERA 
铀 块 剪 成 了 龙 虎 二 物 ， 装 配 匀 停 ， 然 后 用 泥 做 成 了 两 个 镜 模 
子 ， 先 把 熟 铜 做 的 字画 放 在 模子 当中 ， 再 把 生 铜 溶化 了 ， 倾 在 
模 内 ， 登 时 成 了 两 面 镜子 。 便 拿 出 来 细 细 打磨 。 此 时 熟 铜 字画 
在 镜 背 后 凸 了 起 来 ， 看 得 见 的 自 不 必 说 ， 就 是 镜面 上 ， 也 是 熟 
铜 颂 在 生 铀 当中 的 了 。 打 磨 了 两 天 ， 便 成 极光 的 两 面 镜子 。 拿 
到 太阳 底下 一 照 ， 看 那 返 影 ， 居 然 字 画 毕 现 ， 养 芝 不 觉 大 喜 。 
原来 养 芝 想到 字 在 镜 背 ， 断 无 在 镜面 照 出 影子 之 理 ， 除 非 
铀 内 有 什么 讲究 。 因 想到 生 钢 熟 钢 的 影子 ， 或 者 颜色 不 同 ， 因 
想到 这 个 法 子 ， 姑 妄 为 之 。 不 料 一 铸就 成 ， 岂 非 喜出望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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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又 拿 些 盐 栈 之 类 去 泡 制 那 镜 背 ， 费 了 十 多 天 工夫 ， 制 
出 一 层 铜 绿 ， 又 用 些 灰 土 之 类 ， 把 铜绿 颜色 弄 旧 了 。 配 了 一 个 
旧 锦 车 ， 把 一 对 铜 镜 装 在 里 面 ， 又 过 了 两 天 ， 方才 拿 到 局 里 给 
Bea. MRT i, MAAR, MRA? 

FEU: “PROM RRO OBR. KAM A, 
司 事 不 敢 说 虚 价 。 这 两 面 镜子 ， 据 考据 家 说 起 来 ， 是 秦始皇 造 
的 定时 镜 ， 统 共 是 十 二 面 ， 分 十 二 个 时 辰 ， 此 刻 遗 传 在 人 间 
的 ， 只 怕 不 多 几 面 了 。 这 两 面 巧 的 是 一 龙 一 虎 ， 瞳 合龙 虎 会 风 
BWR, HESREPR, PR-HBKW. "Mid: “你 
说 了 半天 考据 ， 到 底 要 什么 价钱 ?” 养 芝 道 “这 是 司 事 胡 涂 。 
司 事 亲 成 说 是 本 来 要 孝敬 大 人 的 ， 实 在 因为 家 寒 ， 才 拿 到 这 种 
家 传 的 东西 来 变卖 ， 也 不 敢 多 要 ， 两 面 镜 子 只 求 大 人 赏 三 千 两 
的 价 。” 稚 园 道 ,“ 太 贵 点 吧 ? "FS: “AAW IN. "OK 园 
道 : “一 千 两 一 面 还 不 行 么 ?“ 养 芝 道 ; “ 倘 使 不 是 一 龙 一 虎 ， 
配 得 那么 巧 ， 就 八 百 两 一 面 ， 他 也 要 卖 了 。? 长 园 道 : “你 先 把 
它 留 在 这 里 吧 。? 不 知 交易 得 成 与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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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柏 养 芝 铸 了 两 面 假 古 镜 ， 还 造 出 许多 来 历 ， 骗 得 鲁 维 
园 深 信 不 疑 ， 到 底 被 他 素 了 三 千 两 银子 的 价 ， 还 另外 装潢 了 紫 
檀 匣 子 ， 自 己 先 上 院 去 说 明了 这 镜子 如 此 这 般 的 好 处 ， 然 后 着 
人 送 去 。 

龙 中 杀 打 开车 子 ， 在 太阳 底下 试验 ， 果 然 不 错 ， 不 觉 大 
喜 ， 重 赏 来 使 ， 叫 家 人 捧 了 匣子 到 上 房 去 ， 与 小 姐 赏 玩 。 原 来 
龙 中 丞 膝下 有 两 个 少爷 ， 都 捐 了 功名 在 外 候补 ， 不 曾 随 任 。 只 
带 了 太太 与 两 位 姨 太 太 及 这 位 小 姐 在 任 上 。 这 小 姐 生 得 云 渗 雾 
, BRL, FRORTLY, Bee, HRTD 
聪明 ， 虽 未 读 破 万 卷 ， 却 也 笔下 通顺 ， 风 云 月 露 ， 也 凑 得 成 五 

全 龙 中 丞 视 同 掌上 明珠 。 
KET BEF UE, FEM A ILA, MAY AAS 
到 院子 里 太阳 底下 晒 着 ， 把 镜 影 子 照 到 墙 上 ， 隐 隐现 出 镜 背 的 
字画 来 。 骊 珠 仔细 看 过 ， 回 身 向 中 丞 福 了 两 福 道 : “未 喜 参 驳 ， 
这 一 定 是 龙 虎 会 风云 之 净 ， 估 参 不 久 又 要 高 升 了 。 ”中 际 益 发 
欢喜 道 ,“ 偏 是 你 详 出 这 个 吉兆 来 RE: “今日 有 了 这 个 吉 
Jk, MRR, PAILRTNE, SSERES. "Rid.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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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我 就 生 受 了 。? 说 罢 ， 哈 哈 大 笑 。 回 头 对 他 夫 人道 : “我 看 
来 ， 象 这 两 面 镜子 的 东西 ， 虽 是 宝贵 ， 却 总 不 及 我 的 骊 珠 ， 是 
一 颗 活 宝 。? 说 罢 , 扬 扬 得 意 。 

骊 珠 叫 人 摆 下 一 桌 酒席 ， 却 又 叫 人 先 拿 两 个 茶几 到 院子 里 
去 ， 摆 在 太阳 底下 ， 用 东西 把 两 面 镜子 分 支 在 两 个 茶几 上 ， 把 
那 展 龙 寅 虎 的 镜 影 子 照 在 堂屋 当中 墙 上 。 然 后 上 来 下 父母 安 
坐 ， 笑 说 道 : “女儿 今天 这 一 桌 ， 虽 说 不 成 局 面 ， 却 也 是 个 风 
云 宴会 呢 ! ” PRET, AEM RAKE AKL, 方 
AHR. AT RR, RRB, 

次 日 起 来 ， 到 外 面 会 客 ， 巡 捕 官 来 回 说 : “SS 处 的 魏 道 
没 了 。* 中 孙 情 然 道 ,“ 他 请 病假 还 没有 儿 天 呢 ! 怎么 就 没 了 ?2 
巡捕 官 道 : “ 听 说 是 个 急病 。” 中 丞 就 没 话说 了 。 

照例 会 过 几 个 客 之 后 ， 便 下 个 杞 子 ， 把 营 务 处 总 办 的 差 委 
了 重 稚 园 。 薇 园 深 感 柏 养 芝 ， 把 他 派 了 铀 元 局 的 帐 房 。 柏 养 芝 
也 算 交 了 老 运 ， 花 不 到 十 郧 的 本 钱 ， 博 了 三 千 银子 的 利息 ， 还 
得 了 通 省 最 好 出 息 的 馆 地 。 这 且 按 下 不 提 。 

且说 鲁 税 园 自从 得 了 营 务 处 之 后 ， 愈 觉得 受 恩 深重 ， 难 图 
报 称 。 这 一 天 遇 了 龙 中 孙 生 日 ， 鲁 答 园 除 送 过 寿 屏 如 意 等 寿 礼 
之 外 ， 再 送 一 本 戏 。 这 个 风声 传 了 出 去 ， 各 人 倒 不 好 落后 ， 于 
是 闵 的 蓝 泉 首 道 首府 等 现任 官 ， 各 人 都 送 一 本 ; 各 局 的 总 办 、 
提 调 ， 或 数 人 合适 一 本 ， 或 一 人 独 送 一 本 ， 抚 辕 里 面 的 文案 委 
员 ， 也 合 送 了 一 本 。 疗 的 足 足 做 了 兴 个 月 戏 。 

ABBR, HEAR, WMA, 
有 一 个 花旦 ， 拿 了 戏 单 到 龙 中 丞 跟前 请 点 戏 。 中 和 丞 看 看 他 ， 却 
生得 丑 铺 目 秀 ， 潍 白 唇 红 ， 甚 是 可 爱 , 因 点 了 一 出 《贵妃 醉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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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花 旦 便装 扮 登台 ， 果 然 是 千娇百媚 ， 压 倒 群 芳 。 此 时 外 场 只 
Ake, REARS, PRAM, WHEAT T 
&, MTHEIE, MHAMPRMMBRR. PRAIA, 
果然 生得 韶 秀 可 喜 ， 与 在 台 上 时 又 是 一 般 风 询 ， 这 种 相貌 ， 真 
LEB. Al, “ 叫 什么 名 字 ? "EATERS, “小 名 叫 
MIL. PM: “LRT? PH. “FET PRA. BM 
儿 还 周旋 了 -一 会 ， 猛 抬头 ， 看 见 珠 窒 里 面 一 个 女子 ， 对 着 自己 
目不转睛 地 尽 看 ,觉得 没意思 , 便 向 中 丞 说 了 个 请 假 ， 走 开 了 。 

原来 这 几 天 的 排场 ， 戏 台 是 搭 在 花园 里 一 座 正厅 的 前 面 ， 
正厅 便 做 了 客座 ， 却 把 当中 的 围 屏 印 下 ， 挂 了 -一重 日 本 帘子 ， 
以 便 把 正厅 后 进 做 女 客座 ， 一 般 的 看 戏 。 那 日 本 帘子 本 极 稀 
访 ， 虽 古 隔 帘 ， 却 看 得 极 透彻 ， 不 过 隔 开 内 外 ， 是 那么 一 个 意 
思 罢 了 。 所 以 那 女子 只 管 困 着 喜 蛛 儿 看 ， 喜 蛛 儿 也 看 得 见 有 人 
看 他 。 至 于 看 他 的 女子 是 哪 一 个 ? 姓 甚 名 谁 ? 那 又 是 做 书 的 人 
也 不 知道 ， 不 便 乱 造谣 言 ， 只 好 等 看 官 们 看 了 下 文 ， 仔 细 去 想 
罢了 。 闲 话 少 提 。 且 说 当日 戏 完 席 散 ， 无 事 可 表 。 

次 日 又 阑 了 一 天 ， 中 丞 有 点 倦 了 ， 不 等 客 散 ， 先 自 退 归 上 
房 ， 不 多 -一 会 ， 骊 珠 小 姐 也 回来 了 。 中 丞 道 : “女儿 为 甚 也 老 
inbee "OME, “不 知 怎 的 ， 今 天 好 象 有 点 神思 困倦 ， 所 以 
早点 回来 。” 中 孙 道 ，“ 本 来 一 连 阅 了 儿 天 ， 也 觉得 厌烦 了 。” 
骊 球道: “ 正 是 。 头 一 两 天 觉 着 很 高 兴 的 ， 后 来 慢 慢 就 天 了 。 
觉得 那 唱 的 也 不 其 好 了 。” 中 末 道 ，“ 统 共 听 了 六 天 戏 ， 我 看 只 
AMER ILI AY SAMA AE BT, "Saeki. “TEAL. 
得 他 扮 起 来 犹如 真美 人 一 般 ， 只 怕 疡 贵妃 当日 也 不 过 如 此 。 然 
而 那么 一 个 人 儿 ， 怎 么 取 个 虫 儿 名 字 ? "aI, “我 儿 爱 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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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戏 ， 我 明日 再 传 了 他 进来 唱 两 出 .” 父 女 两 个 谈 谈 说 说 ， 不 觉 
日 落 西山 ， 外 面 男 女 宾客 都 散 了 。 一 宿 晚 景 休 提 。 

且说 次 日 开演 之 后 ， 龙 中 和 丞 便 叫 传 喜 蛛 儿 。 承 差 人 遍 问 各 
RHE, MPAA, AAR Mee aie, WR A Tk ld HK 
问 。 薇 园 道 , “ 喜 蛛 儿 本 来 是 京 里 的 相公 ， 今 年 才 赎 了 身体 ,要 
到 南边 去 搭 班 子 ， 因 为 有 一 门 亲戚 在 济南 ， 所 以 绕道 来 探 素 。 
我 在 京 里 相识 他 ， 所 以 叫 他 唱 一 出 戏 ， 昨 天 他 已 经 动身 去 了 。 
承 差 人 只 得 照 这 香 话 去 回复 中 孙 ， 中 孙 也 就 罢了 。 

有 事 话 长 ， 无 事 话 短 。 且 说 唱 过 十 天 戏 之 后 ， 骊 珠 小 姐 便 
十 分 厌烦 ， 不 肯 出 去 应 酬 了 。 龙 中 丞 以 为 她 生性 喜 静 ， 也 自由 
她 。 等 到 半 个 月 的 戏 唱 完 ， 稍 为 清净 了 点 ， 中 丞 也 为 劳顿 多 
日 ， 每 天 见 客 过 后 ， 便 到 上 房 软 息 ， 一 切 公事 暂时 都 委托 了 几 
位 幕府 老夫 子 。 

只 见 骊 珠 近 来 十 分 清 减 ， 茶 饭 少 进 ， 因 问 道 : “你 莫非 有 
病 ? AL AGRA RBH? "MPR: “SX ILA Bak AHEM 
BT, RATA. ” WEARER, RAAT — 
口 饭 ， 还 吃 了 一 大 会 ， 才 勉强 吃 完了 。 龙 中 孙 道 “你 这 个 样 
子 ,还 说 没 病 ? 可 不 要 耽搁 坏 了 。” 饭 后 ， 便 叫 人 请 医生 来 。 

请 了 个 本 城 医生 来 ， 隔 着 门帘 ， 诊 过 了 脉 ， 开 出 脉 案 ， 说 
EPR, MAMAS GA, IRI TILAK, 
说 吃 两 服 就 好 的 。 龙 中 孙 见 说 是 劳顿 停食 ， 倒 好 象 有 点 意思 ，; 
因为 接连 听 了 几 天 戏 ， 这 种 娇贵 千金 ， 就 要 说 劳顿 了 ， 接连 吃 
了 几 天 酒席 ， 就 恐怕 有 停食 了 。 就 叫 去 撮 了 来 吃 。 吃 了 两 服 下 
去 ， 如 泥 牛 入 海 -- 般 ， 绝 无 消息 。 龙 中 丞 急 了 ， 叫 另 请 一 个 医 
生来 ， 说 的 也 和 前 医 一 般 ， 开 的 汤 头 也 大 同 小 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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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官 ! 须知 抚 台 衙 门 一 连 唱 了 十 多 天 戏 ， 天 天 是 有 酒席 
的 ， 合 济南 府 的 人 哪个 不 知 ? 此 刻 抚 台 的 小 姐 病 了 ， 病 情 又 是 
困倦 无 力 ， 不 思 饮 食 ， 岂 有 不 所 住 这 个 用 神 之 理 ? 近世 医生 大 
抵 都 是 如 此 的 ， 也 不 能 全 怪 他 两 位 。 闲 话 少 提 。 

且说 龙 中 丞 看 了 脉 案 药 方 ， 便 道 : “前 两 天 先 有 个 医生， 
开 的 脉 案 方 子 和 这 个 差不多 ， 只 怕 未 必 对 。 ”医生 道 : “病源 虽 
是 一 样 的 看 出 来 ， 用 药 各 人 不 同 。 吃 了 晚 生 这 个 方 子 ， 管 保 就 
好 的 ”说 轻 ， 又 请 将 前 医 的 方 子 给 他 看 了 ， 又 批评 了 前 医 的 儿 
样 药 ， 辱 说 自己 的 药 是 如 何 用 意 ， 如 何 可 以 得 效 ， 然 后 辞去 。 
这 个 方 子 又 吃 了 两 服 ， 莫 想 有 丝毫 效 验 ， 索 性 闲 得 睡 多 坐 少 ， 
并 且 多 了 个 长 吁 短 叹 的 毛病 。 

龙 中 丞 更 是 急 得 了 不 得 ， 令 人 出 去 遍 访 名 医 ， 争 奈 总 没有 
一 个 看 得 对 的 。 这 一 病 就 是 两 个 月 ， 索 性 月 信也 停 了 ， 瘦 得 剩 
了 一 把 骨头 ， 面 色 青白 ， 一 天 有 两 三 次 烧 热 。 烧 热 起 来 ， 便 觉 
得 两 烽 上 绯红 ， 手 心 是 终日 滚 泥 的， 夜间 更 多 了 个 咳嗽 。 此 时 
的 医生 又 多 半 说 是 阴 亏 的 了 。 争 奈 药 石 无 灵 ， 任 你 对 病 发 药 ， 
也 不 中 用 。 这 两 个 月 里 面 ， 把 一 个 龙 中 丞 也 急 了 个 茶 饭 无 心 ， 
眠 食 俱 废 ， 甚 至 叫 了 些 和 尚道 士 们 ， 在 衙门 里 诵 经 礼 尾 ， 代 小 
姐 祈 福 ;， 又 叫 姨 太太 们 半夜 焚香 礼 斗 ， 代 小 姐 求 寿 。 如 此 又 耽 
延 了 半 个 来 月 。 

一 天 ， 龙 中 丞 忽然 想起 鲁 薇 园 是 一 把 歧 黄 好 手 ， 不 过 不 大 
肯 代 人 诊 病 ， 所 以 朋友 们 多 不 知道 。 自 己 和 他 同乡 世 好 ， 所 以 
深 知 他 的 学 癌 ， 一 向 胡 涂 住 了 ， 总 不 曾 想起 他 来 ， 若 是 早 想起 
了 ， 只 怕 女 儿 的 病 早 好 了 。” 想 罢 ， 便 叫 人 去 请 鲁 薇 园 。 薇 园 
以 为 有 其 要紧 公事 ， 即 刻 上 辕 京 见 。 里 面 传 出 来 说 请 到 上 房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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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a MER, RAE, RA, 
及 至 此 时 请 到 上 房 去 会 ， 便 明知 是 请 自家 诊治 的 了 。 提 一 提 精 
神 ， 进 去 与 中 丞相 见 。 

MALE, Pai, “hk, BRR, OR 
和 手 。 可 笑 我 一 向 公私 交迫 ， 闸 得 神 乱 智 土 ， 把 我 们 老 朋 友 忘 记 
了 。 今 天才 想起 来 。 请 代 小 女 诊 一 诊 脉 ， 看 到 底 是 个 什么 病 
Bie 订 个 好 方 子 治 好 她 。 我 们 老 朋 友 ， 不 说 谢 了 。 ” 薇 园 道 ; 
“ 怕 职 道 的 学 获 浅 薄 ， 未 必 足 担 此 任 。” 中 杀 道 ,“ 在 官 言 官 。 我 
们 既是 私宅 相 见 ， 何 妨 脱 略 些 ， 何 必 客 气 ! ”说 着 ， 让 过 一 道 
茶 ， 才 亲自 陪 了 薇 园 到 又 珠 绣 房 外 面 。 

丫头 们 时 已 把 房 门 帘 放 下 ， 门 外 摆 了 一 张 茶几 ， 上 面 摆 两 
Ait, ALE WET Ie. WA TS Tk. FORK 
3: “这 是 老 世 伯 来 诊 她 ， 何 必 多 这 个 事 ? “ 叫 快 撤去 了 了， 索性 
Wa Sl BA, RD PR, ARI ET. A 
ARAL Bi, RARER, RAAT 2. MRR 
了 一 福 ， 站 头 扶 近 桌 边 坐 下 ， 竹 园 宁 心静 气 ， 低 头 诊 过 了 脉 ， 
看 过 舌头 ， 方 才 和 中 丞 一 起 出 了 绣 房 ， 仍 到 内 书房 坐 下 。 

说 道 ,“ 小 姐 这 个 病 ， 起 初 是 思虑 过 度 ， 忧 郁 伤 肝 所 Be. 
那 时候 如 果 投 以 顺 气 疏 肝 之 品 ， 不 难 疼 愈 的 ， 此 时 病根 已 深 ， 
肝 木 侵 脾 ， 不 思 饮 食 ， 阴 火 烁 金 ， 夜 见 咳嗽 ， 神 志 不 定 ， 时 见 
潮 热 ， 虚 损 之 象 已 见 ， 疏 成 思 劳 .中 丞 道 : “你 背诵 医书 ， 我 
却 不 懂 ， 请 教 什么 叫 个 思 劳 ? PRI: “ 劳 伤 之 症 ， 有 五 劳 七 
i PRE: BH, BH, DH, WH, RH, CAPE 
思想 抑郁 所 致 。 在 职 道 轴 见 ， 姑 且 开 一 个 方 在 这 里 ， 若 是 就 这 
ZHU, FATA WAR MRR DIRS, SIA 

205 


个 笑 口 ， 然 后 服药 ， 似 乎 好 些 。” 中 丞 皱眉 道 : “有 什么 赏 心 乐 
事 呢 ? "TREE: “AD, BAHAR EM, AB 
成 肝病 ; 车 在 外 头 散 玩 一 两 天 ， 再 选 一 两 个 会 笑 会 说 的 人 ， 在 
旁边 伺候 ， 她 自然 有 开心 欢笑 的 时 候 。 据 职 道 看 ， 最 好 是 送 小 
姐 出 去 逛 往 千 佛 山 ， 或 者 大 明湖 ， 一 则 散心 ， 二 则 得 点 山水 清 
气 ， 再 选 两 个 伶俐 丫头 ， 在 旁 何 候 。 只 要 小 姐 心 开 ， 肯 说 肯 
笑 ， 把 心事 丢 开 ， 这 个 病 就 可 以 不 药 而 愈 了 。 若 是 只 管 郁郁 不 
乐 ， 就 是 变 了 药店 里 的 蛙 虫 也 是 没 用 。” 说 轻 ， 开 了 一 剂 聋 郁 
SF FS? LAY sk, 方才 辞去 。 

龙 中 丞 便 把 姨 太 太 丫 头 们 乱 骂 说 ; “好 好 的 小 姐 住 在 家 里 ， 
尔 们 容 她 不 得 ! 是 要 慨 她 生出 病 来 ， 你 们 才 得 快活 ! 你 们 全 得 
她 病 ， 自 然 慨 得 她 好 。 我 此 刻 也 没有 话说 ， 只 在 你 们 身上 医 好 
她 便 了 。” 说 得 众人 面 面 相 帆 。 当 下 二 姨 太 太 便 道 ，“ 方 才 那 先 
生 和 老爷 说 话 ， 我 们 在 窗口 外 面 都 听 得 了 。 其 实 我 们 怎 歼 慨 小 
姐 ? 那 先生 说 要 小 姐 到 外 面 福 福 、 散 散心 ， 不 知 老 竺 可 答应 ? 
若是 可 行 ， 我 们 便 去 劝 来 ， 等 小 姐 早 点 好 。” 龙 中 孙 听 说 ， 点 
点 头 。 于 是 二 姨 太 太 引 了 一 群 姨 太 太 、 大 丫头 ， 到 驮 珠 小 姐 香 
房 里 去 。 不 知 小 姐 肯 出 去 和 逛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阅 者 诸 君 ， 想 已 知 骊 珠 小 姐 之 病源 侨 。 世 间 尚 有 
此 以 礼 自持 之 小 姐 ， 吾 不 觉 增 无 限 感 慨 。 且 于 无 文字 
中 ， 亦 可 见 龙 中 对 家 政 尚 严 ， 始 有 此 好 小 姐 。 阅 者 狼 
USeATKh ATAHEHZEZ,FTAR BK 
尊 之 为 贞 淑 女子 ; AMHZABAKY, FAIAE 
过 。 因 记 此 以 自 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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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RMR ER ANASAALA 


ALDER PORE A, MRA ANEAS 知 她 的 病 
i. MOMEAM TREE, SRERDAAE. HK 
BLS), WER RALE. MSN TRON. Tate 
大 明 润 边 ， 叫 二 姨 太 大 率领 了 三 四 两 个 姨 太 太 ， 与 及 素 琴 、 锦 
瑟 两 个 大 丫头 ， 陪 了 小 姐 到 湖上 去 游玩 。 又 拨 了 一 名 粗 使 仆 
妇 、 两 名 家 人 在 船 头 伺候 。 

时 值 八 月 新 凉 时 节 ， 那 船上 敞 了 两 面 船 窗 ， 放 下 匀 缚 宿 
FH, BRUT NSRP EAD. RA Ra Siz DM, 
轿 马 纷纷 ， 来 到 湖 边 。 

上 了 船 ， 船 户 便 要 开 船 ， 忽 然 岸上 来 了 一 个 人 ， 头 带 大 
帽 ， 家 人 打扮 ， 手 中 拿 着 手 版 ， 跳 上 船 来 说 道 ，“ 淫 上 是 奉 了 
营 务 处 鲁 大 人 之 命 ， 在 这 里 伺候 小 姐 的 ， 特 差 家 人 过 来 襄 安 。” 
家 人 接 了 手 版 ， 交 给 仆 妇 送 到 舱 里 去 ， 然 后 自己 在 外 舱 垂 手 昭 
样 回 了 话 。 骊 珠 看 那 手 版 时 ， 写 的 是 某 营 某 哨 低 尽 先 拔 补 守备 
某 某 等 字样 。 不 觉 一 笑 道 : “我 们 出 来 ， 怎 好 惊动 他 们 ? 说 挡 
驾 不 敢当 吧 ! ? 仆 妇 仍旧 把 手 版 传 了 出 去 ， 家 人 拿 去 还 了 来 人 ， 
说 过 挡 驾 。 来 人 又 道 ，“ 散 上 带 了 一 哨 人 ,分 坐 了 四 SA,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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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这 左近 护卫 。? 说 着 又 指 给 那 家 人 看 道 : “ 那 东 边 的 两 号 ， 这 
西边 的 两 号 ， 都 是 的 。” 说 毕 辞 去 。 

忽 又 一 个 老 妈 走 上 船 来 ， 手 里 提 了 一 个 食 盒 ， 径 到 舱 里 ， 
PWR GLP, MARNE, Water PRi—ik 
WF, BAM. “ 敞 上 给 小 姐 请 安 ， 并 送 上 几 样 粗 点 粗 采 ， 
TEASE OURS. PRE ES ft, REE: “大 你 
们 大 人 赏 ， 我 不 敢当 。” 老 妈 道 ,“ 散 上 专 预 备 了 一 号 火 食 航 在 
SH, APLAR RIG. BEI, HER KI, MERIC, Mh 
O— DB SEAR, ANH, AEBS IM Pe Bl.” 
MERI: “那么 更 不 敢当 了 。 我 们 不 过 出 来 闲逛 一 会 儿 ， 怎 么 
你 们 大 人 这 么 费心 起 来 ? 回去 千 万 替 我 道谢 。? 老 妈 道 : “这 是 
便当 的 事情 ， 小 姐 倒是 太 客 气 了 ! ?说 时 在 食 盒 内 取出 四 盘点 
心 : 一 样 是 牛奶 栈 酥 白 糊 糕 ， 一 样 是 松子 束 泥 茯苓 料 ， 还 有 两 
样 是 西洋 式 的 饼 。 又 在 食 盒 下 层 取出 四 盘 水 果 : 一 样 是 切 藩 的 
本 湖 鲜 莲 藉 ， 一 样 是 剥 净 的 本 湖 鲜 莲子 ， 一 样 是 上 海带 来 的 金 
山芋 果 ， 一 样 是 牛奶 白 葡萄 。 又 说 道 : “ 敢 上 说 小 姐 的 病 不 要 
忌 嘴 ， 吃 了 什么 可 口 就 吃 点 ， 只 要 吃 开 了 胃口 ， 病 自 好 的 。? 
骊 珠 道 :“ 贵 上 大 人 实在 太 费 心 了 ， 你 回去 代 我 说 ， 等 我 好 了 ， 
亲自 到 公馆 里 去 中 谢 。? 老 妈 道 : “SAS EA.” SER MY 
人 赏 了 她 四 吊 大 钱 ， 老 妈 方 中 谢 去 了 。 

这 边 便 叫 开 船 ， 荡 到 烟波 深 处 。 薇 园 备 的 火 食 船 ， 紧 随 在 
后 面 。 那 四 号 兵 船 ， 或 先 或 后 ， 相 去 总 在 十 丈 之 外 。 游 船 在 湖 
于 功 了 一 转 ， 在 历 下 亭 前 泊 定 。 二 姨 太 太 说 说 笑 笑 的 ， 说 得 骊 
珠 肯 到 亭 上 去 游 死 。 那 兵 船 早已 派 了 四 名 兵 丁 ， 先 到 亭 上 去 驱 
Bie A, Fi BEM Se A TSR Dn BE EK. RA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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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 DHA. HR: “果然 真山 水 有 趣 ， 我 们 衙门 里 
的 花园 也 算 好 的 了 ， 怎 及 得 这 个 敞 亮 ? ?二 姨 太 太 道 : “这 个 自 
然 。 可 惜 我 们 不 能 常常 到 这 里 儿 」。 今 天 是 靠 了 小 姐 的 福 ， 才 得 
开 些 眼界 。” 骊 珠 笑 道 , “哪里 是 靠 我 的 福 ， 集 我 的 病 罢 了 。 三 
姨 太 太 道 : AERA ET X—El, MBSA 了 ， 精 
神 依旧 ， 我 们 就 可 以 常常 来 诞 了 。? 四 姨 太 太 道 : “小 姐 病 好 
了 ， 老 爷 又 要 什么 “内 言 不 出 起来， 哪里 还 有 得 出 来 霆 ? “三 
BAA: “ 痴 了 头 ， 只 要 小 姐 肯 撒 个 谎 ， 说 是 三 五 天 必要 得 
一 遍 湖 ， 不 然 就 要 生病 的 ， 管 保 你 老爷 一 定 相信 。” 一 名 话说 

正 说 笑 问 ， 姑 :要 的 老 妈 早 又 送 上 一 个 食 盒 ， 在 盒 里 一 样 样 
Bath 7, BALA THEI He RI, AAR. SRK 
AABN. ETE SERIO. SBR BEE LL 4 — Be Hs} &B 
bel, PRATER, PMT NR, TEE. Monte, 
MEI SIPS PIZER ( 鸣 读 如 泡 ) 。 

这 鸣 突 泉 就 在 大 明湖 当中 ， 说 大 明湖 的 湖水 就 古 鸣 突 泉 水 
也 可 以 ， 说 鸣 突 泉水 就 是 湖水 也 可 以 。 不 过 那 鸣 突 泉 是 在 湖 心 
请 起 ， 终 年 终日 诵 个 不 住 ， 犹 如 锅 里 烧 的 开水 一 般 。 骊 珠 赁 栏 
AML: “PAR to, RAK. BAER RA 
地 ， 岂 可 不 品 泉 ?“ 二 姨 太 太 听 说 ， 便 叫 人 放 个 瓜 皮 小 艇 ， 到 
泉涌 处 提 了 一 桶 来 。 骊 珠 亲 自 洗 净 一 个 茶 碗 ， 画 了 一 碗 要 喝 。 
二 姨 太 太 连 忙 止 住 道 : “ 喝 不 得 ， 小 姐 要 喝 ， 烧 和 开 了 再 喝 。 ” 
珠 道 : “ 伐 开 了 ， 就 没 了 真 味 了 。? 说 罢 ， 喝 了 一 口 。 二 姨 太 太 
着 急 道 : “小 姐 千金 贵 体 ， 好 的 时 候 还 不 叫 吃 生 冷 东 西 ; 这 带 
病 的 身子 怎么 喝 起 凉水 来 ? MY BSA TAD, AE 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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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 AEE. "SERGE, “ 喝 一 口水 却 遭 了 姨娘 的 一 大 篇 话 。 
你 不 知道 ， 我 喝 下 去 觉得 清 沁 心 脾 ， 耳 目 都 清爽 了 ， 只 怕 比 吃 
药 还 好 呢 ! ”三 姨 太 太 道 “我 不 信 这 的 突 泉 有 这 么 的 好 处 ， 等 
我 也 喝 一 口 看 。? 说 罢 ， 盏 了 一 碗 咕 都 蚌 都 的 一 口气 喝 了 下 去 。 
A, AA: “怎么 我 喝 不 出 它 的 好 处 ?“ 驻 珠 看 见 ， 
REA TH: “大 凡 品 泉 、 品 茶 ， 都 要 喝 小 小 一 口 ， 恤 慢 地 党 
了 滋味 ， 才 轻 轻 地 咽 下 去 。 谁 叫 你 这 样 的 牛 饮 来 ? ”二 姨 太 太 
道 ,“ 惟 其 后 饮 ， 所 以 才 和 牛 嚼 牡丹 一 样 ， 不 懂得 味道 。” 说 得 
骊 珠 又 笑 了 。 此 时 二 姨娘 早 叫 人 在 船上 前 起 药 来 ， 一 面 说 道 : 
“小 姐 说 得 这 么 好 ， 我 也 尝 尝 看 .” 于 是 一 群 人 你 一 碗 ， 我 一 碗 ， 
都 盏 来 喝 。 骊 珠 笑 道 “此 刻 不 是 牛 吗 牡 丹 ， Hil ab 1% 4K FE OR 
了 。” 三 姨 太 太 道 “我 就 依 了 小 姐 ， 喝 到 嘴 里 ， 细 细 尝 它 ， 到 
底 还 是 淡水 ， 有 其 滋味 ? 真是 不 懂 ! ?四 姨 太 太 道 ; “是 些微 有 
点 甜 甜 儿 的 ， 比 别 的 水 不 同 ， 咽 下 去 那 股 清凉 ， 也 是 很 好 过 
的 。” 三 姨 太 太 道 : “不 信 你 们 的 嘴 辩 得 出 滋味 ， 我 偏 辨 不 出 
来 ”说 着 ,又 囊 了 一 碗 ， 喝 了 一 口 ， 咕 嘴 醋 舌 ， 闭 着 眼睛 ， 不 
住 的 摇头 。 藻 得 师 珠 笑 个 不 住 。 二 姨 太 太 道 : “ 算 了 吧 , 不 要 
i RK TF, ARETE, MEET RG. ” Hie, 
叫 人 把 一 桶 泉水 倾 入 湖 里 。 三 姨 太 太 道 : “我 到 底 喝 不 出 个 味 
道 来 . "WAKA: “天 生 这 种 东西 ， 本 来 是 叫 文人 雅士 品评 
的 ， 你 这 种 粗 人 如 何 懂得 ?“ 三 姨 太 太 用 手 盖 着 脸 道 : “小 姐 文 
雅 罢了 ， 你 也 配 文 雅 呢 ! 算是 党 出 什么 一 点 甜 生 儿 来 。 骊 珠 
i: “不 关 什 么 文雅 粗俗 ， 其 实 是 粗心 细心 之 别 。 "MAK 
道 ,“ 也 有 点 心理 在 里 面 ， 向 来 仰慕 这 嗓 突 泉 ， 以 为 是 了 不 得 
的 ， 忽然 得 尝 着 了 一 口 ， 自 然 觉得 是 好 的 。” 师 珠 点 头 道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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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有 的 .众人 又 说 笑 了 一 会 便 仍 到 船上 去 ， 在 各 处 荡 了 一 
回 。 矣 珠 吃 过 了 药 ， 直 到 日 藩 西山 ， 方 才 回去 。 

上 岸 后 仍旧 一 行 轿 马 ， 回 衡 。 殴 园 派 来 的 兵 排 了 队 ， 护 送 
到 衙门 ， 方才 散 去 。 

HE ABEL AA, METRE TG, VINA 
nme. KARWRE EBA. MILA, MEA 
来 ， 蚀 慢 的 依旧 水 米 不 沾 牙 ， 并 且 厌 闻 人 声 。 问 她 什么 难过 ， 
MAING AHR, Katka bes, ABM RK, bs we 
几 位 医生 商量 。 龙 中 丞 急 的 设法 ， 打 电报 到 上 海 请 了 一 位 名 医 
来 ， 诊 了 几 次 脉 ， 都 说 是 思虑 过 度 ， 忧 郁 成 病 。 龙 中 丞 听 了 ， 
人 

皮 园 暗 瞳 思 量 ， 这 一 位 小 组 ， 父 亲 看 得 如 掌 珠 一 般 ， 合 家 
re i aE come. ee RAND i 
eR. AMALP EME Ri, AETER, 7 
发 自己 太太 到 衙门 里 去 问 病 ， 虎 便 对 龙 夫 人 说 知 。 

鲁 太 太 奉 了 丈夫 之 命 ， 坐 了 轿子 ， 到 抚 院内 宅 里 去 。 他 们 
同乡 世 好 ， 向 有 来 往 的 ， 龙 夫人 听 说 鲁 太太 来 了 ， 便 迎接 进去 
款待 ， 自 有 一 番 寒 上 演 。 和 鲁 太 太 问 起 小 姐 的 病 , 龙 夫人 了 吧 道 “不 
要 说 起 ， 这 小 妮 儿 累 得 人 也 够 了 ! 你 们 和 鲁 大 人 说 她 是 忧郁 成 
病 ， 就 是 上 海 请 来 的 医生 也 这 人 么 说 ， 这 个 我 就 真 不 懂 了 。 我 们 
虽 不 是 什么 上 等 人 家 ， 然 而 比 中 等 人 家 总 比 得 上 了 。 父 亲 疼 得 
她 就 如 掌上 明珠 一 般 ， 要 什么 是 什么 ， 姨 娘 辣 头 们 哪 一 个 敢 给 
她 气 受 ? 她 还 有 什么 不 如 意 的 事 ， 何 至 于 忧郁 呢 ? 她 父亲 为 了 
她 ， 天 天 晚上 念 金刚 经 >， 念 《观音 经 >， 求 她 病 好 。 昨 天 又 电 
汇 了 五 百 两 银子 到 上 海 ， 助 陕西 岩 捐 ， 也 是 求 她 快 点 好 的 。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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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的 心 总 算 尽 了 ， 她 还 是 那样 。” 鲁 太太 道 : “ 便 是 小 姐 实在 
生得 好 不 过 ， 又 聪明 ， 又 贤德 ， 我 们 见 了 ， 也 不 由 自主 的 爱 上 
心 来 ， 何 况 自己 人 ， 哪 个 还 给 她 气 受 呢 ! 这 两 天 病情 怎样 了 ? 
不 知 可 吃饭 ? Tee EAB, PRT GD, A 
知 卧房 在 哪里 ? ? 龙 夫 人 道 : “天 天 劳 鲁 大 人 的 驾 来 诊 病 ， 此 刻 
又 劳动 鲁 太 大 看 她 ， 真 不 敢当 了 。? 鲁 太太 道 :“ 我 们 都 是 一 
家 ， 还 有 甚 客气? ”于 是 龙 夫 人 领 了 鲁 太 太 同 到 花园 里 去 。 除 
”了 二 姨 太 太 在 花园 照应 小 姐 外 ， 三 四 两 姨 太 太 也 跟 了 去 。 

原来 骊 珠 此 时 住 在 花园 里 一 座 绿 云 红 雨 村 中 。 这 绿 云 红 雨 
轩 ， 共 是 三 间 ， 当 中 一 间 ， 两 面 开 门 ， 一 面向 南 ， 一 面向 北 ， 
当中 摆 一 架 十 景 柄 ， 隔 成 两 面 ， 叫 做 各 见 厅 。 厅 外 种 了 数 十 本 
芭 花 ， 十 多 树 桃 花 、 红 梅 之 类 ， 所 以 题 做 “ 绿 云 红 两。 家 人 们 
又 省 称 做 “ 红 雨 轩 ”。 东 西 两 间 ， 向 日 不 过 随意 陈设 ， 此 时 收拾 
了 东 首 一 间 做 骊 珠 绣 房 ， 西 首 一 间 给 陪伴 丫头 们 居住 。 且 说 龙 
夫人 领 得 鲁 太 太 到 了 ， 二 姨 太 太 连 忙 迎 出 来 。 龙 夫人 人 先 在 中 厅 
证 坐 献 茶 ， 鲁 夫人 了 略 坐 一 坐 ， 就 到 里 间 去 看 骊 珠 。 丫头 打 起 帘 
子 ， 龙 夫人 陪 着 进去 。 

鲁 太 太 举 且 看 时 ， 只 见 对 珠 拥 了 一 床 蛋 青色 熟 罗 秋 被 ， 背 
靠 着 一 个 平 金 红 缕 大 靠 枕 ， 斜 倚 着 身子 ， 靠 在 床上 。 面 色 青 中 
带 黄 ， 十 分 消瘦 。 看 见 鲁 太太 进来 ， 便 勉强 撑 持 着 坐 正 了 ， 欠 
RE: “又 劳 鲁 伯母 的 驾 了 ! RHR ATL. "AKI 
道 : “小 姐 请 仍旧 躺 下 ， 我 是 顺路 来 看 看 的 。 近 来 这 几 天 觉得 
好 点 吧 ? 我 听 芍 园 说 ， 脉 象 总 是 如 此 。 小 姐 ， 你 自己 要 保重 
点 ， 勉 强 也 吃 口 粥 饭 ， 就 容易 好 了 。” 骊 珠 道 “我 也 知道 ， 可 
AMAT A. "TAKAKO: “HART RMR, AM 了 


212 


一 口 儿 汤 ， 就 不 要 吃 了 。 我 们 这 位 小 姐 ， 不 要 说 是 有 病 ， 就 是 
WIA, PULERAT. "SAA: “ 快 不 要 如 此 ， 总 要 吃 点 东 
西 ， 这 病 才 容易 好 呢 ! ”又 和 龙 夫 人 谈论 了 几 句 ， 要 了 一 向 的 
药方 来 一 一 看 过 。 

原来 鲁 太太 也 精 当 医 理 的 。 看 过 方 子 之 后 ， 便 走 到 床 前 ， 
伸手 把 骊 珠 的 脉 诊 了 一 会 ， 再 把 各 药方 看 了 一 遍 ， 向 二 姨 太 太 
GE: “只 怕 还 有 点 路 呢 ! ”二 姨 太 太 道 : “这 两 天 天 快 亮 时 ， 
是 有 点 喘 的 。? 鲁 太太 问 龙 夫人 道 , “这 上 海 医生 开 的 方 ， 不 知 
可 曾 吃 过 ?” 龙 夫人 道 ,“ 吃 过 两 服 了 ， 也 不 过 如 此 。” 鲁 太太 
道 :“ 据 妾 的 遇见 ， 不 吃 也 罢了 。 就 病 论 病 ， 这 个 病 .要 好， 第 
一 先 要 把 心事 丢 开 ， 是 不 药 自 愈 的 。 若 论 用 药 ， 此 时 是 玻 肝 散 
郁 理气 为 主 。 这 江南 医生 ， 每 每 不 问 什 么 病 ， 总 用 上 了 石 狸 、 
PERAK, TRAD SAB. "MAA: “入 阴 分 便 和 您 样 
WE? "RAI: “这 个 不 好 说 了 。 听 说 小 姐 月 事 也 停 仁 了 ， 倘 
RAT, THAR. "MRA: “DTA 明天 快 不 
要 他 看 了 ! 鲁 太太 道 : “也 不 知 他 们 是 什么 用 意 ? 宗 的 是 哪 一 
家 ? 就 算 他 们 江苏 人 只 知道 有 个 叶 天 士 、 费 伯 雄 ，¢ 叶 天 士 . 金 
书 > 也 不 说 如 此 用 药 ， 费 伯 雄 虽然 没有 多 著述 ， 就 夏 他 那 部 ¢ 医 
醇 剩 义 ?所 订 的 方 ， 也 不 是 如 此 。 这 真是 近来 江苏 时 医 的 新 法 
了 。” 说 罢 ， 又 谈 了 一 会 ， 方 才 出 来 。 龙 夫人 仍 让 到 上 房 去 款 
te. DAR, OTE ba, BADE) 
说 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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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 河 


4% BEM ORs EDI EEE Ey ae 


却说 鲁 太太 看 过 骊 珠 之 后 ， 仍 由 龙 夫 人 陪 到 上 房 里 去 ， 又 
复 说 起 师 珠 病情 。 重 太太 道 ,“ 论 理 ， 小 姐 这 般 一 个 知礼 达 义 
的 人 ， 生 在 这 样 人 家 ， 父 母 又 那么 钟爱 ， 何 至 于 生出 这 种 病 
来 ? 妾 有 一 句 冒昧 的 话 ， 不 知 可 说 得 ? ” 龙 夫 人 忙 道 “不知 有 
ERA? 我 们 既是 一 家 亲 ， 就 请 鲁 太 太 说 了 吧 。” 重 太太 道 ; 
“小 姐 是 曾经 读 过 书 ， 知 礼 守 礼 的 。 小 姐 年 纪 说 小 也 不 小 了 ， 
不 知 向 来 可 曾 提 过 亲 ? ”一 旬 话 说 得 龙 夫 人 忱 然 大 悟道 “这 全 
向 来 不 曾 提起 过 。” 鲁 太太 道 ; “此 刻 何 不 和 她 提 一 提 ， 冲 个 喜 
WE? 薇 园 也 是 这 个 意思 ， 不 过 这 和 句 话 不 便 对 中 和 丞 说 得 ， 所 以 叫 
窦 来 告诉 夫人 。” 龙 夫人 道 ,“ 这 真是 医者 父母 心 ， 我 们 当真 做 
父母 的 倒 不 曾 想 到 这 一 层 ， 真 是 费心 了 。” 鲁 太太 谦 抑 了 了 几 
句 ， 龙 夫人 待 过 点 心 ， 鲁 太太 便 告辞 回去 不 提 。 

且说 龙 夫 人 送 过 鲁 太太 之 后 ， 便 打发 人 到 内 书房 里 请 龙 中 
丞 。 中 和 丞 正 在 那里 焚香 ， 正 襟 念 大 悲 吕 ， 求 小 姐 病 好 呢 。 听 说 
夫人 有 请 ， 只 点 了 点 头 ， 把 一 首 大 悲 咒 念 完了 ， 方 才 到 上 房 里 
去 。 夫 人 接着 ， 把 鲁 太 太 的 话说 一 一 告知 。 中 承 听 了 ， 不 觉 尾 
然 道 ,，“ 我 合 向 来 没有 想到 这 着 。 然 而 她 是 个 不 出 图 门 的 女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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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ake "MRA: “人 大 了 ， 知 识 开 了 。 又 是 个 识字 的 
人 ， 不 定 看 了 些 什 么 混 帐 书 ， 也 不 定 这 一 班 斤 姬 盗 口 无 忌 的 说 
了 些 什 么 混 贝 话 ， 被 她 听 了 ， 都 是 论 不 定 的 。” 龙 中 丞 道 : “tk 
园 既 然 虑 到 这 一 层 ， 我 们 就 姑且 依 她 说 试 试看 , 左右 年 纪 大 
T, KARR. "HER, RIAN, We, BE 花园 
BASE RIA 

走 到 绿 云 红 雨 轩 前 面 ， 只 见 一 个 老 妈 在 大 院子 里 桃花 树 下 
uF, HMB. PRERSAREY, MRT, A 
见 二 姨 太 太 和 素 琴 、 锦 瑟 两 个 大 丫头 ， 默 默 对 坐 ， 骊 珠 却 在 床 
上 睡 着 了 ， 便 轻 轻 跨 了 进去 。 二 姨 太 太 等 连忙 站 起 来 ， 中 丞 摇 
揪 手 。 走 近 床 前 一 看 ， 只 匈 归 珠 半 闵 着 眼 ， 仰 甲 在 床 ， 气 息 居 
KR, Mme, RMR T—-AL MAB ie. “老爷 
且 到 外 间 去 说 一 名 话 。? 中 丞 听 说 ， 又 轻 轻 跤 到 外 面 。 二 姨 太 
太 跟 了 出 来 ， 递 过 一 个 细 姿 小 痰 重 道 : “小 姐 的 病 ， 不 知 怎 样 ? 
老爷 请 看 看 这 个 。 ”中 丞 接 过 一 看 ， 只 见 里 面 都 是 白 痰 ， 痰 当 
中 孝 落 着 三 四 条 鲜红 的 血丝 儿 。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道 : “是 几时 起 
的 ? “二 姨 太 太 道 “是 今天 才 见 的 。 早 就 想 回 ， 又 怕 冒 冒失 类 
的 依 了 老爷、 太太 。 方 才 鲁 太 太 来 替 小 姐 诊 脉 , 正 想 说 出 这 
个 ， 又 怕 被 小 姐 昕 见 了 。” 中 孙 道 “小姐 自己 不 知道 么 ? ?二 
姨 太 大 道 : “不 知道 的 。” 中 和 丞 点 点 头 道 : “ 拿 去 洗 了 吧 ， 不 要 
则 她 自己 知道 。” 

WEA, DAWA, HALE, WRAP, x 
是 哪里 说 起 ? 益 得 吐出 红 的 来 了 ! 可 恨 这 游 南 , 枉 说 是 个 省 
城 ， 要 找 一 个 好 医生 都 找 不 出 来 。” 夫 人 听 说 ， 也 吃 了 一 惊 
i: “这 话 怎 讲 ? “中 丞 道 : “我 也 不 知 。 你 去 问 伺候 的 人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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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 听 说 ， 也 不 再 问 ， 三 步 两 步 到 花园 里 去 了 。 

中 丞 也 自 到 签 押 房 里 去 ， 叫 人 去 请 薇 园 。 薇 园 到 来 ， 中 簿 
SARK, Me: “小 姐 不 知 何故 ， 那 一 点 肝火 总 不 得 下 去 。 
肝火 灼 金 ， 乃 见 咳嗽 。 此 时 肺 经 受伤 的 很 了 ， 所 以 带 出 点 血丝 
来 。 职 道 实 在 学 识 浅 项 ， 诊 治 不 好 。 大 帅 何 不 叫 人 打听 ， 这 游 
南城 里 ， 想 来 未 必 没 个 名 医 。 "PRI: “我 也 这 人 么 想 。 但 恐怕 
靠不住。 MEH: “也 不 妨 多 请 几 个 人 参 酌 参 酌 ， 职 道 一 个 人 
的 见识 到 底 有 限 。?” 中 丞 道 , “那么 请 哪个 呢 ? Tb. “ANH 
上 只要 吟 只 出 来 ， 倘 不 是 好 手 ， 他 们 也 不 敢 引 荐 得 来 。” 中 丞 此 
时 心 焦 如 焚 ， 听 了 长 园 的 话 ， 便 叫 人 到 历 城 县 去 ， 交 代打 听 几 
名 好 医生 来 。 历 城 县 听见 了 这 个 命令 ， 便 先 叫 本 县 官 医 上 院 去 
伺候 。 这 官 医 已 经 七 十 多 岁 的 了 ， 奉 了 县 主 之 命 ， 便 衣冠 上 院 
MEL. FE RUE ei AK TEE SRA, BR. MMU 
到 花 厅 里 去 联 他 顺便 考 察 考 察 他 的 医 理 ， 自 己 却 到 上 房 去 打 
听 骊 珠 的 病 顺 。 只 见 龙 夫人 已 从 花园 里 回来 ， 两 只 眼睛 哭 得 犹 
和 核桃 一 般 ， 说 : “女儿 只 怕 不 中 用 的 了 。?” 站 头 锦 瑟 又 把 小 痰 
孟 送 出 来 ， 说 方才 又 吐 了 一 一 口 。 龙 中 和 丞 便 叫 拿 出 去 给 那 官 医 
看 。 那 官 医 在 外 面 细 细 的 对 长 园 问 过 了 小 姐 的 病情 ， 薇 园 一 一 
都 告诉 了 。 那 官 医 闭 目 宁 神 ， 听 了 半天 道 ,“ 别 的 都 不怕， 就 
怕 耽 误 得 太 久 了 。” 说 话 时 ， 历 城 县 又 送 来 了 两 个 医生 ， 一 一 
与 玲 园 见 过 。 恰 好 里 面 送出 小 痰 雷 来 ， 三 个 医生 轮流 看 了 ， 彼 
此 又 议论 了 一 番 ， 只 见 家 人 来 说 “请 。” 薇 园 便 陪 了 三 个 医生 
2 到 得 惫 冷 厅 时 ， 龙 中 孙 已 在 那里 了 。 蕉 园 指点 见 
过 ， 行 了 常 礼 ， 便 到 里 面 诊 脉 。 三 个 医生 轮流 诊 过 ， 龙 中 丞 亲 
自 陪 到 花 厅 坐 下 。 那 官 医 先 说 道 ; “ 据 晚 生 的 遇见 ， 小 姐 贵 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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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 Mn, EAM MSR. WM AHEAR CI, RA 
还 可 得 手 。?* 后 来 的 两 个 医生 同 声 说 道 , “ 晚 生 等 也 同 此 章 .? 龙 
中 丞 道 , “ 既 如 此 ， 就 请 三 位 公议 一 个 方 吧 ! PMT, RE 
皱 局， 又 不 好 多 说 。 只 见 他 三 个 相让 到 书桌 旁边 ， 由 那 官 医 乘 
笔 ， 三 个 人 哪 嘿 虫 味 了 一 会 ， 开 了 一 个 十 全 大 补 汤 来 ， 内 中 却 
又 加 些 红 花 、 桃 仁 、 寄 奴 草 之 类 ， 双 手 递 给 中 孙 道 ，“ 晚 生 们 
订 了 这 个 方 子 ， 求 大 帅 鉴 定 。” 中 孙 接 过 一 看 ， 只 见 打头 第 一 
样 便 是 吉林 人 参 三 钱 ， 便 道 ，“ 可 以 吃 得 参 么 ? ” 官 医道 ，“ 早 
就 该 吃 的 了 。 小 姐 贵 体 本 是 豪 赋 虚弱 ， 加 以 和 久 病 气 血 两 亏 ， 人 
参 大 补 元 气 ， 用 以 培 元 。 本 方 还 有 一 钱 交趾 肉桂 。 晚 生 看 得 小 
姐 的 咳 号 ， 是 虚火 烁 金 所 致 ， 肉 桂 大 补 命 门 ， 有 引火 归 源 之 
功 ， 命 门 走 火 一 生 ， 虞 火 自 灭 ， 可 以 止 住 咳嗽 。 这 本 是 四 君 四 
物 合成 的 十 全 大 补 汤 。 至 于 红 花 、 桃 仁 、 寄 奴 草 ， 乃 为 停 瘀 太 
外 而 设 ， 然 而 深 恺 体 弱 之 人 担 不 住 ， 所 以 每 样 只 用 几 分 。? 龙 
中 丞 于 脉 理 医道 一 节 向 不 讲求 ， 听 了 他 一 番 议 论 ， 觉 得 甚 似 有 
FL, (MAGA BAPE, “我 们 再 谈 谈 。? 说 时 便 举行 茶杯 送 
客 。 

三 个 医生 走 了 ， 中 丞 又 问 芍 园 , “这 个 方 子 可 用 得 ? RA 
道 , “ 据 职 道 的 见识 ， 此 时 似乎 不 宜 又 补 。 然 而 各 人 见解 不 同 ， 
职 道 不 敢 断 定 吃 得 吃 不 得 。? 龙 中 丞 道 ; “你 只 说 据 你 的 主意 ， 
是 吃 得 吃 不 得 。?” 长 园 道 : “EBA, WERE, Die 
帅 奎 酌 。?” 中 丞 只 得 送 过 约 园 ， 进 去 与 夫人 商量 。 

龙 夫 人 道 : “既然 他 们 三 个 人 公议 的 ， 就 何妨 吃 它 一 剂 试 
试看 。” 好 在 参 、 桂 是 自己 家 里 有 的 ， 便 在 方 子 上 圈 去 了 那 两 
样 ， 撮 了 药 来 ， 配 了 参 、 桂 ， 前 给 骊 珠 吃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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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 AAAHE, RACHA, ZMH Tat. RAN 
知道 未 吃 晚 饭 ， 便 伺候 开 上 饭 来 。 芍 园 一 面 吃饭 ， 一 面 将 一 切 
情形 ， 向 太太 说 知 。 鲁 太太 大 惊 道 : “这 个 毛病 ,如 何 吃 得 十 全 
大 补 ? 老 分， 你 如 何不 制止 他 ?“ 芍 园 道 : “ROM A 
了 。 然 而 这 个 病 是 终 不 会 好 的 了 ， 早 点 送 断 了 ， 也 省 得 生 人 受 
累 。” 鲁 太太 道 ,“ 亏 你 这 还 古 医家 之 言 岂 ! "hie: “这 一 服 
药 也 未 见得 就 送 得 断 。 你 看 我 天 天 投 的 朴 肝 理气 的 药 ， 他 吃 了 
下 去 ， 那 脏腑 全 不 理会 ， 但 愿 这 服药 也 是 如 此 ， 那 就 不 至 于 死 
To. ”说 话 间 吃 过 了 晚饭 ， 略 坐 一 坐 ， 便 去 有 睡 了 。 一 觉 田 来 , 听 
得 房 门 外 面 似乎 有 人 说 话 ， 侧 耳 再 听 时 ， 却 有 人 在 那里 即 房 
门 ， 说 是 院 上 打发 人 来 请 。 

狼 园 吃 了 -- 惊 ， 连 忙 披 衣 坐 起 ， 取 出 表 来 ， 在 灯光 之 下 仔 
细 一 看 ， 已 是 两 下 半 钟 。 便 推 醒 了 太太 ， 自 己 穿 衣 下 地 。 亲 自 
开 了 房 门 ， 只 见 一 个 家 人 间 道 ，“ 院 上 打发 人 来 请 ， 说 小 姐 有 
点 不 好 呢 ! "BEA: “ 快 预备 轿子 ! “家 人 道 , “BGT. RK 
AS AK TO, WHR BENE, BERR. BIR MAB 
起 一 事 ， 取 出 一 条 小 手巾 ， 又 向 抽 层 里 取出 一 瓶 广东 薄荷 油 ， 
尽情 倾 酒 在 手巾 上 ， 揣 在 怀 里 ,方才 出 来 上 轿 ， 向 抚 院 衔 门 而 
去 。 

入 到 辕门 ， 便 不 等 通报 ， 早 有 家 人 伺候 着 ， 打 了 灯笼 ， 引 
到 花园 里 去 。 进 行 花 园 时 ， 只 见 四 下 里 灯 烛 和 通明， 真是 银 花火 
树 ， 赛 似 元 实 。 一 径 来 到 智 佑 厅 ， 只 见 中 丞 穿 着 短 打 ， 泪 人 几 
PERTH, HAE: “REIL, HR He 我 的 
étr 0) "td: “KI RASHE, vee 2” Bilt Sb 
ERE, BRAKR-WKAKARBAECT. Kd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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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亲 自 拿 起 洋 烛 向 床上 一 照 ， 只 见 骊 珠 仰卧 在 床上 ， 脸 色 转 
1, LP BRR, FAIR, ADAYA AL. US, 
“JH "FE RASH: “我 儿 ， 你 看 这 是 谁 来 救 你 了 ? RR 
也 不 答应 。 薇 园 放 下 烛台 ， 诊 了 一 会 脉 。 龙 中 丞 把 薇 园 让 到 移 
瞧 厅 西 面 的 倚 云 阅 时 去 坐 ， 那 里 先 有 了 五 六 个 医生 ， 都 在 那里 
商量 定 方 。 

芍 园 对 龙 中 和 丞 道 ; “大 帅 且 不 要 伤 忌 ， 小 姐 是 误 服 参 , 桂 之 
过 ， 和 暂时 还 不 碍 束 。 可 叫 人 快 取 生 葛 下 、 生 葱 的 了 汁 来 灌 下 ， 
立刻 就 好 的 。? 旁 边 伺候 的 家 人 不 等 中 丞 吟 叫 ， 就 如 飞 的 去 了 
不 一 会 取 了 来 ， 中 孙 亲 自 送 到 那 边 ， 龙 夫人 接 过， 亲自 洪 下 
去 。 说 也 奇怪 ， 不 到 顿 饭 时 ， 果 然 不 跨 了 ， 脸 色 也 不 红 了 ， 说 
了 一 声 : “HEM PP RM ATE, MTA, bd it: 
“ 喝 点 西洋 参 汤 冯 。 如 果 没 有 预备 ， 就 燕窝 汤 也 好 。? 里 边 就 依 
言 进 了 一 小 杯 西 洋 参 。 

骑 珠 上 自从 吃 了 十 全 十 补 汤 之 后 ， 被 三 钱 人 参 鼓 荡 了 气 ， 一 
钱 肉 桂 煽 起 了 火 ， 喘 得 一 个 死去 活 来 ， 幸 得 薇 园 来 用 葛 下 解 了 
人 参 ， 生 葱 破 了 肉桂 ， 方 才 平 复 了 ， 又 喝 了 点 西洋参， 觉得 神 
气 略 清 。 微 睁 两 眼 ， 见 众人 都 在 床 前 ， 不 党 又 生 厌 恶 ， 闭 了 眼 
不 看 。 

腊 鹏 之 间 ， 听 得 三 姨 太 太 叫 道 , “小 姐 ， 花 园 里 又 做 戏 了 ， 
我 们 去 看 来 。” MRAKAABE, ERT HS RAAB EH 
去 。 只 见 戏台 就 搭 在 乱 付 厅 前 面 ， 除 了 自己 和 三 姨 太 太 之 外 ， 
并 没有 第 三 个 人 。 戏 台 上 正在 那里 唱 < 贵 刀 醉 酒 > 呢 ! 那 扮 杨 贵 
妃 的 ， 正 是 喜 蛛 儿 。 不 党 定 睛 细 看 ， 觉 得 他 十 分 娇媚 ， 真 是 比 
那 初 见 时 庞 儿 越 整 。 正 在 看 得 出 神 之 际 ， 忽 然 那 戏台 不 见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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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边 还 听 得 答 歌 第 管 的 声音 。 自 己 看 看 身上 ， 却 穿戴 的 是 凤 冠 
Bik, RRA CH, PARR. “我 一 向 不 曾 提 
亲 ， 人 怎么 便 嫁 了 呢 ? ” —-BILBRAKBACH TER, ie 
赞 礼拜 堂 ， 送 入 洞房 。 新 郎 过 来 ， 揭 去 红 巾 。 骊 珠 微 早 凤 眼 一 
看 ， 那 新 郎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喜 蛛 儿 。 心 中 暗暗 欢喜 道 , “BITE, 
也 有 有 盼 着 的 一 日 也 ! ”忽然 转眼 看 见 的 捧 自 己 的 人 ， 是 一 个 青 
面 独 牙 的 奇 抱 ， 不 觉 吓 得 魂 不 附 体 ， 大 岂 一 声 “ 吓 给 我 也 ! ” 急 
急 张 目 再 看 ， 原 来 还 是 躺 在 床上 。 龙 夫人 听 得 骊 珠 梦 中 书 醒 ， 
ICRAF A aA, EM. “我 儿 休 慌 ! “ 骊 珠 回想 方才 
的 事 ， 原 来 是 梦 ， 不 觉 长 叹 一 声 ， 眼 中 滴 下 泪 来 ， 身 上 的 汗 却 
出 个 不 住 。 不 知 有 无 性 命 之 虞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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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石头 记 


EAR FIER BEM 


Nay 
| 


> say ‘ 
va" 99 


= 





《新 石头 记 ? 卷 一 


种- - 
连 旧 个 往事 怪 迷 离 。” 睹 新 闻 关心 惊 岁 月 


大 风 一 个 人 ， 无 论 创 事 业 ， 撰 文章 ， 那 出 色 当 行 的 ， 必 能 
独树一帜 。 倘 若是 傍 人 门户 ， 便 落 了 近日 的 一 句 新 名 词 ， 叫 做 
“信赖 性 质 ”， 并 且 无 好 事 干 出 来 的 了 。 别 的 大 事 且 不 论 ， 就 是 
小 说 一 端 ， 亦 是 如 此 。 不 信 ， 但 看 一 部 < 西 厢 >， 到 了 < 惊 梦 ?为 
止 ， 后 人 续 了 四 出 ， 便 被 金圣叹 骂 了 个 不 亦 乐 平 。 有 了 一 部 
< 水 洗 传 >， 后 来 那些 < 续 水 游 *、< 落 冠 志 > 便 落 了 后 人 批评 。 有 
了 一 部 < 西游 记 >， 后 求 那 一 部 < 后 游记 >， 差 不 多 竞 没 有 人 知 
道 。 如 此 看 来 ， 何 车 狗 尾 续 狠 ， 凤 人 贷 话 呢 ! 此 时 我 又 凭空 扎 
出 这 部 < 新 石头 记 >»， 不 又 成 了 画 蛇 深 足 么 ? 按 < 石 头 记 > 是 &k 红 
楼 梦 > 的 原名 ， 自 曹雪芹 先生 撰 的 < 红楼 梦 > 出 版 以 来 ， 后 人 又 
eT 多 少 < 续 红 楼 梦 >、< 红 楼 后 梦 >、< 红 楼 补 梦 >、< 绮 楼 重 
梦 >， 种 种 荒诞 不 经 之 童 ， 不 胜 枚 举 ， 看 的 人 没有 一 个 说 好 
的 。 我 这 < 新 石头 记 >， 岂 不 又 犯 了 这 个 毛病 吗 ? 然 而 据 我 想 
来 ,一 个 人 提 笔 作文 ,总 先 有 了 一 番 意 思 ， 下 笔 的 时 候 ， 他 本 来 
不 是 一 定 要 人 家 鉴赏 的 ， 不 过 自己 随意 所 如 ， 写 写 自家 的 怀抱 
罢了 。 至 于 后 人 的 褒贬 ， 本 来 与 我 无 干 ， 所 以 我 也 存 了 这 个 念 
头 ， 就 不 避嫌 疑 ， 扎 起 这 部 < 新 石头 记 > 来 。 看 官 们 -说 它 好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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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 EAREMARAH. 

闲话 少 提 ， 言 归 正 传 。 且 说 续 撰 < 红楼 梦 > 的 人 ， 每 每 托 言 
林 仿 王 复 生 ， 写 不 尽 的 儿女 私 情 。 我 何如 只 言 机 宝玉 不 死 ， 干 
了 一 番 正 经 事业 呢 。 虽 然 说 得 荡 唐 ， 未 尝 不 可 引 人 一 笑 。 看 官 
们 ， 且 听 我 将 上 一 个 引子 来 


定 国安 部 ， 好 少年 ， 雄 心 何 壮 ! 弹丸 大 的 乾坤 ， 
怎 当 得 风云 莽撞 。 三 尺 长 的 龙泉 ， 却 吐出 万 丈 光 芒 。 
大 好 的 日 光 月 光 ， 只 可 惜 隔 着 了 二 三 百 层 复 和 障 ， 定 
得 人 热 念 如 狂 ， 害 得 人 热 念 如 狂 ! 好 头颅 ， 没 处 商量 
安放 ， 只 剩 得 热泪 千 行 ， 热 血 一 腔 ， 酒 到 东洋 大 海 ， 
翻 作 惊 涛 驴 浪 ! 猛 回头 ， 前 事 尽 车 唐 ,其 的 是 , 文 场 战 
场 ， 名 场 利 场 ， 算 将 来 不 过 是 五 千年 的 一 本 糊涂 帐 ! 


且说 那 年 机 宝玉 带 了 页 兰 去 下 场 ， 等 到 三 场 完毕 ， 出 场 时 候 ， 
那 荡 茵 大 士 ， 渺 渺 真人 ， 旱 在场 外 候 着 ， 要 带 他 去 归真 返 瑛 ， 
所 以 贾 兰 一 回头 便 不 见 了 他 。 须 知 他 已 经 悟 彻 前 因 ， 一 朝 摆 
脱 ， 所 以 任 任 家 中 人 等 ， 阅 到 马 作 人 翻 ， 都 是 弃 而 不 顾 的 了 。 
AEA FES) BES MRS, Mba THR, Baie 
AS BK TELLS MP, AT aE, MY EE EK. 

从 此 又 不 知 过 了 几 世 f HT IL, BAMA, tH 
千 百 年 如 :一 日 。 也 是 合 当 有 事 。 这 一 天 ， 贾 宝玉 忽然 想起 当日 
女 如 氏 ， 炼 出 玉 色 石头 ， 本 是 备 作 补 天 之 用 。 那 三 万 六 千 五 百 
块 都 用 了 ， 单 单 遗 下 我 未 用 ， 后 来 虽然 通 了 灵 ， 却 只 和 那些 女 
孩子 鬼混 了 几 年 ， 未 曾 一 我 这 补 天 之 愿 。 怎 能 够 完了 这 个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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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 我 就 化 灰 化 烟 ， 也 是 无 她 的 了 5 -如 此 凡 心 一 动 ， 不 觉 心 血 
来 潮 ， 慢 慢 的 就 热 念 如 焚 起 来 ， 把 那 前 因 后 果 尽 都 忘 了 ， 只 想 
回 家 走 一 趟 ， 以 了 此 愿 。 却 又 自己 想 着 已 经 做 了 和 尚 ， 药 了 头 
发 ， 这 个 尴 众 样 儿 ， 如 何 去 得 ? 非但 父亲 见 了 要 动乱 ， 就 是 姊 
妹 们 看 了 ,也 嫌 我 腌 晚 ,不 如 而 过 几时 ， 革 了 头发 再 去 罢 。 立 定 
主意 ， 就 一 天 一 天 的 养 起 头发 来 。 说 也 奇怪 ， 从 前 他 车 修 时 ， 
不 知 历 了 儿 世 几 翅 ， 就 如 过 了 一 日 似 的 。 如 今 要 养 起 头发 来 ， 
却 一 日 比 一 年 还 难过 。 天 天 只 盼 头发 长 ， 那 头发 偏偏 不 肯 长 的 
快 ， 恨 得 他 每 日 在 家 长 吁 短 叹 。 好 容易 换 了 一 年 多 ， 养 得 了 尺 
把 来 长 ， 将 就 可 以 送 起 来 了 ， 心 中 十 分 欢 育 ， 胡 乱 状 了。 打开 
包 衰 ， 阁 见 那 回 穿 进 场 的 一 套 半 新 不 旧 俗 家 衣 党 ， 还 在 邢 里 ， 
就 到 来 换 了 ， 又 带 上 那 块 宝玉 。 无 意 中 在 衣 袋 里 掏 出 一 样 东西 
来 ， 取 来 一 看 ， 却 是 那 年 向 紫 鹏 讨 的 那 一 面 小 镜子 ， 就 拿 来 一 
照 ， 觉 得 自家 模样 儿 ， 依 然 如 旧 。 于 是 整顿 农 党 ， 出 了 茅 讶 ， 
不 辩 东 西南 北 行 去 ， 心 中 只 盼 遇见 了 人 ， 可 以 问 路 ， 谁 知 尽 着 
行 去 ， 偏 偏 一 人 不 见 。 看 铸 已 经 日 落 西山 ， 也 不 知 走 了 多 少 
路 ， 喜 得 脚 力 尚 不 见 志 。 回 头 夏 时 ， 连 青 卉 峰 的 影子 也 不 见 
了 ， 此 处 又 不 知 是 何 所 在 。 正 在 委 特 之 际 , 猛 抬 头 看 见 头 上 一 块 
乌云 ， 愈 散 愈 大 ， 不 一 会 便 酒 下 雨 来 ， 急 得 宝玉 踩 脚 道 ;“ 今 番 
坑 了 我 也 ! 这 里 四 面 都 没有 人 家 ， 往 哪里 艇 一 会 儿 呢 1” 没 了 主 
意 ， 只 得 发 器 乱 跑 。 跑 到 前 面 ; 见 着 一 个 树林 子 ， 便 急 急 的 转 
入 林子 里 去 。 他 心中 本 望 林子 里 域 者 有 了 个 人 家 ， 可 以 裔 导语 
避 。 刘 得 林子 里 时 ， 抬 头 一 望 ， 虽 然 没 有 人 家 ， 却 喜 有 一 座 破 
i. ZEUMNMREE, RTE. RUBRIC, 
PISMO T, RSP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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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时 已 是 薄 其 天 气 。 这 庙 的 四 面 ， 又 图 了 好 些 参 天 老 树 ， 
把 那 肛 上 遮 得 黑 接 粮 的 。 宝 玉 来 得 匆忙 ， 才 跑 至 席 下 时 ， 便 中 
了 一 件 东 西 ， 绊 了 一 跤 ， 正 要 起 来 ， 忽 的 一 声 ， 脚 下 先 站 起 一 
个 人 来 ， 骂 道 ;“ 是 娜 一 个 忘 八 羔 子 , 没 生 眼 睛 的 , 踢 你 务 一 脚 !? 
宝玉 正 要 向 那 人 赔 小 心 ， 忽 听 得 他 的 声音 ， 十 分 耳 熟 ， 不 党 定 
睛 仔细 看 了 一 看 。 那 人 也 细 细 的 打量 宝 玉 一 会 ， 忽 的 走 近 一 
步 ， 搂 着 宝玉 道 :“ 咀 呀 ! 我 的 祖宗 小 答 ， 你 也 有 出 现 的 一 
了 ? 奴才 该 死 1 原来 此 人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跟随 宝玉 的 焙 车 。 宝 
玉 大 喜 道 ;“ 你 为 甚 走 到 这 里 来 ? 这 里 是 什么 地 方 ?? 焙 车 道 ;“ 爷 
走 了 多 少时 ， 怎 么 还 是 这 么 着 ? 自己 走 的 什么 地 方 ， 还 不 知 
道 ?? 一 面 说 着 ,往外 望 了 一 望 ,在 这 半 光 半 黑 之 中 ， 曾 见 那 东 全 
西 焉 的 山门 ， 不 觉 大 惊 道 :“ 不 好 了 ， 我 睡 糊涂 了 ! 怎么 叫 人 家 
ee 时 候 了 呢 ?” 宝 玉 道 :“ 好 糊涂 小 
子 ， 怎 么 连 时 候 都 睡 忘 了 ? 此 刻 不 是 黄 异 时 分 了 么 1” 焙 车 道 ; 
4 不 好 了 1 我 昨夜 贱 的 很 早 ， 怎 么 把 今 几 天 部 隆 过 去 了 ? 眼见 
得 这 是 个 破 唐 ， 没 有 人 的 了 ， 怎 么 弄 个 火 来 才 好 。” 想 了 想 ， 
喜 得 火 刍 包 还 在 身边 ， 掏 了 出 来 ， 拿 起 火石 乱 打 ， 逆 了 许多 火 
星 ， 只 是 那 火绒 燃 不 着 。 心 中 焦躁 ， 不 免 四 下 里 去 摸索 ， 措 到 
东边 ， 得 了 一 扇 小 门 ， 推 门 进 去 ， 原 来 里 面 另 是 一 个 院落 ,还 
有 两 间 小 屋 ， 屋 里 射出 灯光 来 。 焙 车 喜 道 ;“ 有 了 人 了 !?” 便 跨 进 
屋 里 去 。 只 见 一 个 老道 士 ， 蹲 在 地 下 烧火 ， 拾 起 头 来 ， 看 见 焙 
BMP, RFRA, OPENER”, 
MAEM RITA, EAU RR BML “PAE 
倒 在 廊下 的 仙 意 像 么 ?? 焙 著 没 做 理会 ， 忽 闻 得 那 锅 里 透 出 一 股 
粥 香 ， 又 觉得 饥 火 中 烧 ， 巴 不 得 拿 来 就 吃 。 忽 想起 宝玉 此 时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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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T, AMTER, AMBLR-My, WAL 混 过 今夜 
再 说 。 

想 罢 出 来 ， 请 了 宝玉 ， 一 辐 进 去 。 刚 走 到 小 门 时 ， 忽 见 一 
个 人 从 里 面 出 来 ， 擦 身 而 过 ， 一 注 烟 如 飞 的 往外 就 跑 。 宝 玉 吃 
了 一 惊 ， 也 不 知 是 什么 缘故 ， 跟 了 焙 车 到 了 那 屋 里 。 焙 车 看 
时 ， 那 道士 已 不 见 了 ， 走 到 里 间 一 看 ， 世 是 无 人 。 宝 玉 此 时 有 
了 灯光 ， 看 了 焙 车 一 眼 ， 吓 了 一 跷 ， 道 ,“ 和 你 这 人 小子， 怎么 六 的 
这 个 腌 膜 样 儿 !12 焙 敬 道 ,“ 腌 膜 么 ?宝玉 取出 那 小 镜子 ， 叫 他 去 
照 。 焙 若 照 了 ， 只 见 脸 上 的 尘 垢 ， 积 了 有 一 分 多 厚 ， 自 己 也 觉 
得 吃惊 好 笑 ， 连 忙 放 下 镜子 ， 四 面 去 找 脸 盆 手 市 ， 又 去 找 着 了 
AL, WARM, RITE, ER LM, 只 得 
脱 下 衣裳 去 拌 ， 一 面 骂 道 :“ 是 哪个 忘 八 羔 子 作弄 我 的 ?1 Bh 过 
THE, WREAK, BT OO, REM, HE 
We Wi, BEANE T , QUAL. (30H AEB OK AS 2” Fe GE AE 
4, NET REBUY SEA Hee 2” IS AR 
TAG, Ne, MR. “AMER RT, RA, 
SATS RE. EK, AKA, U—-TPRERH. Rill 
底下 的 人 ， 是 天 天 在 外 头 混 找 。 后 来 放 了 榜 ,. 和 爷 中 了 第 七 名 举 
Avr PPB, Bid: “是 呀 1 RATES 呢 !? 说 着 ， 连 
忙 矿 了 一 个 头 ， 起 来 又 说 道 ,“ 那 时 候 遍 的 皇帝 也 交道 了 了 ， 下 了 
旨意， 叫 各 衔 门 一 体 访 寻 ， 仍 然 没有 音信 。 又 到 店 求 ， 老 爷 回 
来 了 ， 说 在 毗 陵 驿 遇 见 答 ， 已 经 出 家 了 。 太 太 起 先 信 了 ， 后 来 
HMA, WEEE, RANMA, 
怕 是 眼花 了 认错 了 人 ， 于 是 又 叫 找寻 起 来 。 京 里 是 找 遍 了 ， 近 
京 -~ 带 也 找 遍 了 了， 又 派 人 分 头 到 南边 来 找 。 我 派 到 金陵 ，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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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 A, AR ELT RT RAT SB 
A, KECK, ARMAATSH, BERLIN, HUBT 
—HAEB RH. PMEBBSERE, 十 分 显 焕 ， 有 一 百 
多 道士 。 他 们 就 留 我 在 厢房 住宿 ,. 不 知 怎么 一 睡 ， 就 睡 到 这 个 
有 时候， 又 怎么 睡 到 这 里 来 ， 那 我 可 糊涂 了 。” 一 面 说 ， 一 面 吃 完 
THR. ZEWEMEWRAHRW, HE. “这 个 弦 又 是 谁 的 ， 怎 
么 这 里 没 一 个 人 ?? 焙 车 道 :“ 和 耸 且 别 问 这 个 。 这 里 面 有 床铺 ， 且 
进去 胡乱 睡 一 宿 ， 明 日 好 进 城 ,: 回 自己 府 第 里 去 。 ”宝玉 依 言 。 
SER ES TAT HES. 

宝玉 来 到 里 间 。 只 见 窗 下 放 着 一 个 方 桌 ， 桌 上 横 七 竖 八 ， 
摆 了 几 本 书 ， 就坐 在 旁边 ， 顺 手 取 过 一 本 书 来 ， 要 想 坐 着 看 书 
解 间 。 翻 开 来 一 看 ， 是 一 本 < 封神榜 >， 放 过 不 看 。 又 取 过 一 
本 ， 却 是 < 绿野仙踪 >， 这 些 书 都 没有 看 头 。 又 见 那 边 用 字 纸 包 
着 几 本 书 ， 取 过 打开 一 看 ， 却 是 些 经 卷 ， 觉 得 包 书 的 字 纸 ， 其 
是 古怪 ， 摊 开 一 看 ， 上 面 模 列 着 “新 闻 ” 两 个 字 。“ 闻 ” 字 旁 边 破 
了 一 个 窜 谭 ， 似 乎 还 有 一 个 字 ， 却 不 知 它 应 该 是 个 什么 字 卫 。 
底下 却 是 些小 字 ， 细 细 看 去 ， 是 一 篇 “论说 ”。 看 到 后 面 ， 又 列 
着 许多 新 闻 时 事 ， 不 觉 暗 暗 纳 闷 。 拿 了 这 张 纸 ， 翻 来 履 去 的 看 
了 又 看 ， 也 有 可 解 的 ， 也 有 不 可 解 的 。 再 翻 回来 ， 猛 看 见 第 一 
行 上 ， 汪 “ 太 清光 绪 二 十 六 年 口 月 口 日 ?， 邯 4 西历 一 千 LA 堆 
一 年 [] 月 口 日 ， 礼 拜 日 ”， 不 觉 吃 了 一 大 惊 。 要 知 惊 的 是 什么 ， 
上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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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宝玉 拿 了 那 张 字 纸 儿 ， 只 管 发 证 ， 暗 想 道 ， 我 离 了 
K, RTS DAF Teer 据 这 张 字 纸 儿 看 来 ， 一 定 是 同 那 京 
报 一 般 的 东西 。 不 过 他 不 是 专 载 阁 抄 ， 把 外 头 的 时 事 也 载 上 
的 ， 自 然 也 是 按 天 出 一 张 的 了 。 看 它 这 年 月 ， 癌 然 是 我 离 家 之 
后 ， 国 号 也 改 了 。 只 恨 我 在 那里 混 修之 时 ， 糊 里 炯 涂 ， 不 曾 记 
着 日 子 。 淖 它 那 年 月 底下 ， 还 有 什么 “一 千 九 百 零 一 年 2， 这 更 
不 可 解 了 。 正 在 这 里 四 着 ， 只 见 焙 车 笑嘻嘻 进来 道 :“ 和 请 看 ， 
这 是 个 什么 顽 意 儿 ?” 说 轩 ， 递 过 一 个 小 小 茵 儿 。 宝 玉 接 来 一 
看 ， 是 个 黄 纸 糊 的 小 茵 子 ， 上 面 横 写 着 “ 尝 昌 ”两 个 字 。 反 面 是 
画 的 细 细 致 致 的 一 部 小 画 儿 。 权 待 打 开 看 时 ， 却 是 没有 盖子 
的 。 四 面 翻 转 看 了 一 遍 ， 原 来 是 个 套 儿 ， 便 把 他 推 开 一 看 ， 里 
面 装着 好 些小 枝 儿 ， 一 头 还 有 一 点 红 红 儿 的 东西 ， 便 还 了 焙 芳 
道 ,“ 这 不 过 是 小 孩子 瑞 的 罢了 。? 焙 车 接 过 来 ， 取 出 一 根 ， 细 细 
的 去 看 ， 口 内 自 言 自 语 道 ,4 怎么 个 顽 法 呢 ?2 说 嗣 拿 起 来 ， 把 那 
红 点 子 对 着 灯头 上 去 烧 。 谁 知 才 对 到 火 上 去 ， 便 “路 ”的 一 声 着 
了 ， 合 把 二 人 吓 了 一 跳 。 宝 玉 道 ,“ 别 弄 了 ， 管 是 个 惹 火 的 。” 烙 
车 哪里 肯 听 ， 便 道 ;“ 这 一 点 点 的 小 头 儿 ， 燃 着 了 那 火 ， 就 那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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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我 们 把 它 一 根 根 的 都 取 下 来 ， 凑 在 一 处 ， 拿 到 院子 里 ， 旅 
个 火球 儿 顽 。” 一 面 说 ,一 面 找 了 个 条 儿 , 踊 在 地 下 ， 把 那 小 枝 都 
倒 了 出 来 ， 去 刮 那 红 点 子 , 乔 下 了 两 个 ,再 乔 第 三 全 时 ， 不 知 怎 
的 “ 拍 ? 的 一 声 , 那 红 点 子 自 己 着 了 。 焙 车 又 惊 驻 喜 。 宝 慷 也 和 看 在 
BU, AMBRE: Ri, SRA. BNL Lo 
EIN. “BF REBT RE RBA T a WS: 
这 套 区 边 上 ,这 一 面 粗 得 很 ， 像 是 沙 予 向 的 , 那 上 面 有 用 路 红 印 
子 , 不 定 这 东西 在 这 上 面 一 擦 ,就 有 火 了 。 你 试 擦 二 根 置 。? 焙 敬 
果然 拿 起 一 根 ， 探 了 一 擦 ， 却 把 枝 儿 擦 断 了 了。 宝玉 道 :“ 故 小 1!. 
轻 点 子 呢 !? 焙 车 再 拿 了 一 根 ， 往 上 轻 轻 的 划 ， 划 了 两 下 ， 没 有 
动静 ， 再 划 重 时 ， 又 怕 断 了 。 宝 玉 道 ;“ 太 轻 了 !? 焙 车 又 划 了 一 
下 ， 果 然 “ 拍 ”的 一 声 着 了 。 焙 车 类 喜 道 ,“ 二 和 爷 真 是 圣明 ， 叫 奴 
才 一 辈子 也 不 知道 这 么 一 来 ， 就 会 闭 了 呢 。? 宝 玉 道 :“ 快 收 起 来 
罢 。 这 是 取 火 的 东西 ， 可 轻 着 点 、 别 磁 了 它 。 你 看 刚才 把 钉子 
刮 了 它 ， 也 刮 出 火 来 呢 焙 车 一 面 收 拾 ， 一 面 道 ,“ 这 个 取 火 ， 
比 着 火 钴 包 儿 灵 便 多 了 。 这 回 有 了 这 个 ， 不 要 那个 了 。” 宝 玉 拾 
起 一 根 着 过 的 ， 和 仔细 看 了 一 看 ， 只 见 那 红 点 子 烧 成 了 炭 ,, 取 起 
那 套 区 来 划 了 一 下 ， 便 断 了 。 想 道 ， 一 根 只 能 取 一 回 火 : 能 多 
取 几 回 ， 就 更 好 了 。 只 见 焙 车 收拾 起 米 ， 便 道 ,“ 二 等 请 睡 罢 。 
明 儿 家 去 ， 我 还 要 赶 癌 京 去 报喜 信 儿 呢 ,” 宝 入道 , “我 就 在 这 床 
上 胡乱 睡 了 。 你 呢 ?” 焙 车 道 ;“ 符 别 费 心 ， 我 有 睡 的 地 方 4” 宝 玉 
EAGT. HR. “好歹 脱 了 睡 ， 小 心 着 冷 呀 1 ”宝玉 道 , “此 
刻 我 不 比 前 头 ， 不 拘 什么 ， 都 可 以 将 就 得 。 身 体 也 好 ， 不 至 于 
Ba. PRRIAL, RTF, SHEENA, Baer 
Ho HEU. “EARSBK SSE. Taw, 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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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起 呢 1 ”宝玉 笑 道 ,《 你 放心 ， 我 再 不 跟 了 了。” 

一 宿 无 话 。 次 日 黎明 ， 宝 玉 醒 了 ， 叫 起 炊 萝 ， 到 外 间 炉 子 
, EMT MRK. MAMI, ES, TIER, 
DNVEE. SAR KES AER, HERE. AMS O 
BIT, PRStHe, WEB. HAUT, BAA, AB 
“REED A HE, REBNCLAKMER. WAIN, R 
EBD MME, MARR EGA, 明明 是 一 所 雕 梁 画 栋 
的 ,怎么 一 党 睡 王 … 却 换 了 这 们 模样 ， 一 路 上 疑惑 不 定 。 宝 玉 
是 因为 看 卫 那 张 字 纸 几 的 年 月 ; 心 下 也 十 分 疑惑 ， 又 不 知 此 处 
是 什么 地 方 ， 只 得 信步 行 去 。;i 走 了 四 五 里 路 ，; 走 到 一 个 小 小 村 
fE, R—-ABIL, ERT RAT. PERMA. “请 教 老 
Kk, RAMP RRB, MAE, RB TAWA MAIL 
道 :“ 这 里 叫做 无 为 科 * BRERA. MINE ERM, REAR 
去 ,不 上 十 有 里， 就 到 了 。?” 焙 敬 谢 过 老 儿 ， 同 着 宝玉 向 东 而 去 ， 
慢 慢 的 有 了 人 家 起 来 。 

一 时 进 了 城 ， 宝 玉 道 ,“ 城 是 进 了 ， 哪 里 是 咱们 家 呢 ?” 焙 攻 
“SRO, MRE MPRT, ARM. "MZ, Phe 
着 一 个 走路 的 人 ; FREER. BAMA. MR 
又 向 别人 去 问 ， 连 问 了 五 六 个 人 ， 没 有 一 个 知道 的 。 宝 玉 道 : 
“这 些 走路 的 人 哪里 知道 ? 你 倒是 到 店铺 里 去 问 问 罢 。” A AK 
言 ， 问 了 几 家 店铺 ， 也 是 炙 知 道 。 宝 玉 不 觉 纳 闽 ， 暗 想 道 ， 这 
里 莫非 不 是 金陵 ， 是 我 们 走 错 了 路 么 ? Hed: ET BREE 
了 。 和 苑 看 见 那 茶馆 么 ? 多 少 人 在 那里 吃 茶 呢 ， 爷 何不 也 进去 喝 
Bi, KKBE.”"FERAM I. 

TRI RGR, HITE. MHABE-W, w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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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座 儿 坐 了 。 茶 博士 泡 上 茶 来 。 宝 玉 慢 慢 的 品 茶 ， 因 想 烤 车 问 
了 半天 ， 没 有 一 个 人 知道 ， 总 是 他 口齿 不 伶俐 之 故 。 自 己 在 街 
上 ， 又 不 好 着 人 去 问 ， 此 时 正好 借 吃 茶 为 名 ， 得 便 时 ， 亲 自问 
人 。 举 了 一 会 ， 只 见 隔 座 上 又 来 了 一 位 茶 客 ， 举 止 斯 文 ， 暗 想 
这 个 人 ， 或 者 可 以 知道 ， 不 妨 试问 一 声 。 因 立 起 来 ， 对 那 人 拱 
拱手 问 道 ;“ 失 路 之 人 ， 请 问 一 声 ， 不 知 老兄 可 肯 指 教 ?2 那 人 也 
连忙 起 来 招呼 ， 一 面 说 道 ,“ 这 问 路 的 事 ， 是 知道 的 ， 无 有 不 
说 ， 何 消 多 礼 12 宝 玉 道 “ 我 要 到 荣 国 府 ， 不 知 从 哪 条 街 上 去 ?7 
那 人 听 说 ， 把 宝玉 上 下 打量 一 番 ， 说 道 ,“ 老 兄 想 是 从 来 未 曾 出 
过 门 ， 这 句 话 问 的 似乎 错 了 些 。” 宝 玉 道 “此 话 怎 讲 ?? 那 人 道 ， 
“我 只 知 有 一 个 宁国 府 $. 却 不 知 有 甚 荣 国府 ;> 宝玉 喜 道 :“ 这 就 
好 了 ! 你 只 要 告诉 我 宁国 府 ,我 自然 可 以 找到 荣 国 府 。? 那 人 又 
道 ;“ 这 更 奇 了 ， 人 怎么 到 了 宁国 府 ， 就 可 以 找到 荣 国 府 呢 ?2 宝玉 
道 : “老兄 不 知道 , -我 们 本 是 一 家 ; 找到 他 家 ， 自 然 就 可 以 知道 
我 家 了 。” 那 人 听 得 不 耐烦 道 ; “你 要 到 宁国 府 ， 先 乘 了 轮船 到 芜 
湖 ， 然 后 ， 或 雇 民 船 ， 或 雇 竹 口 ， 自 然 可 以 走 到 。 怎 么 在 这 里 
南京 地 方 ， 就 问 起 来 呢 ? 须知 道 宁 国府 ， 是 安徽 所 属 的 呀 1” 室 
EWG TEE AS BEAL: “我 不 是 问 那个 宁国 府 。 我 问 的 是 宁国 公 荣 
国 公 的 府 第 。” 那 人 摇头 道 ;“ 不 知道 ， 不 知道 1 宝玉 还 未 答 言 ， 
焙 车 在 旁 插 嘴 道 ,“ 务 别 理 他 。 咱 们 页 家 的 门 第 ， 南 京 、 北 京 ， 
哪个 不 知道 的 ! 他 既然 不 知道 ， 一 定 是 个 灶 汉 子 ， 再 问 也 没 
用 !2? 那 人 听 了 ， 也 不 做 理会 。 焙 车 又 自 言 自 语 的 道 ,“ 像 刘 姥 
姥 ， 她 还 是 个 女人 ， 也 会 找到 咱们 家 去 1 咱们 南边 的 府 第 ， 自 
然 也 不 输 给 别人 ,, 就 没有 人 知道 ,; MDE aE EY DA OF 
T, EEMRT SEM, MHASH, WM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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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些 什么 ?2 宝玉 道 :“ 没 什么 说 。 你 老兄 既然 不 知道 便 罢了 ， 
我 回来 问 别人 。z 那 人 道 ,“ 刚 才 听 你 们 说 的 莫不 是 要 问 那 “红楼 
梦 > 上 贾 宝 玉 他 家 么 ?2 宝玉 欢喜 道 ,“ 正 是 正 是 。 但 是 什么 “红楼 
梦 *， 我 可 不 懂 ! 那 人 道 ,“ 你 可 是 看 小 说 看 呆 了 ?2 又 笑 道 :“ 你 
AK, LAER, BRR REL) se Ei 
41 BE Se EEE RI, BA 当 面 ， 
Pp EVEM MIRE EI, EVE BARE He, dea ee 
Dal Sz aA Ah SRE 7” Se HAE FS A EN 
WIHT BR MART IW. “BT! 我 今日 不 是 见 了 鬼 ， 
便 是 巡 了 疯子 了 1 正 说 着 ; 那 边 又 来 了 一 个 少年 。 那 人 见 了 ， 便 
招呼 入 座 ， 说 道 : “我 常 说 你 们 车 轻 人 不 要 只 管 看 小 说 ， 果 然 有 
着 小 说 看 出 笑话 来 的 了 i 前 头 我 看 见 一 部 什么 笔记 ,上 而 载 着 一 
条 ,说 是 有 看 了 < 西厢记 >, 思 慕 双 文 颜色 , 致 成 相思 病 的 。 我 还 当 
他 不 过 设 言 劝 世 的 罢了 。 谁 知 ……” 他 说 到 这 里 ,用 手指 着 宝玉 
道 ,“ 这 个 人 竞 自称 是 页 宝玉 起 来 ,口口声声 ,只 问 什么 荣 国府 字 
国府 。 你 道 不 是 看 < 红楼 梦 > 看 疯 了 的 么 ?” 那 人 只 管 高 谈 阔 论 , 引 
的 旁边 吃 茶 的 人 ， 一 个 个 都 围 过 来 ， 对 着 宝玉 观看 。 看 得 宝玉 
ME, UK, MI TR, MTR. Bate 
车 说 道 :“ 我 本 来 就 有 点 忱 愧 ， 听 了 那 人 的 话 ， 越 发 忱 愧 的 加 了 
一 倍 。 看 来 我 们 家 是 -- 时 找 不 着 的 了 ， 不 如 先 找 个 下 处 ， 再 商 
BE” 

说 着 ， 二 人 找 了 一 家 客 寅 , 拣 了 个 洁净 房间 住 下 ,还 要 张罗 
置 备 行李 。 焙 车 先 到 里 间 , 铺 设 好 了 宝玉 的 卧 杨 ， 然 后 自家 把 外 
面 半 间 收 拾 起 来 。 宝 玉 叫 烤 车 出去， 买点 纸 、 笔 、 墨 之 类 ， 回 
来 应 用 。 闭 车 答应 了 出 去 ， 一 会 儿 买 了 些 文房四宝 回来 ， 又 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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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TNERRAS MEER BRT PRLA, BIB 
Bl, HRM, EESKAR, FRAY, HHIEH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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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AGRR, REBRT—H. BLAKE, WI 
ABUE ASRS >, AUER. RB RA LRH IH 
了 ， 所 以 自称 机 宝玉 。 我 明明 是 机 宝玉， 我 何尝 知道 什么 < 红 
楼 梦 >! 想 当 年 我 和 杜 宝 玉 同 了 名 字 , - 同 了 相貌 已 是 奇 事 ， 
难道 那 < 红楼 梦 > 上 ， 竞 有 和 我 同姓 同名 的 么 ? 倒 不 可 不 看 看 他 ， 
AEM ARE. BE, ES TORRE TE, mM, 
车 到 书坊 里 去 买 。 不 多 一 会 ， 买 了 回来 。 宝 玉 见 有 一 尺 来 高 的 ， 
一 部 书 ,也 不 及 细 看 全 文 , 先 取 了 第 一 本 ， 要 看 个 回 目 ， 谁 知 埃 
是 一 本 图 画 。 见 了 那些 人 名 ， 先 就 暗暗 称奇 ， 胡 乱 翻 了 一 遍 。 
翻 到 末 后 ， 才 是 回 目 ， 便 逐 回 的 细 看 ， 心 中 又 是 惊 疑 ， 又 是 纳 
问 。 逐 加 看 过 了 ， 才 看 正文 ， 一 心 只 想 看 页 宝玉 的 事 ， 那 不 相 
干 的 闲 文 ， 便 胡乱 看 过 ;只 拣 要 紧 的 去 看 。 越 堵 越 是 心神 不 
定 ， 看 了 书 上 的 事迹 ， 回 想起 来 ， 有 如 隔 世 。 拿 着 书 上 的 事 
迹 ， 印 证 我 今日 的 境遇 ， 还 伺 做 梦 。 不 党 越 看 越 想 ， 越 想 越 
A, MB MRTG. IR MO ESE aL MF 
西 , 值 多 少 钱 呢 ?? 不 知 焙 车 拿 来 的 是 什么 东西 , 且 听 下 同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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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 EE eH. Ee, ESC 
HE LR L, AB RPMS DR. eT 不 理 
fh, FSH, Seb, RS. BB RME MIE. OK 
了 一 会 ， 即 退出 去 。 宝 玉 还 是 一 面 出 神 ， 一面 看 书 ; 巴不得 一 
BS, ABR. PUL DSR. MIR 
RL EA AED RT A TER, — 
ASB, WEBB, DEWAR AMARA. OF 
得 焙 敬 没 了 主意 ， 只 道 他 从 前 那个 呆 性 改作， 不 然 谣 是 犯 了 那 
回 失 了 宝玉 的 毛病 。 此 时 姑娘 们 没有 一 个 在 他 身边 ， 这 便 如 何 
是 好 ? 一 连 几 天 都 是 如 此 ， 心 中 益 发 没 了 主意 ， 只 得 忙 着 到 外 
LEM GRA, SKSU-TRRRERRAT, ABBA 
个 影子 ? 一 日 ， 便 来 回 宝玉 说 道 ; “咱们 住 在 这 里 ， 终 久 不 是 个 
事 ， 不 如 且 回 京 里 去 ， 老 爷 太 太 也 了 盼望 狐 了 。 奴 才 的 初 意 ， 本 
想 找 到 这 南边 府 里 ， 多 派 几 个 人 ， 送 爷 进 京 ; 此 刻 既 AR 找 不 
着 ， 只 得 就 是 奴才 一 个 人 伏 侍 务 的 了 ;” 宝 玉 道 :“ 我 心中 忱 愧 得 
很 ， 就 像 没 了 主 的 一 般 ， 只 怕 进 京 也 见 不 着 众人 的 了 。” 焙 车 
“BARRE AE? SER, BSAA 知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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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MERAP. MAEINL, GREER, 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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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R, PRESB YET UTR EMRT Oi. “bm 
你 的 舌根 ! 你 到 帐 房 里 ， 叫 他 们 代 雇 个 牲口 ， 或 雇 个 船 ， 进 京 
罢 !2 焙 车 答应 着 去 了 。 

不 一 会 ， 带 了 客 富 帐 房 的 人 来 ， 焙 车 先 回 道 :“ 回 和 的 话 ， 
他 们 说 进 京 去 .用 不 着 牲口 船只 呢 。2 只 见 帐 房 的 人 道 ;“ 老 爷们 
想 是 从 内 地 里 来 ， 不 知道 这 沿江 沿海 的 风气 。 此 时 进 京 ， 用 不 
着 按 站 走 的 了 ， 只 要 乘 了 轮船 ， 先 到 上 海 ， 由 上 海 再 乘 轮船 到 
天 津 。 由 天 津 进 京 ， 是 有 火车 的 。 跨 上 车 子 ， 不 一 刻 儿 就 到 了 
京 了 。 方 才 贵 管家 来 说 要 雇 牲 口 ， 或 雇 船 只 ， 这 不 是 含 eR 
劳 , 舍 易 就 难 了 么 ?” 宝 玉 道 ; “不知 这 轮船 有 多 大 , 坐 多 少 人 ?” 帐 
房 的 人 道 ,“ 我 也 说 不 出 它 有 多 大 。 每 回 的 措 客 ， 大 约 总 有 好 几 
百人 。” 焙 车 连忙 说 道 ,“ 罢 罢 ， 快 别 说 了 ! 赁 它 多 大 的 船 ， 坐 
了 几 百 人 ， 不 要 挤 死 了 么 ? 我 的 爷 挤 不 惯 .” 帐 房 的 人 道 :“ 管 家 
有 所 不 知 。 要 是 坐 统 舱 呢 ， 那 是 说 不 定 要 挤 的 。 坐 了 房 舱 ， 就 
好 得 多 了 。 倘 是 坐 了 官 舱 ， 那 是 比 在 家 里 还 舒服 ， 一 样 的 有 客 
堂 起 坐 的 地 方 。 人 饭菜 也 好 ， 船 上 买办 也 来 招呼 ， 闲 人 是 不 能 进 
去 的 。 倘 是 爱 清净 的 ， 那 就坐 了 大菜 间 ， 吃 的 是 外 国 大 菜 ， 
一 路 上 有 细 溃 招呼 ， 只 怕 在 家 里 也 没有 这 等 舒服 呢 。” 宝 斑 又 问 
轮船 是 几时 造 出 来 的 ? 什么 叫做 买办 ? 什么 叫做 细 恩 ? 帐 房 的 
人 了 暗 想 ， 纵 然 没 有 见 过 ， 也 该 听 人 说 过 了 ， 这 两 人 莫非 都 是 
RF? 只 得 把 轮船 的 来 历 ， 及 买办 、 细 患 的 职 役 ， 略 略 告诉 一 
遍 。 焙 车 道 ;“ 我 却 不 信 ，, 那 么 大 的 船 , 只 怕 撑 篇 打 桨 的 人 ， 也 要 
用 好 几 百 名 呢 。” 帐 房 的 人 道 : “他 是 用 机 器 驶 的 ， 要 用 人 撑 篇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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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M TE, AMR PA 
西洋 自行 船 ,不 过 是 个 陈设 的 顽 意 罢了。 并且 虽 有 自行 之 名 y 却 : 
不 能 行动 ， 此 刻 怎 么 闹 出 那么 大 的 来 了 ? 不 要 管 它 ， 且 坐 它 一 
回 , 左 右 长 长 见识 也 好 。 想 定 了 ， 便 对 帐 房 的 人 道 ,“ 那 么 说 ， 我 
们 就 坐 轮 船 罢 。 但 不 知 可 有 一 直到 天 津 的 轮船 没有 ,要 是 有 就 更 
好 了 。” 帐 房 的 人 道 ; “没有 的 ,总 得 要 先 到 上 海 。 但 不 知 你 还 是 要 
坐 房 舱 , 还 是 要 坐 官 舱 ?” 宝 玉 道 : “你 说 的 什么 大 菜 间 最 好 ,我 人 
就 坐 那 个 ,” 帐 房 的 人 答应 了 , 问 几 时 走 , 宝 玉 道 ,“ 那 轮船 可 是 天 
天 赶 来 回 吗 ?” 帐 房 的 人 道 ; “哪里 能 够 ! 不 过 天 天 总 有 船 就 是 了 。、 
随便 那天 都 可 以 走 得 。” 宝 玉 道 ;“ 那 么 ， 就 明天 走 罢 。? 帐 房 的 人 . 
又 问 了 到 上 海 住 什么 地 方 ， 有 人 招呼 没有 ;又 说 我 们 同上 海 长 
发 栈 是 通 的 ， 如 果 要 住 时 ， 这 里 有 人 招呼 ， 又 应 酬 了 几 句 ， 方 
才 别 去 。 

闲话 少 表 。 且 说 到 了 明天 ,- 宝玉 蕉 备 起 身 。 焙 若 收 拾 过 行 
李 ， 吃 过 早饭 ， 雇 了 一 匹 牲 口 ， 宝 玉 骑 了 。 焙 车 跟 着 ，: 又 雇 人 
挑 着 行李 ， 一 行人 出 城 ， 来 至 江 边 。 这 天 恰好 是 招商 局 的 下 水 
船 ， 就 先 到 招商 在 船上 歇 下 ， 开 了 个 房间 坐 着 等 候 ， 客 富里 派 
有 伙 友 来 招呼 。 一 会 儿 ， 听 见 外 面 人 说 “到 了 ， 到 了 1!” 宝玉 走 
出 房 门 ， 倚 在 栏杆 上 胱 望 ， 只 见 远 远 的 一 缕 浓 烟 。 烟 下 是 一 只 
船 ， 绥 组 而 来 ， 不 多 一 刻 ， 就 走 近 了 。 宝 玉 向 那 客 寅 伙 友 道 : 
“我 们 就 坐 这 个 船 么 ?2 伙 友 道 :“ 正 是 。> 说 着 ， 那 船 更 走 的 近 了 。 
船 边 现 出 “ 江 宽 ”两 个 大 字 来 。 宝 玉 道 :“ 这 两 个 字 是 什么 意思 
呢 ?” 伙 友 道 ;: “这 就 是 这 个 船 的 名 儿 。” 宝 玉 暗 想 ， 船 也 有 个 各 
字 ， 真 是 闻所未闻 了 。 一 面 想 着 ， 只 见 那 船 一 直 过 去 ， 并 不 像 
是 要 靠拢 来 的 样子 ， 暗 想 这 是 什么 意思 呢 ? 谁 知 那 船 走 下 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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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A—-TA, ARIK, —SRRBH 
旁边 来 了 。 登 时 人 声 嘲 杂 起 来 。 伙 友 招 呼 了 行李 ， 带 了 宝玉 、 
焙 若 跟着 在 人 从 中 挤 了 过 去 ， 上 了 一 层 楼 梯 ， 进 了 大 菜 间 ， 点 
交 了 行李 ， 便 匆匆 的 去 了 。 一 会 又 带 了 一 个 人 来 道 ,“ 这 是 我 们 
寓 里 的 伙计 ， 专 在 船上 招呼 客人 的 。 到 了 上 海 ， 只 要 把 行李 交 
给 他 ， 没 有 误 事 的 ,4 宝玉 便 问 那 人 贵 姓 。 那 人 道 : “RMR EL, 
RABE, WY 多 承 客人 们 送 我 一 个 弹 号 ， 叫 做 
包 妇 当 。 消 事 时 ;: 只 叫 人 到 统 舱 里 去 叫 我 就 是 了 。” 说 着 ， 送 来 
的 伙 友 和 恒 辞 了 去 。 

一 会 儿 船 开行 了 。 宝 玉 走 出 舱 面 ， 要 望 江 景 ， 只 见 船 上 所 
有 之 物 ， 都 是 生平 未 曾经 见 的 。 那 包 妥 当 在 旁边 扯 七 扯 八 的 ， 
和 宝玉 谈天 。 宝 亚 便 指 着 那 不 曾 见 过 的 东西 去 问 他 ， 如 船 艇 、 
太平 水 桶 、 救 命 圈 、 转 能 、 机 器 之 类 ， 一 一 都 问 了 。 又 到 机 器 
舱 的 窗 上 望 了 半天 ， 觉 得 乏 了 ,- 便 回 房 歌 息 。 因 为 一 个 人 问 得 
很 ， 便 拉 了 包 妥 当 来 谈 ， 问 问 上 海风 景 。 包 妥当 见 宝玉 翩翩 少 
年 ， 打 量 是 个 风流 人 物 ， 便 把 上 海 的 繁华 富丽 ， 有 的 没 的 ， 说 
了 一 大 套 。 慢 慢 的 又 说 到 风月 场 中 去 ， 说 上 海 的 姑娘 ， 最 有 名 
气 的 是 四 大 人 金刚。 宝玉 笑 道 :“ 不 过 几 个 粉 头 ， 怎 么 叫 起 她 金刚 
来 呢 ?? 包 妥当 道 ,“ 我 也 不 懂 ， 不 过 大 家 都 是 这 么 叫 ， 我 也 这 么 
叫 罢 了 。 这 四 大 金刚 之 中 ， 头 一 个 是 林 售 玉 。” 宝 玉 猛 然 听 了 这 
话 ， 犹 如 关 雷 击 顶 一 般 ， 觉 得 耳 边 “ 户 ” 的 一 声 ， 登 时 出 了 一 身 
冷汗 ， 呆 时 的 坐 在 那里 出 神 。 包 妥当 还 在 那里 滔滔 而 谈 ,后 来 见 
宝 下 出神， 以 为 他 冷淡 了 ， 便 搭 趟 着 辞 了 出 来 。 这 里 宝玉 被 他 
Wik, RABRREE, DO PRMBERTHT, WEA, 
又 是 厂 心 。 气 个 的 是 林 售 玉 冰清玉洁 的 一 个 人 ， 为 盐 忽 然 做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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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勾当 来 ? 疑心 的 是 记得 林黛玉 明明 死 了 的 , 何以 还 在 世 
上 ? 莫非 那 年 他 们 和 弄 个 空 棺材 来 骗 我 ， 说 是 死 了 ， 却 暗暗 的 送 
她 回 南边 去 了 不 成 ? 心里 左 想 也 不 是 ， 右 想 也 不 是 ， 不 禁 烦 躁 
起 来 。 烦 躁 了 一 会 ， 方 欲 出 去 望 望 ， 只 见 一 个 小 子 捧 一 个 方 盘 : 
子 来 ， 在 盘子 里 拿 出 儿 样 东西 摆 在 桌 上 ， 说 是 请 吃饭 。 宝 玉 走 
至 桌 边 ， 坐 下 一 看 ， 只 见 摆 着 一 个 白 瓷 盘子 ， 盛 了 半 盘 汤 ， 一 
PABA, BARR ORR. WHOS, te 
着 几 个 玻璃 瓶 儿 。 宝 玉 只 管 看 着 它 出 神 ， 真 是 莫名 其 妙 * RT 
一 会 ， 拿 起 铜 匙 来 ， 喝 了 两 口 汤 ， 觉 得 味 儿 还 好 ， 便 一 口 一 时 
的 喝 下 去 。 一 面 喝 着 ， 暗 想 这 个 只 怕 就 是 什么 外 国光 菜子 ， 然 
lich ohne eb, Soke ohn 
小 菜 ， 倒 要 用 碗 盛 的 了 。 不 知 不 党 ， 阳 予 一 半 忆 PRR 那 
小 予 便 过 来 收 了 去 。 室 于 又 觉得 奇怪 ， 饭 还 没有 拿 来 ;为 起 僻 
把 汤 拿 去 了 呢 ? 并 且 没 有 第 三 样 菜 ? MA ERA, 
那 小 子 又 拿 一 个 盘 来 放下 ;， 叉 放下 一 把 水 刀 ， HM. HP 
叉 的 形象 ， 也 是 说 不 出 来 的 古怪 。 再 着 那 盘 里 时 ， 却 是 --' He 
鱼 ， 浇 上 些 似 汤 非 汤 、 似 汁 非 汁 的 东西 ， 颜 色 倒 是 对 白 。 又 没 
个 禾 儿 ， 正 不 知 如 何 吃 法 ， 难 道 把 这 叉子 又 着 ， 往 噶 里 送 么 ? 
UIA BRE, BERG. RRR. ER 
油 ， 这 是 鱼油 2 宝玉 道 :“ 你 给 我 可 上 些 。” 那 细 串 果然 代 他 到 上. 
些 。 宝 玉 便 拿 起 又 来 ， 又 了 块 吃 了 ， 觉 得 还 便当 ， 便 只 管 又 着 
吃 。 吃 完了 ， 又 换 上 一 盘 。 宝 玉 此 时 却 明白 了 ， 一 刀 一 又 的 远 
用 过 来 。 吃 过 七 八 样 ， 细 息 收 了 ， 送 上 一 杯 茶 ， 却 用 一 个 小 资 
盘 托 着 ， 还 有 一 把 小 茶匙 。 瓷 盘 里 有 两 块 雪 白 的 东西 ， 方 方 儿 
(i, WER, BTU. SEM 了 一 口 ， 皱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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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W TET 7 BE — PD LA “OE A 2” 
宝玉 点 点 头 。 又 问 : “BeAr FERAL. ALIBI 
两 块 白 方 的 东西 丢 在 茶 里 ， 拿 茶匙 调 了 几 下 ， 便 都 化 了 。 宝 玉 
AMEE. MEET, MRE. EERO, 
便 党 不 涩 了 。 慢 慢 的 哩 完 ， 细 媚 收 了 去 ， 又 来 收拾 课 子 。 宝 玉 
崇 想 道 ， 吃 大 菜 原来 是 这 个 样子 的 ! 但 是 吃 了 半天 ， 却 一 颗 饭 
也 没有 ， 那 两 块 松 糕 似 的 ,不 知 是 什么 东西 ， 我 却 没 有 动 它 。 
IMT. RRB MAREE. FA Me ye 
来 问 道 ,“ 你 老人 家 用 过 晚饭 了 人 么 ?2 宝玉 道 ;“ 吃 过 村 5 你 呢 ?2 包 
妥当 道 ;“ 偏 过 子 。” 宝 琅 道 ;“ 你 佣 统 舱 里 吃 的 什么 饭 ?” 包 妥当 
道 :“ 不 蜡 你 老人 家 说 , BEAR AR BB BL A Se AY» J EI 
吃 的 饭 ， 还 算 好 ! CEM i, ORR, NLT — 
ARK, AMER, 也 有 拿 脸 盆 盛 饭 的 ， 也 有 拿 翁 子 
盛 饭 的 ,又 没有 菜 。 要 吃 菜 时 ， 要 自家 随身 带 来 。 你 老人 家 出 
HAF D, Mid, 我们 常 来 常 往 ， 是 见 惯 的 了 。 你 老 
人 家 吃 的 大 菜 好 么 ?这 里 的 外 国 大 司 务 ， 是 宁 波 人 ,做 得 好 
菜 。 管 事 的 姓 李 ， 招 呼 很 好 的 。 你 老人 家 见 过 他 么 ?2 这 包 妥 当 
只 管 滔滔 不 断 的 信 口 开 合 ， 猛 不 提防 头 上 “ 鸣 鸣 ”的 一 声 怪 响 ， 
侧 把 宝玉 吓 了 一 跳 。 要 知 是 什么 声响 ， 且 昕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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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回 
正 神 瑛 下 间 启 新 知 ”有 呆 霸 王 栈 酒 呈 故 态 


却说 宝玉 正和 包 妥 当 说 的 高 兴 ， 猛 听 得 头 上 4 鸣 网 ?的 一 声 
怪 响 , 吓 了 一 跳 。 包 妥当 道 ,“ 到 了 镇 江 了 。%” 宝 玉 正 要 问 时 ， 又 听 
得 “ 鸣 鸣 ”的 响 了 两 下 。 宝 玉 道 :“ 这 是 什么 东西 ， 在 哪里 叫唤 ?” 
包 妥 当 笑 道 ,“ 这 是 放 的 汽 简 。 因 为 到 了 码头 ， 招 呼 前 面 小 船 让 
Bi, VAS MEMS Bt" ERA BIA. 包 妥 当 又 指 给 他 看 ， 这 边 
是 焦 山 ， 那 里 是 金山 ; 此 时 已 经 入 黑 天 气 ， 远 望 镇 江 万 家 灯 
火 。 一 会 儿 靠 了 再 船 ， 就 听 得 下 面 人 声 并 沸 起 来 。 宝 玉 回头 ， 
忽 见 自己 住房 亮 了 ， 说 道 ;“ 没 看 见 人 进去 ， 这 个 灯 是 谁 点 的 ?7 
包 妥 当 笑 道 ,“ 这 是 电气 灯 ， 不 用 人 点 ， 自 亮 自 灭 的 。 外 国人 真 
是 巧 心 思 ， 这 都 是 他 们 做 出 来 的 ”宝玉 道 :“ 正 是 。 我 要 问 你 ， 
刚才 我 看 见 两 个 人 ， 那 打扫 得 异 衬 的 不 必 说 了 ， 那 到 面目 ， 也 
很 奇怪 ， 黄 头发 ， 黄 胡子 ， 绿 眼珠 子 的 ， 可 是 外 国人 ?2 和 包 妥 当 
道 ,“ 正 是 ?宝玉 道 :“ 我 以 前 看 见 那 将 做 的 西洋 小 孩子 ， 就 是 这 
个 样 儿 ， 却 是 身上 多 了 两 个 翅膀 。 我 就 想 人 断 没有 长 出 翅膀 的 
道理 。 此 刻 我 见 那 两 个 ， 想 来 也 是 西洋 人 人 了。 他们 到 底 有 翅膀 
么 ?” 包 妥当 道 ; “哪里 人 会 长 出 翅膀 来 呢 ? 不 过 他 们 画 的 画 儿 ， 
多 有 画 出 翅膀 的 , 听 说 那个 还 是 他 们 的 车 萨 呢 。” 宝 玉 笑 了 笑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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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那 两 个 外 国人 在 船上 做 什么 ?2 包 妥当 道 ;“ 这 是 驶 船 的 ， 还 
不 止 两 个 呢 ， 总 共有 五 六 个 ”宝玉 道 :《 这 个 船 是 外 国人 的 么 ?” 
包 妥当 道 :“ 这 是 招商 局 的 船 。 还 有 那 “ 怡 和 ， 太古 两 家 ， 便 是 
外 国 的 了 。” 宝 玉 道 “既是 中 国 的 船 ， 为 什么 要 用 外 国人 驶 ?" 包 
妥当 道 ,“ 中 国人 不 会 驶 呢 。* 宝 玉 播 头 道 :“ 没 有 的 话 ! 外 国人 也 
不 多 两 个 眼睛 ， 也 不 多 两 条 膀子 ， 有 什么 不 会 的 ， 不 学 罢了 !? 
包 轨 当道 :《 只 怕 心 腿 儿 不 及 他 呢 。? 宝 玉 道 ;《 但 凡是 个 人 ， 心 眼 
总 是 一 样 的 2。 不 过 有 一 种 人 ， 被 一 种 嘲 好 迷 住 ; :不 得 开 黑 了 。 
还 有 和 孔子 说 的 ，“ 人 一 能 之 已 百 之 ， 人 十 能 之 已 于 之 ' ， 哪 里 有 
学 不 会 的 学 问 呢 ? 咱们 不 赶 早 学 会 了 ， 万 一 他 们 和 咱 儿 不 对 起 
来 ， 撤 手 不 干 了 ， 那 就 怎么 好 呢 ! 这 么 大 的 船 ， 不 成 了 废物 
TA” 

TEDL, FARE EEK, GA AE 
道 :“ 这 又 是 一 个 样 儿 的 ; 比 咱 们 头 回 看 见 那个 太 些 ， 一 一 关 回 
那个 三 个 钱 一 匣 ， 这 个 要 化 四 文 。 我 才 在 腐 下 买 的 ， 给 爷 具 !1” 
包 妥 当 一 看 ， 原 来 是 一 匣 猴 牌 洋 火 ,… 便 笑 对 焙 车 道 ;“ 这 是 洋 火 
WE, PUMA ME, “REA RINT, weep, Md 
LEBEL. UR — OR ET HR, 
宝玉 道 ; 《这 个 擦 起 来 不 响 ， 着 得 比 那个 快 .? 又 问 包 妇 当道 : “这 
东西 也 是 外 国人 做 的 么 ?2 包 妥 当道 ;“ 从 前 是 外 国 来 的 ， 这 个 是 
且 本 来 的 。 听 说 还 是 中 国人 在 那 边 创造 起 来 的 ， 此 刻 算 他 最 
好 ， 销 路 也 大 。 有 人 说 他 一 个 礼拜 ， 要 造 一 万 箱 ， 每 箱 可 以 赚 
一 元 银元 呢 。” 宝 玉 道 ;“ 一 箱 有 多 少 呢 ?? 包 妥当 道 ;“ 这 可 考 住 我 
了 ， 多 少 我 不 得 而 知 ， 那 箱子 大 约 有 半 个 八仙 桌子 大 轩 啊 ,” 室 
玉 道 ,“ 那 个 小 匣子 的 呢 ? 包 妥当 道 ;“ 那 是 上 海 做 的 ,有 党 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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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RUE LARP Sa: “EAI, AE 
外 国人 做 的 呢 ?” 包 妥当 道 , “是 中 国人 做 的 。 此 刻 汉口 、 湖 南 也 
有 人 做 了 。? 宝 玉 拍 手 道 ,“ 是 不 是 呢 ? 我 说 没有 学 不 会 的 事情 。 
这 么 个 小 巧 东 西 也 学 会 了 ， 那 独 船 哪里 有 举 不 会 的 ! 房 里 去 坐 . 
罢 ， 这 会 有 点 冷 了 。? 此 时 船 已 开行 ， 两 个 同 到 房 里 ， 又 谈 了 一 
B, BRAWE. 

“AB. KAWRRK, Hick, Mee, NR 
Fe Fr HA RAUL Fn, BT ER LE HR A. ME 
PS EEF ACE KBR, DSR RAH 8 EE, SE EAN RE KBE 
起 趟 了 , 拿 起 刀 又 吃 了 ,又 喝 了 茶 , 又 出 来 闲 望 一 回 。 包 妥当 又 走 
了 来 说 道 , “你 老人 家 起 来 的 好 早 ! 这 回 船 走 的 快 ,上 十 点 钟 ,就 
好 到 上 海 了 。" 又 闲谈 了 一 会 ， 又 带 着 宝玉 到 下 层 房 舱 统 舱 各 处 
看 了 一 遍 , 仍 复 上 来 。 不 一 会 ,已 到 吴淞 口 。 包 妥当 按 着 旗 式 ， 指 
Rae EAR, RRB RM, RRR. HEM RA 
大 的 兵 船 ， 怎 么 打仗 呢 ?” 包 妥当 道 ;: “利害 着 呢 ! 我 没 见 过 ， 听 
见 说 那 种 大 炮 放 起 来 ， 打 好 几 十 里 呢 。” 宝 玉 道 ,他们 的 兵 船 ， 
为 其 放 到 咱们 家 来 ， 难 道 给 咱们 打仗 码 ?” 包 妥当 道 ,!“ 上 海 是 通 
商 码 头 ， 各 国 商 人 都 有 ， 这 是 他 们 放 来 保护 商人 的 ”宝玉 道 : 
“WIA CARMA AR RB 两 个 道 ,“ 这 是 海 筹 '， 这 
是 “ 海 容 ' ， 都 是 中 国 的 。? 宝 玉 道 :“ 那 兵 船 也 同 这 个 一 样 用 机 器 
驶 的 么 ?” 包 妥当 道 , “是 ,” 宝 玉 道 :“ 那 管 驶 船 的 ， 也 是 外 国人 
AYMARA: AB, ME PRA. "SBE: GERM 你 昨 儿 
说 中 国人 心眼 不 及 外 国人 ， 学 不 了 这 个 ， 人 怎么 兵 船 又 是 中 国人 
驶 的 呢 ? 但 是 这 个 船 怎么 要 用 外 国人 驶 ， 我 可 不 懂 了 !? 包 妥当 
道 ;“ 是 ， 是 ! 你 老人 家 上 明 见 1 ”宝玉 沿路 胱 望 ， 包 妥当 一 一 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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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那 里 是 纱 厂 MRLA RM PRLARK ERB, RW 
KRM, LAM es, ARSE. MERE,” FE. “也 
是 用 机 器 驶 的 么 ?? 包 妥当 道 ;“ 是 :宝玉 拍手 笑 道 ,“ 果 然 ! 我 到 
了 船上 来 ， 就 想 着 水 上 有 了 这 种 船 ， 陆 上 也 应 该 有 这 种 车 ， 才 
对 呢 。” 

谈 谈 说 说 ， 船 已 傍 了 码头 。 包 妥当 代 招 呼 着 行李 , 雇 了 东洋 
车 ， 送 宝玉 主 仆 两 个 到 了 长 发 栈 ， 拣 了 个 洁净 房间 。 焙 车 铺设 
好 了 ， 自 在 外 半 间 安息 。 一 会 茶 房 开 上 饭 来 吃 过 ， 包 妥当 进来 
道 , “你 老人 家 要 多 住 一 两 天 了 。 这 两 天 没有 天 津 船 开 ， 有 一 只 
“保定 要 到 大 后 天 才 开 呢 。” 宝 玉 道 : “怎么 把 个 地 名 做 了 船 名 ， 
这 倒 别 致 ” 包 妥当 道 :“ “太古 的 船 ， 都 是 取 的 地 名 。” 宝 玉 道 : 
“PARRA Bis ‘ATH? 是 外 国人 的 么 ?” 包 受 当道 ,《 是 ”宝玉 
道 , “招商 局 有 船 到 天 津 吗 ?” 包 妥当 道 :《 有 。” 宝 玉 道 :“ 但 不 知 几 
时 才 开 ? 我 但 坐 中 国 的 船 ” 包 妥当 道 ,“ 好 ， 好 ! 那么 你 老人 家 
就 等 “新 裕 : 罢 。 新 裕 : 这 个 船 ， 是 天 字 第 一 号 的 好 船 。 现 在 任 
两 广 总 督 李 鸿 章 李 中 堂 还 帝 它 呢 ! 你 老人 家 索性 等 它 罢 ， 在 这 
里 上 海 多 顽 两 天 也 好 。 对 不 住 ， 我 还 有 点 小 事 ， 少 陪 了 。” 说 着 
告辞 去 了 。 

剩 了 宝玉 一 人 ， 独 在 内 房 ， 甚 是 寂寞 ， 要 想 出 去 逛 竹 ， 又 
WTAE. FRA, RAMSAR RA, AAA 
RARINMWA, MAT. HERA, —AT, Bib 
愧 ， 狂 如 做 梦 一 般 , RADAR SA RE Pd SH at 
了 一 天 ， 吃 过 晚饭 ,掌上 灯 ， 躺 了 一 会 ， 只 听 得 街 上 仍 是 车 马 
纷 驰 , WRENS. 正在 无 聊 之 时 ， 忽 听 得 隔壁 房 内 ， 一 阵 躁 
著 拍 桌子 的 声音 。 又 听 得 有 人 大 加 :4 忘 八 羔 子 ， 睹 了 你 娘 的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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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T URS — TE ak OR FS BE 熟 ， 好 像 是 个 
熟人 ， 然 而 仔细 想 想 ， 生 平 却 没有 一 个 撤 村 的 朋友 。 忽 又 昕 得 
一 阵 大 骂 ，: 一 阵脚 步 声响 ， 连 忙 起 来 ， 走 到 外 间 ， 只 见 焙 车 已 
在 门口 观看 。 宝 玉 看 时 ， 那 胞 的 人 已 经 跑 过 了 ， 却 是 一 个 茶 房 
在 头 里 跑 ， 一 个 赶 着 要 打 。 焙 车 道 ,“ 这 赶 的 人 十 分 面 善 ， 不 知 
是 机 一 位 务 ， 却 想 不 起 来 了 ?宝玉 道 :“ 就 是 我 也 听 得 声音 很 
热 ， 只 是 一 时 想 不 起 来 ， 赶 出 来 看 时 ， 他 又 跑 出 去 了 。” 焙 花 想 
SRR R, BT, RBA SEM, BEIKA, 
到 楼 梯 旁 边 ， 只 见 一 个 人 按 着 一 个 茶 房 乱 打 。 仔 细 一 看 ， 正 是 
HERE, YG. “ABET TAKA Bi MAB, TET 
ETE: “WE! 宝 兄 弟 ， 你 也 跑 到 上 海 来 了 ? 好 ， 好 ! 咱们 违 教 好 
和 久 了 ! ?一 面 说 ， 一 面 过 来 拉手 。 宝 玉 沉 得 他 满面 醉 容 ， 说 起 话 
来 ， 酒 气 扑 人 ， 知 他 又 喝 醉 了 ， 拉 着 他 到 自己 房 里 。 迷 车 迎面 
WIT. RMR.) ENT, BRAKE” 
ESB, TAB, MHET HE. “52 Hs, SLE, 
GARR ERT? 这 屋 里 -一 点 儿 陈设 都 没有 ， 怎 么 住 得 下 ? 我 
可 不 坐 了 ! 来 ， 来 ， 你 到 我 那 边 瞧 瞧 去 !2 不 由 分 说 ， 拉 了 宝玉 
就 走 。 走 到 隔壁 房 里 ， 只 见 满眼 红 光 ， 原 来 四 壁 用 大 红 底 金 花 
的 花 纸 类 了 的 。 墙 上 挂 着 穿 衣 镜 、 自 鸣 钟 ， 桌 子 上 横 七 竖 八 ， 
摆 了 许多 不 大 认识 的 东西 。 薛 蠕 让 宝玉 在 床 土 坐 下 。 宝 玉 看 那 
床 时 ， 又 是 不 曾经 见 的 ， 用 细 圆 竿 儿 支 起 来 ， 那 帐 子 也 另 是 一 
个 样子 。 宝 玉 坐 下 , 因 问 道 ,“ 好 多 日 子 不 见 了 ， 是 几时 来 的 ?” 苹 
MiG: “我 还 没 问 你 呢 。 你 老子 都 说 你 做 了 和 尚 了 ， 怎 么 又 跑 到 
这 里 来 ? 你 到 底 做 了 几 年 和 尚 ， 儿 时 还 的 俗 ?2 宝玉 道 ,“ 我 何尝 
做 几 年 和 尚 ， 不 过 打 了 一 会 儿 的 坐 ， 就 想 着 家 ， 要 回去 。 偏 偏 


248 


辫子 没 了 ， 所 以 养 了 一 年 多 头发 。 才 出 来 ， 偏 又 走 错 了 路 ， 走 
到 南京 去 。 亏 得 在 那里 碰见 了 焙 车 。 昨 天 动身 ， 今 天 到 的 。 这 
APRIL BN BIG To PEARL, “好 奇怪 1 我 自从 闹事 之 后 ,就 没 见 
着 你 了 。 后 来 遇 歼 回来 ， 没 有 过 得 几 天 ， 就 和 我 妈 拌 了 嘴 ， 是 
我 财 了 气 ， 约 了 几 个 朋友 ， 带 了 酒菜 ， 到 锦 秋 效 去 逛 陶 然 亭 。 
谁 知 吃 醇 了 ， 就 在 那里 睡 着 ， 也 不 知 睡 了 多 少时 . 候 。 及 至 醒 
来 ， 却 是 借 盆 火 雨 ， 那 些 朋 友 都 不 见 了 ， 却 另 有 一 伙 人 在 那里 
吉 雨 。 那 两 又 下 个 不 止 ， 慢 慢 的 就 同 那 一 伙 人 说 起 话 来 ， 谁 知 
他 们 都 是 到 南边 去 办 货 的 。 我 回头 一 想 ， 我 和 妈 赌 气 出 门 时 ，. 
便 打 算 不 回 家 去 ， 所 以 把 十 两 金子 ， 百 把 颗 珠 子 带 在 身边 。 此 
时 正 合 我 意 ， 就 和 那 行人 打 伙 儿 出 京 。 好 奇怪 的 事 ! 我 只 睡 了 
一 觉 ， 不 知 什么 时 候 ， 做 出 了 那个 什么 火车 儿 ， 机 灵 得 很 ， 跨 
上 去 坐 了 ， 下 注 的 一 下 儿 ， 就 到 了 天 津 卫 。 还 坐 了 什么 火 轮 
船 ， 三 天 就 到 了 汗 海 。 这 个 地 方 好 得 很 ， 我 这 一 住 就 住 了 两 
年 。 宝 兄弟 ， 你 来 了 也 陪 我 住 几时 。 我 这 两 年 ， 贩 些 货 很 赚 
钱 。 只 有 前 回 贩 些 书 ， 折 了 本 ， 此 刻 的 书 ， 还 没 销 完 呢 。” 宝 玉 
听 到 这 里 ， 忽 然 想起 一 件 事 来 道 :“ 我 拿 一 样 东西 给 你 看 ， 你 等 
一 等 ”说 着 去 了 。 不 知 宝玉 要 拿 甚 东 西 给 薛 归 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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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A 
求知 识 拟 借 新 书 ” 瞎 忧愁 纵 谈 洋货 


却说 苹 蝇 见 宝玉 和 匆匆 去 了 ， 只 当 他 拿 什 么 好 东西 去 ， 等 了 
一 会 ,只 见 宝玉 来 了 。 焙 车 跟着 , 氛 了 一 函 书 放 下 。 宝 玉 抽 出 一 本 
道 ,“ 你 看 这 部 书 奇怪 么 ?7 薛 昭 接 过 ,只 看 了 一 看 , 便 往 桌 上 一 扬 
道 :“ 这 个 忆 人 的 东西 ,你 也 拿 来 慨 我 了 ,只 怕 你 也 不 见得 好 看 1 ” 
宝玉 道 ;:《 我 看 了 它 , 就 要 精神 忱 愧 起 来 , 想 着 又 像 是 隔世 的 事 ， 
再 想 想 ,又 像 昨天 的 事 。 再 看 看 它 ,就 犹如 我 自己 的 日 记 一 般 ， 
并 且 有 许多 我 不 知道 的 事 ,也 被 它 载 了 上 去 。 BIKAR MR BS HF 
AAA 2” EE: USE TA) Oe) 提起 他 来 ,我 就 恨 透 了 ,多 早 
晚 我 见 了 他 ， 给 他 一 顿 好 打 !1” 宝 玉 道 ,《 你 又 殷 他 做 什么 ?” 苹 蜂 
道 , “我 无 意 中 把 唐寅 念 了 个 庚 黄 ， 他 也 给 我 载 上 了 ， 叫 人 家 怪 
肛 的 ， 怎 的 不 恨 他 ?” 说 黑 ， 抬 头 看 了 看 自 鸣 钟 道 ! 《只 得 九 点 
钟 。 宝 兄弟 ,我 同 你 外 头 进 逛 去 ”宝玉 道 ;“ 别 胡 益 了 ， 时 候 不 早 
了 ! 咱们 许久 不 见 ， 也 该 痛快 的 谈 痰 。 你 既然 比 我 党 到 两 年 上 
海 ， 这 土 海 的 风土 人 和 情 , ASAE T , UE RE EE 
道 :“ 这 个 叫 我 从 哪里 说 起 琨 知 宝 斑 道 ,“ 称 具 拣 要 紧 的 略为 说 点 
也 好 。” 薛 昨 拍 手 通 +4 我 说 出 来 你 可 别 不 信 雪 侍 玉 道 :* 这 是 我 央 
及 你 的 ， DPA Ge 2 EERE Sa ES UE, XK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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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LAM, RAWOE, MER. OR. HST. BA 
第 五 件 事 。 纵 使 有 , 也 不 过 是 附庸 在 这 四 件 事 上 头 的 了 。?” 宝 玉 笑 
道 : “我 问 的 是 上 海 的 风土 人 情 ， 你 却说 的 是 你 自家 的 行径 。” 苹 
WEBEL. CRA? 我 从 明天 起 ， 和 你 痛 痛 的 考 他 两 个 月 ， 
你 看 是 这 祥 不 是 ?宝玉 并 不 答 言 ， 叫 税 若 把 < 红楼 梦 > 依 旧 拿 回 
去 。 酝 蜂 道 :“ 几 年 不 看 见 ， 怎 么 你 就 变 了 一 个 人 ， 居 然 把 书 当 
宝贝 起 来 ? 这 种 混 帐 书 ， 有 什么 看 头 呢 1 ”宝玉 道 , “我 看 了 很 以 
为 奇怪 ， 所 以 拿 来 给 你 瞻 ， 谁 知 你 倒 先 看 过 了 。” 苹 同道,“ 奇怪 
的 书 多 着 呢 。 我 起 先 贩 书 的 时 候 ， 向 行家 取 了 许多 书 样 ， 以 便 
定货 尺 后 来 没 用 ， 我 就 把 它 钉 了 四 大 箱 ， 明 此 我 一 总 拿 来 送 给 
你 ”宝玉 欢喜 道 ,“ 我 正 要 看 书 呢 ， 但 不 知 你 的 是 什么 书 ? 要 是 
震 秦 诸 于 ， 同 那 经 史 等 书 ， 是 我 都 看 过 了 的 ， 那 个 我 就 不 要 
To RABE BA, "EMBL, “RRL AR SAE Be SE 
的 ， 你 明 儿 拿 去 看 了 就 知道 了 。 拒 要 看 的 留 下 ， 不 要 看 的 搁 下 
就 是 ， 左 右 我 是 没 用 的 了 。” 宝 玉 喜 之 不 尽 ， 再 谈 了 几 句 ， 便 自 
He. 

—BEE. KH, SE-RRK, MEUT, REIS 
要 书 。 走 到 他 房 门 首 ， 看 时 ， 却 是 锁 了 ， 暗 想 : 为 其 大 清早 
起 ， 就 出 去 了 呢 ? 只 得 独自 回 房 ， 闷 闯 的 从 着。 等 到 九 点 钟 时 
候 ， 只 听 得 一 阵 嘻嘻哈哈 ， 薛 归 闻 了 进来 ， 嘴 里 Oe 道 ;“ 宝 兄 
By RCA, SLR ABR ER. BR EB BK 
Ty “RTE BMD 是 你 昨 儿 晚上 走 了 ， 我 一 个 人 
癌 得 慌 ， 就 到 外 头 去 轿 了 一 宿 。 来 来 ;还 是 到 我 那儿 去 ,说 
着 ， 拉 了 就 走 。 茶 房 已 经 代 开 了 六 工大 进 内 坐 下 ， 宝 玉 便 向 
籽 要 书 。 薛 星 道 ;“ 你 所 况 性 急 i 回来 六 有 得 给 你 就 是 了 ; ,你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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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ZAKA."-Hw, —HPU-T+ETHR, BETH, R 
RE REB—BUMOM RK. BUSA DNRIL, 
RAZR. ARSE. RE PL, 
TB — PE SCR A. 
的 东西 ， 也 装 在 上 头 ， 然 后 安 上 一 个 把 儿 ，- 用 手 扳 卫 几 扳 。 忽 
WISI PERIL CH AE, DRM Ha. .忽然 
ARMA A, BPRS EE MOK. BERR. “PROT, . 你 昕 1” 宝 
玉 侧 着 耳 傈 去 听 ， 一 会 儿 锣 鼓 ， 一 会 儿 丝 竹 ， 一 会 儿 又 像 唱 曲 
F, BW—-SET. RMR. “可 昕 出 来 ， 这 是 什么 曲子 ?” 宝 
ERI. PAO KBR. PRANAB BRET, WL 
TEINS 27 Se EA, OE LG ER, GY AL 把 曲子 唱 
一 回 到 里 头 去 ， 就 可 以 一 回 一 回 的 放出 来 , 哪怕 放 一 于 回 一 万 
回 ， 也 不 错 一 点 的 。 你 说 这 东西 巧 不 巧 1? 宝 玉 道 : “这 东西 有 什 
ZF WER. ATE Fh? 不 过 听 听 曲子 罢了 。? 说 着 ， 又 
去 弄 那 机 器 。 宝 玉 道 :“ 你 且 别 弄 。 我 听 得 他 不 像 人 声 ， 又 不 
(RHE, EK. KOREA, KILI. I. 
这 机 器 要 六 十 多 两 银子 ， 还 要 另外 配 螨 简 呢 。? 宝 玉 道 :“ 这 是 哪 
里 买 来 的 ?? 楷 里 道 :“ 这 是 洋货 铺子 里 买 来 的 ， 是 西洋 货 。” 宝 玉 
拿 起 一 个 螨 简 ， 端 详 了 一 会 道 :“ 拿 这 样 没 用 的 东西 来 卖 钱 ， 居 
然 也 有 人 买 ， 也 是 一 桩 奇 事 !> 薛 婚 道 :“ 你 说 它 没 用 ? 外 国人 是 
拿 它 说 遗嘱 的 ， 或 者 有 甚 要 做 凭据 的 说 话 ， 也 说 在 里 面 。 宝 玉 
道 :“ 原 来 如 此 ! 人 家 好 好 有 用 的 东西 ;你 们 却 拿 来 这 样 玩法 ， 
也 算得 暴 珍 天 物 了 12 薛 归 道 ;“ 你 怎么 忽然 变 了 个 迁 人 ! 我 又 不 
普 病 的 要 死 ， 说 什么 遗嘱 ? 至 于 要 做 凭据 的 话 ， 就 立 了 契约 
了 ， 又 何必 用 它 呢 ? 不 过 要 听 夺 把 曲子 玩 玩 罢了 。 明 儿 再 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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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去 ， 我 还 要 多 带 两 个， 去 给 他 们 解 闽 呢 。” 

SEERSEM, RU—tART—RABRK, CERI 
OMeFE-R, RET. RMB, CHF EUE, 
HERA, RBG. RAR, MEEK 
在 手 里 一 看， 就 是 头 加 汗 那 破 让 里 看 见 的 东西 ， 忙 去 看 他 那 头 
一 行 时 ; 是 记 的 “大 请 光绪 志 十 七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心中 暗暗 想 
Ut. HR, ROKATMMT AFT! 再 看 底下 时 ， 却 也 是 “一 
FREE", RRL, RSE. EM 道 ,“ 亏 
得 我 和 洋行 里 打 过 交道 ;不然 个 叫 你 问 住 了 。 这 是 外 国 耶稣 纪 
元 的 历法 。 他 们 的 耶稣 降生 到 今年 ， 是 一 千 九 百 零 一 年 ”宝玉 
道 : “他们 是 几 天 算 一 年 呢 ? 何以 我 看 见 一 张 光绪 二 十 六 年 的 ， 
也 是 一 千 九 百 零 一 年 呢 ?2 薛 蠕 道 ,“ 他 们 也 是 十 二 个 月 一 年 。 不 
过 我 们 冬 月 ， 是 他 的 正月 。 你 看 见 的 ， 只 怕 是 去 年 冬 月 以 后 的 
日 子 轩 了 。” 正 说 话 时 ， 茶 房 进来 问 开 饭 。 苹 蜂 看 了 钟 道 : 《只 得 
十 点 半 钟 ， 早 着 呢 。 并 且 也 不 要 开 了 ， 咱 们 外 头 吃 去 。” 宝 玉 又 
FUEL, EM. OES FR, REAR BE, 
拉 了 宝玉 ， 出 了 房 门 ， 回 身上 了 锁 ， 走 过 宝玉 的 房 门 ， 又 对 焙 
车 道 ;“ 开 了 饭 来 ， 你 管 吃 ， 我 给 你 二 和 爷 外 头 吃 去 。” 焙 车 答应 
了 ， 走 近 宝玉 一 步道 “太太 在 京 给 我 的 几 两 银子 盘 费 ， 在 南京 
的 时 候 拿 出 来 使 用 ， 谁 知 都 发 了 黑 了 ， 折 耗 了 许多 。 一 路 做 盘 
费 ， 此 刻 没 的 用 的 了 。 ARIE ROR. OO, NH 
没 了 钱 ， 什 么 大 事 ， 有 我 呢 !> 说 着 就 走 。 焙 车 唆 道 ,“ 苹 大 爷 ， 
小 心 点 ， 别 又 把 咱们 爷 挤 委 了 !2 薛 是 也 不 敬 理 会 ， 拉 了 宝玉 下 
楼 ， 走 到 帐 房 ， 交 代 道 :“ 我 头 回 寄 CRT ORE AA 
贡 个 不 列 导 的 。 叫 人 给 载 撒 到 楼 上 去 ， 送 到 一 "” 指 着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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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道 ，“ 这 位 爷 房 里 ,? 说 完 ， 也 不 等 帐 房 回话 , Be TO EE 
外 就 走 。 宝 玉 道 :“ 你 且慢 着 ; BB Me RE BE 着 再 
说 ”出 了 栈 门 ， 舍 着 河沿 上 往 西 走 去 。 那 宝玉 是 生平 未 经 过 
RMT, RE, SHEP AAR SH, REA 
FRA], BEND. “这些 什么 出 奇 ! 你 欢喜 这 些 东 TR, Fe AP 
去 看 个 他 。? 说 着 ， 一 径 走 到 棋盘 街 ， 到 两 间 洋 RBA. 
时 办 过 两 年 货物 ， 因 此 洋货 铺 多 是 认识 的 ， 不 免 烟 茶 HH 
昕 说 宝玉 要 看 东西 ， 只 当 是 办 货 客人 到 了 ， 于 是 八 音 癸 、 留 声 
机 器 、 钟 儿 玫 儿 ， 都 摆 了 上 来 ， 开 了 机 器 。 甚 至 于 小 孩子 的 要 
货 ， 也 取 来 罗列 满 前 ， 宝 玉 也 逐一 看 了 。 淖 了 两 宗之 后 ， 蕉 归 
便 喷 :“ 俄 了 ， 咱 们 先 去 吃 。> 恰 好 门 首 有 两 辆 东洋 车 ， 薛 蠕 跨 上 
去 就 华 ， 叫 宝玉 也 坐 了 那 一 辆 。 两 个 车 夫 ， 飞 也 似 的 跑 起 来 。 
谁 知 只 得 一 慢 茶 时 ， 才 转 了 一 个 弯 ， 巷 是 便 喝 叫 住 了 ， 随 手 开 
发 了 车 钱 ， 拉 了 宝玉 走 进 一 家 去 ， 一 面 上 楼 ， 一 面 说 道 ,“ 这 是 
一 家 春 大 菜馆 ， 著 名 的 老字号 ， 我 请 你 尝 尝 。? 说 着 ， 上 去 拓 了 
座位 ， 便 要 过 请 客票 来 ， 央 宝玉 道 ; “我 怕 写 字 , 你 代 我 写 写 
ae EG SHA” PEE, MEIER GT. TREE. PU 
上 就 是 了 。” 宝 玉 见 那 请 客票 是 刻 现成 的 ， 就 填 上 了 几 个 字 ， 又 
写 了 花 峰 名 字 。 蓄 蜂 便 叫 去 请 。 宝 玉 道 “这 柏 焰 廉 是 什么 人 ?” 
套 蜂 道 ,“ 就 是 这 梅 开 洋行 的 买办 。” 宝 玉 道 , “是 了 。 我 在 轮船 
上 ， 也 昕 见 有 个 什么 买办 ,说 是 很 有 体面 的 2 JR RRA A 
家 里 用 的 ， 也 有 买办 ， 不 过 上 头 要 用 什么 东西 ;发 了 钱 ， 问 他 
去 买 ， 还 是 个 二 等 奴才 。” 薛 蠕 不 等 说 完 ， 便 抢 着 道 :“ 不 不 不 ! 
这 轮船 洋行 的 买办 和 咱们 家 的 大 两 样 ， 体 面 得 很 ， 靠 这 个 发 财 
的 多 着 呢 。 今 年 一 个 洋人 叫做 环 梅 来 ， 要 办 这 梅 开 洋 行 ， 这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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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做 买办 ， 专 办 进口 货 。 我 要 托 他 带 点 洋货 ， 所 以 相识 了 。?” 宝 
直道 ;《 你 说 起 洋货 ， 我 又 要 发 烦 了 。 我 今天 看 了 那些 东西 ， 不 
AVE DRIES, —FEMOR DLO Ee To” EME 道 ,“ 这 个 为 什 
Aq” Eid, “REBLET—-A. 看 见 十 家 铺子 当中 ， 倒 有 九 
家 卖 洋货 的 ! 我 们 中 国生 意 ， 竟 是 没有 了 。” 葵 如 这 异 道 ,“ 奇 
了 ， 奇 了 ! 怎么 你 也 谈 起 生意 经 来 了 ?” 宝 玉 道 ; “我 不 是 忽然 要 
谈 这 个 。 我 想 ， 外 国人 尽 着 拿 东 西 来 卖 给 中 国 人 ， 一 年 一 年 
的 ， 不 把 中 国 的 钱 都 换 到 外 国 去 了 么 ?” 共 蜂 道 , “我 说 你 又 呆 性 
发 作 了 ! 此 刻 万 国 通商 ， 怎 么 讲 得 这 种 话 呢 ?” 宝 玉 道 , “通商 互 
市 ， 古 来 就 有 的 ， 不 是 此 刻 才 有 。 但 是 通商 一 层 ， 是 以 我 所 
有 ， 易 我 所 无 ， 才 叫做 交易 。 请 问 有 了 这 许多 洋货 铺子 ， 可 有 
什么 土 货 铺子 ， 做 外 国人 买卖 的 么 ?? 薛 嫂 性 了 一 证 道 ,“ 这 倒 没 
有 。” 宝 玉 拍 手 道 ,“ 是 不 是 呢 ! 你 想 可 怕 不 可 怕 ? 薛 蠕 忽 然 拍案 
道 ,“ 有 了 1! 咱们 中 国 的 丝 茶 两 宗 ， 行 销 到 外 国 去 的 不 少 呢 。” 宝 
玉 道 :“ 只 怕 他 们 没有 这 样 东 西 ， 这 就 是 以 有 易 无 的 道理 了 。 但 
虽然 是 交易 而 退 ， 也 应 该 运 些 有 用 的 来 。 比 如 刚才 所 见 的 什么 
八 音 琴 吧 ， 留 声 机 啊 ， 那 都 是 毫 无 用 处 的 东西 ， 不 过 是 个 玩意 
罢了 。 他 拿 了 来 ， 还 要 卖 大 价钱 。 这 又 不 是 少不了 的 ， 你 又 何 
车 去 买 一 套 呢 ?? 薛 昨 道 ;“ 你 不 知道 ， 此 刻 这 东西 ， 销 流 大 得 很 
呢 。 看 见 了 不 喜欢 的 ， 只 有 你 一 个 .宝玉 想 了 一 想 道 ;“ 既 如 
tk, MATER Bie" ERS, Mee 报 说 客 到 
了 ， 只 见 外 面 跃进 一 人 来 。 未 知 此 人 是 谁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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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贡 籍 自 讶 进来 人 BEAR ABBR 


却说 当下 的 来 客 ， 正 是 柏 泡 廉 。 彼 此 招呼 过 了 ， 醉 网 便 让 
HOR, WORT. FEMUUEE EE, EM. RA. RRA 
TBR JE. AE ARAYA TZ 28 20M ERE A EM HE ZB 
宝玉 看 着 不 识 货 ， 又 不 便当 面 去 问 ， 只 在 肚子 BN i, WEIR 
Me EA AR RK, BRAS AEMD SESE EMER, GET 
火 去 吸 。 宝 玉 只 放 在 旁边 ， 听 他 两 个 谈 些 定货 的 话 ， 又 谈 些 嫖 
界 上 的 新 闻 。 宝 玉 半 懂 不 懂 的 ， 只 是 默然 不 作 一 语 。 少 项 ， 送 
上 汤 来 ， 宝 玉 在 船上 已 经 吃 过 一 次 的 了 ， 此 时 看 着 他 二 人 的 样 
AK, WRAL. AWARE RIERA BY. oR 
上 一 块 紫 黑 色 的 酱 便 吃 。 宝 玉 忍 不 住 问 道 ;“ 你 吃 的 这 块 是 什 
么 ?? 苹 里 道 ;其 实 是 馒头 ， 切 开 来 烤 过 的 。 他 们 上 上海 人 ， 译 着 
外 国 话 叫 做 * 拖 士 : 。 所 以 我 说 这 些 大 菜馆 ， 只 好 你 们 念书 人 来 
吃 的 ， 我 们 做 买卖 的 人 ， 不 配 来 ， 因 为 他 也 不 要 我 们 来 呀 1” 宝 
玉 问 何故 。 队 蠕 笑 道 ,“ 他 只 拖 士 ， 却 不 拖 商 ， 我 们 来 了 ， 岂 不 
讨 人 嫌 么 1 宝玉 道 :4 菜单 上 没 看 见 这 个 名 目 。” 薛 昨 道 ,“ 这 是 昭 
例 有 的 ， 不 消 点 得 .” 泡 廉 道 :“ 令 亲 只 怕 是 初 到 上 海 a. 
ji. WU Ee, “ABE LLL RK. WT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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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比 别处 都 热闹 呢 。? 宝 玉 待 理 不 理 的 ， 只 在 鼻子 里 答应 了 半 
声 。 不 一 会 吃 完了 ， 炮 廉 说 有 事 ， 先 辞 了 去 。 

这 里 萨 是 .宝玉 慢 慢 的 步 了 出 来 , 薛 妇 路 里 还 吸着 吕 宋 烟 。 
宝玉 道 :“ 你 吸 了 这 个 ， 我 闻 了 那 气味 ， 也 怪 难受 的 ，. 吸 它 作 什 
Av iG: GEARRET, BA EM. “我 经 常 看 
We 18 FW EM A OI, KA ERS, 
HEEL. EME, TAB EE, RH 
不 吸 了 ,回来 身 味 村 了 你 。 你 可 知道 兰花 烟 虽然 香 , 总 没有 这 个 
便当 , 躺 着 可 以 吃 , 走 着 路 也 可 以 吃 2 宝 入道“ 拿 个 小 旱 烟 袋 儿 
不 一 样 么 ?2” 广 网 道 ,“ 究 竞 不 方便 。” 宝 玉 道 , “那么 把 兰花 烟 没 个 
法 儿 ， 也 把 他 做 成 卷子 就 完了 。” 葵 蝇 拍 手 道 ; “好 主意 ! 我 多 早 
晚 到 京城 时， 就 办 起 兰花 烟 来 作 烟 卷子 ”宝玉 道 : “你 是 做 大 买 
类 的 ， 怎 么 贩 起 这 个 来 ??” 荚 网 道 , “好 大 口气 ， 到 底 是 公子 家 气 
派 ! 你 知道 外 国 来 的 纸 卷 香烟 ， 一 年 进口 货 有 多 少 ?” 宝 玉 揪 头 
道 , 78 EE, 《近来 这 两 年 ， 海 关上 调查 出 来 ， 每 年 进口 
足 足 四 下 万 两 银子 ! ?宝玉 叹 道 ,“ 现 放 着 自己 家 里 的 烟 不 吃 ， 你 
LG, GX, BERIT TAT 
头 道 ;“ 扩 以 我 说 咱们 中 国人 闪 ， 一 年 工夫 。 只 烧 着 闫 儿 的 ， 也 
烧 了 四 到 万 !1? 宝 玉 只 是 叹气 。 萨 娇 带 了 他 到 四 马路 一 带 游玩 ， 
MME, WEEE, SEAL TOI, 又 大 以 为 
奇 ， 站 着 看 了 一 会 。 忽 然 一 阵 烟 ， 被 顺风 吹 了 过 来 ， 寺 得 宝玉 
Ji, RAC, BR. RET. WS Ee 
i, BERK BEA SG 2” SEE, BIO By” EBD 出 表 一 看 ， 
i, DEE PPT 5 METRES ey 这 时 候 恰 好 看 她 们 梳头 .宝玉 
EERE, BARB MB RE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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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 ， 情 性 难 移 ， 不 像 你 倒 变 得 与 从 前 简直 是 两 个 人 了 。” 一 面 说 
着 , 便 座 了 东洋 车 回 栈 。 宝 玉 急 要 看 书 时 ， 谁 知 还 没有 送 上 
来 。 艾 网 又 仙 盈 茶 房 ， 要 马上 翻腾 出 来 ， 又 让 宝玉 到 自己 房 里 
坐 。 宝 玉 因 听 得 藤 归 方才 进 窗 子 的 话 ， 忽 然 想起 包 妥当 说 的 四 
大 金刚 ， 因 拉 了 八 蜂 ， 悄 悄 问 他 的 缘故 。 苹 蜂 笑 道 ,:“ 这 件 事 很 
奇怪 ， 近 来 上 海 郊 些 妹子 ,' 多 要 取 了 你 们 大 观 园 各 姊妹 的 名 
字 。 岂 但 林 妹 妹 ,: 连 我 两 个 妹妹 的 名 字 也 被 他 们 取 了 。 我 也 曾 
写 过 信 寄 给 我 妈 ， 通 知 你 们 府 上 。 我 意思 好 叫 姨 夫 得 知 ， 好 多 
写 信托 了 此 地 地 方 官 ， 叫 他 禁止 。 淮 知 一 连 去 了 两 封 信 ， 连 
一 个 尚 字 也 没有 。 我 气 极 了 ， 这 会 音信 也 不 通 了 ! 你 放心 轩 

林 妹 妹 早 就 死 了 ， 哪 里 会 闹 到 这 儿 来 1 此 时 ， 宝 玉 eee 
了 一 件 事 。 

FUSE Bh “BRK TET RK, SR 
MIM, HIFT, EER A, HMB WB 
< 大 题 文 府 >、< 小 题 三 万 选 > 之 类 ， 便 摆 过 不 看 。 又 看 那 一 箱 全 
是 时 文 ， 只 有 一 箱 不 是 。 又 叫 把 这 箱 不 是 的 抬 了 进去 ， 自 己 亲 
HoH, BAEK. FARES, ARAM 
个 ， 便 尽 往 那 两 个 空 床上 去 所。 他 一 心 只 要 查看 年 代 ， 翻 了 一 
箱 出 来 ， 见 总 没有 好 查 的 。 只 匈 酚 蜂 走 过 来 , 便 指 着 道 , “这 是 前 
年 我 从 京 里 带 出 来 卖 不 逢 的 。 京 电 的 书 ， 人 管 你 都 看 过 了 。” 室 玉 
不 答 ， 只 是 番 出 来 。 薛 星 道 ;“ 柏 耀 廉 送 了 信 来 ， 邀 我 吃 花 酒 。 
SILA FSH, FREE NEEM. MOE, RHO 
道 ; “你 何苦 道学 到 这 步 田 地 1” 宝 玉 道 , “我 不 是 道学 ! 那个 人 ， 
我 看 见 他 满 脸 的 腌 有 市 井 气 ， 讨 厌 得 很 ! ”说 得 荚 昌 索然 无 味 ， 
扬长 的 去 了 。 

260 


宝玉 这 里 只 管 低 头 检 书 ， 也 没 做 理会 。 忽 然 检 着 一 部 < 历 
代 名 人 年 谱 >, 翻 了 一 翻 , 却 是 编 年 纪 月 的 ， 便 拿 到 案 头 ， 从 第 
一 本 翻 起 ， 却 是 汉 朝 的 年 月 。 于 是 一 本 一 本 翻 去 ， 翻 到 末 一 
本 ， 见 是 国 朝 的 ， 便 逐年 翻 起 来 ， 翻 到 道光 二 十 七 年 就 没 了 。 
瞳 想 : 只 怕 这 部 书 ， 就 编 到 这 年 为 止 的 了 ， 以 后 便 怎 样 查 呢 ? 
猛 想 起 ， 只 要 看 近 人 的 年 谱 ， 总 可 以 查 出 来 了 。 又 检 出 了 一 部 . 
< 曾 文正 公 大 事 记 >， 就 犹如 得 了 至 室 一 般 ， 也 无 暇 去 看 事迹 ， 
SIME EER, ACM BRA, PSEC, RRR 
是 若干 年 前 的 人 ， 重 新 出 世 的 ， 如 何 我 自己 只 党 着 打 了 一 会 的 
坐 ， 留 了 年 多 的 头发 ， 就 过 了 若干 年 代 了 ? 怪不得 有 了 < 红楼 
梦 > 那 部 书 ， 此 刻 世 人 是 拿 我 作 故 事 谈 的 了 。 又 想 怪 不 得 在 南 
京 问 路 时 ， 那 人 说 我 者 小 说 看 疯 了 ! 我 这 名 字 说 出 去 ， 世 人 一 
定 作 为 怪诞 ， 不 如 改 了 罢 ， 左 右 我 在 家 里 ， 没 有 取 导 ， 于 是 自 
PER BIT. ARIE. LOB Ay, WERE 
Mei PARR LAA? 想到 这 里 ， 自 己 反 疑 心 是 做 梦 。 且 
不 要 管 他 ， 我 既 做 了 现在 的 时 人 ， 不 能 不 知 些 时 事 。 因 翻 了 几 
种 晚近 记载 的 书 出 来 观看 。 

不 党 天 色 渐 晚 ， 茶 房 开饭 进来 ， 焙 车 过 来 侍候 吃饭 。 宝 玉 
道 :”* 你 当日 到 底 怎 样 睡 到 那 破 让 里 ， 出 了 京 有 几 时， 你 记得 
AV MB. RERAGKHT, HRCA, —BRHSR, ££ 
Be LFFRAMHILA, AEG AMET — oe.” $2 EIR, “以 后 这 
些 话 ， 别 告诉 别人 ， 而 且 在 外 头 万 不 要 提 我 的 名 字 。2 焙 车 道 : 
“又 没有 人 问 我 ， 我 告诉 谁 呢 ? 至 于 爷 的 名 字 ， 除 了 园 里 姑娘 
wR, MA TIM Be)” se EIT RK, MAH. 

一 会 掌上 为 来 ， 薛 时 又 来 ， 要 拉 去 赴 柏 耀 廉 的 约 ， 宝 玉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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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肯 去 。 正 在 争执 时 ， 只 见 焙 车 拿 一 张 片子 进来 ， 问 道 :“ 一 个 
AK, BERRA ASW. "HERR FEMMES 
+, MMR, FWP SL, Jay BIR ve” he 
婚 道 :“ 我 知道 ， 我 障 你 去 ! 你 别 怪 他 ， 他 是 不 会 写字 的 。 此 刻 
只 怕 没 有 朋友 在 那里 ， 所 以 不 曾 写 得 ”宝玉 讶 道 ,“ 穿 长 衣服 的 
人 ， 怎 么 连 字 也 不 会 写 起 来 ， 你 别 是 骗 我 办 ? 顶 多 不 过 像 你 黑 
T "HR. “RAS WRT, FABRE. WEEMS 
写 ， 并 且 除 了 眼前 常见 的 几 个 字 ， 还 不 认得 呢 。? 宝 玉 道 :“ 这 种 
人 ， 你 去 结识 他 ?2 莅 蠕 道 :“ 他 的 洋 话 洋 字 倒 很 好 ， 你 不 要 看 不 
起 他 1!” 宝玉 笑 道 ,:“ 这 才 是 会 已 芸 人 呢 。” 苹 明道 “你 别管 他 云 人 
雨 人 ! 上 海 单 是 这 一 等 不 识字 的 人 ， 单 会 发 财 呢 ! 4a eB, 
马 夫 啊 ， 发 财 的 多 着 呢 。 倒 是 你 们 读书 人 ， 不 是 我 说 句 得 罪 的 
话 ， 倒 没有 听见 发 财 的 呢 。? 宝 玉 道 ,“ 也 罢 ， 这 才 不 愧 为 读书 人 
Der "HEME: AMAT, EARBAL MBNA HEE: 
“并 非 应 该 穷 。 大 约 暴 发 的 财 ， 总 不 是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 你 叫 他 
RELIED, AMARA. BMA TR, 
PERERA, PAIL, OT DRRANAR RIX MT. AE 
“那么 说 ， 你 们 家 的 钱 ， 是 哪里 来 的 ?宝玉 道 :“ 那 是 祖宗 时 建 
THM MT, STK. BRU P RH, MO.” HEME 
“RB OROT. WES. "EMR. HME. OHA 
Us, WARE, Ri’ SE. “DRAM, WB AER 
无 奈 ， 只 得 独自 去 了 。 

宝玉 仿 旧 看 书 。 他 本 来 有 一 目 十 行 的 聪明 ， 此 时 又 急于 要 
知道 时 事 ， 看 的 格外 快 。 慢 慢 的 人 声 静 了 ， 便 叫 焙 车 关上 门 去 
i, ACHBRRNIKT, HARB. AMAT ERM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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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I MIT ITE, IIS, ZORA — BE AL my, 
Wi} “2 B42” Fl HBL BR PS SE RL REM EE, AL CEE 
又 吃 醉 了 ， 且 别 理 季 ， 因 回 说 道 :“ 睡 了 ， 明 儿 见 罢 ,? 外 面 汞 蜂 
哈哈 大 笑 道 : “我 在 这 门 颖 里 鼎 着 你 看 书 ， 你 要 骗 椎 ?7 宝玉 道 : 
“ 委 实 困 得 很 ， 要 唾 了 。” 萃 蝇 道 :“ 你 只 开 一 开门 ， 我 给 你 说 一 
句 话 。” 宝 玉 被 他 册 不 过 ， 开 了 门 。 莅 网 一 步 跨 了 进来 ， 一 把 拉 
THE, WRB. 《我 请 你 1!” 只 说 得 三 个 字 ， 便 拉 着 要 走 。 宝 
Ei: “什么 事 ? 说 明白 了 走 。 这 是 什么 时 候 了 ， 还 到 哪里 去 ?” 
REM RB. AP, BRU EE. OD 
Heo HERG. RAS EE, GARB A” BF 
iL PPR FEEL 7 Se GML, RH REN HT EL 
不 懂 ! 这 里 上 海 是 没有 晚上 的 。 今 天 是 花 朝 ，< 游 戏 报 > 出 了 花 
选 ， 是 选 上 的 几 个 ， 具 悄 都 要 闸 到 天 亮 呢 ?宝玉 道 : 《你 已 经 吃 
RT, SIE, We PO ER “RA. BRIT 
两 台 了 一 一 上 海 吃 花 酒 ， 往 往 一 夜 四 五 台 ,- 到 后 来 那 两 台 ， 哪 
里 是 吃 ， 不 过 同上 供 一 般 ， 拿 上 来 摆 着 看 看 罢了 。” 宝 玉 扑 噬 一 
声 笑 了 。 薛 明道,“ 笑 什么 ?宝玉 道 :《 我 笑 还 没有 绑 上 法 场 ， 怎 
么 先 就 活 妹 起 来 了 12 薛 蠕 道 ,“ 左 右 你 没 醉 , 你 是 吃 得 下 的 ,并 不 
Ris, BRM AA REI. OSCAR, I 
ZeMBTTIES, URBCHERR A 7” Se ERE IL Be, 
Wi. KR, RAKE-CEUAN, REAKRMT, RHE 
T. OBERT. BORO EMM OBL) a TRE. 
面 招呼 焙 车 锁 了 门 跟着 来 。 不 知 此 去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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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回 
一 言 不 合 妈 爸 狂 全 ”满口 忠言 正规 大 血 


却说 薛 归 拉 了 宝玉 出 来 ， 早 有 一 辆 轿 式 BA, CMBR 
着 ， 原 来 是 薛 里 坐 来 的 。 薛 昭 拉 了 宝玉 上 车 ， 便 对 焙 车 说 道 ; 
“在 北边 是 跨 车 榴 ， 这 里 的 车 没有 檐 ， 是 站 车 屁股 的 。 这 车 子 
后 头 有 一 块 铁 板 ， 你 站 上 去 ， 上 头 有 两 根 皮 带 儿 ， 你 两 售 手 抓 
紧 了 ， 别 掉 了 下 来 .” 焙 车 如 言 站 好 。 马 夫 放 组 ， 加 上 一 软 ， 飞 
也 似 的 去 了 。 

不 一 会 车 子 停 住 ， 苹 蜂 和 宝玉 下 了 车 ， 便 对 马 夫 道 :“ 今 天 
不 要 了 ， 明 天 三 点 钟 ， 放 到 栈 房 里 去 吧 2 马 夫 舌 应 一 声 , Boe 
自 去 。 焙 车 也 跟 了 过 来 。 苹 易 带 了 宝玉 ， 走 到 一 个 胡同 里 转 了 
个 弯 ， 便 进 一 家 门口 ， 叫 焙 车 就 在 底下 坐 着 等 ， 却 带 巴 宝玉 上 - 
楼 。 才 走 到 楼 梯 脚下 时 ， 宝 玉 猛 听 得 外 面 的 人 ,一声 怪 叫 ， 也 
WARM A, PUA. LTR, 就 有 两 个 女 予 招呼 到 房 
里 ， 早 有 两 个 人 先 在 那里 ， 却 都 不 认得 的 。 巷 5G EE. At 
呢 ?? 只 见 一 个 回 道 ; “KRABI, BOR. "RR: 
“哪里 等 得 ， 写 条 子 请 他 去 1 ”说 着 叫 宝玉 写 条 子 。 宝 玉 道 : “我 
HRY SE RAVENS ey RRR HERB RS 
做 ， 举 人 也 中 了 ， 怎 么 一 个 请 客 条 子 也 不 会 写 起 来 ?你 别 给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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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难 吧 。? 

正在 争执 时 ， 忽 又 听 得 楼 下 -- 声 怪 叫 ， 房 里 的 女人 忙 赶 了 
He, —S, AMBAAMIE: ORT, BIRT" 那 女 人 把 
WPT RM. ES, BIRT REBM, HIER TED. 
MAFIA. WT, RT, BAST EWA, AL 
Mid AA RER . DRA EI 5k HB, 
Ml] 58445 BE, WERE LT Se FE GE “A OR I SB le 
3 CR RS a.” Se ER I ft He I FA LG 
BA BOR Cy HA RR — AA, EE RIE HE 
At BA Bis Fe: ES AE: HK BY, BEL EB FR ADT Za YR PA FG 
事 。 宝 玉 便 问 : “Se SEES At BG: “SE 
玉 又 间 : “驾驶 是 洋人 不 是 ?” 伯 惠 道 ,: “是 ”宝玉 道 , “我 总 不 懂 ， 
为 其 必要 外 国人 驶 船 ,难道 中 国人 不 会 么 ?” 伯 惠 道 , “怎么 不 会 ? 
此 中 有 个 缘故 1 两 人 说 话 时 , 薛 蠕 早 一 程 连声 叫 摆 台 面 ,此 时 又 
过 来 问 叫 那 个 。 宝 玉 道 ,“ 叫 什么 ?我 不 懂 。” 薛 蜂 道 :“ 咱 们 说 的 是 
叫 条 子 。 这 儿 的 土话 说 叫 局 "宝玉 道 ,4 我 没有 相识 的 ,你 还 不 知 
WA? RE. “不 管 你 有 相识 的 没有 ,不 叫 不 行 ! 不 然 ,我 代 你 
荐 两 个 吧 ;: 你 欢喜 什么 样 儿 的 ， 胖 的 首 的 , 圆 脸 的 长 脸 的 ,大 的 
小 的 , 快 说 来 ,我 代 你 叫 。” 宝 玉 道 :“ 尽 你 混 吧 ， 我 都 不 管 1” 此 时 
HRPRBRRE SALT NS, SOE. Ab 
WB, UE, AA AIAT, RRM, Mie 
方才 的 话 。 伯 惠 道 :“ 中 国人 何尝 不 会 驶 船 ， 不 过 用 了 中 国人 ， 
那 保险 行 不 肯 像 险 ， 有 这 个 难处 。” 宝 玉 不 懂得 保险 的 话 ， 伯 惠 
一 一 的 告诉 了 一 遍 。 宝 玉 道 :“ 那 保险 行 都 是 外 国人 开 的 么 ?2 伯 
惠 道 ; “中国 只 有 一 家 。” 宝 玉 道 ; 《难道 响 们 自家 也 这 样 作 难 么 ?” 

266 


伯 惠 道 , “RAMEE ERR ME OL 
Sein bh, AAP, ULES ABE, "PMI OE “SE 
担 不 起 ， 并 且 中 国人 的 事情 ， 都 是 靠不住 的 ?宝玉 道 ,“ 何 以 就 
见得 中 国 的 事情 靠不住 呢 ?? 兆 订 道 ; “中 国 的 人 先 没有 一 个 舍得 
住 的 !> 宝 玉 不 等 说 完 ， 先 冷笑 道 :“ 今 日 侣 席 都 是 中 国人 ， 交 约 
咱们 都 是 靠不住 的 了 ? HEAT, 难道 连 你 自己 都 骂 
在 里 头 !” 疱 廉 道 ;“ 我 虽 是 中 国人 ， 却 有 点 外 国 脾气 。2 宝 玉 大 怒 
道 ;“ 外 国人 的 尿 也 是 香 的 ， 只 可 惜 我 们 没 福气 ， 不 曾 做 了 外 国 
$i), WEAR? MPEG “RAR DETR OK, Ue 偏 拉 我 
来 ， 听 这 种 腌 膜 话 。 你 明天 预备 水 ， 我 洗 耳 淋 !2 回 头 又 拉 了 伯 
惠 的 手 ， 问 了 他 的 住处 ， 说 ; “明天 过 来 请 安 ， 我 先 少 陪 了 。” 此 
HEAT ILA, RMECR BEES MARIS, ART ， 
$2 EARS, GSM, SCREMPT I. AME by 
住 道 :《 你 不 要 走 ， 你 不 认得 路 ,回来 我 送 你 加 去,” 宝玉 一 言 不 
x, HERR, TS, Wm. RMR SR 
口 ， 代 他 叫 了 两 辆 车 子 ， 说 明 送 到 长 发 栈 门口 ,看 着 上 车 去 
了 ， 方才 回身 进来 ， 对 伯 惠 道 ,* 我 没 留神 ,i 念 么 忽然 一 会 韶 翻 
TWEE: “MSE, REL 我 说 了 我 有 点 外 国 腺 
气 ， 他 就 恼 了 。 其 实 我 自己 的 脾气 ， 要 怎样 就 怎样 ， 是 我 的 自 
主 之 权 ， is ue tcl ci nba oa 
MRAREET. BBS, (ARHERT, MPSA 
阵 ， 也 只 得 散 去 。 

HEBER E, FOREN, BSTSe, ESL, 
只 见 宝玉 的 房 门 开 着 ， 焙 车 不 知 哪 里 去 了 ， 宝 玉 仍 旧 在 那里 看 
书 。 桩 蜂 走 进去 ， 便 深 深 的 作 了 一 个 担 道 ,好 兄弟 ， 别 动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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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R TK, HRARN MMIC,” EDM T, 不便 说 
ii, Aid: REAPER, RMR, DUBAAH, HE 
BET "ERA, A EK EI. Be BAP EK 
Tos AR AEUK OR HY.” PRM, “OT FER AK 7” $2 EI. “MT 
党 着 渴 ， 没 有 也 罢了 。? 薛 蠕 道 “这 会 哪儿 还 有 开水 ? 我 来 给 你 
弄 点 吧 。” 说 着 ， 叫 焙 若 跟着 过 去 ， 取 了 一 套 家 伙 来 ， 原 来 是 前 
几 年 新 出 不 用 灯芯 点 洋 油 的 炉子 。 薛 蠕 如 法 点 着 ， 叫 焙 车 拿 外 
FHUOKM LE. R-AK T, WARK. FER 道 :“ 你 看 了 洋 
货 ， 总 说 他 们 拿 没 用 的 东西 来 换 咱们 的 钱 。 你 看 这 个 怎么 样 ?” 
宝玉 道 ; “我 原 说 过 , ,通商 是 以 有 易 无 ， 象 这 种 灵巧 的 东西 ， 如 
何不 令 人 可 爱 。 但 是 一 层 ， 象 这 炉子 ， 到 底 不 是 天 生 的 ， 他 也 
是 人 工 做 出 来 的 。 他 能 做 ， 咱 们 为 甚 不 能 做 ? 大 不 了 买 他 一 两 
SK, PABA, MRK, APA HEN, BAR 
, AUUMIKO AAI EAS AT a. SER: “请 去 睡 吧 ， 
HAAR. "TORR T, WT RAUL, AR ee AY 
去 了 。 

这 里 宝玉 仍旧 看 书 ， 原 来 他 回来 之 后 ， 在 书 堆 里 检 出 了 一 
部 全 份 的 < 时 务 报 >， 还 有 许多 < 知 新 报 >， 翻 开 来 看 ， 觉 得 十 分 
合意 ， 并 有 一 层 奇 处 ， 看 了 它 的 议论 ， 就 象 这 些 话 ， 我 也 想 这 
么 说 的 ， 只 是 不 曾 说 得 出 来 ， 不 知 怎样 却 叫 它 说 了 去 。 至 于 所 
载 的 时 事 ， 本 不 能 尽 懂 , 慢 慢 的 看 到 后 头 ,也 渐渐 的 懂 起 来 了 ， 
所 以 越 看 越 觉得 精神 焕发 。 等 苹 蝇 去 了 ， 依 旧 看 起 来 ， 竞 自 忘 
倦 。 直 至 天 亮 以 后 ， 焙 车 起 来 ， 走 到 里 间 ， 见 宝玉 元 自 坐 着 ， 
不 党 吃惊 道 ;“ 和 爷 竟 没 睡 么 ?? 说 了 一 句 话 ， 看 宝玉 也 不 动 ， 也 不 
答应 ， 暗 瞳 着 急 道 ， 别 又 呆 性 发 了 ， 却 又 不 敢 过 于 惊动 ， 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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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S, HLEEMT—-RB MTS. LMT —-H, HE 
是 看 书 看 出 神 了 。 悄 悄 的 退 了 出 来 ， 叫 茶 房 备 了 水 ， 自 己 拿 了 
过 来 ， 轻 轻 的 回 道 ;“ 请 爷 洗 脸 。” 宝 玉 方 才 答应 了 ， 洗 过 了 脸 ， 
却 又 到 书 堆 里 去 翻 ， 忽 然 翻 出 一 个 纸 包 来 ， 上 面 题 着 四 个 字 是 
“4 此 是 禁书 2, 包 的 甚 是 严 紧 ,连忙 打开 要 看 ， 谁 知 开 了 一 层 ， 又 
是 一 层 。 心 中 暗 想 ， 这 个 不 定 是 < 推 背 图 >, 不 然 就 是 < 烧饼 歌 >。 
一 面 想 ， 一 面 拆 ， 拆 了 不 知 若干 层 。 原 来 里 面 只 有 三 本 书 ， 却 
是 第 一 、 第 二 、 第 三 的 三 册 < 清 议 报 >。 便 拿 过 来 看 ， 觉 得 精华 
又 较 < 时 务 报 > 胜 些 ， 心 中 愈加 欢喜 。 不 知 不 党 把 三 册 都 看 了 ， 
还 恨 没 有 第 四 册 以 后 的 。 仍 到 书 堆 里 去 翻 ， 翻 了 半天 ， 没 个 影 
儿 ， 早 已 是 吃饭 时 候 。 

吃 过 了 饭 ， 仍 是 翻来覆去 的 ， 看 那 三 种 报 。 又 看 了 半天 ， 
只 见 藤 网 披 了 灰 鼠 袍 子 , 还 没 扣 纽 子 ， 睡 眼 蒙 晓 的 走 来 道 ,“ 宝 
兄弟 ， 你 好 精神 ， 这 么 早 就 起 来 1 ”宝玉 道 , “什么 时 候 了 ， 还 说 
Fo HEME. “ATP PRUE. URIs TRA” SEE “晚饭 
AUD, REM ee ET. ILMB T, Oe i. “oe 
弟 ， 你 饿 了 没有 ? 咱们 外 头 吃 点 心 去 .宝玉 道 ,“ 你 静 办 点 ， 家 
里 坐 坐 吧 。 又 没什么 正经 事 ， 只 管 往 外 头 爱 园 些 什么 ! 要 吃 点 
心 , 叫 他 们 买 了 家 来 吃 ,还 不 是 一 样 。? 其 蜂 道 , “其实 我 的 嘴 里 难 
过 得 夕 ,并 不 想 吃 什么 。 你 不 愿意 出 去 就 要 了 ;咱们 就 谈 谈 。 我 昨 
儿 晚 上 酒 也 多 了 ,把 所 做 的 事 ,全 都 忘 了 。” 宝 玉 把 书 一 推 道 ;“ 吃 
酵 呢 ， 是 你 的 常事 ， 也 不 必 说 了 。 但 是 那 种 柏油 廉 ， 你 何苦 去 
结识 他 ! 大 凡 交 结 朋友 ,也 要 交 结 个 道理 出 来 一 你 交 结 他 右 甚 
道理 ! 若 说 是 定 洋货 ， 须 知 除了 洋货 之 外 ， 赚 钱 的 买卖 还 多 闭 
呢 。 你 只 知 做 了 洋货 赚钱 ， 须 知 外 国人 赚 的 钱 ， 比 你 还 多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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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代 他 转运 罢了 。 虽 然 办 土 货 也 是 代 人 家 转运 ， 然 而 所 转运 
的 ， 还 是 自己 家 里 的 货 ， 咱 们 何苦 代 外 国人 做 奴才 呢 ! ,至 于 姓 
柏 的 这 个 人 ， 简 直 的 不 是 人 类 ! 怎么 一 个 屁 放 了 出 来 ， 便 一 网 
打 尽 的 说 中 国人 都 靠不住 ? 我 问 他 可 也 是 靠不住 的 ， 他 倒 说 他 
是 外 国 脾气 。 这 种 人 不 知 生 的 是 什么 心肝 ? 照 他 这 等 说 来 ， 我 
们 古 圣 人 以 文 行 忠 信 立 教 的 ， 这 行 字 忠 字 信 字 都 是 没有 的 了 ? 
ARIK, RRLATAAMM, RMIT thy” MR 
道 :“ 这 又 何 至 于 如 此 !2 宝 玉 道 ,“ 照 他 这 样 说 来 ， 凡 无 信行 的 ， 
都 是 外 国 脾气 。 幸 而 中 国人 依 他 说 的 都 靠不住 ， 万 一 都 学 的 靠 
得 住 了 ，- 岂 不 把 一 个 中 国都 变 成 外 国 么 ! BAS, WT 
外 国 的 语言 文字 ， 便 什么 都 是 外 国 的 好 ， 巴 不 得 把 外 国人 认 做 
了 老子 娘 。 我 昨 儿 晚上 ， 看 了 一 晚上 的 书 ， 知 道外 国人 最 重 的 
是 爱国 ， 只 怕 那 爱国 的 外 国人 ， 还 不 要 这 种 不 肖 的 子孙 呢 ,” 苹 
WG ik. “你 何 昔 这 样 毒 骂 他 !1 ”宝玉 道 ; “他 一 旬 话 骂 尽 了 中 国人 ， 
还 不 毒 么 ? 总 而 言 之 ， 我 劝 你 一 句 话 ， 这 种 人 是 最 下 流 轻 贱 的 
东西 ， 以 后 总 要 远 着 他 些 。 我 并 不 恭维 你 ， 象 你 这 种 人 ， 纯 乎 
是 天 真 ， 只 要 走 了 了 正路， 不 难 就 做 一 番 惊 天 动 地 的 事业 起 来 ， 
何必 同 这 些 人 胡闹 呢 。” 一 席 话 ， 说 得 斑 蜂 不 知 所 对 ， 搭 趣 着 问 
道 :“ 你 看 那些 书 ， 还 用 得 着 么 ?2 宝玉 道 ;“ 很 有 些 好 书 ;但 是 那 
< 清 议 报 > 只 有 三 册 ， 不 知 可 还 有 以 后 的 么 ?2 薛 蠕 道 “ 有 的 。 你 
要 ， 我 明日 给 你 办 来 。” 正 说 话 时 ， 忽 见 焙 车 来 说 :“ 有 客 来 拜 ! 
宝玉 连忙 迎 出 去 看 ， 原 来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吴 伯 惠 。 宝 玉 大 喜 。 
不 知 伯 惠 来 有 何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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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迎 了 伯 惠 进来 ， 与 薛 婚 相 见 ， 各 各 归 坐 ， 彼 此 寒 
WHEE, AMIE AR, SOS ET. 宝玉 
“SR, SAE, RE. ES ET 
我 以 后 远 着 他 点 便 是 了 ， 你 说 的 我 也 够 了 。 伯 惠 道 :“ 其 实 这 上 崇 ， 
拜 外 人 的 人 ， 上 潜 遍 地 都 是 。 这 个 还 好 ， 还 有 许多 仗 着 外 人 的 
势力 ， 欺压 自己 中 国人 的 呢 !12 薛 昨 对 宝玉 拍手 道 ,“ 是 不 是 电 ! 
这 个 还 算 好 的 。 你 要 民 气 ， 只 怕 民 不 了 许多 呢 。” 宝 玉 道 :“ 那 
么 ， 你 就 跟着 他 们 学 1? 薛 蠕 道 ,“ 虽 不 必 跟 他 们 学 ， 也 犯 不 着 和 
他 们 民 气 .宝玉 正 要 答 话 ， 只 见 焙 车 带 了 一 人 进来 ， 原 来 是 荚 
. 姻 昨 夜 交代 的 马 夫 ， 说 是 桔子 已 经 来 了 。 共 里 道 ;“ 好 呀 ! 今 儿 
是 礼拜 六 ， 咱 们 跑马 车 去 输 张 园 ,? 伯 惠 道 ,“ 早 知 你 有 了 马车 ， 
我 就 不 雇 了 ， 我 也 是 马车 来 的 。 因 为 你 前 回 托 我 找 房子 ， 今 日 
打听 得 跑马 场 外 ， 有 一 所 洋房 ， 特 地 约 你 去 看 看 ， 可 合式 不 合 
sha RENEE Lh Se EP, AB PUSS Aa PE 
SBN, AMM EBT WS, AML TA. BHR 
IEW # HAP, RR. 

不 一 会 到 了 。 伯 惠 先 找 着 管 房子 的 人 ， 要 了 钥匙 开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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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AT—w. FREES, BBE RH. 
ME OSE, “这 房子 可 好 ? 你 如 果 合式 ， 咱 们 -- 起 搬 了 来 ， 
住 他 几时 。? 宝 玉 道 ,“ 你 要 住 的 房子 ， 如 何 问 起 我 来 ?我 可 不 要 
住 这 个 ， 我 就 要 动身 的 ， 扫 来 气 去 ， 做 什么 呢 。” 薛 归 道 :“ 你 只 
说 房子 好 不 好 。” 宝 玉 道 : “干净 是 干净 的 ,也 还 轩 沿 。 只 是 我 看 去 
总 有 些 不 妥当 ， 我 可 又 说 不 出 他 之 所 以 然 之 故 。” 伯 惠 道 ;“ 住 
惯 中 国 房子 的 人 ， 看 了 外 国 房子 格式 不 同 ， 自 然 总 有 点 不 惯 的 
TERR. RET, RT. HE, EAR RS 
这 么 不 得 了 ， 咱 们 找 东西 吃 去 !2 伯 惠 道 ;“ 想 是 午饭 吃 的 过 时 
了 。” 宝 玉 笑 道 ;“ 他 今日 早饭 还 没 吃 呢 。 你 来 的 时候， 他 才 起 
KBE, MMC T EE, ITA ETS, my 
到 张 园 。 

不 一 会 到 了 ， 在 大 洋房 门口 停车 。 三 人 下 车 入 门 ， 拒 了 华 : 
i, EMME A, HA, KT, RMB. 
HK. WB, MT BE, BLL. A ART, oP RN 
HAT, REAM VEAMAMMA. RMR, BT 
开 去 。 这 才 宝 玉 和 伯 惠 谈天 ， 慢 慢 的 说 到 方才 看 的 房子 。 室 玉 . 
道 ,“ 确 是 奇怪 ! 那 房 子 看 着 很 好 ， 然 而 我 却 沉着 有 许多 不 妥当 
的 地 方 ， 又 说 它 不 出 来 ， 真 是 怪事 1” 伯 惠 道 :“ 这 不 过 因为 它 格 
式 不 同 罢了 。? 宝 玉 道 ,“ 是 呀 ， 它 进门 就 见 楼 梯 。 这 个 位 置 的 先 : 
不 对 。” 伯 惠 道 : “洋房 不 都 是 这 个 样子 ， 这 个 不 过 是 就 地 方 起 造 
的 罢了 。 然 而 依 我 看 来 ， 总 还 是 洋房 的 好 。 别 的 不 说 ， 这 一 层 
TWA. PREF, HRILK, AMET. RT, 多 不 养 
眼 。” 宝 玉 道 ,“ 他 的 平 顶 是 怎么 做 的 ?2 伯 惠 道 :“ 说 出 来 毫 无 道 
理 ， 不 过 钉 上 些 碎 板 片 ， 涂 上 些 纸 筋 灰 罢了 。” 宝 玉 笑 道 ; “这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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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来 ， 还 是 咱们 北边 的 好 。 咱 们 北边 ， 也 有 这 个 ， 不 过 是 用 高 
RAF HORS, TEES, BMELMET. wins Jb BEA 
纸 ， 一 年 一 换 ， 就 年 年 都 是 化 新 的 了 。” 伯 惠 道 ;“ 只 怕 没 有 这 个 
AES EE ERB A? 还 有 一 里 呢 ， 象 北边 的 做 
法 ， 房 子 要 漏 了 ， 什 么 地 方 漏 就 知道 了 ， 可 以 就 收拾 什么 地 
方 。 昭 洋房 的 做 法 ， 房 子 倘 是 漏 了 ， 所 漏 的 十 水， 在 懂 平 顶 上 
流 开 ， 不 知 流 到 什么 地 方才 渗 出 来 。 你 就 要 收拾 ， 还 不 知 漏 的 
在 什么 地 方 呢 ,” 伯 惠 点 头 笑 道 :“ 亏 你 想到 这 一 层 。” 一 面 说 着 话 
时 ， 外 面 来 的 人 也 逐渐 多 了 ， 男 的 女 的 老 的 少 的 ， 笑 语 杂 囊 。 
忽 听 得 后 面 一 阵 笑 声 ， 宝 玉 回 头 看 时 ， 却 见 芒 蠕 一手 挽 了 一 个 
妓女 ， 说 笑 而 来 ， 对 宝玉 道 ,“ 这 是 你 昨 儿 的 相好 ! 你 赌气 先 走 
了 ， 害 我 代 你 招呼 ， 今 儿 还 了 你 ， 我 可 不 管 了 1” 宝 玉 红 了 脸 不 
作 声 ! EARN MA ERT REL BP, LT 
HH, PONY LOE IE, REIKI YT 
头 自 去 了 。 不 一 会 ， 那 两 个 妓女 呼 姨 唤 妹 的 ， RO EME 
去 。 薛 蜂 过 来 问 宝玉 道 ;“ 这 两 个 你 看 谁 好 ?” 宝玉 道 ;“ 好 不 
好 ， 且 别管 。 为 甚 她 们 都 说 了 小 脚 ， 看 着 怪 恶心 的 ， 亏 你 怎 
么 亲近 得 了 她 ! ” 薛 昭 未 及 答 话 ， 伯 惠 先 笑 道 :“ 又 是 一 位 讲 
RW” BEN. “怎么 叫做 天 足 ?” 伯 惠 道 ;“ 前 三 四 年 ， 有 
RRL, CEBU | 劝 女 子 不 要 缠足 。 后 
来 因为 成 成 政变 ， 穷 治 党 人 ， 这 会 就 散 了 。 后 来 又 来 了 一 位 外 
国 女士 ， 创 了 一 个 天 足 会 ， 也 是 劝 人 不 缠足 的 ; 取 不 缠足 是 天 
RSE, HLM KE EM: HRB, BREN MIF 
AM. AE EAT. HEME RE EAB, 

“KWON. MALLET, EEN S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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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稀奇 ! 你 知道 ，“ 洞 房 花 籽 朝 锯 起 *， 也 是 我 说 的 酒令 呢 。” 
宝玉 对 伯 意 道 ; “我 这 两 天 很 看 了 些 书 。 今 儿 早起 ， 还 看 见 一 篇 
不 缠足 会 的 章程 ， 还 有 好 几 篇 序 论 。 说 的 话 本 来 不 错 ， 然 而 据 
我 看 来 ， 还 是 单 面 文章 ， 并 且 陈 义 太 高 ， 似 乎 还 不 是 时 候 。 他 
指 说 缠足 是 残忍 ， 自 然 不 错 。 但 只 就 女子 一 面 劝导 ,未 党 议 及 男 
子 ， 这 就 未 免 说 得 一 面 。 而 且 开口 便 说 什么 “女子 为 国民 之 母 ， 
非 男子 之 玩具 ， 又 说 什么 “男女 平权 ， 女 子 宜 求 自 立 ' 。 这 些 
话 ， 我 都 不 敢 说 它 错 ， 只 是 说 的 太 早 了 。 这 个 庄 脚 的 恶习 ， 也 
ASHE TILE, WE HRA, BROW PETRIE, 
那 女子 也 久 安 于 为 玩具 的 了 了。 如 今 要 免 去 这 残忍 恶习 ,何不 于 劝 
女子 之 外 , 兼 劝 男 子 呢 。? 伯 惠 道 ;“ 缠 足 是 女子 的 事 , 如 何 劝 起 男 
子 来 ?宝玉 道 ;4 只 从 玩具 两 字 着 想 ， 自 有 劝 法 。 你 想 ， 我 们 大 
脚 的 人 ， 沿 且 要 天 天 洗 ， 或 者 事情 从 了 ， 三 两 天 不 洗 ， 那 脚 上 
就 出 些 坏 气 味 。 何 况 把 它 误 小 了 ， 紧 紧 的 衰 圭 了 多 十 层 布 ， 外 
面 看 着 , 虽 是 纤纤 的 ,那里 面 不 知 臭 的 怎么 似 的 呢 。 既 然 弄 了 个 
玩具 来 ， 却 是 徒 有 其 表 ， 里 面 是 臭 的 ， 有 什么 玩 头 电 ? 这 句 话 
要 说 穿 了 ， 只 悄 大 家 也 可 以 忱 然 大 悟 。 壁 如 玩 的 二 个 莫 浴 鼻烟 
壶 ， 谈 里 面 自然 装 的 是 鼻烟 ， 不然 就 是 个 空 壶 儿 了 ;也 还 可 以 
把 更 ， 倘 使 里 面 装 的 是 数秒 东西 ， 别 说 是 把 玩 ， 只 怕 看 也 没 人 
要 看 的 了 。 千 娇 百 媚 的 女子 ， 底 下 却 庄 着 一 双 臭 脚 ， 与 这 个 有 
甚 分 别 ! 何况 那 误 脚 的 ， 非 止 是 奥 ， 襄 的 那个 样 此 ， 一 定 是 难 
看 不 堪 的 。 就 是 它 装饰 起 来 ， 穿 了 尖 尖 的 吝 予 ， 我 看 得 就 同盟 
屈 古 树 一 般 ， 全 无 天 趣 。 把 这 一 番 话 类 劝导 男子， 等 男子 信 
了 ， 自 然 天 恶 豪 丢 ， 他 去 求 玩 具 时 ， 自 然 又 换 了 一 副 眼 晴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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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女子 训 脚 ， 不 过 是 甘 为 玩具 ， 取 悦 男子 。 今 见 男子 不 要 了 ， 
她 自然 也 就 不 衰 了 。 此 说 出 去 ， 那 残忍 行为 ， 可 望 慢 慢 的 龄 锡 
起 来 。 然 后 一 面 兴办 女 学 ,等 那些 女子 有 了 学 问 ， 自 然 不 教 她 ， 
她 也 要 图 自立 的 了 。 此 刻 那 残忍 之 事 ， 还 没有 除去 ， 名 然 先 就 
教 她 平权 自立 起 来 ， 警 如 一 个 人 ， 病 倒 床 上 ， 还 不 曾 扶 得 他 起 
来 ， 却 先 教 他 跑 ， 怎 么 办 得 到 呢 ? REM, HR, RI 
是 办 的 太 又 。” 伯 惠 道 ;“ 尊 论 极 是 ! 我 看 近日 办 事 的 人 ， 也 觉得 
太 过 践 等 ， 倒 反 好 像 没 了 头绪 ， 往 往 误 事 ， 未 尝 不 在 此 。” 宝 玉 
道 ; “GAR, BE, OE BE AI OA 
家 多 读 两 句 书 ， 你 就 说 人 家 禄 吉 。 你 此 刻 居 然 谈 起 这 些 经 济 
RK, ER HAM, WEA Ue" REM. RM, Ib 
hy. Ma: “GA = AL, 4 LEE” 

说 话 时 ， 那 大 洋房 内 ， 已 是 游人 如 织 。 宝 玉 有 点 厌烦 ， 便 
催 着 要 走 。 薛 归 惠 过 了 茶 钞 ， 一 同 起 身 ， 在 廊 外 绕 了 一 遍 ， 便 
Le. CMU PA, SARRRET—e, wR, 
便 上 车 回去 ， 仍 旧 是 宝玉 和 薛 嫂 同 车 ， 在 马路 上 绕 了 两 遍 。 宝 
玉 道 ;“ 这 赶 车 的 不 要 是 迷 了 路 ， 怎 么 跑 来 跑 去 ， 只 在 这 两 条 道 
上 ?2 莓 蠕 道 :“ 这 叫做 铬 圈子 一 二 上海 的 风气 是 这 样 。” 宝 玉 道 ， 
“ea FEHR Ty MRI: RIA BL, LE 海 无 谓 的 事 多 
得 很 呢 。 此 刻 客 栈 里 的 饭 ， 早 升 过 了 ， 咱 们 还 是 吃 大 菜 去 吧 。y 
oe EA GX TER PEE, SEE PARRA PDE, Ge 
WB —- RR’, HLPEBR, NRE LITH OR. ARR 
TM ASE, TM EE RG 你 要 是 这 样 ， 
我 可 先 走 了 。” 薛 电 道 :“ 这 又 何苦 ， 我 真 不 懂 你 为 什么 就 变 成 一 
个 老 古 板 脾气 12 宝 玉 道 :“ 不 是 我 古板 ， 因 为 才刚 在 那 茶 馆 里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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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 RADMB—-WFTHDA, RHORBSNCH IL 
十 层 布 里 面 的 胜 劲 来 。 你 叫 了 这 些 人 来 是 害 我 恶心 !> 薛 蠕 道 : 
“你 不 时 我 叫 ” 室 入道 :你 叫 了 ,我 也 要 看 见 的 。 算 了 吧 ， 明 日 
你 再 来 ， 别 约 我 ， 赁 你 叫 去 。2 薛 归 笑 道 ,“ 你 要 在 上 海 久 了 ， 只 
怕 要 给 娘 姨 大 姐 轧 姘 头 的 1 宝玉 不 懂 这 名 话 ， 没 做 理会 ， 只 看 
SAMAK. (AS TR, SUA, 
“ 竹 鸡 没有 了 ， 禁 了 猎 了 。2 伯 惠 道 ,我 记得 二 十 外 才 交 春分 ， 
怎么 就 禁 了 猎 呢 ? 并 且 新 闻 纸 上 也 没有 看 见 过 告白 .2 细 妃 道 : 
“不 晓得 实在 是 禁 了 猎 不 是 ， 我 也 不 知道 。 不 过 这 两 天 送 野 味 
的 没有 送 得 来 ， 我 这 么 猜 度 罢 了 。2 伯 惠 就 改写 了 一 样 ， 写 毕 交 
他 拿 去 。 宝 玉 问 道 : “怎么 猎 也 禁 起 来 ， 电 不 奇怪 2”? 伯 惠 道 , 《这 
是 外 国人 的 规矩 。 春 分 以 后 ， 秋 分 以 前 ， 禁 止 打猎 。. 因 为 这 个 
RR, EEA, BHT THE, ATOR TORE, BEEK 
RUM" EE EH LAB ME A. TTR 
都 到 内 地 乡里 去 .宝玉 道 ;“ 然 则 ， 了 响 们 内 地 也 为 他 禁令 所 及 
么 ?” 伯 惠 道 : “禁令 是 不 及 。 他 不 过 在 洋 场 上 禁 卖 野味 ， 自 然 人 
家 不 猫 了 。 因 为 这 些 野味 都 是 外 国人 吃 的 多 ， 他 禁 了 卖 ， 没 有 
ANE, ERA RARE ART. REMI “UPAR Ph ESL, Sb 
国人 禁令 所 不 及 ， 我 看 来 要 及 快 了 ! 前 天 ,我 看 见 了 洋务 局 的 李 
委员 ， 他 和 我 说 有 五 六 百 亩 地 ， 统 共有 十 来 张 方 单 ， 都 是 宝山 
县 、 川 沙 厅 的 地 皮 ， 都 卖 给 了 外 国人 ， 要 转 道 契 呢 。 宝 玉 疗 
言 ， 不 党 吃 了 一 惊 。 不 知 他 和 惊 的 什么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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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家 春 ? PURE HRA ELH 


却说 宝玉 听 说 外 国人 买 了 内 地 的 地 皮 ， 不 党 吃惊 道 ,“ 租 
界 ， 租 界 ， 我 只 当 是 租 给 他 的 ， 怎 么 卖 起 来 ， 更 让 他 买 到 租界 
以 外 呢 ?> 薛 蠕 道 ;“ 我 头 回 贩 书 的 时 候 ， 到 手 的 书 ， 也 胡乱 翻 两 
张 看 看 ， 见 一 部 什么 书 ， 内 中 说 的 中 国 地 方 ， 足 足 有 二 万 万 
方 里 ， 哪 里 就 买 得 完 1 ”宝玉 道 ,“ 二 万 万 方 里 的 地 方 ， 是 有 了 一 
定数 目的 ， 再 也 不 会 生出 三 万 万 方 里 来 ! 然而 ， 望 后 来 的 岁 
月 ， 是 没有 穷尽 的 。 今 年 许 他 买 ， 明 年 也 许 他 买 ， 终 有 卖 完 之 
A REREA SER, “Pe SEEMED EDIT SET HURT, BRA ES 
先前 说 的 话 ， 我 们 都 化 灰 化 烟 洗 入 了 ， 那 里 就 到 那 千 百年 以 后 
的 事 ! 照 你 这 样 担心 ， 只 怕 不 到 两 年 ， 头 发 先 白 了 呢 。” 说 时 ， 
EMME EU. EBM“, BOT) 再 这 么 着 ， 只 
怕 吃 也 了 吃 不 下 呢 。” 一 面 又 叫 :“ 合 酒 来 ! 啤酒 ， 波 得 ,白兰 地 ， 
威士忌 ， 香 檬 ， 宝 兄弟 ， 你 吃 什么 ?宝玉 道 :“ 我 不 懂 。” 巷 里 又 
iG, AG. “REGEN, RT ETE, 
便 去 取 了 一 瓶 来 ， 用 酒 钻 开 了 。 宝 玉 注目 看 着 ， 只 见 瓶 塞 拔 去 
时 ， 瓶 里 喷 出 许多 自 沫 。 细 恕 连忙 用 手 按 住 ， 却 过 来 先 给 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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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S. BEND. “Ub HEAR Seo ae 玉 道 ;“ 怪 腌 腊 
Hy RENE “PIPE, 2EZ REMEMBER a a 
来 ， 他 拿手 去 按 住 ， 知 道 他 的 手 干净 不 干净 1” 一 句 话 ， 说 得 那 
CT, BE. “我 们 的 手 ， 都 是 很 干净 的 "一面 递 起 
手 ， 自 己 先 看 了 --- 看 ,又 递 给 宝 亚 看 。 宝 玉 又 道 ,“ 他 偏 又 先 至 给 
我 ， 不 是 把 那 脏 劲 儿 都 冲 到 我 这 里 了 么 1 薛 昨 道 “我 看 你 别 的 
都 变 了 ， 比 前 头 简直 的 是 两 个 人 ， 怎 么 这 一 份 爱 干 净 怕 腌 腊 的 
怪 脾气 ,还 没有 改动 1” 宝 玉 道 ; “干净 是 天 生 的 ,人 人 都 是 这 个 脾 
气 ， 不 信 你 看 ……” 才 说 到 这 里 ， 芯 网 连忙 挡住 道 , OT BR 
议论 了 ， 给 你 换 一 杯 吧 。? 细 叫 听 见 ， 连 忙 又 取 过 一 个 香槟 杯 . 
来 ， 用 白布 控 了 又 擦 ， 拿 到 灯亮 处 照 过 一 回 ,方才 放下 。 醉 易 
代 他 至上 一 杯 ， 宝 玉 哩 了 一 口 ， 笋 眉 道 ,“ 这 那里 是 酒 ， 简 直 是 
醋 ， 不 然 就 是 走 了 气 坏 了 。” 伯 惠 道 ,“ 他 做 成 的 这 个 味道 ， 吃 惯 
了 ， 就 党 得 好 吃 。2 薛 旺 道 :“ 你 不 喝 这 个 ， 叫 他 再 开 一 瓶 波 得 
吧 。% 细 妃 听 见 ， 连 忙 去 开 了 一 瓶 如 上 。 宝 玉 道 ,《 这 黑色 的 倒 象 
BIZ], WAT MUSAS, AMIE MB. “ERB 
Fs, MEME I LERBNMIT—O, RTE, BB 
一 半 连 忙 吐 了 道 ;“ 我 又 不 生病 ， 你 怎么 给 药 我 吃 ?2 说 的 薛 姐 大 
Se. HEM. MIELE, BARE EMT, 
说 是 醋 ， 营 的 ， 又 是 药 。 罢 罢 ， 再 开 儿 祥 来 ， 叫 你 评 评 。” 于 是 
又 开 一 瓶 啤酒 。 宝 玉 喝 了 一 口 道 ,“ 这 也 是 又 涩 又 苦 的 .> 配 归 又 
叫 开 白 兰 地 。 伯 惠 道 ,“ 不 必 , 罢 了 。 开 了 不 吃 ， 全 糟 踢 了 。 叫 他 
拿 一 杯 来 ， 也 是 一 样 。” 薛 明道 ,“ 也 好 。” 于 是 叫 把 白兰 地 、 威 十 
鼠 每 样 拿 一 杯 来 。 不 一 会 ， 细 奶 用 白 磁 盘 托 了 小 小 的 两 杯 酒 
求 。 宝 玉 每 样 哩 了 一 点 ， 笋 眉 道 ;“ 这 个 喝 下 去 ， 就 象 拿 小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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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 吃 完 了 ， 薛 归 叉 要 去 打 茶 围 。 宝 玉 执 意 不 去 ， 硬 拉 着 
上 车 ， 同 回 客 栈 。 伯 惠 也 跟 了 去 坐 坐 。 因 见 宝玉 摆 着 好 些 书 ， 
便道 , “好 用 功 ! ”宝玉 道 ,“ 也 不 是 用 功 ,不 过 闲 着 看 看 解 闽 黑 
了 。” 说 着 又 拿 出 两 本 书 来 道 : “我 看 了 这 个 ， 一 点 也 不 懂 ， 正 要 
请 教 。.” 伯 惠 看 时 ， 却 是 一 本 < 电报 新 编 >， 笑 道 ;“ 这 是 打 电 报 的 
码 子 。? 因 把 电报 的 情形 ， 逐 一 告诉 了 一 遍 。 再 看 那 一 本 时 ， 却 
是 一 本 不 完全 的 < 无 师 自 通 英语 录 >， 说 道 ;“ 这 上 头 的 序 文 都 没 
了 ， 怪 不 得 你 不 懂 。” 又 把 这 部 书 的 用 处 ， 告 诉 了 他 。 宝 玉 道 : 
“学 了 这 个 有 甘 用 处 ?2” 伯 囊 道 “自然 有 用 处 。 懂 了 他 的 话 ， 同 
他 们 谈 起 来 ， 也 便当 些 。 等 而 上 之 ， 把 文字 学 精 了 ， 还 可 以 翻 
译 他 们 那 有 用 之 书 ,” 宝 玉 道 ; “市 上 有 译 好 的 卖 么 ?” 伯 惠 道 :“ 有 
呢 。” 因 见 桌 上 摆 着 有 < 时 务 报 >， 取 过 来 翻 出 一 页 ， 指 道 ;“ 这 不 
是 注 着 译 < 泰 晤 填报? 么 ? 这 < 泰晤士 报 3 便 是 外 国 极 大 的 一 家 报 
馆 。 你 要 买 译本 ， 不 知 要 什么 书 ? 也 要 指出 个 书 名 , Aw 
呢 。” 宝 玉 道 ; “我 哪里 知道 什么 呢 。 只 要 有 一 家 专卖 译 书 的 ， 便 
PERAK. (ARE: “格致 书 室 便 是 专卖 译 书 的 。 它 那里 多 半 
是 制造 局 译 的 书 ， 要 买 一 两 部 ， 可 以 去 买 得 ， 若 是 买 多 了 ， 不 
如 到 制造 局 去 买 .” 苹 蝠 道 ; “制造 局 的 书 ， 好 像 配 全 了 不 过 五 六 
百 吊 钱 ， 我 曾经 配 过 两 回 的 。 你 要 ， 我 明 儿 一 早 就 同 你 配 一 套 
He. "(AGE “UR BES, BAA ALA, "REMI: “ABA Ba JL 
去 。 但 是 它 那里 可 恶 得 很 ， 书 价 不 打折 扣 ， 也 罢了 ， 又 不 肯 挂 
帐 ， 又 不 用 庄 票 ， 说 是 路 远 ， 难 得 照 票 去 ， 必 得 要 现 钱 。 你 
想 ， 就 是 折 了 洋 钱 ， 也 好 几 百 块 ， 怪 重 的 ， 怎 么 拿 法 呢 ? 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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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层 呢 ， 它 还 不 肯 送 ， 这 倒 罢 了 。 它 那里 现成 的 木工 厂 ， 情 愿 : 
花 钱 叫 它 打 一 个 木 箱子 都 不 肯 。 你 想 ， 买 了 这 一 大 堆 子 的 书 ， 
怎么 拿 法 ?? 伯 惠 道 :“ 叫 一 辆 小 车 ， 就 推 了 来 了 ， 这 倒 不 难 。? 莓 
Mis: “APM, RL-ABR, RAADETIEN, HAT Hi 
本 ， 交 不 出 去 ， 只 得 又 到 格致 书 室 去 配 了 。 其 实 格致 书 室 也 贵 
不 了 多 少 ， 不 过 恺 怕 它 不 全 罢了 。? 说 着 ， 走 到 自己 房 里 ， 去 一 
会 过 来 ， 交 一 张 票子 给 伯 惠 道 :“ 费 你 心 ， 明 儿 给 我 搜罗 几 百 块 
钞票 吧 ， 不 然 洋 钱 怪 重 的 ， 认 真 怎 么 拿 法 12 伯 惠 接 过 一 看 ， 是 
一 张 八 百 两 的 庄 票 。 伯 惠 道 :“ 怕 没有 那 许 多 呢 。” 薛 蜂 道 “你 在 
庄 上 有 便当 的 最 好 ， 不 然 ， 就 往 熟 朋友 地 方 商量 .2 伯 惠 答应 
了 ， 又 谈 了 几 句 ， 就 别 去 。 

薛 蜂 拿 出 一 个 金 表 ， 在 旁边 扳 了 一 下 , 放 到 耳 边 去 听 , 宝 王 
也 听见 “丁当 丁 当 ? 的 响 了 好 几 声 。 薛 归 道 :“ 不 觉 到 了 十 点 三 刻 
PY "ise, AHA RA. BEA AEH. SpA, “kIT RE 
表 。 我 这 个 买 了 二 百 块 钱 ， 还 算 便宜 的 .2 说 罢 ， 递 给 他 看 ， 又 ， 
扳 动机 关 ， 打 给 他 听 。 宝 玉 笑 道 :“ 这 是 女人 用 的 A.” PER 
道 : “想来 男子 又 是 个 俗 物 ， 不 配 用 了 了 1” 宝玉 道 : “不 是 这 么 说 。 
岂 不 闻 作 为 奇 技 淫 巧 以 悦 妇 人 ， 可 见得 惟有 妇 人 ， 方 悦 奇 技 淫 
巧 。 这 个 表 不 是 奇 技 淫 巧 之 类 么 ? 所 以 说 是 女人 用 的 。” 薛 是 
道 :“ 那 么 说 ， 凡 是 巧 的 东西 ， 都 是 女人 用 的 本 ?宝玉 道 ;“ 这 有 
个 分 别 。 巧 而 有 用 的 ， 便 不 则 淫 巧 ; 巧 的 无 用 ， 徒 然 取 悦耳 目 
的 ， 才 叫 淫 巧 呢 。 比 方 钟表 何尝 不 巧 ， 然 而 钟 摆 在 家 里 ， 一 家 
都 可 以 知道 时 候 ， 表 带 在 身上 ， 出 门 走路 ， 也 可 以 知道 时 候 ， 
这 就 是 巧 的 有 用 了 。 至 于 这 个 打 匀 表 ……? 薛 蠕 抢 着 道 ,《 它 偏 
不 知道 时 候 !?” 宝 玉 道 “不 这 么 说 。 它 就 是 不 打 锁 ， 也 可 以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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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候 , 何必 要 打 呢 ? 车 说 听 得 远 , 只 怕 一 丈 以 外 ， 就 听 不 见 了 。 
要 知道 时 候 呢 ， 打 开 一 君 就 知道 了 ， 人 和 何必 要 听 ? 而 且 有 听 着 数 
的 工夫 , 早 也 看 完了 ,何况 还 有 错 数 的 时 候 呢 。? 薛 蠕 道 ,“ 晚 上 没 : 

亮 的 时 候 听 听 ， 不 是 用 处 么 ?宝玉 道 ,“ 到 了 晚上 没 灯亮 的 时 - 
候 ， 不 是 睡 党 了 么 ， 还 问 时 候 做 甚 ?? 薛 蜂 果 了 一 呆 道 ;“ 明 儿 还 
了 它 ,不 买 这 捞 什 子 了 ,省 得 又 落 你 的 批评 .宝玉 道 ;“ 我 不 批评 
你 ， 只 批评 那 东西 。 只 如 街 上 那些 电灯 煤气 灯 ， 照 得 同 白昼 一 
般 ， 那 个 做 法 ， 岂 不 是 极 巧 ， 然 而 又 极 有 用 ， 就 不 能 算 淫 巧 。 
那天 我 在 那 洋货 铺子 里 ,看 见 一 个 电灯 , 象 一 个 简 儿 似 的， 用 手 
一 扳 , 就 放出 白 豆 大 的 一 点 光 来 ,试问 有 其 用 处 ? 要 说 晚上 走路 
用 ， 他 不 及 灯 短 的 亮 ， 在 家 里 有 其 用 处 呢 ? 这 都 是 奇 技 淫 巧 一 
KR, DELMAR IL TSCA TREMP: CA AE. Wt aE 
KE, RU, SE, PRT. RARE RIT, 
SA EA ROY AR SE TYE” SEER ER Ts BIKA AW 
本 钱 拿 抽 忠 的 人 家 ， 也 该 拾 摄 得 干 干净 净 ， 不 至 有 自 虫 的 了 。” 
EM RUE: BE, HR, RUT, PLS ae 
ET 

这 里 宝玉 仍旧 看 书 ， 又 到 书 堆 翻 出 几 部 时 事 书 来 看 了 ， 心 

里 您 觉得 明白 。 忽 听 得 薛 蜂 房 里 一 阵 声响 ， 却 是 留声机 器 ， 吕 
了 一 套 又 是 一 套 。 宝 玉 听 得 不 耐烦 , 便 起 身 要 过 去 止 住 他 , 走 到 
房 门口 , 推 了 推 门 , 却 是 关 着 的 , 退 了 回来 。 听 他 又 唱 了 许久 ， 更 
耐 不 住 ， 便 走 了 过 去 ， 扣 了 两 下 门 。 TEP, Se. “是 
我 。” 巷 蜂 开 了 门道 :“ 还 没 膝 么 ?” 宝 玉 道 :《 叫 你 这 东西 闹 的 怎么 
睡 得 着 ! ” 苹 蜂 道 ,“ 我 好 是 睡 不 着 ,所 以 才 拿 这 个 来 玩 ,” 一 面 说 ， 
一 面 让 宝玉 进来 坐 下 。 宝 玉 便 伸手 去 按 那 留声机 器 。 薛 婚 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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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M Ba, MRIT PB, MRM, BET. 
宝玉 抬头 看 钟 时 ， 已 是 一 点 半 ， 负 说 道 ;“ 这 了 时候， 隔壁 屋 里 的 
天 早 都 睡 了 ， 你 却 开 了 这 东西 ， 吵 得 人 家 了 睡 不 着 。 人 家 虽 不 说 
话 ， 心 里 恨 的 不 知 怎样 呢 。? 薛 归 笑 道 ,“ 哈 哈 ! 奇 极 了 ， 你 又 谈 
起 世 放 来 了 1” 室 玉 也 笑 道 ;“ 我 这 并 不 是 世故 ， 不 过 是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的 意思 。 链 如 你 正在 这 里 睡觉 ， 隔 壁 的 人 也 开 
了 这 个 , 踊 踊 吐 吐 的 闹 个 不 了 ,你 恨 不 恨 呢 ? 薛 嫂 道 :“ 我 岂 但 不 
恨 ,还 要 感激 他 呢 ,正好 听 着 玩 .? 宝 玉 道 ;“ 这 个 只 怕 只 有 你 是 这 
种 脾气 1? 薛 归 道 ;“ 别 说 了 。' 我 渴 得 很 ， 前 儿 把 洋 油 炉 子 送 到 你 
HABA, Pp mie 车 拿 了 过 来 吧 。” 宝 玉 道 ; PART OR, AL AME 
了 1 AMAR, HORROR EM. MEE, Lo 
究 体 恤 下 情 了 ! ”一面 说 ， 一 面 过 去 拿 了 来 ， 自 己 炖 开水 。 宝 玉 
也 不 等 喝 茶 ， 别 了 过 来 ， 略 睡 一 睡 ， 早 天 亮 了 。 披 衣 起 来 ， 梳 
洗 过 了 ， 却 不 见 花 婚 起 来 ， 只 听 得 有 人 即 巷 蠕 房 门 ， 外 面 茶 房 
答应 道 ,“ 还 没 起 来 呢 ， 放 在 这 里 吧 。?” 宝 玉 以 为 是 伯 惠 ， 出 来 看 
于 ， 却 是 送 报 的 。 宝 玉 叫 住 了 ， 看 他 手中 所 拿 的 报 ， 每 样 拒 了 
一 张 ， 交 代 他 天 天 照样 送 来 ， 送 报 的 答应 去 了 。 宝 玉 便 逐 张 
细 看 。 

直 等 吃 过 午饭 一 点 多 钟 ， 醉 里 才 起 来 ， 匆 匆 的 便 出 去 了 ， 
这 一 天 竞 没 有 回来 。 宝 玉 也 不 理会 ， 只 是 由 记 着 明 日 买书 的 
事 。 这 一 夜 也 不 见 蔷 归 消 息 。 直 过 了 一 夜 ， 次 日 天 明 后 ， 方 见 
茧 蜂 跑 了 来 道 ;“ 伯 惠 来 了 没有 ?2 宝玉 道 ;“ 没 有 。? 莓 蜂 取 表 一 看 
道 :“ 才 七 点 钟 ， 他 就 要 来 了 :说 声 未 绝 ， 只 见 伯 惠 走 来 。 萨 蜂 
道 :“ 好 , 走 吧 !? 拉 了 宝玉 就 走 。 不 知 他 要 拉 宝 玉 到 哪里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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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被 梅 嫂 拉 了 就 走 ， 宝 玉 道 :“ 到 哪里 去 ， 也 说 明白 
了 好 走 。> 攻 里 道 ;“ 你 不 说 要 买书 么 ?宝玉 道 ;“ 何 必 这 么 匆匆 ， 
呢 ， 时 候 又 早 1” 苹 蝎 道 “昨日 伯 惠 和 我 说 起 你 来 ， 说 你 诸 事 留 
心 ; 他 佩服 你 得 很 。 今 儿 横竖 要 买书 ,制造 局 里 他 有 熟人 ,他 陪 你 
去 和 馈 一 越 ,看 看 桃 器。 那 省 道 儿 远 ,所 以 要 早点 去 2 宝玉 听 了 大 
喜 , 即 闻 二 人 出 门 * 又 带 了 焙 车 , 仍 是 二 辆 马车 。 上 车 走 不 多 时 ， 
便 停 住 了 。 薛 是 拉 了 宝玉 下 来 , 伯 圳 也 下 了 车 , 走 进 一 家 铺子 里 
.去 .对 得 门 来 ,只 党 着 一 股 油烟 气 ， 又 黑暗 得 了 不 得 。 步 上 楼 梯 
时 ， 更 是 一 股 热 气 , 烘 到 身上 来 ,好 不 难受 ,到 了 楼 上 , 拣 一 个 座 
位 坐 下 ， 宝 玉 站 着 问 道 :“ 这 就 是 制造 局 了 么 ?” 信 旱 笑 起 来 道 ; 
“ 那 有 这 种 样 儿 的 制造 局 ! 这 是 扬州 馆子 久 花 楼 咱们 吃 点 点 心 ， 
再 到 制造 局 去 ”宝玉 道 : 《你 二 位 请 便 。 我 早起 吃 了 东西 ,这 会 吃 
RFR SER! 这 是 有 名 的 扬州 馆子 ， 上 海 只 有 它 
一 家 。” 宝 玉 道 ,“ 委 实 吃 不 下 去 ， 别 客气 ”说 着 ， 便 走 到 栏杆 边 
去 ， 看 马路 上 的 景致 。 三 人 说 话 时 ， 堂 信息 泡 上 茶 来 。 苹 蜂 
: 道 :“ 你 不 吃 东 西 ,就 喝 口 茶 吧 。” 宝 玉 道 :《 也 不 湿 ,” 二 人 无 奈 , 具 
AUT RH, BACT, FREK. WKAR,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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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PREM TK. WH se Ate T PER al _L 
一 车 ， 马 夫 放 绥 便 行 。 宝 玉 连 连 吐 了 几 口 唾沫 ， 对 芒 是 道 “ 那 
个 地 方 亏 你 们 去 得 ， 还 要 吃 他 的 东西 。 那 个 脏 劲 儿 ， 简 直 的 比 
狗 案 还 厉害 ! 狗 察 不 过 臭 点 罢 鹃 。 他 那里 ， 又 是 煤 烟 味 儿 ， 又 
是 油 锅 味 儿 ， 那 些 桌 椅 板 使 ， 没 有 -- 处 不 是 一 层 油 。 所 以 我 坐 
也 不 敢 坐 ， 欧 着 你 们 在 那里 吃喝 ， 实 在 代 你 们 恶心 ! 要 吐 个 唾 
KK, HORA, wR "EM. MAT, EAA MLE” Se 
Eid: GURL EIS, AIRE SEE T Ar” RE 
道 ,“ 别 说 了 ， 你 今日 只 怕 又 发 了 呆 性 了 ! 人 家 上 好 的 馆子 ， 多 
少 体面 人 者 得 他 ， 你 却说 的 怎么 着 1 ”宝玉 道 ,:“ 你 说 我 果 ， 我 就 
FER. WAR, WRK. WEE A RE PLA! 
上 昨 儿 我 住 的 那 屋 里 的 对 过 ， 有 几 个 人 在 那里 高 谈 阅 论 ， 说 什么 
文明 野蛮 ， 还 分 出 什么 物质 文明 、 移 饰 文明 ， 又 说 中 国 地 方 ， 
可 垂 上 海 最 文明 的 了 。 我 女人 你 上 过 一 回 茶馆 ， 屹 过 两 回 大 菜 ， 
想起 来 ， 磺 是 比 北 边 的 馆子 于 净 。 我 在 南京 ， 也 上 过 一 回 茶 
馆 , 那 茶馆 也 万 不 及 这 里 的 敞 亮 开 吕 ,以 为 上 海 果 然 文 明 的 了 不 
得 。 谁 知 也 有 这 么 个 脏 地 方 ! 说 什么 野蛮 ， 我 看 认真 野蛮 到 了 
穴居 野 处 的 世界 ， 便 还 有 点 清 气 ， 不 至 受 那 个 恶 味 儿 呢 1 ” BEE 
道 : “你 且慢 点 说 。 我 多 早晚 和 你 上 了 一 回 蔡 馆 ?” 宝 玉 道 , 《前 儿 
华 马 车 夺 房 子 之 后 ， 不 是 上 一 - 回 茶馆 么 ?” 苹 师 蛤 喻 大 笑 道 , 《你 
好 大 眼睛 ! DETER, Ae — rebel MVE AGRA 
馆 了 ?” 宝 玉生 了 一 征 道 ,《 我 不 信 那 是 人 家 花园 ! 要 是 花园 时 ， 
Ai, BEARS SRA, HREM, Bey 些 山石 树 
木 , 分 出 丘 赛 。 他 水 里 一 把 没有 曲折 ,一 片 大 室 场 ， 当 中 造 了 一 
所 高 大 房子 。 这 个 可 以 算 花 园 ， 我 又 何 芒 找 一 片 芒 守 之 地 ，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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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WERE) RENE. 《这 是 外 国 式 子 ， 花 园 必要 
一 片 空 场 ， 取 其 通畅 。 他 那 园子 里 面 。 也 还 有 个 亭 ， 有 两 块 山 
石 ， 不 过 那天 咱们 没有 走 到 罢了 。 你 不 见 他 门 只 负 着 “多 芝 园 ? 
三 个 大 字 么 ?” 宝 玉 道 :“ 他 那 房子 里 ， 一 行 一 行 的 梁 了 人 冬 少 桌 
子 , 明 明 是 为 卖 茶 耐 设 , 花 园 那 里 有 这 么 个 样 儿 ? Live A, 

bias CRB’ 三 个 字 ， 是 那 茶 馆 的 招牌 ， 则 可 以 ， 要 说 那个 
是 花园 ， 我 一 定 要 争 的 。 薛 旺 道 ,“ 这 又 奇怪 ， 何 必 你 争 呢 ， 又 
不 干 你 事 1 ”宝玉 道 : 《也 不 说 那 和 经 营 缔造 山林 丘 密 的 花园 了 ， 算 
他 那个 本 是 花园 ， 他 卖 了 茶 ， 就 要 算 茶 馆 。 你 知道 花园 两 个 
字 , BD Bt RB I Ar” ER. SRA BER 
议论 ， 我 听 不 入 耳 。 伯 惠 他 佩服 你 ， 你 回来 说 给 他 听 去 ”区 了 
好 一 会 ， 宝 玉 指 着 车 外 道 :“ 这 是 一 所 花园 ” 薛 蠕 抬头 一 看 道 : 
“WF BRT! 这 是 高 昌 庙 ， 不 是 花园 ”宝玉 笑 道 ; “一片 空 场 ， 
上 面 盖 了 这 个 房子 ， 不 算 花 园 么 ?” 苹 蜂 道 ,“ 这 个 你 和 外 国人 辩 
HE, RES. "LEM “RAE RB, BRK, VK 
AAR” SE, OX BEN SM, BIL He BR — 
月 ,” 宝 玉 道 : “RMBRS ILE AA Sr” EE “RAR A. US 
回来 问 售 惠 。 伯 吉他 的 洋 话 洋 文 ， 都 好 得 很 ， 但 不 知 他 学 了 几 
RY,” Se BE: “RLM Tah” 

说 话 时 ， 马 村 已 进 了 局 门 。 只 见 左 壁 厢 一 所 房子 ， 门 日 挂 
着 “炮弹 厂 ” 三 个 他 区 牌子 。 马 车 仍旧 前 进 ， 进 了 一 座 咎 楼 ， 转 
了 个 弯 ， 方才 停 住 。 三 人 下 了 车 ， 焙 敬 也 跳 下 来 。 伯 惠 带 的 仆 
人 黄 福 ， 也 过 来 伺候 。 伯 圳 道 ;“ 还 是 先 买 书 呢 ， 还 是 先 逛 厂 ?? 
苹 蜂 道 ,“ 配 全 套 书 ， 很 要 些 时 候 。 哨 们 先 去 交代 了 ,要 一 大 , 
书 ， 引 他 先 配 起 来 ， 咱 们 和 逛 响 们 的 厂 。 和 逛 完了 ， 他 的 书 也 配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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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SORA S238, (ARABI. TURE, 
kT PE, FLO AEB, 
HH), BTS, AIRE a, EME, Rr, 
Mop M MIT LET ILG, RRL HT, Re 
道 ,“ 这 是 文案 房 ， 卖 书 的 就 在 这 里 2 他 嘴 里 说 着 ， 却 不 走 文案 
房 ， 另 到 右 首 一 所 房子 里 去 。 那 房子 是 两 扇 绿 色 大 门 关 着 ， 在 
大 门 上 又 开 了 一 个 小 门 。 大 门 外 挂 着 “画图 房 ? 三 个 字 的 牌子 。 
宝玉 不 觉 纳 问 道 ;《 卖 书 的 所 在 ， 怎 么 叫做 “画图 房 ? BE 2 
蝇 推 开 小 门 进去 ， 宝 玉 等 一 起 人 也 眼 了 进去 ， 只 见 当中 所 着 一 
个 阔 大 长 桌子 。 这 里 卖 书 的 人 ， 岂 做 朱 坤 。 薛 里 先 说 知 买书 ， 
朱 坤 问 买 什么 书 。 薛 奸 道 ;“ 配 全 套 的 。 我 来 配 过 两 回 , 你 总 认得 
我 了 ?> 朱 坤 道 ,“ 认 得 。 我 就 配 起 来 就 是 .> 薛 晤 道 ;“ 我 们 先 到 各 
厂 去 考 狗 ,回头 来 点 了 书 算 帐 > 朱 坤 答应 了 。 薛 晤 要 走时 , 却 不 
见 了 宝玉 。 原 来 那 长 桌子 千里 面 一 头 , 放 着 一 个 玻 闹 甘 子 ， 里 面 
捍 着 一 个 小 轮船 样子 。 宝 玉 见 了 ,想起 恰 红 路 的 西洋 自行 船 ,与 
这 个 大 同 小 异 ,不 党 出 神 。 回 过 脸 来 ,又 见 里 间 摆 着 几 张 白板 桌 
子 ,靠边 上 举荐 一 人 , 似 是 教书 先生 模样 。 旁 边 因 了 七 长 八 短 的 
几 个 孩子 ,在 那里 念书 , 却 是 员 哩 吐 噜 的 ,一 个 字 也 昕 不 出 来 , 正 
(eB EWE. MEMES Hh FEAL, GENE Se EA ELK AA 
惠 道 ,4 我 这 里 虽然 有 熟人 , 却 认 不 得 地 方 , 先 间 一 声 才 好 。” 朱 地 
正在 开 了 书 橱 到 书 , 便 问 到 哪里 , 伯 惠 道 , 《锅炉 厂 ,” 朱 坤 道 ; 《出 
了 柚子 ， 望 江 边 走 去 ， 走 到 船坞 旁边 ， 往 西 就 中 了 。” HS 
依 言 走 去 。 到 了 锅炉 厂 ， 伯 惠 便 拉 着 一 个 小 工 ， 问 道 :“ 帐 房 在 
哪里 ?” 那 小 工 道 :“ 你 走 错 了 ， 帐 房 在 公务 厅 楼 上 。” 伯 惠 性 了 一 
伍 道 ;“ 我 只 问 锅炉 厂 的 汉 老 爷 。? 小 工 指 着 一 问 房子 道 ;“ 就 在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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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AR aE, RES. RWMBBAENAMRE, 
在 那里 写字 ， 见 了 伯 惠 ， 连 忙 放 下 笔 ， 除 下 眼镜 ， 迎 了 起 来 。 
大 家 招呼 了 ， 又 请 教 了 页 、 巷 二 人 的 贵 姓 台 甫 。 宝 玉 只 说 是 别 
字 仲 瑛 。 一 会 泡 上 茶 来 ， 伯 惠 道 ; “我们 不 客气 。 今 日 我 这 两 位 
WMA, ABA. RT RAMU, MAMA, R 
RABKA, BERRA, HEGA "GRR. “好 好 ， 就 请 
从 小 厂 看 起 。” 伯 惠 便 立 起 来 同 去 ， 冯 委员 也 陪 着 。 到 了 三里 ， 
便 一 一 的 指点 ,这 里 是 人 工 做 的 ,那里 是 用 机 器 的 。 这 个 是 康 邦 
汽 坊 ， 古 近年 的 新 样 ， 鼎 的 地 方 少 些 。 又 带 到 机 器 那 边 去 ， 指 
点 这 龙 钴 卢 的 ， 这 是 刨 光 的 ， 这 是 切 铁 的 ， 又 叫 一 个 小 工 ， 拿 
一 块 碎 铁 来 切 给 他 们 看 。 那 小 工 便 拿 了 一 块 一 寸 来 厚 的 碎 铁 ， 
放 到 刀口 上 去 ， 一 会 切 成 两 段 。 宝 玉 吐 出 了 舌头 道 ;“ 这 还 了 
得 1 ”又 叫 那 小 工 再 切 一 遍 ， 宝 玉 弯 下 腰 ， 低 下 头 去 ， BHD 
了 ， 立 起 来 笑 道 ; “我 当 是 飞快 的 刀 ， 原 来 是 没有 刀刃 儿 的 ， 有 
一 才 来 厚 的 刀口 ， 他 也 不 是 切 ， 是 硬 压 断 的 。 然 而 那个 劲 儿 ， 
也 可 以 了 1” 汉 委员 了 又 带 到 旁边 水 雷 厂 里 去 看 。 这 里 的 机 器 ， 都 
是 细 巧 的 ， 与 那 边 又 自 不 同 。 又 拿 出 水 雷 针 来 看 ， 是 铜 做 的 ， 
星 贸 效 上 白金 丝 通电 ， 说 是 装 到 水 雷 上 ， 只 要 四 两 重 的 劲 儿 碰 
上 ， 就 炸 了 。 宝 玉 听 说 白金 丝 ， 又 是 闻 历 未 闻 的 。 要 看 时 ， 却 
是 看 不 见 。 汉 委员 又 另外 叫 拿 白 金 丝 出 来 看 ， 原 来 比 物 蛛 丝 儿 
还 细 。 宝 玉 见 了 ， 不 觉 暗 暗 称 奇 。 看 了 一 会 ， 方 才 出 来 。 冯 委 
员 便 道 , “我 此 刻 还 有 些 未 了 的 公事 ， 不 能 奉 陪 了。 我 叫 个 小 
工 ， 带 着 各 处 去 看 看 吧 ， 放 工时 到 我 这 里 吃饭 ,。” 伯 惠 道 : “好 极 
好 级 !7 因 叫 黄 福 焙 若 都 在 这 里 等 着 。 汉 委员 一 面 叫 一 名 小 工 领 
着 去 。 于 是 一 行人 出 了 锅炉 厂 , 仍 走 到 那 大 钟 底下 , 原来 是 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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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 那 小 工 便 到 里 面 回 道 ,“ 华 老爷 ， 我 们 冯 老 公有 几 位 朋友 来 
看 厂 ， 清 华 老爷 的 示 。? 那 华 老爷 道 ;“ 好 好 ， 请 便 ! 我 这 里 有 公 
事 ， 不 能 奉 陪 呢 。?” 于 是 小 工 带 了 三 人 ， 逐 处 看 了 一 遍 。 又 到 楼 
上 去 看 过 ， 才 到 后 头 看 总 机 器 。 那 管 机 器 的 ， 见 是 体面 人 ， 便 
一 一 告诉 ， 这 是 汽 寅 ， 这 是 冷 汽 管 、 这 是 热 汽 管 的 一 一 说 了 一 
人 遍 。 小 工 又 带 了 三 人 ， 从 后 门 走出 ， 不 多 数 武 ， 便 是 熟 铁 厂 ， 
只 站 在 门口 看 看 。 因 为 里 面 全 是 一 个 个 的 煤 炉 ， 烧 得 那 铁通 
红 。 工 匠 们 拿 着 锤 ， 打 得 火星 四 射 ， 没 有 看 头 。 只 有 靠 门 口 的 
一 个 大 锤 ， 却 不 用 人 力 ， 自 己 能 提 上 去 打下 来 的 。 宝 玉 便 问 这 
MFA, NTI KEE HE, CHAM RA, I 
便 摆 闭 好 些 洋 枪 。 小 工 先 进去 回 了 ， 便 有 一 个 姓 万 的 司 事 出 来 
招呼 。 先 看 了 各 种 机 器 ， 都 同 机 器 厂 的 差不多 。 后 来 拿 起 一 枝 
检 管 ， 放 在 眼 边 ， 望 亮 处 一 照 ， 党 得 里 面 隔 着 一 层 厚 琉璃， 用 
口 吹 时 ， 却 又 是 通 的 。 苹 易 便 叫 奇怪 ， 宝 玉 道 : “这 个 我 例 明 
白 。 他 这 里 面 钻 得 光滑 极 了 ， 对 了 亮 处 一 照 ， 他 那 四面 的 回 
光 ， 映 成 这 影子 的 ， 是 不 是 呢 ?” 万 司 事 道 ; “只 怕 是 这 个 道理 。” 
旁边 一 个 工区 道 ,“ 正 是 正 是 2 说 善 ， 引 到 楼 上 ， 看 了 一 遍 ， 方 
才 册 来 。 走 到 门口 时 ， 宝 玉 站 住 了 脚 ， 对 着 那 洋 枪 看 。 万 司 事 
便 走 过 来 ， 拿 起 一 枝 ， 室 玉 以 为 他 要 放 枪 ， 便 退 开 了 一 步 。 未 
知 是 否 放 洋 枪 给 宝玉 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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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 万 司 事 拿 起 一 枝 枪 来 ， 递 给 宝玉 看 道 :“ 这 是 从 前 刘 总 
办 出 的 新 样 造 出 来 的 ， 一 分 钟 工夫 ， 可 以 放 得 三 十 五 响 ! ”宝玉 
道 :“ 能 打 多 远 呢 ?万 司 事 顿 仁 了 口 ， 一 会 道 ,这 却 没有 考究 
过 .宝玉 又 问 那些 枪 名 ， 万 司 事 指 道 ,“ 这 是 十 三 响 毛 瑟 ' ， 这 
Ki MGR 5 AE “ 林 明 敦 ' ,这 是 “马蹄 ,这 是 “ 哈 吃 开 士 " 。” 
宝玉 又 问 那 刘 总 办 造 的 叫 甚 名 字 。 万 司 事 道 :“ 当 年 造成 了 这 个 
检 ， 还 没有 名 字 。 解 到 北洋 给 李 中 堂 看 ， 李 中 堂 当场 试验 了 ， 
题 了 名字 叫 做 “连珠 快 利 枪 2 说 罢 ， 三 人 辞 了 出 来 。 小 工 指 着 
再 看 道 ;:“ 那 边 是 生铁 厂 ， 没 有 看 头 ， 不 去 吧 。” 宝 玉 道 “已 经 到 
了 这 里 了 ， 管 他 有 看 头 没 看 头 ， 也 去 看 看 .于 是 往 西 而 去 ， 走 
到 时 ， 却 见 门 口 的 牌子 ， 是 “铸铁 厂 ” 三 个 字 。 小 工 进去 回 了 ， 
只 听 得 里 面 说 道 : “我 们 这 里 没 看 头 ， 请 看 吧 。” 于 是 三 人 到 三 门 
外 一 看 ， 原 来 是 直 沿 着 的 。 里 面 做 工 的 人 ， 都 是 莲 首 垢 面 的 ， 
脸 上 铺 着 一 层 黄 尘 。 宝 玉 猛 然 想起 初 遇 焙 车 时 的 模样 ， 不 党 又 
伍 了 。 薛 婚 道 :“ 你 是 怕 脏 的 ， 怎 么 见 了 这 些 脏 劲 儿 ， 倒 看 出 神 
了 ?” 宝 玉 道 ; “看 怎么 脏 法 。 这 个 是 不 得 已 之 脏 。 他们 为 了 做 
活 ， 阔 成 这 个 样 儿 。 他 们 又 肯 这 个 样 儿 去 自食其力 。 我 见 了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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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HORST, SoHE OE” — Be Boe. 
ot, SEDI A. ERM “AKITA, GAP 
起 两 来 ?小 工 道 :4 这 是 枪 厂 里 面 汽 管 喷 出 来 的 汽水 ， 不 是 雨 。2 
宝玉 、 伯 惠 也 党 着 头 上 酒 下 一 阵 水 花 。 到 了 转弯 去 处 ， 茧 昨 跑 
了 脚 ， 几 乎 访 个 眼 斗 ， 原 来 是 踢 了 铁轨 。 伯 惠 道 , “这 里 记 和 有 火 
车 么 ?” 小 工 道 ,《“ 从 前 没有 。 后 来 刘 总 办 造 了 一 辆 ， 不 过 疙 炮 时 
用 用 。 这 个 铁路 ， 是 推 货车 用 的 ,” 一 路 行 来 ， 仍 走 这 机 器 广 门 
首 ， 到 木工 厂 看 了 一 遍 。 这 厂 里 只 有 两 架 饮 本 机 器 、 车 木 机 器 
之 类 。 咯 看 了 一 遍 ， 就 出 来 ， 站 看 大 钟 ， 已 经 十 一 点 了 。 小 工 
道 :“ 先 到 我 们 厂 里 总 苞 吧 ， 快 要 放 工 了 。” 三 人 依 育 ， 仍 到 锅炉 
厂 来 。 

HH SRRAB OH, PARK. PMSA, Be 
鞋 头 说 脚趾 痛 。 冯 委员 便 问 何故 ， 伯 惠 道 ;“ 想 还 是 踢 了 铁轨 的 
缘故 ”宝玉 笑 了 笑 。 正 说 话 间 ， 只 听 得 外 面 “隆隆 ”之 声 。 宝玉 
立 起 来 ， 往 窗外 一 望 ， 正 是 一 车 铁 条 儿 ， 用 两 人 推荐 ， 在 铁轨 
上 经 过 。 宝 玉 道 ,“ 这 倒 省 了 许多 人 力 ,” 伯 刘 、 苹 易 听 说 ,也 立 起 
来 看 ， 伯 囊 道 ,“ 局 里 不 走火 车 ， 单 为 这 个 用 法 ， 也 筑 起 铁路 ， 
未 免 大 材 小 用 了 。” 汉 委员 道 , “这 是 光绪 初 年 ， 外 国人 造 了 一 条 
吴淞 铁路 ， 上 海道 向 他 买 了 回来 。 拆 毁 了 的 铁轨 ， 没 有 用 人 处 ， 
才 装 到 这 里 的 ”宝玉 道 ; “是 外 国人 造 的 ， 买 了 过 来 , 固 是 应 该 ， 
为 其 又 拆 了 呢 ?” 伯 囊 道 ,“ 那 时 恐怕 一 旦 中 外 失 和 ， 外 辐 兵 船 
到 了 吴淞 ， 就 从 这 条 路 上 来 ， 所 以 拆 了 。” 宝 玉 道 : “此 刻 不 又 有 
了 淞 沪 铁 路 了 么 ， 只 和 悄 此 时 中 外 不 至 失 和 的 了 !” 汉 委员 道 , “这 
是 一 时 一 时 的 见识 。 其 实 他 既 到 了 吴淞 ， 就 没有 铁路 ， 忆 他 还 
BERN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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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说 话 时 ， 只 昕 得 “ 鸣 鸭 ?的 一 声 哆 ， 早 放 工 了 。 冯 委员 便 
走出 门口 站 着 ， 三 人 也 出 来 看 看 。 只 见 一 众 工 区 ， 都 鱼贯 而 
出 ， 走 到 门口 ， 就 交 下 一 根 筹 来 ， 方 才 出 去 。 一 会 散 尽 ， 开 上 
饭 来 ， 汉 委员 让 坐 。 吃 过 ， 宝 玉 便 要 去 看 那 书 配 全 了 没有 。 汉 
委员 这 :“ 买 书 么 ? 此 刻 还 没 开门 ， 等 开 了 工 再 去 吧 。?” 于 是 分 坐 
谈 和 天， 又 问 了 些 制 造 局 的 历史 。 直 等 开 过 工 ， 汉 委员 仍 派 了 小 
工 跟 券 ， 要 去 看 厂 。 薛 蠕 道 “ 咱 们 拿 了 书 就 走 吧 ， 再 看 什么 
呢 ? 宝玉 便 问 还 有 几 厂 ， 汉 委员 道 ,“ 还 有 大 炮 厂 、 炮 弹 厂 、 炼 
钢 厂 本 以 看 看 。 其 余 工 程 处 、 轮 船厂 ， 没 有 机 器 ， 可 以 不 必 看 
了 。” 宝 玉 还 要 去 看 那 三 三， 苹 蜂 执意 不 肯 。 宝 玉 无 奈 ， 只 得 辞 
了 冯 委 员 ， 带 了 焙 若 ， 伯 惠 也 带 了 黄 福 ， 一 同 到 画图 房 去 。 朱 
坤 早 把 书 配 齐 了 ， 拿 了 一 本 书目 ， 请 宝玉 自 点 。 原 来 内 中 还 有 
SU <BR, EPI: KUMAR A? MRA, 
哪里 是 译本 ， 还 是 中 国 旧书 ， 不 过 板子 刻 好 了 ， 因 说 道 , “不管 
它 ， 世 放 在 一 起 ， 以 备 一 格 ,” 点 过 了 ， 苹 蜂 算 过 了 帐 ， 交 付 清 
楚 。 伯 总 叫 黄 福 去 叫 小 车 。 朱 坤 一 面 取出 厚 纸 ， 把 书 一 部 一 部 
的 包 起 来 。 一 会 黄 福 叫 了 一 辆 小 车 来 ， 看 看 装 不 下 ， 只 得 又 去 
叫 了 一 辆 。 伯 惠 又 叫 黄 福 招呼 装 车 ， 便 提 了 到 长 发 栈 去 ， 宝 玉 
也 把 焙 车 留 下 。 三 人 出 了 栅 子 ， 坐 上 马车 ， 风 驰 电 人 的 先 回 
去 本 

到 了 客栈 ， 开 了 房 门 ， 茶 房 早 送 一 张 条 子 给 醉 蜂 。 原 来 是 
HRA, BA TRAN ER, BAR, AR 
奉 南 ”云云 。 茶 房 又 道 :“ 早 上 是 自己 来 过 一 次 ， 后 来 送 来 这 
张 条 子 ， 以 后 又 打发 人 来 问 过 两 次 了 。? 薛 蜂 道 “有 什么 于， 这 
么 要 紧 ? 我 要 软 欢 呢 。? 茶 房 退 了 出 去 ， 只 见 外 面 走 进 一 人 .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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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了 ， 便 拉 了 伯 惠 到 自己 房 里 来 坐 ， 说 起 :“ 今 日 在 制造 局 所 看 
的 机 器 ， 自 然 都 是 外 国 买 来 的 了 ， 不 知 中 国 自己 会 做 不 会 ?” 伯 
惠 道 :“ 会 只 怕 是 会 的 ， 就 怕 的 是 器 具 不 齐 ， 做 不 起 来 。 代 而 不 
会 做 也 难说 。 今 旦 虽 未 看 见 ， 我 知道 局 里 面 还 有 有 好几 名 洋 区 
呢 ,” 宝 玉 道 , 《我 也 为 这 个 纳 闲 。 这 些 法 子 ， 痢 是 外 国 的 ， 他 却 
FIRB LI? 什么 做 枪 啊 ， 做 炮 啊 ， 咱 们 做 起 枪 炮 来 还 打 淮 ? 
有 一 天 同 他 失 了 和 ， 还 不 是 拿 来 打 他 们 么 ?这 个 我 刚才 想 了 好 
几 句 话 ， 可 以 叫做 BAB’, RAM fie CPW A Sit, 
还 治 其 人 之 身 ， 又 可 以 叫做 “以 夫子 之 道 ， 反 害 夫子 ,难道 
他 望 咱们 中 国人 都 是 庚 公 之 斯 么 ? 这 我 可 真 不 解 了 ! ” 伯 惠 道 : 
“ 哪 有 这 话 ! 他 们 的 制造 ， 层 出 不 穷 ,今年 造 的 东西 比 去 年 精 ， 
明年 造 的 东西 又 比 今年 精 了 。 璧 如 造 洋 枪 ， 我 们 要 造 ， 请 他 
教 ， 造 起 的 洋 枪 能 打 一 里 远 ， 他 家 里 造 的 已 经 可 以 打 一 里 半 
了 ! 等 你 学 会 造 打 一 里 半 的 枪 时 ， 他 家 里 造 的 又 可 以 打 二 里 
了 。 他 就 教会 你 怕 什 么 1” 宝 玉 点 头 道 , 《原来 有 这 个 道理 ! 我 们 
何不 也 考究 考究 ， 赶 上 他 们 呢 ? 天 下 事 怕 的 是 不 曾 入 门 ， 现 在 
咱们 总 算 入 门 了 ， 就 从 这 条 路 上 精益 求 精 起 来 ， 想 也 不 难 ,” 伯 
Rid, “可 不 是 么 ?” 只 恨 我 们 中 国 的 习气 ， 总 是 死守 成 法 ， 听 见 
说 有 个 新 法 ,不 是 详 为 荒唐 ， 便 是 斥 为 多 事 。 等 到 人 家 的 新 法 
有 了 实验 ， 被 他 亲眼 看 见 ， 他 才 信 服 了 ， 等 学 起 来 时 已 是 迟 
了 。 便 是 今日 所 买 那 些 书 ， 多 半 是 一 二 十 年 前 所 译 的 ， 人 家 已 
经 旧 得 了 不 得 ， 我 们 还 拿 他 作 枕 中 秘宝 呢 ! ”宝玉 道 , “这么 说 ， 
这 书 是 没 用 的 了 1” 伯 惠 道 ; “也 不 尽 然 。 他 这 里 头 都 是 讲 科学 的 
书 多 ， 要 按 着 他 的 书 去 实验 嘱 ， 那 都 是 些 陈 腐 旧 法 了 。 然 而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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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此 时 连 一 点 也 不 懂 ， 借 些 齿 刻 他 的 门 径 ， 未 尝 不 可 以 看 得 2 
宝玉 道 ;“ 要 懂 他 们 新 法 的 有 什么 书 ?” 伯 惠 道 : “我 看 这 东西 ， 不 
是 看 书 可 以 看 会 的 。 他 们 那 科 学 有 专门 学 堂 ， 由 小 学 升 中 学 入 
KY, HWA, BH, Breer hh, AU 
乱 四 西部 书 ， 可 以 看 会 的 ， 他 们 也 不 必 设 什么 堂堂 了 。” 一 席 话 
说 得 宝玉 蜡 然 若 丧 ， 道 :“ 你 若 早 说 了 ， 我 也 不 叫 他 化 这 铭 钱 去 
买 这 无 谓 之 物 了 。” 伯 惠 道 ,“ 这 又 不 然 。 你 要 考究 这 些 学 问 ， 也 
要 先 从 这 里 下 手 ， 方才 知道 他 的 根 底 。 若 突然 去 看 那 新 法 新 
书 ， 倒 是 茫 无 头绪 ”宝玉 道 ;“ 说 是 这 么 说 ， 不 知 我 看 了 这 个 之 . 
后 ， 要 找 那 新 译 的 还 有 没有 ?2 伯 惠 道 ;“ 这 个 要 打听 去 ， 且 等 看 
了 这 个 再 说 。” 

正 生 彼此 说 话 时 ， 黄 福 、 焙 车 押 书 来 了 。 那 两 个 小 车 夫 帮 
着 ， 一 包 一 包 的 送 上 来 。 宝 玉 便 把 那 没 用 的 ， 都 叫 笠 车 收拾 到 
外 间 去 ， 仍 旧 放 到 书 箱 里 面 ， 把 新 买 来 的 ， 罗 列 起 来 。 伯 惠 叫 
黄 福 也 必 着 收拾 ， 忙 了 好 半天 ， 方 才 妥 当 。 

只 见 苹 电气 盆 分 的 走 过 来 道 ; “真是 岂 有 此 理 ! ”宝玉 、 伯 惠 
都 问 和 何故 。 巷 是 对 宝玉 道 ;“ 就 是 为 的 那个 打 锁 表 ， 被 你 批评 上 
两 句 ,我 就 想 不 买 他 了 。 这 东西 原 是 柏 污 明 的 ,他 说 是 一 个 朋友 
之 物 ， 因 为 等 用 ， 要 卖 二 百 块 钱 。 我 不 过 一 时 高 兴 ， 拿 过 来 看 
大 ， 打 筑 叫 人 估 估 价 ， 值 得 再 买 。 谁 知 价 还 没有 去 估 ， 你 倒 先 
PALATE, LRA, SURE ART th” XA 
SAME PTT A RATA? MO RE KT! 
REZ Tih, 不 能 退 ,一定 要 裁 给 我 。 你 想 , 我 是 
受 得 了 那 种 气 的 么 ? 被 我 着 实 的 骂 了 他 两 句 。 他 见 我 不 对 ， 
又 改 了 面 且 ， 说 是 要 卖 的 人 ， 十 分 不 得 了 ， 一 定 楼 求 我 天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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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 BRENRDOKT, THWART E, PGB 
还 没有 管 应 ， 他 忽然 又 说 这 表 本 来 值得 三 百 多 银子 ， 此 刻 只 卖 
二 百 块 ， 要 便宜 一 半价 钱 。 我 不 党 恼 了 ! 我 初 意 不 过 是 全 二 百 
块 钱 买 了 它 ， 只 当 是 济 人 之 急 罢 了 。 谁 知 他 倒 说 出 这 名 话 来 ， 
好 象 是 我 贪 他 的 便宜 了 ， 所 以 我 一 口 回 绝 了 他 ， 他 人 向 我 翻 起 
脸 来 ， 你 说 奇怪 不 奇怪 ?” 伯 惠 道 , “就 是 我 昨天 看 见 你 还 他 敢 个 
RA?” HERBIE. “可 不 是 么 1” 伯 惠 笑 道 :“ 姥 链条 哪里 去 了 ?” 菌 蜘 
道 ;“ 他 交 给 我 就 没有 链条 的 2 伯 惠 又 笑 道 ;“ 他 再 要 多 唆 你 时 ， 
你 只 说 英 道 川 已 经 同 我 当面 说 定 了 ， 他 就 再 不 言语 了 。? 薛 归 
道 ,“ 这 是 什么 讲究 ， 倒 要 问 个 明白 ,” 伯 惠 道 ,你 道 洪 明 兄弟 部 
是 好 人 人 么 ?他 两 个 都 是 周 棍 ， 专 门 设 骗 那 外 路 人 入 局 峙 博 。 他 
们 却 用 什么 翻天 印 、 倒 脱 靳 的 法 子 来 骗 你 的 钱 。 这 个 打 锁 表 ， 
是 他 的 同类 中 一 个 叫做 莫 道 川 启 来 的 。 这 表 连 链条 ， 只 怕 也 值 
到 三 四 百 ， 是 一 个 路 过 上 海 客 人 的 东西 。 也 算是 上 了 他 们 的 
当 ， 赌 输 得 了 不 得 ， 就 把 这 表 押 了 八 十 块 钱 ， 又 输 完 了 。 那 客 
人 再 要 多 押 几 元 ， 他 们 也 不 肯 。 后 来 他 们 分 赃 ， 英 道 川 照 八 十 
元 的 价 分 了 这 表 。 近 日 闻 得 姓 英 的 手边 ， 也 很 捕 据 ， 情 愿 照 原 
价 卖 出 来 。 柏 耀 明 乘 他 艰 窘 的 时 候 ， 只 给 了 他 六 十 元 ， 欠 着 二 
十 ， 说 慢 慢 还 他 。 他 可 拿 来 要 赚 你 的 钱 !2 薛 蜂 道 ,“ 那 链条 是 什 
么 的 和 伯 惠 道 :“ 是 外 国 金 的 。 那 外 国 金 顶 不 好 ， 买 来 时 价钱 很 
大 ， 要 卖 出 去 却 吃亏 不 少 。? 薛 蜂 跳 起 来 道 ;“ 他 统 共 八 十 元 的 东 
下 ， 还 拿 去 一 根 金 链条 ， 还 要 卖 我 二 百 ， 这 个 负心 还 了 得 么 !? 
正 说 话 时 ， 伯 惠 家 里 打发 人 来 寻 ， 伯 惠 便 起 身 辞 去 。 不 知 伯 惠 
去 后 ， 还 有 何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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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作 小 说 的 体裁 ， 有 事 话 长 ， 无 事 话 短 。 宝 玉 自 从 到 了 
上 海 ， 会 了 吴 伯 惠 ， 一 见 如 故 ， 事 事 都 请 教 他 ， 又 请 他 教 英 
文 。 伯 惠 叫 他 买 < 士 啤 令 下 > 来 读 ， 说 这 个 是 启蒙 的 书 。 宝 玉 买 
来 看 了 ， 伯 惠 教 了 一 遍 。 宝 玉 说 :“ 这 个 不 行 ! 这 就 和 咱们 的 
< 三 字 经 >、< 神 童 诗 > 一 般 ， 从 小 念书 的 人 才 用 得 它 着 。 我 们 此 
刻 这 么 学 起 来 ， 要 费 多 少时 候 ? 必 得 有 一 部 有 汉文 注解 的 ， 才 
便当 捷 速 。 最 好 是 能 有 同 字典 一 般 可 以 查 字 的 。 我 看 那 个 < 无 
师 自 通 英 语录 > 便 好 。2 伯 惠 道 “那个 不 好 。? 于 是 又 教 他 买 <* 英 字 
入 门 >、“ 华 英 字典 >。 宝 玉 买 了 ， 求 伯 惠 教 起 来 。 每 日 自家 分 
开 功课 ， 上 半天 看 买 来 的 译本 书 ， 下 半天 读 英文 。 他 本 是 绝世 
聪明 的 人 ， 一 经 指点 ， 便 心领神会 起 来 ， 又 尾 着 有 一 部 字典 在 
旁边 ， 随 便 过 了 一 张 残 废 的 外 国字 纸 ， 也 要 逐 字 去 查考 ， 因 此 
学 得 飞快 。 亿 自己 也 把 进 京 的 心事 搁 起 ， 一 心 只 在 这 个 上 头 。 

BMPS, FBDTS ARM. RK, BIR WANE 
了 来 道 ;“ 宝 兄弟 ， 你 一 到 了 上 海 ， 就 说 要 进 京 。 此 刻 怎 么 不 提 
起 了 ?宝玉 道 ;“ 提 起 便 怎 么 ?” 薛 蠕 道 ;《 我 方才 接 了 一 封 京 信 ， 
叫 我 即刻 进 京 。 你 要 去 时 ， 明 日 和 我 一 起 动身 ”宝玉 道 :“ 你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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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 QAR SIC” I. “我 这 一 进 京 去 ， 便 好 
好 的 干 一 个 大 功名 出 来 。 你 要 去 时 ， 也 可 以 干 点 事业 去 ?宝玉 
笑 道 ,“ 这 就 恭喜 了 ! 只 可 惜 我 一 则 无 志 功 名 ， 二 则 学 的 英文 ， 
MEORARRA, RAMU. NAMA RBS. "REMI: 
“我 又 走 了 ， 你 一 个 人 在 这 里 做 甚 ?2 宝 玉 道 :“ 奇 怪 ! BRK I 本 
也 不 打算 遇见 你 呀 !” 薛 昨 想 了 一 想 道 ;“ 我 前 回 送 给 你 的 二 百 块 
钱 ， 用 了 多 少 了 ?宝玉 道 ,“ 一 个 没劲 。 你 要 做 盘 总 ， 只 管 拿 了 
去 。 攻 里 道 :“ 我 并 不 是 要 盘 缠 。 我 这 回 走 的 匆忙 ， 要 托 你 代 我 
办 点 事 呢 2 宝玉 问 甚 事 ， 薛 蠕 道 ,“ 一 来 是 我 的 行李 , 不 能 全 
带 ， 要 存在 你 这 里 。 二 来 我 还 有 二 万 银子 ， 存 在 汇丰 。 你 要 是 
进 京 时 , 代 我 汇 了 去 。 但 不 知 你 多 早晚 才 走 ?2 宝玉 道 ,“ 存 行李 只 
BAD, RPA RAI, MBCA AML, HME. “RMS 
之 外 ， 还 托 谁 ? 你 不 懂得 ， 问 伯 惠 总 知道 。 我 回来 就 把 存折 送 
给 你 。” 此 时 宝玉 正在 潜心 学 英文 ， 也 无 电 和 巷 蠕 多 说 ， 便 胡乱 
答应 了 ， 薛 蠕 便 去 。 到 了 晚上 ， 就 送 过 一 本 洋 式 手 折 来 ， 又 开 
了 一 纸 行李 单 ， 痢 交 给 宝玉 。 宝 玉 道 , “你 当真 的 要 走 了 么 ?” 苹 
MIE. “AR. Ei “BURA HAR, ABR” ea. Ok 
刻 不 便 说 给 你 。 不 知 你 几时 进 京 ， 你 到 得 京 里 ， 自 然 知道 ,? 空 
玉 道 :我 也 想 着 要 走 ， 只 是 一 时 含 不 得 丢 下 那 洋 书 ， 须 得 再 学 
几时 。 只 要 学 得 差不多 ， 可 以 自己 用 功 ， 不 必 人 教 ， 我 也 就 走 
To REM “RUBE! 你 本 来 最 恨 的 是 洋货 ， 近 来 为 甚 忽 
然 念 起 洋 书 来 ， 而 且 是 下 死 劲 的 用 功 ? 难道 洋 书 就 不 是 洋货 
了 ?” 宝 玉 道 , 《我 本 来 给 你 说 过 ， 用 洋货 ， 也 要 分 个 有 用 没 用 ， 
有 益 无 益 。 这 洋 书本 是 个 有 用 的 东西 ， 自 然 要 念 念 它 了 。” 阶 蜂 
道 :“ 我 也 不 管 你 这 个 ， 你 到 底 多 早晚 进 京 ?2 宝玉 道 ;“ 说 不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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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的 不 过 一 个 半 个 月 ， 送 的 或 者 一 年 半年 ,， GABOR 
道 ;“ 随 你 迟 也罢 ， 旱 岂 喷 ， 我 的 东西 都 托付 你 了 。 这 手 折子 你 
收 好 。 这 一 张 行李 单 上 的 东西 ， 都 存在 帐 房 里 的 。 明 儿 早 起 ， 
我 和 你 当面 交代 了 帐 房 就 是 。 此 刻 我 要 先 唾 了， 明日 清早 怕 有 
E72 EAU, PBR IAS, See uel” REM: 
eee. 你 如 果 进 了 京 ， 我 再 和 你 说 ， 包 管 这 个 

RUL, UUM "HEBD, MRT. 

BEI. KARL, BRK, MSS, tae 
了 人 来 ， 交 代 他 所 存 行李 ， 都 托付 了 宝玉 的 话 ， 又 说 道 ,“ 他 动 
身 时 ， 交 他 代 我 带 去 。” 帐 房 答 应 去 了 。 薛 明 又 拿 一 把 钥匙 交 给 
宝玉 ， 又 叫 宝玉 搬 到 他 那 房 里 去 住 。 宝 玉 道 :“ 你 那 屋 里 ， 糊 得 
红 光 耀眼 的 ， 我 住 不 惯 .> 薛 昨 道 ,“ 你 住 不 惯 ， 也 要 把 那 边 的 堆 
碎 东 西 搬 了 过 来 ”宝玉 道 :“ 你 叫 茶 房 搬 来 就 是 了 。” 于 是 薛 蜂 回 
过 去 ， 把 零碎 东西 ， 归 入 箱子 里 。 那 不 能 放 在 箱 里 的 ， 也 叫 茶 
房 一 一 搬 了 过 来 。 另 外 还 有 两 个 箱子 ， 搬 过 来 寄 放 ， 乱 哄 哄 的 
忙 了 一 天 。 恰 好 这 天 开 天 津 的 安平 轮船 ， 在 四 点 钟 时 巫 晚 湖 出 
0, TORR, PASM PMA. EMR, A 
送 到 客栈 门 首 ， 就 回来 。 从 此 宝玉 乐得 清静 不 表 。 

且说 酚 蜂 从 了 安平 轮船 ， 狐 如 热 锅 上 蚂蚁 一 般 ， 一 刻 不 得 
安宁 ， 巴 不 得 立刻 就 到 了 ， 偏 生 又 遇 了 风 ， 路 上 多 走 了 一 
天 。 等 得 到 塘沽 时 ， 又 值 天 晚 ， 只 急 得 薛 蠕 暴 跳 如 雷 ， 了 眼 巴 巴 
效 了 一 夜 。 次 日 破 天 亮 时 ， 便 叫 了 小 船 , 拢 岸 ,到 火车 站 。 上 了 
车 ， 开 到 丰台 ， 即 刻 雇 了 又 车 ， 赶 进 城 去 ， 找 他 的 朋友 。 

你 道 他 的 朋友 是 谁 ?》 原 来 是 姓 王 的 ,名 字 叫 做 威 儿 。 本 是 北 
京城 里 的 一 个 著名 光棍 ， 平 日 吃 着 嫖 赌 无 所 不 为 。 因 为 -- 夫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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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事 , 到 宣化 县 去 探亲 。 他 那 亲 感 就 留 他 住 几 天 ， 未 免 置 酒 相 
待 。 他 吃 醇 了 ， 便 到 街 上 去 逛 ,无 意 中 又 遇 了 一 个 醉 汉 ， 两 下 相 
撞 ， 以 醇 遇 醉 ， 大 家 便 闹 起来。 路 旁 过 往 的 人 ,都 站 着 观看 ,不 
赞 一 词 。 两 下 便 打 成 一 堆 ， 大 家 未 免 都 受 有 微 伤 。 后 来 人 丛 中 
出 来 一 个 老者 ， 把 他 两 个 劝 开 ， 又 对 王 威 儿 道 :“ 你 这 位 哥 ， 只 
怕 是 初 来 此 地 。 古 语 说 的 好 ， 入 国 问 俗 ， 入 境 问 禁 。 你 也 不 打 
WEA, MTT IRB, EBS ot, 
也 让 他 三 分 。 你 仗 什么 腰子 ， 敢 和 他 对 打 起 来 ? 还 不 快 过 来 赔 
个 不 是 !” 王 威 儿 大 她 道 ;“ 我 不 认得 什么 羊 呀 牛 的 ! 我 王 大 务 
生长 在 拔 里 ,除了 皇上 王爷 , 那 怕 贝 子 贝 勤 见 了 我 也 要 低 个 头 
几 。 他 是 个 什么 东西 ! 别 说 他 一 个 ， 就 是 这 宣化 城 ， 也 搁 不 住 
RAW, TAM? WS, MME, WARM 扭 做 一 
Bl, TEZEMEAEMEA} i, ORR“ PRR Ah, MAR 
的 人 一 哄 让 开 ， 前 面 开 道 的 人 一 声 喝 断 ， 便 把 二 人 擒 下 ， 原 来 
是 本 县 太 爷 到 了 。 差 役 看 见 有 人 打架 ， 叱 喝 不 开 ， 便 上 前 提 
住 ， 拉 到 轿 前 回 了 县 官 。 那 县 太 爷 在 轿 里 问 道 ;“ 你 们 不 安 分 守 
己 的 做 人 , 却 在 外 头 打架 生 事 , 见 本 县 来 了 ， 还 不 知 避 让 ， 着 实 
可 恶 17 喝 叫 每 人 打 他 二 十 小 板子 。 差 役 正 待 行刑 ， 只 见 那 姓 杨 
的 跪 上 一 步道 ,“ 京 上 太 答 ， 小 的 是 本 城 的 教 民 ， 姓 杨 名 唤 势 
子 。2 一 句 话 还 未 说 完 ， 那 县 太 和 爷 就 大 怒 起 来 ， 叫 拉 王 威 儿 过 来 
问 道 ,“ 你 这 杂种 王八 莱 子 ， 是 哪里 来 的 ， 在 本 县 治 下 撒野 ?2 王 
威 儿 道 ,“ 小 的 王 威 儿 ， 宛 平 县 人 ， 到 这 里 探亲 ， 遇 见 这 姓 杨 的 
are ” SEWARD, DEAS 又 大 喝道 ,“ 若 实 可 
恶 ! 给 我 带 回去 问 他 ， 杨 势 子 无 干 省 释 。” 杨 势 子 谢 了 自 去 。 
这 里 差 役 便 拿 链条 把 王 威 儿 套 住 ， 带 回答 门 里 去 。 县 太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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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ANS Ek, BABAR, FOOT TA 
RF. E BULA EE, BRB: “RI MRA AE BN fe HE 
RM, RGR! 你 哪里 不 好 去 浆 祸 ， 却 走 到 本 县 治 
下 来 得 罪 教 民 ， 我 问 你 有 几 个 脑袋 ? 你 的 狗 命 不 要 紧 ， 须 知 本 
县 的 前 程 ,不 是 给 你 作 玩意 儿 的 ! 你 还 政 岂 冤枉 ,我 把 你 的 狗 踪 
也 打牌 了 , 狗 牙 也 给 你 打 掉 了 ,看 你 还 叫 ! ”左右 差 役 昕 说 ， 连 忙 
上 前 壁 辟 拍 拍 的 打 了 五 十 嘴巴 ， 打 得 王 威 儿 两 胭 红 肿 ， 牙 血 进 
Vit. MUM ASS Aa, AEWA A 示 众 ， 一 个 月 
fa, BPROARRAWH, ERMILL TRAE, RK 
Bi, RA AURA. BORA RS, IT A, 
方才 不 至 十 分 受苦 。 一 月 之 后 ， 又 打 了 二 百 ， 就 有 两 个 差 役 押 
着 出 境 ， 连 亲戚 那里 也 不 能 去 道 个 多， 按 着 棒 辣 ， 一 步 一 损 的 
走 去 。 那 两 个 差 役 ， 只 押 出 了 宣化 境 ， 便 摇 下 他 去 了 。 可 怜 他 
一 路 上 行乞 ， 回 到 京城 。 

看 官 ， 你 想 受 了 这 种 恶 气 ,这 种 冤枉 ,如 何不 恨 ? 起 先是 恨 
那 知县 官 ， 后 来 想 想 又 恨 那 场 势 子 ， 只 是 手 无 寸 柄 ， 徙 然 恨 
着 ， 也 是 无 用 。 一 连 过 了 三 四 年 ， 这 件 事 慢 慢 的 淡 了 。 他 又 到 
宣化 去 探亲 ， 住 了 几时 ， 方 才 回 京 ， 就 借 他 亲 威 的 驴 ， 骑 了 出 
门 ， 行 得 不 远 ， 臂 头 遇 见 杨 势 子 。 正 是 做 人 相 见 ， 分 外 眼 明 。 
杨 势 子 却 并 不 在 意 ， 只 因 他 仗 着 那 知 县 怕 的 是 教 民 ， 所 以 他 打 
官司 ， 打 一 次 赢 一 次 。 那 日 同 王 威 儿 打架 ， 不 过 是 无 意 相 过 
的 ， 过 后 就 忘 了 ， 昭 里 还 放 在 心 上 ， 所 以 并 不 在 登 。 不 比 王 威 
儿 是 受 了 亚 气 的 人 ， 无 论 吃 着 饭 睡 着 党 ， 总 是 想 着 做 人 。 这 三 
四 年 里 头 ， 哪 里 有 一 时 半 刻 是 放 过 的 ， 所 以 看 见 时 分 外 了 眼 明 。 
因 细 细 打 量 他 ,只 见 他 骑 的 一 匹 黑 驴 子 , 驴 子 上 还 搭 着 马 包 ，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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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戴 着 草帽 ， 象 是 个 出 远门 的 样子 ， 不 党 自己 也 拨 转 网 头 ， 
远 远 的 跟着 他 走 。 他 打 尖 ， 自 己 也 打 尖 ， 他 落 店 ， 自 己 也 落 
店 。 看 看 走 到 怀 来 县 境内 ,恰好 走 到 一 处 四 无 人 烟 的 所 在 ， 王 威 
儿 故 意 赶 上 杨 势 子 ， 两 驴 相 并 。 王 威 儿 斗 不 提防 ， 举 起 手中 蒜 
杆 ， 照 准 声势 子 括 上 ， 尽 力 打 去 ， 不 偏 不 倚 ， 恰 打 在 太阳 穴 旁 
边 ， 不 觉 一 个 头 显 ， 倒 栽 葱 的 掉 下 怠 来 。 王 咸 儿 也 连忙 下 来 ， 
一 手 按 住 ， 跨 在 他 身上 ， 不 问 情 由 ， 没 头 没 脑 的 乱 打 。 杨 势 子 
乱 喀 道 , “你 是 谁 ? 打 我 作 甚 ? 我 没 得 罪 你 ， 好 好 儿 的 大 家 走 
路 ， 你 要 打 ， 说 明白 了 打 !? 王 威 儿 咬牙 切 毒 的 道 “ 你 这 个 有 频 了 
眼睛 的 王八 羔 子 ,你 不 认得 老爷 ,老爷 却 认 得 你 ! 你 是 什么 羊 势 
子 ， 可 知道 你 老爷 却 是 牛 势 子 ! 今 儿 叫 我 跟 你 到 了 这 里 ， 可 知 
道 你 的 羊 特 角 ， 也 有 及 不 来 我 的 牛 特 角 的 时 候 ， 也 叫 你 受 点 
罪 ! 说 着 ， 接 连 又 是 几 拳 ， 打 得 杨 势 子 眼 中 火光 进 裂 ， 大 叫 偿 
命 ， 又 道 :“ 你 到 底 为 了 什么 事 打 我 ? 也 说 明白 ， 我 自问 没有 得 
罪过 你 呀 1! ” 王 威 儿 又 是 一 个 巴掌 ， 笑 道 ,“ 打 的 我 手 也 痛 了 1” 说 
着 ， 捣 了 他 的 辫子 ， 提 起 他 的 脑袋 ， 往 地 上 乱 磋 。 起 先 杨 势 子 
还 竭力 挣扎 ， 后 来 慢 慢 的 没 了 气力 ， 气 也 喘 不 过 来 了 。 王 威 儿 
磋 了 一 阵 ， 看 看 他 不 动 了 ， 撤 了 手 站 起 来 一 看 ， 只 见 他 直 反 挺 
的 躺 在 地 下 ， 两 只 眼睛 也 定 了 。 在 路 边 拾 了 一 堆 驴 马 装 ， 塞 了 
他 一 口 ， 然 后 跨 上 驴子 ， 回 头 就 走 。 走 了 一 箭 多 路 ， 猛 可 的 想 
起 今日 车 了 这 场 大 祸 ， 须 回去 不 得 ， 不 如 且 往 别处 避 他 几时 。 
METERS, BA, MER, ICRA. AMZ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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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 BLT BS, IA EAM. EN BASHS, A 
看 他 早 是 有 九 分 不 中 用 的 了 。 暗 想 仇 是 报 了 ， 只 是 这 祸 净 的 不 
小 ， 此 刻 且 到 哪里 去 躲 一 躲 呢 ?一面 走 着 ， 一 面 想 着 ， 忽 见 路 
SLR, APO, REBT. SBF 
APR, ERIUPAIET, BN, BRR BET 
措 ， 因 此 走 不 动 ， 在 那里 跌 叫 。 王 威 儿 下 来 ， 在 那 马 包 里 掏 了 
一 掏 ， 却 掏 出 一 吊 大 钱 ， 并 几 块 零碎 银子 ， 又 有 四 五 扣 手 折 。 
打开 看 时 ， 原 来 都 是 杨 势 子 重 利 放 债 的 帐 折 。 想 他 今 番 不 定 是 
型 哪里 收 利 钱 的 ， 可 巧遇 见 了 我 ， 便 宜 了 那些 债 户 。 他 今天 果 
然 死 了 ， 也 是 他 重逢 盘 剥 仗 势 炊 人 的 结局 报应 ， 也 怨 不 得 
了 。 想 罢 ， 便 把 那 手 折 据 的 粉碎 ， 在 身边 掏 出 洋 火 来 ， 氛 个 火 
soy, Ui: EAR, WR RMRRM RE, MTD, KR 
“Sp h, ISA RIR IRS, EOP. 3 RR 
让 怀 来 驿 落 店 。 只 因 心 中 没有 一 定 去 处 ， 耽 搁 了 两 三 天 ， 不 兽 
沪 并。 这 天 忽然 喧 传 境内 出 了 命案 ， 死 者 是 一 个 过 路 容 商 ， 被 
人 县 毙 ， 遗 下 黑 驴 一 头 ， 马 包 一 个 ， 由 地 保 报 县 相 验 ， 验 得 委 
系 因 伤 毙命 ， 刻 下 正比 差 严 缉 凶 手 云云 。 王 威 儿 听 了 ， 吓 得 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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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 BLAST SOE, BS LP, eee. TR 
来 县 境 ， 方 才 略 略 放心 ， 一 径 奔 出 张家口 外 去 。 在 路 又 把 那 驴 
子 卖 了 几 吊 钱 做 盘 纺 ， 在 口外 流离 浪 葛 了 几 个 月 ， 入 了 山西 境 
肉 。 又 由 山西 折 到 山东 ， 一 路 上 做 了 些小 负 贩 ， 倒 也 还 可 以 将 
就 糊口 。 

一 日 ， 到 了 登 州 境内 ， 遇 见 一 个 贩 束 子 的 客人 ， 要 招 一 个 
伙伴 送 灾 子 到 烟台 去 ， 王 威 儿 就 投了 他 ， 一 路 上 代 他 招呼 车 辆 
货物 。 那 客人 也 姓 王 ， 单 名 一 个 本 字 ， 与 王 威 儿 谈 得 投机 ， 不 
党 自述 来 历 。 原 来 王 本 是 个 武 举 出 身 ， 山 东 必 城 县 人 氏 。 前 几 
年 和 人 家 打 官 司 ， 那 人 家 不 知 用 什么 神通 ， 求 了 一 封 外 国信 给 
那 县 官 ， 因 此 王 本 非但 输 了 官司 ， 并 且 连 一 个 武 举 也 送 在 这 一 
案 上 ， 恨 得 他 撤 了 家 乡 ， 出 来 改 了 行 ， 做 贩 货 客人 。 王 威 儿 听 
了 ， 正 与 睛 家 同病相怜 ， 也 就 把 自家 的 履历 告诉 他 一 遍 。 王 本 
大 喜 道 ;“ 你 投了 我 ， 恰 是 着 了 道 也 ! 不 眶 你 说 ， 我 们 现在 正 要 
办 一 件 大 事 。 你 如 果 肯 入 伙 ， 和 包 你 立 取 功 名 富贵 ， 岂 但 报 优 罢 
了 。? 王 威 儿 也 欢喜 ， 问 是 何事 ? 王 本 对 他 耳 边 咽 嘿 咏 史 的 说 了 
半天 ， 把 一 个 王 威 儿 乐得 手舞足蹈 ， 从 此 跟 定 了 王 本 ， 学 些 源 
棒 。 

到 了 烟 合 ， 耽 搁 下 半 个 月 ， 把 束 卖 给 一 个 南 达 容 人 贩 到 上 
海 的 ， 一 切 交易 都 妥 了 。 这 一 天 ， 发 货 上 轮船 ， 那 客人 忽然 走 
来 说 少 了 十 包 恋 。 王 本 便 叫 王 威 儿 同 他 到 轮船 上 去 点 贷 。 王 威 
儿 恰 才 多 喝 了 几 杯 ， 勉 强 支持 着 到 船上 去 。 谁 知 到 得 船上 ， 那 
客人 的 伙计 ， 已 经 点 明 ， 并 不 得 少 。 王 威 儿 赌气 便 和 那 客 人 争 
了 几 句 ， 又 因 酒 后 走 到 海边 ， 受 了 那 海风 ， 愈 觉得 支持 不 住 ， 
便 到 船 头 上 找 一 个 没 人 的 所 在 ， 倒 下 来 便 睡 。 及 至 一 党 醒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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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船 已 经 开行 多 时 了 ， 王 威 儿 急 的 乱 跳 。 船 上 水 手打 杂 人 等 见 
了 这 个 情形 ， 先 说 他 是 贼 ， 不 由 分 说 ， 先 把 他 绑 了 起 来 ， 然 后 
再 回 买 办 。 气 得 那 买 办 人 甚 慈 善 ， 听 见 这 话 ， 便 亲自 问 他 的 缘 
Ho ELIS eT ih SR Rw) EE 
th, SIT EASE, ALE RLIFAR cy. MAM 
上 海 ， 船 上 各 人 都 忙 着 各 司 其 事 ， 谁 还 照顾 着 他 ? 他 却 乘 人 不 
& iy ER. 

果然 上 海 的 繁华 与 众 不 同 ， 不 觉 看 得 他 目眩 神 迷 ， 左 顾 右 
i, BARI, RAR MITER. ARRAN, 
就 解 了 小 衣 ， 当 路 小 便 。 一 个 巡捕 上 前 喝 阻 ， 无 奈 他 已 尿 了 出 
来 ， 收 止 不 住 ， 那 巡捕 抓 了 他 便 去。 王 威 儿 乱 喀 道 ;“ 你 抓 我 作 
甚 ， 有 话 好 说 蚜 ! ?说 着 ， 还 要 挣扎 。 那 巡捕 举 起 手 ,“ 拍 ?的 就 
是 一 个 嘴巴 。 此 时 图 上 来 看 的 人 不 少 。 王 威 儿 又 哈 道 ,“ 好 ， 
好 ， 打 ! 宣化 县 之 后 ， 又 着 了 这 人 么 一 下 ! ”说 着 ， 举 起 手 来 ， 要 
回 获 那 巡 捕 一 掌 。 忽然 人 从 中 走出 一 个 人 来 ， 挡 住 道 , “你 这 汉 
子 不 懂事 ， 想 是 初 到 这 里 的 。2 王 威 儿 听 得 有 人 招呼， 抬头 一 
看 ， 只 见 这 人 是 个 上 等 人 的 装扮 ， 又 是 说 的 北京 口音 ， 以 为 有 
了 帮手 了 ， 便 道 ; “我 是 从 烟台 来 的 ， 才 上 岸 ， 不 过 尿 了 一 泡 
尿 ， 他 便 抓 我 。” 那 人 道 :“ 这 是 此 地 的 规矩 ， 当 街 撒 尿 ， 不 过 拉 
去 罚 三 角 小 洋 钱 轻 了 。 你 车 和 他 打 起 来 ， 这 事 就 闹 大 了 。 快 别 
SFL” FR JL. “我 腰 里 半 个 也 没有 ， 拿 什么 给 他 罚 ?” 那 人 
道 , “这 不 要 紧 ， 我 给 你 ”说 着 ， 在 身边 掏 出 三 角 小 洋 钱 交 给 
他 ， 指 道 ,“ 那 里 就 是 巡捕 房 ， 你 快 跟 他 进去 交 了 罚 钱 出 来 ， 我 
在 这 里 等 你 2 王 威 儿 答应 着 ， 跟 那 巡 捕 去 了 。 

看 官 ， 你 道 此 人 是 谁 ? 原来 不 是 别人 ， 正 是 呆 堪 王 苹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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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TEAR PEARSE RM, ATK, ARPA. th 
昌 是 南京 人 ， 却 在 北京 多 年 ， 和 北京 的 一 班子 弟 混 惯 了 。 到 了 
上 上海 之 后 ， 议 听 的 说 话 ， 都 是 南 腔 北 调 的 ， 认 真 北京 口音 ， 难 
得 入 耳 。 今 日 忽 听 得 王 威 儿 说 的 满嘴 京 话 ， 不 觉 习 动 起 来 ， 招 
呼 了 他 这 一 下 ， 表 过 不 提 。 

且说 王 威 儿 交 了 罚款 之 后 ， 出 来 果 见 薛 星 站 在 左近 地 方 等 
ti, MARIAM. MU. MA LIS, WNT wee” EBL 
道 , “RAT.” Bie ANA (es LAT i. BENS 
RATES, HTM, WT REM, Ait. “ws 
日 幸而 遇 了 我 ， 不 然 受苦 不 浅 。 你 不 知 这 上 海 的 规 符 ， 一 切 都 
是 洋人 办 事 。 今 儿 抓 你 的 叫做 巡捕 。 你 要 是 打 了 他 ， 那 办 起 来 
没有 一 定 的 。 不 眶 你 说 ， 我 也 于 了 那么 一 下， 讲究 要 打 ， 他 本 
来 打 我 不 过 。 谁 知 他 身边 有 一 个 钢管 子 ， 吹 起 来 怪 响 。 他 打 你 
A, FERRI, BALM, BER, AMSA 
本 领 ， 也 走 不 了 。 这 一 拿 去 先 押 起 来 ， 过 了 一 宿 ， 还 要 解 公 
堂 。 我 那 回 差 一 点 儿 叫 他 办 了 个 监禁 三 个 月 。 幸 而 外 边 认 得 人 
多 ， 都 肯 做 保 ， 才 罚 了 几 十 块 钱 完事 。 你 要 犯 了 这 个 ， 还 了 得 
27 ” 因 又 招呼 心房 里 代 他 写 一 张 烟台 秀 票 ， 要 送 他 回 烟 合 。 王 
威 儿 道 ;“ 王 本 他 回 我 说 过 ， 他 发 完了 谈 子 ， 也 要 进 京 走 走 。 你 
BADIA, AMARA AO, REA IT, A 
MARA, BK-BRA A. BRR EE. EB 
JLB EE, RERUN, IRATE, PL A Seti 
AMAL. WTRR, TMT. HMR T MES SP, Mes 
他 几 元 钱 ， 几 件 衣 服 ， 一 份 铺盖 。 王 威 儿 千 恩 万 谢 的 去 了 。 

自 此 两 下 都 无 消息 。 事 情 已 经 隔 了 一 年 ， 直 到 那天 苹 婚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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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BTR, Bade, WEE RULE. Babee 
BALI, WIBRRI. SF RAML, ZR. EBLE 
谢 了 前 情 , -HWHRR, ARS, om, ines 
宰 鸭 ， 买 色 买 肉 。 他 的 妻子 巴 氏 也 加 来 相 见 ， 忙 的 代 薛 媚 开 铺 
陈 、 整 行李 ， 便 留 巷 婚 在 家 住 下 。 一 会 儿 开 上 饭 来 ， 王 威 儿 蕉 
ARNIS ARERR LPR, FRA DM. “RE LS RAI 
恩典 ， 就 是 粉 身 碎 骨 ， 也 报 不 来 。 我 自从 回 到 京城 之 后 ， 前 头 
的 事 ， 早 已 冷淡 了 ， 因 此 放心 住 下 。 王 本 也 到 了 京 里 ， 我 招 接 
了 他 几 天 。 因 他 的 拳 棒 好 ， 从 前 我 跟 他 学 过 两 天 ， 索 性 拜 他 做 
师傅 。 我 写 信 请 大 爷 来 京 的 路 子 ， 就 是 他 的 。 薛 归 道 ;“ 何 妨 请 
他 来 见 见 ! > 王 威 儿 道 ,“ 他 此 刻 封 了 师傅 ， 天 天 在 坛 上 ， 不 轻易 
见 人 。 我 请 大 爷 的 话 ， 先 已 同 他 说 过 ， 他 答应 了 才 敢 写 信 。 咱 
们 今 儿 痛 痛 的 喝 他 一 天 。 从 明天 起 ， 音 戒 三 天 去 拜 坛 ， 好 歹 先 
FATE AS DE OPER, “BEM ASLAN RE, PRM MTN Ee 
儿 道 ; “MIRE BA? PARAS, AEB AR, 
a 8 ah Shy AEN GEER, R—-AwRRB. R 
本 来 也 是 要 进 京 来 的 ， 接 了 你 信 ， 我 就 早 动身 几 天 。 你 且 把 这 
个 缘 委 告诉 了 ， 我 究竟 怎么 能 干 功名 。” 王 威 儿 道 ; “现在 山东 、 
直 素 一 带 地 方 ， 出 了 一 位 老 祖师 ， 法 术 通 天 ， 立 下 一 个 教 ， 叫 
做 义 和 园 ， 到 处 传授 与 人 ， 能 调遣 天 兵 天 将 ， 立 愿 要 “ 扶 消灭 
洋 : 。 他 手下 有 三 千 六 百 个 徒 半 ， 都 封 了 师傅 之 职 。 这 王 本 也 
是 三 千 六 百 个 之 中 的 一 个 。 做 了 师傅 的 ， 便 出 来 设 坛 招 人 入 
伙 ， 传 授 法 术 。 若 要 入 伙 的 ,先帝 戒 三 天 ,到 坛 上 去 拜 过 ， 拜 准 
TEE BOM, AT AMER, BORGIR, "AEB: 
“我 不 大 懂事 。 然 而 我 听见 结盟 拜会 是 犯法 的 ， 官 府 知 道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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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 了 去 ， 轻 的 打 屁 股 ， 重 的 砍 脑 袋 。 这 件 事 如 何 好 于 得 1? 王 威 
儿 道 :“ 你 说 呢 ， 此 刻 不 比 往常 ， 这 件 事 旱 通 了 天 了 。 王 爷 中 堂 
早已 知道 ， 非 但 不 禁 ， 而 且 十 分 欢喜 。 上 月 东 街 上 王爷 府 里 ,还 
请 了 两 位 大 师兄 去 教 法 术 呢 1” 萃 蜂 道 , “什么 法 术 ? 我 想 那 剪纸 
作 马 ， 撒 豆 成 兵 ， 都 是 小 说 上 的 话 ， 不 见得 是 真 的 1” 王 威 儿 
道 , “你 说 呢 ! 南 街 上 那 位 铁 帽 子 王公 ， 他 管 的 是 一 根 打 叫 化 子 
APE. RPE ARAB Ee PRN, BILE 
年 ， 受 尽 天 地 日 月 精华 ， 通 了 灵 了 ! 上 月 ， 我 们 师 传 看 过 ， 说 
是 一 件 法 宝 ， 妹 起 来 ， 一 根 变 十 ， 十 很 变 百 ， 百 根 变 千 ， 千 根 
变 万 ， 有 无 穷 的 用 处 呢 ! 此 刻 用 符 封 了 ， 在 王府 里 供 着 昕 用 。” 
— FGI, BLY REMEAESE APIA 

NRE, ERILEEKER, PRED LAMM, 3 
RMA, MHL. BTS, WHT RHR, 
只 见 王 威风 已 经 回来 了 ， 身 边 立 着 一 个 小 子 ， 年 纪 约 有 十 一 二 
岁 。 王 威 儿 礁 他 见 薛 蜂 道 “这 是 小 儿 ， 近 来 在 坛 上 学 法 术 。 我 
才 去 见 师 得 ， 顺 便 带 他 回来 见 你 。” 董 昨 问 ;“ 叫 甚 名 字 ? 怎么 这 
点 年 纪 也 学 起 法 术 来 ? 王 威 儿 道 :“ 越 是 小 孩子 ， 学 的 越 容易 。 
他 名 字 就 叫 王 命 。 说 着 ， 便 对 薛 暨 道 ;“ 我 叫 他 使 法 给 你 看 .一 
面 在 墙 上 解 下 一 把 腰 刀 来 ， 一 面 口中 念 念 有 词 ， 只 见 王 命 慢 慢 
的 脸色 变 了 ， 两 个 眼睛 也 定 了 ， 急 的 一 声 ， 拿 起 腰 刀 ， 走 到 院 
FERRI, FARA. IFAM NIKE, Bae 
一 二 岁 小 孩子 舞 租 动 的 ， 不 禁 看 的 呆 了 。 名 见 介 放下 腰 刀 ， 又 
把 一 个 六 七 十 斤 重 的 碌 夸 ， 两 手 举 起 来 ， 吓 鬼 薛 是 “ 呀 ?的 一 声 
i: “小心 ! 别 闪 了 上 骨头 拧 了 筋 ! ”未 知 果然 契 疗 了 筋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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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M LE —TDDRF, BRIA MAKT, Bie 
Behe, ALD PARI, PEM. EH 2" ML 
道 , “我 们 受 那 毛子 的 气 , 受 得 够 了 ! 还 有 那 一 起 二 毛子 三 毛子 ， 
甘心 去 做 汉 寻 ， 是 我 师 传 立 下 洪 督 大 愿 ， 要 扶 清 灭 洋 。 将 来 立 
了 功劳 ， 少 不 得 要 封 侯 拜 相 ， 我 们 也 就 出 了 一 生 的 恶 气 !” 薛 里 
道 : “怎么 叫 毛子 ? 又 是 二 毛子 三 毛子 ?” 王 威 儿 道 :“ 那 些 洋 鬼 
子 ， 咱 们 不 当 他 是 人 ， 单 叫 他 毛子 。 咱 们 中 国人 ， 倘 附 了 毛子 
的 和 党， 就 叫 二 毛子 ， 那 随和 着 二 毛子 的 ， 就 是 三 GT. 
道 ,“ 这 件 率 大 得 很 ， 到 底 怎 么 个 办 法 ?” 王 威 儿 道 ; “此 刻 天 兵 天 
将 还 没有 调 齐 。 天 兵 天 将 一 齐 了 就 要 动手 。 此 刻 多 少 王爷 中 党 
也 在 那里 预备 呢 。 一 声 齐全 了 ， 上 头 便 发 下 号 令 来 ， 响 们 就 动 
Fy" HERE. OPE AMER, ATTA 法 子 去 抵挡 
它 ?” 王 威 儿 险 蛤 大 笑 道 ,“ 要 怕 了 他 的 枪 炮 ， 咱 们 也 不 于 了 1! 只 
要 到 坛 上 拜 过 了 祖师 , 拜 过 了 师 侍 , 凭 他 什么 枪 乱 ， 只 打 明 们 不 
动 !1 ”两 个 人 谈话 时 ， 那 王 命 还 是 两 手 举 着 硬 砖 ， 直 挺 的 站 着 不 
By, FRM: GT, BOP ORME)” E BULIE. “我 还 没有 解法 ， 他 
GARE T VRE, NHERSSAAM BIRT —4,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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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 GET RE, “Ul, RAT, GE 
不 得 就 到 坛 上 去 看 看 。 

挨 过 了 三 天 ， 一 早 便 催 王 威 儿 同 去 。 王 威 儿 道 ,“ 早 呢 ! 此 
刻 师 体 还 没有 起 来 ,起 来 了 ,还 要 吃 福寿 谊 。” 苹 易 道 ,“ 什 么 福寿 
Br’ EBULIE: “福寿 谊 就 同 鸦 片 烟 一 般 ， 不 过 鸦片 烟 是 毛子 带 
HN, NP. HRP CRN, MoT WA, 
所 以 得 了 这 个 名 儿 。? 薛 蠕 只 得 耐 着 。 

直 等 到 吃 过 午饭 ， 王 威 儿 拿 了 一 个 包 衷 ， 拉 了 薛 蠕 同 去 。 
到 得 坛 上 时 ， 只 见 那 香 和 蜡烛 ， 烧 的 烟雾 腾 天 。 当 中 挂 着 一 
Sik, RANMA RSHCEH, BRANBSS 
aro ERJLREMT TH TOR, SHR, TE 
头 上 ， 又 拿 出 一 条 给 他 东 了 腰 。 自 己 也 包 了 头 ， 却 多 穿 了 一 件 
红 坎 肩 ， 将 一 条 红 带 子 束 在 背 肩 儿 外面 。 薛 蠕 看 他 时 ， 动 是 当 
中 缝 了 一 个 白布 网 补 ， 就 同 那 营 兵 的 号 衣 一 般 。 圆 补 上 面 写 着 
“和 孙 情 空 ” 三 个 黑 字 。 薛 明 讶 问 道 ,“ 这 是 什么 意思 ?2 王 威 儿 悄悄 
Pu: “RG, RSAMA "KA, wT MAA 
面 ， 自 己 先 朝 上 行 三 跪 九 印 首 的 礼 ， 回 头 叫 薛 星 照 样 拜 了 。 王 
威 儿 便 转 到 幅 晶 里 面 ， 一会儿 又 出 来 ， 向 上 作 了 一 个 手 ， 又 打 
了 个 盾 ， 高 声 唱 道 , 《有 请 师 储 1 a, RST ah, 
出 一 个 人 来 。 你 奢 他 青青 黄蓉 的 脸 儿 , 世 七 斜 斜 的 眼 儿 ,打扮 得 
虽 图 常人 一 般 ， 却 是 头 上 多 了 一 晤 红 巾 ， 腰 上 多 了 一 条 红 带 。 
身上 穿 的 虽 是 长 袍 ， 脚 下 登 的 却 是 一 双 草 展 。 青 黄 脸 上 ， 隐 降 
MAT. TRH, HERS HDG. EBL SEM] fe ee FE UT 
1. SULA CRRA, BAIS, TEA we 
BIT TEA. REMARK, BULA U I: GRE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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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TEE. BREA, PREAMPS, BUG PU.” 
BBY GE RERRIT IR T —B, BRUT: “你 这 个 人 敢 是 诚心 入 伙 的 
A? 须知 我 这 个 教 里 ， 是 专门 讲究 扶 清 灭 洋 的 ， 不 准 和 毛子 打 
交道 一 一 和 毛子 打 了 交道 时 ， 便 是 二 毛子 1 薛 归 道 “这 个 我 都 
知道 .2? 那 师傅 道 , “你 既然 知道 ， 就 可 以 收留 得 。 但 是 我 也 作 不 
得 主 ， 须 要 拜 表 请 祖师 的 圣旨 ， 看 你 的 造化 罢了 。? 说 罢 ， 便 走 
近 香 案 前 ， 上 了 一 把 香 ， 口 中 念 念 有 词 ， 又 鬼混 着 做 鬼脸 ， 做 
THA, BABE, MRE. EBULEEIER MR LBET. OF 
伏 良 久 ， 方 才 起 来 。 那 师傅 取 一 张 黄 纸 在 蜡烛 上 化 了 ， 捧 着 那 
纸 灰 ， 鬼 混 着 看 了 一 看 道 ,“ 好 ! 祖师 封 你 做 大 师兄， 快 点 谢 
恩 !? 王 威 儿 又 推荐 归 到 拜 垫 上 即 头 。 那 师傅 道 ,“ 你 从 此 天 天 要 
坛 上 当 差 ， 不 可 有 误 ! 等 当 差 有 了 功 时 ， 我 代 你 开 上 保 举 ， 那 
ATS. BER ES I AT A AE BULK. 
走 到 门口 ， 便 把 红 巾 红 带 去 了 ， 又 把 坎肩 儿 脱 了 ， 叫 薛 是 也 去 
了 中 带 ， 都 打 在 包 理 里 ， 一 同 回 去 。 莅 星 问 道 : “方才 师 健 说 请 
什么 封号 ， 不 知 怎 的 叫 封号 ?” 王 威 儿 道 ,; “就 是 我 穿 的 坎肩 儿 ， 
写 的 就 是 封号 .” 苏 蜂 道 , “怎么 闵 个 孙悟空 呢 ?” 王 威 儿 道 ;“ 封 的 
多 是 古人 名 字 ， 内 中 就 想 齐 天 大 圣 最 多 ， 因 为 他 有 分 身 法 ， 只 
BMY UAW SVE. RBM EM, RPS, A> th 
得 要 当 三 个 月 差 。 倘 是 用 儿 两 银子 使 费 ， 在 师 健 避 里 打点 打 
wis ILA LAI TRG: CBS ATE he” EBL 
道 , 《这 个 也 同 做 官 一 般 ， 有 了 这 个 ， 身 份 大 些 ， 而 且 体 面 得 多 
呢 ,” 苹 蜂 道 , “不 知 要 多 少 使 费 ?” 王 威 儿 道 , “没有 一 定 的， 不 过 
ILARFET. AT TAR, BERS. REE AR 
TTHEN—-EAF, MERILERR. ERILET—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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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 喜 的 拿 了 一 件 坎肩 儿 回 来 道 “ 难 得 今 儿 那么 巧 ， 一 去 就 得 
了 。? 薛 是 持 开 一 看 ， 也 同 王 威 儿 的 一 般 ， 那 网 补 上 却 写 的 是 
“薛仁贵 ?三 个 字 。 王 威 儿 道 ;恭喜 大 和 公有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了 ! 
这 个 是 有 < 征 东 传 ?为 据 的 ， 不 是 我 赁 空 杜撰 出 来 .2” 薛 蜂 道 :“ 那 
么 说 你 还 有 七 十 二 般 变 化 呢 !1” 王 威 儿 正 色 道 ,“ 这 个 只 要 学 起 
来 ， 没 有 做 不 到 的 .> 从 此 巷 蜘 天 天 同 了 王 威 儿 到 荆 上 去 鬼混 ， 
又 学 习 那 鬼混 的 符咒 ， 不 知 不 党 ， 又 过 了 一 个 多 月 了 。 

忽然 一 天 ， 哈 传说 红 灯 辕 在 大 沽 口外 ， 用 神 法 烧 沉 了 几 十 
号 毛子 兵 船 。 王 威 儿 好 不 兴 头 ， 便 带 了 薛 蜂 奔 到 坛 上 去 ， 只 见 
密 密 层 层 的 ， 旱 已 挤 满 一 坛 的 大 师兄 ， 人 声 嗜 杂 。 那 师傅 正在 
MBAS HSV, MXP, MASH. RAT 
HEME, EM ATE RIL PARR. CAST, BEET iF 
人 ， 跑 到 车 站 上 去 放火 ， 房 子 便 烧 了 两 间 ， 只 是 那 铁 路 怎 生 烧 
得 他 着 ? 二 人 商 景 ， 要 想 个 什么 法 子 才 好 呢 。 莅 蜂 跨 足 半 用 
道 ,“ 有 了 1” 便 带 了 众人 抢 入 洋 广 货 铺子 里 去 ， 只 说 焚烧 洋货 ， 
却 暗 暗 分 付 众 人 ， 见 了 洋 油 ， 拾 了 就 跑 。 一 连 抢 了 几 十 箱 洋 
油 ， 都 抬 到 铁路 上 。 薛 蠕 喝 叫 和 逐 箱 打 开 了 ， 都 泼 在 铁路 上 。 安 
排 停 当 ， 才 放 上 一 把 火 ， 登 时 烈 烈 避 麦 ， 那 铁路 的 枕 木 一 齐 都 
着 了 。 众 人 拍手 欢呼 ， 于 是 这 一 群 人 当 堂 就 造 起 谣言 来 ,都 
道 ; “到 底 苹 大 师兄 法 力 高 强 ， 只 念 了 几 句 吕 语 ， 那 铁路 便 自己 
发 出 火 来 烧 了 。” 藤 狠 听 了， 也 自 扬扬 得 意 。 

= BULA T RMP LAB, HB, RAWAM 
的 拥挤 不 堪 。 问 人 时 ， 方 才 知 道 前 几 天 有 一 个 六 师兄 ， 杀 了 一 
个 东洋 毛子 ， 又 有 一 个 大 师兄 ， 杀 了 一 个 西洋 毛子 ， 被 一 个 什 
么 王爷 知道 了 ， 拣 了 今天 的 吉日 ， 亲 到 坛 上 来 另 谢 祖师 ， 方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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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去 ， 众 人 是 跟着 来 热闹 的 。 二 人 挤 了 进去 ， 说 明了 烧 了 铁路 
的 缘由 ， 却 眶 过 洋 油 一 层 ， 只 说 念 涡 烧 的 ， 坛 上 众人 又 是 一 场 
欢笑 。 二 人 正 要 再 讨 差 使 时 ， 只 见 一 个 大 师兄 的 了 一 个 小 中 
来 ， 说 捉 着 一 个 二 毛子 。 葵 蜂 一 见 大 惊 道 ;“ 这 个 不 是 二 毛子 ， 
交 给 我 保 了 去 。” 那 大 师兄 问 道 : MR WH 2” Bs “a fg AS 
认得 ! 他 是 我 舍 亲 用 的 一 个 小 踊 。2 那 小 所 被 提 进 来 时 ， 已 是 吓 
WEAMA, THAT, RUT REM, AHORA, 
GGG REMIT Bt Te, A OR) Aa EK He 薛 大 
F, Beat, ARR. EA, UATE BI BOR? ty nl 
TAB Bd <BR, DAE? 到 京 已 经 许久 了 ， 
天 天 叫 我 出 来 打听 大 和 爷 ， 却 只 打听 不 着 ， 不 想 在 这 里 遇见 了 !? 
薛 明 便 对 众 大 师兄 二 师 兄 说 过 :“ 这 所 且 交 给 我 ， 让 我 带 了 他 
去 ， 顺 便 去 看 看 舍 亲 ， 招 他 来 入 伙 。? 说 罢 ， 带 了 焙 营 ， 招 了 王 
威 儿 同 去 。 

走 到 半路 ， 王 威 儿 说 有 事 ， 先 要 回 家 。 薛 时 也 不 相 强 ， 便 
问 焙 车 ， 宝 玉 现 住 哪 电 。 焙 车 道 ,“ 初 来 时 是 住 在 广 升 客栈 ， 住 
得 没有 两 天 ， 外 面 风声 紧 了 ， 广 升 的 东家 ， 也 说 要 关门 了 ， 所 
有 住 容 也 纷纷 的 括 走 了 。 二 和 爷 便 搬 到 江宁 会 馆 里 去 ， 些 刻 还 在 
AREVE "Mb, BITC TAM. TILE AG EB 
HR, ARKH, WARM, WS, Pv. “你 怎 
么 干 了 这 行事 来 ? 你 在 上 海 匆 匆 的 要 进 京 ， 难 道 就 为 的 这 个 
Aq TEM: XP EEAVRERKT BARA, RMD. 
“His SAIL URE AAR AS FEZ, is BB 0” FF Es “我们 这 个 是 义和团 ， 
人 启 共 知 的 ?宝玉 道 :“ 陪 ! 你 还 做 梦 呢 ! 外 闫 人 家 都 中 你 们 是 
ARH. WAT HMR? 你 看 看 有 一 天 闵 的 外 国人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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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 了 ， 故 你 们 再 往 哪 里 跑 ?? 薛 归 道 ;“ 我 们 有 神 拳 的 法 术 ， 又 
不 怕 枪 炮 ， 毛 于 怎么 汀 得 进来 ? 我 们 还 要 打 他 出 去 呢 ! KES 
天 不 是 又 在 那里 攻打 僻 亿 么 ?? 洋 若 在 旁 插 嘴 道 ;“ 便 是 今天 小 的 
也 听 得 有 一 位 什么 4 坛 ?中 党 ,带领 义和团 去 打 使 信 , 所 以 赶 上 去 
看 看 ， 就 被 他 们 说 是 二 毛子 ， 捉 去 了 。” 宝 玉 道 ,“ 你 怎么 被 他 们 
提 去 了 ， 怎 么 又 得 回来 ?2 焙 著 道 :“ 他 们 不 晓得 怎么 ， 要 说 我 是 
二 毛子 ， 捉 了 去 刚 要 杀 ， 幸 得 薛 大 盆 在 那里 ， 才 救 了 出 来 .” 宝 
玉 又 想 一 想 道 :“ 现 在 的 中 堂 ， 没 有 姓 潭 的 ， 贡 非 又 是 拳 菲 的 途 
By ER. RAL, BOA PEN, SIEM 
来 。" 焙 著 笑 道 :“ 不 错 ， 不 错 ! BURIAL A? 中 堂 ， 是 他 们 把 我 
KT, MT, WTA pe OU, RO. 
i. “你 一 见 我 ， 也 不 问 个 青红皂白 ， 先 就 埋怨 我 起 来 ， 说 我 
胡 涂 ， 眼 见得 你 是 明白 的 了 。 然 而 现在 的 王爷 中 党 都 是 信服 他 
的 ， 难 道 王 爷 中 堂 的 见识 ， 还 不 及 你 么 ? 现在 还 有 一 位 李 大 
屿 ， 他 就 要 进 京 了 。 他 要 到 了 京 ， 只 怕 京 里 毛子 的 毛 ， 也 要 没 
有 了 呢 12 宝 玉 道 :“ 你 既然 信 了 这 个 ， 我 也 不 必 同 你 多 辩 ， 只 看 
HST. GUERRA, RAAT. HR 
然 说 的 有 理 ， 我 就 位 了 你 不 干 。” 宝 玉 道 ; PASHAN BB 
看 着 是 同 儿 戏 一 般 的 ， 如 何 成 得 了 大 事 ? 单 是 不 怕 枪 炮 的 话 ， 
就 是 荒唐 ! 2 说 着 ， 在 行李 里 面 取出 一 杆 六 哟 手枪 ， 道 ;4 我 在 上 
海 托 人 买 了 这 么 一 个 ， 你 既然 不 怕 ， 可 肯 让 我 打 一 枪 ?2 Fe 时 
道 :“ 这 个 我 倒 不 曾经 验 过 ! 不 过 听 他 们 说 的 ， 都 是 凿 亦 据 ， 
难道 个 个 都 是 搬 谎 的 么 ?2 宝玉 正 要 回答 ， 只 听 得 门 外 一 阵 人 声 
乱 喀 ， 内 中 还 有 焙 若 的 声音 ， 宝 玉 站 起 来 要 出 去 看 。 未 知 喷 的 
是 什么 事 ， 且 昕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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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 EBB, WRB. HEM 
时 ， 便 缩 住 了 脚 一 一 这 个 明明 是 嫌 他 那样 装扮 ， 耻 与 为 伍 的 意 
轧 。 软 了 一 会 ， 只 见 酚 蝇 带 着 焙 敬 进 来 ， 后 头 还 跟着 一 个 人 挑 
了 一 担 西 瓜 ， 放 下 便 走 。 宝 玉 便 问 为 其 吵 闵 ， 焙 敬 道 “前 两 天 
苑 说 要 吃 西瓜 ， 小 的 到 外 面 找 ， 谁 知 四 面 张罗 的 ， 没 找 出 一 个 
来 。 刚 才 门 口外 面 ， 来 了 两 大 车 子 ， 小 的 要 和 他 买 两 个 ， 他 不 
肯 也 罢了 ， 倒 说 这 是 什么 中 堂 买 的 ， 你 是 个 什么 小 子 敢 来 强 
买 宝 玉 道 :“ 是 人 家 买 定 了 的 东西 ， 不 问 是 中 堂 不 中 堂 ， 也 不 
能 向 人 家 硬 买 。 这 是 你 的 不 是 ! 焙 车 道 ;“ 我 又 不 知 他 是 买 定 了 
的 ， 所 以 才 问 他 一 声 。 既 是 买 定 的 ， 不 卖 也 就 要 了 ， 何 苦 拿 中 
堂 来 吓 杀人 ! HELIA WI, WH ARARMAT. He eeu 
ARB, LR ARRE T PESE YE 2” BERRI. GX PARI IE TO NE HET I 
送 给 使 馆 的 ， 所 以 那些 押送 的 人 不 敢 卖 。” 宝 玉 道 ; “你 怎么 又 买 
了 来 ?2 薛 蠕 道 :“ 凡 是 我 们 当 大 师兄 的 ， 说 一 声 要 这 样 东 西 ， 谁 
敢 不 送 了 来 ， 还 要 花 钱 吗 ? 莫 说 是 中 堂 的 ， 就 让 是 皇帝 的 ， 说 
要 也 要 得 来 1 宝玉 道 ,“ 才 说 攻打 使 馆 的 是 一 位 中 堂 ， 此 刻 又 说 
送 西瓜 给 使 馆 的 也 是 一 位 中 堂 ， 这 是 什么 意思 ?2 薛 是 道 ,“ 你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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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H, (EEE RE, ARAL ZTE NT Tye Ea, 
“好 奇怪 ! ROPING BH ABIE A 2” AEMEGE, “DEIR 2HK FE A, 
下 了 毒药 进去 ， 自 然 要 药 死 了 。” 宝 玉 道 ;“ 送 他 西瓜 ， 自 然 是 送 
CAD. REDE A Fue EM. HHT AR, 自然 下 进 
去 了 。” 宝 玉 叹 一 口气 道 ,; “你 为 其 执 迷 到 这 步 田地 ? 我 也 没 工夫 
AUST. Ute GEM) EBS. “咱们 不 谈 这 个 ， 请 你 把 如 何 到 
这 里 来 的 话 ， 和 我 谈 谈 如 何 ?2 宝玉 道 ,“ 我 只 看 见 你 那个 装扮 ， 
就 不 耐烦 !> 薛 明道 ,“ 你 不 耐烦 ， 我 就 脱 了 下 来 ?说 着 ， 便 把 头 
册 去 了 ， 坎 肩 儿 也 脱 了 ， 带 子 也 解 了 。 一 面 说 道 ,“ 你 看 不 得 这 
个 样子 ， 可 知道 这 个 样子 ， 此 刻 阔 得 很 呢 ! 走 到 外 头 去 ， 谁 不 
让 咱们 三 分 ! ESR, WIAA PORAL, HARE, 
在 路 上 遇见 我 们 还 要 下 车 下 马 呢 ! 我 就 很 不 懂 你 的 脾气 ! 在 上 
海 时 , 见 了 洋货 也 要 恨 , 此 刻 我 们 和 毛子 作对 ,你 又 说 不 好 。 难 首 
我 们 把 毛子 打 干净 了 ， 没 了 洋货 ， 还 不 偿 了 你 的 心愿 么 ?” 宝 玉 
道 ,“ 你 何以 就 衣 涂 到 这 样 ! 我 恨 洋 货 ,不 过 是 恨 他 做 了 那 没 用 的 
东西 来 ， 换 我 们 有 用 的 钱 ， 也 恨 我 们 中 国人 ， 何 以 不 肯 上 心 ， 
自己 学 着 做 。 至 于 洋人 ,我 又 何必 恨 他 呢 ? 据 我 看 来 ,他 们 那 一 
班 人 ， 是 有 所 激 而 成 ,你 又 何苦 去 入 伙 ? 你 须知 什么 剪纸 为 马 ， 
撤 豆 成 兵 ， 都 是 那 不 相 干 的 小 说 附会 出 来 的 话 ， 哪 里 有 这 等 
事 ? 这 些 话 只 好 骗 妇 人 女子 ! 谁 想 你 这 么 个 人 ,也 会 相信 起 来 ,你 
想 想 看 ， 从 古 英雄 豪杰 ,创立 事业 ,哪里 有 仗 什么 政 术 的 ?” 蔡 凤 
不 等 说 完 ， 哈 险 大 笑 道 ,“ 亏 你 还 是 读书 人 ， 连 一 部 < 封神榜 > 也 
不 曾 看 过 ! 难道 姜 太 公 辅 佐 武 荆 ， 打 平 天 下 ， 不 是 传 闭 诸 天 蔡 
BNW Ao BPR Se ERY FSET HIS, OLR ERY 
你 去 干 你 的 吧 ! 我 也 劲 得 没有 话 好 和 你 再 说 了 。 还 有 一 旬 正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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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问 你 。 你 的 那 一 笔 款 ， 我 来 的 时 候 ， 本 要 和 你 汇 了 来 ， 听 吴 
伯 惠 说 ， 有 两 家 汇 划 庄 ， 因 为 北边 信息 不 好 ， 已 经 停 了 汇 竞 。 
有 两 家 不 曾 停 的， 又 不 知 靠得住 靠不住 ， 所 以 没有 汇 来 。 伯 惠 
说 过 ， 倘 使 这 里 平静 无 事 ， 等 用 时 ， 只 要 一 封 信 去 ， 他 可 以 代 
为 设法 。 你 看 怎么 ?” 萃 网 道 ,“ 我 此 刻 也 不 要 用 ， 没 有 汇 来 也 
罢 ， 不 然 你 就 拿 去 用 了 也 不 要 紧 。> 

宝玉 正 要 答 话 时 ， 忽 听 得 门 外 一 片 声 院 喷 ， 一 -路 进来 ， 比 
方才 那个 卖 西 瓜 的 吧 得 历 害 。 宝 玉 正 在 吃惊 ， 早 见 外 面 拥 进 了 
一 群 人 ,一 般 的 都 是 红 巾 红 带 , 手 执 单刀 。 当 先 一 个 穿着 孙悟空 
圆 补 坎肩 儿 的 ， 正 是 王 威 儿 ， 一 见 了 薛 归 就 吧 道 :“ 叫 我 好 找 ， 
哪 一 处 没有 搜 到 ! 你 却 躲 在 这 里 ! 快 去 快 去 ， 坛 上 有 事 呢 1” 说 
着 ， 拉 了 就 走 。 艾 网 也 不 及 和 宝玉 作 别 ， 只 措 了 名 下 的 巾 带 坎 
肩 儿 ， 被 众人 拥 着 ， 一 哄 的 去 了 。 这 里 宝玉 只 是 点 头 叹息 。 

原来 宝玉 从 上 海 动身 时 ， 上 海 早 就 风声 蕉 唤 。 伯 惠 屡次 劝 
他 不 要 走 ， 争 奈 他 急于 要 看 看 京师 近日 光景 ， 亟 济 要 行 。 伯 惠 
拦阻 不 住 ， 他 便 把 薛 归 所 存 下 的 粗 笔 东西 及 那 已 经 看 过 的 书 ， 
都 寄存 在 伯 惠 那里 ， 带 了 焙 车 便 走 。 到 得 天 津 ， 风 声 愈 紧 ， 据 
客栈 人 说 ， 京 津 火车 ， 日 间 恐 怕 要 停 驶 了 。 因 此 在 天 津 不 敢 耽 
搁 ， 赶 着 进 京 ， 投 到 广 升 客栈 。 此 时 客栈 里 只 有 出 去 的 人 ， 哪 
里 还 有 进去 的 人 ? 本 来 有 投 到 的 ， 也 不 招 接 了 ， 因 为 宝玉 是 上 
海 长 发 栈 招呼 了 来 的 ， 只 得 接待 。 住 得 两 天 ， 客 栈 的 人 都 跑 空 
了 ， 东 家 也 要 关门 避难 去 了 ， 这 才 投 到 会 馆 于 去 。 初 搬 进 去 
时 ， 还 有 几 个 园 窗 ， 不 上 几 天 ， 也 都 走 个 一 空 。 各 此 之 后 ， 夜 
问 每 每 听 到 外 面 呼 哺 之 声 ， 胡 时 房 顶 上 也 有 人 行走 。 宝 玉 本 来 
也 想 另 外 搬 个 地 方 ， 或 者 仍旧 出 京 。 过 得 几 天 ， 有 人 来 说 ，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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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搬 走 的 ， 多 半 在 路 上 耽搁 着 ,不 能 前 进 ， 又 不 能 退 后 ， 更 有 
机 起 在 半路 上 过 见 了 多 人 杀人 死 的 。 宝 玉 就 想 一 动 不 如 一 静 ， 只 
索 在 这 里 住 善 再 说 。 无 玄 一 个 人 住 了 供 大 一 个 会 馆 ， HK 
宽 ， 不 如 去 打听 薛 旺 住 处 ， 把 他 六 了 来 阿 住 ， 虽 然 他 没有 谈 
头 ， 也 还 强 似 形 影 相 对 。 又 想 借 大 一 座 京 师 ， 从 何 处 去 找 这 个 
Awe? 酬 蝠 临 行 ， 虽然 交 下 了 一 个 住址 ， 此 时 却 又 翻 检 不 出 
来 。 想 起 他 在 上 海 ， 欢 喜 贩 洋货 的 ， 此 地 的 洋货 铺子 ， 少 不 得 
总 有 和 他 往来 的 人 家 ， 因 叫 焙 营 挨 家 去 打听 。 焙 车 奉命 打听 了 
许久 ， 哪 里 打听 得 出 来 。 这 天 在 前 门 外 走 过 ， 看 见 一 家 大 洋 
货 铺 子 ， 却 是 关上 大 门 ， 静 悄悄 的 。 焙 车 暗 想 ， 我 走 过 了 好 几 
遍 ， 却 不 曾 留 心 这 一 家 ， 此 刻 门 虽 关 了 ， 里 面 有 人 也 未 可 知 ， 
我 何妨 去 印 门 问讯 。 想 罢 便 上 前 即 门 ， 不 想 恰好 来 了 一 伙 产 
匪 ， 见 他 中 了 洋货 销 门 ， 便 说 他 是 个 二 毛子 ， 不 由 分 说 ， 捉 了 
就 走 ， 幸 得 遇见 薛 昭 ， 救 了 性 命 。 此 是 前 话 ， 表 过 不 提 。 

却说 自 这 天 之 后 ， 那 些 拳 菲 更 是 毫 无 鼠 习 ， 成 群 结 队 的 在 
街 上 横冲直撞 ， 遇 见 了 衣服 穿 得 罕 小 点 的 ， 就 指 说 是 二 毛子 ， 
吓 得 焙 若 不 敢 出 门 。 就 是 会 馆 的 长 班 ， 也 走 个 一 空 ， 只 剩 得 一 
个 姓 张 的 老头 子 ， 还 在 门 房 里 住 着 听 差 。 一 到 了 晚上 ， 那 养 菲 
便 传 出 了 那 无 奇 不 有 的 口号 ， 更 有 那 稀奇 古怪 的 号 令 ， 也 古 出 
人 意外 的 ， 天 天 花样 不 同 。 急 然 一 天 传令 不 准 吃 萤 ， 忽 然 一 天 
传令 晚上 不 许 唾 党 ， 忽 然 一 天 又 传令 不 许 洗澡 ， 又 不 许 晒 脉 妇 
女 衣 服 ， 说 是 恐怕 秽 气 冲 犯 了 他 红 灯 照 的 神 法 。 天 天 或 早 或 
KM, BARS Ki, BACK, BIA, Ringley 
EHP, RPP MENSA. BIA ARM, th 
就 得 过 且 过 ， 只 有 焙 敬 担 惊 受 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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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 那 长 班 张 老 头 到 里 面 打 扫 院 子 ， 宝 玉 正 在 阶 沿 上 站 
着 闲 看 ， 因 看 见 张 老 头 须 发 如 银 ， 顺 口 问 道 ,“ 老 头 今年 多 大 年 
纪 了 ?” 张 老头 儿 道 ; “老汉 今年 八 十 五 岁 了 。” 宝 玉 道 ,“ 好 硬朗 1 ” 
张 老头 道 ,“ 这 两 年 不 行 了 ! 前 几 年 我 上 八 十 岁 的 时 候 ， 一 天 还 
可 以 跑 百 十 来 里 地 呢 。 ”宝玉 又 问 他 近来 这 两 天 外 头 的 消息 。 张 
BAM: “AAR EM, MEER BR! 多 咱 一 天 外 国 
兵 到 了 ， 还 不 是 成 丰 十 年 圆明园 的 局 面 么 ? 那 时 候 老汉 才 四 十 
五 岁 ， 算 起 来 足 足 四 十 年 了 。 他 们 太平 得 不 耐烦 ， 又 要 招 两 个 
洋 兵 来 粳 踢 地 方 了 1” 宝 玉 道 : “成 直 十 年 ， 怎 么 个 局 面 ?7 我 虽然 
PLB TR, BARBERS, TRA UT UT BE. PERSE 
道 : “事情 隔 了 多 年 ， 我 也 有 点 忱 愧 了 。 不 过 那 时 候 最 大 的 事 ， 
是 成 丰 皇 帝 往 热 河 跑 了 ， 怪 可 怜 的 ， 就 那么 一 去 就 没 回 京 里 来 
了 ! 洋人 他 打 进 京 ， 原 为 的 是 和 皇帝 讲 什么 约 章 ， 谁 知 打 了 一 
个 空 ， 你 说 奇怪 不 奇怪 ? 要 叫 咱 们 中 国人 和， 打破 了 人 家 的 京 
城 ， 皇 帝都 跑 了 ， 现 成 的 金 究 殿 ， 还 不 往 上 头 一 坐 么 ? 谁 知 他 
们 外 国人 ， 并 不 想 做 皇帝 ， 只 把 圆明园 放 了 一 把 火 ， 烧 个 干 
净 ， 就 那么 走 了 !1 ”宝玉 笑 了 一 笑 道 , “这 就 是 你 亲眼 看 见 的 了 ?” 
张 老头 儿 道 ;“ 是 ”宝玉 也 不 和 他 理论 ， 只 问 他 近日 外 闫 消息 。 
张 老 头 儿 道 :“ 消 息 便 有 一 点 ， 只 是 不 能 乱 讲 。? 宝 玉 道 ;“ 这 又 是 
什么 道理 ?? 张 老头 儿 道 :“ 这 个 消息 被 义和团 听见 了 ， 又 说 咱们 
是 二 毛子 ， 造 他 的 谣言 呢 。 前 天 ， 我 一 个 朋友 从 天 津 跑 了 男 
, WBA, MAM MRI, KMART, AEE 
也 破 了 。 有 一 个 洋 将 官 , 带 了 多 少 洋 兵 , 要 打 进 京 来 ， 走 到 杨 
村 ， 不 得 前 进 ， 退 了 回去 ， 说 商量 了 善 法 再 来 ， 此 刻 不 一 定 
又 来 了 。 一 天 ， 他 们 到 了 ， 还 不 是 咸丰 十 年 的 老 样 子 么 ?”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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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道 :你 俩 也 明白 ， 又 是 本 京 里 的 人 ， 为 其 不 劝 劝 他 们 呢 ?” 
RBA ILI: “哪里 劝 得 昕 ! 就 是 我 自己 的 孙子 、 重 孙子 都 在 
那里 当 义 和 国 ， 我 还 禁 压 他 不 住 ， 何 况 劝 别人 呢 ! 他 们 懂得 
TA! 便 是 我 老汉 ， 从 前 也 是 胡 里 硼 涂 的 ， 那 里 懂得 什么 中 
个 外 国 ? 因为 郭 大 人 做 钦差 的 时 候 ， 我 跟 郭 大 人 走 了 一 趟 
英国 ， 又 跟着 到 过 法 国 。 回 来 之 后 ， 又 跟 张大 人 到 过 美国 ， 
这 肚子 里 才 明 白 了 。 不 然 ， 还 只 当 咱 们 中 国 是 一 国 ， 他 们 处 国 
也 是 一 国 罢 了 ， 哪 里 知道 有 许多 的 国度 呢 !? 宝 玉 道 :“ 怪 道 你 说 
话 很 明白 ， 原 来 是 很 见 过 世面 的 !? 说 话 时 ， 又 隐隐 听见 外 面 一 
阵 枪 声 。 宝 玉 道 ,“ 这 近来 天 天 听见 枪 声 ， 总 说 是 攻 使 馆 。 这 区 
区 一 个 使 馆 ， 攻 了 这 些 时 候 , 还 攻打 不 下 , 那 法 力也 就 可 想 了 1 ” 
张 老 头 儿 笑 道 :“ 就 是 这 个 话 呢 。 他 们 老 说 不 怕 枪 炮 ， 那 攻打 使 
馆 被 洋 枪 打 死 的 也 不 知 多 少 ! 好 笑 他 们 自己 骗 自己 ， 拿 着 一 杆 
来 福 枪 ， 对 着 同伙 的 打 去 ， 果 然 打 不 倒 ， 人 家 就 信以为真 了 。 
谁 知 他 那 枪 弹子 是 倒 放 进去 的 。 弹 子 打 不 出 来 ， 放 的 就 同 空 检 
一 般 。 旁 人 被 他 骗 了 ， 合 也罢 了， 久而久之， 他 们 自己 也 以 为 
果然 不 怕 枪 炮 了 。 最 可 笑 的 ， 使 馆 里 被 他 们 攻打 ， 自 然 也 要 回 
敬 ， 可 奈 使 馆 里 面 ， 没 有 许多 枪弹 子 ， 便 设法 到 外 头 来 买 。 他 
们 却 拿 了 毛 瑟 枪 子 ， 去 炎 给 洋人 ， 只 说 他 拿 了 去 ， 也 打 不 死 我 
们 的 ， 乐 得 赚 他 的 钱 。 你 说 笨 的 可 怜 不 可 怜 !? 宝 玉 道 ,“ 有 既然 要 
辐 他 作对 ， 还 要 和 他 交易 ， 也 不 是 个 道理 1? 张 老头 儿 道 ;“ 岂 但 
这 个 ， 天 天 往 使 馆 里 供应 伙食 煤 水 的 ， 不 都 是 这 班 人 人 么 12 说 声 
未 绝 ， 只 见 薛 昨 慌 慌张 张 的 走 来 ， 一 把 拉 了 宝玉 ， 便 到 房 里 
去 。 不 知 为 着 甚 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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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薛 蝇 懂 慌张 张 的 走 来 ， 宝 玉 合 吃 了 一 惊 ， 扳 下 张 老头 
JL, RES. RENT El, Ai. “al, PRY 
来 但 么 ?2 宝玉 道 :你 来 的 这 等 慌张 ， 亏 你 还 有 工夫 叫 人 猜 你 来 
意 , 快 说 吧 127 薛 蜂 道 ,“ 洋 兵 要 打 进 来 了 ! 我 打算 要 走 ,特地 来 告 
诉 你 一 声 ." 宝 玉 道 ,你们 的 法 术 呢 ?? 薛 归 道 ,“ 据 师父 说 ， 现 在 
天 兵 天 将 还 不 曾 调 齐 ， 等 调 齐 了 ,就 可 以 一 喜 而 擒 , 前 回 被 你 说 
了 那 一 番 话 , BROAN MIE, AAS ETA 
起 来 ,思量 不 如 早点 走 开 了 的 好 。” 宝 玉 道 , “这 洋 兵 打 进 来 的 话 ， 
你 是 哪里 听 来 的 ?” 苏 赂 道 : “一 言 难 尽 。 这 城 里 一 家 洋货 铺 的 掌 
柜 ， 也 是 南边 人 ， 自 从 我 贩运 洋货 以 来 ， 他 就 和 我 有 来 往 。 去 
年 他 回 家 去 ， 路 过 上 海 ， 我 和 他 盘 醒 了 几 天 ， 因 此 相识 了 ， 此 
时 他 也 在 城 里 。 他 们 联 成 了 一 帮 ， 专 门 雇 了 不 少 人 ， 到 外 面 去 
打听 ， 消 息 甚 是 灵通 ， 是 他 告诉 我 的 。 他 还 告诉 我 ， 这 里 长 辛 
店 过 去 点 ， 有 一 个 地 方 叫 做 安乐 窝 ， 地 方 甚 好 ， 可 以 避难 ， 那 
里 永远 没有 水 火 和 盗贼 的 警 耗 。 他 本 来 要 去 的 ， 因 为 于 不 下 那 一 
行 买卖 ， 所 以 没有 去 ， 他 叫 我 到 那里 去 呢 。 记 以 我 打算 先 到 长 
广 店 住 下 ， 咏 这 里 的 消息 ， 是 好 的 ， 我 再 回来 ， 是 不 好 的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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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往 安乐 窜 去 。 我 想 约 了 你 一 辐 去 走 走 ,” 宝 玉 笑 道 ; “我 在 这 里 
受 了 多 少 惊 怕 ， 要 走 早 就 走 了 ， 还 等 到 这 会 么 ?你 请 便 吧 ! 只 
是 你 到 了 什么 地 方 ， 总 要 给 我 个 信 。? 薛 婚 道 ;“ 你 老 住 在 这 里 
么 ?宝玉 道 :“ 也 不 见得 。 我 一 心 要 来 看 看 京城 近日 的 光景 ， 不 
想来 了 ， 就 遇 了 这 件 事 ， 寸 步 不 能 出 门 。 只 等 事情 平静 了 ， 我 
到 外 头 逛 几 天 ， 也 就 走 了 。?” 薛 里 道 ;“ 走 到 哪里 呢 ?? 宝 玉 首 “无 
非 仍 到 上 海 。” 薛 是 道 :“ 还 到 上 海 作 什 么 ?宝玉 道 ,“ 我 也 说 不 出 
个 所 以 然 来 ， 不 过 那里 消息 灵 租 点 ， 可 以 知 点 事情 罢了 。2 当 下 
TARR, HUET ERR > BEA te Pea: “我 这 一 去 ， 
是 眶 着 众人 的 。 那 一 回 我 到 这 里 来 时 ， 有 一 个 人 来 找 我 ， 那 人 
名 叫 王 威 儿 。 我 走 之 后 ， 不 定 他 来 找 我 ， 请 你 只 说 我 从 没 来 过 
RET ML, WFAA, CMMI, 径 投 长 辛 店 而 去 , 不 提 。 

这 里 宝玉 自从 送 薛 归 去 后 ， 外 面 的 拳 菲 依 然 如 故 。 王 威 儿 
RAR KTR, BR, 宝玉 只 推 不 知 。 看 看 又 是 半月 光景 ， 
忽然 一 天 , 那 张 老头 儿 张 皇 失 措 的 来 报 说 洋 兵 到 了 ,即刻 就 要 进 
城 。 宝 玉 道 :“ 他 进 城 就 进 城 了 ， 你 慌 什 么 ?? 张 老头 儿 道 :可 准 
备 着 逃走 呀 !? 宝 玉 道 :“ 洋 兵 进 城 ， 还 杀人 人 么 ?? 张 老头 儿 道 ;“ 这 
个 论 不 定 ,” 宝 玉 道 : “你 出 过 洋 的 人 ， 还 懂得 外 国 话 么 ?” 张 老头 
儿 道 : “英国 话 可 以 说 得 上 来 。” 宝 玉 道 ;“ 你 懂得 说 话 ， 就 好 办 。 
依 我 看 不 必 走 ， 洋 兵 也 不 见得 胡乱 杀人 。” 正 说 话 间 ， 果 然 外 面 
炮火 连天 ， 人 声 易 沸 起 来 。 张 老头 儿 往 外 就 路 ， 宝 斑 不 免 也 走 
到 门 首 去 看 看 。 只 见 街 上 扶 男 带 女 之 人 ,不 绝 于 路 , 殉 子 寻 爷 之 
声 ， 不 绝 于 耳 ， 真是 目 不 忍 睹 ， 耳 不 忍 间 。 此 时 张 老头 儿 也 站 
在 门 首 ， 忽 然 来 了 一 个 人 ， 跑 过 来 一 把 拉 住 他 道 :“ 两 宫 都 出 走 
了 本， 你 为 甚 还 不 走 ?? 张 老头 儿 道 ,两 宫 又 不 曾 叫 我 保驾 ， 我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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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走 作 什么 12 那 人 道 :“ 不 是 这 人 么 说 ,不 过 叫 你 避 开 点 罢了 ,你 还 
够 得 上 保驾 呢 !2 宝 玉 道 :“ 两 宫 出 走 的 话 是 真 的 么 ?2 那 人 道 :“ 千 
HAR! RFELTRPEN PS, RAS PRAAN, 
PRI REZE AT. WBA FERRIS. UIE, BART BS, 
fE— TIAA KA PET. KES ILEIANIRE 
UITH=SBKZA, BEA, SHRP “, REEL 
Sei: OFT) 此 刻 各 国 洋 兵 , 陆续 到 的 不 少 ， 约 定 了 分 到 治理 ， 
BERGER. RRA, RIB Beige iy SR 
EMBL, HES TREE, SRPBUN, TAL, Ree 
Kieth. —E(PES, ARAN, MH BERRI 
民 ”“ 大 德 顺民 ?等 小 族 子 ， 沿 路 巡察 的 洋 兵 不 少 。 侦 然 站 定 
了 滑 看 东西 ， 那 洋 兵 便 要 来 盘问 。 喜 得 宝玉 从 伯 圳 恋 了 两 个 月 
{WES ATRIA, MIRA, BAER, bs 
RAB EBS) A OA TR oat, TCR Ie. ZL 
Sede 儿 寺 个 洋 兵 排 队 而 来 ,路 旁 另 有 十 来 个 人 ， 在 地 下 
跪 着 , 衣 领 背后 都 播 营 一 面 小 旗子 ,也 右 写 “大 英 顺民 ”的 ， 也 有 有 
写 4 大 法 顺民 ”的 ,大 美 , 大 答 、. 大 日 本 都 有 ,底下 无 非 级 着 “顺民 ? 
PA BAF UG PS BRAY A ag SB ES AS 
Alby, PS — PHVA EE BL BERET —K ASI 
队 的 洋 兵 便 站 住 了 , 问 室 玉 矣 什么 ?宝玉 打 著 英 话 道 :“ 我 也 不 知 
RRA BY, See ge uae ae 
法 、 美 、 日 的 乱 写 ， 不 觉 好 笑 ,” 说 的 那 洋 兵 也 笑 了 ， 道 ; “我 们 
是 英国 的 "又 指 着 那些 旗子 ， 问 那 一 eh 宝玉 一 
看 ， 王 威 儿 身 上 的 恰 是 个 “大 英 顺 民 ”, 便 顺手 找 了 下 来 ， Hae 
看 。 那 洋 兵 看 了 ， 又 看 看 王 威 儿 ， 只 见 但 众 伏 在 地 ， 便 走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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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手 托 了 他 的 下 关 ， 叫 他 抬头 。 谁 知 他 已 是 吓 的 面 如 土 色 的 
了 。 那 洋 兵 笑 了 笑 ， 和 宝玉 握 了 握手 ， 便 督 队 去 了 。 宝 玉 往 前 
走 着 ， 约 黄 走 了 一 笠 多 地 , 忽 听 得 后 面 一 迭 连 声 的 叫 老 爷 。 宝 玉 
ISK WEE RULE. ERAS, 
(NUET EG. EMULE Oe PK, Ee Se Bho HA 
响 头 ， 嘴 皇 睫 着 “老爷 侥 命 %。 宝玉 诺 道 ,“ 这 是 什么 话 ? 我 不 懂 
呀 !? 王 威 儿 大 粤 道 ;< 老爷 不 伐 我 ， 我 就 在 这 里 先 撞 死 了 吧 。? 说 
罢 ， 又 在 那里 碰 响 头 ， 只 磁 得 破 皮 流血 。 宝 玉 道 ,“ 奇 极 了 ! 你 
就 是 要 求 化 命 ,也 要 好 好 的 说 出 原故 来 呀 ! 况且 我 又 没有 说 要 你 
的 命 ， 叫 我 从 何 侯 起 呢 ?” 王 威 儿 器 着 道 , “小 的 虽然 到 过 老 答 处 
两 三 次 ， 却 幸 得 不 曾 冒 犯 着 老爷 。 小 的 实在 不 知 老爷 是 洋 克 人 
的 朋友 ， 望 老爷 开 思 !2 宝 玉 首 ,4 你 这 越 说 我 越 不 懂 了 ， 究 竟 是 
什么 来 由 ， 你 好 好 的 说 !2 王 威 儿 道 ;“ 老 爷 方才 不 是 叫 洋 大 人 杀 
我 么 ?? 宝 王道 ,“ 这 又 奇 了 ! 什么 杨 大 人 ， 我 不 认得 呀 !2 王 威 儿 
ELPA T, AVERT, HEE ARMM ACR 
HOOK, ESE VALI RFR To MEI FAT LAE A, 
住 了 观看 。 宝 玉 没 了 主意 ， 踪 着 脚 道 :“ 这 是 哪里 来 的 话 ! 又 不 
肯 好 季 的 说 ， 你 到 底 也 说 个 清楚 ， 我 好 办 呀 1” 王 威 儿 看 见 人 多 
了 ， 越 是 不 肯 涪 。 宝 玉 怒 道 , PURE, RAL RAL? 
王 成 儿 连 忙 当 手印 头 道 ;“ 老 爷 ， 可 怜 小 的 一 个 儿子 已 经 死 了 ， 
伐 了 我 吧 1 ”宝玉 始终 不 解 其 意 ， 顺 口 答 道 : “我 化 你 就 是 了 ， 
去 吧 1? 王 威 儿 太 喜 ， 收 泪 即 头 道 :“ 谢 过 老爷 ! 就 请 老爷 到 我 家 
IRIE, "EE RITA GT, MENS. PERILS 
里 肯 放 ， 一 把 拉 住 道 : “RRA, MER, TH FH IE wy aK 
光 ! "RE, WT BE. PELE, RGA, RAT.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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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BULHEN, iE. DTRB, UMTS, 
放 在 当中 ， 请 宝玉 坐 下 ， 重 新 又 吨 起 头 来 ， 又 叫 妻 子 也 出 来 邑 
头 ， 倒 把 个 宝玉 和 弄 得 犹如 做 梦 一 般 。 看 王 威 儿 献 茶 献 水 的 忙 定 
了 ， 方 才 问 道 :“ 你 到 底 为 什么 事 ， 叫 我 侥 命 ? 我 始终 不 懂 ， 你 
到 底 说 个 明白 ， 我 好 照办 呀 。 王 威 儿 惊 道 :老爷 到 底 不 肯 化 我 
么 ?? 说 着 ， 又 要 足下 。 那 妇 人 在 旁边 也 百般 的 求 贷 ， 说 道 :“ 老 
和 爷 可 伶 了 小 妇 人 了 吧 !12? 又 指 着 王 威 儿 道 , “天 杀 的 ! 不 知 从 哪里 
认得 了 一 班 强盗 ， 说 什么 有 法 术 ， 不 怕 枪 炮 ， 要 杀 尽 毛子 。 还 
叫 小 妇 人 学 做 红 灯 局 ， 到 了 史上 ， 提 着 个 灯笼 ， 爬 到 屋顶 上 
去 ， 教 着 念 什么 咒语 ， 说 是 可 以 腾 云 驾 雾 ， 驾 起 云 便 可 以 把 灯 
笼 里 的 神火 去 烧 毛 子 。 谁 知 混 了 许久 ， 一 点 不 灵 。 他 不 怪 自 己 
受 了 人 家 的 欺骗 ， 还 怪 小 妇 人 不 诚心 去 学 。 又 带 了 儿子 小 王 儿 
去 学 法 ， 可 怜 那 天 攻打 使 馆 ， 被 洋 枪 打 死 了 。 他 不 怪 强 盗 的 法 
术 不 录 ， 倒 又 说 是 这 天 小 妇 人 双手 污 移 ， 和 小 王 儿 打 了 关子， 
破 了 法 术 了 。 前 儿 天 洋 兵 打 进 来 了 ， 一 众 强 盗 才 知 道 厉害 ， 赶 
忙于 了 红 巾 红 带 ， 前 去 投降 。 从 此 天 天 有 洋 兵 从 门口 走 过 ， 便 
出 去 跪 班 献 酒 献 内 的 ， 申 说 自家 并 不 是 拳 菲 。 可 奈 不 懂 说 话 ， 
任 从 你 说 破 了 嘴唇 ， 那 洋 兵 只 当 没 有 听见 。 方 才 跪 班 回来 ， 吓 
W=SRART RR, CMETAR, HAA-MET, MEAN 
是 朋友 ， 在 那里 和 洋 大 人 说 话 ， 不 定 要 说 出 我 的 根 底 。 小 妇 人 
问 那 老爷 怎么 会 知 你 根 底 呢 ? 天 杀 的 才 说 出 老爷 和 薛 大 爷 是 服 
友 ， 住 在 江 守 会 馆 。 他 因为 找 薛 大 爷 ， 到 过 会 馆 两 次 ， 老 爷 是 
认得 他 的 ， 所 以 要 求 老 爷 伐 命 ， 在 洋 大 人 前 好 歹 方 便 方 便 ， 趴 
DiRT, RRA BIT "EMT RA, Fi 
AWE, ik: “你 们 和 我 一 样 的 都 是 中 国人 ， 我 何苦 叫 外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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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为 你 呢 ? PRDOET, RABE. WARPATH B 
人 的 朋友 ， 不 过 他 问 我 的 话 ， 我 随便 答应 两 句 罢 了 。” 王 威 儿 连 
忙 肌 头 拜 谢 ， 妇 人 早 又 送 上 茶 来 。 宝 玉 立 起 来 要 走 ， 王 威 儿 哪 
里 肯 放 ， 道 ;方才 不 是 老公 超生， 小 前 十 个 脑袋 也 不 够 洋 大 人 
杀 的 ! 小 的 这 里 预备 一 杯 水 酒 ， 聊 表 敬 意 ， 务 乞 老爷 赏 个 光 ， 
将 来 倚靠 老爷 的 时 候 多 着 呢 。” 宝 斑 再 三 要 走 ， 怎 禁 得 他 夫妻 两 
+, PES, AGE. SAIC RN, ITE, 
LRP BAA, KMPH TIA. RA PR 
KR, PPRSABTRATSE, WRWARREFHWL 
们 ,今日 惧怕 说 大 人 的 也 是 他 们 。 今 日 我 和 那 洋人 答 了 两 句 
话 ， 他 们 便 这 样 茹 敬 起 来 ， 要 在 前 几 天 头 里 ， 就 是 二 毛子 了 。 
正在 这 里 想 着 ， 忽 然 听 得 门 外 有 人 喊 道 :“ 王 威 儿 ， 快 来 快 来 ， 
洋 大 人 到 了 !” 王 威 儿 往外 就 跑 。 这 里 只 剩 了 宝玉 和 那 妇 人 两 
个 。 那 妇 人 又 项 上 酒 来 ,亲手 递 到 宝玉 层 边 ， 斜 沉着 一 双 有 眼睛 说 
道 , “老爷 请 干 了 这 一 杯 1 ”宝玉 了 暗 想 道 ， 轩 了 ， 怎 么 闹 出 这 个 样 
子 来 ,不 要 和 从 前 晴 爱 的 嫂子 一 般 , 就 不 成 话 了 ,一 面 想 着 , 接 过 
杯 来 ,部 了 半 标 , 便 推 说 醉 了 , 伏 在 桌子 上 假 吹 。 那 妇 人 取 过 那 半 
杯 残 酒 喝 了 , 推 宝玉 道 ,“ 老 爷 醒 来 ,怎么 就 本 了 ?宝玉 不 答 ， 只 
REG. MAAS PR, EY WILT AKU. MSE 
HE, AA AREER EM, "RERBRA. —BIL, ER 
儿 进 来 了 ， 见 宝玉 伏 在 桌 上 ， 便 道 :“ 怎 样 了 ??” 妇 人 道 ;“ 醇 本 。? 
王 威 儿 过 六 摇 了 两 下 ， 宝 玉 仍 是 不 动 。 王 威 儿 便 招手 叫 妇 人 过 
去 ， 悄 悄 的 说 道 ,“ 留 下 他 总 是 个 祸根 ,不 如 起 他 醇 了 ,结果 了 他 
吧 !1” 妇 人 连忙 摇 手 。 不 知 宝 玉 性 命 如 何 ， 且 昕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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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回 
宋 落 团 两 盏 演说 长 发 栈 一 乡 清 谈 


趣 说 王 威 几 到 底 是 独子 野心 ， 看 见 宝 玉 醇 了 ， 便 和 麦子 商 
fd, BRT Sekar. AERP. OA RAE Mh, 
US BAR BEA BE CS I Eh 2” FE LS ST at 
他 此 刻 虽 是 答应 了 ， 不 和 洋 鬼 子 说 出 我 的 根 底 ， 知 道 他 出 去 之 
后 又 怎么 ?并 有 旦 他 此 刻 认得 了 我 的 门口 了 ， 还 怕 他 要 带 了 来 
呢 。" 妇 人 听 说 ， 便 不 言语 。 谁 知 宝 玉 是 装 醉 的 ， 他 们 说 的 话 ， 
昌 是 低 声 ， 却 早 昕 见 了 一 大 半 ， 有 暗 想 这 种 人 真是 野性 难 驯 ， 一 
转眼 癌 ， 便 生 了 个 杀人 恶 念 。 我 幸而 是 假 醇 ， 倘 使 真 酬 了 ， 沁 
不 要 遭 他 圾 手 ! 想 黑 ， 故 意 欠 仲 起 来 ， 打 了 个 咳嗽 ， 吐 了 口 
WS, HAN, 《好 渴 蚜 1!” 妇 人 听见 ， 忙 过 来 送 上 一 杯 茶 ， 宝 玉河 了 
口 ， 王 成 几 又 过 来 赔 小 心 。 宝 玉 道 , 《多谢 得 很 ! 酒 太 多 了 ， 不 
觉 失 礼 。 我 想起 还 有 一 件 正 经 事 没有 办 ， 此 刻 当真 要 去 了 。” 王 


上 联想 ， 王 威 儿 这 种 人 ， 真 是 刁 恶 好 险 ， 形 良 无 耻 ， 无 一 不 

4c, FDRISUEME, PSII T 1 只 是 那 执政 之 人 ， 怎 么 居 

然 会 信 他 用 他 ， 闵 到 这 步 田 地 ， 真 是 令 人 不 解 。 此 刻 虽 听 说 调 

TVA ERO RL, AAR LS, WE,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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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何 时 方 了 。 又 想起 王 威 儿 的 女人 ， 实 在 无 耻 可 笑 。 一 路 上 胡 
RAL, HATE, MAR. TMM, RRS 
ANAM, ALE Mk, HMMA TLE, WOR RE 
BME, AAMOBKUMERLR. TREK, 
便 一 直 走 过 了 ， 不 去 理会 他 。 碰 了 他 们 生气 时 ， 反 嫌 他 跑车 碍 
路 ,不 是 一 誉 ， 就 是 一 脚 ， 那 被 打 的 倒 反 笑脸 想 迎 。 暗 想 这 班 
践 骨头 ， 从 前 不 消 说 的 ， 也 是 要 杀 二 毛子 的 拳 菲 了 ， 看 着 实在 
A. RASS, RL LM, BLAIR, bd 
中 个 其 悔 走 这 一 次 ， 寻 思 不 如 还 是 出 京 的 妙 。 

回 到 会 馆 ， 便 叫 了 张 老头 儿 来 商量 。 张 老头 儿 道 :“ 比 刻 城 
里 ， 算 是 太平 了 ， 外 面 还 是 兵 幕 马 乱 的 。 星 天 我 还 听见 说 ， 两 
宫 要 到 山西 去 ， 路 上 走 得 也 很 不 太平 呢 。 幸 得 到 了 怀 求 县 ， 敢 
知县 官 出 来 接 驾 ， 办 得 好 差 ， 这 才 受 用 了 。 此 刻 那 县 官 任 空 的 
就 升 了 道 台 ， 跟 着 老 太 后 和 皇上 一 起 往 山 西 去 。 人 家 都 崔 那 知 
县 欢喜 ， 依 我 看 来 ， 倒 是 不 升 这 个 官 也 罢了 。?” 宝 玉 讶 道 ,“ 你 这 
是 什么 话 ?? 张 老头 儿 道 :“ 他 官 便 升 了 ， 只 是 现成 的 知县 没 了 。 
跟 皇 上 到 山西 ， 听 听 是 好 的 ， 须 知 跟 去 的 多 少 王爷 中 党 大 人 
们 ， 那 里 看 得 见 他 ? 倒是 在 知县 任 上 , 没事 的 时 候 , 拿 百姓 来 打 
两 下 屁股 ， 铲 两 片 地 皮 的 快活 2 说 的 宝玉 笑 了 道 ;“ 依 你 说 ， 此 
刻 是 走 不 得 的 了 ?” 张 老头 儿 道 :“ 走 是 何尝 走 不 得 ， 不 过 恺 怕 路 
上 不 太平 罢了 。” 焙 车 在 旁边 用 手 摄 着 脑 梢 子 道 ,“ 你 今天 早起 和 
我 说 的 ， 不 是 说 有 一 个 姓 有 特 角 的 要 来 救 咱们 么 ?2 宝玉 道 :“ 什 
么 姓 有 牺 角 的 ?你 又 来 胡 冰 了 。? 烤 车 道 ;“ 是 他 说 的 , 却 又 不 是 姓 
牛 姓 羊 。 他 说 是 说 过 了 ， 只 是 我 想 不 起 来 ,? 张 老头 儿 笑 道 , “是 
有 的 ! 上 海 此 刻 开 了 一 个 救济 会 , 捐 了 钱 , 雇 了 轮船 ， 到 天 津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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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 避难 的 人 ， 回 南边 去 。 此 刻 衙 在 京 里 不 能 回去 的 南边 老 
和 爷们， 都 盼 着 他 呢 。 但 不 知 他 来 不 来 ? 这 个 人 呀 说 也 是 个 道 
台 ， 姓 味 。” 焙 车 道 :“ 是 不 是 呢 ? 鹿 可 是 有 特 角 的 ， 我 说 我 总 不 
SoH TH. "KHL AAG AL CIE Om ae Be 
THRE, CHMMA, CARPUAT, MBRABRE 
呢 ? 再 过 些 时 ， 等 外 而 都 太平 了 再 走 不 好 么 ?2 宝玉 道 :“ 只 是 住 
CEPT, SAREE, RAMI, BRAER 
$3 4G ET 0” MEER ER feet BES, RRAT RA, mA 
HORA, ELA RUS OS — AR. SEE EE ear RNY 
HAY, BARRA. 

真是 光阴 易 过 ， 不 党 秋 残 冬至 ， 没 有 几时 ， 又 是 腊 尽 春 
回 。 此 时 外 面 已 略为 平静 ， 宝 玉 便 料理 出 都 。 一 路 上 只 见 矣 垣 
断 瓦 ， 人 迹 荒凉 ， 所 过 麦田 ， 多 半 废 弃 。 及 到 天 津 ， 更 党 得 与 
来 时 又 是 一 般 光 景 ， 不 胜 里 叹 。 到 得 上 海 ， 仍 旧 住 在 长 发 栈 。 
安置 行李 已 毕 ， 即 去 访 吴 伯 惠 ， 各 道 契 阔 。 宝 玉 又 告诉 他 薛 蠕 
的 举动 ， 大 家 哮 叹 一 番 。 伯 惠 道 ,“ 你 来 得 正好 ! 今日 两 点 钟 张 
园 认 事 ， 我 们 可 以 同 去 看 看 .2 宝玉 道 ,“ 议 什么 事 ?2” 伯 惠 道 :“ 听 
说 中 国 和 俄罗斯 订 了 个 密约 ， 有 割 弃 东 三 省 的 意思 。 大 家 就 议 
这 个 事 ， 时 候 已 经 差不多 了 ， 我 们 去 吧 。” 于 是 同上 马车 ， 径 奔 
张 园 ， 只 见 为 时 尚 早 ， 两 人 就 在 老 洋 房 廊下 泡 茶 。 坐 了 有 一 点 
SPE, ARMAMENT, AMBALSETA, RYE 
一 间 屋 子 里 ， 当 中 摆 着 一 张大 菜 桌 子 ， 先 有 一 个 人 站 到 当中 
去 。 宝 玉 定 睛 看 他 时 ， 只 见 他 生得 双 眉 紧 较 ， 两 目 无 神 ， 脸 上 


Or A, OR AREA EES, RUB: “S 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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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Mu) 近来 听 说 政府 和 俄国 订立 密约 。 这 密约 不 必 说 ， 
总 是 天 有 有 关系 的 了 。 谱 公 到 此 , 务 望 商量 一 个 办 法 , 怎 年 阻止 得 
ty kr BEL, ITIL ARG ns TET BR, AM 
gO PAP OIA REN RRL, SRE 
IH, 头 上 芍 头 发 ， 却 长 的 很 长 和 I, wise 
本 说 道 , 《政府 和 俄国 立 了 密约 ， 这 是 国家 大 事 ， 像 我 这 种 人 ， 
还 上 米 演说 吗 ? 筑 什么 呢 ! 不 过 依 我 想来 ， Mee 
凡是 中 国药 事 ， 都 与 我 们 有 关系 的 ! BM, WE ey, TT 
见 这 约 内 的 话 ， 政 府 是 不 肯 叫 我 们 知道 的 了 。 但 是 准 菲 之 后 ， 
庆 王 和 李 中 堂 在 京 议和 ， 和 俄国 者 要 把 去 年 太 山 在 黑龙 江 启 蛇 的 
事 ， 男 外 提议 ， 可 见 这 密约 是 一 定 关 系 东 三 省 多 了 。 谱 公 ， 去 
年 俄 人 在 黑龙 江 谨 往 华人 ， 把 数 千 华 人 ， 通 
车 他 们 跳 下 水 去 ,一 时 华人 死尸 寒 江 而 下 ! As 省 的 
PSR M: RPA BER ELE vei Pe ee 
江 的 前 车 !? 说 到 这 里 ， 有 几 个 人 连连 招手 ， 那 人 便 退 下 云 了 
RARAIMERILIN—- FH, HAA MAA AMA, er 
说 道 ; “我 们 今日 务 要 商量 一 个 办 法 ， 或 者 氢 定 几 个 电 稿 ， 打 给 
BURMA HE, BARE. GPAWUAM Me WMA, MAIL A 
拍手 。 那 人 又 道 : “今日 人 少 , 我 们 约定 了 后 天 再 天 大 会 一 次 ,再 
行 决定 办 法 吧 。 Ca Ete bee 伯 训 和 宝玉 也 上 车 而 回 。 
宝玉 又 约定 伯 惠 ， 后 天 再 去 看 看 
到 了 后 天 再 去 党 时 ， 表面 大 不 相同 了 移 到 了 大 举 房 里 
面 。 靠 里 当中 ， 拼 了 两 个 方 人 案子 ， 上 面 又 加 上 了 一 个 避 子 
边 设 了 个 签名 处 ， 下 面 一 排 一 yaa PAST. WiSED fy 
人 世 多 了 。 头 回 那 个 愁眉 若是 的 人 ， 这 回 不 演说 了 ， 只 在 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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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KRM, PFA. BETA 到 方 桌 子 上 
面 ， 说 了 一 番 开 会 宗 后 ， 以 后 又 一 个 人 上 去 演说 。 可 奈 今 番 人 
多 ， 声 音 嘲 杂 ， 听 不 清楚 。 这 个 人 说 过 之 后 ， 来 的 人 更 多 了 。 
看 官 ,须知 这 张 园 是 实 游 之 地 ,人 人 可 来 ， 所 以 有 许多 冶 游 浪子 
以 及 马 夫 妓 女 ， 部 跑 了 进来 ， 有 些 人 还 当 是 讲 耶 稣 呢 ， 笑 言 杂 
省 ， 哪 里 还 听 得 出 来 。 只 见 一 个 扮 外 国 装 的 ， 忽 的 一 声 ， 跳 上 
合 去 ， 扬 着 手中 的 木 杆 儿 ， 大 声 说 道 ;“ 今 日 这 里 是 议事 ， 不 是 
TRE, FUE, REAP WAHL, BU ABE RE 
VLA, ZFS, MBLT PR. REMUKTAM, BW 
ERIE TS EAB Late, DLT aS KR, BAe th 
头 回 并 非 是 在 热 形 里 ， 是 要 留 长 了 得 头发 ， 好 剪 那 长 头发 的 意 
思 。 以 后 又 陆续 有 和 人 上 去 说 ， 可 奈 总 听 不 清楚 。 宝 玉 不 耐烦 ， 
正 想 走 开 ， 忽 然 听 得 一 阵 拍 掌 之 声 ， 连 忙 抬头 看 时 ， 只 见 全 上 
站 着 一 个 十 四 五 岁 的 女孩 子 。 宝 玉 吃 了 一 惊 ， 暗 想 近 来 居然 有 
这 种 女子 ， 真 是 难得 ! 因 侧 着 耳 东 去 昕 ， 只 听 她 说 道 ,“ 一 个 人 
生 在 一 个 国 里 面 ， 就 同 头发 生 在 头 上 一 般 。 一 个 人 要 办 起 一 国 
的 大 事 来 ， 自 然 办 不 到 ， 就 如 拿 着 一 根 头发 ， 要 提起 一 个 人 
来 ， 哪 里 捉 得 起 呢 ? 要 是 整 把 头发 拿 在 手 里 ， 自 然 就 可 以 把 一 
个 人 提起 来 了 。 所 以 要 办 一 国 的 大 事 ， 也 必得 要 合 了 全 国 四 百 
光 人 同心 办 去 ， 哪 里 有 办 不 来 的 事 ?2 众 人 听 了 ， 一 齐 拍手 。 以 
后 人 声 更 加 嗜 杂 ， 竞 然 听 不 则 了 ， 说 了 一 会 下 去 ， 忽 然 又 走 上 
一 个 和 尚 来 。 室 玉 瞳 想 ， 这 个 和 尚 一 定 有 点 妙 亡 ， 要 说 的 天 花 
乱 坠 的 了 。 留 心 要 昕 时， 无奈 那些 人 见 上 去 了 一 个 和 尚 ， 痢 在 
那 思 惊奇 道 怪 ， 其 至 有 捧腹 狂笑 的 ， 哪 里 还 昕 得 出 一 个 字 来 ? 
那 和 尚 说 完了 ， 合 十 打 了 个 问讯 ， 便 下 去 了 。 以 后 忽然 上 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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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吃 声 如 雷 的 大 喊 起 来 ， 看 他 满 脸 怒 容 ， 一面 说 ， 一 面 拍 
桌子 ， 就 骂人 一 般 ， 把 桌 上 的 一 个 茶 碗 也 拍 翻 了 ， 几 乎 把 那 
桌子 也 拍 了 下 来 。 旁 边 走 过 两 个 人 ， 一 人 一 面 把 桌子 扶 住 了 ， 
他 益 发 拍 的 厉害 。 这 个 人 的 声音 大 ， 应 该 听 的 清楚 了 ， 谁 知 
他 声音 大 时 ， 底 下 吵 的 声音 也 跟着 他 大 了 ， 仍 是 昕 不 出 来 。 
这 个 人 喊 不 过 了 ， 便 有 一 个 人 上 去 ， 举 起 一 只 Fi. 说 已 
毕 1” 于 是 众人 纷纷 散 去 ， 也 有 许多 国 在 那 签 名 处 的 。 宝 玉 和 和 伯 
惠 过 去 看 时 ， 原 来 他 们 在 那里 纠 资 做 电报 费 ， 也 有 助 十 元 八 元 
的 ， 也 有 助 一 二 元 的 。 旁 边 一 个 高 丽人 ， 也 签 了 名 助 了 几 元 ， 
因为 言语 不 通 ， 到 了 纸 笔 写 道 :“ 见 诸 公 会 议 ， 热 心 可 敬 , 言 语 
不 通 ， 不 能 传 谈 ， 谦 助 电费 ”云云 。 宝 玉 见 了 ， 不 胜 感叹 ， 忽 
听 得 背后 有 人 说 道 :“ 你 何不 也 签 个 名 呢 ?” 宝 玉 回 头 看 时 ， 又 见 
一 个 人 答 道 ;“ 叫 我 出 两 个 钱 倒 可 以 使 得 ， 签 名 我 不 于 !” 宝 玉 不 
党 显 了 一 口气 。 伯 惠 对 宝玉 笑 了 一 笑 ， 相 将 出 了 大 洋房 ， 上 车 
径 回 长 发 栈 。 时 候 已 经 不 早 ， 宝 玉 便 留 伯 惠 晚饭 ， 说 :“ 我 离 了 
上 海 若干 时 候 ， 住 在 京 里 ， 因 为 乱 事 起 了 ， 又 没有 个 报纸 ， 就 
同人 车 职 一 般 。 你 没有 事 ， 可 请 在 这 里 作 一 少 长 谈 ,， 把 别 后 的 
事 ， 说 点 给 我 听 。2 伯 惠 向 与 宝玉 谈 得 来 ， 就 便 留 下 。 饭 罢 ， 宝 
玉 谈 起 京 里 拳 菲 的 事 ， 因 说 道 :“ 那 一 班 恩 民 无 知 ， 也 不 必 说 。 
怎么 一 班 王公 大 臣 ， 也 轻易 信 了 这 个 ， 真 是 出 人 意外 ! (BR 
道 ;“ 莫 说 京城 里 那个 顽固 项 塞 的 地 方 ! 上 海 算是 开通 的 了 ， 去 
年 还 有 人 说 ， 端 王 自 有 端 王 经 济 呢 。? 说 话 之 间 ， 忽 然 又 想起 一 
件 事 来 。 不 知 想 着 甚 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340 





第 十 八 回 
引证 古今 好 学 生词 穷 夜 遂 PHBA RHR MUR 


却说 伯 惠 随意 和 宝玉 谈天 ， 忽 然 想起 -- 事 ， 因 对 宝玉 说 
道 ;“ 去 年 北边 阅 了 那么 大 的 事 ， 多 少 人 往 南 边 乱 跑 ， 却 都 是 受 
尽 了 千 辛 万 苦 ， 才 跑 了 回来 。 还 有 许多 不 得 回来 ， 在 半路 上 断 
迹 了 的 。 你 却 安安 稳 稳 的 住 在 里 面 ， 已 是 一 件 奇 事 ! 这 里 南边 
AER, PASAT ETA, RIARP. MWA EB 
镇 压 住 了 ， 源 匪 不 能 到 南边 来 。 这 南边 应 该 太平 了 ， 这 上 海 的 
人 ， 却 也 搬 了 个 空 ， 只 说 拳 菲 要 来 了 。 这 也 罢了 。 内 地 的 人 ， 
MMA HRA EMR, ABSA RA, WER 
HPP ER, SLA ACE WRIA. OF WL de a i 
MARR, EMR ME, MMT. Mie 
生 捉 走 杀 了 。” 宝 玉 惊 道 : “勤王 是 杂事 ， 怎 么 杀 了 ?” 伯 惠 道 ;: “地 
ABAWURR, TURKS, APREWLRRD. BEE 
SLAB RA. HAR eerily ait 然而 与 论 却 都 说 
他 们 是 志士 。 我 们 此 刻 也 未 能 定论 。 这 里 面 的 是 非 虞 直 ， 只 好 
Hem IT. aoe Hs “20H ZEAL, JIA BE 3 AY 5B 
SE UREA IS A Se, IEA AR 
fi BAK, EHR. (ARBOR -A, HIER ERM, 


342 


FEMS ak tl 全 取道 ;“ 才 说 的 这 件 事 ， 便 是 这 
ee Reese Te et. “AP Ate ARG. “RB WM A we 
RAIZh 2}. "it, — RU ie Ree ce RAR 
里 ， 取 出 表 一 入 ， 道 :4 已 经 十 二 点 钟 了 ， 要 走 还 来 得 及 ， 只 是 
收拾 一 切 ， 怎 赃 嘴 ?2 宝玉 道 :4 什么 事 这 般 要 紧 ?2 伯 惠 道 ;“ 就 是 
Fai A BEE AE ERE Fo a aise A {) 4 XE 
T. BU TRIB. VERT RRM RAR. Kw 
oo 的 。 然 而 电报 到 得 太 迟 ， 只 好 明日 再 走 的 了 .2 说 着 便 
黄 福 先 去 ， 交 代 家 里 ， 预 备 行李， 明日 就 要 动 身 。 黄 福 答应 
去 了 。 宝 玉 道 ;:“《 怎 么 去 年 的 人 案子， 此刻 还 在 那里 凉 ?” 伯 惠 
i: “HWS, AAS? 他 要 和 你 作对 时 ， 便 一 千年 也 
可 以 六 不 了 ， 左 右 赁 他 一 面 之 词 罢 了 。 他 此 刻 不 和 我 作对 ， 要 
是 一 定 和 我 作对 时 ， 我 又 是 个 安 分 守 己 的 ， 他 无 可 设法 ， 不 难 
凭空 的 说 我 是 吴三桂 子孙 ， 要 谋 为 不 轨 ， 也 可 以 使 得 !” 宝 玉 笑 
道 ; “这样 说 ， 做 百姓 的 险 得 很 呢 。” 伯 惠 道 : “可 不 是 险 得 很 么 
些 刻 有 了 个 新 旧 党 界 ， 格 外 厉害 。 官 场 最 恨 的 是 新 党 ， 
带 着 点 新 气 ， 他 便 要 想 你 的 法 子 .” 宝 玉 道 ;“ 以 时 势 而 论 ， 这 
维 渐 也 是 不 本 再 组 的 了 ! 难道 官场 中 人 ， 是 一 点 也 见 不 束 7?” 伯 
Hille taste 维 游 本 是 一 件 好 事 ， 但 是 “维新 ' 两 个 字 之 
， 加 上 一 个 党 字 ， 这 里 头 的 人 类 ， 襄 很 不 齐 ， 所 以 官场 间 党 
PHN AST. MRA Sia. MP RMR A RIA LE 
书 ， 哪 一 个 不 说 拟 就 条 陈 呈 请 督 抚 代 奏 ? 及 至 政变 了 ， 这 一 班 
AMP ZEB FRET, xb spies 推 他 前 后 的 用 
心 ， 哪 一 回 不 是 为 的 升官 发 财 ! 这 个 里 头 的 奇形怪状 ， 一 时 过 
说 他 不 尽 呢 。 th Bh A ete PANY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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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了 个 四 品 的 功名 ， 向 在 上 海 一 个 什么 局 里 当 差 。 去 年 湖北 
那 案子 ， 也 有 他 的 。 你 想 以 草 茵 英雄 ， 要 建 义 勤王 ， 这 也 可 算 
新 极 了 吧 ? 他 附 在 里 面 ， 自 然 也 是 个 新 人 了 。 事 发 之 后 ， 被 他 
躲 过 了 。 旁 人 看 着 那 维新 党 都 是 盖世 英雄 、 正 人 儿子 。 你 道 他 
的 行 止 是 什么 样子 ? 他 在 那 局 里 有 了 几 年 ， 局 里 的 弊病 也 略 知 
一 二 了 ， 看 见 那 总 办 出 脱 了 一 票 废料 ， 把 那 废 料 价 上 了 腰 ， 他 
便 要 去 分 赃 。 总 办 不 肯 ， 两 个 人 抬 了 杠 子 。 他 便 打 了 一 PH 
帖 ， 把 这 件 事 说 到 两 江 去 。 总 办 知道 了 ， 便 慌 了 手脚 ， 要 同 他 
说 和 ， 分 给 他 多 少 银子 。 无 奈 他 的 京 帖 已 经 出 去 了 ， 两 江 已 经 
要 委员 查办 。 你 道 他 得 了 银子 ， 又 怎么 个 办 法 ?他 重新 又 打 了 
一 个 训 帖 上 去 ， 说 前 头 那个 京 帖 ， 不 是 他 上 的 ， 不 知 何 人 架 名 
冒 训 ， 倒 要 请 两 江 查办 这 架 名 的 人 。 这 种 人 的 品行 ， 怎 么 叫 人 
看 得 起 呢 ?” 宝 玉 默 黑 寻 思 了 半 隐 道 : “只 怕 维 新 党 里 ， 不 见得 个 
个 如 此 吧 !1” 伯 惠 道 : “自然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然 而 内 中 有 了 这 种 
A, WaT RAE, BEE, it. REE. TEA 
谈 。 因 为 明日 有 事 要 动身 ， 必 要 回去 打点 打点 2 宝玉 也 不 便 强 
留 ， 只 送 到 楼 梯 口 上 。 伯 惠 便 别 去 ， 走 到 门口 ， 正 在 等 那 看 门 
的 开门 。 宝 玉 却 赶 了 出 来 ， 问 道 :“ 你 明日 还 来 不 来 ? 伯 惠 
道 ,“ 你 有 事 么 ? 我 得 便 就 来 "宝玉 道 :“ 不 是 这 样 说 。 我 明日 打 
算 同 你 一 起 到 湖北 去 逛 一 回 ， 所 以 约 你 ,2 伯 韦 道 ,“ 如 此 我 明日 
EH." WEBB 

到 了 次 日 午后 ， 伯 惠 果然 来 了 。 只 见 宝玉 已 收拾 过 行李 ， 
因 笑 道 ;“ 你 好 性 急 ， 要 到 晚上 下 船 呢 。? 宝 玉 道 :“ 早 点 收拾 好 
了 ， 也 是 一 样 。? 伯 惠 道 : “我 这 回去 ， 不 定 要 耽搁 多 少 日 子 ， 你 
没有 事 么 ?2 宝玉 道 ,“ 我 没有 事 ， 任 凭 你 耽搁 多 少 日 子 ， 都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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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PUA TUE, WEF AR, —BROGIB. 

AAZITRA, WTR, BRIAR, AM Ty 
到 武昌 去 。 因 为 有 宝玉 主 仆 两 个 ， 铠 愧 招呼 不 便 ， 因 此 先 上 了 
#, DPRK, ROTH, AGT RE, ROW 
去 。 这 一 夜 兑 没有 回来 ， 次 夜 仍旧 不 回 。 宝 斑 间 着 ， 到 外 面 狂 
了 一 遍 。 这 天 下 午 ， 伯 惠 回来 了 。 宝 玉 道 ;“ 正 事 想 已 办 妥 了 ?7? 
伯 惠 道 ;“ 妥 还 没有 妥 ， 只 是 查 出 了 门路 了 ， 明 日 便 放 手 办 去 ， 
只 怕 还 可 以 无 事 。 你 没有 到 外 面 去 走 走 么 ?” 宝 玉 道 ;:“ 罢 办 ， 我 
素 仰 的 汉口 是 天 下 四 大 镇 之 一 ， 所 以 巴巴 的 来 走 一 走 。 上 半天 
外 头 去 望 了 望 ， 真 是 百 闻 不 如 一 见 ， 那 个 脐 脏 劲 儿 ， 我 看 倒 可 
以 算得 天 下 第 一 。 我 几乎 没 叫 那 毛 厕 承 死 了 ! 2 伯 惠 笑 道 ,“ 本 来 
‘ROA’ RABIN: 我 来 和 你 商量 ， 我 办 的 事 是 在 武昌 ， 住 
在 这 边 不 便 ， 丢 你 在 这 边 也 寂寞 得 很 ， 不 如 搬 到 武昌 去 。 闲 了 
时 ， 我 们 同 出 来 访 访 古 迹 。 这 里 不 比 上 海 ， 很 有 点 名 胜 呢 。” 宝 
EM: “我 本 是 个 无 可 无 不 可 的 ， 就 到 武昌 也 是 一 样 。? 于 是 软 了 
一 宿 。 

次 日 一 早 ， 便 叫 了 划 子 船 ， 搬 过 武昌 去 ， 划 了 斗 级 营 一 家 
连 升 栈 住 下 。 伯 惠 又 出 去 干事 去 了 ， 过 了 一 大 会 ， 方 才 回 来 ， 
说 事情 已 经 有 了 眉目 ， 只 等 回信 了 。 于 是 带 了 宝玉 去 UR 
HB. ATR, RAKE WHAT, HI. AR. 
—EXEILK, (HB RAMAET. RE—-TAMH, PEMA 
堂上 闲 坐 。 恰 好 有 一 个 同 寅 的 人 ,是 学 生 打 扮 ， 走 过 来 攀谈 。 宝 
玉 不 免 问 了 些 武 昌 学 务 事 情 。 那 学 生 也 略 略 说 了 点 ， 又 道 ;“ 今 
日 下 午 ， 学 堂 监督 演说 ， 各 学 党 学生 都 去 听 呢 。” 宝 王道 ;“ 这 监 
督 的 学 问 ， 自 然 好 的 了 ， 所 以 才 引 动 了 各 学 堂 的 学 生 。” 那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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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那 还 消 说 得 ! CRAKEAR, B—P aR 
就 是 阁 省 的 学 生 ， 都 是 他 教 出 来 的 ,所 以 我 们 都 称 他 为 先生 , 也 
有 称 他 老师 的 ”宝玉 道 ; “我 们 不 是 学 生 ， 不 知 可 去 听 得 ?” 那 学 
生 道 ;“ 只 要 穿 上 一 套 学 生 衣 服 ， 也 可 以 混 着 去 .宝玉 道 :“ 这 衣 
服 我 可 没有 ,不 知 外 头 可 有 得 卖 ?” 那 学 生 道 , “你 只 暂时 穿 一 穿 ， 
我 可 以 借 给 你 ,” 宝 玉 大 喜 。 


生 一 起 出 去 。 到 得 学 堂 时 ， 只 见 到 的 人 已 经 不 少 了 。 讲 堂上 ， 
当中 设 了 讲台 ， 底 下 密 密 层 层 都 是 振 子 ， 两 人 挨 着 坐 下 。 浴 了 
一 会 ， 那 监督 到 了 ， 众 人 一 律 起 立 相 迎 。 监 督 到 了 台 上 ， 商 众 
人 呵 了 呵 腰 ， 众 人 仍旧 坐 下 。 宝 玉 细 看 他 时 ， 倒 也 生 得 入 蝇 ， 
冰 盘 大 的 胖 脸 儿 ， 挂 了 两 爵 的 黑 研 子 ; Bee IRE, T+ 
茶 碗 口 大 的 眼镜 ; KIT, BAU Te ae, kLIRT 
一 个 矮 新 的 暗 蓝 顶 子 ， 站 在 当中 ， 促 了 伸 厦 ， 便 大 声 念 了 一 名 
“KF LIN’, MMT HAA. RE SHY 四 个 字 ， 我 
们 讲 一 斐 子 也 讲 它 不 完 。 我 且 就 一 全 极 粗浅 易 明 的 ， 说 给 诸 生 
听 。 这 大学: ， 外 之 可 以 齐 家 治国 平 天 下 ， 内 之 可 以 修身 ， 正 
心 诚 六 ， 致 知 格物 ”宝玉 听 到 这 里 ， 忍 不 住 几 乎 要 笑 了 出 来 ， 
以 后 便 不 把 耳 作 去 听 他 ， 心 中 暗自 局 悔 多 此 一 来 我 以 为 他 右 
多 大 经 济 学 问 ， 原 来 同村 学 究 讲 书 一 般 。 我 小 时 候 也 昕 得 不 要 
听 了 ， 只 管 胡 思 乱 想 。 那 监督 又 咕 味 了 多 半天 。 宝 玉 只 管 低 下 
头 ， 想 要 了 萌 睡 - 猛 听 得 一 声 拍 葛 子 的 声响 ， 古 的 抬头 一 如 ， 只 
见 那 监督 又 说 道 ;“ 近 来 一 班 后 乍 小 子 ， 拾 了 上 用 本 人 的 唾 余 ， 型 
MLA meee, JIRA SPI. RPT SORTA kk, 
MEA —BEA, MA ARAM, AMAL, 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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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有 了 这 两 个 名 目 了 。 我 却 立定 了 一 个 主意 ， 也 不 维新 ， 也 
不 守旧 ， 只 接 最 中 最 正 的 道理 做 去 。 你 们 诸 生 也 要 如 此 。 此 时 
用 功 读书 ， 将 来 出 身 做 官 ， 办 起 事 来 ， 也 要 拣 中 正 的 做 去 ， 什 
么 维新 守旧 ,都 要 抹 倒 它 的 , 那 才 是 名 教 功臣 呢 。? 说 罢 ， 昂 然 下 
台 而 去 。 这 一 班 听 的 人 ， 也 都 纷纷 散 了 。 宝 玉 同 那 学 生 回 到 连 
升 栈 。 

伯 惠 早 回来 了 ， 见 宝玉 改 了 装扮 ， 便 问 何故 。 宝 玉 说 道 : 
“去 听 演 说 呢 。 谁 知 演说 不 曾 听 着 , 倒 听 了 好 些 笑话 。 那 学 生 许 
道 :“ 听 了 什么 笑话 ?2 宝玉 一 面 叫 焙 车 取 了 自己 衣服 出 来 ， 在 客 
堂 里 换 。 伯 惠 也 问 是 甚 笑 话 。 宝 玉 道 “只 他 演说 的 ， 都 是 笑 
话 ! 古 一 位 监督 演说 ， 我 当 是 讲 什么 大 经 济 大 学 问 ， 谁 知 和 坐 
冷 板 登 的 讲 书 一 般 ! 讲 了 一 句 “ 大 学 之 道 '， 还 要 说 一 辈子 也 讲 
不 完 呢 ! 到 了 后 来 ， 更 发 出 奇 议 论 来 了 ， 说 什么 “维新 “守旧 ? 
的 字眼 ， 都 是 日 本 来 的 ， 为 我 们 中 国 向 来 所 无 。 他 竞 是 不 曾 读 
过 书 的 ， 你 说 奇怪 不 奇怪 ? 这 不 是 笑话 么 ?? 那 学 生 道 :“ 依 你 
说 ， 这 “维新 “和 守旧: 两 个 名 目 ， 不 是 日 本 的 ， 合 是 中 国 的 ?? 宝 
玉 道 ,除非 我 们 中 国 的 经 史 都 是 日 本 来 的 ， 就 可 以 说 这 句 话 。? 
那 学 生 道 “不 必 多 辨 ! 我 只 问 你 这 “维新 “守旧 出 于 何 经 何 
典 ?? 宝 玉 道 ;“< 尚 书 > 的 “ 旧 染 污 俗 ， 咸 与 维新 "，“《 诗 经 ?的 “ 周 
虽 旧 邦 ， 其 命 维新 '， 难 道 也 是 日 本 来 的 么 ? 其 余 历 代 诏书 上 
引用 的 维新’ 二 字 ， 也 不 知 多 少 ， 一 时 只 怕 还 数 不 完 呢 ,” 那 学 
生 深 红 了 脸 首 ,等 如 ”难道 也 厅 出 处 么 ?” 宝 玉 你 头 想 了 一 想 
道 ,#6" 启 磺 守旧 ， 论 插 气 弱 '， 契 出 在 < 欧 阴 修 传 > 的 ， 只 怕 <a 
Ho WIAA TV REE, RRMA. 
EMSIRS ERR, MA, BAAS)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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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道 , “你 的 事情 了 结 么 ?” 伯 惠 道 ; “差不多 了 ， 三 五 天 里 面 就 可 
以 出 来 了 。” 闲 谈 一 会 ， 天 色 已 夜 ， 一 宿 无 话 。 

次 日 起 来 ， 那 同 富 的 学 生 已 经 搬 去 了， 宝玉 也 不 在 心 上 。 
伯 惠 仍 去 二 他 的 事 。 过 了 两 天 ， 这 一 天 晚上， 正在 那里 挑灯 对 
谈 ， 伯 惠 说 起 事情 已 经 完了 ， 打 点 了 上 千金 之 谱 ， 大 约 明天 就 
可 以 放 人 了 。 话 言 未 毕 ， 只 见闻 进来 了 两 个 公 人 ， 问 哪 一 个 姓 
机 的? EW. “我 便 姓 责 ， 有 什么 事 ?” 那 公 人 取出 一 张 票子 
来 ， 在 灯 底 照 了 一 照 ， 也 不 曾 看 出 是 那 一 个 衔 门 的 ， 更 不 曾 看 
出 为 什么 事 提 人 ， 那 公 人 便 沉 下 了 脸 ， 恶 狠 狠 的 拉 了 宝玉 便 
走 。 正 不 知 为 着 甚 事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348 





ay k 
x Uf -¥ 


SiS 
Ul i 


y 





FWWARTEA HEME ES 


却说 宝玉 正和 伯 惠 挑灯 夜 话 ， 忽 然 来 了 两 个 公信 ， 问 了 姓 
和 名， 不 由 分 说 ， 拉 了 便 走 。 跑 得 飞 也 似 的 ， 宝 玉 脚 跟 不 着 地 
的 ， 被 他 横 拖 坚 搜 ， 又 在 黑夜 里 ， 一 点 也 看 不 见 。 走 到 一 所 衔 
门 里 面 ， 转 了 几 个 弯 ， 到 得 一 处 廊 格 底下 ， 一 个 看 住 了 宝玉 ， 
一 个 便 到 里 面 去 回话 。 一 会 儿 出 来 说 道 ;“ 不 问 话 ， 先 押 下 ! ”说 
轩 ， 二 人 拉 了 又 走 。 走 到 一 处 ， 像 是 监 里 ， 交 给 禁 卒 ， 二 人 径 
自 去 了 。 那 禁 卒 便 把 宝玉 推 到 一 个 栅栏 里 去 。 才 跨 了 进去 ， 便 
拥 上 好 些 人 ， 把 他 围 住 ， 要 搜 身 。 宝 玉 定 障 一 看 ， 原 来 都 是 些 
莲 头 垢 面 的 囚犯。 暗 想 囚犯 何以 搜 起 人 来 ? 喜 得 身边 除了 几 个 
零钱 之 外 ， 一 点 零碎 东西 都 没有 带 。 众 办 只 把 几 个 零钱 搜 去 ， 
便 各 走 开 。 宝 玉 向 时 一望， 却 是 漆黑 的 。 各 因 从 都 是 席 地 而 
卧 ， 要 再 找 一 处 有 草 席 的 地 方 坐 下 ， 却 不 可 得 。 一 言 不 发 ， 只 
在 那里 出 神 ， 那 心中 就 加 做 梦 一 般 ， 暗 想 我 今天 为 了 其 事 ， 
平 白地 被 他 们 扣 了 来 ? 我 又 不 曾 犯法 ， 是 谁 在 这 里 告 我 这 
里 又 是 什么 衔 门 ? 一 时 不 得 主意 。 要 想 问 人 时 ， 却 没有 一 个 
可 河 的 。 一 时 又 想到 吴 伯 惠 此 次 到 湖北 ， 本 是 为 的 要 救 一 个 
是 友 ， 方 才 听 说 他 的 朋友 可 以 有 望 了 ， 日 间 就 可 以 出 去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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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了 吧 闹 了 我 进来 ， 想 他 又 要 为 我 普 往 了 。 想 到 这 里 ,忽然 又 
想起 伯 惠 的 话 ， 官 场 中 要 和 百姓 作对 ， 随 便 可 以 裁 上 一 个 罪 
名 的 。 英 非 此 地 官场 ， 要 和 我 作对 么 ?然而 我 和 他 们 无 乱 无 
th, Mii FRM? 并 且 我 到 此 地 ， 也 不 曾 认 识 一 个 人 ， 他 
们 又 从 何 知道 我 ? 真是 奇 事 ! 左思 右 想 ， 只 想 不 出 个 道理 来 。 
那 旁 边 的 囚徒 ， 看 郧 他 站 在 那里 ， 半 天 不 动 ， 都 以 为 他 吓 的 慌 
了 ， 也 有 议论 他 的 ， 也 有 识 完 他 的 。 宝 玉 却 只 不 听见 ， 顺 着 脚 
步 ， 往 里 走 去 ， 要 览 个 阶地 ， 可 以 蹲 坐 的 。 越 到 里 面 越 黑 了 。 
忽然 一 自 恶 气 扑鼻 而 来 ， 原 来 那里 放 着 一 个 大 粹 桶 ， 连 忙 缩 住 
了 脚 。 然 而 那 闭 桶 旁边 ， 也 有 几 个 囚徒 躺 着 ， 还 开 了 灯 在 那里 
吸 鸦 片 烟 呢 。 宝 玉 便 回 步 出 来 ， 望 见 栅栏 外 面 ， 壁 上 挂 了 个 油 
硫 ， 点 了 个 灯 。 这 栅栏 里 面 ， 是 没有 和 灯 的 。 若 不 是 有 几 个 囚犯 
吸收 片 烟 ， 这 里 面 连 个 火影 儿 也 没有 的 。 宝 玉 见 没有 坐 处 ， 便 
只 管 忠 来 颈 去 。 足 到 夜 深 时 ， 各 囚 徙 都 七 横 八 名 IY Me BAT, 
也 有 和 恬 声 如 雷 的 ， 也 有 刘 语 模糊 的 ， 世 有 从 洗 焚 中 避 演 的 。 宝 
玉 儿 然 想 起 伯 惠 的 朋友 ， 说 还 没有 放出 去 ， 不 知 可 在 这 里 ? 于 
Pn het ihe aaa 
然而 既是 伯 惠 的 朋友 ， 伯 惠 又 这 般 加 他 出 力 ， 那 相貌 自 与 导 
常 因 犯 不 同 。 RE BE, MIE 
HR MELB ALA. AIS, FFA, BAS AGT 
gat EEE Th eR Beye tree IEE 
是 从 容 自 在 ， 狐 如 平日 一 般 ， 只 不 过 多 了 一 团 疑 惑 就 是 了 。 
只 这 一 点 疑惑 ， 就 勾 起 了 无 限 的 胡思乱想 ， 闵 了 个 通宵 不 深 。 
AT ARM, DR, ATARI, SARE Ai. 
宝玉 听 了 , 转 觉得 天 君 泰然 。 忽 然 外 面 的 材 声 ,一 阵 紧 似 一 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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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 就 听见 一 声 炮 响 ， 抬 头 一 看 ， 天 已 亮 了 。 过 了 一 会 ， 
渐 有 人 人 起来， 外面 已 是 大 亮 ， 里 面 仍 是 黑暗 无 比 。 那 些 因 犯 ， 
也 有 有 人 送 东 西 来 吃 的 ， 也 有 拿 出 钱 央 人 代 买 点心 的。 身边 
没有 带 表 ， 苦 于 不 知 时 候 ， 只 有 果 果 的 守 着 。 忽 见 那 禁 卒 在 机 
栏 外 面 ， 交 自己 招呼 。 宝 玉 走 近 栅 栏 时 ， 只 见 伯 惠 站 在 外 面 ， 
后 头 跟着 焙 敬 。 宝 玉 道 ;“ 又 要 劳动 你 来 看 我 ! 只 是 我 犯 的 是 什 
么 事 ， 我 始终 不 曾 知道 。” 伯 惠 道 ;“ 便 是 我 也 不 懂 。 我 昨夜 连夜 
的 惊动 了 几 个 朋友 ,今天 又 忙 了 一 个 早起 ， 总 寻 不 出 一 个 头绪 
来 。 第 一 件 奇 事 ， 是 没有 原告 的 2? 那 禁 洽 在 旁边 冷笑 道 ,“ 是 官 
府 访 拿 的 ， 自 然 没 有 原告 ， 只 怕 案 情 还 不 小 呢 。2 伯 惠 忙 问 道 : 
“是 什么 案情 ,你 可 知道 ? MEHR, BBN. "REMY 
笑 道 ;“ 你 们 自己 于 下 了 什么 事 ， 只 要 问 自己 就 是 了 。 我 只 管 看 
守 犯人 ， 哪 里 代 你 们 一 个 一 个 的 查 问 案情 去 1! ”宝玉 对 伯 惠 道 
“ 别 的 都 不 要 紧 ， 只 有 这 里 脏 的 难受 。” 伯 惠 道 , “你 暂时 且 耐 一 
而, 回来 再 设法 吧 。 我 不 过 先 来 看 你 一 看 ， 顺 便 带 焙 车 认识 了 地 
方 ， 有 事 好 给 你 送信 ， 我 还 要 去 于 正经 事 呢 。 倘 使 提审 起 来 ， 
你 说 话 要 小 心 点 .宝玉 道 ,“ 我 用 不 着 什么 粗心 小 心 ， 我 没有 犯 
事 ， 怕 什么 1” 伯 惠 道 , “此 刻 不 便 说 话 ， 再 谈 吧 。” 说 着 去 了 。 

宝玉 听 说 是 没有 原告 的 ， 心 中 益 加 疑惑 。 据 那 禁 卒 说 是 官 
府 访 拿 的 ， 我 却 没 有 什么 劣迹 ， 并 且 到 了 此 地 ， 没 有 几 天 。 他 
偏偏 今天 不 审问 ， 要 是 问 了 一 堂 ， 就 可 以 有 点 头绪 了 。 过 了 一 
会 ， 又 见 那 禁 洽 开 了 栅 门 ， 带 着 米 敬 进来 ， 焙 车 提 着 铺盖 。 禁 
态 便 叫 一 个 犯人 ， 男 外 搬 一 个 所 在 ， 腾 出 这 个 地 方 来 ， 焙 若 此 
时 悄悄 的 递 给 宝玉 一 个 条 子 。 宝 主 会 意 ， 便 揣 在 怀 里 。 焙 车 方 
才 把 铺盖 打开 ， 那 禁 座 早 催 着 焙 敬 走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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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 这 才 有 了 个 坐 卧 之 地 ， 就 便 坐 下 。 喜 得 伯 惠 办 事 周 
到 ， 销 盖 里 面 ， 还 夹 了 几 本 书 ， 宝 玉 便 身 下 看 书 ， 顺 便 把 那 条 
子 取出 来 ， 夹 在 书 上 去 看 ， 只 见 上 写 着 :“ 公 自 以 语 言 贾 祸 ， 臻 
有 此 厄 。 今 晨 又 探 得 此 时 仇 公 者 正 盛怒 ， 进 言 不 易 ， 当 组 图 
CPS BOW, TRAVERS, EP 
了 个 粉碎 ， 只 是 心中 越 是 觉得 问 闽 。 自 想 我 从 来 不 肯 多 言 ， 是 
多 早 说 了 什么 话 ， 以 致 “语言 页 祸 ”? 这 个 仇 我 的 ， 又 是 谁 ? 他 
力量 能 叫 地 方 官 捉 我 ? 想来 一 定 是 个 显要 的 了 ， 我 却 从 哪里 去 
得 罪 一 位 显要 ? 真是 怪事 ! 忽 底 把 从 前 的 说 话 都 扳 到 心 上 来 想 
过 ， 也 想 不 出 个 原故 来 ， 不 党 躺 在 铺盖 上 睡 着 了 。 不 知 胜 到 什 
么 时 候 ， 却 被 禁 卒 把 他 叫 醒 ， 带 了 他 出 来 ， 早 有 两 个 差 役 在 那 
里 等 着 ,宝玉 以 为 要 审问 了 , 便 随 了 他 去 。 谁 知 转 了 两 个 弯 ， 便 
走 到 一 个 所 在 ， 有 人 接应 了 进去 ， 两 个 差 役 去 了 。 这 里 的 人 ， 
便 把 他 拉 到 一 所 屋子 里 去 。 屋 子 里 面 ， 却 没有 一 个 人 ， 也 没有 
桌 椅 板 合 床铺 之 类 ， 就 是 空空 洞 洞 的 一 间 空 房 。 那 人 把 宝玉 推 
REDS, ERAT, REINA HN. FE 
i, BEES, BMA, WERENT. HEHE 
RR, AOUAME THE, TMM, HAMPARTN. B 
ST MMU, (AME, MEE. I. “起先 
送 来 的 条 子 , 说 的 很 不 明白 ,我 何尝 以 言语 贾 祝 来 ?2 伯 惠 道 ;“ 这 
些 话 且慢 谈 。 此 刻 这 件 事 越 紧急 了 ! 你 昨夜 进去 的 是 班房 ， 不 
知 怎么 又 寄 到 外 监 来 了 ! 我 先 要 代 你 去 设法 ， 你 切 不 可 心急 1” 
宝玉 道 : 《我 并 不 心急 ， 只 是 胡 涂 得 太 厉害 ， 也 要 叫 我 知道 一 点 
儿 呀 !2 伯 惠 并 不 答 话 ， 走 到 门口 ， 和 那 开门 的 人 说 话 去 了 。 说 
了 一 回 ， 才 回头 对 宝玉 道 :“ 你 在 这 里 的 事 ， 我 都 托 了 他 了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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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管 外 监 的 禁 子 头 儿 ， 要 荣 要 水 ， 只 管 和 他 楼 去 。” 宝 玉 道 ; 
“我 急 着 问 你 什么 语言 机 祸 ,你 却说 这 些 作 什么 ?” 伯 惠 道 : “就 是 
尔 那天 去 听 什 么 演说 ， 听 出 来 的 祸 事 !> 宝 玉 道 ,“ 厅 了 ! 我 去 听 
演说 ， 始 终 没有 开口 ， 哪 里 就 得 罪 了 人 ??” 伯 惠 道 ,; “你 回 到 栈 
里 ,发 的 那 一 番 议 论 , 便 是 祸根 1” 宝 玉 道 : “我 就 在 找 里 ， 也 不 曾 
说 什么 得 罪人 的 话 呀 1” 伯 惠 道 : “你 不 和 那 学 生 驶 论 什 么 维新 守 
旧 么 ?” 宝 玉 道 “这 个 话 怎么 就 会 得 罪人 呢 ?” 伯 惠 道 ; “我 也 打听 
了 许多 人 才 打 昕 出 来 。 那 个 学 生 便 是 这 位 监督 的 得 意 门生 。 这 
位 监督 最 欢喜 的 是 奉承 他 ， 最 恨 的 是 驭 他 的 议论 。 他 也 不 间 人 
家 驶 的 是 不 是 ， 但 是 驶 他 的 ， 他 就 以 为 是 诽 详 他 。 所 以 他 这 一 
位 得 意 门 生 ， 听 了 你 辟 他 的 话 ， 便 不 知 又 加 上 些 什 么 油 盐 酱 醋 
去 对 他 说 了 ， 才 有 这 件 事 情 ” 宝 玉 说 道 ;“ 原 来 这 里 的 法 律 又 是 
一 样 1> 伯 惠 道 “怎么 又 是 一 样 呢 ?宝玉 道 ;“ 发 两 句 议论 ， 也 要 
烦 官府 拿 人 监 押 的 ， 不 又 是 一 样 么 ? 别处 哪里 有 这 种 法 律 ?? 伯 
意 道 :《 发 两 句 议论 ， 哪 里 便 可 以 监 押 ! 他 这 内 中 不 知 裁 上 你 一 
个 什么 罪名 呢 。” 宝 玉 道 : “要 栽 我 罪名 ， 也 要 有 个 赁 据 !” 伯 惠 
道 ;“ 你 又 迁 了 ! 官场 中 的 事情 ,还 不 是 由 他 去 说 的 ,要 什么 凭据 
呢 ?> 宝玉 道 ;“ 然 则 他 栽 我 个 什么 罪名 呢 寡 伯 惠 道 ;“ 这 个 我 还 没 
有 打听 出 来 .2 宝玉 道 :“ 你 打算 怎样 设法 呢 ?2 伯 惠 道 :“ 总 逃 不 了 
“ 解 铃 还 是 系 铃 人 : 七 个 字 的 诀窍 ! ”说话 时 ， 那 禁 卒 已 经 指挥 了 
两 个 粗 使 的 人 ， 搬 了 一 张 木板 桌子 ， 两 个 机 子 进来 ， 又 代 架 起 
床 来 。 焙 车 把 铺 益 开 好 ， 那 禁 卒 又 送 了 一 把 红 泥 茶 才 来。 宝玉 
关 道 :4 这 倒 也 同 客栈 差不多 ， 就 这 浴 住 儿 天 也 无 妨 。" 伯 惠 也 笑 
道 :“ 乞 你 这 样 从 容 镇 静 ! 要 是 别人 ， 早 急死 了 ， 此 刻 只 怕 我 比 
你 还 急 呢 1? 宝 玉 道 ,:“ 一 个 人 只 要 把 死生 祝福 看 得 过 了 ， 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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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名 的 时 候 了 。? 当 下 伯 惠 带 了 焙 若 辞去 。 

从 此 宝 亚 倒 还 觉得 清净 ， 不 过 门 是 反锁 着 的 ， 不 能 出 外 黑 
了 。 每 日 的 三 餐 ， 也 是 焙 车 送 来 。 这 是 伯 惠 在 禁 卒 那里 打点 了 
的 ， 自 不 消 说 。 宝 玉 没 事 ， 只 是 看 书 静 坐 。 上 海 寄 了 报纸 到 
来 ， 伯 惠 又 叫 焙 车 送 去 看 ， 因 此 日 子 倒 不 是 难过 。 看 看 又 过 了 
三 天 ， 还 没 问 过 一 堂 ， 正 在 纳 闽 ， 伯 囊 走 来 ， 对 宝玉 道 : “事情 
真是 无 奇 不 有 ! 你 道 六 上 你 一 个 是 什么 罪名 ? 他 说 你 是 拳 菲 的 
余党 呢 ! 宝玉 道 ;“ 这 更 奇 了 ! 影子 也 没有 的 事 ， 亏 他 怎么 想 得 
出来 12 伯 惠 道 ,“ 真 是 亏 他 们 想 ! 你 道 他 从 哪里 想起 ? 他 因 你 说 
的 一 口 京 腔 ， 说 拳 虐 都 是 北边 信 。 你 从 哪里 去 诉 冤 呢 ?” 正 说 话 
时 ， 只 见 那 禁 卒 走 来 ， 对 伯 惠 道 ;“ 你 老人 家 既然 代 他 老人 家 设 
法 ， 还 应 该 早点 想 个 法 子 ! 我 受 了 你 老人 家 的 赏赐 ， 不 知 照 一 
声 ， 是 我 的 不 是 。 才 刚 上 头 分 付 下 来 ， 叫 我 明天 把 他 老人 家 报 
病 呢 。? 伯 惠 吃 了 一 惊 道 : “页 的 么 ?” 禁 座 道 : “我 哄 你 家 作 么 事 
呢 !12 伯 惠 听 说 ， 也 不 辞别 宝玉 ， 匆 匆 起 身 便 去 了 。 宝 玉 不 解 其 
意 ， 便 问 那 禁 座 道 ; “把 我 报 病 ， 是 什么 意思 呢 ?” 禁 卒 道 ; “这 个 
不 好 对 你 说 得 1 ”宝玉 道 ,!“ 不 要 紧 ， 你 只 管 说 ,” 禁 这 仍 不 肯 说 。 
怎 奈 宝 玉 再 三 盘问 ， 又 许 他 说 了 给 他 赏 钱 ， 禁 卒 方才 道 :“ 说 了 
你 家 不 要 害怕 ， 报 了 病 就 是 要 了 命 了 1” 宝 玉 道 :《 这 话 怎 讲 ?” 禁 
这 道 :“ 你 家 很 聪明 的 ， 怎 么 这 句 话 也 不 懂 ! 当初 秦 栓 要 害 岳 老 
%, URES. MRA CMAM "WE sb, RTT 
去 了 。 

宝玉 把 禁 卒 的 话 仔细 一 想 ， 这 明明 是 要 我 的 命 了 ! 发 了 商 
名 议论 ， 便 哮 了 个 杀身 之 神 ， 这 个 未 免 死 得 轻 于 鸿毛 了 。 但 不 
知 他 怎样 弄 死 我 ， 伯 惠 如 果 设 不 了 法 ， 我 倒 淮 尝 这 个 滋味 ，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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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做 鬼 也 多 长 一 个 见识 。 好 在 我 是 个 过 来 人 ， 一 无 挂 虑 的 。 想 
BY, BIA. WAAR, SET ASE a 
To (AMIE: “这 个 也 不 见得 ! 我 已 经 竭力 设法 去 了 。 万 一 设 不 
了 法 ， 这 是 我 对 你 不 住 1 ”宝玉 道 : “这 是 我 自作 自 受 的 ， 与 人 何 
于 ! 你 这 两 天 的 奔走 ， 我 已 经 感激 的 了 不 得 了 1” 伯 惠 听 了 ， 转 
觉得 伤心 ， 看 看 宝玉 却 还 是 颜色 自若 的 ， 只 得 别 了 出 来 。 

不 觉 又 过 了 五 日 ， 这 天 晚上 ， 宝 玉 正 睡 着 了 。 了 睡梦 中 党 得 
有 人 将 自己 抬 动 ， 正 要 睁 眼看 时 ， 忽 然 一 件 很 重 的 东西 ， 在 脸 
上 压 将 下 来 。 偏 偏 又 是 仰 面 睡 着 ， 被 他 压 的 喘气 不 得 ， 连 忙 要 
推 开 时 ， 双 手 又 被 压 住 了 。 要 挣 脚 翻 身 时 ， 脚 也 被 压 了 。 心 想 
是 了 ， 这 是 致死 我 的 法 子 了 。 于 是 宁 心 耐性 的 等 死 ， 只 是 跨 不 
出 气 的 辛苦 ， 慢 慢 的 觉得 肚 内 的 气 ， 直 涌 上 来 ， 便 觉得 眼睛 如 
同 爆 裂 一 般 。 不 知 宝玉 性 命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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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被 压 的 闽 绝 了 ， 异 不 知人 ， 只 觉得 身子 像 是 轻 观 
陶 的 ， 飞 将 起 来 ， 只 昔 得 不 六 不 见 ， 到 底 不 知 自己 是 死 了 不 
fi, TERN MR, Zu BMA 
JEN], HELE LR, AMMAR, WARM. 
AIS MMI, FILA BTA ARM. BRP, 
SAMO — AC, FORINLEI, MRURETEG Fe 
PATER, SUMP Oa. RRMA, UAT 
EA, WIE, WARREN. PH, JL 
己 睡 的 是 床 ， 暗 想 他 方才 明明 把 我 抬 到 地 下 ,怎么 又 择 了 上 
床 ? 他 明明 是 要 压 死 我 ， 怎 么 又 是 这 种 情形 ? 伯 惠 何以 又 得 
信 ， 连 夜 的 赶 来 ?' 此刻 想 是 救 活 我 了 。 心 PPB ALA, Yet 
仍旧 说 不 出 话 来 。 伯 惠 又 灌 了 两 口 参 汤 ， 宝 玉 才 慢 慢 的 回 过 
气 来， 微微 的 对 伯 惠 说 道 ,“ 劳 你 驾 了 !1” 伯 惠 道 : “好 了 ! 你 此 
WRB BART HEL MRATA, 不 过 晓 息 难点 黑 了 。” 
Kren, FL LL 外 面 闻 进 一 人 玉 问 道 :《 回 过 来 了 么 ?” 伯 
惠 道 ,“ 回 过 来 了 。” 那 人 道 ; “那么 我 先 回 话 去 ,” 说 着 匆匆 去 
了 。 宝 玉 看 那 人 时 ， 十 分 面 善 ， 不 党 默默 的 寻思 ， 忽 然 想起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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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REE, Tobe, ARK, BABI, BRB HB 
得 说 话 。 伯 惠 又 安慰 了 几 句 话 ， 又 送 上 参 汤 ， 虽 了 两 口 。 一 会 
JL, BIT BRT. HABE. “此 刻 已 经 一 下 多 钟 ， 我 先 
回去 ， 留 下 焙 贰 侍候 你 。 到 天 明之 后 ， 便 可 以 出 去 了 。 你 将 息 
点 肥 !2 宝 玉 点 头 答应 ， 伯 惠 去 了 。 宝 玉 又 网 了 好 一 会 ， 慢 慢 的 
坐 起 来 。 此 时 人 都 散 尽 了 ， 只 有 焙 车 在 旁边 。 宝 玉 走 了 两 步 ， 
觉得 神 虚 气 晓 ， 周 号 骨节 其 是 酸痛 。 又 觉得 脚下 踩 着 许多 小 
子 ， 重 复 坐 下 ， 叫 焙 车 看 看 地 下 是 什么 。 焙 敬 拿 他 一 照 ， 道 : 
“Bi, 哪里 求 的 许多 米 呢 ?宝玉 在 自己 身上 一 看 ， 见 衣服 上 都 
WERE, WAR IBIS FSR REX LR. (AE 
既然 要 致死 我 ， 何 以 又 救 回来 ? 并 且 那 方才 同 帘 的 学 生 ， 何 以 
也 到 这 里 来 ? 真是 令 人 不 解 ， 因 问 焙 若 道 :“ 这 几 天 吴 老 耸 在 外 
面 ， 忙 些 什么 ， 同 些 什么 人 往来 ， 你 可 知道 ? 焙 车 道 :“ 吴 老爷 
天 出 去 。 小 的 每 天 ， 不 是 往 这 里 给 爷 送 饭 ， 便 在 寅 里 守 着 ， 
都 不 知道 。 只 有 前 回 阿 写 的 那个 穿 短 衣 戴 草帽 的 人 ,昨天 来 过 一 
次 ， 和 吴 老 爷 说 了 好 些 侍 么 广大 人 热 大 人 ， 又 是 什么 拜 门口 拜 
窗户 的 ， 小 的 都 不 懂 。” 宝 玉 听 了 越 觉 胡 涂 ， 身 上 又 觉得 难受 ， 
GEARS oD REN, ALARA ZS, 只 是 想 不 明 
H. EKG, THES. ESS, HEAT RAM 
i, PE. EPA Sh, SAUNA, 7A 
SRR, REI T, OLA RR ESRI, SEER. (A 
io, “ARs SESE TT. WN” mea A, Waa, 
Bi TRIN, HSE. PIO AR A fi HR 
> WASRES, MBE. 

宝玉 一 路 上 看 着 天 上 的 日 光 ， 觉 得 身心 一 畅 ， 太 有 天 地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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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BITRE, HARK, (ABER. SR 
道 :“ 说 善 这 件 事 ， 真 是 可 笑 ! RSM LETRA, BH Rie 
梦 一 般 ， 直 到 此 刻 还 不 明白 ， 只 知 一 向 都 是 劳 你 的 驾 ， 融 你 的 
DBT AGE: “PRA EMA RCE AT, TE 
REMANZER, HIRT ASA, FUEA RA REA Me et 
EAI To UARFSAR YH, BM ORK, AN wh V5 FE 
了 。 我 自从 打听 得 他 们 裁 上 你 一 个 义和团 余党 的 罪名 ， 便 十 分 
车 急 ， 真 是 无 颖 不 锁 的 了 。 那 天 ， 那 禁 广 又 说 是 已 经 交代 ， 汇 
你 报 病 ， 益 发 慌 了 ! 你 知道 此 中 刺 病 ， 凡 起 上 头 叫 报 病 的 ， 这 
个 人 就 不 长 久 了 。 无 论 几 天 ， 便 叫 禁 卒 下 手 结果 了 ， 就 报 个 病 
Hh. PATE EM BD FG? 我 忙 忙 的 托 人 介绍 ， 找 着 那 学 生 去 
痊 旋 ， 说 了 三 和 天， 方才 妥 当 。 说 得 好 好 的 是 咋 天 行事 的 。 昨 天 
我 去 看 他 三 四 次 ， 都 不 在 家 。 后 来 再 三 打 昕 ， 知 道 他 前 夜 过 江 
到 汉口 去 吃 花 酒 ， 还 没有 回来 。 我 又 赶 过 江 去 ， 找 着 了 他 ， 硬 
拉 了 回来 ， 已 经 二 鼓 时 候 了 ， 叫 他 连夜 去 于 事 。 我 还 跟着 他 到 
了 那 监督 的 公馆 里 。 他 进去 说 话 ， 我 在 外 面 等 他 。 一 会 儿 他 
匆匆 的 出 来 ， 说 惑 人 来 不 及 了 ， 因 前 几 天 交代 的 是 今夜 要 人 ， 
今天 一 天 又 未 见 有 人 去 关 说 ， 此 刻 不 知 怎样 ， 便 同 他 匆匆 到 监 
里 去 ， 只 吓 了 我 一 个 半死 ! 那 禁 卒 千 不 肯 万 不 肯 的 ， 不 肯 让 我 
MAG, HUES HDT. MBE TARR, Bee 
说 了 几 名 话 ， 又 亲身 到 本 官 那里 讨 了 主意 ， 方 才 放 我 们 进去 。 
你 已 是 下 插手 的 睡 在 地 下 ， 气 已 经 闭 了 ， 七 手 八 脚 的 ， 好 容易 
救 了 过 来 。 今 天 一 星 ， 我 就 具 了 保 状 ， 托 此 地 的 铺 家 盖 了 图 
书 ， 重重 的 花 了 儿 两 银子 ,马上 递 进去 批准 了 , 才 得 和 你 出 
来 ,” 宝 玉 道 “说 了 举 天 ， 这 位 监督 的 手段 ， 这 里 官场 的 奇 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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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略 知 一 二 的 了 。 然 而 ， 这 香干 旋 是 用 的 什么 法 于 ? 浆 世 要 
告诉 我 ， 好 让 我 知道 ,? 伯 惠 笑 道 ,“ 这 件 事 可 有 届 你 了 。 人 和 你 知道 
这 位 监督 ， 最 恨 的 是 人 家 识 刺 他 。 大 凡 恶 人 读 刺 的 ， 一 定 癌 人 
奉承 。 他 还 有 一 个 脾气 ,最 欢喜 人 家 和 拜 他 的 门 。 我 轧 转 见 了 于 学 
生 之 后 ， 许 了 他 的 酬谢 ， 托 他 去 关 说 ， 只 说 你 起 先 的 话 ， 是 一 
时 卤 莽 ， 过 后 深 悔 失言 ， 又 听 说 监督 的 学 问 ， 如 何 渊博 ， 如 何 
纯正 ， 便 欲 列 在 门 墙 ， 把 他 说 转 了 ， 却 要 先 见 了 费 见 及 门生 帖 
Fo ABBA. WER ERD IY BEE IETS UF. OR 此 刻 出 来 
了 ， 还 得 去 拜见 他 呢 。” 宝 玉 果 了 一 呆 道 ;:“ 这 个 如 何 使 得 ! 这 种 
人 ， 我 为 什么 要 拜 他 的 门 ?” 伯 惠 笑 道 ; “为 的 是 救命 ! 难道 认真 
去 拜 他 做 先生 么 ?宝玉 道 :“ 既 然 送 了 热 见 帖子 就 算 了 ， 何 必要 
我 亲自 去 拜 呢 ? 总 要 想 个 法 子 ， 免 了 才 好 。? 伯 惠 道 ;“ 你 认真 不 
愿意 去 ， 就 是 我 奉 你 去 吧 。 好 在 他 没有 当面 认识 过 你 ， 也 没有 
见 过 我 。 我 就 月 了 你 的 名 ， 去 见 见 他 也 不 妨 ” 宝 玉 道 ,“ 你 也 犯 
不 着 去 见 他 ! 并 且 他 虽 不 认得 我 们 ， 那 学 生 是 总 认得 的 ,” 伯 惠 
道 , “你 何必 如 此 固执 ! 须知 道 古人 的 话 ,，“ 在 他 檐 下 过 ， 不 敢 
不 低头 。 你 十 多 天 牢狱 之 灾 都 受 了 ， 何 在 乎 一 见 呢 1 ”宝玉 道 ， 
“你 本 来 到 这 里 是 代 你 的 朋友 设法 的 ,此 刻 那 朋 友 出 来 了 没有 ?” 
伯 惠 道 , “早出 来 了 ， 并 且 动 身 到 日 本 留学 去 了 。” 宝 玉 道 : “那么 
你 此 刻 在 这 里 没事 了 ?” 伯 惠 道 : “没事 了 。” 宝 入道: “那么 还 不 好 
办 ! RIMS ERR, WE, ELBIT, 
怕 他 赶 到 上 海 去 找 我 们 么 ?” 伯 惠 道 : “这 个 不 妥当 ， 还 是 去 见 他 
一 见 的 好 。” 宝 玉 执 意 不 去 ， 道 : “就 这 么 一 汶 ， 你 说 不 好 ; 还 有 
个 法 子 ,只 要 写 个 信 给 他 ,只 说 因 了 几 天 病 了 ， 一 时 不 能 来 见 ， 
约 他 缓 几 天 ,我 们 再 设法 避 他 。 然 而 这 个 信 是 要 你 代劳 的 。 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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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 大 人 洱 丈 "， 我 写 不 来 ,? 伯 惠 笑 道 ;“ 这 也 是 一 法 ”于 是 
过 答 砚 ， 代 宝玉 写本 一 封 信 ， 交 代 黄 福 送 去 。 一 面 两 人 对 坐 饮 
酒 ， 又 谈 谈 人 和 情 险 许 ， 人 世 艰 难 的 话 。 

吃饭 过 后 ， 黄 福 回 来 ， 呈 上 回信 ， 并 两 部 书 。 宝 玉 并 不 拆 
看 ， 还 是 伯 惠 看 了 ， 那 信 上 写 了 好 些 老 气 横 秋 的 活 。 看 那 两 部 
书 时 ， 却 是 一 部 什么 < 从 编 ?>， 一 部 4 济 文 稿 >， 都 是 这 位 监督 的 
大 著作 ， 送 给 新 收 门生 的 。 伯 惠 翻 了 两 页 ， 递 给 宝玉 。 宝 玉 扫 
过 一 边 ， 在 那里 出 神 。 

你 道 他 忽然 中 什么 神 ?原来 他 想起 自己 在 大 荡 山 甫 声 峰 
下 ， 清 净 了 若干 年 ， 无 端的 要 偿 我 那 补 天 志愿 ， 因 此 走 了 出 
HK. MARUWERM RH, WATE. EBM, WTR, 
AN 45 ih Fe “OF ES”, PRADEEP AR’, 想 我 这 个 志 
i, AAR S. BET, RAW PARA 
EAs BERANE THE, AA SRA Re 想到 这 里 ， 
不 觉 六 神 无 主 ， 心 中 一 阵 胡 涂 了 ， 耳 无 闻 ， 目 无 见 的 ， 呆 呆 的 
出 神 。 恰 好 焙 车 泡 了 茶 ， 送 上 一 碗 茶 来 ， 一 连 叫 了 两 声 ， 窜 于 
AAAM. WR. “好 好 的 ， 又 怎么 着 呀 ? 想 是 老病 又 发 作 
了 !” 伯 惠 本 没有 留心 ， 忽 听 得 焙 苟 说话， 连忙 看 宝玉 时 ， 果 见 
他 目 定 口 采 ， 那 般 光 暴 只 当 他 昨夜 吃 了 亏 ， 病 了 ， 因 劝 他 隆 
下 。 宝 玉 昕 得 们 训 说 话 ， 忽 然 神魂 返 含 ， 说 道 :“ 我 没有 事 ， 不 
过 在 这 里 胡思乱想 ， 想 出 了 神 加 了 。2 伯 惠 道 :“ 又 想 什 么 呢 ?? 宝 
玉 道 ;: “我 想到 底 不 如 速 回 上 海 ， 好 在 有 信 去 了 ， 他 明知 我 一 两 
天 内 不 能 去 见 他 ， 趁 今天 走 了 ， 他 其 奈 我 何 ?2 伯 惠 道 : “其实 也 

可 以 使 得 ， 不 过 匆匆 忙 了 些 ,” 宝 主 道 , “我们 行李 又 不 多 ， 说 走 

就 走 ， 有 什么 匆忙 呢 ?” 伯 惠 道 “你 好 好 的 笋 一 天 吧 ， 明 天 走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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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迟 .” 商 量 定 了 ， 次 昌 重 算 清 了 房 饭 帐 。 到 了 黄昏 时 分 ， 雇 人 
挑 了 行李 ， 出 了 汉阳 门 ， 雇 个 划 了 于 ， 划 到 轮船 旁边 ， 拣 定 了 房 
位 ， 又 复 乘风破浪 的 到 上 海 去 了 了 。 至 于 那 位 监督 受 了 宝玉 的 执 
见 及 门 竺 辣子 ， 却 把 两 部 大 作 筑 役 还 礼 ， 终 久 不 曾 见 宝玉 一 
面 。 以 后 他 还 追求 与 否 ， 我 这 局 生 ， 电 不 及 表 了 。 
ete ane ens PE) BR 
里 去 住 。 宝 玉 依 多 了 。 elias Inca me 53k, ABB 
BGM ZH. ARLE, Fitts, wa 招呼 。 伯 惠 和 宝玉 到 
得 家 时 ， AR Katie ELLA, 家 人 们 和 送 上 4 JLB i, ABAMAM 23a 
接 到 的 。 伯 圳 -一 -看 了 ， 凡 年 却 在 一 封 是 托 转交 宝玉 的 ， 便 顺 
PRT RA, HEPA, WARE. I-A, Lb 





I 





宝 兄弟 大 人 阁下 : 自从 北京 一 别 ， 我 们 走 到 长 辛 店 等 
fi. KRRMBRKEDE. EMER, RAMT RAZ. 
有 人 未 告 诉 我 ， 皇 帝 老 子 也 跑 了 ， 于 是 知道 贤 弟 之 话 不 
错 。 忍 怕 此 地 安身 不 得 ， 褒 到 自由 村 ， 又 不 识 路 途 ， 在 此 
问 人 ， 人 人 都 不 知 。 幸 喜 过 见 一 位 朋友 ， 叫 刘 学 笔 ， 别 字 
Ae Beste 我 就 与 他 同行 ， 刻 下 已 经 到 了 自由 
村 ， 住 译 刘 学 私家 。 此 处 地 方 甚 好， 真是 自由 自在 ， 比 艾 
上 海 有 天 渊 之 阿 ， 好 上 好 几 倍 。 贤 弟 不 妨 来 游 一 次 ， 方 知 
Scere 如 果 贤 弟 要 来 ， 我 之 款 ， 祈 代 带 来 。 不 


oe UR a ey apres 
SERA YS, ZAR. (BU. “这 和 白 鼎 村 是 什么 地 方 ， 偏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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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得 ， 想 是 一 个 极 偏僻 的 地 方 了 。 ”宝玉 道 ;: “就 是 这 话 ， 但 不 知 
怎么 比 上 海 好 几 倍 。 我 在 这 里 也 是 闲 住 ， 我 打算 认真 去 走 一 次 
看 呢 。" 不 知 宝玉 到 底 去 与 不 去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364 





SETA? EARN: LLP mar SES CEE NE OIE LER ES 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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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ve Aber Mir ot 
WS EE ME 


arm re ree CES Sm CET em eT ES et AR HR SA EEN NR rr 


< 新 石头 记 > 卷 三 


第 二 十 一 回 
放手 枪 宝玉 绮 强盗 ”中 冷 箭 烷 车 现 原形 


却说 宝玉 接 了 葵 蝇 的 信 ， 便 想到 自由 村 一 行 。 伯 惠 道 : 《又 
没有 事 ， 何 苦 又 往 北 边 跑 呢 ?宝玉 道 ;“ 正 是 为 的 没有 事 ， 可 以 
到 处 话 诞 ， 也 是 游历 的 意思 。” 伯 惠 道 ;“ 我 只 听见 人 到 外 国 去 游 
房 ， 却 不 曾 听见 到 村 庄 上 游历 的 ”宝玉 道 :“ 我 正 为 了 这 个 很 不 
舒服 ， 我 听见 他 们 动不动 说 到 外 国 游历 ， 不 知 游历 了 有 什么 益 
处 。 最 奇 的 是 每 一 个 游历 ， 便 有 一 部 游历 的 日 记 。 无 论 他 游历 
的 哪 一 国 ， 日 记 的 第 一 篇 一 定 是 画 上 一 张 平 圆 地 球 图 。 其 中 所 
记 的 ， 于 人 家 的 政治 风土 人 情 物产 都 没有 。 内 中 纵 有 一 二 ， 也 
是 说 的 模 棱 得 很 ， 何 党 有 一 句 是 有 用 的 说 话 ! 所 记 的 不 过 某 日 
走 了 多 少 路 ， 某 日 见 某 人 谈 某 话 ， 某 日 游 某 厂 ， 看 制造 某 物 。 
又 复 一 味 的 村 张 外 国 如何 繁 华 ， 如 何 美丽 。 看 了 他 的 日 记 ， 确 
是 毫 天 用 处 。 他 有 画 地 球 的 工夫 ， 何 以 不 夯 了 一 国 的 山 州 险要 
来 ?有 有 走路 的 工夫 ， 何 以 不 稽查 了 它 的 风土 物产 来 ? 有 见 人 谈 
话 的 工夫 ， 何 以 不 访 求 了 它 的 政治 人 情 来 ? 有 游 厂 的 工夫 ， 何 
以 不 考 求 了 它 那 制 造 之 法 来 ? WT IRA I, BET Lae 
日 ， 费 了 精神 ,到 底 加 什么 益处 ?而 且 他 既 游 万 了 外 国 ,自然 应 
该 我 们 自己 中 国 的 情形 要 熟悉 了 。 试 问 哪 一 班 游历 的 ,自己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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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他 到 过 几 处 , 通 了 几 省 的 言语 ?所 以 我 说 游历 中 国 比 游历 
外 国 要 紧 。 只 要 派 上 几 个 学 生 , 叫 他 自己 认定 了 ， 怀 意 游历 哪 一 
省 就 派 他 那 一 省 ,游历 之 法 ， 要 遍历 各 府 , 厅 、 州 ,县 ， 细 细 的 考 
察 各 处 风土 人 情 、 民 间 疾 苦 、 地 方 利弊 、 农 矿 出 产 。 一 一 都 要 写 
了 日 记 , 并 准 他 附 记 条 陈 办 法 。 今 年 派 这 个 去 ， 明 年 派 那个 去 ， 
几 个 人 去 过 之 后 ， 把 他 的 日 记 互相 比较 ， 是 那个 考查 得 最 清楚 
的 ， 条 陈 得 最 好 的 ,就 派 他 去 做 那个 地 方 的 官 。 你 看 官民 还 有 隔 
膜 的 么 ?如 此 一 来 ， 地 方 还 有 不 治 的 么 ?? 伯 惠 道 ;“ 你 的 高 论 自 
是 不 错 ， 然 而 你 此 刻 又 不 是 想 做 官 ， 又 不 是 要 遍历 各 府 、 厅 、 
州 、 县 ， 不 过 要 到 什么 自由 村 。 北 边 去 年 闲 了 那 一 个 大 乱 子 ， 
杀人 遍地 ， 那 些 秽 恶 之 气 邦 住 了 ， 今 年 必 多 冶 疫 。 而 且 往 后 天 
气 慢 慢 的 要 热 了 ， 到 了 热天 ， 那 疫 气 更 是 厉害 ,不 是 有 要 紧 事 ， 
fi) 832 AEE DE, 7 ERE, UGE ME He Ae Oe HB Se EY 
人 ， 大 半 是 穷人 ， 不 然 就 是 那 起 居 无 节 、 饮 食 不 时 的 ， 干 净 
人 大、 迁 沪 起 居 的 人 盐 少 得 疫 症 的 。 伯 惠 道 ;“ 婚 如 此 说 ， 你 是 一 
定 要 去 的 了 ?” 宝 入道 “我 本 来 各 处 都 要 去 得 选 ， 不 过 先 到 那里 
走 一 走 ， 顺 便 也 把 他 那 款 子 带 了 去 。 请 你 代 转 了 汇票 吧 ， 此 刻 
汇 过 总 通 了 。? 伯 惠 道 ;“ 通 可 是 通 了 ， 然 而 那个 什么 自由 村 ， 从 
来 也 示 曾 听见 过 的 ， 从 娜 里 汇 去 ?2 宝玉 听 说 ， 呆 了 一 呆 ， 大 家 
就 此 放下 不 担 了 。 

TILA, REMARKS RR, EBT 
A. BNC, RAT MAT: 如果 取 了 现 银 ， 未 免 
太 第 重 累 次 了 ， 不 如 同 他 换 了 金子 ， 同 他 带 了 去 吧 ， 好 在 金子 
i) Ab ABT WB EF AY. MARGE, “你 还 当真 要 去 么 ?” 宝 玉 道 ; 
“他 在 别处 呢 , 我 可 以 不 去 ， 他 在 自由 村 ， 我 可 不 能 不 去 。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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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近来 听 人 家 说 的 ， 那 自由 有 多 少 好 处 ， 要 去 看 看 那 扎 息 讨 的 
自由 。 我 不 过 要 这 一体， 仍旧 要 到 南边 来 的 ， 我 并 且 要 到 广 
AR. ARE AP SHEE. PA Is “那么 几时 动身 ?” 室 玉 道 ,“ 这 几 
天 就 打算 走 。 因 为 此 刻 正 是 穿 夹 袍 的 时 候 ， 行 李 不 必 多 带 ， 只 
要 带 几 件 单 来 及 夏 农 就 够 了 。 并 且 连 衣 箱 也 不 人 必用， 只 要 关 一 
个 外 国 的 大 皮革 就 是 。 我 项 多 一 两 个 月 就 回来 。” 伯 惠 知 道 留 他 
不 住 ， 就 同 他 把 苹 晤 的 款 子 ， 都 换 了 金条 ， 一 一 点 交 明 白 。 裤 
玉 便 买 了 皮 匣 ， 收 拾 好 行李 , 预备 动身 。 恰 好 泰 顺 轮船 要 开行 ， 
这 个 船 , 吴 伯 惠 从 前 在 那里 当 过 帐 房 的 ,船上 还 有 两 个 旧 同 事 ， 
便 送 了 宝玉 上 船 ， 嘱 托 招呼 一 切 ， 方 才 别 去 。 

秦 顺 船 开行 了 两 天 ， 到 了 烟台 下 碎 。 起 印 的 货 其 多 ， 耽 搁 
了 许久 还 不 得 开行 。 宝 玉 忽 然 动 心 ， 想 道 ， 这 里 是 山东 地 方 
我 何不 上 上 岸 逛 一 竹 。 就 此 从 陆路 进 京 ， 也 是 无 妨 。 不 然 ， 住 他 
几 天 ， 等 有 别 个 船 来 了 ， 再 附 了 到 天 津 也 好 。 想 罢 ， 忙 叫 焙 敬 
收拾 好 行李 ， 别 过 船上 的 人 ， 叫 了 般 般 ， 一 径 登 岸 去 了 。 在 客 
栈 里 住 了 几 天 ， 因 想 我 既 到 了 山东 ， 何 不 去 登 泰山 呢 ! 想 定 了 
主意 ， 便 托 了 客栈 代 雇 了 长 行车 ， 主 仆 二 人 ， 登 车 向 西 进发 。 

在 路 上 行 了 八 九天 ， 到 得 泰安 , 便 到 泰山 上 去 游览 了 一 明 。 
无 非 是 摩 汐 大 夫 松 ， 玩 索 表 泰 碑 ， 刘 青 帝 祠 ， 游 铂 震 宫 ， 秦 观 
望 长 安 ， 越 观望 会 稽 。 在 山上 住 了 两 夜 ， 方 才 下 来 。 又 雇 了 两 
POPES, SEPT, HREM, MMH, BP Ais, 
又 游 了 一 天 多 。 宝 玉 心 中 是 无 往 不 适 的 ， 便 想 从 此 进 京 去 ， 取 
道 济 南 ， 顺 便 要 和 逛 历 山 。 因 和 客 店 里 商量 , 要 雇 两 匹 长 行 牲口 ， 
或 者 是 雇 个 车 也 好 。 店 主 道 :“ 今 日 来 不 及 上 路 了 ， 明 日 大 早 走 
吧 。” 宝 玉 答 应 了 ,店家 又 跟 到 房 里 来 道 ,“ 这 屋子 不 好 ,我 给 分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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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ER ES, ALS RAAT, Zee 
什么 呢 ! WER “BATA, FE APRA TA RP 
恋恋 勤 勤 的 ， 代 宝玉 提 了 皮 茵 ， 取 了 铺盖 ， 另 走 到 一 个 屋子 里 
来 。 这 屋子 果然 比 先 起 那个 干净 ， 又 是 新 糊 的 银 花白 纸 。 店 家 
交代 好 了 ， 方 才 出 去 。 

宝玉 看 那 房子 ， 陈 设 得 虽 是 不 离 那 乡村 俗 态 ， 却 四 壁 都 县 
有 字画 ， 角 子 上 还 挂 了 一 幅 中 堂 ， 画 的 是 五 色 牡丹 。 心 中 暗 笑 
i: “村 也 不 应 该 村 到 这 个 样子 ， 怎 么 把 个 中 堂 挂 到 角子 上 去 
呢 1” 闲 从 了 一 会 ， 便 吃 晚 饭 ， 饭 后 方才 掌 亲 。 焙 车 便 把 铺盖 开 
WT, REGRBRATRHL, RH—-TRTE, Smee 
道 :“ 好 好 的 打 了 它 ， 别 叫 它 咬 一 口 。? 焙 车 不 敢 动 手 ， 拾 了 一 块 
AI, SBE. HORT, WREATH, Be 
一 下 跑 了 ， 一 时 找 它 不 着 ， 也 就 算 了 。 宝 玉 是 个 细心 人 ， 他 想 
明明 摔 准 了 ， 何 以 不 死 又 不 伤 呢 。 这 片 碎 瓦 摔 到 那 画 上 ， 劲 也 
不 小 了 ， 但 是 听 它 打上 去 的 声音 ， 却 一 点 劲 都 没有 。 那 画 的 后 
头 ， 就 同 空 的 一 般 ， 这 是 什么 原故 呢 ? 想 罢 ， 揭 开 那 画 来 看 ， 
原来 画 的 后 面 不 是 墙 ， 却 是 一 个 门口 ， 有 一 扇 木门 ， 是 从 那 边 
关 过 来 的 。 门 上 有 一 条 小 小 的 板 锋 ， 凑 近 去 一 张 ， 只 见 里 面 隐 
隐约 约 的 有 灯光 ， 却 看 不 清楚 有 些 什么 东西 。 放 下 那 画 ， 十 分 
疑惑 ， 画 前 面 本 来 放 着 一 张 方 桌子 ， 往 桌子 底下 一 看 ， 却 是 好 
WH. MUP, EES. BIA, BS 
户 自 上 至 下 ， 足 有 五 六 尺 高 ， 哪 里 有 这 么 高 的 窗户 呢 ! 常 时 听 
说 北边 有 一 种 黑店 ， 专 门 埋藏 盗贼 ， 动 夺 客 商 财物 。 我 今 鼻 一 
定 是 碰 上 了 ， 这 个 怎 生 是 好 呢 ? 低头 默默 寻思 ， 忽 然 想 着 在 上 
海 所 买 的 六 响 手 枪 ， 带 了 多 时 。 在 京 的 时 候 ， 在 会 馆 里 虽然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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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放 过 几 枪 ， 操 演 手法 、 限 法 ， 却 不 曾 拿 它 打 过 人 ， 今 番 个 锡 
要 借 重 它 了 。 因 悄悄 关照 焙 若 ， 叫 他 今天 晚上 不 要 睡 , 留 着 心 。 
一 而 取出 枪 ， 装 好 了 子弹 ， 放 在 枕头 旁边 。 瞳 想 他 若是 一 两 个 
人 还 好 ， 倘 使 人 多 ， 可 不 得 了 。 然 而 无 可 奈何 ， 也 要 会 闭 它 背 
城 借 一 的 了 。 不 然 ， 时 候 已 经 夜 了 ， 往 哪里 走 嘴 ? BRE 
门 ， 刀 亮 了 灯 ， 坐 了 一 会 ， 已 是 二 更 时 候 ， 便 到 床上 去 和 衣 假 
TR He UL BS A 

到 得 三 更 过 后 ， 四 面 人 声 俱 鼻 , Hy UT ABTS oh. 
宝玉 偷 眼看 时 ， 只 见 一 个 少年 后 生 ， 从 那 画 后 外 了 出 来 ， 手 上 
提 着 明 晃 晃 的 一 口 大 刀 ， 慢 慢 的 踏 到 了 桌子 上 面 。 宝 玉 身 在 床 
上 ， 看 得 真切 , 拿 起 手枪 ， 挥 过 来 一 扳 , 机 簧 动 处 ， 浓 烟 忽 起 ， 
毒 的 一 声 ， 鸡 心 大 的 一 颗 铅 弹 早 着 在 强 徒 的 大 腿 上 ， 立 脚 不 
往 ， 从 桌 上 翻 将 下 来 ， 手 中 的 刀 也 扬 在 地 下 。 焙 车 哗 的 一 声 
喊 起 来 ， 宝 玉 也 忙 坐 起 来 ， 喝 叫 捉 下 了 。 那 强 徒 仆 起 来 要 走 ， 
却 被 焙 车 下 死 劲 的 一 推 ， 后 又 跌 下 来 。 宝 玉 便 亲自 来 按 住 他 ， 
叫 焙 车 拿 铺盖 绳 来 把 他 绑 了 。 此 时 门 外 已 经 有 人 擂 鼓 般 打 门 ， 
ESM tt, REAR, MATS. Bt A 
不 动 ， 宝 玉 帮 着 把 他 绑 了 个 四 蹄 的 。 外 面 打 门 2, 仍 是 播 
鼓 似 的 ， 宝 玉 握 枪 在 手 ， 叫 焙 车 开门 。 门 开 处 ， 只 见 店 家 中 
跟 踊 踊 的 跑 进 来 ， 见 了 宝玉 便 跪 下 即 头 ， 口 称 化 命 。 宝 玉 道 : 
“你 开 的 好 店 ， 窜 藏 了 强盗 ， 打 动人 家 财物 。 此 刻 被 我 打 创 
了 ， 你 便 叫 侯 命 ， 可 知 我 被 你 们 打倒 了 又 怎么 ?” 上 店家 邑 头 
道 ; “老爷 可 怜 小 的 ， 只 有 这 个 儿子 。 伐 了 他 吧 ， 我 保佑 你 公 和 侯 
万 代 。2 粮 若 扑 噬 一 声 笑 了 ， 道 :“ 你 还 会 保佑 人 呢 ! BES RH A, 
为 其 不 先 保佑 你 自己 的 儿子 ， 别 被 我 分 的 掌心 雷 打 着 ”店家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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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BK. HRB A SEF LH. UT TB Ik 
AE, HRVAR, UY ECM RKTT, WBE 
WTS, RM ILF WER ae TAFT Pe a Ey Be EG 
想 ， 这 种 是 民 真 是 轧 得 可 笑 ， 天 下 哪里 有 什么 掌心 雷 ! BRM 
过 洋 论 ， 乘 势 借 这 个 去 吓 他 ， 忽 听 得 已 经 被 绑 着 的 那个 强 徒 儿 
FUL: EAST, ASOD BR. ER “RAAT 
fs UIE RIT 2" RSH T A A, JER 
HHT, WHR BR EE. ARICA BRE, MAK 
茶 弄 水 做 点 心 。 宝 玉 此 时 不 敢 再 睡 ， 乐 得 和 他们 胡 缠 。 因 问 他 
为 甚 要 起 意 作 弄 我 。 店 家 道 ,“ 我 们 这 店 ， 本 来 是 拒 行 李 多 的 才 
下 手 ， 因 为 爷 来 时 ， 我 接应 那 皮 包 ， 觉 得 两 头 轻重 不 同 ， 知 道 
包 里 的 银子 不 少 ， 因 此 起 了 意 。 若 是 大 伙 客 人 ， 便 多 约 几 个 伙 
华 。 见 爷们 只 有 两 个 人 ， 所 以 我 的 儿子 便 不 约 人 了 ， 要 一 个 人 
独得 ， 谁 知 倒 被 耸 打 倒 了 。2” 

说 话 之 间 ， 已 经 将 近 天 亮 。 外 面 有 人 打 门 ,店家 出 去 看 了 ， 
回来 说 ;“ 性 口 来 了 ， 今 天 头 一 站 是 长 站 ， 要 赶 早 上 路 ， 请 爷 就 
动身 2 宝玉 叫 烤 若 收拾 好 了 ， 先 把 铺盖 拿 去 驮 在 马上 。 焙 若 背 
了 皮 匣 ， 然 后 放 了 那 强 徒 ， 出 门 上 马 而 去 。 走 了 四 五 里 路 ， 还 
AWK. BISA, TER, BER. ETC, 
Un FS RK — Fs my, — RMA, IEPTER EN SRE, MAR 
i, GER TM, BAT. BERR, RICE 
去 取 洋 枪 。 原 来 宝玉 因为 夜来 之 事 ， 便 加 意 防备 ， 把 那 手 枪 撑 
在 怀 里 。 果 然 出 门 不 远 ， 便 要 用 着 。 方 才 拿 枪 在 手 ， 只 见 前 面 
焙 车 也 跌 下 马 来 ， 那 马 也 浪 跑 去 了 。 马 夫 不 消 说 ， 是 妃 他 目 己 
的 马 去 了 。 焙 车 却 直 反 提 的 站 在 那里 不 动 ,宝玉 不 知 强 盗 多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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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 不 声张 ， 躺 在 地 下 看 动静 。 只 见 两 边 一 时 起 了 四 五 个 火把 ， 
直 奔 焙 若 。 焙 敬 却 还 是 直 拉 的 站 着 不 动 。 忽 听 得 内 中 一 个 强盗 
失声 叫 道 ,“ 蚜 ， 怎 么 射 了 善 荚 ?” 宝 玉 心 中 狂 然 省 司 ， 当 日 在 玉 
土 宫 遇 见 焙 车 ， 原 像 是 个 鬼 一 般 ， 些 时 莫非 有 了 什么 变动 ? 放 
腿 望 去 ， 火 光 中 只 见 焙 落户 上 插 了 一 箭 ， 四 五 个 强盗 都 站 在 那 
里 目 定 口 呆 ， 还 有 一 个 路 在 地 下 对 着 焙 若 邑 头 。 上 暗 想 这 班 人 都 
Fei AH, AW xT A. ARR TS, 
GEA ART, ASG, BIT Pb. EB: HEA, 
你 射 伤 了 我 的 家 人 ， 还 看 什么 ?” 一 面 看 焙 车 时 ， 哪 里 是 什么 烤 
营 ， 泛 是 一 尊 木 雕 的 仙 童 偶像 ， 面 目 都 剥落 不 堪 的 了 ， 心 中 也 
自 诺 怪 ， 不 过 对 了 众 强盗 不 好 现 于 颜色 。 因 对 着 偶像 叹 道 :“ 我 
说 你 道行 不 深 ， 果 然 遭 了 这 劫 。? 众 强盗 吓 的 不 知 所 云 ， 只 道 宝 
玉 是 神仙 ， 便 都 对 他 磅 头 。 宝 玉 只 管 不 理 ， 向 木偶 身上 解 下 皮 
车 自己 背 了 ， 对 众 强盗 道 :“ 你 们 怎么 说 ?2 强盗 只 管 耻 闫 道 :“ 求 
神仙 老爷 侥 命 。 宝 玉 道 ,“ 想 你 们 也 不 值得 一 杀 ， 我 这 但 童 被 你 
们 射 坏 了 ， 须 知 他 暂时 避 开 ， 过 后 还 要 来 的 。 你 们 好 好 的 抬 了 
回去 ， 香 花灯 烛 供 养 ， 从 此 改邪归正 ， 我 便 都 货 了 你 。? 众 强盗 
连忙 答应 ， 即 谢 了 ， 抬 了 偶像 就 走 。 

此 时 天 色 已 经 微 明 ， 宝 玉 见 强盗 去 了 ， 暗 暗 好 笑 。 然 而 好 
好 的 一 个 焙 若 ， 改 变 了 个 偶像 ,心中 十 分 疑惑 。 自 己 从 来 不 信 那 
妖狐 鬼怪 的 ， 此 时 却 被 我 亲 见 这 等 怪事 。 一 面 想 着 ,信步 行 去 ， 
也 不 知 走 了 多 少 路 。 忽 然 抬 头 看 见 日 出 ， 不 觉 惊 道 ,“ 往 济南 是 
向 北 走 的 ， 我 怎么 向 东 走 起 来 。” 再 细 看 时 ， 只 见 远 远 的 祥 光 万 
道 ， 瑞 气 千 条 ， 那 祥 光 瑞 气 之 中 ， 隐 隐现 出 一 座 牌坊 来 。 不 知 
那 牌坊 是 何 所 在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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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回 
贾 宝玉 初 入 文明 境 老少 年 演说 再 造 天 


却说 上 回 书 中 ， aia ad 忽然 变 了 个 木偶 。 当 
此 文明 开化 时 代 ， ee 说 了 一 句 荒唐 话 ， 岂 不 是 
自 甘 野蛮 ， 被 看 官 们 么 ? bee 个 道理 ， 是 我 做 书 
人 的 隐 意 ， 政 意 留 下 这 - Bie 令 看 官 们 下 个 心思 去 想 想 。 谁 
知 我 这 书 还 没有 脱 稿 ， 就 有 一 位 “ 镜 我 先生 ” 见 卫 ， 把 作 书 人 这 
个 隐 意 ， 一 说 道破 。 他 还 说 等 我 这 部 书 脱 稿 之 后 ,局 我 加 批 呢 。 
看 官 们 如 果 想 不 出 这 个 隐 意 ， 且 等 着 镜 我 先生 的 批 取 1 
闲话 少 提 , 且 说 宝玉 嗓 失 了 马匹 ,又 没 了 焙 若 ,虽然 吓 走 了 
一 班 强盗 ,只 得 自己 背 hee i 远 望 见 一 座 牌 坊 ， 
ant 了 好 些 祥 光 珊 气 ， 便 兵 管 向 前 行 去 ， 走 到 那 牌 坊 底 
， 天 已 大 襄 多 了 时。 向 上 一 望 ， 只 见 上 面 写 蘑 “ 文 明 境 界 ? 四 个 
A AS OE WPA, “PERERA SRE, BIN BUT OCF 
， 原 来 有 个 文明 境界 的 ,但 不 知 这 境界 旦 而 ,文明 念 是 什么 样 
ee 我 侥幸 到 了 这 里 ， 偶 要 进去 看 看 呢 。” 想 轻 翁 步 了 进去 ， 加 
头 望 那 牌 坊 里 面 的 额 ， 却 是 “孔道 ”两 个 大 字 。 cea aes 
个 字 ， 云 约 就 是 大 路 的 意思 了 。 想 犹 未 了 ， 只 见 旁 边 来 了 
A, ERTHAKA, PRK NERS, RAW,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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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一 拇 道 ;贵客 远 来 不 易 o 宝 玉 连 忙 还 礼 道 :“ 失 路 之 人 ， 偶 然 
汉 此 ， 不 知 贵 境 里 面 ， 可 容 胆 仰 ?2? 那 人 道 ;“ 敞 境 甚 是 宽大 ， 但 
能 胆 笠 文 遇 规 刚 的 ， 来 者 不 拒 。 贵 客 野 来 此 ， 就 请 先 到 籽 馆 小 
鞭 。” 说 三 ， 就 引 宝玉 前 行 。 不 多 几 步 ， 走 到 一 所 大 房子 门 前 ， 
门 祖上 挂 庆 一 个 横 额 ， 上 头 写 着 “入 境 第 一 旅馆 ?>。 那 人 便 让 宝 
玉 到 里 面 客座 里 去 。 宝 玉 放 下 皮 匣 ， 分 宾主 坐 下 ， 彼 此 展 间 姓 
氏 ， 方 知 闭 人 姓 老 ， 表 字 少 年 。 童 子 送 上 蔡 来 ， 宝 玉 接 杯 在 手 
看 时 ， 却 是 一 杯 白 水 。 放 到 唇 达 吧 了 一 口 ， 觉 得 茶 香 稚 郁 ， 心 
中 暗 瞳 称奇 。 举 县 看 那 客座 ， 只 见 收拾 得 异常 清河。 一杯 茶 
罢 ， 老 少年 又 让 宝玉 另 到 一 间 房 里 去 坐 。 这 房 里 与 客座 又 不 相 
同 ， 虽 然 四 壁 粉 垩 洁净 ， 却 是 一 无 陈设 ， 只 在 当中 摆 了 几 把 椅 
子 。 坐 了 一 会 ， 忽 然 旁 边 一 扇 小 门 开 处 ， 走 出 一 个 人 来 ， 却 是 
个 苍 器 老 考 ， 对 老少 年 道 :“ 这 位 贵客 性 质 晶莹 ， 不 过 肠胃 间 有 
点 不 痪 ,这 古 饮 会 上 未 加 考 求 之 过 , 住 上 几 天 就 好 了 。? 老 少年 大 
喜 ， 便 让 宝玉 仍 到 客座 时 去， 宝玉 便 问 这 位 老者 何人 。 老 少年 
道 ,此 古 数 韧 的 医生 ， 方 才 所 华 的 房 ， 是 验 性 质 房 。 凡 境外 初 
来 之 人 ， 和 缘由 我 招 按 到 这 里 , 陪 到 验 性 质 房 ,医生 在 隔 房 用 测验 
性 质 馈 验 过 。 倘 古 性 质 文明 的 ， 便 招 留 在 此 ， 若 验 得 性 质 带 点 
野蛮 ， 便 要 送 他 到 改 民 性 质 所 去 ， 等 医生 把 他 性质 改良 了 ， 再 
行 招待 。 内 中 也 有 野蛮 透 顶 不 能 改良 的 ， 便 仍 送 他 到 境外 去 。 
方才 医生 验 得 阁下 性 质 晶莹 ， 此 是 外 来 之 客 万 中 难得 一 个 的 ， 
足见 阁下 站 文明 队 中 人 ， 向 来 在 外 面 总 是 铁 中 锋 锋 、 庸 中 侈 佼 
WT "SIE: “PRI, ASCH Ei? 但 向 来 闻 得 性 
质 是 无 形 之 物 ， 要 考验 性 质 ， 当 在 平日 居心 行事 中 留心 体察 ， 
何以 能 用 镜 测 验 ? 并 且 性 质 又 何以 能 改良 ? 改良 性 质 又 有 何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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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贵 境 既 有 此 法 ， 何 不 到 各 处 代 世 人 都 改良 呢 ?? 老 少年 叹 
道 , “谈何容易 ! 此 时 世人 性 质 ， 多 半 是 野蛮 透顶 , 不 能 改良 
的 ， 虽 有 善 法 亦 无 如 之 何 ， 只 有 待 其 自 死 。 至 于 性 质 尚 能 改 
良 之 人 ， 即 不 必 我 去 同 他 疏 ， 他 自己 也 会 到 此 求 改 的 ， 所 以 我 
们 也 无 烦 多 事 了 。” 宝 玉 道 ; “性 质 是 无 形 之 物 ， 如 何 可 以 测验 ， 
还 求 指教 .? 老 少年 道 , “科学 昌明 之 后 ， 何 事 何 物 不 可 测验 ? 即 
如 空气 之 中 ， 细 细 测 验 起 来 ， 中 藏 万 有 。 野 变 半 开通 之 流 ， 动 
轻 以 空气 二 字 一 总 包括 在 内 ， 如 条 使 得 ? 倘 谓 无 形 不 能 测验 ， 
何以 欧美 声学 家 ， 尚 能 测 出 声浪 来 ? 不 过 声学 家 虽 然 测 出 声 
浪 ， 但 所 绘 声 浪 图 ， 都 是 以 意 为 之 。 敞 境 科学 博士 ， 每 测验 一 
物 ， 必 设法 使 腿 能 看 见 。 即 以 测验 性 质 而 论 ， 系 用 一 镜 ， 此 锐 
经 高 等 医学 博士 ， 用 化 学 制 成 玻璃 ， 再 用 药水 儿 番 制 炼 。 隔 着 
此 镜 宽 测 人 身 ， 则 血肉 筋骨 一 切 不 见 ， 独 见 其 性 质 。 性 质 是 文 
明 的 ， 便 晶莹 如 冰雪 ， 是 野蛮 的 ， 便 浑浊 如 烟雾 。 视 其 烟雾 之 
浓淡 ， 以 别 其 野蛮 之 深浅 。 其 有 浓 黑 如 墨 的 ， 便 是 不 能 改良 的 
了 。” 宝 玉 道 ; “此 镜 真 是 奇 制 ， 非 独 见 所 未 见 ， 亦 且 闻 所 未 闻 。” 
老少 年 道 :“ 这 也 是 先 由 理想 发 出 来 。 古 人 小 说 多 半 是 载 神 鬼 之 
类 ， 每 每 谈 及 善 恶 ， 谓 善人 项 上 有 红 光 数 尺 ， 恶 人 顶 上 有 黑 气 
围绕 。 又 说 人 有 了 旺 气 有 训 气 ， 人 不 能 见 ， 惟 鬼神 可 见 。 当 日 著 
书 之 人 ， 又 不 曾 亲 身 做 过 鬼神 ， 如 何 知道 ， 不 过 是 个 理想 而 
已 。 既 有 此 理想 ， 便 能 见 诸 实 行 。 所 以 米 境 医学 博士 ， 阅 尽心 
力 ， 制 成 此 镜 。” 宝 玉 不 觉 点 头 叹服 。 

正在 说 话 时 ， 忽 听 得 有 人 高 声 说 道 :“ 展 正 一 刻 ,” 宝 玉 抬 头 
看 时 ， 只 兄 墙角 上 站 着 一 个 人 ， 穿 的 是 古代 衣冠 ， 双 手 捧 着 一 
个 牌子 ， 牌 子 上 面 写 着 “发 正 一 刻 ” 四 个 大 字 。 那 双眼 睛 望 着 自 

376 


已 ， 似 笑 非 笑 。 宝 玉 不 觉 吃 了 一 惊 ， 暗 想 刚 才 倒 不 曾 留神 看 见 
他 ， 要 待 起 身 招呼 时 ， 又 见 他 要 动不动 的 样子 ， 不 觉 望 着 他 出 
神 。 不 一 会 ， 只 见 那 “ 辰 下 一刻” 四 个 大 字 底 下 ， 又 现 出 “一 分 ” 
两 个 小 字 来 ， 不 党 又 是 上 暗暗 称奇 。 老 少年 已 经 党 得 ， 笑 对 宝玉 
道 ,“ 这 是 司 时 器 ' ， 就 同 那 欧美 钟表 一 般 ， 按 时 报 出 来 的 .> 宝 
亚 道 “钟表 已 是 巧 制 ， 这 个 更 巧 不 可 阶 了 。? 老 少年 道 :“ 钟 表 虽 
是 巧 制 ， 无 奈 它 的 记号 不 同 。 我 们 本 是 从 子 至 玄 的 十 二 个 时 
展 为 一 屋 夜 ， 它 却 以 二 十 四 点 钟 为 一 屋 夜 。 那 钟 面 记 号 又 只 有 
十 二 点 ， 要 记 起 时 候 来 ， 必 要 分 个 上 午 下 午 ， 也 不 费事 ? 譬如 
此 刻 是 辰 正 一 刻 ， 要 照 钟表 说 起 来 ， 是 八 点 一 刻 。 当 面 问 时 
fe, AWM, BRL, DML. ARE 
差 了 ， 就 要 错 到 成 正 一 刻 去 ， 非 但 麻烦 ， 我 们 又 何必 会 己 从 人 
呢 。” 说 轩 ， 在 身边 取出 一 个 表 来 ， 递 给 宝玉 看 。 宝 玉 接 在 手 
里 ， 见 只 有 铜钱 般 大 ， 当 中 现 出 一 个 “ 展 ” 字 ， 左 边 是 “ 正 一 刻 ” 
三 个 字 ， 右 边 是 “三 分 ”两 个 字 。 宝 玉 再 看 那 司 时 器 时 ， 却 也 变 
了 “三 分 ?两 个 字 了 。 看 罢 交 还 老少 年 ， 叹 赏 不 置 。 

童子 过 来 请 用 早点 ， 老 少年 便 让 宝玉 。 宝 玉 此 时 正在 肚 中 
MUR, RIL, —APITRE. RFKRL-MKR, BER 
时 ， 仍 是 同 清水 一 般 ， 不 过 稍为 稠 了 点 。 看 见 老少 年 吃 ， 也 就 
虽 了 一 口 ， 党 得 那 味 道 在 酸 咸 苦 辣 之 外 ， 另 有 一 种 和 甘 之 味 ， 
不 党 一 口 一 口 的 嘿 完 了 。 说 也 奇怪 ,只 吃 了 这 一 杯 东 西 , 那 肚子 
也 就 不 饿 了 。 童 子 来 请 示 新 到 客人 的 住房 ,老少 年 道 ,“ 就 住 在 第 
一 号 房 吧 。” 童 子 听 说 去 了 ,老少 年 引 宝 玉 到 第 一 号 房 去 。 只 见 自 
己 的 皮革 ， 已 经 送 进来 了 。 陈 设 精 雅 ， 没 有 丝毫 富贵 气象 ， 也 
没有 半点 朴 陋 气 象 。 现 成 的 床 帐 被 裤 ， 书 桌 上 文房四宝 件 件 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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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 旁 边 还 有 一 架 书 ， 书 架 之 劣 ， 摆 着 一 把 醉 例 椅 。 屠 一 边 便 
是 一 排 椅子 ， 角 子 上 也 有 一 个 司 时 器 。 却 是 一 个 童子 ， 雪 白 肥 
An, RAH, MRT PABA, Week hb. ab 
展 正 二 刻 ， 那 童子 便 报 了 出 来 ， 犹 如 人 说 话 一 般 。 宝 玉 道 :“ 这 
个 声音 想 同 那 留声机 器 一 样 做 法 的 ”老少 年 摇 头 道 ;“ 不 是 不 
是 ， 留 声 机 器 哪里 有 这 种 清楚 字音 。 它 那个 是 相 磨 成 声 前 ， 这 
个 是 按 着 人 肺 管 的 呼吸 ， 用 软 皮 做 成 。 放 在 里 面 ， 另 装 一 副 扇 
风机 器 ， 到 了 时 候 ， 机 换 一 开 ， 扇 风 遍 动 皮 管 盒 张 成 声 的 。 如 
果 晚 上 睡 时 嫌 它 报 的 讨厌 ， 这 左 耳 里 面 有 个 机 关 ， 找 转 了 它 ， 

自然 不 报 ， 明 日 要 它 报 ， 便 依 昌 拨 过 来 就 是 了 。” 说 里 拨 给 宝玉 
看 。 宝 玉 道 :“ 这 真是 巧夺天工 了 。” 说 话 时 ， 忽 然 一 阵 清香 站 
鼻 ， 宝 玉 回 过 头 来 一 看 ,只 见 当 中 一 张 小 圆桌 子 上 面 , 放 着 一 盆 
绿 划 梅花。 宝玉 不 觉 大 府 道 ;:“ 此 刻 正 是 五 月 里 ， 哪 里 来 的 梅花 
呢 ?” 老 少年 道 ;: “这 个 不 奇 。' 激 境内 有 四 个 公园 ， 分 着 春 避 秋冬 
四 季 。 那 公园 除 供 人 游玩 之 外 ， 并 准 人 买 花 。 所 以 四 了 压 花木， 

随时 可 以 赏 玩 .2 宝玉 道 ;“ 天 气 不 对 ， 何 以 能 得 花 开 呢 ?2 老 少年 
道 :“ 收 境 化 学 博士 能 制造 天 气 。 璧 如 此 刻 古 初 赣 ， 那 春秋 冬 三 
个 公园 的 天 气 都 是 制 成 的 。 等 过 夏天 ， 交 到 秋天 ， 这 发 公园 叉 
制造 起 来 。” 宝 玉 叹 道 : “不 说 这 制造 天 气 是 个 奇 技 了 ， 只 是 未 曾 
制造 之 前 ， 如 可 发 此 奇想 ， 也 就 亏 他 。” 老 少年 道 :“ 这 还 是 百年 
前 的 遗 制 。 只 因 一 百 多 年 之 前 ， 艇 境 科学 才 萌 芽 ， 境 内 百姓 大 
半 穷 苗 。 巡 了 一 年 棉花 失 收 ， 偏 是 到 了 冬天 ， 异 常 寒冷 ， 虽 有 
善 党 善 十 筹备 冬 赈 ， 争 奈 棉 芯 没 有 冻 处 ， 也 是 枉然 。 那 时 一 位 
化 学 博士 姓 华 名 兴 字 必 振 ， 便 倡议 说 ， 与 其 人 人 而 济 之 ， 不 如 
设法 使 天 气 不 寒 ， 岂 不 更 妙 。 当 时 人 人 都 喷 他 局 妄 ， 谁 知 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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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流出 ， 任 欲 实 行 。 使 人 鸭 起 数 十 百 个 气球 ， 分 向 空中 ， 施 放 
俏 磷 之 类， 驱除 寒 气 。 又 用 数 十 百 座 大 炉 ， 燕 出 暖气 ， 散 布 四 
方 ， 居 然 栈 梗 得 同 春 深 天 气 一 般 ， 草 木 也 萌动 起 来 。 一 时 穷 民 
大 喜 ， 虽 然 不 能 所 及 境内 ， 然 而 纵横 三 百 里 之 内 ， 竞 然 不 知 这 
一 年 有 冬天 。 这 位 华 必 振 办 了 这 一 回 事 ， 可 是 把 他 的 一 份 绝 大 
家 财 也 散 尽 在 里 面 了 。 后 来 政府 里 知道 他 有 这 个 绝技 ， 便 由 政 
府 出 费 ， 叫 他 再 为 精 研 。 他 慢 慢 的 便 研究 出 这 制造 四 时 天 气 的 
法 子 来 ， 并 且 费 也 减轻 了 。 到 了 此 时 ， 敞 境内 是 民 筷 国语， 本 
来 用 不 着 这 个 法 子 了 ， 因 为 不 忍 埋 没 了 他 的 功劳 ， 所 以 用 他 的 
遗 法 ， 每 一 区 地 方 ， 按 着 四 时 做 了 四 个 公园 ， 公 园 之 中 就 立 了 
他 的 石像 。 几 时 高 兴 ， 我 可 以 奉 障 去 和 逛 逛 .宝玉 道 ;“ 这 真 可 谓 
与 天 地 第 功 了 。” 老 少年 道 : “本 来 当时 的 人 ， 就 送 了 这 位 华 先生 
MES MMi TERE’ 。 此 刻 游园 士 女 ， 有 瞻礼 遗像 ， 都 不 肯 
提名 道 姓 的 ， 都 称 说 是 “再造 天 遗像 ' 2 宝玉 道 ,“ 这 三 个 字 ， 华 
先生 也 当 之 无 饮 了。 我 本 要 到 自由 村 去 ， 不意 起 了 个 登 泰 山 脆 
孔 林 之 念 ， 就 无 意 中 碰 到 这 里 来 ， 大 开 有 眼界， 真是 三 生 有 幸 。 
但 不 知 贵 境 地 面 有 多 大 ， 倒 不 可 不 各 处 去 见识 见识 的 ?老少 年 
道 ;“ 沿 境 共 是 二 百 万 区 ， 每 区 一 百 方 里 ， 分 东西 南北 中 五 大 
部 ， 每 部 统辖 四 十 万 区 。 每 区 用 一 个 字 作 符 识 ， 从 一 至 十 万 编 
成 号 数 。 那 作 符 号 的 字 ， 中 央 是 “ 礼 乐 文章 OF, RA 
“SALA? OSS, TE Ra’ 四 个 字 ， 西 方 是 “刚强 
勇 强 ' 四 个 他 ， 北 方 是 ‘忠孝 廉 节 ’ 四 个 字 。 现 在 这 里 ， 便 是 强 
宝 第 一 如 区 ， 我 们 省 称 上 只 叫 " 强 一 百 " BP 说 要 到 自由 
袜 。 这 自由 灶 也 是 这 里 的 一 个 村 名 。” 宝 玉 道 ; “我 舍 亲 到 自由 村 
时 ， 说 白山 村 离 北 京 长 辛 店 不 远 ， 人 怎么 却 在 这 里 ?” 老 少年 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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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除了 这 里 ， 哪 里 还 有 个 自由 村 呢 1 7 SEE EP 
的 信 ， 给 老少 年 看 ， 老 少年 看 了 大 惊 。 不 知 他 惊 的 什么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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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老少 年 看 了 薛 里 给 宝玉 的 信 ， 不 党 惊 道 :4 这 个 再 方 
eat 别 的 且 不 要 说 ， 单 是 刘 学 徐 就 到 过 溅 a 
o kK, ABRAMS, ET He. 
Nee RBA CLA T PEM, DTD BES ehhh. shee 
Beat, BEM PS UE tb ae Bark 第 三 次 来 时， 更 契 不 消 验 
得 ， 那 一 种 野蛮 气象 ， 居 然 是 粹 然 见 于 面 窒 于 背 了 。 这 种 人 引 
进 的 地 方 ， 如 何 去 得 ?” 宝 玉 道 ; 《或 者 姓名 偶然 相 a, HS 
Ho” BPE: MFR, RMAC, BRET SS oe 
之 理 ? IANA VERE EPR TY TS aE “1 a 
文明 野蛮 么 ?” 老 少年 道 ; GX SLAP ARE! 大 抵 越 是 文明 自 
Ay, ROBE; REPL EPR ED, BRAINERD. FOR Ua 
之 加 的 人 ,以 为 一 经 得 了 自由 , 便 如 登 天 堂 。 不 知 真正 能 自由 的 
国民 ， 必 要 人 人 能 全 了 自治 的 能 力 ， 能 守 社 会 上 的 规则 ， 能 盟 
法 律 上 的 界线 , 才 可 以 说 得 自由 。 弄 野 灾 和 白 由 ,动不动 说 家 庭 革 
命 ， 首 先 把 伦 常 担 弃 个 干净 ， 更 把 先贤 先哲 的 遗 训 叱 为 野蛮 。 
这 等 人 ， 我 们 敞 境 人 是 绝 不 敢 脆 仰 的 。 他 所 住 的 什么 自由 村 ， 
如 何 去 得 1 宝玉 道 :“ 贵 境 的 自由 村 ， 是 什 么 情形 呢 ?” 老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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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数 境 的 小 地 方 ， 都 是 随意 命名 ， 没 有 什么 意思 。 只 有 这 自 
由 村 ， 是 我 们 东方 先生 的 出 生地 方 。 东 方 先生 壮年 时 ， 曾 经 反 
复 辩论 ， 发 明 这 自由 村 的 道理 ， 所 以 这 村 就 叫做 自 由 村 。” 宝 
玉 道 :“ 这 东方 先生 又 是 什么 人 ?” 老 少年 道 : GEL KA, 
名 强 ， 表 字 文明 。 所 生 三 子 一 女 ， 长 子 东 方 英 ， 次 子 太 方 德 ， 
三 子 东 方法 ， 女 名 东方 美 。 父 子 五 人 ， 俱 有 经 天 纬 地 之 才 、 定 
国安 邦 之 志 。 敞 境 日 就 太平 繁 感 ， 皆 是 此 父子 五 人 之 功 。 后 来 
这 位 女 公子 又 招 了 一 位 女婿 ， 就 是 那 “再造 天 " 之 后 ， 名 叫 华 自 
立 。 他 本 来 是 科学 世家 ， 东 方 氏 得 了 这 位 女婿 相助 为 理 ， 收 境 
越 是 日 有 进步 。 大 家 不 忘 了 东方 先生 的 大 功 ， 所 以 才 拿 他 的 表 
字 做 了 地 名 ， 以 示 永 远 不 忘 的 意思 。 此 刻 东 方 先生 上 了 年 纪 ， 
退隐 在 东部 仁 字 第 一 区 ， 他 三 子 一 女 一 婚 ， 还 在 外 面 办 事 。” 宝 
玉 道 ;“ 贵 境 真是 名 称 其 实 ， 我 很 想到 各 处 去 游历 一 遍 ， 只 异 没 
有 一 个 向 导 。” 老 少年 道 ,: “要 游历 是 易 事 ， 我 也 可 以 奉 陪 , ”宝玉 
道 ,“ 阁 下 要 接待 外 人 ， 如 何 好 走 得 开 ?? 老 少年 道 , “接待 外 人 ， 
不 是 我 一 人 之 事 ， 还 有 同事 的 。 只 要 请 了 个 假 ， 不 妨 出 去 游玩 
JUS, HARB RDS, BRAT. BR LAMAR, fH 
是 要 茶 要 水 ， 按 钟 便 是 ”说 罢 辞 了 出 去 。 

一 人 独自 赏 玩 了 一 回 梅花 ， 又 看 了 一 回 司 时 器 。 那 童 
子 做 得 竞 同 活 人 一 般 ， 心 中 不 住 的 称奇 道 怪 。 坐 到 书桌 上 ， 随 
意 在 架 上 抽 了 两 本 书 来 看 。 看 了 一 会 ， 党 得 无 聊 ， 又 把 桌 上 的 
文房四宝 ， 随 意 把 玩 。 无 意 中 把 着 人 钟 按 了 一 下 ， 并 没有 声 
响 。 拿 起 来 看 时 ， 又 看 不 出 钟 里 面 有 什么 。 正 在 纳 闽 ， 便 有 一 
个 童子 进来 问 什 么 事 。 宝 玉 没 得 好 说 ， 只 道 要 吃 茶 。 童 子 返 身 
出 去 ， 拿 了 一 杯 共 来， 宝玉 看 时 ， 仍 是 清水 一 般 的 。 喝 到 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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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又 是 茶 味 浓厚 ， 因 问 道 :“ 你 们 这 里 用 的 是 什么 茶叶 ， 怎 么 
没有 颜色 ?童子 道 ; “就 是 平常 的 茶 ， 不 过 用 汽水 泡 的 ， 记 以 没 
有 颜色 ” 喝 罢 ， 童 子 取 了 茶杯 自 去 。 

宝玉 把 旁边 的 窗 推 开 一 看 ， 原 来 窗外 是 一 所 花园 。 这 窗 正 
对 着 一 个 亭子 ， 亭 外 一 株 石榴 ， 正 在 开花 ， 十 分 红 艳 ， 鹤 玉 便 
SHAW. ANBIRT FE, BERRA. ATR, % 
FER EDEMA, RBELHRABSLR, BHEL—TPM 
FE, PPA REALTEK, BIE, AH ITB. SGT» 
又 换 上 一 杯 ， 如 此 递 换 了 六 七 杯 。 也 有 间 冲 慕 粉 一 般 的 ， 也 有 
同 查 仁 茶 一 般 的 ， 每 杯 的 味道 不 同 。 宝 玉 忍 不 住 便 问 吃 的 是 什 
AIR, BDA. “RMB. BH. HB. WB. FL EZR. 
EMSA ERR BRM KARA RH KE A EE 
之 类 虽 能 养 和 信 ， 然 而 那个 注 注 入 到 肠胃 里 ， 有 时 不 化 ， 亦 足以 
致 病 。 所 以 行 了 一 个 新 法 ， 把 各 种 食品 都 用 化 学 提出 精液 来 ， 
所 吃 的 都 是 精液 ， 自 然 不 至 于 不 化 了 。 又 考 得 用 火 者 食 之 物 ， 
内 中 都 含有 火 毒 。 中 国人 吃 的 东西 还 好 ， 还 有 些 蒸 熟 的 ， 不 十 
分 近 火 。 至 于 欧美 人 所 吃 的 ， 非 秀 即 烤 ， 火 毒 尤为 厉害 ， 不 懂 
他 们 是 什么 意思 ， 总 不 肯 改 良 。 并 且 他 们 未 尝 不 知道 煎 烤 的 东 
西 有 火 毒 ， 所 以 才 做 出 那 种 啤酒 。 啤 酒 是 用 槐 花 做 成 的 ， 性 子 
极 凉 。 他 的 意思 ， 要 借 啤 酒 的 凉 去 解散 那 火 毒 。 殊 不 知已 经 吃 
了 热 的 下 去 ， 又 吃 些 凉 的 去 解 ， 直 头 是 把 自己 的 肚 肠 去 做 了 凉 
热 两 品 的 战场 ， 亏 他 们 还 自 以 为 医 学 昌明 呢 ! 还 有 那 种 学 西 
医 的 ， 也 不 知 他 学 了 多 少 ， 便 先 要 把 我 们 自己 原 有 的 中 医 ， 说 
得 个 一 文 不 值 。 还 要 说 中 国 的 医学 ， 将 来 要 绝 的 。 你 道 可 笑 不 
可 笑 呢 ? 依 他 们 所 说 ， 中 国人 的 医道 不 堪 ， 几 千年 来 中 国人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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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该 死 完了 ,何以 尚 有 今日 ? 他 说 的 西医 那么 好 , 西 人 就 应 该 处 
处 比 中 国 强 了 ， 何 以 人 类 苞 生 倒是 中 国人 快 ， 寿 命 长 短 ， 西 人 
也 不 能 比 中 国人 长 呢 ? 我 们 东方 德 先生 幼年 专攻 中 国医 学 ， 学 
成 之 后 ， 方 才 考 究 西 医 。 两 面 的 都 舍 短 取 长 ， 记 以 卓然 自 成 一 
家 。 又 参 以 化 学 ， 所 以 无 穷 不 通 ， 首 先 就 改良 食品 。 他 常 说 ， 
能 治 病 的 不 算是 医生 ， 只 能 算是 病人 的 仆 役 。 是 真 医生 ， 务 要 
医 得 通 国 人 都 没有 病 ， 才 算是 医 国 好 手 。 他 这 改良 食品 ， 也 是 
要 医 得 通 国人 没有 病 的 意思 。” 宝 玉 道 : “改良 食品 的 意思 ， 已 经 
领教 了 。 但 是 不 用 火 考 熟 ， 怎 么 能 熟 呢 ?” 老 少年 道 : “何尝 不 用 
火 ， 不 过 者 水 成 汽 ， 借 这 热 汽 蒸 熟 食品 婴 了 。? 宝 玉 道 : “如 此 
说 ， 居 家 也 大 难 了 。 平 常 只 要 用 一 个 厨子 ;一 份 锅 灶 ,四 这 样 弄 
起 来 的 ,厨房 里 非但 要 设 汽 炉 ,并 且 还 要 请 一 位 化 学 师 呢 己 老少 
年 笑 道 “ 沿 境 人 家 从 来 没有 厨房 ， 每 一 区 地 方 有 一 个 总 厨 ， 四 
面 分 布 送 食管 ， 按 时 由 管 送 到 ， 丰 俭 随 人 。 这 送 食管 就 同 那 自 
来 水 管 一 般 。 非 独 是 吃饭 ， 便 是 喝 的 茶 ， 也 是 由 总 厨 里 供应 
的 ?说 话 时 ,童子 送 上 小 小 的 一 个 小 串 儿 。 老 少年 道 : “今天 菜单 
上 的 水 果 ， 是 苹果 呀 ! ”宝玉 看 时 ， 仍 是 一 患 清 水 ， 闻 着 却 是 一 
BRIERE, HSER. 

吸 罢 散 座 ， 老 少年 便 引 宝玉 到 花园 里 去 游玩 。 果 然 奇 花 异 
草 ， 点 级 得 宜 ; 楼 阁 亭 全， 结构 精巧 。 老 少年 道 , “中 国 的 客栈 
草率 ， 自 不 必 说 。 那 欧美 的 客栈 ， 只 不 过 一 味 的 装潢 富丽 ， 纯 
是 甜 俗 之 气 ， 较 之 这 里 如 何 ?宝玉 点 头 叹 美 。 又 问 :“ 听 说 外 国 
楼 房 ， 动 驾 有 十 多 层 的 ， 这 里 不 知 可 有 ?2 老少 年 道 :“ 那 是 他 们 
岛国 ， 地 小 人 多 ， 才 有 这 个 高 楼 。 可 笑 一 班 鼠 目 寸 光 之 辈 ， 或 
是 眼见 的 ， 或 是 耳闻 的 ， 不 问 来 由 ， 只 说 他 是 文明 的 建筑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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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令 人 作呕 。 其 实 我 们 地 大 足以 容 人 ， 何 必要 楼房 呢 ?? 一 面 
说 ， 一面 曲 曲折 折 的 游记 了 。 转 出 园 外 来 ,， 又 指 着 一 个 门 
道 ;“ 这 里 就 算 厨 房 了 ， 可 要 看 看 ?宝玉 进去 看 时 ， 只 见 四 面 雯 
上 ， 都 列 着 一 排水 单 ， 不 下 二 三 百 个 ， 那 水 测 都 是 用 玻 璃 做 
的 。 宝 玉 道 ;: “这 个 俗名 叫做 龙头 ， 向 来 所 见 都 是 锅 做 的 ， 怎 么 
这 个 都 是 玻璃 所 造 ?” 老 少年 道 ,“ 钢 铁 之 类 ， 未 免 不 洁 ， 所 以 用 
玻璃 。 非 但 这 水 而 ， 便 是 一 路 接 来 的 ， 都 是 玻璃 管子 。 只 有 洗 
物 的 自来水 ， 与 及 地 火 灯 管 是 用 铁 管 ,” 一 面 说 着, 便 同 了 宝 
玉 出 来 ， 同 到 客座 里 。 童 子 又 送 上 茶 ， 宝 玉 问 道 ,“ 这 里 茶 怎 么 
都 没有 颜色 ， 不 要 这 颜色 又 有 其 意思 呢 ?” 老 少年 道 :“ 茶 不 过 
取 一 点 香味 ， 可 以 醒 胃 消食 , - 那 颜 色 非 但 没 用 ， 而且 有 碍 。 
试看 泡 了 浓 茶 在 碗 里 ， 放 的 时 候 久 了 ， 便 有 了 痕迹 ， 可 知 吃 
到 肚子 里 ， 也 有 痕迹 的 了 。 虽 然 脾 骨 可 以 化 它 ， 然 而 何苦 叫 脾 
胃 用 了 那 有 用 的 消化 力 , 去 化 那 无 用 的 痕迹 呢 ! 所 以 这 里 的 茶 ， 
是 用 茶叶 燕 成 汽水 ， 便 只 存 香味 ， 一 点 颜色 都 没有 了 。” 宝 玉 
道 ;“ 方 才 说 地 火 灯 ， 不 知 地 火 又 从 何 处 得 来 ?2 老少 年 道 “ 地 火 
不 足 为 奇 ， 四 川 都 盐 的 ， 就 是 用 的 地 火 。 我 们 不 过 推广 其 法 ， 

钻 地 取 火 之 后 ， 就 分 布 铁 管 散 置 开 来 ， 作 晚上 灯火 之 用 。 就 是 
总 厨 里 的 炉灶 ， 与 及 制造 厂 里 都 是 用 地 火 ,” 宝 玉 道 , “那么 说 ， 

这 里 用 不 着 煤 ， 并 没有 煤矿 的 了 ?? 老 少年 道 : “煤矿 多 得 很 呢 ! 

开采 出 来 都 运 到 外 国 去 卖 ,本 境 人 是 不 用 的 ， 所 以 此 地 十 分 干 
净 。 不 比 那 野蛮 国 ， 无 论 通 都 大 邑 ， 家 家 都 有 开火 炉 的 烟 囚 。 

还 有 那 制造 厂 的 大 烟 向 杂 在 里 面 ， 闹 了 个 烟雾 腾 天 的 世界 ， 他 
还 自己 专 说 文明 ， 还 有 人 崇拜 他 的 文明 呢 !? 宝 玉 道 “这 里 科学 
如 此 发 过， 制造 厂 想 必 多 了 。? 老 少年 道 ;“ 制 造 厂 都 在 东部 智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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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里 。 智 字 十 万 区 ， 差 不 多 全 是 制造 三， 明天 游历 时 ， 可 以 去 
看 看 。” 宝 玉 道 ;这 里 一 个 厂 都 没有 人 么 ?? 老 少年 道 ,“ 有 的 也 不 过 
小 厂 ， 不 期 大观。 此 地 逼近 海疆 ， 倒 有 个 水 师 学 党 ,是 个 大 观 。 
那 讲堂 里 酒 ， 足 足 可 以 容 得 五 万 人 。” 宝 玉 和 皱眉 道 ;“ 这 讲 堂 大 
的 倒 不 奇怪 ， 只 是 那 离 得 远 的 ， 怎 么 听 得 见 讲 呢 ?” 老 少年 道 ; 
“ 那 位 科学 世家 华 自立 ,发 明了 一 样 新 器 ， 叫 做 ' 助 聪 简 ' 。 用 一 
种 金 类 侈 成 一 个 小 小 简 子 ， 不 过 半 寸 来 长 。 拿 来 塞 在 耳 条 里 ， 
任 赁 隔 了 多 远 ， 只 要 当中 没有 阻隔 ， 极 细 的 声音 部 可 以 听 得 见 
的 ”宝玉 道 ;“ 这 又 是 一 件 奇 器 ， 不 知 可 得 一 见 ?” 老 少年 道 ;“ 明 
日 同 到 学 党 里 ， 一 则 看 看 学 堂 ， 二 则 就 可 以 见 这 样 东西 ”宝玉 
大 喜 。 老 少年 便 写 了 个 条 子 ， 叫 童子 送 到 水 师 学 堂 里 ， 约 定 明 
日 去 看 学 堂 。 

宝玉 便 自 回 房 里 去 ， 忽 然 见 桌 上 的 梅花 没 了 ， 却 换 上 一 盆 
白菊 花 。 宝 玉 不 党 叹 道 ;^ 常 见 小 说 上 说 的 什么 仙人 地 方 ， 四 时 
有 不 谢 之 花 ， 八 节 有 长 春之 草 。 又 说 什么 术士 能 颠倒 四 时 花 
木 ， 不 图 我 今日 亲 见 其 事 ， 亲 到 其 地 。 ”一面 推 开 窗 户 ， 窗 外 的 
一 株 鲜红 石榴 与 窗 内 的 白菊 ， 正 是 相映 成 趣 。 赏 玩 了 一 番 ， 仍 
旧 看 书 消 遗 。 夜 饭 后 ， 回 到 房 里 。 到 了 入 黑 时 ,看 见 记 挂 的 
灯 ， 忽 然 发 起 光 来 ， 那 光 的 比 电 灯 还 厉害 。 想 道 地 火 原来 甚 
亮 ， 那 做 电灯 的 见 了 它 ， 又 未 免 胜 卑 在 后 了 。 只 见 老 少年 走 来 
说 道 ,“ 我 已 经 请 准 了 假 ， 明 日 一 准 奉 陪 游历 ”宝玉 道谢 。 老 少 
年 看 看 那 灯 ， 又 指 墙 边 一 个 表 道 “这 是 明暗 表 ， 如 果 嫌 太 亮 ， 
可 以 往 下 推 ， 嫌 太 暗 ， 可 以 往 上 推 ,宝玉 看 时 ,. 那 表 如 同 寒 里 
表 一 般 ， 当 中 却 不 是 玻璃 管 ， 是 一 根 钢 条 ， 上 面 画 着 分 数 ， 写 
着 右 字 ， 外 面 横着 一 根 银 针 。 试 把 那 银 针 往 下 推 了 一 分 ， 那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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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 暗 点 ， 再 往 上 一 推 ， 又 复原 了 。 心 中 十 分 快活 道 ,“ 这 又 比 
电灯 灵动 多 了 。” 老 少年 辞去 ， 宝 玉 坐 了 一 会 ， 把 灯 推 的 像 油灯 
一 般 便 睡 了 ， 准 备 着 明日 往外 游历 。 不 知 游历 了 文明 境界 ， 见 
些 什么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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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四 回 


验 病 所 痛 陈 医 理 ” 乘 飞车 快 阅 水 师 


却说 宝玉 安 软 了 一 宵 ， 次 日 贸 洗 过 后 ， 用 过 早点 ， 老 少年 
便 来 约 了 一 同 去 看 水 师 学 堂 。 老 少年 道 ; “此 刻 时 候 尚 早 ， 昨 日 
写 信 去 约 学 堂 总 办 ， 是 约 在 未 初 。 我 们 此 刻 何 不 先 到 医院 里 面 
去 看 看 呢 ? 宝 玉 道 ,“ 好 极 ， 我 正 要 考察 这 里 发 明 的 医学 呢 。” 于 
是 一 同 出 门 前 去 。 一 路 上 都 是 垂 杨 夹 道 ， 那 官 道 有 十 元 来 宽 ， 
坦 平 如 掌 。 两 人 缓 步行 去 ， 忽 见 头 上 一 件 东西 飞 过 。 宝 王道 ， 
“哪里 来 的 这 一 只 大 岛 ?? 老 少年 笑 道 ;“ 这 是 飞车 。 敞 境 近 年 发 
明了 飞车 之 后 ， 官 道上 就 不 准 行车 ， 以 免 行人 碰撞 。 当 日 发 出 
这 个 号 令 ， 不 过 为 保护 行人 起 见 ， 不 料 自从 不 行车 之 后 ， 一 年 
之 中 省 下 的 修 路 费 ， 倒 是 一 笔 巨 款 ,” 宝 玉 道 ,“ 这 车 能 飞 多 高 
呢 ?? 老 少年 道 ;“ 高 低 是 随意 的 ， 行 远 的 车 飞 得 高 些 ， 大 约 离 地 
一 百 尺 。 这 是 市 上 往来 的 车 ， 离 地 不 过 五 十 尺 罢了 。 不 过 远 行 
的 车 ， 取 准 了 直线， 随便 哪里 都 可 以 横 空 而 过 。 至 于 市 上 行走 
的 车 ， 虽 然 飞 起 ， 仍 旧 循 着 官 道行 走 。 因 为 在 人 家 屋 上 飞 过 ， 
恐怕 车 多 的 时 候 ， 不 住 的 车 影 风 烁 ， 有 坏 居 人 眼光 。” 宝 玉 道 ， 
“这 车 不 见得 有 多 少 ， 我 们 走 了 许久 ,只 看 见 一 辆 。?" 老 少年 
道 ; “HALE MI, SRS, FIT TL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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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话 之 间 ， 早 远 远 望 见 一 所 高 大 房子 ， 上 面 束 球 扬扬 的 坚 
着 一 面 旗子 。 那 旗子 是 用 黑白 相间 做 成 花 碌碌 的 ， 又 看 不 其 清 
楚 ， 及 仔细 看 去 ， 却 是 白 底子 里 面 满 贸 了 一 个 大 医 字 。 宝 玉 
道 :“ 这 面 旗子 的 地 方 ， 想 是 医院 了 。” 老 少年 道 :《 这 也 是 华 自立 
想 出 来 的 。 散 境 除了 黄龙 国旗 不 改 ， 外 交 所 用 各 旗 不 改 之 外 ， 
AMELIE, WMH OR, BOR. WII 
外 之 辈 ， 没 有 一 件 事 不 仿 着 外 人 去 做 。 就 犹如 这 旗 色 ， 红 是 危 
险 ， 黄 是 病 ， 红 十 字 是 医 ， 这 都 是 欧美 的 通 例 。 他 们 看 了 便 要 
拿 来 当世 界 的 通 例 ， 记 在 心 上 死 也 不 肯 忘 记 。 我 们 初 做 这 个 旗 
的 时 候 ， 还 有 两 个 境外 来 的 看 见 了 ， 极 力 诉 谤 ， 说 是 不 通 ， 医 
院 一 定 要 用 红 十 字 的 呢 ! 华 自立 生性 率直 ， 听 见 了 把 他 痛 痛 的 
教训 了 一 顿 。 他 党 得 易 性 无 地 ， 便 逃 到 境外 去 了 。? 

说 着 ， 到 了 医院 门 首 ， 老 少年 取出 和 名片 ， 交 与 司 阅 人 。 司 
阅 人 合 了 进去 ， 一 会 出 来 ， 说 请 。 老 少年 同 宝玉 进去 ， 早 见 一 
MEMBER, WT MK, BAM MEM WL, BE TE We 
区 医学 长 秦 君 超 和 ， 也 代 宝玉 通 了 姓名 。 超 和 便 问 宝玉 道 ;“ 想 
是 新 从 境外 来 的 ?” 宝 玉 道 :“ 是 ,? 老 少年 道 :“ 沿 旅舍 医生 黄 越 绥 
验 过 性 质 ， 说 是 晶莹 如 镜 ， 境 外 所 来 之 人 ， 向 来 没有 的 呢 1” 超 
A: “BASE, MMR EEL. BIR, AE 
ACBESE RED], SORES. MOURNED IEEE DE.” 和 道 ,“ 尽 请 游 
玩 。 幸 得 近年 来 人 民 都 知道 卫生 , 患 病 的 极 少 ， 所 以 敞 院 也 极 闲 
上 暖 ， 病 房 里 人 也 少 。? 老 少年 道 ;“ 去 年 病人 只 怕 比 前 年 少 了 。” 超 
和 道 ,“ 少 得 多 了 ， 去 年 一 年 只 看 了 三 十 号 病 。? 宝 玉 道 ,“ 这 医院 
管 多 少 地 方 呢 ?” 老 少年 道 :“ 散 境 每 区 只 有 一 个 医院 ， 本 院 所 管 
的 就 是 纵横 一 百 里 的 地 方 。? 宝 玉 暗 想 ; “纵横 一 百 里 之 内 ， 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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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三 十 个 病人 ， 真 是 闻所未闻 的 ,? 不 觉 叹 道 : “国手 之 称 ， 于 
此 方 见 ,” 超 和 谦 偿 不 迭 。 

童子 献 茶 毕 ， 超 和 便 引 二 人 同 去 看 。 出 了 客座, 走 到 一 
处 ， 门 外 挂 着 一 区 ， 写 着 “ 验 病 所 ”三 个 字 。 到 得 屋 里 ， 只 见 异 
常 轩 敞 ， 三 面 俱 是 玻璃 窗 。 窗 外 花草 树木 ， 布 署 齐 整 ， 狂 如花 
园 一 般 。 超 和 叫 童 子 取 过 验 骨 镜 来 ， 童 子 便 捧 过 一 个 功 子 ， 犹 
如 照相 镜 一 般 ， 也 用 三 脚 架 架 起 上面 却 有 一 张 白 纲 章 着 。 超 
和 亲手 揭 去 白 岗 ， 叫 童子 站 到 那 边 去 ， 便 请 宝玉 看 。 宝 玉 往 镜 
子 里 一 看 ， 吓 得 瑰 不 附 体 ， 连 忙 退 了 一 步 ， 抬 头 又 看 看 那 童 
子 。 超 和 笑 道 ,“ 不 必 惊 怕 , 这 是 专 验 骨 节 上 毛病 的 ,请 再 看 吧 。? 
原来 宝玉 初次 一 看 ， 只 见 和 那 童 子 般 长 般 大 的 ， 哪 里 是 个 人 ， 
竞 是 雪白 的 一 具 骸 必 ， 所 以 吓 得 倒退 了 一 步 。 听 了 超 各 的话， 
又 去 再 看 ， 果 然 清 清楚 楚 的 一 身 骨头 ， 连 那 对 缝合 节 的 地 方 ， 
都 看 得 十 分 明显 。 看 罢 ， 超 和 又 取 了 一 片 RBA, Me 上面 
道 , “这 是 验 骨 的 ”宝玉 再 看 时 ， 那 一 副 白 骨 不 见 了 ， 却 按 着 那 
白骨 的 部 位 ， 现 出 了 了 半 红 半 白 的 骨 角 来 。 看 着 那 骨 骨 ， 很 有 条 
理 的 、 如 丝 如 发 的 在 那里 运行 上 下 。 看 完了 ， 超 和 叫 换 一 个 镜 
来 ， 童 子 过 来 换 了 。 超 和 道 ;“ 这 是 验 血 的 ”再 叫 童子 去 站 着 。 
宝玉 再 看 时 ， 只 见 那 童子 变 了 个 鲜红 的 血 人 ， 那 血 运 行 上 下 ， 
动 得 比 骨 髓 快 。 看 完了 ， 超 和 也 在 镜子 里 一 望 ， 便 问 童子 道 ; 
“你 又 在 什么 地 方 去 胡闹 来 ， 把 右 膝 跌 伤 了 ?” 宝 玉 听 说 ， 忙 向 
镜子 时 看， 果然 见 那 右 膝 盖 上 有 茶 碗 口 大 的 一 块 血 ， 隐 隐 芍 变 
了 淡 紫 色 。 四 面 的 血 都 在 那里 运行 ， 到 了 那 紫 血 上 ， 便 运行 得 
慢 了 。 只 听 那 童子 说 道 ; “我 昨天 晚上 打 园 子 里 回来 ， 跌 了 一 
跤 ， 并 没有 胡闹 ,” 超 和 叫 再 换 一 个 ， 辣 子 又 来 换 了 。 超 和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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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验 筋 的 "宝玉 看 时 ， 果 然 是 通体 筋 络 全 现 , 有 条 不 率 ， 粗 
的 细 的 都 在 那里 一 胀 一 缩 ， 狂 如 有 呼吸 一 般 。 暗 想 他 那 右 膝 的 
血 伤 了 ， 不 知 筋 怎么 样 。 留 心 去 看 ， 只 见 他 右 膝 的 一 段 筋 比 左 
膝 的 大 了 点 ， 便 对 超 和 道 :“ 他 这 右 膝 的 筋 ， 不 知 可 是 受伤 了 ?7 
超 和 过 来 看 道 ;“ 如 何不 是 !” 于 是 又 换 了 一 个 验 脏 腑 镜 。 只 见 五 
脏 六 腑 历历 分 明 ， 红 的 是 心 ， 白 的 是 肠 ， 淡 黄 的 是 胃 ， 紫 的 是 
肝 ， 青 的 是 胆 ， 淡 红 浅 白 的 是 肺 。 又 见 那 心 的 胀 缩 ， 肺 的 禽 
*k “WHE, FEW. “这 可 谓 神奇 之 极 ， 与 造物 争 功 了 。” 
当时 随意 坐 下 ， 童 子 再 献 茶 来 。 超 和 道 , “可 笑 世 人 和 鼠 目 寸 光 ， 
见 了 西医 便 称奇 道 怪 ， 又 复 见 异 思 迁 ， 不 知 西医 的 呆 笨 ， 还 不 
及 中 国 古 医 。 此 种 新 发 明 , 他 更 是 不 曾 梦 见 。 中 国 向 来 没有 解剖 
的 ， 而 十 二 经 络 分 别 得 多 少 明白 。 西 人 必要 解剖 看 过 ， 使 读 读 
然 自 以 为 实事 求 是 。 不 知 一 个 人 死 了 之 后 ， 血 也 凝 了 ， 气 也 绝 
了 ， 纵 使 解剖 了 验 视 ， 不 过 得 了 他 的 部 位 罢了 。 葛 说 不 能 见 他 
的 运动 ， 就 连 他 的 颜色 也 变 了 ， 如 何 考验 得 出 来 ? 英 说 是 解剖 
死人 ， 就 所 一 个 活 人 来 杀 了 去 验 ， 也 须知 他 一 面 断气 ， 一 面 机 
关 都 停 了 ， 又 从 哪里 去 考验 呢 ? 西医 每 每 笑 中 国人 徒然 靠 诊 脉 
定 方 ， 以 为 靠不住 ， 然 而 他 那 听 脉 简 又 何尝 靠得住 呢 ? 这 些 镜 
子 都 是 东方 德 和 华 自 立 两 位 竟 冯 精力 创造 出 来 的 。 此 刻 还 在 那 
里 研究 两 种 新 器 ， 一 .种 是 验 气 镜 ， 专 察 验 通 身 呼 吸 之 气 的 ; 一 
种 是 量 聪明 尺 ， 以 及 灌 入 聪明 的 法 子 。 将 来 这 个 新 法 出 现 了 ， 
就 可 望 合 卉 没有 笔 人 了 。?” 宝 玉 道 ;“ 这 真是 奇幻 绝伦 的 思想 ， 念 
人 佩服 得 说 不 出 来 。 有 了 这 种 镜 ， 看 起 病 来 自然 是 一 目 了 然 的 
了 。 但 不 知 用 的 药 ， 还 是 中 药 ， 还 是 西药 ?” 超 和 道 ;“ 中 药 居 
多 ， 不 过 用 法 是 全 然 改 了 。 西 药 间 中 也 会 用 着 ， 然 而 用 的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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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用 法 也 不 同 。> 宝 玉 道 ;“ 请 教 怎样 用 法 ?? 超 和 道 :“ 凡 人 的 肠 
HREM, 自从 东方 德 改 良 饮 食 之 后 ， 凡 境内 之 人 ,除了 血肉 
米 谷 的 精华 ， 与 及 清水 之 外 ， 杂 物 一 概 不 准 到 肚 里 。 所 以 治 
的 药 是 不 吃 的 ， 病 人 只 要 到 受 药 室 里 去 ， 病 轻 的 坐车 ， 病 重 的 
唾 着 。 这 受 病 室 纵横 上 下 只 有 六 只 ， 病 人 进去 之 后 关上 了 门 ， 
QU BAH, GER. TR, CE 
直 灌 至 受 药 室 。 病 人 呼吸 之 问 受 了 药 汽 ， 病 就 好 了 。 所 以 病人 
并 不 要 服药 ， 除 非 是 肠胃 内 层 的 病 ， 偶 然 服 点 罢了 1 宝玉 道 ， 
“外 症 伤 科 ， 又 怎样 治 法 呢 ?” 超 和 道 :“ 外 症 不 外 是 洗 湾 数 药 。 
至 于 治 伤 科 ， 我 们 中 国 本 有 接盘 续 骨 定 痛 的 古方 妙药 ， 近 来 更 
加 改良 了 。 不 像 那 野 亨 残忍 之 人 ， 看 见 人 家 断 了 一 手 或 一 脚 ， 
他 没有 本 事 治 得 好 ， 便 索性 把 那 手脚 锯 截 下 求 。 人 家 已 经 受 了 
一 番 痛 苦 ， 他 还 要 叫 人 家 受 第 二 番 ， 却 依然 不 得 好 ， 反 成 了 个 
残废 之 人 。 此 等 残忍 不 仁之 辈 ， 居 然 也 自命 是 个 医生 ， 真 是 千 
十 奇闻。 还 有 人 佩服 他 文明 ， 这 不 是 奇 之 又 吞 么 ?并 且 伤 科 更 
是 变幻 不 常 ， 必 要 器 具 富足 、 手 法 敏捷 ， 又 要 心思 灵巧 、 随 机 
应 变 ， 方 才 可 以 做 得 伤 科 。 岂 是 拿 了 区 区 一 纸 卒业 文凭 ， 就 可 
以 做 得 的 么 ?2 宝玉 道 :“ 西 医 每 每 注重 脑 ， 不 知 贵 院 可 有 验 脑 
镜 ? 超 和 道 ;“ 方 才 看 的 是 总 部 镜 ， 是 验 全 体 的 。 还 有 分 部 镜 ， 
电 但 验 脑 ， 便 是 耳目 鼻 舌 五 脏 六 腑 ， 都 各 有 各 的 察 验 镑 ， 是 另 
在 一 室 的 。 因 为 验 分 部 时 ， 或 要 病人 坐 ， 或 要 病人 睡 ， 同 这 个 
放 在 一 起 ， 不 大 便当 ， 可 以 请 到 那 边 去 看 看 。 

宝玉 便 欲 同行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已 经 耽搁 了 半天 了 ， 那 个 
看 起 来 ， 更 是 耽搁 时 候 。 我 们 还 要 到 水 师 学 堂 去 呢 ， 过 天 再 看 
吧 ! 倒是 顺路 到 药 曾 里 逛 诞 ， 我 欢喜 闻 疗 那 药 香 。” 超 和 也 不 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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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便 道 ,“ 改 天 再 来 看 也 好 。” 于 是 引 二 人 出 了 验 病 所 ， 绕 到 后 
面 ， 出 了 一 个 月 润 门 ， 那 门 上 就 写 着 “ 药 国 ”两 个 字 。 进 得 轩 
时 ， 只 见 奇 花 异 草 种 植 满 地 ， 也 有 参天 的 老 树 ， 也 有 依 管 的 小 
草 ， 也 有 交 枝 ， 也 有 缠 芯 ,五 色 综 纷 , 目 不 忠 给 。 走 过 一 个 铁 机 
栏 ， 老 少年 指 给 宝玉 道 :“ 这 里 面 养 的 是 预备 入 药 的 曾 类 。” 又 过 
了 数 武 ， 有 一 个 极 大 的 铁丝 网 ， 搭 就 的 鸟 笼 ， 养 的 是 预备 入 欧 
的 禽类 。 和 化 边 一 口 大 池 , 养 的 是 预备 入 药 的 水 族 。 宝 玉 叹 道 ;“ 这 
真是 无 所 不 备 了 。 但 不 知 草木 一 部 ， 已 种 全 备 否 ?2 超 和 道 :“ 有 
那天 时 不 对 的 ， 由 四 个 公园 代 种 。 这 里 开 的 多 是 鲜 药 ， 攻 新 鲜 
的 、 气 味 格外 浓厚 之 意 。? 宝 玉 道 ;“ 西 医用 药 ， 讲 究 用 质 ， 不 用 
气味 ， 这 是 何 意 ?” 超 和 道 , “这 也 是 他 们 固执 之 过 。 他 既 不 用 气 
味 ， 何 以 又 懂得 酸 可 以 开胃 呢 ?? 

说 着 话 时 ， 已 由 阁 里 绕 到 前 面 。 二 人 别 过 超 和 ,出 了 医 
院 ， 老 少年 道 :4 已 经 午 正 了 ， 我 们 吃 了 饭 去 ?说 着 走 到 一 家 人 饭 
馆 ， 拒 个 座 坐 了 ， 便 有 童子 来 传 应 。 老 少年 道 :“ 第 一 旅馆 的 两 
客 饭 ,” 童 子 管 应 去 了 ， 不 一 会 便 一 样 一 样 的 送 上 来 。 吃 完了 ， 
净 过 脸 ， 老 少年 付 了 二 百 文 钱 就 走 。 宝 玉 道 :“ 这 里 饮食 改 得 如 
此 精良 ， 怎 么 又 如 此 价 廉 ?2 老少 年 道 ,“ 我 们 吃 的 本 是 自家 的 东 
西 ， 不 过 在 此 地 吃 ， 烦 他 用 电话 传 去 ， 叫 总 厨 里 往 这 里 送 黑 
了 。 给 他 二 百 文 ， 是 他 侍 应 的 辛苦 钱 。 宝 玉 方 才 明 白道 !“ 那 么 
说 ， 是 他 开 了 这 馆子 ， 专 赚 几 文 辛苦 钱 的 了 ?2 老少 年 道 ;“ 这 馆 
子 就 是 总 厨 里 分 设 的 ， 每 三 五 里 地 方便 设 一 个 ， 以 就 食客 之 
便 ,” 宝 玉 道 : “这 真是 便当 极 了 。” 老 少年 便 要 雇 车 ， 宝 玉 道 ;“ 还 
是 走 走 的 好 ， 可 以 看 看 景致 .> 老 少年 笑 道 ;“ 这 里 是 本 区 之 西 ， 
水 师 学 堂 在 海边 上 ， 是 本 区 之 东 ， 相 去 一 百 里 呢 ,怎么 走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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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宝 玉 惊 道 ; “那么 说 ， 车 也 来 不 及 呀 ! ”老少 年 道 : “此 刻 才 午 
正二 刻 ， 来 得 及 得 很 ?说 着 走 到 车 行 里 ， 雇 了 一 辆 飞车 ， 二 人 
坐 上 。 司 遍 拨 的 人 ， 开 动 了 机 关 ， 那 车 便 拿 空 而 起 ， 喜 得 宝玉 
快 不 可 言 。 未 知 走 了 几时 方 到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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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五 回 
穿 鱼 腹 战 规 施 猛 力 “” 试 电气 海上 发 奇 光 


却说 那 飞车 本 来 到 像 于 鸟 ， 并 不 用 车 轮 。 起 先是 在 两 旁 装 
RAR. PARR, DAH, WRN, eB 
Hil, SRAAWBREH, FMA, BMRB, ZH 
名 家 改良 了 ， 免 去 两 眉 ， 在 车 项 上 装 了 一 个 升降 机 ， 车 后 装 了 
一 个 进退 机 ， 车 的 四 面 都 装 上 机 筑 。 纵 然 两 车 相 碰 ， 也 不 过 相 
擦 而 过 ， 绝 无 矶 撞 之 处 。 人 坐 在 上 面 ， 十 分 稳当 。 当 下 飞车 拿 
空 而 起 ， 宝 玉 又 惊 又 喜 道 ;“ 当 日 看 了 一 部 小 说 ， 叫 做 什 么 < 镜 
>, BUA SHAM KE, DWAR EU, AE 说 不 
能 行 的 。 谁 知 到 了 今日 ， 果 然 实 有 其 事 。 但 不 知 可 同 火 车 一 
样 ， 也 有 个 公司 ， 有 一 定 开行 的 时 刻 没有 ?” 老 少年 道 :“ 这 里 没 
有 这 种 野蛮 办 法 。 人 家 出 门 是 没有 一 定时 刻 的 ， 说 声 走 就 要 
走 ， 他 的 车 却 限定 了 时 刻 ， 人 家 不 出 门 的 时 候 他 开 了 。 或 者 人 
家 忽然 有 事 要 出 门 ， 他 却 不 是 已 经 去 了 ， 便 是 还 有 半天 才 开 
呢 ， 你 想 这 样 办 法 行人 如 何 能 方便 ? 所 以 此 地 的 飞车 ， 随 时 可 
以 雇用 ， 大 小 亦 随 人 拱 用 。” 宝 玉 道 : “不 知 一 天 能 走 多 少 路 ?” 老 
少年 道 ;“ 快 车 一 个 时 展 能 走 -- 千 二 百 里 ， 现 在 坐 的 是 慢车 ， 一 
个 时 展 走 八 百 里 。 我 们 到 水 师 学 堂 一 百 里 ， 大 约 一 刻 时 候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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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 说 话 时 ， 那 车 已 在 空中 向 前 飞 驶 ， 宝 玉 隔 着 玻璃 窗 往外 
观看 。 只 见 往来 的 飞车 在 空中 来 往 ， 大 小 不 一 ， 大 有 天 空 任 鸟 
飞 之 概 ， 不 党 乐得 手舞足蹈 ， 说 道 :“ 真 是 空前 绝 后 的 创造 ,” 老 
少年 道 :“ 空 前 是 可 以 说 得 ， 绝 后 是 不 地 说 ， 此 刻 还 在 那里 研究 
改良 精进 呢 ! 我 们 今天 看 过 水 师 学 堂 之 后 ， 明 日 到 别处 去 游 
历 ， 可 以 坐 一 辆 猎 车 ， 顺 便 在 空中 打猎 玩 ” 宝 玉 信道 ,“ 空 中 还 
可 以 打猎 么 ?老少 年 道 ;“ 此 处 甚 少 禽 鸟 ， 到 了 勇 字 、 娄 字 两 
区 ， 座 华 之 类 其 多 。” 宝 玉 道 , 《食品 已 经 改良 了 ， 还 猫 禽 鸟 做 什 
么 ?” 老 少年 道 :“ 何 必 一 定 杰 吃 ?我们 打 空 中 猫 ， 不 过 是 玩意 儿 
罢了 。 猜 得 会 鸟 ， 拣 可 以 入 药 的 ， 送 到 医院 里 去 ， 可 以 做 食品 
的 ， 送 到 总 厨 里 去 ， 我 们 自己 又 要 他 作 什么 昵 8 说 话 之 间 ， 那 
飞车 慢 慢 的 落 将 下 去 ， 不 一 会 便 已 到 地 。 那 到 地 的 时 候 ， 一 点 
WA, KA MILI ZB. 

二 人 下 了 车 ， 已 在 水 师 学 堂 门 首 。 峻 宇 雕 墙 ， 十 分 壮丽 。 
老少 年 便 进去 交 名 片 与 司 阅 人 。 司 阅 人 见 是 来 会 总 办 的 ， 便 
先 引 二 人 到 了 总 办 会 客 所 坐 下 ， 方 才 拿 片子 进去 。 坐 了 一 会 ， 
总 办 出 来 相 会 。 那 总 办 姓 吴 ， 表 字 述 起 。 老 少年 又 介绍 宝玉 相 
见 ， 寒 时 已 毕 ， 老 少年 便 请 述 起 带 着 ， 到 里 面 去 瞻 件 。 述 起 便 
在 前 引路 ， 走 过 了 学 生 裔 含 ， 穿 过 腾 堂 。 才 到 讲堂 ， 讲 堂 外 面 
便 是 操场 ， 那 操场 竞 是 一 望 无 起 的 。 宝 玉 游 了 一 香 ， 困 然 异 党 
宽大 ， 心 中 以 痰 不 置 。 述 起 又 引 到 教习 会 客 记 ， 与 总 教习 孙 绳 
武 相 见 。 强 武 知 是 专 诚 来 看 学 堂 的 ， 甚 是 欢喜 ， 道 ; “地方 都 看 
过 了 么 ?” 老 少年 道 , “都 看 过 了 。” 绳 武道,“ 未 正 才 上 讲堂 ， 讲 党 
里 面 ， 本 来 设 了 来 宾 旁 听 席 的 ， 回 来 可 以 届 尊 去 坐 坐 > 老 少年 
ii, “OEE VEAL, BIR RAT BISBEE. BU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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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 ， 还 要 请 教 助 陪 简 呢 !” 绳 武道 “这 个 容易 。” DEAN I. 
钟 一 按 ， 不 一 会 便 来 了 一 个 人 。 绳 武 对 他 说 道 :“ 你 去 叫 值 讲堂 
的 ， 把 旁听 席 调 到 门口 ， 把 原来 的 旁听 席 ， 改 做 未 班 学 生 席 。? 
那 人 答应 着 去 了 。 老 少年 道 : “何必 又 费 一 番 调 动 呢 !? 绳 武道 
“4 讲堂 上 的 座位 有 一 定 的 ， 本 堂 否 万 学 生 ， 便 只 海 五 万 把 椅子 。 
不 调 一 调 ， 难 道 奉 届 两 位 站 着 么 ?7 又 谈 了 一 会 ， 听 得 外 面 “ 当 
当当 ”的 钟 声 响 ， 响 了 好 一 会 ， 方 才 停 了 。 绳 武 便 芭 了 两 个 助 
聪 和 莘 ， 递 给 二 人 道 ;“ 学 生 都 上 堂 了 ， 请 吧 ! ?老少 年 又 教 了 宝玉 
用 法 。 

于 是 一 行 四 人 ， 同 走 到 讲堂 里 去 。 执 事 人 报 了 三 声 云 板 ， 
众 学 生 一 齐 起 立 ， 绳 武 说 声 少 陪 ， 便 一 直上 讲 席 去 并 。 这 里 述 
起 陪 二 人 在 靠 门口 的 一 排 椅子 上 坐 下 。 这 讲堂 果然 冰 大 深 疼 ， 
SUE MART BTA, HURRAY. SEES 
如 法 插 在 耳 共 里, 绳 武 便 开 讲 起 来 。 宝 玉 听 得 果然 就 在 耳 边 说 
话 一 般 ， 不 觉 十 分 族 异 。 听 绳 武 讲 的 水 师 攻守 之 法 ， 虽 然 不 
懂 ， 然 而 他 讲 专门 学 之 中 ， 又 带 了 好 些 保 全 国粹 合群 爱国 的 议 
论 ， 也 觉得 奋起 精神 。 从 未 正 讲 到 申 初 ， 方 才 下 了 讲堂 ， 便 到 
宝玉 前 道歉 。 那 学 生 便 一 齐 站 起 来 ， 排 了 班 退 了 出 去 。 绳 武 
道 ;“ 此 刻 还 到 海边 去 操 ， 可 去 看 看 ?2 宝玉 喜 道 ;“ 好 极 ， 难 得 碰 
了 这 个 机 会 。 但 不 知 海边 离 这 里 有 多 少 路 ?? 绳 武道 ,“ 就 在 强 字 
百 一 区 ， 不 过 五 十 里 路 ， 飞 车 一 会 就 到 了 。” 

说 罢 让 到 操场 上 ， 只 见 无 数 的 飞车 排列 在 那里 ， 众 学 生 正 
纷纷 上 车 呢 。 绳 武 让 二 人 也 上 车 ， 跟 着 绳 武 、 述 起 也 到 车 上 
来 。 这 个 车 子 比 雇 的 又 自 不 同 ， 是 没有 项 的 。 四 面 都 是 栏杆 ， 
当中 竖 了 一 个 升降 机 ， 就 同 轮船 上 的 车 叶 一 般 。 旁 边 又 有 一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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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BPE, 4PEMTABISEtA. FEW. “这 个 车 
下 雨天 您 样 呢 ?” 老 少年 道 : OPN RAEI RR BBE 
都 上 了 车 了 , 便 叫 发 令 ,。 便 有 一 个 人 在 柳 杆 上 扯 起 一 面 令 字 青 牙 
旗 ， 又 见 那 升降 机 如 风 的 转动 起 来 。 无 数 的 飞车 一 齐 的 腾空 而 
起 ， 起 到 空中 ， 那 升降 机 便 停 了 ， 一 大 队 飞 车 向 东 进 发 。 宝 玉 
看 着 前 面 那 一 队 学 生 车 ， 虽 然 飞 在 空中 ， 却 也 排 了 队伍 ， 十 分 
整齐 。 走 到 栏杆 边 ， 望 底下 一 看 ， 只 见 脚 底 的 山川 树木 ， 如 流 
水 一 般 的 往 后 退 。 宝 玉 笑 道 ;“ 那 小 说 上 说 的 腾 云 驾 雾 ， 想 来 也 
不 过 如 此 。” 述 起 道 ;: “本 来 创造 这 车 的 时 候 ， 也 是 因为 古人 有 了 
那 理 想 ， 才 想到 这 个 实验 的 法 子 。 可 笑 那 欧美 的 人 ， 造 了 个 气 
球 ， 又 累 费 又 危险 ， 还 在 那里 夸张 的 了 不 得 ， 怎 及 得 这 个 稳当 
如 意 呢 ! 小 说 上 说 的 腾 云 驾 雾 ， 不 过 是 一 个 人 的 事 ， 顶 说 得 神 
奇 的 ， 不 过 挟 带 一 两 个 人 就 了 不 得 ， 怎 及 得 这 个 能 与 众 共 
之 呢 !1” 

说 话 时 ， 那 升降 机 又 转动 起 来 ， 慢 慢 的 率 子 就 到 了 地 。 举 
目 一 看 ， 已 在 海边 山上 ， 众 学 生 却 在 山下 平阳 地 上 下 车 。 这 山 
上 有 一 座 演武 厅 ， 四 人 相让 进去 。 原 来 这 演武 厅 是 盖 造 在 一 个 
悬崖 陡 壁 的 项 上 ，、 厅 前 溺 出 一 片 空地 ， 三 面 铁 栏 杆 ， 两 旁 安放 
着 两 尊号 炮 ， 当 中 竖 着 旗杆 。 厅 当中 设 着 公 座 ， 吴 孙 二 人 告 罪 
上 坐 ， 宝 玉 和 老少 年 都 到 厅 前 空地 上 站 着 观看 。 只 见 海面 上 波 
平 如 镜 ， 一 望 无 涯 。 岸 边 众 学 生 已 纷纷 上 了 般 般 ， 预 备 号 令 下 
xX, ABH, RARER, BA BAAR 
上 ， 却 只 不 动 。 宝 入 心 中 有 暗 想 道 ;: “他们 怎么 不 听 号 令 呢 ?” 谁 知 
一 转眼 间 ，、 那 海面 上 浮 起 无 数 的 船 来 。 老 少年 指 给 宝玉 道 ; “这 
都 是 本 区 守 口 的 战 船 。 ”宝玉 道 ; “这 是 从 哪里 来 的 ， 怎 么 一 时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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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集 起 来 ， 共 有 多 少 呢 ?” 老 少年 道 :“ 共 是 一 千 稻 ， 平 常 都 是 伏 
在 海底 的 ?宝玉 道 ;“ 它 又 没有 一 个 管 通 到 水 面 ， 船 上 哪里 有 空 
气 可 以 存活 呢 ?? 老 少年 道 :“ 没 有 了 空气 ， 岂 但 人 不 能 存活 ， 那 
船 也 不 能 浮 起 来 了 。 船 上 有 电机 ， 可 以 一 面 制造 空气 ， 一 面 收 
吸 碳 气 。” 宝 玉 道 ;“ 空 气 也 可 以 制造 出 来 ， 真 是 无 奇 不 有 了 。 但 
不 知 这 些 船 都 有 多 大 ?? 老 少年 道 :“ 他 们 那些 野 变 人 ， 造 兵 船 动 
不 动 都 讲 大 ， 这 里 的 绝 不 大 ， 一 律 痢 是 五 十 尺 长 。 却 纯 是 一 块 
铁 造 成 的 ， 除 了 舱 口 窗 门 之 外 ， 没 有 一 条 接 锋 ,。” 宝 玉 看 那些 船 
Mh, AMR, RITA, MwA. Rapes 
EEO BCT AR, ABM LAT. MATE BRT S 
旗 ， 一 大 队 船 便 向 前 开行 去 了 。 绳 武 、 述 起 也 离 座 走 了 出 来 ， 
递 了 两 个 眼镜 给 宝玉 和 老少 年 。 宝 玉 道 :“ 这 是 什么 镜 ?” 绳 武 
道 ,“ 人 家 都 叫 它 什么 千里 镜 、 测 远 镜 ， 这 是 东方 美 小 姐 创 造 
的 ， 叫 做 助 明镜 。” 和 宝玉 看 时 ， 那 镜 靠 里 一 面 ， 那 玻璃 只 有 指 顶 
大 ; 靠 外 一 面 ， 却 有 铜钱 大 。 明 明 是 两 片 玻璃， 却 又 只 得 二 分 
多 厚 。 便 把 他 戴 上 ;果然 看 见 海上 战 船 如 在 目前 。 原 来 前 面 一 
个 荡 岛 ， 头 一 队 慎 艘 战 船 ， 开 到 将 近 那 荡 岛 ， 十 艘 船 便 摆 成 折 
鸽 扇 式 ， 都 把 船 头 对 着 那 岛 。 只 见 各 船 头 上 ， 都 放出 了 雪亮 的 
一 颗 东 西 ， 射 到 那 岛 上 去 ， 船 便 都 这 了 下 去 。 第 二 队 上 去 ， 亦 
复 如 此 。 绳 武道 :这 放 的 是 无 声 电 炮 ， 今 日 操 的 是 打靶 ”宝玉 
道 ,* 船 上 又 不 看 见 一 个 炮 ， 是 从 哪里 放出 来 的 ?” 强 武道, “这 个 
船 与 欧美 的 不 同 ， 一 稻 船 只 有 两 尊 炮 ， 头 昆 名 一 尊 ， 可 是 就 借 
船 身 做 了 炮 身 ， 那 船 头 尾 尖 的 地 方 ， 就 是 炮 口 。 所 以 这 件 东 
西 ， 叫 它 船 也 可 以 ， 叫 它 炮 也 未 尝 不 可 ?宝玉 道 :这么 说 ， 是 
在 船 里 面 放 的 了 ? 但 是 怎样 取 准 线 呢 ?? 绳 武道 ,“ 船 上 备 有 透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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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的 镜 ， 在 镜 里 望 出 来 ， 一 点 都 没有 阻隔 .2 说 话 时 ， 左 右 在 栏 
杆 边 上 装 了 一 个 架子 ， 架 着 一 个 三 尺 来 长 的 单 简 测 远 镜 。 绳 武 
叫 多 装 上 两 个 来 ， 左 右 答 应 ， 便 按 着 人 数 装 了 四 个 。 绳 武道 
“这 是 透水 镜 ， 从 这 里 望 去 ， 可 以 望 见 水底 ,” 宝 玉 叹 , 道 :“ 说 什 
么 神仙 鬼怪 ， 贵 境 的 科学 只 怕 神 仙 鬼 怪 也 望 而 生 Se” 
道 :“ 这 个 镜 可 惜 还 不 曾 改良 ， 倘 能 做 得 同 助 明 镜 一 般 ， 可 以 哉 
在 眼睛 上 就 好 了 。” 宝 玉 除 下 了 助 明镜 ， 去 看 那 透水 镜 。 老 少年 
道 ;“ 你 何妨 戴 着 看 ， 又 可 以 望 远 ， 又 可 以 透水 呢 !? 宝 玉 依 言 ， 
戴 上 了 去 ， 果 然 见 屎 海底 如 在 脚下 一 般 。 细 看 那 海底 ， 都 是 些 
峰 岩 乱 石 ， 有 许多 诗 蛤 螺 晓 之 类 附 丽 在 上 面 。 那 头 一 排 的 成 船 
已 经 回来 停 下 了 ， 宝 玉 只 管 呆 呆 的 看 。 那 船 一 队 一 队 的 回来 ， 
已 经 到 了 六 队 。 忽 然 看 见 一 条 大 鲸鱼 模 海 而 来 ， 这 鱼 的 身子 比 
战 船 还 大 了 一 倍 。 恰 好 第 七 队 船 来 了 ， 这 和 鱼 横 截 住 了 来 路 ， 内 
中 一 稻 船 便 直 撞 到 鱼肚 上 面 。 那 边 一 般 在 鱼 头 的 前 面 过 来 了 ， 
这 边 一 稻 从 鱼 尾 后 面 过 来 了 ， 宝 玉 心 中 甚 代 当 中 那 一 稻 危 险 。 
谁 知 久 鱼 被 撞 ， 便 大 摆 拨 起 来 。 那 战 船 只 做 不 知 ， 只 管 顶 着 鱼 
肚 走 。 那 鱼 也 被 这 艘 船 横 送 了 过 来 ， 海 面 上 已 是 翻 波 涌 浪 ， 海 
底 的 船 却 安稳 如 故 。 宝 玉 心 中 其 为 纳 军 ， 忽 然 见 鱼肚 这 边 突出 
船 头 来 ， 已 是 被 这 船 钻 穿 了 。 走 不 上 多 少 路 ， 已 是 全 船 在 旬 肚 
里 外 了 过 来 。 那 鱼 腾 跃 了 一 番 ， 便 浮 了 上 来 。 宝 玉 大 以 为 奇 ， 
老少 年 笑 道 :“ 不 知 又 是 哪 一 个 猜 船 ， 得 了 这 便宜 货 了 。? 

此 时 打靶 已 完 ， 船 已 回来 了 ， 天 已 晚 了 。 述 起 、 绳 武 便 留 
在 演武 厅 吃 饭 ， 道 :“ 索 性 看 操 了 电光 去 .> 于 是 传令 开饭 ， 四 人 
同 坐 吃 罢 散 伦 。 不 一 会 ， 一 轮 明月 东升 ， 宝 玉 道 “有 月 亮 怎样 
试 电 火 呢 ?? 绳 武道 ,“ 正 唯 要 有 月 亮 的 时 候 试 放 ， 才 见得 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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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房 害 。” 于 是 等 到 玄 初 时 候 ， 一 连 放 了 三 响 响 号 炮 ， 山 鸣 谷 应 
的 声音 还 未 绝 ， 忽 见 海面 上 放出 了 蹇 光 万 道 ， 昭 得 如 同 白 异 一 
般 。 往 下 看 时 ,: AAPA ADA BR, SEC ek BE 
里 看 时 ， 只 见 那些 战 船 全 船 发 亮 ， 狂 如 一 团 白 火 一 般 。 抬 头 看 
那 月 亮 ， 已 被 这 和 白光 衬 得 变 了 红色 ， 不 党 摇头 叹 绝 。 要 知 后 事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第 二 十 六 回 
闲 挑灯 主 宾 谈 政体 驾 猎 车 人 类 战 飞禽 


却说 宝玉 从 透水 镜 内 ， 看 见 全 队 战 船 ， 都 见 全 体 发 光 的 ， 
海面 的 白光 况 把 月 亮 衬 成 红色 。 正 在 诈 叹 ， 忽 然 一 转眼 ， 只 匈 
满 海 白光 都 变 成 红色 ， 优 彩 万 道 ， 光 艳 夺 人 。 人 惊奇 的 正 要 致 
问 ， 忽 然 又 变 了 绿色 ， 把 满 海 的 水 照 得 同 太湖 一 般 。 忽 然 又 变 
了 黄色 ， 忽 然 又 变 了 金光 万 道 ， 忽 然 又 五 色 杂 现 ， 闪 烁 变化 ， 
双眼 也 看 得 眩 了 。 忽 然 又 见 五 色 的 党 ， 分 成 五 队 往来 进退 。 此 
时 看 那 月 亮 ， 竞 是 暗 无 颜色 了 。 盘 旋 往来 了 许久 ， 忽 地 一 下 ， 
众 光 齐 灭 ， 眼 前 就 同 漆黑 一 般 。 停 了 好 一 会 ,方才 觉得 有 月 
fi. “FRET, KR. PERMA 
IT RE RUSK SI, BAST RIT, MERTR, K 
般 般 便 一 齐 开 到 战 船 券 边 。 众 学 生 纷 纷 的 在 战 船 上 出 来 ， 登 上 
般 版 ， 放 到 岸 边 登 岸 。 强 武 约 了 众人 上 车 ， 柳 杜 上 的 电灯 ， 晤 
大 放 光 明 。 一 时 升降 机 转动 ， 升 在 空中 停 住 。 望 着 众 学 生 的 
车 ， 一 时 齐 起 ， 方 才 向 前 飞 驶 。 看 着 众 车 的 电灯 ， 犹 如 万 点 繁 
星 。 宝 玉 叹 道 ; “今日 可 谓 极 人 世 之 大 观 矣 ， 但 不 知 成 船上 放出 
五 色 电 光 ， 作 何 用 处 ?” 绳 武道 , “白光 是 探 海 的 ， 五 色 是 作 号 令 
的 ”宝玉 道 , 《日 里 的 号 令 呢 ?” 绳 武道,“ 海底 黑暗 ， 仍 然 是 用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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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至 二 浮上 水 面 时 ， 临 时 能 紧 起 一 支 铁 桥 ， 用 的 是 旗号 ， 通 
信 有 无 线 电 话 。? 宝 玉 道 “只 听 说 有 无 线 电报 ， 不 料 也 能 做 电 
话 。 但 我 闻 得 无 线 电报 、 电 机 发 动 ， 无 论 何 处 ， 只 要 电力 能 相 
感 得 到 的 ， 电 机 都 动 起 来 。 所 以 无 线 电 报 ， 必 用 暗 码 ， 以 防 泄 
漏 。 这 用 无 线 电 话 ， 不 怕 泄 漏 么 ?” 绳 武 笑 道 ,“ 那 是 制造 未 精 之 
故 。 我 们 造 精 了 ， 要 到 哪里 便 到 那里 。 就 是 那 叫 人 钟 ， 也 是 无 
线 电 铃 .宝玉 听 了 ， 方 才 明 白 那 叫 人 钟 ， 按 它 不 响 ， 能 叫 到 人 
的 缘故 。 

说 话 之 间 ， 飞 车 已 经 回 到 了 水 师 学 堂 ， 仍 在 操场 落下 ， 为 
时 已 经 子 正三 刻 了 。 述 起 便 留 二 人 住 下 ， 另 拨 一 所 闲 房 安 软 ， 
夏天 铺陈 简便 。 宝 玉 丽 怕 述 起 有 事 ， 便 约 了 老少 年 同 到 房 里 
去 。 宝 玉 问 道 ;“ 飞 车 可 称 迅 速 神奇 之 极 ， 但 只 是 一 层 。 倘 使 做 
贼 的 也 坐 了 飞车 从 空 而 下 ， 偷 了 东西 也 腾空 飞 去 ， 便 怎样 踩 缉 
WE? 想来 此 处 的 捕 役 ， 一 定 又 是 男 有 什么 不 可 思议 的 神奇 手段 
NOT "BSE STE, TRAM AFR, GET 
役 也 没有 一 个 。 不 是 足下 提起 ， 我 竞 忘 了 这 个 名 目 了 。? 宝 E 
道 :“ 这 又 是 什么 原故 呢 ?? 老 少年 道 ,“ 沿 境 近 五 十 年 来 ， 民 康 物 
B, RPA. BARRE, PRR TS: 一 件 是 取 文 
明 字典 ， 把 盗贼 、 奸 完 、 偷 窃 等 字 删 去 ， 一 件 是 从 京 中 肌 部 条 
门 起 ， 及 各 区 的 刑 政 官 、 警 察 官 一 齐 姻 除了 ， 衔 门 都 改 了 仓 
库 。 你 想 衔 门 都 没有 了 ， 哪 里 还 有 捕 役 呢 ?” 宝 玉 叹 道 ,“ 讼 庭 草 
满 已 是 佳话 , 今 更 删除 型 政 衔 门 ， 真 是 千古 盛 治 了 。 但 不 知 是 
用 什么 政体 治 成 的 ?” 老 少年 道 ; “世界 上 行 的 三 个 政体 : 是 专 
制 、 立 宪 、 共 和 。 此 刻 纷纷 争论 ， 有 主张 立宪 的 ， 有 主张 共和 
的 ， 那 专制 是 没有 人 赞成 的 了 。 沿 境 却 偏 是 用 了 个 专制 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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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我 们 的 意思 ， 侈 看 着 共和 是 最 野蛮 的 办 法 。 其 中 分 了 无 限 
的 党 派 ， 互 相 冲 突 ， 那 政府 是 无 主 鬼 一 般 。 只 看 做 党 派 启 的 ， 
便 附 和 着 他 的 意思 去 办 事 ， 有 一 天 那 党 派 误 了， 政府 的 方针 也 
跟着 改 了 。 就 同 萝 妇 再 酶 一 般 ， 岂 不 可 笑 。 就 是 立宪 政体 ， 也 
不 免 有 党 派 。 虽 然 立 了 上 下 议院 ， 然 而 那 选 举 权 、 被 选举 权 的 
限制 ， 隐 隐 的 把 一 个 贵族 政体 ， 改 了 富家 政权 ， 那 百姓 便 闵 得 
富 者 愈 富 ， 贫 者 愈 贫 。 所 以 又 搅 出 一 个 均 贫 富 党 出 来 ， 又 是 什 
么 社会 主义 , 终 非 长 久 太 平 之 局 。 不 信 你 放 长 眼睛 去 看 ,他 们 总 
让 那 分 骨 离 析 的 一 天 。 我 们 从 前 也 以 为 专制 政体 不 好 , 改 了 立宪 
政体 。 那 时 数 境 出 了 一 位 英雄 , 姓 万 名 虑 , 表 字 周 详 , 定 了 个 强 迪 
教育 的 法 令 。 举 国 一 切 政治 ,他 只 偏重 了 教育 一 门 ,教育 之 中 却 
又 偏重 了 德育 ”宝玉 拍手 道 :“ 所 以 夜 不 闭 户 , 道 不 拾遗 ,就 是 这 
个 来 头 了 。? 老 少年 道 ,“ 万 先生 经 营 了 五 十 多 年 的 教育 ， 方 才 死 
了 。 他 临终 说 了 八 个 字 ， 是 “德育 普及 、 宪 政 可 废 '。 他 死 后 不 
多 几 年 ， 就 听见 外 国有 那 均 贫 富 党 风潮 ， 国 人 就 开 了 两 回 大 会 
研究 此 事 ， 都 道 是 富家 为 政 的 祸根 。 于 是 各 议员 都 把 政权 纳 还 
皇帝 ， 仍 旧 是 复 了 专制 政权 。” 宝 玉 道 ,“ 何 以 专制 政体 倒 好 ， 这 
可 真正 不 懂 了 。? 老 少年 道 ,“ 看 着 像 难 懂 ， 其 实 易 懂 得 很 。 不 过 
那 做 官 的 和 做 皇帝 的 ,实行 得 两 名 < 大 学 ?就 够 了 。” 宝 玉 道 :< 大 
学 > 虽 系 治平 之 书 ， 哪 里 有 两 句 就 可 以 包括 净 尽 的 ， 倒 要 请教 
ERA PLD, REGS, REBEL EE 
想 了 一 想 ， 笑 道 :“ 果 然 只 有 两 句 ， 却 一 切 都 在 内 丁 。 然 而 那 做 
皇帝 做 官 的 ， 果 能 体贴 这 两 句 ， 实 行 这 两 句 才 好 呢 。? 老 少年 
道 :4 所 以 要 讲 德育 普及 呀 ! 哪 一 个 官 不 是 百姓 做 的 ? 他 做 百姓 
的 时 候 已 经 饱 受 了 德育 ， 做 了 官 哪里 有 不 好 之 理 ? 百姓 们 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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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 好 政府 ， 也 就 乐得 安居 乐 业 ， 各 人 自 去 研究 他 的 专门 学 问 
了 ， 何 普 又 时 时 忙 着 要 上 议院 议事 呢 1 ”宝玉 道 ;“ 原 来 专制 政体 
也 有 这 样 好 处 ”老少 年 道 ,“ 这 又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那 没有 德育 的 
BE, RAS Swe, MES WIERD, "SEMI. RA 
德育 就 难说 了 ， 就 是 立 了 和 宪 ， 还 够 不 上 富家 政体 ， 不 过 是 个 恶 
绅 政 体 罢了 。 有 多 少 靠 着 一 点 功名 ， 便 居然 播 绅 恶霸 一 方 ， 包 
揽 词 讼 是 他 的 专门 学 ， 鱼肉 乡 民 是 他 的 研究 资料 。 倘 使 立宪 起 
来 ， 这 种 人 被 选 做 了 议员 ， 只 怕 比 那 野蛮 专制 还 厉害 呢 。” 老 少 
年 道 :“ 这 更 是 深 一 层 思 虑 了 。 但 是 未 曾 达 到 文明 的 时 候 ， 似 乎 
还 是 立宪 较 专 制 好 些 。 地 方 虽 有 恶 绅 ， 却 未 必 个 个 都 是 恶 绅 ， 
议员 又 不 厂 一 个 人 ， 还 可 以 望 利害 人 参半， 逐渐 改良。 至 于 专 
制 ， 只 有 一 个 政府 ， 高 高 在 上 ， 重 重 压 下 。 各 处 地 方 官 虽 要 做 
好 官 ， 也 不 能 做 了 。 所 以 野蛮 专制 有 百 害 没有 一 利 ， 文 明 专制 
有 百 利 没有 一 害 。 这 种 话 你 和 那 半 开通 的 人 说 死 了 ， 他 也 不 信 
Wer” Se EE: 《方才 听 孙 教习 说 的 ， 那 战 船 船 身 便 是 炮 身 ， 船 的 
头 尾 便 是 炮 口 ， 请 教 那 船 沉 下 时 ， 炮 口 不 要 灌水 进去 么 ?” 老 少 
年 道 :“ 这 种 电机 炮 甚 是 灵 捷 ， 放 了 一 弹出 去 ， 接 着 就 是 一 弹 ， 
装 到 腔 里 送 到 炮 口 上 ， 就 借 这 个 炮弹 堵 住 炮 口 . ”宝玉 道 : “难道 
在 水 底 还 能 放炮 么 ? 老少 年 道 ; “自然 能 放 ， 不 然 躲 在 水 底 做 什 
么 呢 ?” 宝 玉 道 ,“ 水 战 的 器 具 ， 是 看 见 了 ， 可 惜 未 看 看 炮台 。” 老 
少年 道 :“ 此 地 没有 炮台 ， 那 炮台 是 一 件 最 笨 最 无 用 的 东西 。 人 
家 以 为 是 守 口 利器 ， 我 们 啼 内 虽 三 尺 童 子 ， 说 起 炮台 来 也 要 笑 
的 。 你 看 这 些 成 船 ， 不 强 似 炮 合 么 ?” 宝 玉 道 : “不 知 陆 炳 学 党 又 
在 哪里 ?” 老 少年 道 ;“ 东 部、 北部 都 有 。” 宝 玉 道 ;“ 贵 境 既然 分 了 
五 大 部 ， 何 以 只 有 东北 两 部 设 陆 师 学 堂 ， 难 道 不 偏 枯 了 一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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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师 。 至 于 国境 之 内 ， 是 不 设 一 兵 的 "宝玉 道 ;“ 这 是 什么 意思 
We" DEH. “国内 设 兵 ， 难 道 防 自家 人 人 么 ? 须知 练兵 以 防 
家 贼 的 那 一 句 话 ， 是 野蛮 中 的 畜 类 说 的 。 稍 有 人 性 的 都 不 肯 
说 ,何况 灿 境 连 小 窃 也 没有 一 个 ,哪里 还 要 防 什么 强盗 反 贼 呢 ?? 

此 时 五 月 的 天 气 ， 夜 景 甚 短 ， 两 人 对 谈 谈 , 不 觉 就 天 亮 
To GEA AS AHR HEE. RET. BMRA 
点 。 老 少年 便 要 辞去 ， 述 起 问 到 哪里 ， 老 少年 道 , eM 
Lh, WHAM AB ARE, RE, BAPTA 
玩 .” 强 武道 ;“ 猫 车 何必 要 雇 ， 我 这 里 有 一 辆 最 新 式 的 ， 是 上 月 
东方 美 小 姐 所 送 。 我 一 向 公事 忙 ， 未 曾 玩 得 。 这 个 车 连 司 机 人 
都 不 用 ， 坐 了 上 去 ， 自 己 可 以 运动 。 它 那 开 闭 机 关 ， 都 在 人 坐 
的 地 方 。 每 个 机 上 ， 都 注 明 了 用 处 以 及 用 法 ， 一 切 猎 具 都 齐备 
在 上 面 ， 可 以 奉 借 一 用 。” 老 少年 大 喜 称 谢 ， 强 趟 便 引 二 人 到 操 
场 上 。 只 见 那 猫 车 同 前 两 次 所 坐 的 又 自 不 同 ， 下 层 犹如 桌子 一 
般 ， 有 四 条 桌 腿 。 那 升降 进退 机 ， 都 安放 在 桌子 底下 。 中 层 后 
半 ， 安 放电 机 。 前 半 是 预备 放 禽 鸟 的 ， 前 面 一 个 小 圆 门 ， 内 有 
机 关 ， 禽 鸟 进去 是 能 进 不 能 出 的 。 上 层 四 面 栏杆 ， 才 是 坐 人 的 
地 方 。 前 半 是 空 疝 的 ， 后 半 是 一 个 房间 ， 所 有 一 切 机 关 ， 都 在 
里 面 。 桌 桨 板 命 ,都 位 置 整齐 。 壁 上架 着 电机 枪 四 支 , 抽 慑 里 安 
RBA WSS, MAS. BOS. WHEL, We 
一 卷 明亮 亮 的 东西 ， 却 连 老 少年 也 不 认得 。 绳 武道 :“ 这 是 华 自 
立新 创造 的 障 形 软 玻璃 ， 把 它 扯 开 来 ， 外 面 便 看 不 见 里 面 ， 里 
面 看 外 面 却 是 清 清楚 楚 的 ”宝玉 大 以 为 奇 。 绳 武 便 叫 仆人 把 玻 
璃 扯 开 ,车 上 本 做 有 现成 的 架子 ， 用 绳 一 扯 ， 那 玻璃 早 搭 到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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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上 面 ， 还 有 一 半 ， 便 在 前 面 垂 了 下 来 。 宝 玉 见 隔 着 残 璃 ， 望 
外 面 甚 清楚 ， 连 忙 下 车 ， 走 到 前 面 一 看 ， 果 然 全 车 都 不 见 了 。 
(AMS. ARG. HAUS SKI 
见 一 一 是 做 玻璃 的 时 候 ， 预 先 留 下 一 个 洞 ， 以 备 放 进 禽 鸟 的 。 
绳 武道 ;“ 这 玻璃 还 能 变 颜色 呢 。 此 刻 天 好 ， 它 是 碧 的 ;天 不 
i, CMRP, BMPR GAR. LAT 
车 来 ， 便 问 了 战 船 的 尺寸 去 。 听 说 要 做 成 障 兵 船 的 ， 呈 请 政府 
验 买 呢 .” 说 轩 ， 送 二 人 上 车 ， 二 人 坐 在 车 上 拱手 作 别 。 
LEB, KTH, HASH, RTE, 
飞 驶 到 旅馆 门 前 落下 ， 叫 童子 去 买 了 许多 抬头 食物 ， 又 向 当 事 
-的 借 了 两 个 年 长 的 童子 同 去 。 上 了 车 ,对 宝玉 道 :4 我 已 购 备 了 半 
个 多 月 的 粮食 ,我 们 就 到 空中 过 日 子 去 也 。? 说 罢 把 车 升 起 来 ,向 
东 飞 驶 , 叫 童子 开 了 饶 头 ,就 在 车 上 午饭 。 一 时 到 了 勇 字 区 ,老少 
年 便 拱 一 处 林木 茂盛 的 地 方 ,把 车 降下 。 离 地 只 有 四 五 丈 光景 ， 
忽然 一 阵 小 鸟 乱 叫 的 声音 从 车 里 发 出 来 ,宝玉 大 以 为 奇 ,连忙 看 
时 ,只 见 老少 年 开 了 一 个 机 关 , 那 机 关上 竹 着 “ 引 禽 自 至 机 ”五 个 
字 。 老 少年 道 : “我 也 莫名 其 妙 ， 见 它 上 扬 着 这 几 个 字 ， 寻 且 开 了 
试 试看 的 ,不 料 发 出 这 种 声音 来 ,这 声音 究 从 哪里 出 来 的 呢 ?” 两 
个 人 便 四 下 去 寻 , 寻 到 外 面 , 忽 听 得 中 层 有 颠 扑 的 声音 。 抬 头 看 
时 ,已 是 有 十 多 个 庆 在 猫 车 的 左右 回旋 飞舞 。 飞 到 旁边 没有 玻璃 
的 地 方 ， 见 有 了 人 便 避 开 去 。 两 人 正 要 回 房 命 枪 ， 忽 听 得 两 个 
童子 到 车 头 上 说 道 , 《又 一 个 了 。” 丙 人 入 去 看 时 ， 只 见 一 个 座 飞 
在 车 前 ， 忽 的 一 下 飞 近 车 来 ， 望 着 中 层 一 擅 就 不 见 了 。 这 才 明 
白 这 小 乌 声 ， 是 从 那 小 圆 门 出 来 ， 引 那 飞 座 自 己 撞 进 去 的 。 室 
玉 道 ,《 这 种 打猎 真是 舒服 ， 又 何必 再 用 枪 呢 ?? 正 说 话 时 ， 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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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子 指 道 :“ 那 边 又 一 个 座 来 了 。” 老 少年 抬头 一 看 ， 只 见 极目 天 
际 ， 有 一 个 同 诠 一 般 大 的 鸟 飞 来 。 便 道 :“ 隔 了 那么 远 ， 还 那么 
大 ， 哪 里 是 座 ?” 连 忙 同 宝玉 取 了 助 明镜 一 看 ， 是 一 个 其 大 无 比 
的 大 鸟 ， 自 北 而 南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打 了 它 带 回去 ， 你 看 它 自 
ALT, RAT MAM HBR, PTR. ET we 
饭 过 后 ， 月 亮 上 来 了 ， 看 着 赶 到 , 此 时 看 见 那 鸟 实在 大 的 怕人 。 
坐 的 猎 车 已 经 有 二 丈 四 尺 长 、 一 丈 宽 的 了 ， 只 要 那 鸟 的 一 个 
翅膀 ， 怕 就 有 四 个 车 大 。 老 少年 忙 叫 取 枪 ， 于 是 四 个 人 一 齐 取 
了 枪 ， 对 准 大 鸟 打 去 。 谁 知 枪 子 打 到 它 身 上 ， 它 只 做 不 知 。 宝 
玉 道 ,“ 它 的 羽毛 厚 ， 只 怕 打 不 进去 。 我 们 打 它 的 脚 吧 ， 最 好 是 
打 它 的 眼睛 ?说 时 迟 那 时 快 ,宝玉 旱 一 枪 中 了 它 的 脚 爪 。 那 大 岛 
茹 然 怪 叫 了 一 声 ， 便 回 亏 过 来 。 这 里 四 枪 齐 发 ,还 是 挡 它 不 住 ， 
看 看 被 它 飞 近 了 ， 那 妇 膀 把 月 亮 迹 住 了 ， 登 时 黑暗 起 来 。 还 幸 
得 车 上 有 两 个 电灯 ， 可 以 看 见 它 。 忽 然 一 阵 ， 那 车 乱 颠 起 来 ， 
原来 被 它 用 脚 爪 抓 住 了 车 的 上 架 。 看 它 那 脚 爪 比 人 的 大 腿 还 粗 ， 
它 却 低下 头 来 看 那 车 子 ， 张 开 大 口 又 是 一 声 怪 叫 。 它 那 口 一 张 
时 ， 上 吃 与 下 吧 相 去 几乎 一 丈 以 外 。 宝 玉 忙 叫 打 口 打 口 ， 那 电 
机 枪 本 来 一 排 弹 子 是 一 百 颗 的 ， 此 时 新 换 上 弹子 ， 四 支 枪 便 古 
点 般 向 大 鸟 口 中 打 去 。 不 知 是 人 胜 ， 是 鸟 胜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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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猎 车 被 那 大 鸟 抓 住 ， 张 开 大 嘴 要 吸 下 来 ， 四 人 慌忙 对 
准 了 嘴 中 放 枪 。 正 在 危急 之 间 ， 却 被 一 个 童子 ， 一 枪 打 在 那 包 
的 眼睛 上 。 复 又 怪 叫 一 声 ， 把 脚 爪 一 松 展翅 飞 去 。 那 猜 车 登 时 
GRRE, BPE. BRET, MIL Se HR 
铀 。 走 到 前 面 看 那 平 准 机 ， 原 来 方才 被 鸟 抓 住 时 ， 震 动 的 蛋 
了 。 连 忙 设 法 扶正 ， 方 才 复 平 。 宝 玉 道 :“ 受 了 这 个 大 惊吓 ， 费 
了 七 八 百 枪弹 ， 仍 旧 被 它 逃 了 ， 未 免 太 不 值得 ， 我 们 还 得 赶 上 
它 ,? 老 少年 看 看 定 南 针 时 ， 车 已 向 了 北 了 。 因 说 道 ; “被 它 抓 的 
HAWK, GHEE. HA-WIRBETE, RYH” 
抬头 看 那 岛 时 ， 仍 是 向 南 飞 去 。 于 是 拨 转 车 头 ， 向 前 直 追 。 那 
SOC, KBAR, HORE, BTW, 
直至 天 亮 ， 却 还 未 曾 追 及 。 太 阳 出 了 多 时 ， 看 看 司 时 器 ， 只 得 
于 正二 刻 。 宝 玉 道 :“ 可 见得 升 高 了 。? 

这 时 候 已 经 见 了 太阳 ， 老 少年 去 看 看 高 低 表 时 ， 已 在 三 千 
八 百 尺 之 上 了 。 两 个 童子 已 睡 去 ， 两 人 略为 吃 了 些 点 心 ， 仍 旧 
出 来 观望 。 宝 玉 忽 然 想起 一 事 道 , “我 们 虽然 打倒 了 它 ， 这 个 车 
子 也 装 它 不 下 ， 我 们 不 要 白费 了 事 。” 老 少年 道 ,“ 打 着 了 它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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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总 有 法 子 好 想 的 2 说 罢 把 车 开 快 了 ， 往 前 赶 去 。 赶 到 辰 初 
时 候 ， 看 看 近 了 ， 此 时 两 个 童子 已 经 起 来 。 众 人 又 复 拿 枪 在 
手 ， 宝 玉 道 ;“ 这 回 我 们 不 要 白费 了 枪弹。 它 的 羽毛 丰满， 而 
ARBRE, TUCELER PAN, REN NT EA 
对 呢 1” 老 少年 道 ; A, RU RT ENB. ART 
一 枪 。 接 着 宝玉 及 两 个 童子 ， 也 各 人 放 了 一 枪 ， 都 打 着 了 。 那 
大 乌 负 痛 奋 加， 飞 的 又 远 了 。 宝 玉 戴 了 助 明镜 去 看 ， 只 见 那 大 
鸟 的 脚 爪 ， 果 然 流出 血 来 。 老 少年 又 开 足 了 速 机 ， 又 赶 了 一 个 
时 搬 。 看 看 赶 上 ， 宝 玉 道 “这 回 要 另外 设法 才 好 ， 不 要 又 白 打 
着 了 。?2 说 罢 到 房 里 去 翻 检 ， 翻 了 一 会 ， 翻 出 一 个 小 小 匣子 来 。 
匣 外 铸 着 “ 猜 网 ?两 个 字 ， 打 开 一 看 ， 只 见 白 光耀 目 。 匣 盖 里 
面 ， 贴 了 一 张 白 纸 ， 上 写 着 “此 白金 丝 猫 网 ， 纵 横 一 百 尺 ”?。 看 
那 网 时 ， 那 白金 丝 细 才 如 发 ， 便 递 给 老少 年 看 。 老 少年 笑 道 ; 
“有 了 ， 我 们 打倒 了 那 岛 ， 就 把 这 网 载 了 它 ， 持 在 车 上， 又 不 
占 地 方 ， 岂 不 是 好 ?宝玉 道 ;我 倒是 要 翻 检 ， 看 有 什么 能 制 这 
大 鸟 的 东西 ， 不 料 翻 出 这 个 来 .2 说 罢 又 去 翻 检 ， 只 听 得 老少 
年 说 道 ,“ 有 了 ,有 了 。” 宝 玉 忙 看 时 ,是 一 个 小 小 玻璃 瓶 ， 上 面 贴 
了 一 张 纸 ， 写 着 “不 仁 ? 两 个 字 。 一 面 另 有 一 张 纸 ， 写 着 “ 凡 遇 
恶 怪 难 制 之 物 ， 以 此 不 仁 药 ， 数 枪弹 尖 上 。 发 弹 既 中 ， 物 既 中 
He. BRP, HRI, BEA” SPIE BER 
道 :“ 说 不 得 不 仁 , 也 要 做 一 次 的 了 。 但 是 它 注 明 白 , 打 不 中 要 寻 
回 这 弹 ， 万 一 当真 不 中 ， 岂 不 又 要 费事 ?? 老 少年 道 :“ 不 要 紧 ， 
我 们 赶 近 了 再 打 ， 并 且 只 打 它 的 脚 肥 ， 不 要 打 它 的 爪 ， 又 易 打 
得 多 了 。? 说 罢 取出 弹子 四 个 ， 都 熬 上 了 药 ， 又 切 嘱 两 个 童子 ， 
小 心 在 意 。 当 下 赶 的 越 近 了 ， 相 隔 不 过 十 余 丈 ， 各 人 擎 枪 ，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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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准 头 ， 一 齐 放 去 。 喜 得 都 打 着 了 ， 只 可 惜 这 一 打 着 ， 那 大 鸟 
怪 叫 了 两 声 , 飞 的 愈 快 ,向 前 飞 窗 。 老 少年 看 的 目 定 口 呆 道 : “可 
异 散 药 的 弹 少 了 ， 不 然 连 发 几 枪 ， 只 怕 好 些 。? 

此 时 已 是 午 首 ， 大 家 吃 了 饭 。 又 出 来 看 那 鸟 时 ， 它 初 着 弹 
的 时 候 ， 飞 得 快 些 ， 此 时 却 又 如 常 了 。 只 觉得 天 气 又 热 起 来 ， 
看 看 赶 到 晚上 ， 仍 然 赶 不 到 。 老 少年 便 同 宝玉 约定 ， 两 个 人 轮 
着 睡觉 ， 必 要 追 及 这 个 畜生 ， 方 才 罢 手 。 宝 玉 依 言 ， 赶 到 次 
日 ， 天 气 更 是 热 的 了 不 得 。 只 穿 了 一 层 单衣 ， 还 是 热 得 汗 出 如 
Hi. SITE, MRM. RAT BE Kw 时 
分 ， 只 见 那 大 鸟 在 前 面 慢 慢 的 低下 去 了 ， 这 里 也 把 车 按 低 了 赶 
去 。 看 看 至 过， 只 见 它 多 的 一 下 伍 了 双 怒 ， 翻 了 一 个 跟头 ， 倒 
栽 萄 的 直 革 下去。 老少 年 大 喜 ， 忙 把 车 子 按 下 。 及 至 到 地 一 
看 ， 却 是 茫茫 的 一 片 沙 漠 ， 四 面 无 洗 。 吃 惊 道 ,“ 到 了 什么 地 方 
了 ?抬头 看 那 大 鸟 ， 却 落 在 一 里 之 外 ， 还 在 那里 扑 腾 ， 把 那 沙 
土 房 的 漫天 撤 地 。 宝 玉 道 :“ 想 是 毒 发 了 ， 我 们 且 等 它 死 了 ， 再 
过 去 收拾 它 吧 ! ”于 是 解 衣 乘凉 ， 直 到 了 子 刻 ， 那 大 鸟 方才 扑 腾 
定 了 。 老 少年 在 房 里 ， 检 出 了 一 本 世界 地 图 ， 抬 头 看 看 星斗 ， 
又 对 了 指南 针 ， 定 了 那 月 亮 出 来 的 方位 ， 不 觉 吃惊 道 : “我 们 跑 
到 非洲 来 了 ， 这 是 世界 著名 的 大 沙漠 ， 倒 要 小 心 野 人。” 宝 玉 
道 : “我们 枪 上 都 装 的 现成 弹子 ， 这 倒 不 必 虑 他 。 只 是 这 个 大 家 
伙 ， 怎 么 处 置 呢 ?老少 年 道 ,“ 这 个 只 得 等 到 天 亮 再 商量 的 
To” 

当夜 大 家 都 不 敢 睡 觉 ， 直 等 到 天 明 。 老 少年 忙 着 取出 那 白 
金 丝 网 ， 四 人 一 同 持 开 ， 网 口上 有 小 指 粗 的 一 根 统 长 白金 丝 绳 
挫 着 。 四 人 分 头 把 网 都 摊 在 沙 面 ， 然 后 去 移 那 大 乌 ， 闵 了 个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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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 HABAIAML. STRA, PAMOKT, LHI, 
又 把 那 丝 绳 分 挂 在 车 上 的 四 面 栏杆 头 上 。 安 挂 停 当 ， 然 后 登 
车 ， 把 升降 机 开 到 了 升 高 一 千 尺 的 度数 。 才 升 了 三 四 丈 高 ， 却 
HARES, RRMA SEMPRE, ABH. RFT 
二 千 尺 的 度数 ， 依 然 不 动 ， 开 到 了 三 千 尺 的 度数 ， 还 是 不 动 。 
宝玉 道 ,“ 这 却 为 之 奈何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终 不 能 舍弃 了 它 ， 好 
歹 要 带 它 回去 ， 送 在 博物 院 里 ?于 是 又 把 升降 机 开 了 又 开 ， 直 
开 到 了 八 千 尺 的 度数 ， 才 觉 着 有 点 上 升 了 ， 然 而 还 觉 着 迟 笨 。 
直 开 足 了 一 万 尺 的 机 ， 才 党 着 灵动 起 来 。 便 看 了 定 南 针 ， 取 道 
往 东 北 飞 驶 。 再 看 那 高 低 表 时 ， 离 地 不 过 三 百 尺 。 飞 了 三 剧 
BR, 方才 到 了 文明 境界 ， 便 向 中 部 文字 第 二 区 驶 去 。 老 少年 就 
了 助 明镜 ， 拒 了 一 座 空山 ， 方 才 落 下 。 

看 着 那 大 鸟 已 经 到 地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总 不 能 落 在 那 大 鸟 
身上 。 这 山 又 是 坡 斜 得 很 ， 且 把 它 解 下 ， 我 们 另 找 一 处 平阳 ， 
方 可 落地 .2 说 罢 ， 四 人 分 到 四 个 栏杆 头 上 ， 一 齐 把 白金 丝 绳 解 
下 。 谁 知 不 解 犹 可 ， 这 一 解脱 ， 那 车 便 没 命 的 往 上 飞升 。 原 来 
猫 车 先是 坠 重 了 ， 所 以 开 到 了 一 万 尺 的 升降 机 ， 才 升 高 了 三 百 
尺 。 此 时 落下 ， 大 鸟 方才 到 地 ， 那 升降 机 仍 在 升 高 七 千 多 尺 的 
度数 上 。 所 以 一 经 脱 了 累 坠 ， 便 向 上 飞升 ， 更 兼 向 来 升 高 是 逐 
渐 而 来 ， 将 机 关 一 旋 便 升 高 五 十 玉 ， 再 旋 又 升 五 十 尺 共 一 百 
尺 ， 又 再 旋 表 是 升 高 五 十 尺 。 如 此 慢 慢 而 来 的 ， 此 刻 是 开 足 了 
七 千 多 尺 的 度数 ， 所 以 那 车 便 没命 的 飞升 起 来 。 老 少年 吃 了 一 
惊 ， 忙 去 收 那 机 关 ， 那 一 旋 只 收 得 五 十 尺 。 赶 快 的 不 住 手 收 ， 
才 收 了 一 千 尺 。 那 边 宝 玉 看 那 高 低 表 ， 已 经 升 到 了 六 千 五 百 尺 
了 。 伏 在 栏杆 上 往 下 一 厦 ， 只 见 白 茫茫 的 一 片 ， 绝 不 看 见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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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犹 如 天 在 脚下 一 般 。 老 少年 仍旧 不 住 手 的 收 那 机 关 ， 直 收 
璋 了 五 十 尺 ， 方 才 戴 了 助 明镜 ， 找 寻 方 才 放下 大 鸟 的 空山 。 幸 
相去 不 远 ， 便 飞 到 左近 落下 。 找 了 近 地 土 人 ， 问 了 小 地 名 ， 方 
知 这 里 是 礼让 庄 。 那 空山 没有 出 名， 因为 它 在 礼让 庄 的 前 面 ， 
土 人 都 叫 它 做 前 山 。 老 少年 问 得 明白 ， 便 仍旧 上 车 升 起 ， 驶 到 
文字 第 一 区 博物 院 前 落下 ， 投 了 名 片 ， 求 见 掌 院 。 

博物 院 掌 院 姓 多 ， 名 闻 ， 表 字 见 士 。 听 说 有 远 客 到 了 ， 连 
忙 请 来 相 见 。 老 少年 述 明 送 鸟 来 意 ， 又 道 , “此 鸟 现在 礼让 庄 前 
山上 ， 请 多 先生 派 人 去 取 。” 见 士 大 喜 道 ,“ 有 了 这 一 件 奇 物 ， 
足 为 博物 院 生 色 了 。 但 是 那么 天 的 东西 ， 怎 么 打 抬 得 来 ? 还 求 
老 先 生 劳 驾 一 次 ， 仍 旧 用 猪 车 由 空中 带 了 来 吧 。 本 院 有 一 片 大 
空 场 ， 尽 可 以 安放 ， 我 再 派 几 个 人 去 帮 着 便 是 ”老少 年 连忙 答 
应 。 多 见 士 便 派 了 八 名 院 丁 ， 跟 着 同 去 ， 一 行 十 二 人 上 了 车 ， 
不 一 会 就 到 了 。 老 少年 在 车 上 左右 察看 ， 那 山上 并 没有 可 以 驻 
车 之 处 。 要 落 在 平地 上 ， 叫 人 把 它 拉 下 来 ， 又 怕 拉 坏 了 那 白金 
丝 网 ，. 跨 蹄 没 法 。 宝 玉 道 ;“ 何 不 把 车 降 的 离 山 一 二 尺 ， 叫 他 们 
跳 下 去 ， 把 绳子 递 上 来 呢 ?? 老 少年 依 言 ， 把 车 按 下 ， 八 个 院 丁 
便 都 跳 下 山 去 。 却 又 昔 于 那 绳子 递 不 上 来 ， 商 量 分 一 个 人 ， 到 
礼让 庄 人 家 里 去 借 一 根 竹 特 ， 挑 着 了 才 递 了 上 去 。 八 个 人 只 能 
跳 下 来 ， 却 没有 本 事 跳 上 去 了 ， 只 得 走路 回 院 。 此 时 早 惊动 了 
礼让 庄 的 人 ， 听 说 猎 了 一 个 大 鸟 ， 都 来 观看 。 老 少年 又 开 尼 了 
升降 机 ， 把 鸟 提起 ， 飞 向 博物 院 来 。 这 里 礼让 庄 人 ， 爷 面 观 
看 ， 直 至 不 见 了 ， 方 才 散 去 。 

老少 年 来 到 博物 院 空 场 上 ， 把 鸟 放 下 。 这 回 却 留心 了 ， 虽 
然 放 下 了 鸟 ， 却 不 敢 解 绳 放 索 ， 把 升降 机 收 足 。 只 剩 了 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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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 ， 方才 解放 下 来 ， 然 后 把 车 驶 到 旁边 落下 。 多 见 士 早出 来 让 
到 了 客座 献 茶 ， 一 面 叫 人 解 下 白金 丝 网 ， 代 为 收拾 停 当 。 老 少 
年 又 叫 取出 中 层 的 猫 来 那 应 竟 之 类 一 看 ， 都 是 平常 之 物 。 既 不 
能 吃 又 不 能 用 ， 就 叫 都 把 它 放 了 。 见 士 又 细 问 了 猎取 大 鸟 情 
形 ， 老 少年 一 一 告知 。 又 道 : “虽然 猎 了 来 ， 却 还 不 知 他 叫 什么 
鸟 ,? 多 见 士 道 :“ 这 就 是 庄子 说 的 鹏 了 ， 是 鳗鱼 所 化 。 不 信 ， 但 
见 它 脚 扑 上， 还 带 着 鳞 甲 呢 。 我 这 里 飞禽 部 里 ， 就 少 了 这 个 。 
KAKO, AES. HARES AMT HR 
15 FIN BOS ,— TS APS JR, "IEW, 
那 本 院 书记 已 经 翻 好 电码 ， 送 来 学院 过 目 。 见 士 又 问 了 两 个 童 
子 的 名 字 ， 叫 书记 深 了 上 去 ， 即 刻 便 发 。 又 道 :“ 二 位 历数 万 里 
的 辛苦 回来 ， 且 请 在 这 里 盘 桓 几 天 ， 等 了 政府 的 回信 去 ”宝玉 
道 ;“ 这 又 是 什么 大 事 ， 要 等 政府 的 回信 呢 ?” 老 少年 道 :“ 承 掌 院 
的 情 ， 申 报 了 政府 ， 只 怕 还 可 以 望 奖 呢 ! ”宝玉 道 : OR 
望 ， 只 是 在 这 里 看 看 各 种 东西 ， 开 开眼 界 ， 长 长 见识 就 好 了 。” 
于 是 见 士 引 了 二 人 去 看 各 种 物件 。 

原来 这 个 博物 院 所 贮 的 物件 ， 都 分 门 别 类 的 。 先 到 了 藏书 
楼 ， 进 去 一 看 ， 只 多 图 书 四 壁 。 当 中 十 间 ， 是 本 国 的 古今 书 
籍 ， 两 旁 各 五 间 ， 是 五 洲 万 国 的 书籍 。 宝 玉 道 ;“ 世 人 说 的 “一 
部 廿 四 史 ， 不 知 从 何 看 起 :， 到 了 这 里 , 才 是 不 知 从 何 看 起 呢 !? 
见 士 指 闭 一 个 玻璃 匣 道 ;“ 要 先 从 这 个 看 起 ”宝玉 看 时 ， 只 见 楼 
当中 摆 着 一 张 雕 氏 极 精 的 紫檀 桌子 ， 上 面 铺 着 五 色 锦 秸 ， 放 着 
一 个 紫檀 匣子 ， 四 面 用 玻璃 镶 成 。 匣 子 当 中 放 着 一 根 绳子 ， 因 
问 这 一 根 是 什么 强 。 见 士 道 : “这 是 上 古 结 绳 而 治 的 强 ， 因 为 它 
是 字 的 始祖 ， 所 以 供 在 藏书 楼 里 面 。 ”宝玉 赏 玩 了 一 番 ， 见 士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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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U SER MELER—MRMI, HOA. Wt 
PHAR, RAIL. Wb—— dg i: ORAL FT 
的 < 诗经 >， 这 是 孔子 删 订 的 < 尚书 >， 那 是 孔子 所 定 的 < 礼 经 > 
* 乐 经 >。 这 一 个 装 的 是 < 春秋 3 原稿 ， 传 说 不 是 孔子 亲笔 ， 是 子 
游 、 子 夏 两 位 弟子 分 抄 的 ”看 办 了 ， 又 指 旁边 一 架 极 残 旧 的 书 
道 , “这 是 秦始皇 焚 未 透 的 书 ， 相 传 是 萧何 微 时 从 灰 堆 里 扒 出 来 
的 ， 这 都 是 极 古 之 物 ,” 宝 玉 道 :“ 极 古 的 见 过 了 ， 不 知 可 有 极 新 
的 ?” 见 士 引 到 一 处 ， 指 着 两 部 书 道 , “这 就 是 最 新 的 了 。 ”不 知 最 
新 何 书 ，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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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看 过 了 两 部 最 古 的 书籍 ， 又 要 看 最 新 的 新 书 。 随 
着 见 士 所 指 看 去 ， 只 见 一 部 是 < 文明 律 例 >， 一 部 是 < 科学 发 明 >。 
见 士 道 : “< 文明 律 例 > 是 近来 修改 定 了 ， 昨 天 出 版 。< 科 学 发 明 > 
是 华 自立 近日 的 著作 ， 是 今天 出 版 ， 才 送 来 的 ， 这 是 最 新 的 
了 。?” 宝 玉 翻 了 一 翻 ， 来 不 及 细 看 ， 又 到 两 劳 去 看 了 一 遍 ， 便 出 
了 藏书 楼 ， 另 到 一 处 ， 门 额 是 “宝藏 ?两 个 字 。 进 了 宝藏 ， 迎 面 
便 是 一 座 “ 珍 珠 仓 ”。 宝 玉 讶 道 ,“ 有 多 少 珍珠 ， 却 上 了 O'R 
士 引 着 进去 ， 只 见 两 旁 大 箱 小 匣 ， 盛 的 都 是 珍珠 。 大 的 如 广东 
香 栓 ， 小 的 也 像 圆 眼 大 小 ， 宝 光耀 眼 。 因 问 道 :“ 聚 了 这 许多 珠 
子 ， 颇 不 容易 。” 见 士 道 ;“ 这 些 天 生 之 物 ， 本 来 没 甚 奇怪 。 可 笑 
世人 拿 他 做 宝贝 ， 买 一 颗 动 不 动 要 千金 之 价 。 其 实 这 些 东西 千 
天 地 自然 生成 ， 丝 毫 不 用 人 力 ， 有 其 价值? 所 难得 者 ， 就 是 聚 
在 一 起 。 所 以 数 境 人 家 有 了 珍珠 ， 都 送 到 这 里 来 ， 等 它 聚 在 一 
起 ， 又 可 以 借 此 分 辩 它 的 出 处 ,? 说 罢 在 珠 莲 里 取出 一 片 小 小 牌 
子 来 ， 上 面 写 着 “合浦 ?两 个 字 。 道 ;“ 这 就 是 合浦 所 产 的 珠 了 。? 
宝玉 逐 箱 逐 匣 看 去 ， 都 有 牌子 注 着 地 名 。 转 出 了 珍珠 仓 ， 便 是 
COA". TERRE, PRITAM, BM.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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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有 五 六 尺 。 除 了 红 白 两 种 常见 之 外 ， 还 有 黄 的 、 蓝 的 、 绿 
的 ， 五 色 灿 烂 ， 映 着 日 光 ， 真 是 宝 气 吾 天。 宝玉 道 : “珊瑚 具 了 
五 色 ， 也 是 大 观 。” 见 士 道 : “海底 下 无 奇 不 有 ， 这 都 是 他 们 打 海 
底 猎取 回来 的 。 因 看 着 它 没有 用 处 ， 就 送 到 这 里 来 给 大 众 长 长 
见识 。” 

度 过 珊瑚 林 ， 迎 面 是 一 所 光怪陆离 的 房子 ， 宝 玉 看 的 眼睛 
也 炫 了 。 老 少年 道 : “我 从 前 来 ， 也 不 曾 见 这 房子 ， 是 几时 盖 造 
的 ? 怎么 没有 看 见 布告 ?2 见 士 道 ;“ 还 没有 完工 呢 ! 从 前 他 们 送 
来 的 宝石 ， 本 来 是 摆 列 在 屋 里 ， 供 人 观看 。 后 来 送 来 的 太 多 
了 ， 几 几乎 有 实 不 能 容 之 势 。 所 以 想 了 个 法 子 ， 把 它 都 琢 成 方 
块 ， 拿 它 代 砖 石 ， 盖 了 房子 ， 拟 定 了 名 字 ， 叫 做 “聚宝 堂 *。 上 昨 
天 才 盖 好 了 ， 今 天 扫除 一 天 ， 还 要 陈设 ， 一 两 天 内 便 可 以 布告 
了 。> 一 面 说 着 ， 转 到 了 房子 的 正面 。 只 见 门客 上 “聚宝 党 ”三 个 
字 ， 也 是 用 宝石 砌 成 的 。 见 士 引 二 人 进去 道 ,“ 这 所 房子 ， 很 费 
了 些 峙 玖 ， 这 四 面 墙 蹄 ， 虽 然 都 用 宝石 砌 成 ， 却 都 按 着 方向 
的 。 东 部 出 产 的 ， 砌 东 墙 。 西 部 出 产 的 ， 砌 西 墙 。 盖 瓦 的 是 中 
部 所 产 ， 铺 地 的 都 是 外 洋 所 来 的 。 这 原 算 不 了 什么 事 ， 只 是 多 
少 配置 里 面 ， 很 费 了 些 时 日 ”宝玉 一 面 听 说 ， 一 面 有 瞻仰， 只 党 
SRG, BHA. HREM, MAb, Fo 非 是 “ 火 
齐 ”、“ 木 难 ? 之 类 ， 这 书 上 也 不 能 尽 载 。 

游 过 宝藏 ,又 到 工艺 院 去 。 当 中 陈设 的 都 是 本 境 所 造 , 两 旁 
的 都 是 外 国 党 。 宝 玉 只 到 当中 去 看 ,多 半 是 新 发 明 的 东西 ,全 是 
未 兽 经 见 的 ,要 问 也 问 不 了 许多 。 内 中 有 东方 文明 当日 创造 的 开 
山 斧 咨 、 治 河 钢 妊 ， 一 般 都 是 用 机 器 运动 的 ， 此 时 平治 功 成 都 
送 到 博物 院 来 安放 。 浏 览 了 一 遍 ， 童 子 来 请 吃饭 ， 见 士 便 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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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后 ， 接 了 政府 的 回电 ， 说 老少 年 等 四 人 ， 冒 险 猎 得 大 
鹏 ， 以 广 国人 见识 ， 勇 敢 可 嘉 ， 每 人 赠 给 头等 勇士 奖牌 一 份 ， 
制 就 即 由 飞车 颂 送 前 来 云云 。 见 士 说 给 二 人 知道 ， 老 少年 自 是 
欢喜 ， 宝 玉 却 淡然 漠然 。 那 两 个 童子 ， 一 样 得 了 奖牌 ， 那 欢喜 
更 不 消 说 了 。 从 此 宝玉 等 就 在 博物 院 住 下 ， 耽 搁 了 三 天 ， 游 遍 
了 飞 流动 植 各 院 ， 看 遍 了 各 种 金 类 非 金 的 矿质 。 又 有 东方 文明 
从 前 各 种 探险 的 奇 器 ， 一 一 看 遍 。 大 鹏 早已 用 药水 制 了 ， 支 放 
在 飞禽 院 当 中 。 经 司 事 用 工 部 营造 尺 量 过 ， 从 头 至 尾 长 五 十 二 
尺 ， 最 阔 处 横 径 三 十 尺 ， 眼 蝶 对 径 三 尺 ， 肥 径 一 尺 二 寸 ， 爪 径 
八 寸 ， 都 写 在 一 块 牌子 上 。 又 注 上 老少 年 等 名 字 ， 及 猎 得 送 到 
的 时 日 ， 挂 在 旁边 。 到 了 此 时 ， 宝 玉 回 头 一 想 ， 方 才 想 着 猎 鸟 
时 的 危险 。 因 对 老少 年 道 “ 那 天 倘 使 我 们 敌 不 过 它 ， 四 个 人 还 
不 够 它 一 顿 呢 1 ”老少 年 笑 道 : “我 们 区 区 四 个 人 ， 只 怕 还 可 以 做 
它 的 一 顿 点 心 .” 说 笑 着 ， 忽 报 政府 差 人 送 到 了 奖牌 。 见 士 便 带 
了 老少 年 、 宝 玉 及 两 个 童子 与 来 官 相 见 ， 拜 领 奖牌 。 来 官 又 去 
看 了 那 大 月， 不 党 喷 喷 称 疼 ， 周 旋 了 一 鼻 ， 方 才 别 去 。 

次 日 ， 多 见 士 便 把 聚宝 堂 落成 及 大 鹏 安放 停 当 的 话 ， 由 各 
报纸 上 布告 出 去 。 一 时 便 哄 动 了 多 少 人 ， 都 来 观看 。 看 了 大 
网， 还 要 请 看 猎 大 鹏 的 人 。 宝 玉 厌 烦 了 ， 便 要 辞去 。 多 见 士 便 
请 老少 年 、 宝 玉 和 两 个 童子 ， 合 照 一 个 相 留 下 。 于 是 引 四 人 到 
了 聚 光 室 里 ， 架 起 镜子 ， 老 少年 和 宝玉 对 坐 了 ， 两 个 童子 侍 立 
旁边 。 照 相 人 开 了 镜子 ， 那 镜子 旁边 有 一 个 把 儿 ， 照 相 人 把 把 
摇 了 三 四 摇 ， 便 收 了 镜子 。 打 开 来 取出 那 照片 ， 一 共 是 一 式 的 
二 十 张 ， 就 用 纸 片 照 出 的 。 非 但 神情 毕 肖 ， 并 且 衣 服 面目 的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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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都 照 出 来 。 宝 玉 道 : 《从 前 照相 ， 照 不 出 颜色 ， 并且 是 照 在 玻 
璃 上 ， 再 晒 在 纸 上 的 ， 很 费事 ， 这 个 又 是 新 法 了 。” 多 见 士 微笑 
道 , “那个 竹 做 法 ， 我 们 十 年 前 早上 废 了 。” 说 婴 ， 每 人 送 了 一 张 ， 
余下 的 就 留 在 院 里 张挂 。 

当下 四 人 辞 了 见 士 ， 上 了 猎 车 ， 径 驶 回 旅店 。 老 少年 便 叫 
童子 加 了 猜 车 ， 送 还 孙 强 武 去 了 。 老 少年 闲 着 便 带 了 宝玉 到 了 亲 
市 上 雪 游 还， 只 见 辕 来 按 往 的 ， 都 是 彼此 让 路 而 行 ， 真正 是 文 
明 如 家， 且 喜 得 有 有 事 的 都 是 坐 飞车 ， 路 上 并 没有 车 马 碰 撞 之 
处 。 那 路 上 一 平 如 镜 ， 并 无 纤 尘 。 

游玩 了 两 天 ， 宝 玉 问 道 : “在 市 上 游 了 两 天 ， 无 非 是 收拾 的 
洁净 ， 气 象 文明 ， 以 及 行人 往来 都 讲 礼让 ， 这 都 有 瞻仰 过 了 。 内 
中 单 有 三 样 东西 ， 不 曾 看 见 ,” 老 少年 问 哪 三 样 ， 宝 玉 道 ,“ 第 一 
样 没有 庙宇 ， 第 二 样 没有 教堂 ， 第 三 样 没 有 叫 化 子 ,” 老 少年 笑 
道 : “一 切 迷 信和 都 破除 了 ， 还 有 什么 庙 字 ? 我 们 大 开门 户 ， 听 凭 
外 人 来 传教 。 他 们 来 了 ， 立 了 教堂 ， 任 他 把 那 新 旧 约 说 的 天 花 
乱 坠 ， 只 是 没有 人 去 听 他 。 他 只 能 一 个 人 站 着 自己 说 给 自己 
听 ， 只 得 去 了 ， 从 此 他 自然 不 来 了 。 至 于 叫 化 子 一 层 ， 更 不 必 
说 。 从 前 还 有 个 孤 贫 院 收养 贫民 ， 近 十 年 间 ， 连 孤 贫 院 都 空 
了 ， 改 做 了 学 堂 。 大 约 境 内 的 人 民 ， 无 论 男女 都 能 自食其力 的 
了 。 说 起 来 恐怕 足下 不 肯 相 信 ， 淫 境内 连 善 堂 都 没有 一 个 ， 就 
有 了 也 用 不 着 ”宝玉 道 :“ 这 是 民 恋 国富 的 缘故 ， 且 不 必 说 。 但 
既 没 有 庙宇 ， 又 没 教堂 ， 不知 可 有 个 文庙 ?” 老 少年 道 : “孔子 遗 
像 倒是 各 学 堂 都 有 的 ， 却 没有 文庙 .2 宝玉 道 :文庙 都 没有 ， 不 
知 贵 境 奉 的 是 什么 教 ， 天 下 岂 有 无 教之 国 么 ?2 老少 年 大 笑 道 : 
“足下 这 一 句 话 要 加 上 两 个 字 ， 说 “天 下 岂 有 无 教之 野蛮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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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便 答 一 名 ”天 下 岂 有 有 教之 文明 国 ? 要 知道 这 个 教 字 ， 是 专 
教 那 无 知 轩 民 的 ， 人 民 都 明了 大 义 ， 还 用 什么 教 ? 要 问 数 境 奉 
的 是 什么 数 ， 那 只 得 说 是 奉 孔 子 教 了 。 敞 境 的 人 ， 从 小 时 家 庭 
教育 ， 做 娘 的 就 教 他 那 伦 常 日 用 的 道理 。 入 了 学 堂 ， 第 一 课 先 
课 的 是 修身 。 所 以 无 论 贵贱 老少 ， 没 有 一 个 不 是 循 理 的 人 ， 那 
沧 赚 忠信 、 礼 义 廉耻 ， 人 人 烂熟 胸中 ， 这 才 敢 把 “文明 ’ 两 个 字 
做 了 地 名 。 你 不 看 见 那 牌坊 上 “孔道 两 个 字 么 ? 那 就 是 文明 境 
界 之 内 ， 都 是 孔子 之 道 的 意思 。 至 于 近日 外 面 所 说 的 文明 ， 人 恰 
好 是 文明 的 正 反 对 ， 他 却 互 相 夸 说 是 文明 之 国 ， 他 要 其 天 下 无 
人 ， 不 知已 被 我 们 笑 大 了 口 。 我 请 教 你 ， 壁 如 有 两 个 人 在 路 上 
行走 ， 一 个 是 起 趣 武夫 ， 一 个 是 生 疡 病 的 。 那 不 未 武夫 对 这 生 
SAN ARB, RAP, FIT SAB, He ee 
武夫 有 理 么 ? 是 文明 人 的 举动 么 ? HBT Bie he 
罪 呢 ! 然而 他 却 自 己 说 ， 是 我 这 样 办 法 文明 得 很 呢 ， 你 服 不 
服 ? 此 刻 动不动 讲 文明 的 国 ， 哪 一 国 不 如 此 ? 看 着 人 家 的 国度 
弱点 ， 便 任意 欺凌 ， 甚 至 制 人 土地 ， 侵 人 政权 ， 还 说 是 保护 他 
呢 ! 说 起 来 真正 令 人 怒 也 不 是 ， 笑 也 不 是 。 照 这 样 说 起 来 ， 强 
盗 是 人 类 中 最 文明 的 了 ， 何 以 他 们 国 里 一 样 有 办 强盗 的 法 律 
Wer 倘 使 天 下 万 国 公共 立 了 一 个 万 国 裁判 衔 门 ， 两 国有 了 交 
涉 ， 便 到 那里 去 打 官 司 ， 只 怕 那 些 文明 国都 要 判 成 了 强盗 罪名 
呢 !2 宝 玉 道 :“ 正 唯 没有 这 个 答 门 ， 他 们 才 横 行 无 鼠 。” 老 少年 
道 :“ 那 么 说 老虎 是 天 下 第 一 最 文明 的 了 ， 它 任意 吃 兽 吃 人 ， 王 
法 也 治 它 不 到 ， 那 不 是 最 文明 的 么 ?宝玉 笑 道 : “有 一 天 叫 猎 户 
把 老虎 杀 了 ， 那 猎户 又 文明 了 。? 老 少年 道 :“ 可 不 是 这 样 。 这 个 
To, RESCH? 因为 他 强 模 惯 了 ， 国 内 的 人 只 怕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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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不 是 强 横 成 性 的 。 他 又 想 只 能 对 别 国 强 模 ,若是 自己 国 
人 ， 也 互相 强 模 起 来 ， 就 要 成 了 乱 事 了 。 所 以 才 设 法 立 出 个 教 
来 ， 鬼 混 般 说 什么 天 堂 地 狼 ， 到 处 劝 人 进 教 ， 他 们 还 动不动 说 
开 民 智 呢 ! RAKP UAHA, HSS RI. WUE 
RRL, BVXBSS DAF WAIL a, Masa 
人 家 信 了 ， 这 信 了 的 人 ， 不 是 智 出 小 孩子 下 么 ! 然而 那 强 横 的 
人 ， 倘 使 不 是 信 了 这 个 ， 可 是 要 广 的 无 法 无 天 了 。 至 于 文明 国 
的 人 ， 又 何必 要 它 呢 ? 所 以 我 说 天 下 无 无 教 的 野蛮 国 ， 天 下 无 
有 教 的 文明 国 ,” 宝 玉 道 ; “然则 中 国 也 不 能 算 文明 的 了 。” 老 少年 
道 ; “中国 何尝 不 文明 ? 中 国 向 来 也 只 有 一 个 孔子 ， 没 什么 教 。 
孔子 也 不 曾 自 命 为 数 主 ， 只 惜 后 人 传 受 孔子 的 道德 杰 能 普及 ， 
所 以 未 能 就算 文明 罢了 。 至 于 张 道 陵 ， 不 过 是 后 世 的 一 个 方术 
RK, HARTA AW UME, RV A. BE HH ED 
度 流 入 去 的 ， 中 国 本 来 没有 。 一 班 游 惰 之 民 ， 希 图 不 震 而 食 、 
不 织 而 衣 ， 便 做 了 和 尚 罢 了 ， 也 不 能 算是 教 。 就 算 他 是 教 ， 
可 不 曾 有 什么 道士 劝 人 做 道士 ， 和 尚 劝 人 做 和 尚 。 所 以 传教 
两 个 字 ， 是 中 国 没有 的 。 所 以 中 国 要 做 到 文明 国 还 容易 ， 其 余 
的 我 就 不 敢 说 了 。? 

正 说 话 间 ,童子 拿 了 一 张 片子 进来 ,说 有 客 到 。 老 少年 接 来 
一 看 ， 原 来 是 吴 述 起 ， 便 忙 叫 请 。 述 起 进来 ， 彼 此 相 见 毕 ， 便 
说 道 , “今日 是 休息 日 ， 得 了 个 空 。 一 来 是 来 谢 步 ， 二 来 贺喜 。” 
老少 年 道 ,“ 何 喜 可 贺 ?” 述 起 道 : “得 了 头等 奖牌 ， 还 不 喜 么 ?” 老 
少年 和 宝玉 都 谦逊 不 岂 。 述 起 道 ,“ 三 来 还 来 送 一 个 机 会 。? 老 少 
年 问 :“ 是 什么 机 会 ?? 述 起 道 :“ 二 位 在 空中 猎 了 大 鹏 ， 已 经 名 传 
阁 境 。 昨 日 东方 法 先生 ， 送 与 本 学 堂 一 艘 海底 猫 黎 ， 本 来 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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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们 当中 ， 拱 几 名 下 去 练 胆 。 因 为 没 几 天 就 要 吹 夏 ， 内 中 有 
一 个 多 月 的 暑假 ， 早 上 和 绳 武 商量 ， 二 位 有 猎 鹏 的 本 事 ， 何 不 
更 请 二 位 去 海里 猎 一 个 鳗鱼 加 来 喀 ? 因此 特 来 告知 ， 愿 把 这 狂 
艇 供用 ， 不 知 二 位 可 有 兴致 ?” 老 少年 未 及 管 话 ， 宝 玉 先 大 喜 
道 , “我 正 因为 看 见 水 底 战 船 ， 未 曾 到 船上 去 看 看 情形 。 有 此 机 
会 ， 无 论 锟 鱼 猎 得 普 猎 不 着 ， 先 长 了 海底 行船 的 见识 了 。? 老 少 
年 也 欣然 答应 。 于 是 同 坐 飞车 ， 先 到 水 师 学 堂 来 。 与 强 武 相 见 
过 后 ， 便 带 了 透水 错 ， 同 坐 上 飞车 ， 到 海边 来 。 不 知 果然 猎 着 
Rese, TED. 





第 二 十 九 回 
遇 荒 岛 鸣 枪 击 海马 ” 沈 水 底 发 电 战 鳅 鱼 


却说 四 人 同 坐 了 飞车 ， 到 了 海边 ， 叫 左右 架 起 透水 镜 ， 同 
看 猫 艇 形式 。 只 见 那 猎 艇 做 的 ， 纯 然 是 一 个 鲸鱼 款式 。 晨 、 
翅 、 缮 、 甲 俱全， 两 个 腿 足 内 射出 光 来 ， 却 是 两 务 电 灯 。 比 较 
那 守 口 战 船 ， 何 止 大 了 四 五 倍 。 绳 武道 :“ 这 船上 司机 、 把 
舵 、 水 手 、 杂 役 估 等 ， 一 切 全 备 ， 都 是 本 学 堂 派 下 去 的 。 二 位 
到 船上 去 ， 随 意 指挥 便 是 了 ， 不 必 客气。 说 罢 在 怀 中 取出 无 线 
电话 简 ， 先 播 了 一 摇 ， 听 得 简 里 一 阵 铃 响 ， 便 对 着 简 ， 叫 把 船 
iF, RB, RIA eK. Bee. 
ACK TAN, BABA. ERD BS AMAR. SF 不 打 
浆 ， 一 样 是 用 电机 行驶 的 。 当 下 那 猫 船 上 人 ， 开 了 一 片 鱼鳞 ， 
便 是 一 个 现成 的 舱 口 。 四 人 一 同 进去 ， 只 见 船 边 是 一 条 甬道 ， 
四 面 绕 转 ， 当 中 分 设 着 电机 房 、 司 船 房 、 客 堂 、 腾 房 、 卧 室 ， 
件 件 俱全 。 游 览 了 一 遍 ， 从 楼 梯 下 去 ， 到 了 下 层 ， 却 是 当中 一 
AA, MILER, -H, WER, WES, 
各 种 猫 具 并 一 切 应 用 家 伙 。 再 下 去 一 层 ， 却 是 空空 洞 洞 的 。 船 
头 上 有 一 个 小 汀 ,就 部 位 而 论 ， 这 小 门 恰 足 鱼 的 嗓子 。 从 这 门 
出 去 ， 便 是 鱼 头 里 面 。 人 要 入 海 时 ， 便 开 了 小 门 ， 先 到 鱼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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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穿 了 入 水 衣 ， 再 把 小 门 关 上 ， 开 了 和 鱼 口 的 门 ， 灌 水 进来 ， 
便 从 鱼 口 出 海 。 那 小 门 关 了 ， 水 是 不 能 再 到 里 面 的 。 回 来 时 ， 
进 了 鱼 口 ， 把 鱼 口 门 关 上 ， 按 动 电 铃 ， 司 机 人 便 开 了 抽水 机 ， 
把 水 抽 于 ， 再 开 小 门 进 内 。 后 面 一 段 ， 却 车 着 海水 ， 预 备 猎 了 
活 鱼 ， 养 在 里 面 的 。 游 览 了 一 遍 ， 方 才 复 到 上 层 ， 述 起 又 请 了 
司机 司 舵 的 人 来 ,介绍 相 见 。 司 机 的 是 谭 泳 、 海 导 、 江 隐 、 涉 
EOLA. FINGER. PUR. WE. TRA. 
CH, BR, AROAMAA, FT MMAR. 
且说 老少 年 和 宝玉 送 了 二 人 去 后 ， 便 和 司 PL. FE YN 
人 ， 商 量 到 哪里 去 猫 。 海 导 道 ; RN ARES i TT EM.” 
老少 年 道 ,“ 近 处 海里 的 色 ， 都 见 过 的 。 我 们 最 好 走 远 些 ， 把 那 
未 曾经 见 的 鱼 ， 猫 几 个 回去 , 活 的 送 到 活 物 院 里 , 死 的 送 到 博物 
院 里 去 .2 宝玉 笑 道 :“ 你 一 个 奖牌 还 不 够 ， 打 算 要 弄 第 二 个 么 ?? 
老少 年 笑 了 一 笑 , 宝玉 问 道 :“ 不 知 这 船 的 速率 如 何 ?? 汪 作 栓 道 : 
“ 开 足 了 电机 ， 一 个 时 展 可 以 走 一 千里 有 零 ， 一 昼夜 可 以 走 到 
一 万 二 千里 以 外 .2 宝玉 道 ;《 既 如 此 ， 我 们 何不 在 海底 绕 地 球 一 
周 呢 ! 先 从 太平 洋 出 去 ， 从 大 西洋 回来 ， 岂 不 是 好 !? 商 量 已 
定 ， 他 们 便 去 各 司 其 事 。 先 叫 水 手 把 舱 门 关 好 , 把 船 沉 了 下 
去 ， 向 东 驶 行 。 宝 玉 细 察 船上 ， 只 见 四 壁 都 是 装 的 电灯 。 客 堂 
上 ， 布 置 得 异常 雅 洁 。 还 有 一 间 书 房 ， 雇 架 了 四 壁 图 书 ， 书 桌 
上 备 就 文房四宝 。 走 到 甬道 外 面 ， 原 来 两 淮 列 着 无 数 的 玻璃 
窗 ， 窗 外 的 海景 ， 历 历 在 目 。 宝 玉 喜 道 :“ 原 来 海底 也 有 亮光 ， 
然 刚 我 们 船上 ， 何 必要 用 电灯 呢 ? 这 窗户 里 不 过 亮 进 来 么 ?” 
老少 年 道 ; “这 是 海底 用 的 透水 玻璃 ,是 里 面 看 见 外 面 ,外 面 看 不 
见 里 面 的 。 车 是 用 平常 的 玻璃 柑 上 ， 漆 黑 的 一 点 也 看 不 见 ,”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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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又 走 到 电机 房 里 ， 去 看 那 行驶 机 、 燃 灯 机 、 造 氧气 机 、 收 碳 
气 机 、 发 亮 机 ， 各 种 都 有 字 毛 在 上 面 。 宝 玉 泪 了 道 :“ 已 经 有 了 
燃 灯 机 ， 何 以 又 用 发 亮 机 呢 ?” 谭 沪 道 : “这 发 亮 机 是 预备 夜 猫 ， 
全 船 发 亮 ， 以 便 照 海 的 ”宝玉 道 ; “发 亮 自然 是 电 火 了 。 请 教 全 
船 外 面 ， 都 发 了 电 火 ， 船 内 的 人 不 要 紧 么 ?? 谭 注 道 :“ 这 船 的 内 
层 钢板 上 ， 都 涂 了 一 层 软 瓷 隔 电 。 所 以 船 内 的 人 , 绝 不 相 碍 的 。? 
宝玉 道 ,“ 瓷 就 办 了 ,何以 要 软 的 呢 ?” 谭 沪 道 , “RR TAL a A, 
平常 的 瓷 要 震 破 了 ， 所 以 用 软 的 ”宝玉 道 : “那么 说 外 面 的 钢 ， 
也 是 软 的 么 ?” 老 少年 在 旁 笑 道 ,“ 刘 越 石 诗 ;“ 何 意 百 炼 钢 ， 化 
作 绕 指 柔 "。 古 人 已 有 的 ， 这 个 更 不 足 为 奇 了 。” 宝 玉 又 到 AME 
房 里 去 ， 只 见 当中 摆 着 定 南 针 ， 正 是 利 济 在 那里 值班 。 宝 玉 见 
当面 挂 着 一 面 大 圆 玻 璃 镜 ， 便 往 镜 里 一 看 。 只 见 白 茫茫 一 片 汪 
洋 ， 不 党 吃 了 一 惊 道 :“ 这 里 又 不 是 船 边 ， 怎 么 也 可 以 见 外 面 
呢 ?? 利 济 道 ;“ 这 是 一 面 透 金 镜 ， 海 底 行路 全 会 着 它 ， 不 然 只管 
乱 碰 ， 还 了 得 么 ?2 

宝玉 和 淖 了 一 会 ， 便 回 到 书房 里 去 ， 在 抽 民 里 得 了 一 本 册 
子 。 上 面 载 着 下 层 各 房 ， 某 房 储 某 物 ， 及 某 物 的 用 法 ， 开 列 得 
十 分 清楚 。 便 同 老少 年 两 个 ， 逐 篇 检 看 了 一 回 。 侍 者 来 请 吃 
饭 ， 饭 后 涉 津 来 问 道 : “这 船上 没有 昼夜 ， 照 战 船 上 的 规则 ， 是 
按 着 司 时 器 做 县 夜 。 到 了 夜 时 ， 便 把 燃 灯 机 关闭 了 ， 到 该 亮 时 
才 开 放 ， 二 位 看 是 怎样 ?2 宝玉 看 司 时 器 ， 已 是 成 初 了 。 老 少年 
道 :我 们 到 也 交 正 熄灯 吧 。? 涉 津 答应 着 去 了 。 二 人 又 把 那 册子 
翻阅 了 一 回 ， 把 船上 一 切 的 布置 ， 及 一 切 运动 猎 鱼 的 法 子 都 看 
AAT. MEV LB, CAMS AWE, Jee 
WW, RAWAM, MRALA, FATE. B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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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船 或 在 岛 上 经 过 ， 或 在 岛 边 经 过 。 岛 上 附着 好 些 奇 奇怪 怪 的 
东西 ， 都 是 目 所 未 睹 的 。 到 了 雍正 ， 各 回 卧房 煽 灯 安 欢 。 那 八 
位 司机 司 舵 的 ， 自 然 轮班 执事 ， 不 必 细 表 。 

一 宿 无 话 ， 到 了 次 日 ， 便 到 了 太平 洋 当 中 。 海 导 正 当 着 
HE, MIR, HED. REA, LTB, AR 
然 开 朗 ， 原 来 是 鱼 的 正 次 是 个 项 盖 ， 揭 开 了 ， 当 中 一 段 便 同 船 
面 一 般 ， 四 面 都 有 阑 于 ， 上 面 安放 着 天 文 镜 。 海 导 测 望 了 一 会 
道 , “已 经 走 到 东经 一 百 五 十 八 度 九 分 ， 北 纬 第 五 度 四 分 底下 ， 
再 一 会 就 到 西半球 去 了 。? 说 话 之 间 ， 忽 然 远 远 的 露出 一 个 匾 
岛 。 大 家 带 了 助 明 镜 观 看 ， 只 是 光 光 的 一 个 岛 ， 没 有 什 么 东 
西 。 岛 边 蹲 着 一 个 野兽 ， 仿 佛像 是 老虎 。 老 少年 忙 叫 拿 枪 来 ， 
又 叫 侍者 下 去 ， 请 司 舵 的 向 海岛 驶 去 。 看 看 至 近 ， 老少 年 笑 
道 : “天 下 事 真是 令 人 想不到 ， 本 来 打算 猎 鱼 ， 谁 知 倒是 猎 兽 。” 
说 罢 对 准 那 兽 ， 放 了 一 枪 。 谁 知 这 支 枪 不 是 无 声 枪 ， 是 有 声 
的 ,未曾 打 着 它 ， 倒 路 了 它 一 跳 ， 大 员 一 声 ， 帘 到 海里 去 了 。 
老少 年 猛然 省 悟道 :“ 这 是 海马 ， 最 为 凶恶 的 ， 水 陆 可 活 。” 忙 叫 
关 了 项 盖 ， 仍 旧 下 去 ， 叫 把 船 沉 下 ， 去 寻 那 海马 。 从 那 窗 外 望 
去 ， 谁 知 漆黑 的 一 片 ， 犹 如 陆地 上 遇 了 浓 烟 一 般 。 取 出 一 副 小 
小 的 透 金 镜 望 去 ， 也 是 如 此 。 忙 叫 海 导 开 了 发 亮 机 ， 登 时 海底 
透亮。 只 见 那 海马 按 着 一 个 极 大 的 乌贼 鱼 ， 在 那里 吃 ， 张 开 了 
MK, AUREL, BARA, HAREM, HT SM 
鱼 往 前 乱 窗 。 那 浓 烟 似 的 东西 ， 便 是 那 乌贼 鱼 吐 出 来 自 障 的 黑 
水 。 此 时 宝玉 也 戴 了 透 金 镜 ， 同 老少 年 两 个 各 按 一 个 电机 炮 ， 
出 得 亲切 ， 双 炮 并 发 ， 都 打 着 了 。 那 海马 着 了 炮弹 ， 含 了 乌贼 
鱼 ， 往 上 一 富 。 宝 玉 只 当 它 窜 出 海面 去 了 ， 正 要 叫 浮 起 来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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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BRZSW, RUT PR, SHPKHCAT. 
那 乌贼 鱼 已 经 被 海马 咬 死 了 ， 此 时 那 乌贼 吐 的 黑 水 ， 时 已 随 波 
逐 深 散 去 。 

老少 年 按 着 册子 上 的 号 数 ， 叫 开 了 中 层 房 门 ， 取 出 两 套 入 
水 衣 ， 交 代 两 名 水 手 穿 上 ， 去 取 海 马 乌贼 。 宝 玉 看 时 ， 原 来 那 
衣 上 都 装着 小 机 器 ， 连 头 带 脚 一 齐 蒙 住 。 眼 睛 上 是 两 片 海底 透 
水 镜 ， 两 肋 底 下 有 两 扇 薄 钢 做 成 的 翅 桨 。 左 乳 部 上 一 副 小 小 电 
机 ， 是 管 双 奖 的 ， 右 乳 部 上 也 有 一 副 电机 ， 开 动 了 便 在 内 层 扇 
出 空气 ， 足 供 呼吸 。 全 衣 是 用 软 皮 制 成 ， 穿 上 了 只 露出 双手 ， 
袖口 紧 紧 扣 住 。 两 名 水 手 装 束 停 当 ， 取 了 绳索 ， 走 到 下 层 ， 开 
了 当中 小 门 。 到 了 船 头 里 面 ， 自 有 人 关 好 ， 两 水 手 便 开 了 鱼 口 
上 的 门 出 去 。 宝 玉 在 舱 里 ， 从 窗口 望 去 ， 只 见 两 人 在 水 里 鼓动 
了 肋 下 双 浆 ， 行 动 自如 。 走 到 海马 身边 缚 了 ， 又 缚 了 乌贼 ， 便 
拖 了 回来 。 如 法 进 了 小 门 ， 才 把 东西 放下 了 ， 和 外 去 入 水 的 衣 。 
老少 年 又 指挥 取 过 药水 来 ， 先 把 那 海 马 制 了 ， 免 致 腐败 ， 那 乌 
贼 已 经 被 海马 吃 的 残缺 了 。 说 道 ;“ 这 个 其 实 可 以 不 要 它 了 ， 等 
再 开门 时 ,仍旧 抛 到 海里 去 吧 1 ”宝玉 道 :“ 这 东西 就 有 二 丈 多 
Kk, 虽然 可 以 不 要 它 的 肉 ， 那 一 片 骨头 不 可 不 要 ， 带 回去 有 一 
个 妙用 。” 老 少年 问 甚 妙 用， 宝玉 道 : “好 好 把 它 剖 开 了 ， 把 当中 
WET, AREF Al?” 

正 说 话 间 ， 和 忽然 一 个 传 者， 匆匆 走 来 道 ,“ 舵 房 汪 先生 请 二 
位 有 要 紧 事 > 二 人 听 说 ， 连 已 上 去 ， 见 是 海 导 、 江 隐 、 涉 津 及 
司 舵 的 四 人 ， 都 在 舵 房 里 。 只 有 谭 瀛 正在 值班 ， 未 曾 来 。 众 人 
都 在 透 金 镜 上 观看 ， 二 人 也 随 着 众人 看 去 。 只 见 一 条 东西 天 
天 矫 矫 的 迎面 而 来 ， 也 不 知 它 有 多 长 多 大 。 众 人 也 有 说 是 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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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也 有 说 是 龙 的 。 老 少年 戴 上 了 助 明镜 一 看 ， 道 ; “只 怕 也 不 
是 蚁 ， 也 不 是 龙 ， 是 个 海 鳅 鱼 。s< 水 经 > 说 的 :“ 海 鳅 鱼 长 数 千 
里 ,人 穴居 海底 。 入 穴 则 海水 为 湖 ， 出 穴 则 湖 退 。’ 大 约 《 水 经 > 
说 的 未 尝 不 厉害 些 ， 然 而 这 个 东西 也 不 小 了 。 昌 没有 数 千 里 
长 ， 看 去 也 有 五 六 十 丈 ， 比 我 们 的 船 大 了 一 售 有 多 ， 倒 要 好 好 
的 预备 它 呢 1 ”宝玉 细 细 看 时 ， 只 见 这 海 鳅 犹如 鳝 鱼 一 般 ， 身 带 
黄 黑 色 ， 好 像 没 有 钱 甲 的 。 巴 斗 大 的 两 个 眼睛 ， 看 着 本 船 晃 蜂 
而 来 。 于 是 各 人 都 带 了 透 金 镜 ， 各 踢 一 门 电机 炮 ， 预 备 迎 敌 ， 
不 使 令 它 近 前 。 看 它 走 到 炮弹 能 及 的 地 方 ， 便 众 炮 齐 发 。 谁 知 
它 的 身体 是 圆 的 ， 弹 子 打 到 身上 都 斜 滑 了 去 。 它 着 了 几 个 弹 
子 ， 越 发 大 怒 ， 翻 波 挟 浪 的 扑 将 过 来 。 任 你 众 炮 齐 发 ， 它 只 当 
不 知 。 走 到 切 近 ， 忽 的 把 身子 一 翻 ， 便 把 猫 艇 拦腰 缠 住 。 握 得 
SNR, DKF RECA. KER, BR ee 
它 缠 住 。 宝 玉 便 摇动 电机 ， 一 连 放 了 四 五 炮 ， 须 知 离 远 打 去 ， 
它 的 圆 身子 可 把 弹子 滑 了 。 此 时 贴 着 炮 口 无 地 可 滑 ， 可 是 弹 强 
着 肉 ， 并 且 透 皮 透 骨 的 了 。 海 鳅 负 痛 , 才 一 翻腾 ， 把 猫 艇 放 
了 ， 这 里 便 向 前 逃走 。 海 鳅 不 舍 在 后 ， 紧 紧 追 来 。 众 人 戴 了 透 
金 镜 看 去 ， 只 见 海 水 里 面 带 有 血色 ， 知 道 它 已 受伤 ， 可 奈 它 愈 
是 追 的 厉害 。 

宝玉 到 司机 房 ， 同 谭 瀛 商量 道 ,“ 我 们 何不 把 船 外 的 电 火 放 
起 ， 把 电 火 烧 死 了 它 呢 ?? 谭 泳 道 ,“ 船 外 有 一 层 软 玻璃 护 着 的 ， 
不 然 着 了 空气 ， 怎 能 发 亮 呢 ?” 宝 玉 呆 了 一 呆 道 ;“ 这 便 怎 处 ?” 谭 
WI: OAM CREE, WMATA, Mine HH 了 车 
叶 ， 就 费事 了 。?” 宝 玉 道 ;没奈何 ， 且 把 那 软 玻 璃 打破 了 ， 权 
救 目前 再 说 吧 !2 谭 瀛 道 ;“ 不 知 可 有 揭 去 的 法 子 ， 等 我 查 一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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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罢 取 出 一 本 册子 ， 检 阅 了 一 遍 ， 喜 道 :“ 我 初 掌 这 个 船 ， 竟 
有 许多 法 子 不 曾 知道 ， 这 玻璃 是 揭 得 去 的 。 说 罢 便 叫 海 导 来 
代 管 了 机 器 ， 又 把 册子 交 给 他 道 :“ 你 且 看 了 ， 听 见 铃 响 ， 便 照 
骨 上 载 明 的 法 子 开机 。? 说 罢 ， 带 了 水 手 ， 同 到 最 上 层 去 看 。 宝 
玉 向 窗外 一 望 ， 见 那 海 鳅 相 离 还 有 二 三 里 路 ， 便 也 到 最 上 层 去 
看 。 见 当中 的 顶 盖 已 经 揭 开 了 ， 众 水 手 七 手 八 脚 在 舱 口 边 上 去 
解 玻璃 的 钮 扣 。 一 时 解 完 了 ， 谭 瀛 按 了 电 铃 ， 海 导 如 法 开 了 电 
机 ， 果 然 见 那 玻璃 慢 慢 的 都 卷 到 船 底 去 了 。 宝 玉 道 , “到 了 船 底 
不 都 丢 了 人 么 ?” 谭 沪 道 ,“ 到 了 底下 ， 自 然 有 个 机 关 把 它 扣 住 ”说 
墨 忙 已 下 来 ， 关 了 项 盖 ， 只 听 得 舵 房 里 汪 作 查 道 :这 个 比 那 个 
还 大 ， 这 便 怎 处 ?” 原 来 顶 盖 关 了 ， 船 又 沉 下 。 汪 作 枯 在 透 金 镜 
里 看 见 南面 又 来 了 一 个 海 鳅 ， 看 看 至 近 ， 不 觉 失 声 一 叫 。 不 知 
到 底 能 战 广 海 钱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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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 当下 众人 见 又 有 一 条 海 鳅 到来， 看 看 至 近 ， 那 个 受伤 
的 又 紧 紧 追 来 。 宝 玉 道 : “此 时 没 法 ， 只 得 回头 先 打 了 这 受伤 的 
再 说 了 。 并 且 回 转 头 来 ， 把 头 向 着 它 。 纵 使 它 缠 过 来 ， 也 可 望 
伤 不 着 车 叶 。 尽 它 在 后 面 追 来 ， 它 一 磁 便 是 车 叶 了 。 汪 作 栓 听 
HAAR, HRN. FHA, MRR, CAAA 
W-EHSM. WMC, EMBER, —HR, 
Tah. WARFARE Me, VIA, MI Re 
机 开 了 ， 船 外 铁 壳 ， 电 气 一 时 都 遍 ， 登 时 把 海 鳅 震 的 骨 软 皮 
酸 。 过 了 一 会 ， 把 发 亮 机 关 住 ， 它 方才 滑 了 下 来 ， 球 喘 荡 荡 的 
直 沉 到 底 。 那 从 南边 赶 来 的 一 条 ， 看 见 这 条 死 了 ， 回 头 便 仍 向 
南 窗 去 ， 料 来 是 惧怕 之 意 。 这 里 众人 便 不 追赶 ， 停 了 轮 ， 商 量 
上 加 这 海 鳅 之 法 。 把 船 直 沉 到 底 ， 依 前 叫 两 名 水 手 ， 穿 了 入 水 
家 ， 缚 了 来 。 忽 又 想起 这 东西 太 大 ， 这 鼻 内 实 不 能 容 ， 而 且 两 
SEWER. BOAT EE, UT tr Ake, 
穿 了 入 水 衣 ， 带 了 刀枪 器 具 ， 并 白金 链 、 白 金 Bl, 交代 锁 住 
了 。 供 把 一 头 锁 在 本 船 鱼 必 上 ， 众 水 手 领 命 而 去 ， 走 到 海 鳅 身 
边 要 锁 。 谁 知 它 浑身 滑 腻 ， 竟 无 下 手 之 处 。 后 来 一 个 水 手 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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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SRE, PEABHT, RAR A, hee 
了 。 使 一 个 人 拿 了 白金 链 ， 从 鱼 腮 进去 ， 从 鱼 口 出 来 ， 方 才 锁 
了 。 共 拉 到 船 后 锁 好 方才 回来 ， 这 船 又 启东 驶 发 。 

将 近 黄昏 时 ， 谭 濠 想起 船 外 软 玻璃 要 蒙 起 来 ， 晚 上 方 能 发 
亮 。 便 把 船 浮 起 ， 揭 开 顶 盖 ， 如 法 要 蒙 起 玻璃 。 谁 知 再 也 蒙 不 
上 来 ， 怕 是 机 关 坏 了 。 细 细 察 看 ， 却 又 丝毫 不 坏 ， 用 透 金 镜 周 
围 一 看 ， 都 只 蒙 上 了 一 半 。 只 有 船尾 那 边 ， 上 下 都 用 木板 隔 了 
几 间 水 手 房 ， 透 金 镜 透 不 过 去 ， 看 不 见 有 无 阻碍 。 宝 玉 忽 然 想 
iG: GET, MBBS, AR A eee ATCT” 
然 省 悟 ， 便 仍旧 关 了 顶 盖 ， 把 船 沉 下 ， 叫 两 名 水 手 ， 穿 了 入 水 
衣 ， 交 代 各 人 拿 一 支 电 机 枪 自卫 。 因 为 解 下 鳅 鱼 船 要 浮 起 ， 蒙 
上 和 玻璃 才能 沉 下 ， 再 接 二 人 ， 所 以 不 能 不 带 了 军 器 以 防 不 测 。 
两 名 水 手 领 命 入 水 ， 去 把 鳅 鱼 解 下 ， 船 便 浮 起 来 。 此 时 天 色 已 
4S, CHERARE, DME, BET. FT RG 
机 。 这 回 好 生 奇 怪 ， 那 亮光 竞 发 不 出 来 了 。 谭 瀛 好 不 纳闷 ， 只 
得 又 查 那 册子 。 只 见 上 面 载 着 一 条 道 :^ 软 玻璃 印 过 复 蒙 之 后 ， 
内 中 不 免 有 空气 障 阻 ， 电 火 不 燃 。 须 按 图 将 抽 气 机 开动 ， 抽 尽 
空气 始 燃 ”云云 。 谭 濠 便 按 图 寻 出 那 抽 气 机 的 机 关 ， 将 来 开 了 ， 
一 面 抽 气 ， 一面 听 着 船 头 叫 抽水 的 电 铃 ， 却 只 不 见 响 。 有 暗 想 : 
“ 英 非 瞳 了 ， 看 不 见 回 来 。 然 而 两 旁 窗 上 也 应 该 透 出 灯 光 呀 1” 
心中 其 是 着 忙 。 开 足 了 抽 气 机 ， 抽 了 好 一 会 ， HAR. Hie 
发 亮 机 开 了 ,果然 大 放 光 明 。 忙 用 透 金 镜 四 面 一 看 ,只 见 那 鳅 鱼 
掠 在 半边 ， 两 个 水 手 竞 不 见 了 。 不 党 心中 局 恼 道 ,“ 无 端的 精忠 
了 两 条 人 命 ， 岂 不 失 了 文明 的 体面 么 ?” 登 时 传令 众 水 手 四 面 观 
看 ， 老 少年 也 十 分 着 急 ， 戴 了 助 明镜 向 远 处 探望 。 忽 看 见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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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有 一 大 群 人 ， 在 那里 叫 打 。 忙 到 舵 房 里 叫 拨 转 船 头 ， 在 透 
金 镑 里 观看 ， 原 来 是 一 大 群 人 鱼 ， 在 那里 按 着 两 个 水 手 吃 ， 不 
党 大 惊 失色 。 些 时 方 指南 值班 ， 便 把 定 了 舵 ， 直 向 人 鱼 驶 去 。 
忽 见 那 人 鱼 撒 下 水 手 ， 四 散 逃 窗 ， 两 个 水 手 依 然 站 起 来 ， 迎 着 
本 船 而 来 。 小 看 至 近 ， 遂 停 了 车 ， 两 个 水 手 却 不 上 船 ， 仍 望 东 
去 ， 方 指南 一 时 想 不 起 ， 不 知 何故 ， 只 得 又 拨 转 向 东 ， 慢 齐 的 
眼 着 水 手 去 。 

原来 他 二 人 仍 去 扯 了 鳅 鱼 ， 锁 到 船尾 之 后 方才 到 船 头 ， 如 
法 进 舱 ， 御 去 入 水 衣 。 伙 人 忙 问 何故 ， 水 手 道 :“ 我 们 奉 命 下 
去 ， 解 下 鳅 鱼 ， 本 船 浮上 水 面 。 忽 然 来 了 一 群 人 鱼 ， 便 要 抢 我 
们 的 海 鳅 。 我 们 想 各 位 先生 冒 了 大 险 ， 费 了 大 事 ， 方才 猫 了 来 
的 ， 带 回去 送 到 博物 院 里 ,我们 也 有 体面 ， 如 何 肯 舍 ， 便 同 它 
争 。 幸 得 带 有 电机 枪 ， 当 时 打倒 了 两 个 ， 它 便 光 了。 我 们 守 着 
猴 鱼 ， 它 又 来 了 ， 我 们 只 得 放 枪 迎 敌 ， 它 又 逃 窗 。 我 们 一 路 赶 
去 ,一 面 放 枪 。 谁 知 这 两 支 枪 不 知 多 响 用 过 了 的 ,不 足 一 百 弹子 ， 
大 约 放 了 三 十 多 枪 ,就 没有 枪 子 了 。 它 看 见 我 们 不 放 枪 , 又 扑 过 
K, RATES AME MK. EKER, REA, EC 
BFA, BRAKE AIRE, “PRIS, JRA 
肉 。 所 以 任 咬 不 痛 ， 入 水 衣 也 并 不 受伤 ， 只 要 设法 自己 护 住 两 
手 。 正 在 精 疲 力 尽 的 时 候 ， 幸 得 本 船 来 了 ， 那 一 群 人 鱼 见 了 ， 
Ta AS SR,” ED AEA LA, Mea. WER YH 
正 了 ， 大 家 谈 了 一 会 ， 方 才 安 歇 。 

次 日 便 改 了 方向 ， 向 南 行驶 ， 沿 路 观看 海底 景致 ， 说 不 尽 
那 许多 奇 珍 蜡 宝 ， 却 又 都 在 博物 院 曾 经 见 过 的 ， 所 以 都 不 在 
意 。 看 见 过 几 种 奇怪 的 鱼 ， 宝 玉 要 猎 ， 老 少年 又 说 是 动物 院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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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有 的 ， 只 能 罢休 。 走 了 两 天 ， 老 少年 在 舵 房 里 ， 看 见 远 远 的 
一 队 鱼 来 。 戴 起 助 明 镜 ， 仔 细 一 看 ， 不 党 大 喜 道 ;“ 今 盔 遇 了 这 
样 东 西 ， 万 不 可 错过 了 。” 忙 叫 把 船 浮 高 了 四 五 丈 ， 便 和 宝玉 到 
中 层 ， 穿 了 入 水 家。 宝玉 道 :“ 那 一 群 是 什么 鱼 , 我 还 看 不 清 
楚 ， 怎 么 要 亲自 入 水 呢 ?” 老 少年 道 :“ 并 不 下 海 ， 我 们 到 外 层 门 
上 去 撤 网 ”宝玉 道 ; “到底 是 什么 鱼 ?” 老 少年 道 : “< 山海 经 > 载 
“ 带 山 彰 水 ， 西 流 至 上 比 湖 。 其 中 多 鲜 鱼 ， 其 状 如 鸡 ， 赤 尾 、 六 
足 、 四 目 ， 其 音 如 葛 。 我 一 向 也 搬 < 山 海 经 > 的 说 话 ， 恺 怕 靠 不 
住 的 。 此 刻 来 的 一 群 鱼 ， 正 是 这 个 ， 只 没有 听见 它 叫 。 我 们 未 
曾 试 过 下 水 衣 ， 此 刻 乐 得 在 船上 试 一 试 。 软 两 天 或 者 遇见 海里 
有 什么 稀奇 东西 ， 自 己 也 好 下 去 动手 .2 一面 说 ， 一 面 穿 好 了 
衣 ， 取 了 白金 丝 网 ， 开 了 小 门 过 去 ， 等 里 面 把 门 关 好 了 ， 才 开 
了 前 面 的 门 。 那 海水 便 一 泻 而 入 ， 两 人 未 曾 准 备 ， 几 乎 仰 面 跌 
个 眼 头 。 幸 喜 还 支持 得 住 ， 忙 忙 把 网 撤 开 ， 早 见 那 一 群 作 鱼 来 
了 ， 直 游 到 本 船 底下 去 。 不 一 会 觉得 网 网 牵动 ， 两 人 便 合 力 收 
起 ， 关 了 前 门 ， 按 动 电 铃 。 约 莫 五 分 钟 时 ， 水 便 干 了 ， 里 面 的 
AFT, HA FAA, MT KR. AOR YLO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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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到 著 水 舱 去 喂 鱼 。 便 同 宝玉 仍 到 上 层 ， 大 众 知 道 猎 了 鲜 鱼 ， 
都 下 去 观看 ， 人 人 道 怪 ， 个 个 称奇 。 老 少年 道 : “我 最 恨 的 一 班 
自命 通达 时 务 的 人 ， 动 不 动 说 什么 五 洲 万 国 ， 说 的 天 文 地 理 无 
所 不 知 ， 却 没有 一 点 是 亲身 经 历 的 。 不 过 从 两 部 译本 书 上 看 了 
下 来 ， 却 偏 要 把 自己 祖国 古籍 记载 一 概 抹 笋 ， 只 说 是 荒诞 不 经 
之 谈 。 我 今日 猎 得 儿 鱼 ， 正 好 和 < 山海 经 > 伸 冤 ， 墙 墙 那 通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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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的 嘴 ,” 宝 玉 道 : CAS AORN AI, Zak. TM, 
此 地 是 什么 地 方 呢 ?” 方 指南 道 : “此 刻 已 到 了 南 太平 洋 半天 了 。” 
老少 年 道 : “何必 问 它 是 什么 地 方 ， 维 道 那 鱼 不 会 迁徙 的 么 ? 而 
且 击 今 地 名 不 同 的 也 多 呢 !? 

说 话 时 江 隐 使 人 来 说 ， 船 已 浮 起 ， 请 各 位 换 了 冬衣 ， 到 上 
面 去 看 太平 洋 景 。 宝 玉 道 ;怎么 要 换 冬 衣 起 来 ?2 老少 年 道 :“ 南 
半球 天 气 和 北半球 相反 ， 此 刻 我 们 北半球 的 六 月 ， 正 是 南半球 
的 腊月 呢 !1 ”宝玉 道 : “我 的 冬衣 却 不 曾 带 得 ”老少 年 道 :“ 便 是 我 
也 何尝 带 来 !1” 方 指南 道 : “不要紧 ,我 们 都 有 , 先 拿 去 穿 就 是 了 。” 
于 是 大 家 换 了 冬衣 ， 走 到 了 上 层 ， 顶 盖 已 经 开 了 。 果 人 然 寒 威 凉 
痢 ， 正 值 隆冬 。 忽 然 一 阵 寒 风 扑面 吹 来 ， 一 个 水 手 道 , “好 生 奇 
怪 ， 这 么 大 冷 ， 怎 么 又 是 南 风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北半球 的 北 
风 ， 是 从 北冰洋 吹 来 的 ,所 以 冷 ， 这 里 是 南 冰 洋 来 的 冷风 呢 !” 
二 句 话 触动 了 宝玉 ， 便 问 道 , “此刻 往 哪里 去 呢 ?” 方 指南 道 ,: “此 
刻 向 东南 去 ， 过 去 便 是 南美 洲 。 再 往 东 去 ， 便 是 大 西洋 了 。” 宝 
玉 道 “我 们 何不 取 了 正 南 的 线 ， 向 南 冰 洋 去 选 一 趋 呢 ! ”老少 年 
道 ;“ 那 边 都 是 冰 ， 如 何 走 得 ?宝玉 道 :4 我 以 理 测度 它 ， 未 必 能 
水 到 底 。 方 才 我 们 撤 网 猫 那儿 鱼 的 时 候 ， 在 水 里 并 不 觉 冷 ， 这 
上 面 就 冷 到 如 此 ， 可 见 水 底 是 暧 的 。 我 们 或 者 探 得 这 一 条 路 ， 
岂 不 是 好 ? 万 一 它 果 是 连 底 冻 的 ， 我 们 就 回头 走 ， 好 在 这 船 走 
的 快 ， 也 不 十 分 耽搁 2 于 是 大 家 都 赞成 ， 重 新 下 去 ， 关 上 项 
盖 ， 沉 到 水 底 。 移 过 方针 ， 向 正 南 而 去 。 淮 知 方才 开 了 项 盖 ， 
灌 进 了 寒气 ， 登 时 全 船 觉 冷 。 非 但 方才 上 去 的 ， 此 时 人 印 不 下 冬 
衣 ， 便 是 方才 不 曾 . 上 去 的 ， 此 时 也 党 寒冷 。 添 了 衣服 ， 潭 瀛 把 
暖气 管 门 开 了 ， 放 出 暖气 。 好 一 会 儿 ， 方 才 复 旧 。 众 人 此 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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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现 玩 海景 ， 一 心 只 望 到 南 冰 洋 去 。 司 机 的 也 格外 开 足 了 气 
机 ， 昼 夜 飞 驶 。 

忽然 一 天 到 了 了 晚上， 本 船 放 了 电光 ， 到 了 应 该 天 亮 的 时 
候 ， 便 把 电 火 收 了 。 谁 知 收 了 电光 ， 便 是 漆黑 ， 天 还 没 亮 呢 ! 
只 得 又 开 了 发 亮 机 ， 那 天 却 从 此 不 亮 了 J 了。 宝玉 道 ;“ 黄 非 是 已 经 
到 了 南极 吧 ， 倒 要 留心 体察 呢 !2 便 在 船 旁 窗 上 看 去 ， 只 见 旁 边 
有 好 些小 岛 ， 那 岛 上 的 石头 一 律 是 白色 的 。 宝 玉 留 心 去 看 ， 忽 
见 一 个 岛 上 长 出 了 一 从 五 色 珊 瑚 ， 却 是 十 分 晶莹 透彻 ， 就 和 五 
色 玻 璃 做 成 的 一 般 。 因 指 给 老少 年 道 : “博物 院 的 珊瑚 林 也 是 五 
色 俱 备 ， 却 没有 这 个 晶莹 透彻 的 ， 我 们 不 可 不 取 几 株 回去 。" 老 
少年 道 是 ， 就 叫 驶 近 岛 边 ， 直 沉 到 底 ， 叫 四 名 水 手 穿 了 入 水 
衣 ， 开 了 小 门 出 去 。 这 边 恰 才 关 上 小 门 ,上 层 忽 听 得 叫 抽水 的 电 
铃 乱 响 ， 忙 忙 开 了 抽水 机 抽 干 了 ， 又 按 电 铃 下 来 叫 开 小 门 。 门 
开 处 ， 只 见 四 个 水 手中 跑 进来 ， 外 下 入 水 衣 ， 说 道 :“ 了 不 得 ， 
冷 死 了 ， 好 厉害 !” 一 面 说 着 ， 还 打 寒 叭 。 老 少年 问 是 怎么 样 
了 ， 水 手 道 ; “我 们 开 了 外 门 ， 那 海水 灌 进 来 ， 同 冰 一 般 。 登 时 
寒气 由 两 手 透 到 身上 ,好 不 厉害 ! ”老少 年 道 : “不 要 紧 ， 有 法 子 
的 ”于 是 又 开 了 中 层 房 门 ， 取 出 手套 ， 叫 他 们 先 戴 上 了 ， 再 穿 
入 水 衣 。 又 用 一 根 皮 管 ， 一 头 接 到 暖气 管 上 ， 一 头 接 在 入 水 衣 
前 襟 ,把 暖气 灌 满 了 。 宝 玉 道 ; “这样 寒冷 ,一定 是 到 南极 了 ， 
eS eM be 

， 遇 了 什么 稀奇 东西 ， 好 搬运 回来 。? 宝 玉 道 :“ 还 要 带 枪 
和 
冷 的 地 方 ， 怕 没有 动物 了 。” 宝 玉 道 ;“ 带 着 防备 也 好 。” 老 少年 
道 :“ 有 心 带 枪 ， 人 和 便 连 网 也 带 了 去 ， 准 备 猎 几 个 回来 .2 说 罢 便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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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二 十 六 名 水 手 ， 连 前 派 定 的 四 名 ， 共 是 三 十 名 。 一 齐 结束 停 
当 ， 灌 了 暖气 ， 出 了 小 门 ， 里 面 关 上 。 一 行 三 十 二 人 ， 人 重 开门 
下 海 。 宝 玉 鼓 动 双 翅 ， 向 岛 上 来 ， 觉 得 走路 其 是 轻便 。 一 时 同 
到 岛 上 ， 那 三 十 名 水 手 当 中 ， 有 二 十 名 是 拿 了 锋 钢 之 类 的 ， 十 
名 是 拿 枪 的 。 那 拿 詹 钢 的 便 去 伐 珊 瑚 树 ， 那 拿 枪 的 便 着 二 人 到 
岛 后 去 寻 观 巡察 。 忽 见 一 个 小 小 焦 黄 的 东西 ， 在 宝玉 脚下 跳 来 
跳 去 。 宝 玉 定 睛 一 看 ， 却 是 个 貂 鼠 ， 并 不 怕人 。 宝 玉 见 它 不 怕 
人 ， 便 把 它 捉 住 了 ， 不 知 担 了 这 稻 鼠 ， 还 有 何事 故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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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一 回 
探 南极 坷 晤 看 旋涡 ” 逐 巨 铁 无 心得 海 隘 


却说 宝玉 拿 了 巍 鼠 ， 便 递 给 老少 年 。 只 因 穿 了 水 衣 不 能 说 
话 ， 纵 说 了 话 ， 这 声音 也 透 不 出 来 ， 对 面 的 人 不 能 听见 ， 只 好 
相 视 会 意 。 老 少年 接 狠 在 手 ， 不 觉 四 下 张望 。 忽 见 前 面 岛 下 ， 
一 大 群 狠 鼠 ， 约 有 二 三 百 头 。 便 指挥 十 个 水 手 一 齐 赶 去 ， 十 二 
人 一 齐 鼓 动 双 翅 ， 赶 将 上 来 。 一 个 水 手 放 了 一 枪 ， 打 了 一 个 ， 
那 一 群 狠 鼠 便 一 齐 往 水 面 上 帘 去 。 众 人 鼓动 双 翅 ， 也 往 上 赶 
来 。 谁 知 赶 到 一 百 尺 以 上 ， 便 见 许多 岩 网 下 垂 的 水 品 挡 住 不 能 
LE, BFENM, CHETPBARFHW. BESREMT — 
FF, MP TRARGP, RAELET. BARRA Hi 
冰 洋 底下 。 这 南极 是 冰 不 到 底 的 ， 此 刻 我 们 在 冰 底 旅行 了 。 那 
一 群 船 鼠 都 向 冰 岩 里 窜 去 ， 此 时 一 个 也 看 不 见 了 。 那 冰 岩 下 垂 
的 是 纵横 斜 直 的 ， 三 棱 四 刃 犹 如 刀剑 一 般 ， 人 不 敢 近 。 老 少年 
放 了 一 枪 打 去 ， 却 打下 了 好 几 块 。 于 是 宝玉 和 众人 ， 一 齐 乱 
打 。 忽 见 那 铬 鼠 钻 出 岩 穴 来 ， 又 往 海底 窗 去 。 众 人 紧 紧 跟随 ， 
DEN, CHRELBET. KRARMABD LM, i163) 
HBG IK, BERET MH, FAA, Ws. 
EA LET OR, RMR, SADA, MF H my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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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 —~SAMT BA, IE, MAB. PIA SE 
玉带 了 那 五 个 人 直 寓 冰 岩 外 面 ， 七 枪 齐 发 ， 向 冰 岩 乱 打 。 果 然 
那 一 群 狠 鼠 又 窜 出 来 ， 直 向 海底 去 。 谁 知 这 回 半 当中 张 了 一 面 
大 网 拦住 ， 群 貂 到 网 时 ， 四 面 的 人 一 齐 放手 。 那 司 总 纲 的 便 连 
忙 收 起 口 来 ， 不 曾 走 了 一 个 。 老 少年 大 喜 ， 便 挥手 叫 他 先 送 到 
ne > MKTARET 
玉 忽 觉得 有 物 碰 在 脚 上 ， 低 头 一 看 ， 原 来 是 一 株 合 抱 大 
ee 手 抓 住 跨 在 干 上 ， 那 珊瑚 仍然 是 
浮动 ， 忙 鼓动 双 翅 竭力 压 下 。 到 得 岛 边 ， 只 见 众 水 手 各 人 按 着 
一 株 珊 戎 ， 面 面相 观 。 看 见 宝玉 跨 着 ， 便 都 大 喜 ， 学 着 跨 上 ， 
齐 到 船 头 上 来 。 一 共 二 十 一 株 副 瑚 ， 却 只 进去 了 两 支 。 其 余 
都 不 是 太 长 ， 便 是 丁 权 大 逆 ， 不 能 进去 。 宝 开 便 招手 ， 叫 一 个 
水 手 来 ， 代 自己 跨 了 。 进 了 前 门 ， 把 门 关上 ， 按 上 电 铃 。 不 一 
会 水 干 了 ， 小 门 开 处 ， 便 进去 取 了 酚 括 白金 丝 强 ， 仍 复 到 海里 
来 ， 交 一 捆 给 众 水 手 ， 做 手势 叫 他 们 都 挫 到 船尾 上 。 又 复 指 若 
那 珊瑚 岛 ， 叫 他 们 挫 了 再 来 的 意思 ， 便 挟 了 一 捆 白 金 丝 绳 仍 到 
岛 上 来 。 只 见 老少 年 等 十 一 人 ， 还 在 那里 伐 珊 瑚 。 宝 玉 便 取出 
几 根 绳子 ， 叫 他 们 捡 了 ， 又 指 着 船尾 示意 。 又 亲自 动手 拔 了 好 
些小 珊瑚 ， 打 了 几 捆 牵 到 船上 ， 如 法 进门 ， 把 现 瑚 却 堆 到 空 论 
里 面 。 方 欲 再 出 来 ， 恰 好 开 了 前 门 ， 老 少年 及 众人 都 回来 了 ， 
也 带 了 好 儿 捆 小 珊瑚 。 于 是 一 同 进来 ， 忙 忙 的 印 下 入 水 家， 各 
人 都 觉得 打 了 个 寒 哄 。 大 家 都 道 : “奇怪 ， 在 海里 不 冷 ， 怎 么 回 
到 船上 倒 冷 了 ?2 船上 的 人 让 说 此 刻 是 忽然 起 了 一 阵 寒气 。 说 话 
时 越 觉得 冷 了 ， 众 人 都 忙 忙 到 上 层 去 添 衣服 ， 老 少年 和 宝玉 也 
向 方 指南 借 衣 服 穿 了 。 宝 玉 道 :“ 今 日 所 获 的 都 是 奇 物 ， 从 来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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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那个 不 能 不 算 它 是 海 狠 了 。 透 亮 的 珊瑚 ， 已 是 未 曾经 见 ， 却 
又 是 浮 水 的 。 宋 侍 凡 目 所 未 见 的 ， 都 以为 乌有 ， 不 知 今日 攻 宋 
学 的 人 ， 昕 见 了 这 个 又 怎样 呢 。” 老 少年 道 ;“ 这 个 狠 向 来 不 曾 出 
现 的 ， 它 在 冰 岩 里 做 梨 穴 ， 可 以 叫 它 做 冰 貂 。 这 珊瑚 便 是 浮 珊 
瑚 ， 把 这 个 带 了 回去 ， 那 南海 浮石 又 不 算 什 么 了 。? 此 时 谭 注 已 
经 开 了 暖气 管 ， 却 还 是 觉得 冷 。 

ZR VET AKI, HSER EBA. SATB. tt 
AGTH, WHESRBE, A PEAKE, 
一 直 紧 上 去 ， 笔 直 的 一 条 ， 四 面 的 水 回环 流转 。 当 下 全 个 称 
奇 ， 宝 玉 道 :《 停 下 船 就 看 见 么 ?” 游 龙 道 ; “不 ， 此 刻 船 又 开行 许 
久 了 ， 才 望 见 的 ?宝玉 寻思 了 一 会 ， 又 细 细 的 看 了 那 条 水 一 
会 ， 忽 然 省 悟道 : “是 了 ， 那 条 水 一 定 是 南极 的 中 心 点 。 地 球 往 
东 转 的 ， 你 看 那 条 水 四 边 回旋 的 汶 ， 却 往 西 转 ， 这 是 地 球 转 的 
快 了 。 这 水 在 地 球 本 体 上 ， 不 得 不 西 汶 。 本 体 往 东 转 的 越 快 ， 
AK ww, BAT RT TR, ROEDER.” 
老少 年 点 头 道 ;“ 正 合 吾 意 .” 大 家 也 说 这 个 议论 极 是 。 

不 一 会 走 过 了 ， 舵 房 便 看 不 见 那 条 水 。 此 时 格外 冷 了 ， 大 
家 都 不 解 是 何故 。 都 以 为 到 了 南极 冷 极 了 ， 这 船 的 外 壳 障 不 住 
Spe HR, ARERR, BDRM, HEF BE 
B. RAMKBEBKEA, WAM, WPHA=Orese 
了 的 ， 便 问 看 守 的 人 ， 怎 么 死 了 。 看 守 人 道 ,“ 上 船 来 不 久 就 陆 
续 死 了 ， 便 是 这 未 死 的 ， 也 就 呆 的 了 不 得 。 此 刻 冷 了 ， 它 又 精 
神 了 ， 你 看 这 水 面 已 经 结 了 一 层 冰 呢 ! > 老少 年 仔细 一 看 ， 果 然 
结 了 一 层 冰 。 便 叫 打开 了 冰 ， 把 那 死 的 捞 了 上 来 。 看 守 人 依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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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 起 ， 老 少年 取 过 一 看 ， 那 身上 的 毛 ， 离 水 即 于 。 心 中 驴 道 : 
“ 拿 他 做 皮衣 ， 一 定 是 好 的 ”此 时 只 觉得 寒 威 磁 骨 ， 片 刻 不 能 
It, ELVA MG AM, WES AS ATE EM ABH BY Ae 出 来 
的 。 走 近 前 去 ， 只 冷 得 气 也 喘 不 出 来 。 连 忙 回 步 ， 到 了 上 层 ， 
叫 人 把 养 铬 养 乡 鱼 的 食料 上 足 了 ， 免 了 看 守 ， 下 层 的 人 一 侍 上 
到 中 层 ， 把 舱 板 严密 盖 好 。 又 过 了 半天 ， 那 上 中 两 层 才 慢 慢 的 
RAT 

又 走 了 两 天 ， 仍 在 冰 洋 底下 ， 老 少年 道 ,我 们 只 怕 要 从 这 
里 穿 过 印度 洋 的 了 ， 但 是 为 甚 走 了 这 几 天 ， 还 不 出 冰 洋 呢 ?? 汪 
TE: OKT, AER, MEET, KAWKE 
可 以 出 去 了 。” 众 人 正在 舵 房 谈 天 ， 忽 又 见 前 面 来 了 一 座 插 天 高 
SRAM KEE: RACHA  BAKRAIRERT Bh 
WA, ALA RRA, FFARR BR. Se Epa. “这些 
山石 ， 不 可 不 取 些 回去 。 你 们 请 看 ， 都 生得 玲珑 剔透 得 很 呢 !? 
老少 年 道 :“ 这 回去 取 ， 先 要 准备 好 了 。 前 面 带 了 几 支 珊瑚 ， 便 
六 得 满 船 人 几乎 冷 笋 。 这 石头 不 要 也 是 如 此 , 那 可 了 不 得 了 。 我 
们 都 带 了 绳子 ， 取 得 的 都 挫 在 船 后 头 吧 。” 宝 玉 道 :“ 绳 子 不 行 ， 
这 些 石头 岩 刚 得 很 ， 强 子 挫 不 了 几 块 ， 还 用 网 吧 !1 ”商量 妥当 ， 
便 也 同 前 回 一 般 ， 叫 了 四 十 名 水 手 ， 结 束 停 当 ， 灌 了 上 暖气。 连 
那 到 下 层 司 启 闭 小 门 的 水 手 ， 也 叫 他 穿 了 下 水 衣 ， 灌 了 暖气 下 
去 。 一 行人 到 得 水 里 ， 那 时 船 已 驶 近 山 前 停 住 了 。 众 人 去 到 山 
前 ,宝玉 争先 拣 了 一 块 , 却 俯 拾 即 是， 并 不 烦 据 控 。 宝 玉 怕 他 同 
珊瑚 一 样 要 浮 了 去 ， 轻 轻 放 下 把 手 离开 一 看 ， 却 是 不 动 的 ， 方 
才 放 心 往 网 里 送 。 众 人 七 手 八 脚 的 搬 了 一 大 网 ， 方 才 合力 把 它 
牵 到 船 后 挫 住 了 。 回 到 船上 解 印 衣服 ， 那 船 又 开行 去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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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了 一 天 ， 果 然 出 了 冰 洋 底下 ， 众 人 都 喜欢 的 了 不 得 。 天 
也 有 了 昼夜 了 ， 不 过 有 层 短 夜 长 罢了 。 虽 然 船 内 仍 是 无 论 有 昼夜 都 
点 电灯 ， 然 而 船 外 的 可 免 了 白 屋 发 亮 了 。 从 窗外 望 出 去 ,也 不 藉 
电光 ， 可 以 见 物 了 。 到 了 午 牌 时 分 ， 正 想 浮 出 海面 ， 查 察 到 了 
什么 地 方 。 正 欲 升 起 时 ， 忽 然 迎 面 来 了 一 条 海 鳅 ， 蚁 蜂 作 势 ， 
便 欲 扑 过 来 。 海 导 道 ; “不 好 了 ， 船 尾 挫 了 那 许多 东西 ， 必 要 人 解 
下 来 才能 卷 玻璃 ， 这 便 怎 生 办 法 呢 ?” 大 众 正在 足 路 对 付 鳅 鱼 之 
法 ， 忽 又 看 见 那 鳅 鱼 回首 狂奔 。 老 少年 拍手 道 :“ 它 既 走 了 ， 我 
们 乐得 追 它 ”于 是 开放 汽机 ， 尽 力 赶 去 。 那 鳅 鱼 却 也 行驶 级 
速 ， 赶 了 一 屋 夜 ， 看 看 赶 上 ， 此 时 又 要 提防 它 回 头 反 哈 。 人 人 
用 尽 了 十 二 分 精神 ,所 有 上 下 人 等 的 视线 ,莫不 集 在 钱 鱼 身上 。 
看 着 它 窗 到 一 座 极 大 的 高 山 边 去 ， 这 一 座 山 ， 仓 卒 之 间 也 测量 
不 出 它 有 多 大 ， 几 儿 乎 似 是 大 陆 岸 边 一 样 。 众 人 都 想 这 东西 走 
到 岸 边 ， 没 处 好 走 ， 少 不 了 要 做 困 兽 狐 斗 的 了 。 大 家 越 是 小 心 
提防 ， 看 看 到 了 山脚 下 ， 那 鳅 鱼 忽 地 一 个 翻身 不 见 了 。 众 人 都 
吃 了 一 惊 ， 留 心细 看 ， 原 来 山下 有 一 个 极 大 极 大 的 润 ， 鳅 鱼 往 
洞 里 钻 进去 了 。 老 少年 叫 开 了 发 亮 机 ， 往 润 里 探 照 了 一 回 ， 也 
英 测 深浅 。 老 少年 、 宝 玉 同 声 道 ; HARK, BERS. ‘EM 
是 逃避 我 们 ， 总 有 怕 我 们 的 道理 ， 岂 可 以 放 过 它 ， 索 性 追 进去 
吧 1 ”宝玉 又 道 ; “说 不 定 是 前 回 看 着 我 们 弄 死 一 条 的 那个 ， 所 以 
它 见 了 我 们 就 怕 了 。” 老 少年 道 , “不错 呀 ， 前 回 那 个 是 向 南 走 ， 
我 们 此 刻 是 从 南极 回转 来 向 北 走 ， 所 以 在 里 面 遇 着 了 ， 赶 蚜 !” 
THM RBM, RAT BK, EAR. RARE 
多 岔 道 ， 这 里 只 望 着 宽大 的 走 去 。 前 面 那 鳅 鳃 时 不 见 了 ， 那 洞 
可 是 仿 走 愈 窗 。 老 少年 还 只 管 俊 着 前 进 ， 看 着 追 了 两 个 时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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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 出 到 洞口 之 外 ， 那 猴 鱼 早已 踪影 全 无 ， 众 人 莫不 称奇 。 连 
忙 收 了 电光 ， 把 船 浮 起 ， 开 了 顶 盖 ， 四 面 一 望 。 好 奇 呀 ， 原 来 
已 到 了 澳大利亚 洲 的 北面 了 。 老 少年 回头 一 想 ; “方才 那 个 润 , 竞 
然 是 澳大利亚 洲 底下 的 一 条 水 隧道 ,因为 追 海 鳅 ,无意 中 倒 寻 出 
这 一 个 海道 来 。” 胱 望 了 一 回 ， 依 然 关 了 顶 盖 沉 下 ， 向 北 而 去 。 

行 不 多 时 ， 忽 然 看 见 一 艘 船 也 沉 在 水 里 行驶 ， 然 而 沉 的 其 
高 ， 并 不 沉 到 底下 。 老 少年 指 给 宝玉 道 ;“ 你 看 ， 这 就 是 现今 号 
称 文明 国 的 海底 战舰 了 。” 宝 玉 看 那 船 身上 有 许多 螺 狮 、 蚌 蛤 之 
类 趴 在 上 面 ， 又 生 了 好 些 水 藻 青 苦 。 宝 玉 道 :“ 怎 么 我 们 船上 没 
有 这 个 ?2 老少 年 道 :“ 我 们 的 软 玻 璃 是 用 药水 制 过 的 ， 不 惹 这 些 
东西 。 你 看 他 的 船 虽 然 沉 下 ， 还 有 烟 向 、 汽 管 露出 水 面 呢 。 你 
看 我 吓 他 一 吓 玩 .说 喷 ， 叫 谭 瀛 开 了 发 亮 机 ， 一 会 又 收 了 ， 收 
了 一 会 又 开 了 一 开 。 只 见 那 艘 水 底 战 船 ， 便 浮 出 水 面 。 宝 玉 
道 :“ 这 是 什么 道理 ?老少 年 道 ;“ 他 那 船上 又 没有 透水 镜 ， 又 没 
有 有 透 金 镜 ， 望 出 来 是 白 茫 茫 的 一 片 ， 纵 使 看 见 一 点 影子 ， 也 是 
校 糊 得 很 。 我 这 里 忽然 放 了 两 下 光 ， 他 却 只 能 见 光 了 两 下 ， 又 
不 见 我 们 的 真相 ， 少 不 得 要 起 了 疑心 。 所 以 把 船 浮 了 起 来 ， 你 
狸 他 这 番 回 国 去 ， 还 要 报告 政府 ， 哄 动 了 多 少 格致 专门 家 、 博 
ATA, 来 研究 这 海底 发 亮 的 原理 呢 !” 谭 泳 见 老少 年 说 的 高 
兴 ， 不 觉 笑 了 一 笑 ， 把 船 浮 到 水 面 ， 放 了 两 下 电光 ， 又 连忙 沉 
下 局 北 飞 驶 而 去 。 因 说 道 ;“ 我 知道 他 这 番 回 去 ， 报 告 了 他 们 的 
格致 专门 家 、 博 士 学 士 ， 又 考 得 澳洲 之 北 ， 洋 面 上 出 了 一 条 极 
大 的 电 鱼 了 。” 说 得 众人 大 笑 。 宝 玉 道 : “这 么 一 来 ， 仿 竞 要 当 我 
们 让 个 动物 了 。” 亨 湾 道 ;: “我 们 怎么 是 动物 ,这 船 才 是 动物 。 我 们 
EE SOL BAR Sey ”说话 间 忽 昕 得 一 声 炮 响 ， 入 向 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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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时 ， 一 颗 弹 子 落 在 海里 直 沉 下 去 。 那 炮弹 落下 的 地 方 ， 正 是 
方才 本 船 浮 起 发 电光 的 地 方 ， 原 来 那 战 船 还 赶 来 呢 ! 老少 年 
道 “ 那 种 船 一 个 时 展 走 不 到 我 们 一 半 的 路 ， 也 要 赶 来 ， 真 是 可 
` 怜 可 笑 ,” 谭 沪 道 : “我 们 何苦 累 他 腾 赶 呢 ?” 说 办 又 把 发 亮 机 开 了 
一 会 ， 软 了 一 刻 时 候 。 又 开 一 会 道 :“ 好 叫 他 知道 我 们 走 的 快 ， 

-自然 不 赶 来 了 。 ”不 知 那 戌 船 还 追 与 不 追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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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谭 流 放 了 两 回电 光 之 后 ， 那 战 船 果然 不 来 追赶 了 。 宝 
玉 道 :“ 他 还 算 知 难 而 退 呢 1? 老 少年 道 :“ 虽 是 知 难 而 退 ， 然 而 也 
有 得 他 猜疑 了 。” 大 家 谈 笑 一 会 ， 然 后 散 开 ， 各 到 船 边 探望 海 
景 。 不 多 几时 ， 便 驶 到 赤道 底下 。 宝 玉 道 : “我 们 极 冷 的 地 方 到 
过 了 ， 可 惜 只 在 冰 窒 下 行走 ， 未 曾 露 得 天 。 此 刻 到 了 极 热 的 地 
方 ， 可 要 到 上 面 见 见 天 气 了 。” 海 导 见 说 ， 便 把 船 浮 起 ， 揭 去 顶 
盖 ， 众 人 都 到 最 上 层 去 胱 望 ， 果 然 炎热 非常 。 老 少年 忽然 想起 
放 在 下 层 的 珊瑚 ， 会 放出 寒气 的 ， 何 妨 取 一 支 上 来 ， 看 在 这 大 
热 地 上 ， 是 怎么 个 情形 。 想 罢 ， 便 叫 水 手下 去 取 一 支 珊瑚 上 
来 。 水 手 去 了 一 会 ， 取 了 上 来 道 ;“ 好 奇怪 ， 这 上 层 是 六 月 ， 到 
了 下 层 去 便 是 腊月 了 。? 说 罢 放 下 珊瑚 ， 众 人 上 顿 觉 一 阵 清凉 ， 十 
分 严 快 ， 同 称奇 异 。 宝 玉 问 道 : “你 怎样 知道 它 有 这 用 处 呢 ?” 老 
少年 把 那天 到 下 层 的 情形 详细 告诉 了 。 宝 玉 道 , 《原来 如 此 ， 这 
东西 倒是 夏天 的 宝贝 呢 。” 又 上 姚 望 了 多 时 , 方才 下 去 , iz oH 
tio ULNAR BIT 热气 ， 海 导 要 开 冷 气管 ,老人 少年 
道 ,“ 且 不 要 开 ， 验 验 这 珊瑚 看 .果然 不 一 会 ， 便 清凉 起 来 。 老 
少年 便 叫 仍 把 珊瑚 送 下 去 ， 宝 玉 也 要 下 去 看 看 。 水 手 道 :“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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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要 下 去 ， 先 要 穿 了 冬衣 ， 底 下 冷 得 很 呢 。” 众 人 听 说 ， 都 带 了 
冬 农 下 去 ， 果 然 异 常 寒冷 。 宝 玉 道 , “怎么 就 这 种 冷 法 ?” 老 少年 
道 :“ 你 想 那 烈日 之 下 ， 只 一 支 珊 瑚 ， 便 清凉 起 来 。 这 里 聚 了 百 
十 来 支 ， 又 没有 透 出 去 的 地 方 ， 如 何不 冷 ?众人 围 着 那 珊瑚 看 

一 会 ， 便 都 手脚 僵 冷 起 来 。 

宝玉 顾 见 一 堆 死 巍 鼠 ， 便 问 怎么 死 了 ? 老少 年 把 看 守 人 的 
话 述 了 一 遍 ， 宝 玉 便 拿 起 一 个 死 狠 鼠 观 看 。 见 它 毛色 光 润滑 
洋 ， 十 分 可 爱 ， 便 不 住 手 的 摩 汐 ， 一 时 之 间 ， 觉 得 两 手 和 上 暧 。 
顿时 想起 这 东西 生长 在 极 冷 的 地 方 ， 自 然 具 了 极 热 的 皮毛 ， 方 
能 御 得 了 寒 ， 这 死 的 一 定 是 进 舱 之 后 热 死 的 了 。 再 看 看 更 水 
汕 ， 已 经 结 了 二 三 尺 厚 的 冰 ， 那 狠 鼠 、 鲜 鱼 都 在 冰 底 下 游泳。 
又 想 道 ,“ 幸 得 取 了 珊瑚 进来 ， 放 出 了 这 些 寒气 , 才 把 它 养 活 
了 。? 想 罢 ， 便 把 这 意思 告诉 了 老少 年 。 老 少年 取 过 和 死 貂 摩 弄 一 
会 ， 果然 双手 就 暖和 了 ， 点 头 道 , “果然 不 错 。” 大 众 看 了 一 会 ， 
都 回 到 上 层 ， 仍 旧 盖 好 了 舱 板 。 此 时 上 层 又 灌 满 了 寒气 ， 海 导 
把 暖气 管 开 了 好 一 会 ， 方 才 复元 。 原 来 这 船舱 里 面 用 的 是 人 力 
制 成 的 空气 ， 与 外 面 天 气 隔 绝 ， 又 有 冷暖 二 气管 。 所 以 那 气候 
也 古 随 意 制 成 ， 便 制 了 个 不 寒 不 热 最 温和 的 气候 。 除 非 开 了 项 
盖 及 舱 口 ， 才 有 外 面 的 四 时 气候 。 

闲话 少 提 ， 且 说 水 底 猎 艇 走 了 不 多 两 天 ， 便 回 到 了 文明 境 
FUSS RO, MF, HE, KFS 
门 ， 方 指南 取 过 元 线 电 话 简 ， 报 知 吴 述 起 。 不 一 会 ， 述 起 坐 了 
CREM, RT AMMA. BOR, REM 
AY MS MS TT — i KB: MAT ASROEE, REAR 
WTS MAT. SB hee, BSSise ase 2 2 AK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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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E> SE IM, “Fe BIE AD ET ORAS AR, ABE HK SE HZ 
大 ， 大 约 总 有 四 五 百 尺 长 ， 怎 么 起 上 上 岸 去 呢 ?” 述 起 道 , “越过 南 
极 都 带 回来 了 ， 怕 没有 法 子 拿 它 上 来 么 ? HLTH, BRE 
PGE) "ATR, RRM LAA, RANK BR, ET’ 
车 ， 回 到 水 师 学 堂 。 分 宾主 坐 定 ， 童 子 献 茶 。 述 起 道 ,“ 这 回 二 
Ma TAR. ART RAMESH, FART BE + ie 
涡 ， 这 场 大 功 ， 着 实 可 痪 ,” 二 人 谦逊 不 过。 宝玉 道 ;“ 还 是 请 先 
设法 安置 了 那 大 鳅 ， 不 然 此 刻 夏 天 天 气 炎热 ， 不 要 腐败 了 人 么 ?7” 
述 起 道 , 《我们 且 发 个 电信 给 多 见 士 ， 告 诉 了 他 , 问 他 如 何 处 
Hh, "BE. OF, UE, ATK, RARE. Wii 
发 个 电信 ， 给 动物 院 设法 。 但 不 知 掌 院 是 谁 ?? 述 起 道 ;,“ 就 是 见 
士 的 令 兄 多 知 ， 表 字 能 士 。” 宝 玉 道 ;“ 这 昆 仲 两 位 的 名 字 ， 真 取 
得 好 ， 并 且 又 掌 了 这 两 个 职 司 ， 真 是 名 称 其 实 了 。? 述 起 道 ;“ 他 
还 有 一 位 令 弟 ， 叫 做 多 才 ， 表 字 艺 士 。 他 的 科学 更 了 不 得 。 现 
在 东部 智 字 第 一 区 ， 和 东方 法 两 个 合 开 了 一 个 极 大 的 工厂 ， 这 
一 区 的 地 方 ， 竞 然 没 有 别家 人 家 ， 全 区 都 是 他 的 工厂 ”宝玉 
道 :“ 这 更 了 不 得 了 。? 老 少年 道 :“ 既 如 此 ， 我 们 何妨 发 了 电讯 再 
闲谈 呢 1? 述 起 便 叫 书记 发 了 两 处 电讯 。 老 少年 又 道 :“ 海 鳅 及 那 
冰 狠 ， 是 要 他 们 来 了 设法 的 ， 其 余 何 不 叫 人 先 起 到 这 里 来 呢 ?” 
述 起 问 其 余 还 有 多 少 东 西 ， 老 少年 说 了 个 大 概 。 述 起 便 派 了 四 
十 名 杂 役 ， 驾 了 五 辆 飞车 ， 到 船上 去 取 。 

三 人 又 复 闲谈 ， 宝 玉 问 起 绳 武 如 何不 见 ， 述 起 道 , “近日 放 
了 暑假 ， 所 有 本 堂 教习， 部 出 外 避暑 去 了 。? 宝 玉 道 “不 知 贵 学 
向 有 几 位 教员 ?” 述 起 道 , “分 教 共 是 五 百 员 ， 总 教 只 有 绳 武 一 
位 。” 宝 玉 道 ,“ 贵 学 堂 学 生 有 五 万 人 之 多 ， 不 知 如 何 教 法 ? 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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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教习 教 五 万 学 生 ， 本 不 算 多 ， 但 是 怎么 调 排 得 开 呢 ?” 述 起 . 
道 :“ 那 天 阁下 去 听 绳 武 讲学 的 ， 是 总 讲堂 。 另 外 还 有 五 十 处 分 
讲堂 ， 每 党 可 容 一 千 学 生 听 讲 。 说 喷 便 带 宝玉 去 看 了 两 处 分 讲 
党 。 原 来 那 分 讲堂， 部 分 设 在 学 生 青 舍 的 附近 。 看 过 两 处 之 
后 ， 绕 出 操场 ， 只 是 一 班 学 生 ， 约 有 一 千 多 人 ， 在 那里 练习 体 
操 。 宝 玉 道 ,; “怎么 这 班 学 生 不 放假 呢 ?” 述 起 道 ,“ 这 是 放 了 假 不 
愿 出 去 ， 在 这 里 自修 的 。” 那 学 生 见 总 办 带 了 客 来 ， 都 鞠躬 为 
礼 。 述 起 也 还 礼 ， 老 少年 和 宝玉 也 鞠躬 相 还 。 

忽然 一 阵 凉 风 歇 来 ， 只 见 五 辆 飞车 从 空 落下 ， 那 大 株 珊 珊 
ALARA MBE TEA PF, ADAM IED. SEG, SP AE LW 
To ATZRRRWRE, MUSERAAE, RWRBPA 
月 雪 了 。 老 少年 顿 足 道 ,“ 这 怪我 不 好 ， 一 时 失 于 检点 ， 不 曾 交 
代 穿 了 冬衣 去 。 你 们 快走 离 了 此 地 吧 ， 到 别处 去 就 不 冷 了 。? 四 
十 名 杂 役 ， 便 纷纷 散 去 。 此 时 已 是 合 操场 都 有 了 凉意 ， 像 是 深 
秋 光 景 了 。 述 起 另外 叫 人 把 海马 和 死 稻 先 送 到 客座 里 去 ， 老 少 
年 又 叫 取 了 一 支 小 珊瑚 ， 一 块 石 ， 都 送 到 客座 里 。 便 赠与 述 
起 ， 又 每 样 取 一 件 留 着 赠与 强 武 ， 说 道 , “照例 取 了 这 些 东 西 
来 ， 不 应 该 私 赠与 人 ， 是 要 都 送 到 博物 院 去 的 ， 这 个 是 聊 以 报 
借 船 之 德 ,” 述 起 道谢 受 了 ， 同 回 到 客座 。 设 了 这 两 件 东 西 ， 就 
党 得 满座 清凉 。 老 少年 叫 把 珊瑚 移 到 别 室 ， 单 留 下 那 石头 ， 试 
验 如 何 。 验 得 也 是 放出 清凉 的 ， 不 胜 之 喜 。 述 起 道 , “这 是 不 知 
几 万 年 的 寒气 凝结 而 成 的 ， 自 然 应 该 如 此 ， 真 算得 稀世 之 宝 
了 。? 老 少年 道 ,“ 这 东西 向 来 未 曾 发 见 过 ， 不 知 叫 什么 名 字 ， 挫 
好 就 叫 它 宝 石 。” 述 起 道 ,“ 本 来 东西 九里 自己 有 名 字 ， 都 是 任凭 
AW TR. CRRA, RAFI, 叫 它 寒 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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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宝玉 道 ; 《这 是 我 们 自己 取得 的 ,岂可 以 自 夺 为 是 宝 。 它 蓝 粱 
WT ay AY SS AR aH ee ER, PR A EB IKE 
A’ PAH, SUE LE” 

ERG, QGLDBARKT. AMRBNHES ME, 
AATET, RARBLE—+. HAMMAM, Wo 
道 , “怎么 会 得 这 般 巧 1 ” 绳 武道 , “我 怡 好 去 看 他 二 位 猫 的 大 脱 ， 
这 里 电讯 到 了 ， 见 士 怕 鳅 鱼 坏 了 。 我 听 说 又 获 了 什 么 奇 珍 噶 
宝 ， 也 急于 见识 见识 ， 所 以 附 了 见 士 的 飞车 来 了 。” 述 起 道 ,“ 如 
何 来 得 这 样 快 ?” 强 武道; “车 是 平常 快车 ， 哪 里 有 这 么 快 。 襄 得 
他 令 弟 艺 士 ， 新 做 了 这 一 辆 加 快车 ， 一 个 时 展 能 走 到 二 千 五 百 
里 ， 所 以 来 得 快 了 。” 一 面 说 话 ， 一 面相 让 坐 下 。 见 士 先 向 老 、 
村 二 人 道 了 乏 ， 又 问 了 鳅 鱼 的 尺寸 大 小 。 老 少 年 道 : “我们 还 
没有 量 过 呢 ,” 见 士 道 :“ 先 量 了 ， 好 设法 载 它 去 。” 述 起 道 ,“ 他 二 
位 正 愁 没 法 运动 它 呢 。" 见 士 道 :“ 这 个 容易 。 依 它 尺 寸 ， 做 个 皮 
袋 感 了 它 ， 由 隧 车 运 去 就 是 了 。? 述 起 便 用 无 线 电话 简 ， 串 船上 
派 人 下 水 去 量 尺 寸 。 一 会 儿 ， 由 电话 简 里 回报 ， 说 从 头 至 昆 ， 
五 百 五 十 尺 长 。 腰 腹 最 粗 处 ， 国 圆 一 百 八 十 尺 ， 最 细 处 围 圆 八 
十 尺 。 最 粗 处 距 头 一 百 尺 ， 距 尾 三 百 五 十 尺 。 见 士 听 了 ， 即 照 
KRY, 发 了 电讯 给 多 才 ， 叫 他 赶 速 照 尺寸 做 一 个 皮 袋 来， 并 
问 几 天 可 以 做 好 。 不 一 会 ， 多 能 士 也 到 了 ， 也 是 坐 了 加 速 飞车 
来 的 。 相 见 聚 话 已 毕 ， 在 车 上 取 下 一 个 大 箱子 下 来 ， 问 老少 年 

道 :“ 这 个 箱子 大 小 ， 可 以 容 下 那 貂 鼠 了 人 么 ?2 老少 年 道 ,“ 只 怕 差 
得 远 呢 1 ”能 士 得 然 道 ,“ 猎 了 多 少 来 ?” 老 少年 道 : “是 用 网 猎 的 ， 
只 知道 一 大 群 ， 却 没有 点 个 数 ， 大 约 不 下 五 六 百 个 ,” 能 士 道 : 
“每 个 的 大 小 呢 ?2? 老 少年 取 一 个 死 的 给 他 看 。 能 士 看 了 笑 道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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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百 个 ， 只 怕 还 装 得 下 。 只 是 还 有 鲜 鱼 ， 这 东西 是 冷 热 都 能 
受 的 ， 随 便 拿 个 什么 东西 装 了 去 就 是 。” 
当下 述 起 、 绳 武 便 叫 置 酒 ， 代 老少 年 、 宝 玉 二 人 接 风 。 并 
请 二 多 ， 又 打发 飞车 ， 请 了 猫 艇 上 八 人 来 ， 设 了 两 席 ， 分 宾主 
坐 定 ， 童 子 进 上 酒 来 。 宝 玉 到 此 ， 并 未 喝 过 酒 ,也 未 曾 提 过 
酒 。 暗 想 他 们 事 事 改 良 ， 正 不 知 酒 是 怎样 的 改良 法 ， 倒 要 试 斌 
看 。 童 子 送 到 面前 ， 便 觉得 芳香 扑鼻 。 每 人 一 杯 酒 之 外 ， 另 有 
一 杯 果 液 。 述 起 举 杯 相 让 ， 宝 玉 喝 了 一 口 ， 党 得 酒 味 浓 醇 。 又 
用 妹 匙 吃 了 一 口 果 液 ， 觉 得 是 桔子 香味 。 因 问 老少 年 道 :“ 贵 境 
饮食 改良 ， 自 是 因为 卫生 起 见 。 但 闻 得 酒 是 无 益 之 品 ， 不 知 是 
怎么 改良 法 ”老少 年 道 : “不 过 把 酒 的 烈性 除 尽 ， 加 入 养生 之 
品 。 又 把 酒 味 制 的 极 浓 极 醇 ， 使 人 乐于 饮酒 罢了 。 这 都 不 足 为 
奇 ， 最 妙 的 制 法 ， 是 吃 了 不 醉 。 无 论 何 人 ， 吃 到 大 醉 时 候 ， 也 
不 过 性 情 陶 然 ， 觉 得 心中 另 有 乐 境 ， 就 同人 过 了 意外 喜事 一 般 
罢了 。 英 说 吃 醇 了 闲事 撤 酒 疯 的 没有 ， 便 是 那 酸 本 然 的 酒 气 也 
没有 的 ,” 述 起 道 .“ 本 来 吃 酒 不 过 是 借 此 谈 谈 ， 拿 吃 酒 做 个 题目 
喷 了 。 必 要 弄 那个 狂 药 来 吃 了 发 狂 ， 做 什么 呢 ?? 绳 武道 ;“ 我 倒 
不 这 样 说 。 古 人 酒 以 观 德 ， 凡 人 醉 后 必 露 出 本 性 ， 所 以 酒 能 观 
德 。 若 是 像 我 们 这 个 酒 ， 又 怎 能 观 德 呢 ? 我 曾经 见 那 野蛮 国 的 
人 ， 平 时 傲 然 岸 然 ， 以 文明 自命 ， 及 至 吃 醇 了 酒 ， 便 穷 凶 极 恶 
NSA ALT St. 不 是 坐 了 车 不 给 车 费 ， 便 是 胡乱 阅 入 人 家 ， 其 至 
沿路 抢 东 西 。 冰 到 后 来 ， 便 随意 在 街 上 睡 倒 ， 这 不 是 露 尽 了 野 
蛮 的 本 相 么 ?宝玉 道 ;“ 正 是 。 我 在 上 海 住 了 几时 ， 看 见 慎 报纸 
上 载 的 公堂 案 ， 中 国人 酒 醉 阿 事 的 案子 ， 下 绝无仅有 的 。 倒 是 
捕 内 案 常 有 酒 醉 记事 的 ， 并 且 是 第 一 等 文明 国人 ， 这 才 奇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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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1? 老 少年 道 :“ 这 里 有 个 道理 。 中 国 开化 得 极 早 ， 从 三 皇 五 帝 
时 已 经 开 了 文化 ， 到 了 文 、 武 时 ， 礼 、 乐 已 经 大 备 ， 独 可 惜 他 
守成 不 化 ， 所 以 进化 极 迟 。 近 今 自称 文明 国 的 ， 却 是 开化 的 极 
迟 ， 而 又 进化 的 极 快 。 中 国 开化 早 ， 所 以 中 国人 从 未 曾 出 胎 的 
先天 时 ， 先 就 有 了 知 规矩 守 礼法 的 神经 。 进 化 虽 迟 ， 他 本 来 自 
有 的 性 质 是 不 消灭 的 ， 所 以 醉 后 不 乱 。 内 中 或 者 有 一 两 个 乱 
的 ， 然 而 同 醉 的 人 总 有 不 乱 的 去 扶持 他 ， 所 以 就 不 至 于 乱 了 。 
那 开化 迟 的 人 ， 他 满 身 的 性 质 还 是 野蛮 底子 ， 虽 然 进化 的 快 ， 
不 过 是 硬 把 道德 两 个 字 范 围 着 他 。 他 勉强 服从 了 这 个 范围 ， 已 
是 通 身 不 得 舒服 。 一 旦 吃 醇 了 ， 下 有 不 露出 本 来 性 质 之 理 呢 ? 
所 以 他 们 是 一 人 醉 一 人 乱 ， 百 人 醇 百人 乱 ， 有 一 天 他 们 全 国都 
醇 了 ， 还 要 全 国 乱 呢 1” 众 人 听 说 ， 一 齐 笑 了 。 不 知 还 有 其 议论 
发 出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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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老少 年 一 番 议 论 之 后 ， 忽 然 杂 了 一 句 “ 全 国 醉 全 国 乱 ” 
的 笑话 ， 引 得 众人 一 笑 。 老 少年 道 ,“ 这 个 不 全 是 笑话 。 我 记得 
他 们 有 一 个 纪念 日 ， 每 年 到 了 这 天 ， 全 国学 生 、 工 匠 、 兵 丁 、 
水 手 ， 以 及 一 切 办 公 的 人 ， 一 律 放假 。 全 国 停 办 公事 ， 没 有 一 
个 不 吃 酒 ， 就 没有 一 个 不 醉 。 醇 了 之 后 ， 在 街 上 横冲直撞， 无 
HAA, MTB, RATA, AB TEMA, "ba 
道 ; “可 是 呢 ， 倘 叫 他 吃 了 我 们 的 文明 酒 ， 哪 里 还 能 看 得 见 他 那 
野蛮 的 真相 ， 不 要 被 他 那 文 明 的 假 面具 眶 了 阁 地 球 的 人 么 ?” 述 
起 笑 道 “ 在 他 们 固然 少 不 得 靠 这 样 东 西 表 暴 他 的 真相 。 至 于 酒 
以 观 德 ， 不 过 是 古人 的 呆 笨 做 法 。 我 们 这 里 有 了 考验 性 质 镜 ， 
一 望 而 知 ， 何 必要 那个 酒 呢 ?? 说 话 之 间 ， 酒 过 三 巡 。 每 换 一 巡 
A, SR-ARR, AAA, PHSTA. WBF MBA 
香 灌 到 顶 门 上 去 ， 果 然 越 吃 越 见 精神 ， 并 无 醉 意 。 各 人 又 谈 谈 
海外 的 事情 ， 彼 此 互相 夸奖 ， 十 分 款 洽 。 酒 饭 已 加 , A 
坐 。 一 会 船上 八 人 辞去 ， 其 余 都 在 学 筷 安 欧 ， 一 衔 无 话 。 

次 日 能 士 带 了 铁 箱 ， 约 了 众人 ， 园 到 猎 艇 去 取 冰 貂 。 当 下 
由 飞车 送 到 海边 ， 由 船 艇 渡 到 船上 。 到 了 下 层 ， 只 见 善 水 舱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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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结 的 冰 ， 已 将 化 尽 。 能 士 道 :“ 幸 而 早 一 步 ， 倘 使 那 冰 化 完 、 
了 ， 就 都 要 死 了 。? 说 黑 ， 取 出 一 具 小 小 电 箱 ， 把 来 复 两 线 放 又 
KH, HAT REL. RRS, ROAR I 48 RPE 
鱼 ， 一 时 都 复 了 ， 能 士 一 面 叫 四 名 水 手 ， 穿 了 隔 电 入 水 衣 ， 带 
上 隔 电 手套 ， 到 舱 里 去 把 船 鼠 一 一 取 上 来 。 一 面 开 了 铁 箱 ， 把 
取 上 来 的 狠 鼠 ， 都 放 在 箱子 里 。 宝 玉 走 近 箱 子 看 时 ， 只 见 浅 小 
的 半 箱 子 清水 ， 里 面 透 出 一 股 冷 气 。 那 铬 鼠 到 了 箱子 里 ， 便 你 
活泼 起 来 。 不 过 箱子 小 了 ， 容 不 得 它 游泳 办 了 。 一 会 儿 都 放 完 
了 ， 点 着 数 ， 只 有 四 百 五 十 个 ， 箱 子 还 不 十 分 满 。 能 士 又 叫 取 
水 来 注 浇 了 御 ， 那 狠 鼠 在 箱子 里 面 ， 挤 的 仅 能 转动 。 能 士 盖 上 
箱子 ， 箱 子 外 面 装 的 有 一 个 小 把 儿 ， 能 十 把 把 儿 摇动 了 一 
空 玉 问 道 :《 这 是 个 什么 机 关 ?” 能 士 道 : “这 箱子 夹层 里 面 ， 装 着 
侧 冰 机 。 这 稍为 摇动 几 下 ， 里 面 促 有 一 半 冰 ， 还 留 一 半 水 供 它 . 
呼吸 ， 它 就 可 以 存活 了 。” 说 罢 又 取 过 两 个 软 皮 讲 把 钱 鱼 盛 了 ， 
TEV TK, SEBO, OKFREAKE. WTRA, FEUER 
Pk, ERE DWMBAT. WARK HP K, 把 鳅 鱼 解 
下 ， 把 绳 端 送 到 岸上 。 然 后 众人 乘 舶 航 登 岸 ， 转 盘 起 重 架 ，--- 
齐 运动 ， 把 一 条 极 大 鳅 鱼 ， 起 上 上 岸 来 。 审 验 一 番 ， 实 在 大 得 可 
Nl, AEA: SRE. “这 个 往 哪 里 去 制 炼 呢 ? 并 且 带 来 的 机 器 大 
小 , 药 料 太 少 ,这 回 TIME PE AR, MIR RAE, ACO 
党 的 操场 尽 可 用 得 ， 只 是 机 器 药 料 难以 设法 。” 见 士 道 :“ 且 不 管 
它 , 运 到 了 操场 再 讲 , 只 是 怎么 运 法 呢 ?” 宝 玉 道 ; “我 们 前 回 猫 着 
跑 ， 就 挫 在 车 底 带 来 的 ， 何 不 也 用 此 法 ?” 老 少年 道 :“ 这 个 太 
大 了 ,只 怕 要 多 用 几 辆 车 才 行 呢 ,” 述 起 便 取出 电话 简 , 叫 学 堂 里 
放 十 辆 飞车 来 。 不 一 会 到 了 ， 便 指 探 杂 役 人 等 把 鳅 鱼 挫 起 ，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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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ESEL. WATER, WARY. HEMI 
大 鹏 鸟 ， 飞 车 向 上 升 窜 的 原故 告诉 了 众人 ， 切 嘱 降 尽 了 才 可 解 
放 。 众 人 一 一 领会 ， 于 是 登 车 ， 开 了 升降 机 ， 合 力 把 巨 鳅 移 到 
操场 里 去 放下 。 宝 玉 见 太阳 蒸 苯 ， 恺 怕 腐 败 ， 又 四 人 把 浮现 
瑚 、 寒 翠 石 分 布 在 巨 鳅 身上， 把 白金 丝 绳 网 等 ， 都 着 人 送 还 般 
上 。 见 士 看 着 不 能 设法 ， 坐 了 飞车 去 寻 他 兄弟 艺 十 去 了 。 老 少 
年 同 述 起 商量 ， 因 试验 过 那 绍 鼠 可 以 御寒 ， 要 叫 了 硝 皮 匠 来 ， 
WTR, ETH, BRAM. HRN, BRAT 
抉 ， 进 献 给 皇帝 去 。 说 这 个 总 算 难 得 之 物 ， 皇 帝 春 秋 已 高 ， 冬 
夏 得 了 这 两 件 东 西 ， 也 是 卫生 之 一 助 。 述 起 听 说， 就 极力 赞 
成 ， 绳 武 、 宝 玉 ， 自 无 异议 。 当 下 就 叫 了 硝 皮 匠 来 ， 叫 他 算 够 
T—-HERBERST, STHRALM. RT TKO, He 
BA, WGEKRT RMR. 

却说 见 士 去 了 一 天 多 ， 便 同 了 他 的 兄弟 艺 士 来 了 。 彼 此 相 
见 毕 ， 艺 士 便 叫 在 车 上 取 了 各 种 机 器 下 来 ， 搬 到 操场 里 去 ， 安 
置 停 当 。 先 开 了 收 水 机 ， 把 鳅 鱼 身上 的 水 质 收 干净 了 ， 再 用 机 
器 把 药 料 灌 了 进去 。 和 弄 了 两 天 ， 方才 妥 帖 ， 艺 士 作 别 去 了 。 再 
过 一 天 ， 便 由 飞车 把 皮 袋 送 来 ， 又 叫 木 匠 做 了 许多 木 箱 ， 把 珊 
瑚 寒 浴 石 及 用 不 完 的 狠 鼠 和 那 海马 ， 都 装 了 起 来 。 宝 玉 道 ; “这 
里 到 文字 区 很 远 ， 怎 么 运 去 呢 ?” 述 起 道 ; “这 种 笨重 东西 ， 上 内 好 
再 隘 车 装 去 ?宝玉 问 什 么 叫 隧 车 ， 述 起 道 :,“ 在 地 下 开 了 隧道 行 
驶 电车 ， 所 以 省 称 叫 障 车 .宝玉 道 :“ 地 底火 车 ， 曾 听 说 外 国有 
欧 ， 却 没有 见 过 。” 述 起 笑 道 ;“ 那 是 安 设 轨道 ， 限定 时 刻 往来 
的 ， 最 是 误 人 事 。 散 境 这 个 不 用 轨道 ， 那 隧道 开 足 五 十 丈 宽 ， 
开通 八 达 ， 一 律 平 铺 铁 板 ， 不 用 轨道 。 隧 道 两 旁 都 开设 了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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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任 客 随时 雇用 。”? 宝 入道 : “AR LR A: 
“ 隧 车 全 用 铁 板 做 成 ， 铁 板 上 都 过 足 了 电气 ， 拒 离 力 极 大 。 两 
车 到 了 五 只 之 内 ， 便 互相 指 住 不 得 性 近 ， 哪 里 还 会 碰撞 呢 ?2 当 
下 便 差 -- 名 姑 役 ， 到 隧 车 行 里 ， 叫 个 行 伙 来 看 了 示 西 ， 议 定 了 
tr, CM IAM Ts, OPM AAI, MEK 
车 带 起 ， 送 到 踊 车 行星 ， 然 后 由 行 中 人 设法 运 到 隧道 底下 上 - 
车 。 见 士 也 起 身 作 别 ， 自 上 飞车 回去 了 。 

述 起 等 督 着 苗 人 ， 把 船 皮 硝 好 了 ， 座 子 做 好 了 ， 便 叫 书 证 
拟定 了 一 个 进 星 的 启 。 宝 扩 道 ;“ 给 皇上 的 ， 怎 么 用 启 ?? 述 起 
道 ,“ 凡 奏 报 公 守 的 才 用 奏 ， 条 陈 政 事 用 疏 。 这 种 进 旺 的 ， 只 用 
启 。” 宝 玉 道 “为 甚 不 用 表 呢 ?? 述 起 道 ,“ 表 是 颂扬 体 ， 我 们 从 崇 : 
实 咒 华 以 来 ， 久 不 用 了 。” 于 是 书记 用 了 述 起 , 绳 武 ,宝玉 、 老 少 
年 四 人 名 字 ， 起 了 个 启 稿 ,给 四 人 看 过 ,方才 着 正 。 一 切 工 都 完 
了 ， 述 起 就 差 书 记 ， 训 了 东西 ， 坐 了 飞车 ， 到 中 部 礼 字 区 去 
BEAR. 

此 时 宝玉 早 同 老少 年 回 到 旅馆 ， 商 量 又 要 出 游 。 老 少年 问 
要 到 哪里 ， 宝 玉 道 : “随便 到 哪里 都 可 以 ， 我 只 想 坐 一 回 隘 车 ,六 
老少 年 道 :“ 坐 隧 车 是 极 容易 的 事 ， 只 要 有 个 方向 才 好 去 呀 ! 不 
然 难道 坐 了 车 子 混 跑 么 ?” 宝 玉 道 ; “这 两 天 燥热 得 很 ， 找 个 凉快 
点 的 地 方 去 就 好 。” 老 少年 道 ;“ 怕 热 容 易 得 很 ， 就 近 到 冬 景 公 轩 
里 洽 恰 就 是 ,” 宝 玉 道 :“ 冬 景 公园 在 哪里 ， 有 多 远 呢 ?” 老 少年 
i, “这 里 去 不 过 十 里 路 ， 跨 上 飞车 就 到 了 。” 宝 玉 道 , “天 气 热 得 
很 ， 飞 车 飞 高 了 更 热 。” 老 少年 道 ;: “一 会 儿 的 热 ， 随 便 怎样 也 熬 
过 了 。 我 们 且 到 公园 一 诞 ， 顺 便 商量 定 了 去 处 ， 就 由 那 边 雇 隧 
车 如 何 ? 那 边 就 近 有 -一 家 雇 车 行 很 大 的 。” 宝 玉 道 :“ 如 此 去 便 

465 


了 。” 商 量 已 定 ， 叫 童子 去 雇 了 一 辆 小 飞车 ， 二 人 上 得 车 来 ， 
司机 人 便 把 机 轮 展 动 。 果 然 那 车 飞 的 不 高 ， 循 着 官 道路 径 而 
行 ， 一 会 儿 就 到 了 。 老 少年 下 车 ， 却 不 到 公园 里 去 ， 带 了 宝玉 
先 到 公园 对 门 一 家 衣服 铺子 里 ， 拱 了 两 件 羊 玖 。 店 伙 道 ,“ 今 天 
BRB! 二 位 想 未 知道 ， 羊 琢 只 怕 不 够 呀 1” 老 少年 道 :“ 那 
ZRT BRIE) KKM, SERA. BDEST, A 
宝玉 同 到 园 里 来 。 

宝玉 一 到 园 里 ， 便 觉得 凉 风 习 习 ， 暑 气 全 消 。 再 前 行 数 十 
步 ， 便 有 深秋 光景 ， 树 木 丛 杂 ， 曲 径 缂 回 。 绕 过 了 一 处 松林 ， 
RBM MIM, ATT PRUE, IR SF 上 。 转 出 松 
ok AWE AR, BRR. MAL BRTUA, BM 
梅花 ， 冷 香 幽 峭 。 宝 玉 揪 头 叹 道 ,“ 竟 能 造 出 世界 外 之 世界 ， 古 
类 说 巧夺天工 ， 不 图 我 今日 身 历 其 境 ,” 一 面 叹 息 ， 信 步行 去 。 
沿路 上 游人 杂音 ， 都 是 为 避暑 而 来 。 

[AMT ILA, SILI, PETE BID RR EPIL 
RSKIL WLAN, CLUE, MKS RT. EG 
着 一 个 亭子 道 ;“ 我 们 且 到 那里 去 歇 歇 ”老少 年 道 , “前面 竹林 
里 挑 着 一 幅 酒 帘 ， 我 们 何 妇 去 沽 饮 ， 就 便 赏 雪 。 你 看 MG 
已 经 下 下 来 了 。” 宝 玉 便 依 言 ， 穿 到 竹林 那 边 去 。 上 只 见 林 外 三 
税 茅 屋 ， 那 酒 帘 就 在 茅屋 门口 竖 出 来 。 进 了 茅屋 , 转 入 后 
评 ， 却 并 不 是 厅堂 等 县。 前 面 一 弯 流 水 ， 依 着 屠 沪 水 盖 了 
一 道 宽大 长 廊 ， 屈 屈曲 中 的 沿 廊 安 了 栏杆 ,布置 得 十 分 蜗 
HE. KARAT, WARS LWA, Rb Be 
液 。 宝 玉 道 “此 刻 满 天 浓 云 ， 怎 么 我 们 方才 在 园 外 看 它 不 见 ， 
难道 才 起 了 云 就 下 雪人 么 ?? 老 少年 道 :“ 凡 云 不 过 是 从 地 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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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的 一 股 洪 气 ， 天 然 的 云 升 的 高 所 以 见 的 远 。 这 里 酿 雪 
的 云 ， 其 高 不 过 百 尺 ， 外 面 被 日 光 射 住 ， 所 以 看 不 见 ,” 宝 玉 
道 ;“ 雪 也 能 酿 ， 真 是 奇 事 。 老 少年 道 ,“ 还 能 酿 雨 呢 ! 每 酿 一 次 
雨 ， 可 以 及 到 纵横 五 百 里 地 方 ， 所 以 数 境 绝 没 有 深 旱 之 灾 。” 宝 
玉 道 ,“ 既 没有 党 早 之 灾 ， 自 然 还 能 酿 晴 了 ?” 老 少年 道 ,“ 晴 不 能 
酿 ， 却 能 放 。 倘 遇 替 雨 下 的 久 了 ， 便 用 飞车 飞 到 空中 ， 施 放 硝 
BAA, HAA, ARIAT "SEI. ER, FEDS 
树林 里 ， 党 得 一 阵 北 风 ， 基 是 厉害 ， 想 来 风 也 能 造 了 。2 老 少年 
道 ;“ 那 不 是 风 ， 不 过 是 一 股 冷 气 。 我 们 从 热 地 上 走 来 ， 陡 然 遇 
了 冷气 ， 所 以 党 得 像 风 。 其 实 风 不 必 造 ， 那 风 是 随 气 候 变 化 
的 ， 最 没有 一 定 。 从 雪 地 里 吹 过 来 的 风 是 冷 的 ， 从 大 炉 上 吹 过 
来 的 风 是 热 的 ， 无 论 什 么 风 ， 它 吹 到 了 这 里 来 ， 总 是 冷 的 了 。” 
宝玉 道 ,“ 遇 了 亢 旱 酿 雨 ， 震 演 放 畏 ， 这 一 笔 款 想 也 非 轻 ， 谁 认 
出 呢 ?” 老 少年 道 ; “各 区 从 前 本 来 都 设 有 善 堂 专 办 赈济 ， 后 来 慢 
慢 的 百姓 都 富足 起 来 ， 这 善 党 也 用 不 着 了 。 然 而 各 善 堂 里 都 有 
存款 产业 ， 各 区 总 汇 起 来 也 不 少 ， 都 没有 用 处 ， 要 送 给 政府 。 
政府 以 为 取 之 无 名 ， 且 国 用 充足 ， 辞 不 肯 受 。 要 拿 来 办 地 方 上 
公益 之 事 ， 却 又 都 被 政府 里 办 得 千 妥 万 当 ， 无 丝毫 缺憾 的 了 。 
要 将 来 挫 还 从 前 捐助 之 人 ， 各 人 又 都 以 为 这 是 已 出 之 物 ， 万 无 
取 回 之 理 ， 所 以 一 向 空 存 着 ， 这 个 款项 便 愈 积 愈 大 。 偶 然 一 年 
要 酿 雨 ， 众 人 商议 报 了 政府 ， 请 政府 筹 款 。 后 来 想起 这 一 项 ， 
就 免 了 惊动 政府 拨 来 应 用 ， 以 后 竞 成 了 定 例 了 。” 宝 玉 叹 道 : “这 
样 的 政府 ， 这 样 的 百姓 ， 哪 得 不 文明 呢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酒 已 
吃 过 三 杯 了 ， 还 是 到 哪里 去 呢 ? PET, WIRE ME 
道 : “我 们 去 看 看 工厂 如 何 ?” 老 少年 道 ; REAL,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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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 工厂 ， 我 还 没有 见 过 。 据 说 他 和 东方 法 两 个 ， 竭 尽心 力 ， 

改良 的 不 少 呢 1 ”两 人 谈 谈 说 说 ， 外 面 的 雪 下 大 了 ， 登 时 平地 上 
积 起 了 三 寸 多 厚 。 宝 玉 猛 然 想 起 一 处 地 方 来 ， 因 说 道 ;“ 我 们 且 
慢 着 看 工艺 ， 先 到 一 个 地 方 去 。? 老 少年 便 问 先 到 哪里 ， 不 知 宝 
玉 说 出 哪里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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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因为 游 了 冬 景 公园 ， 看 见 了 雪 ， 猛 然 想 起 那 浮 珊 
瑚 、 寒 翠 石 聚 在 一 处 房子 里 ， 出 了 那些 冷气 ， 更 不 知 冷 成 什么 
样子 了 。 在 船上 不 过 几 捆 珊瑚 ， 便 冷 得 鞭 水 舱 冻 了 冰 。 在 操场 
上 露天 摆 着 ， 那 操场 上 也 变 了 隆冬 一 般 。 若 把 房子 围 住 了 ， 收 
鞭 住 那 一 股 寒气 ， 正 不 知 怎样 呢 ! 我 们 何妨 先 去 看 看 。 想 墨 ， 
便 对 老少 年 说 知 此 意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去 看 看 也 好 ， 然 而 此 刻 
不 必 去 ， 且 先 到 游 处 去 选 了 ， 看 见报 纸 上 有 了 布告 ， 再 去 不 
述 ,” 两 人 说 定 了 ， 便 离 座 给 了 酒 资 ， 觅 路 出 园 。 宝 玉 道 ; “这 园 
FEAR, BARE. WRAL Ab tt AR BE 
园 ， 一 片 草地 上 盖 了 一 所 房子 ， 就 要 算是 花园 了 。” 老少 年 笑 
道 ,“ 那 还 是 文明 国 的 式 子 呢 ! 你 敢 笑 它 么 ?” 说 着 又 走 到 了 松林 
里 ， 表 走 了 数 十 步 便 觉 热 了 。 老 少年 引 宝玉 到 一 个 襄 子 里 去 从 
TP SRIF, BT —-S, REE. HARTY, RAPE 
Fo ~AMBUMMHA, HPS, AMAT ARR, Be AMRKA 
RHR MHS, MEAN EA. BSF. KATE 
子 ， 专 预备 游客 出 去 时 歇息 换 气 候 的 ， 不 然 游 冬 园 的 时 候 ， 总 
是 夏天 。 从 这 大 冷 的 地 方 ， 一 口气 跑 到 了 里 地 上 去 ， 怕 要 受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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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TT, MAAK, RATR. BPE 
RIRGT HE, RTE, ARR. KE MPRRRAT 
不 然 怎样 进去 呢 ?? 老 少年 道 :“ 要 没有 这 铺子 ， 只 得 望而却步 的 
了 ， 不 然 就 要 从 家 里 带 了 衣服 来 。? 

当下 二 人 走 到 一 家 隧 车 行 里 ， 说 明 要 雇 车 到 智 字 第 一 区 。 
行 伙 问 道 ,“ 今 天 赶 不 到 了 ， 二 位 还 是 在 车 上 住宿 ， 晚 上 换 人 司 
车 呢 ， 还 是 在 站 上 吹 宿 呢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没有 要 紧 事 ， 晚 上 
住 站 吧 !2 说 定 了 车 价 ， 付 了 钱 ， 行 伙 便 写 了 一 张 票 纸 交 给 老少 
年 ， 开 了 一 个 房 门 道 ;,“ 二 位 请 吧 !1 ”二 人 便 到 房 里 去 。 原 来 这 隧 
车 行 的 规矩， 接应 客人 的 行 ， 是 开 在 地 面 上 ， 说 定 了 价 ， 付 过 
了 钱 ， 便 到 隧道 里 去 ， 隧 道里 另外 有 店铺 ， 有 伙伴 招待 一 切 。 
当下 二 人 进 得 房 门 ， 便 有 人 接着 ， 请 到 里 面 ， 端 了 两 把 椅子 放 
在 当中 ， 请 二 人 坐 下 。 这 人 便 去 开动 机 器 ， 二 人 便 觉得 有 太 微 
微 震动 ， 一 会 儿 竞 慢 慢 的 落 将 下 去 。 原 来 这 个 正 是 隧道 口 ， 开 
动 的 是 个 上 落 机 。 二 人 落 了 下 去 ,宝玉 但 党 得 四 面 漆黑 , 抬 起 头 
来 ， 只 见 那 隧 门 方 方 的 一 块 亮光 在 项 上 ， 约 英 落 下 了 五 六 丈 光 
景 。 忽 然 间 地 火光 明 ， 照 兴 如 同 白 日 ， 已 落 在 一 间 房 子 里 。 落 
到 贴 地 时 ， 便 又 有 一 个 行 伙 来 招呼 ， 照 了 票子 ， 配 了 一 辆 两 人 
电车 。 老 少年 和 宝玉 出 门 登 车 ， 管 机 人 也 到 了 车 上 。 开 了 电 
机 ， 展 动 四 轮 向 前 进发 。 宝 玉 举 目 看 时 ， 那 里 像 是 个 隧道 ， 就 
和 六 衔 三 市 的 夜景 一 般 ， 灯 火 齐 明 。 两 旁 一 样 是 房屋 ， 多 半 是 
车 站 货 仓 ， 也 有 贩卖 零 物 的 店铺 。 地 底 纯 是 铁 板 销 成 ， 两 旁 安 
设 栏杆 ， 栏 杆 之 内 备 人 行走 。 十 字 路 口 意 起 飞 桥 ， 帮 是 预备 往 
来 车 多 时 ， 行 路 之 人 即 从 飞 桥 上 过 渡 ， 以 免 磁 撞 。 抬 头 看 页 
上 ， 一般 的 都 是 铁 梁 铁 架 。 约 离 半 里 光景 ， 便 有 一 个 大 润 ，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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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通 到 地 面 砌 成 烟 岗 一 般 ， 以 为 输出 碳 气 、 纳 入 氧气 之 用 的 。 
往来 的 车 ， 风 驰 电 插 般 飞 行 如 织 ， 多 半 是 载运 货物 的 。 宝 玉 
道 ;“ 怪 道 几 次 行经 六 市 上 ， 只 见 有 空手 的 行人 。 原 来 货物 都 在 
底下 转运 ， 真 是 一 个 世界 做 成 两 个 世界 了 。?2 老 少年 道 ;“ 地 面 上 
的 天 行 栈 ， 多 半 在 隧道 之 上 ， 以 便 开 了 隧 口 ， 就 在 底下 起 造 
货 仓 ， 为 往来 堆积 转运 之 用 。2 宝 玉 道 :“ 开 了 这 人 么 深 的 隧道 ， 又 
是 纵横 如 织 ， 同 地 面 官 道 一 般 ， 那 阴沟 又 开 在 哪里 呢 ?” 老 少年 
道 , “四 沟 有 两 处 ， 地 面 上 用 的 ， 在 这 隧道 之 上 ; 隧道 里 用 的 ， 
还 在 底下 。” 两 人 在 车 上 谈 谈 说 说 ,不 觉 到 了 成 初 , 车 就 停 住 
To SMAKB PH, MMIC ABAW BAMA RRA, BEAN 
到 车 站 ， 见 一 般 的 离 堂 大 厦 ， 逆 拱 定 了 住房 。 吃 过 晚饭 ， 二 人 
同 到 外 面 散步 。 这 车 站 的 后 面 ， 也 有 个 小 小 花园 ， 虽 不 十 分 宽 
大 ， 然 而 回廊 曲 径 ， 位 置 整齐 ， 园 中 树木 旁边 ， 都 点 了 地 火 
灯 ， 灿 烂 得 犹如 火 树 银 花 一 般 。 赏 砚 了 一 回 ， 方 才 安 欧 ， 一 宿 
无 话 。 

KARR, AR, MEER. Pio, BIT 
第 一 区 ， 二 人 就 在 车 站 午饭 。 饭 后 方才 坐 了 上 落 机 ， 升 到 地 
面 。 出 了 车 站 ， 雇 了 一 辆 小 飞车 ， 到 工厂 蜂 去 。 先 投了 和 名片， 
SALAAM. KARR We, Cowes 
深 愧 不 能 发 明科 学 ， 一 切 都 是 东方 法 先生 指点 的 。 二 位 要 看 机 
器 ， 弟 当先 介绍 相 见 .2 于 是 命 人 请 东方 法 出 来 相 见 。 礼 毕 ， 宝 
到 便道 倾 莫 ， 东 方法 也 自 谦 示 。 赛 旱 已 毕 ， 便 领路 请 二 人 同 去 
看 厂 ， 艺 十 也 相 障 同 去 。 出 了 客座 ， 便 登 飞车 ， 约 莫 走 了 四 五 
蜂 ， 方 才 落 下 。 路 旁 一 座 极 大 厂房 ， 门 额 上 大 书 “ 制 衣 厂 ”三 个 
字 ， 四 人 同步 进去 。 宝 玉 留 心 看 时 ， 只 见 十 分 空 喀 ， 也 说 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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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有 多大， 只 见 纵横 罗列 的 都 是 机 器 。 东 方法 指 着 一 面 道 : “这 
边 墙 内 便 其 视 花 仓 墙 ， 上 有 一 个 大 铁 简 ， 仓 里 面 男装 机 器 ， 把 
神 花 由 简 口 送出 来 。” 宝 玉 看 时 ， 果 见 棉 花 从 简 口 泪 泪 而 出 ， 旁 
边 便 是 松花 机 。 随 出 随 松 ， 松 了 又 推 到 别 副 机 上 ,并 不 用 人 
力 。 到 了 那 副 机 上 ， 便 分 送 到 各 纺 纱 机 上 去 。 每 一 个 机 上 用 一 
个 童子 看 着 ， 便 纺 成 纱 。 一 面 成 了 纱 ， 便 有 机 送 到 染 机 上 去 。 
各 染 机 的 颜色 不 同 ， 青 黄 杰 绿 黑 各 人 色 俱 备 ， 染 成 了 便 由 机 器 送 
到 烘 机 上 去 。 只 在 机 上 一 过 ， 那 纱 就 干 了 ， 经 过 了 烘 机 ， 便 到 
织 机 上 来 。 这 织 机 并 不 是 织 布 ， 却 是 织 成 衣服 的 。 织 成 了 家 
服 ， 便 送 到 机 上 一 个 和 狂 片 架子 上 ， 那 架子 一 翻 ， 又 翻 到 折 秋 机 
上 ， 一 件 衣服 便 折 好 了 。 又 另 翻 到 一 架 机 上 ， 便 有 纸 包 好 ， 往 
旁边 一 送 ， 便 有 个 纸 匣 接 着 。 旁 边 一 个 人 便 取 起 纸 匣 ， 那 机 上 
又 推出 个 纸 硅 来 。 第 二 件 衣 恰好 包 完 送 到 ， 便 又 装 在 区 里 。 宝 
玉 看 看 那 棉花 从 仓 里 出 来 ， 直 到 织 成 衣服 包 好 装 好 ， 竞 不 曾经 
人 动手 。 直 到 装 好 之 后 ， 才 用 人 拿 下 来 ， 放 到 箱子 里 。 各 架 机 
的 大 小 长 短 ， 尺 寸 不 同 ， 那 纸 茵 上 都 印 定 了 尺寸 字 码 ， 不 能 装 
乱 的 。 宝 玉 心 中 十 分 叹 闵 ， 猛 然 想 起 ， 向 老少 年 身上 的 衣服 一 
看 ， 果 然 也 是 天 衣 无 颖 的 。 因 说 道 :“ 贵 境 有 了 制 衣 机 ， 竞 是 可 
以 不 用 缝 工 的 了 。? 东 方法 道 :“ 现 在 还 不 能 ， 只 因 那 皮衣 还 没有 
想 出 法 子 用 机 器 做 ， 现 在 正 研 究 这 个 法 子 呢 !1 ”又 指 着 斜 刺 里 一 
行 机 器 道 :“ 这 都 是 造纸 的 ， 先 用 竹 头 木屑、 破烂 棉花 之 类 入 药 
水 缸 融 化 ， 第 二 机 漂 净 ， 第 三 机 成 纸 ， 第 四 机 烘 于 ， 第 五 机 剪 
裁 及 上 胶水 ， 第 六 机 成 匣 ， 这 是 第 七 机 印字 及 送 到 槽 内 的 。? 又 
指 着 包 衣 那 机 道 ;“ 这 是 从 造纸 第 二 机 分 过 来 的 ,第 三 机 成 菏 
纸 ， 第 四 机 研 光 ， 第 五 机 剪裁 ， 第 六 机 照 尺 寸 亚 成 纹路 ， 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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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机 包 衣 并 送 到 装 匣 机 内 的 。 一 路 过 来 ， 也 不 用 人 力 ， 这 一 
路 是 做 布衣 的 。” 又 带 到 那 一 边 去 看 ， 却 是 做 绸 衣 ， 无 论 长 袍 短 
禧 ， 划 不 齐备 。 非 但 长 得 、 大 小 尺寸 每 机 不 同 ， 并 且 分 着 厚 
薄 。 那 薄 如 蝉 必 的 ， 便 是 夏 衣 ， 冬 衣 是 厚 及 二 分 ， 又 在 衣 底 梳 
出 丝 绕 。 东 方法 道 ,“ 这 个 能 代 棉 衣 ， 只 可 漠 及 不 来 皮衣 的 瞬 
租 。 这 边 的 机 就 同 那 做 布衣 一 般 ， 不 过 纺 纱 机 改 了 旨 丝 罢了 。?” 

BATH, RACES EB. KA WRT 
上 十 倍 都 不 止 ， 那 机 器 纵横 安置 ， 何 止 万 千 。 宝 玉 不 党 叹 道 ; 
“真正 大 观 ,” 东 方法 道 : “自从 舍 亲 华 自立 发 明了 电机 无 声 枪 炮 
之 后 ， 政 府 验 过 ， 便 把 全 国 应 用 枪 炮 都 委 与 舍 亲 办 理 。 舍 亲 是 
终日 研究 新 法 ， 一 经 发 明之 后 ， 都 交 与 我 仿造 ， 所 以 又 转 委 与 
我 。 这 个 厂 是 要 供给 全 国 枪支 枪弹 的 ， 所 以 大 些 。 一 切 机 器 都 
没有 什么 奥妙 ， 不 过 这 里 是 本 厂 自 炼 钢铁 铜 铝 ， 送 了 矿石 进 
来 ， 便 成 了 枪弹 出 去 ， 较 别 国 的 厂家 略 胜 一 筹 叶 了 ! ”宝玉 游览 
一 过 ， 见 所 有 机 件 ， 都 是 灵巧 异常 ， 又 逐一 请 教 。 东 方法 有 问 
必 答 ， 宝 玉 十 分 欢喜 。 

看 过 了 ， 又 到 一 闻 小 小 厂房 ， 东 方法 让 到 里 面 帐 房 里 坐 
下 ， 先 自 巡 看 了 一 遍 ， 和 众 工匠 问 了 好 些 话 。 艺 士 对 宝玉 道 : 
这 是 考验 厂 ， 一 切 未 曾 十 分 发 明 的 都 到 这 里 试 做， 做 的 有 了 实 
验 ， 然 后 另 建 厂房 ”宝玉 道 :“ 此 刻 试 做 的 什么 呢 ?? 艺 十 道 :“ 试 
造 的 许多 种 。 这 几 天 有 一 种 水 靳 ， 只 怕 可 以 成 功 试 验 了 。” 生 玉 
正 要 问 什么 水 靳 ， 东 方法 已 巡 毕 回来 ， 道 ; “这 件 东 西 实在 难 ， 
只 怕 这 回 做 的 还 不 能 用 。” 宝 玉 道 : “请 教 是 什么 东西 ?” 东 方法 
道 ;“ 家 兄 忽 然 发 了 一 个 奇想 ， 他 是 医学 专门 ， 要 研究 一 个 制造 
聪明 的 法 子 。 画 了 图 来 ， 叫 做 一 副 小 机 器 。 已 经 造 了 五 个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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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都 不 合用 ， 此 刻 又 做 第 六 个 ， 只 恐 还 不 能 用 呢 ! ”宝玉 道 ; 
“在 外 面 也 听 说 ， 贵 境 大 医家 要 制造 聪明 ， 不 知 这 聪明 怎 能 制 
造 ?” 东 方法 笑 道 ;“ 这 是 家 兄 的 狐 狂 ， 故 意 这 么 说 ， 以 动人 听闻 
的 。 这 聪明 是 一 件 无 影 无 踪 的 东西 ， 如 何 制造 得 出 来 ? 大 抵 人 
的 智慧 ， 关 平 脑筋 的 多 少 。 他 研究 得 了 脑筋 的 原 质 ， 就 把 这 原 
质 合 起 来 ， 研 了 细 末 ， 加 入 药 料 与 及 轻 清 之 气 ， 叫 人 拿 来 ， 当 
闻 鼻 烟 去 闻 。 上 鼻 穿 通 脑 ， 这 药 通 到 脑 上 ， 借 着 脑 中 的 热气 ， 便 
成 了 脑筋 ， 添 补 在 上 面 ， 自 然 思想 就 富足 了 。 宝 玉 道 :“ 这 真是 
奇想 天 开 了 ， 但 不 知 可 曾 试验 过 。” 东 方法 道 :“ 就 因为 他 先 造 了 
些 少 ， 叫 一 个 童子 闻 ， 用 验 脑 镜 测验 ， 果 然 见 那 原 质 到 了 筋 
上 ， 成 了 一 丝 脑 筋 ， 他 才 起 了 劲 ， 要 大 做 起 来 说 罢 ， 引 宝玉 


等 去 看 那 小 机 器 。 原 来 只 有 二 尺 来 方 的 一 架 ， 中 间 除 了 机 轮 之 
外 ， 还 其 着 许多 玻璃 器 具 、 瓶 管 杯 匣 之 类 ， 不 一 而 足 。 东 方法 


指 着 道 :“ 这 个 匣 是 盛 药 料 的 ， 这 个 瓶 是 贮 原 质 的 ， 这 个 管 是 纳 
入 消 气 的 ， 那 个 管 是 输出 浊 气 的 。 这 边 机 轮 动 是 调 药 , 那 边 机 轮 : 
动 是 把 清 气 化 入 原 质 里 面 的 .宝玉 只 是 喷 喷 称奇 。 艺 士 又 指 旁 
边 一 处 道 ; “这 就 是 做 水 靳 的 ,” 宝 玉 道 ; 《我 方才 要 请 教 ， 这 水 靳 
有 其 用 处 ?” 艺 士 道 :“ 穿 了 这 靴 可 在 水 面 行走 ， 并 且 行 的 其 快 。 罗 
EAN, ABER, HAAR RDA. ERR, OR 
长 ， 用 白金 做 的 船 壳 ， 里 面 无 数 的 小 机 轮 ， 中 间 有 一 个 空 处 ， 
恰 足 一 只 站 位 大 小 ， 上 面 装 上 皮 识 统 子 。 艺 士 道 :“ 穿 了 下 水 ， 
两 法 入 水 不 过 一 尺 ， 这 靳 统 长 可 及 膝 。 扣 紧 了 ， 上 面 水 自 不 能 
灌 进 里 面 。 纪 轮 区 动 ， 在 水 面 上 不 烦 举 步 ， 自 能 前 进 。 前 回 做 
好 试验 二 ， 国 为 转弯 回头 不 大 灵动 ， 所 以 重新 改良 的 ”宝玉 看 
DLsih —- 8] CE, HEARERS “飞车 久 已 有 验 的 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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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ERE BRM RAKE: KATIA 做 的， 飞行 极 
速 ， 打 算 飞 升 起 来 便 赶 着 太阳 走 。 璧 如 今天 正午 飞 起 ， 便 往 西 
尽 着 太阳 轨道 去 。 一 路 赶 着 太 阳 都 是 正午 ， 到 明天 正午 仍 同 到 
此 地 。? 宝 玉 吐 舌 道 “ 竞 是 一 展 夜 环绕 地 球 一 周 了 .2 老少 年 笑 
道 ,“ 这 个 车 落成 之 后 ， 我 赠 一 个 佳 名 。” 东 方法 道 , “请教 什么 佳 
名 ?老少 年 不 慌 不 忙 ， 说 出 个 名 字 求 。 要 知 说 的 何 名 ， 且 听 下 
.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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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五 回 
论 竞 争 闲谈 党 派 、 借 农 桑 引出 军 操 


却说 东方 法 问 老少 年 送 个 什么 名 字 , 老少 年 道 ; “WG Bo; 
“ 夸 父 与 日 逐 走 ， 这 个 车 既是 要 赶 着 太阳 走 ， 倒 可 以 叫做 夸 父 
车 .2 东方 法 道 :“ 这 是 断章取义 。 这 一 句 的 下 文 ， 那 夺 父 放逐 不 
到 日 的 ， 我 这 个 却 要 逐 得 到 ， 如 何 好 叫 夸 父 车 呢 ? ?老少 年 道 : 
“a itig: “苍龙 遥 逐 日 ， 紫 燕 回 追 风 BEM EEE” IK 
方法 道 , 《这 是 咏 马 诗 ， 如 何 扯 到 车 上 来 呢 ?” 宝 玉 道 ,“ 张 文成 
< 释 迎 像 碑 >: “BOAR, FWRAALW. MAC, 此 堪 摩 
胃 之 翼 。’ 不 如 叫 个 东 怠 吧 !1 ”东方 法 笑 道 ,“ 猎 了 一 个 脑 还 不 够 ， 
还 想 猎 第 二 个 么 ?” 一 面 说 笑 议 论 ， 正 要 再 到 别 厂 去 看 ， 忽 听 到 
SPAT SHR, CRAMKLT. KLEMM, RA 
法 便 让 宝玉 等 上 车 ， 仍 旧 驶 回 客座 , 便 留 夜饭 , 开 了 客房 留宿 ， 
以 便 明 日 再 看 各 厂 。 从 此 宝玉 在 工厂 耽搁 了 两 三 天 ， 纵 观 和 名 种 
RAL Ha, RENMG TR, RERTES RIA, HR 
此 游 。 

忽然 一 天 ， 多 艺 士 拿 了 一 张 报纸 ， 笑 喀 嘻 的 走 来 道 ,“ 原 来 
你 们 打 了 海底 猎 ， 回 来 还 进贡 呢 ! ”老少 年 道 ; “怎么 报 上 有 了 
么 ?* 艺 士 递 了 报纸 过 来 ， 老 少年 和 宝玉 一 同 观 置 。 只 见 上 面 一 

478 


条 标题 是 < 记 君 德 > 三 个 字 ， 底 下 刻 着 :“ 某 月 日 ， 内阁 抄 4 E 
论 : RAWSGI, FRR UKGR—R, PMMA, BH 
ATH. BiRAHR, KABTKMAZ I, MAREE 
之 而 凉 。 腾 验 之 瑚 石 良 然 ， 惟 是 镍 等 冒 万 险 而 获 此 ， 除 分 置 博 
物 动物 两 院外 ， 不 自 置 用 ， 而 以 归 之 于 腾 。 腾 受 之 亦 复 何 安 ， 
使 狠 等 获 亿 兆 京 坊 之 狠 ， 缀 为 业 以 农 被 天 下 ， 腾 亦 何妨 受 此 。 
SRERSAMHERMRA, GHRERRAM KARA F? Be 
受 而 衣 之 ， 更 何 颜 以 对 诸 臣 民 ? MADR, RIMAW. K 
免 有 负 狠 等 相爱 之 盛 心 。 爱 命 玉 人 截取 娘 石 一 角 ， 留 胖 案 头 以 
为 卿 等 大 功 之 纪念 ， 余 均 交 来 使 痰 还 。 卿 等 其 仍 以 分 置 博物 院 
P, PORE RAL, KGa. KU” 宝玉 看 
了 ,不 觉 心中 暗暗 啼 叹 道 :《 有 这 样 的 皇帝 ,怪不得 他 们 情愿 专制 
了 。 而 且 那 上 论 的 措 词 何等 谦 抑 ， 除 了 一 个 联 字 ， 几 几乎 看 不 
出 是 上 论 来 ， 足 见 这 里 是 君 民 一 德 的 盛 治 了 。 据 此 看 来 ， 果 然 
立宪 共和 也 及 不 到 它 。” 

宝玉 正 呆 果 的 想 着 出 神 ， 忽 听 得 老少 年 道 , “珊瑚 以 石 都 安 
置 好 了 ， 我 们 可 以 去 看 了 。? 宝 玉 看 那 报纸 时 ， 果 然 刊 了 布告 ! 
来 ， 便 问 老少 年 道 ; “我 们 几时 去 呢 ?” 老 少年 道 : “这 里 都 看 遍 
了 ， 就 可 以 去 得 ,” 宝 玉 道 : “那么 说 ,， 今 去 就 走 吧 !1” 艺 士 道 ; “不 
知 可 还 是 坐 飞 车 去 ?” 宝 入道, “天气 热 得 很 ， 还 是 隧 车 风 凉 些 。” 
艺 士 道 ,“ 隧 车 今天 赶 不 到 了 ， 路 上 又 要 耽搁 一 宿 , 不 如 明 
天 走 吧 ! 明天 早上 动身 ， 怡 好 赶 到 那里 ,” 老 少年、 宝玉 一 
齐 称 是 。 当 日 又 看 了 几 种 小 巧 玲珑 的 机 器 , 夜来 无 事 , 便 
在 园 里 散 坐 乘凉 。 宝 玉 夸 说 各 种 机 器 ， 艺 士 道 ;“ 我 们 日 夕 研 
究 ， 不 过 略 有 所 得 。 只 恺 怕 被 别人 争 了 先 着 ， 每 年 必 派 人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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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去 ， 查 考 他 们 各 种 器 械 ， 幸 而 还 不 曾 落 后 .2 宝 玉 道 :“ 外 
国 便 不 曾 到 过 ， 然 而 他 们 输入 中 国 的 ， 也 曾 略 为 见 过 一 二 ， 
何尝 及 到 这 个 来 1!2 老 少年 道 :“ 说 来 也 好 笑 ， 去 年 一 个 朋友 到 
美洲 去 回来 带 了 一 张 照片 ， 照 的 是 他 们 那里 的 空中 飞艇 。 
那 照片 照 的 是 一 片 黑 影 ， 分 不 出 颜色 ， 倒 也 婴 了 。 那 飞艇 的 
款式 更 是 可 笑 ， 艇 的 上 面 装 上 一 个 胆 式 的 轻 气球 ， 卧 放 广 艇 
上 。 艇 的 两 旁 装 了 四 个 起 式 的 帆 篷 ， 看 他 那样 子 ， 全 靠 气 球 上 
升 ， 飞 驶 也 要 会 风力 。 听 说 他 们 还 拿 到 会 场 上 赛会 呢 !” 艺 士 叹 
道 : “这 也 难怪 。 他 们 的 智 识 程度 只 有 这 点 。 艾 如 我 们 百年 前 头 
要 想 腾 空 ， 还 不 是 仗 气球 么 ? 就 是 我 们 五 十 年 前 的 飞车 ， 虽 不 
仗 气球 ， 然 而 还 是 取 象 于 乌 。 不 是 那 回 碰 坏 了 一 辆 闹 了 事 ， 只 
怕 到 今日 ， 我 们 也 还 不 知 改良 呢 !? 宝 玉 道 :“ 常 听 人 说 ， 没 有 党 
派 就 没有 竞争 ， 没 有 竞争 就 没有 进步 。 贵 境 上 下 一 心 ， 自 然 没 
有 党 派 了 ， 何 以 进步 又 如 此 之 速 呢 ?” 东 方法 道 ;“ 那 是 不 相干 的 
人 不 要 好 的 话 ， 处 处 要 有 人 和 他 比较 才 肯 用 心 。 没 有 人 和 他 比 
较 ， 就 不 肯 用 心 。 所 以 要 靠 着 竞争 才 有 进步 。 不 知 就 是 没有 竞 
争 ， 只 要 时 时 存 了 个 不 自足 的 心 ， 何 尝 没 有 进步 呢 ! 并 且 我 们 
何尝 没有 党 派 ， 不 过 党 派 不 在 自己 家 里 罢了 。? 宝 玉 说 道 :“ 不 在 
自己 家 里 ， 却 在 哪里 呢 ?” 东 方法 道 : “我 们 自己 本 国人 联 成 了 一 
党 ， 那 不 同 党 派 的 自然 是 外 国 了 。 若 要 竞争 ， 便 和 外 国人 竞 
争 ,何尝 没有 竞争 呢 ? 可笑 近来 的 人 ， 开 口 便 说 同胞 ， 闲 口 也 
说 同胞 ， 却 在 同胞 当中 分 出 多 少 党 派 ， 互 相 攻 击 ， 甚 至 互相 诉 
器。 遇 了 知道 自重 的 ， 不 和 他 较量 ， 他 看 见 人 家 不 理 他 ， 更 是 
攻 及 人 家 私 德 ， 主 及 人 家 隐 事 ， 自 鸣 得 意 。 这 种 真是 小 人 之 
尤 ， 狗 葛 不 若 的 东西 。 靠 了 这 种 党 派 ， 要 求 竞争 进步 ， 不 过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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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ABRT, APAEP MR! 我 们 自家 合 了 全 国 ， 联 了 一 
党 ， 和 外 国人 竞争 ， 那 党 派 不 更 大 ， 竞 争 不 更 烈 ， 进 步 不 更 速 
么 ? 至 于 本 国 的 人 ， 何 尝 没 有 意见 不 对 的 ? 但 是 遇 了 意见 不 对 
的 地 方 ， 和 披 此 都 互相 讨论 ， 大 家 剖 心 见 腹 的 商量 ， 务 求 一 致 ， 
方才 罢 手 。 从 来 没有 看 见 别人 的 宗 肯 和 自家 不 对 ， 便 盗 行 攻 
击 的 那 种 野蛮 暴 康 的 举动 ”宝玉 叹 道 ;“ 所 以 能 够 上 下 一心 ， 
至 此 盛 治 ， 未 尝 不 自 和 气 中 来 。”? 又 问 道 ; “昨天 看 见 贵 厂 的 总 机 
器 ， 那 炉子 烧 的 是 地 火 ， 我 忽然 想起 一 件 事 来 ， 还 要 请 教 。 那 
飞车 和 水 底 船 ， 与 及 般 版 之 类 ， 又 不 见 烧 煤 ， 是 烧 什 么 的 呢 ?” 
东方 法 道 ;“ 那 种 机 器 ， 只 第 一 次 用 时 ， 要 烧 一 回 火 ， 蒸 出 气 
来 ， 运 动 了 机 器 ， 生 出 了 电 火 。 从 此 就 借 电 火 蒸气 燕 出 气 
来 ， 仍 是 运动 机 器 ， 机 器 仍 能 发 出 电 火 。 所 以 就 周而复始 ， 生 
生 不 已 ， 取 之 不 尽 ， 用 之 不 竭 了 。 此 刻 我 们 厂 里 ,也 打算 改 
B, BARAT "SB: “炉子 里 用 的 地 火 不 亮 , 何以 点 灯 的 
又 那么 亮 呢 ?东方 法 道 :“ 那 是 灯头 上 配置 好 了 化 学 药 料 的 ， 没 
有 药 料 ， 一 样 的 不 亮 ,” 谈 谈 说 说 ， 夜 色 已 深 , 方才 安 吹 ， 一 宿 
无 话 。 

次 日 时 起， 老少 年 和 宝玉 别 过 东方 法 、 SAL. BT BB 
车 ， 到 中 部 文字 区 而 去 。 傍 晚 时 候 到 了 ， 出 了 隧道 ， 到 了 博物 
院 。 见 士 接着 相 见 ， 寒 随 已 毕 ， 见 士 道 ;“ 二 位 从 哪里 来 ， 可 曾 
回去 过 ?” 老 少年 道 ;“ 在 智 字 区 看 了 几 天 工厂 ， 昨 天 看 见 贵 院 的 
布告 ， 知 道 珊瑚 等 都 安置 好 了 ， 特 地 来 看 大 才 的 布置 , 还 没 
有 回去 过 呢 。” 见 士 道 :“ 二 位 冒 了 万 险 取 来 ， 区 区 的 布置 ， 又 何 
足 道 ? 前 天 述 起 有 信 来 ， 问 二 位 的 踪迹 ， 说 政府 里 又 赠 了 头等 
奖牌 ， 请 二 位 去 领受 呢 ! 宝 玉 道 ;“ 席 奖牌 的 使 者 ， 不 知 可 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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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 要 是 等 着 ， 我 们 倒 不 可 耽搁 ， 要 快 点 回去 ， 免 累 得 人 家 老 
So "REE: RECRAFT, BREWER. —U BAD 
瑚 ， 请 去 看 看 ， 再 来 请 用 晚饭 吧 。? 说 罢 起 身 ， 引 二 人 出 了 客 
座 ， 到 了 宝藏 。 只 见 珊瑚 林 旁 边 ， 已 盖 了 一 闻 大 厂房 ， 把 那 五 
色 缤 纷 透明 的 合 抱 大 珊瑚 ， 都 种 在 厂房 里 面 。 未 曾 走 近 ， 已 党 
得 寒气 森森 ， 那 海 鳅 就 架 在 珊瑚 树 上 ， 或 高 或 低 ， 盘 旋 曲 折 的 
装 起 来 ， 大 有 天 矫 欲 动 之 势 。 宝 玉 道 : “这 个 布置 ， 倒 是 合 而 为 
一 ， 却 也 别致 。 只 是 这 鳅 鱼 不 合 放 在 宝藏 里 面 ” 见 士 道 : “因为 
这 鳅 鱼 ， 所 以 才 盖 了 厂房 挡 雨 。 这 个 还 是 暂时 草创 ， 还 要 起 造 
围墙 ， 另 标 名 字 。 因 为 这 珊瑚 冷 得 厉害 ,我 带 了 回来 ， 便 把 那 
小 的 解 下 一 块 ， 提 成 一 二 见方， 放 在 太阳 地 下 试验 ， 已 经 一 丈 
广阔 没有 热气 了 。 积 聚 了 那些 ， 还 了 得 么 ? 此 刻 走 近 前 去 ， 多 
站 一 会 都 熬 不 住 ， 每 天 打扫 的 人 ， 都 穿 了 冬衣 来 动手 。 若 到 了 
冬天 还 了 得 么 ? 所 以 要 用 围墙 围 住 了 ， 墙 上 用 不 透气 的 木板 护 
着 ， 免 得 它 寒气 侵 出 来 。? 三 人 速 速 的 看 了 一 会 , 方才 回 到 客 
FE, Ac ih: “MEERA RRA TS, FRA RAP 
Le, ARAM AR) Bt ASIA BEE TS. SRR 
—, FR EMRATT. RARER IE EI FAM AS EI 
石 ， 都 留 在 淫 院 。 海马 也 在 这 里 。 今 天 晚 了 ， 等 明天 都 看 看 
吧 。” 宝 入道 ; “不 过 因为 那 鳅 鱼 及 珊瑚 太 大 ， 看 看 布置 嗣 了 ， 那 
些 还 看 什么 最? 当时 晚饭 既 毕 ， 二 人 就 在 博物 院 安 歇 一 宵 。 
次 日 即 别 了 见 士 , TART REE SRE. Bl rk Mii A Be 
里 ， 见 了 述 起 ， 述 起 拿 出 书记 痪 回来 的 上 论 给 二 人 看 过 ， 又 拿 
出 奖牌 来 。 宝 玉 接 过 奖牌 ， 只 见 比 前 回 的 又 自 不 同 。 前 回 是 圆 
的 ， 这 上 回 是 定 胜 式 的 。 有 一 十 来 长 ， 七 八 分 宽 ， 当 中 用 碎 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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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了 姓名 。 上 面 镶 了 “头等 冒险 勇士 ”六 个 字 ， 底 下 也 和 镶 了 好 些 
宝石 。 却 是 细 如 蛛 丝 ， 看 不 清楚 是 花 是 字 。 只 见 老 少年 也 拿 了 
{WACK AREA Me, Laas ee, RRS TH 
来 ,老少 年 对 着 镜子 看 了 一 会 , 递 给 宝玉 。 宝 玉 也 拿 自己 的 对 着 
镜子 看 ， 原 来 是 一 篇 叙述 海底 游 猎 的 记 ， 夹 氢 夹 议 的 ， 夸 奖 得 
了 不 得 。 对 着 镜子 ,看 见 那 字 有 绿豆 般 大 。 再 看 看 姓名 三 个 字 ， 
却 有 有 碗 口 般 大 。 便 问 述 起 道 :“ 这 镜子 有 几 倍 呢 ?” 述 起 道 : “这 
是 我 们 平常 用 的 ， 不 过 一 万 倍 罢了 。?2 宝 玉 吃 惊 道 ,“ 那 不 是 平常 
用 的 ,要 几 倍 呢 ?” 述 起 道 :“ 也 有 二 三 万 倍 的 ,也 有 五 六 万 倍 的 说 
不 定 。 只 是 我 总 没有 看 见 过 十 万 倍 的 ， 听 见 说 东方 法 那里 有 一 
个 ， 不 知 确 不 确 。” 宝 玉 顿 足 道 ;“ 可 展 这 名 话 听 见得 迟 了 ， 不 然 
在 那里 时 ， 倒 可 以 问 问 。 倘 是 有 的 ， 也 多 开 一 点 眼界 .2 当下 略 
谈 数 语 ， 便 辞 了 述 起 出 来 ， 雇 了 飞车 ， 仍 回 旅馆 。 

此 时 宝玉 熟 了 ， 没 事 时 便 到 闹市 上 去 得 。 忽 然 想起 ， 我 只 
管 看 这 个 市 景 ， 却 没有 看 见 过 这 里 的 野 景 ， 何 不 问 问 老少 年 
We? 想 圈 ， 便 寻 着 老少 年 ， 问 要 看 看 野 景 ， 当 到 哪里 去 看 。 老 
少年 道 :“ 看 什么 野 景 呢 ?” 宝 玉 道 ;: “不 过 要 看 看 农 桑 罚 了 。” 老 少 
年 道 :“ 农 桑 各 处 都 有 ， 南 部 慈 字 区 、 东 部 仁 字 区 最 盛 ， 那 没有 
什么 看 头 ， 同 别处 的 都 是 一 样 ， 不 过 这 里 没有 陡 防 ”宝玉 道 ; 
“没有 陡 陌 ， 怎 样 分 得 开 谁 的 田 土 呢 ?2 老少 年 道 : “有田 之 家 ， 
Mikey TAR, WPM, BRAN, Ha obi 4) we 
To 5s Ea, “SC fi as AME WE 2” 2D AE aE. “GX FE — DE ER TP 
BARA RLS. AGUA RAFF YT, ABR TWA: “HE ADA 
足以 回旋 了 。? 说 得 宝玉 一 笑 。 老 少年 道 ;“ 那 野 景 没有 什 么 看 
头 ， 今 天 报纸 上 刊 了 陆军 的 布告 ， 说 后 天 大 操 ， 我 们 俐 是 去 看 

483 


人 陆军 大 操 吧 12 宝 玉 大 喜 道 :“ 如 此 更 好 ， 但 不 知 在 哪里 操 ?? 老 少 
年 道 ,“ 在 北部 忠 字 区 ， 那 里 是 边防 最 要 紧 的 地 方 ， 所 以 设 了 重 
镇 ”宝玉 道 ,“ 人 人 都 可 以 看 得 么 ?” 老 少年 道 ,“ 到 了 操 时 ， 还 专 
派 了 职员 ， 接 待 来 宾 呢 i 我 们 要 看 ， 不 必 惊 动 他 的 职员 。 那 一 
位 陆军 都 督 ， 复 姓 西 门 ， 名 移 ， 表 字 子 掌 ， 是 我 的 相 熟 朋友 ， 
我 们 只 到 他 那里 看 ， 不 更 看 得 清楚 么 1 ”宝玉 喜 道 :“ 如 此 更 妙 
了 。 我 们 明天 动身 ， 不 知 多 少时 候 可 到 ?? 老 少年 道 ,“ 坐 了 飞 
车 ， 早 起 去 ， 中 上 就 可 以 到 了 。” 于 是 宝玉 安排 看 操 。 不 知 果 去 
看 否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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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次 日 宝玉 、 老 少年 坐 了 飞车 ， 驶 到 忠 字 区 来 ， 到 了 大 
营 。 老 少年 投了 名 片 ， 子 掌 便 叫 请 。 于 是 二 人 一 同 进 去 相 见 ， 
老少 年 和 宝玉 介绍 了 ， 彼 此 礼 华 。 宝 玉 看 子 掌 时 ， 只 见 他 生得 
OE, CORTE, BUR, AGA. Bde 
来 意 ， 又 道 ,“ 舌 在 相好 ， 所 以 不 惊动 贵 职员 ， 专 到 应 下 拜 询 ， 
乞 恕 冒昧 。? 子 掌 道 : “看 操 很 可 以 ， 只 是 将 台 上 不 便 设 客座 ， 奈 
可 ?> 老少 年 道 :“ 不 便 设 客座 ， 我 们 就 扮 两 名 小 卒 ， 在 旁边 站 着 
看 。” 子 掌 道 ;“ 岂 有 此 理 ! 不 然 ， 请 二 位 穿 了 参谋 的 冠 服 ， 也 可 
以 看 得 。 怎 奈 这 是 一 年 一 次 的 大 典 ， 怎 好 儿戏 从 事 呢 ?” 老 少年 
道 :“ 贵 接待 职员 的 地 方 ， 实 在 来 宾 太 多 。” 子 掌 道 :< 我 另 有 一 
法 ， 我 本 有 一 位 私 聘 的 书记 ， 他 明日 没有 事 ， 我 请 他 陪 着 二 位 
看 就 是 了 。?> 老 少年 道 ;“ 如 此 好 极 了 。? 说 话 间 ， 营 中 掌 号 ， 司 时 
器 报 午 正 。 子 掌 便 让 二 人 同上 飞车 ， 到 自己 寅 所 吃 午饭 ， 便 和 
那 位 私 聘书 记 相 见 。 那 书记 姓 高 ， 名 攀 ， 表 字 于 天 。 彼 此 相 
见 ， 通 过 姓名 。 饭 后 ， 子 掌 道 :“ 你 二 位 且 在 这 里 请 坐 ， 于 天 陪 
着 谈 谈 ， 我 营 里 还 要 处 分 公事 ， 晚 上 再 谈 吧 。” 老 少年 道 ,“ 有 事 
请 便 。> 子 掌 便 别 了 出 去 ， 高 于 天 便 带 二 人 到 后 面 园子 里 ，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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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里 都 有 园子 ， 真 是 难得 !? 老 少年 道 ;“ 园 子 是 人 家 BAR WY 
的 ， 全 靠 着 怡 养性 情 ， 岂 可 以 少 得 ? 除非 认真 穷苦 人 家 ， 或 老 
免 了 。” 高 于 天 道 ,“ 也 少 了 。 今 年 的 新 调查 ， 据 说 从 今年 正 睛 
起 ， 没 有 园子 的 人 家 ， 比 去 年 所 调查 的 少 了 三 分 之 二 ， 再 过 两 
年 ， 只 怕 可 以 举国 一 致 了 。 不 过 园子 的 大 小 ， 不 能 一 律 罢 了 。 入 
宝玉 道 ; “怎么 调查 到 园子 上 来 呢 ?” 老 少年 道 ;: “花草 树木 最 有 关 - 
于 卫生 的 ， 所 以 政府 也 留心 到 此 .2 宝玉 道 ,“ 虽 如 此 说 ， 也 足见 、 
贵 境 的 地 大 了 。?2 高 于 天 道 ,“ 这 西北 两 边 ， 近 来 开 扩 的 地 不 少 ， 
都 是 荒凉 无 人 的 。 政 府 里 首先 在 这 荒凉 的 地 方 开 了 个 大 会 场 , 于 
是 各 国 的 人 都 来 赛会 。 本 国 百姓 自 不 消 说 ， 来 的 不 少 了 ， 登 时 
就 热闹 起 来 。 政 府 又 把 所 有 官 地 贱 价 卖 给 本 国 百姓 ， 又 开通 了 
隧道 ， 所 以 人 人 多 有 搬 到 这 个 地 方 来 的 ， 那 人 数 就 摊 匀 了 。? 宝 
玉 道 “那么 说 ， 此 地 的 人 没有 一 处 多 一 处 少 的 了 。? 高 于 天 道 = 
“ 那 又 不 能 说 。 南 部 蒸 字 区 ， 东 部 仁 字 区 ， 两 处 都 是 农 务 极 盛 
的 ， 田 土 种 的 多 ， 人 未 尝 不 少 些 ! ?老少 年 道 ,“ 信 字 区 全 是 互市 
场 ， 人 何尝 不 多 些 呢 ， 只 怕 可 以 扯 直 本 。? 

说 话 间 ， 童 子 送 上 解 暑 西 瓜 液 。 宝 玉 道 ;4 我 到 了 好 几 处 地 . 
方 ， 看 见 用 的 都 是 童子 ， 这 又 是 何 意 ?老少 年 道 ,“ 这 都 是 贫 家 
小 孩子 ， 读 不 起 全 日 的 书 ， 只 到 半日 学 堂 里 去 读 ， 所 以 出 来 代 
人 执 役 。 也 有 上 半天 执 役 ， 下 半天 读书 的 ， 也 有 下 半天 执 役 ， 
上 半天 读书 的 ,” 宝 玉 叹 道 : “OY GRE AA RY ED AI “ME LG 
风俗 ， 不 识字 不 明 公理 ， 不 修 私 德 ， 都 是 人 生 第 一 耻辱 的 事 。 
如 何在 了 子弟 不 叫 他 读书 呢 ?? 宝 玉 道 ,“ 可 有 个 义 整 呢 ?? 老 少年 
道 ,“ 从 前 有 的 ， 近 来 没有 了 。 当 日 会 议 这 件 BH. 很 费 了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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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 因 为 两 种 人 两 种 意见 : —A ABE AG a Re LS 
后 ， 关 系 教育 ， 必 要 仍旧 设立 ， 以 便 贫 民 的 ; 一 种 人 说 是 义 热 
昌 是 慈善 事业 ， 然 而 贫 家 子弟 不 费 一 文 ， 便 可 以 入 垫 读书 。 一 
个 人 最 怕 的 是 有 了 倚 列 性质， 如 设 了 义 垫 ， 便 是 从 小 时 就 教 他 
情 束 了， 如 何 还 能 养 出 独立 精神 呢 ! 这 两 种 人 细 细 的 讨论 ， 总 
讨论 不 出 个 真理 真是 非 来 ， 只 得 启 奏 皇上 ， 请 皇上 宕 断 。 皇 上 
召 了 百 官 ， 在 御前 会 议 ， 也 议 不 出 个 道理 来 。 后 来 有 人 上 个 条 
陈 ， 说 是 义 垫 为 贫民 而 设 ， 在 彰 百 官 者 不 是 贫民 ， 纵 勉强 议定 
了 ， 到 底 合 贫民 之 意 不 合 ， 还 未 可 知 。 不 如 行文 各 区 ， 叫 一 众 
RR, SGM, PMRW, HOMER, Be 
RABE, WEN, FEI. BO MME TTR, HEFT 
文 到 各 区 去 ， 叫 现 有 子弟 读书 的 贫民 ， 各 抒 已 见 ， 写 成 说 帖 ， 
各 交 与 本 区 区 长 ， 汇 送 政府 定夺 。 及 至 汇 齐 时 ， 查 阅 一 遍 ， 却 
是 主张 废 去 的 居 了 一 大 半 。 不 过 他 主张 废 的 意思 ， 是 说 一 个 人 
Bini, PRAM, BIT MB BRE, Hew 
大 。 不 如 政府 省 了 此 费 , 仍 由 各 人 自 备 学 费 读书 的 利 便 。 政 府 得 
了 这 人 个， 恐怕 贫民 错 会 了 意 ， 又 把 两 种 人 的 意见 写 了 出 来 ， 再 
行文 出 去 ， 叫 众 贫 民 看 了 再 议 。 谁 知 这 回 议 了 回来 ， 竞 全 数 是 
主张 废 的 了 ， 记 以 就 依 了 众人 之 意 废 了 。 政 府 省 了 这 笔 经 费 ， 
无 所 用 之 ， 就 拨 做 了 各 小 学 堂 每 年 考试 的 奖赏 ”宝玉 道 : “可见 
得 人 贵 境 的 人 ， 都 是 独立 精神 充足 的 了 ， 实 在 可 敬 。 但 不 知 可 有 
女 学 堂 ?” 高 于 天 笑 道 ,“ 没 有 女 学 堂 ， 那 女子 到 哪里 读书 呢 ?” 老 
少年 道 : “天 下 生 人 ， 有 男 的 就 有 女 的 ， 总 是 男女 各 半 。 所 以 有 
一 处 男 学 堂 ， 就 有 一 处 女 学 堂 ， 哪 里 好 偏 村 一 边 呢 1 ”宝玉 道 ， 
“这 里 男女 的 界限 严 不 严 呢 ?” 高 于 天 道 : “甚么 叫 男 女 界限 ?”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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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 “ATER ERM, UR BI. REE 
外 人 的 ， 他 们 常常 痰 及 ， 所 以 我 略 知道 些 ,” 又 对 宝玉 道 : “这 里 
没有 男女 界限 ， 固 然 没 有 那 拉 手 搂 抱 接吻 的 恶习 ， 也 没有 那 一 
定 回避 男子 的 形迹 。 男 女 相 见 ， 亦 犹如 男 与 男 相 见 ， 女 与 女 相 
见 一 般 。2 宝 玉 道 ;“ 既 那么 着 ， 又 何必 要 男女 学 堂 分 设 呢 ?? 老 少 
年 道 :“ 那 另 有 个 道理 。 我 们 重 的 是 德育 ， 就 德育 而 论 ， 只 有 公 
德 ， 是 男女 一 样 的 。 至 于 私 德 ， 女 子 与 男子 就 有 点 不 同 了 。 所 
以 读 的 书 男 女 都 不 同 ， 何 况 将 来 的 专门 学 ， 又 与 男子 过 别 的 
呢 ! ”宝玉 道 :4 请 教 女子 专门 学 些 什么 ?老少 年 道 : “门类 多 得 
很 。 女 红 之 外 ， 大 约 轻 巧 的 工艺 ， 都 是 女子 学 的 多 。 近 来 医学 
之 中 ， 也 氢 了 儿科 妇科 两 种 ， 归 入 女 学 专门 ”宝玉 道 :“ 据 这 男 
女 没有 界限 说 来 ， 那 < 礼 经 ?上 七 年 男女 不 同 席 ， 与 及 男女 不 亲 
授 的 礼法 ， 都 可 以 废 了 ?? 老 少年 道 ;“ 这 里 面 另 有 一 个 道理 。 大 
约 文明 未 进化 之 时 ， 淫 乱 之 风 在 所 不 免 ， 所 以 圣人 定 礼 以 为 防 
闲 。 不 信 但 看 < 国 风 > 那 淫 奔 之 诗 ， 十 居 七 八 ， 这 就 可 想 了 。 至 
于 文明 进化 的 时 候 ， 人 人 都 有 道德 两 个 字 充 满 了 心腹 ， 哪 里 还 
用 得 着 这 些 呢 ! 可 笑 那 食 古 不 化 崇拜 古人 的 ， 动 不 动 就 说 唐 氏 
三 代 之 风 不 可 及 ， 他 不 过 因为 当日 有 了 个 党 静 文 武 罢 了 ! 须知 
鞠 只 一 个 比 ， 舜 只 一 个 用 ， 文 王 也 是 一 个 ， 武 王 也 是 一 个 ， 未 
MR REP ABE EER | 莫 说 是 淫 风 ， 璧 如 百姓 个 个 
都 是 击 壤 老 人 ， 有 了 这 些 无 识 无 知 的 百姓 ， 有 其 好 处 呢 ? 当今 
之 世 ， 百 姓 都 是 如 此 ， 只 怕 这 一 国 就 要 亡 了 。 依 我 看 ， 还 是 唐 
RU LWA. WWF” EI. “这 又 是 什么 意思 ?” 老 少年 
道 :“ 那 时 候 制 衣服 、 制 宫室 、 制 文字 、 尝 百草 、 教 稼 稿 、 钻 燃 
取 火 、 作 甲子 、 定 岁 时 ， 都 是 无 中 生 有 创造 出 来 的 ， 还 不 可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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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 太古 的 人 一 切 都 做 好 了 ， 到 了 车 到 就 垂 拱 而 天 下 平 。 须 
后 他 那个 天 下 平 ， 是 古人 同 他 平 好 了 的 ， 何 以 要 崇 eR 三 
代 ， 倒 把 太古 的 人 忘 了 呢 ?? 宝 玉 道 :4 我 一 向 只 恨 那 尝 拜 外 人 
的 ， 却 不 道上 古人 也 不 能 崇拜 ”老少 年 道 , “这 又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 
古人 有 可 以 崇拜 的 地 方 ， 何 尝 不 要 崇拜 ? 不 过 总 不 要 太 腻 了 ， 
动不动 要 说 古人 不 可 及 罢了 !” 宝 玉 道 :“ 古 人 的 事 ， 且 不 要 谈 
他 ， 我 们 且 讲 今 人 。 贵 境 人 人 都 能 自立 ， 家 给 人 足 ， 至 于 境内 
没有 乞丐 ， 但 不 知 还 有 妓 家 没有 ?” 老 少年 摇头 道 ,“ 谁 肯 去 当 这 
个 ,不 要 说 是 没有 这 种 人 ,没有 这 种 事 ， 就 是 字典 上 “ 娟 、 妓 、 娠 ， 
三 个 字 都 是 没有 的 。 你 可 知道 世界 上 有 一 个 自命 文明 的 黑 ， 国 
内 有 一 所 妓院 ， 四 面 装 的 都 是 大 镜 ， 嫖 客 到 时 先 化 上 几 文 ， 那 
老 芍 便 按 一 下 电 铃 ， 那 妓女 听见 铃 响 ， 便 推 开 了 镜子 做 的 门 。 
来 了 二 三 十 个 ， 个 个 都 是 一 丝 不 挂 的 ， 六 身 包 体 ,都 深 在 地 
下 ， 互 相 搂 抱 ， 做 出 那 百般 的 恶 形 怪 状 ， 叫 什么 看 图 样 。 嫖 客 
看 中 意 了 , 便 和 她 到 房 里 去 如 是 云云 。 那 个 床 都 放 在 房 当 中 ,由 
面 墙壁 都 开 有 小 小 的 宣 窗 ， 外 面 任 人 观 看 ， 要 看 的 又 每 人 收 若 
干 钱 。 你 想 这 种 国 还 自 号 文明 ， 自 从 有 “文明 "二 字 以 来 ， 只 怕 
也 不 曾经 过 这 种 精 踢 !” 宝 玉 道 ,“ 妓 家 没有 了 ， 不 知 可 右 戏 馆 ?” 
老少 年 笑 道 ;“ 我 们 字典 上 也 没有 个 " 伶 " 字 ， 谁 肯 厚 着 脸皮 去 
With? 有 的 是 几 套 词曲 ， 不 过 借 此 纪念 古人 。 几 位 词曲 家 高 
兴 时 便 会 同 唱 唱 ， 也 不 过 是 隐情 适 性 的 意思 ， 从 没有 拿 这 个 卖 
钱 的 ,” 高 于 天 问 老 少年 道 , “你 两 位 谈 些 什么 ? 我 一 点 也 不 懂 。? 
老少 年 笑 对 宝玉 道 :“ 如 何 这 位 高 先生 ， 竞 然 连 我 们 谈 的 也 不 
懂 ? 可 见得 我 不 撒谎 了 。” 又 对 高 于 天 说 明白 了 娼 优 的 行径 。 高 
于 天 面 红 耳 热 的 说 道 : “我 常 看 见 古 人 的 记载 有 这 等 事 ， 以 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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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讽 世 的 寓言 。 又 看 见 古文 诗集 里 有 什么 “ 赠 歌 者 “ 赠 妓 者 "的 
题目 ， 又 以 为 古 乘 有 这 等 事 ， 此 刻 总 没有 了 。 谁 知 世界 上 还 有 
这 些 无 耻 之 人 ,真是 员 吊 怪事 1 ”宝玉 听 了 他 的 话 ， 不 党 上 暗暗 称 
奇 ， 想 道 ; “我 以 为 我 的 见识 不 广 ， 谁 知 他 的 见识 更 狭 呢 ! ”一 
席 话 不 党 谈 到 红 日 西 斜 ， 高 于 天 又 让 二 人 仍 到 书房 里 去 坐 。 
丁 正 时 候 ， 子 掌 回 来 吃 晚饭 ， 饭 后 又 去 了 ， 直 到 雍正 方才 
回来 。 老 少年 迎 着 道 :^ 可 谓 军 事 旁 午 了 。? 子 掌 KE: I A RX 
正 ， 快 要 交 子 了 。 这 旁 午 两 个 字 ， 如 果 轨 字面 解 去 ， 我 还 是 旁 
FM RMERKRR-K. FR MIE: “AAW ABRT, BERT 
备 些 ， 所 以 党 着 忙 点 。 其 实 平时 也 没有 什么 事 ， 空 闲 得 很 。 我 
空闲 的 时 候 ， 你 总 不 来 谈 谈 。2 老 少年 道 ;“ 你 空 的 时 候 ， 我 何尝 
有 空 。 这 几 天 请 了 假 ， 近 月 假期 也 差不多 满 了 。 恰 好 你 这 里 
操 ， 我 就 顺便 带 了 这 位 数 友 来 看 看 2 子 掌 道 ;“ 你 们 商量 好 看 的 
地 方 没 有 ?” 高 于 天 道 : “没有 呢 。” 老 少年 道 , “我 们 坐 了 飞车 ,在 
空中 慢 慢 的 往来 观看 不 好 么 ?” 子 掌 道 ;“ 明 天 不 行 ， 明 天 先 操 游 
击 队 ， 枪 向 上 打 ， 不 要 叫 他 们 误 打 了 一 枪 ， DERM. ROA 
叫 人 在 将 台 东 边 ， 高 皇上 面 ， 搭 了 一 个 篷 ， 桌 椅 都 安置 好 了 ， 
归 日 到 那 明 去 看 吧 ! ”老少 年 道 , “今年 操 几 天 ?” 子 掌 道 , “一样 的 
操 三 天 ， 可 是 今年 把 阵 法 炮 操 并 做 了 一 天 ， 第 三 天 却 操 新 练 就 
的 飞车 队 。” 老 少年 道 :“ 飞 车 外 人 还 没有 ， 我 们 何必 先 要 练 这 个 
队 ， 还 怕 外 人 用 飞车 来 犯 境 么 ?” 子 掌 道 ;“ 笨 必要 他 有 了 ， 我 才 
练 呢 ? 并 且 外 人 也 许 他 会 做 起 来 的 ， 等 他 做 成 了 我 才 练 ， 不 怕 
KYA? 并 且 练 就 了 ， 预 备 他 们 无 理 取 闵 时 ， 也 好 放 这 个 队 去 
兴 师 问罪 。 后 天 并 且 要 试验 东方 德 新 发 明 的 一 种 药水 ， 储 使 扒 
测 得 准 ， 这 药水 比 那 野蛮 的 氯气 炮 还 厉害 ， 却 又 比 毛 气 炮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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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 真是 行军 利 品 ,” 老 少年 道 , HAAK, LEH, LEM 
善 ， 令 人 不 解 蚜 !” 子 掌 道 , “说 出 来 好 像 难 解 ， 其 实 不 过 是 蒙 汗 
药 。 人 东方 德 他 最 恨 的 是 医生 动 刀 针 ， 因 此 兼 恨 他 那 蒙 汗 药 ， 取 
来 考验 他 究竟 伤 人 不 伤 人 。 谁 知 考验 出 来 ， 虽 是 伤 人 ， 却 可 以 
改良 的 ， 就 把 他 改良 了 。 只 是 没有 用 处 ， 才 想到 拿 来 做 行军 利 
器 。 所 以 加 重 了 力量 ， 送 来 试验 。 等 试验 出 来 ， 你 们 就 知道 
了 。? 老 少年 还 要 妃 问 时 ， 子 掌 已 告辞 进 内 安 歇 去 了 。 要 知 究 是 
何 药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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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七 回 
演 飞车 云端 列 阵 ” 制 奇 炮 电 术 通 神 


却说 子 掌 因为 次 日 有 事 ， 夜 色 已 深 所 以 不 及 久 谈 ， 先 进 
去 睡 了 。 次 日 清晨 ， 高 于 天 陪 了 老少 年 、 宝 玉 吃 过 早点 ， 便 带 
了 童子 到 操场 上 去 。 果 然 将 台 东 首 ， 高 后 之 上 ， 搭 了 一 个 布 
SE, SEMA. BAER, ATO. BEA 
持 ， 只 见 将 台 上 高 树 帅 旗 ， 西 门 第 身 被 戎 服 ， 早 已 高 坐堂 皇 。 
珊 旁 的 参谋 官 、 指 挥 官 ， 与 及 一 切 副 参 游 守 ， 一 律 的 甲骨 饼 
明 ， 身 侯 刀 剑 ， 营 里 兵卒 排 了 队伍 ， 按 了 次 序 ， 都 到 了 操场 上 
面 。 将 台 两 旁 的 军队 ， 章 奏 军 乐 ， 排 列 已 定 。 指 探 官 手 执 令 
Be, OWE, SPSS. MTL. HMPA 
: 夺 ， 帮 在 操场 当中 ， 又 抬 出 两 大 筹 石子 。 督 队 官 唱 声 口号 ， 军 
DY PEST HEBEL, EMMIS, AEE 
上 。 各 人 在 大 算 里 面 ， 拾 了 一 块 碎 石 向 空 抛 去 。 抛 起 石子 之 
后 ， 才 拿 起 枪 来 向 石子 打 去 ， 网 的 一 声 都 打 着 了 ， 这 排 兵 士 便 
依然 擎 枪 绕 到 本 队 之 后 。 前 队 又 上 来 一 排 ， 照 前 操 演 。 宝 玉 只 
看 得 目 定 口 呆 。 此 时 星 有 十 多 辆 飞车 ， 高 挂 回避 旗 ， 飞 向 四 
面 ， 阻 挡 往来 车 辆 ， 以 免 误 伤 。 宝 玉 道 :“ 这 种 准 头 是 怎样 练 就 
的 ， 真 是 令 人 佩服 ”老少 年 道 ,“ 这 个 直 头 讲 手法 ， 以 手 为 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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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要 拿 眼 睛 看 准 头 ， 哪 里 来 得 及 。” 高 于 天 道 :“ 这 个 自然 就 同 
抛 东 西 一 般 ， 试 拿 一 样 东 西 往 上 抛 起 ， 再 拿手 去 接 ， 那 双眼 睛 
再 不 要 看 手 ， 只 要 看 那 东 西 落下 ， 那 一 只 手 自 然而 然 会 接着 
的 。 我 们 终身 由 之 而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之 故 ， 这 个 准 头 就 是 推广 这 
个 抛物 接 物 的 道理 ， 神 而 明之 练 出 来 的 ”宝玉 只 是 呆 呆 的 看 
着 ， 那 些 军士 一 排 一 排 的 操 过 来 ， 况 是 没有 一 个 失手 打 不 中 
的 ， 嘴 里 不 住 的 叫 奇怪 。 高 于 天 道 ,“ 这 操 的 固然 是 纯熟 ， 可 知 
都 督 看 操 的 本 事 更 大 呢 ! 一 排 五 个 人 之 中 ， 虽 然 站 在 一 处 ， 你 
看 他 抛 上 去 的 石子 ， 都 是 参差 不 齐 、 高 低 不 定 的 。 打 出 去 的 枪 
子 ， 自 然 跟着 石子 ， 我 们 的 眼睛 不 过 看 着 那 石子 ， 有 有 枪 子 打 着 
RA, MUM PR PAT. APM IR AIK Js th ide 
枪 ， 哪 里 分 得 开 哪 一 颗 子 是 谁 放 的 ， 都 督 却 分 得 十 分 活 楚 。 
经 有 打 不 中 的 ， 他 马上 就 指出 那 兵 士 来 ”宝玉 听 说 ， 试 把 眼 哺 
看 那 兵 士 。 等 到 他 放出 枪 子 来 ， 那 眼睛 连忙 跟著 看 上 去 ， 哪 里 
来 得 及 。 一 连 看 了 十 多 排 ， 都 是 如 此 ， 不 觉 笑 道 : “果然 是 难看 
得 册 来 。” 

操 到 午 牌 时 分 ， 便 传令 暂行 停 操 归队 。 有 两 个 童子 ， 提 了 
篮 送 饭 来 吃 ， 三 人 对 坐 吃 罢 。 宝 玉 抬 头 ， 看 见 赤 日 丽 天 异常 炎 
热 ， 因 说 道 :“ 何 以 拣 了 这 种 热天 才 操 呢 ?? 高 于 天 道 :“ 每 天 都 是 
冬夏 两 操 ， 正 要 这 些 兵士 历练 寒暑 ， 以 备 将 来 有 出 境 的 战争 ， 
不 怕 走 到 寒带 热带 底下 ， 都 无 所 碍 ”宝玉 看 那 兵士 虽然 停 了 
操 ， 却 还 是 列 苔 队伍 ， 一 个 个 都 拿 了 一 根 小 皮 管 在 那里 吸 。 因 
DE: “他 们 吸 什 么 呢 ?” 高 于 天 道 ; “他 们 吃饭 呢 。 身 上 带 的 皮 袋 
便 是 粮食 ， 这 根 皮 管 是 那 皮 代 上 的 ”宝玉 道 ,“ 那 一 皮 袋 能 感 多 
少 粮食 ?” 高 于 天 道 , “这 一 袋 便 是 五 天 粮食 ”老少 年 道 , “看 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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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那 古人 的 行 兵营 里 面 还 要 用 灶 ， 未 免 太 条 了 。?" 宝 玉 道 ;“ 沁 
(ee, FDR ETH ee, BRITT, HERR 
要 带 着 锅 走 呢 !1” 

说 话 之 际 ， 已 经 交 了 未 初 ， 军 乐 齐 奏 ， 指 挥 官 传 下 号 令 ， 
仍旧 开 操 。 一 到 了 酉 正 , 方才 停止 ， 三 人 回 到 子 掌 寓所。 宝玉 
道 :“ 今 日 说 是 操 游 击 队 ， 我 看 倒 像 是 操 猎户 .高 于 天 道 :“ 这 个 
本 来 是 由 猎户 教 出 来 的 ， 当 日 初 讲 整 军 经 武 时 ， 便 有 人 上 了 条 
陈 ， 说 猎户 的 放 鸟 枪 ， 不 讲 眼 法 ， 只 讲 手 法 ， 准 头 极 好 ， 可 以 
招 了 各 猎户 ， 编 了 营 伍 作为 游击 队 。 当 时 还 有 人 笑 这 上 条 陈 的 
荒唐 。 我 们 这 位 都 督 的 尊 公 名 镇 ， 表 字 静 伯 ， 那 时 正当 练兵 大 
臣 ， 看 了 条 陈 深 以 为 然 。 怎 奈 猎 户 不 多 ， 编 不 了 几 营 ， 因 变通 
了 这 个 法 子 ， 只 招 他 们 来 当 教习 。 此 刻 逐 渐 推 广 ， 数 成 了 三 万 
人 ， 分 布 到 各 边防 地 方 。 遇 了 战事 ， 大 营 兵 十 是 上 阵 对 公 ， 这 
一 班 却 是 三 个 人 一 队 ， 五 个 人 一 队 ， 分 散 各 处 ， 探 缉 敌 兵 ， 得 
际 即 攻 的 ， 所 以 叫做 游击 队 。” 宝 玉 道 : “今天 所 操 的 ， 共 有 和 多少 
人 ?” 高 于 天 道 ; “各 路 的 一 齐 都 调 到 了 ， 今 天 所 操 便 是 三 万 人 。 
此 刻 操 完了 ， 又 各 归 防 次 去 了 。” 

三 人 晚饭 之 后 ， 又 乘 了 一 回 凉 ， 方 才 安 欢 。 这 一 夜 子 掌 并 
没有 回 寅 ， 次 日 操 阵 法 及 炮 操 ， 高 于 天 又 陪 着 二 人 看 了 一 天 。 
第 三 天 是 操 飞 车 队 ， 宝 玉 绝 早 就 起 来 ， 约 了 老少 年 、 高 于 天 去 
看 。 高 于 天 道 ;“ 此 刻 还 未 到 卯 正 ， 未 免 太 早 。? 宝 玉 道 :我 要 看 
那些 兵士 上 车 呢 ! ”高 于 天 道 ; “哪里 看 得 见 ,车 队 都 不 在 这 里 ,要 
等 号 令 才 来 呢 ， 我 们 吃 了 点 心 去 吧 !1” 便 叫 童子 拿 点 心 来 乃 了 ， 
三 人 一 同 到 操场 上 去 。 将 台 上 着 悄悄 的 ， 还 没有 人 。 坐 了 一 
会 ， 忽 听 得 一 声 军 乐 ， 乐 声响 处 ， 帅 字 旗 早已 扯 起 ， 迎 风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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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子 掌 率 领 数 十 员 参 谋 指挥 及 大 小 武 员 ， 同 登 将 台 。 军 乐 售 
止 ， 将 台 上 交 下 两 个 花炮 ， 两 名 传令 兵士 接 在 手 里 ， 了 下 火 一 齐 
把 药 线 淆 着 。 友 的 一 声 ， 两 个 花 泡 齐 富 到 空中 去 了 。 又 听 得 多 
的 一 声 ， 花 炮 炸 开 ， 飞 出 两 面 许 子 来 。 一 面 是 飞龙 青 牙 许 ， 一 
ME GRS Mi. EEO PA, “这 是 日 本 花炮 ， 我 在 上 海 看 
见 过 的 。 好 好 的 操 兵 ， 怎 么 玩 起 这 个 来 ?” 想 犹 示 了， 和 忽 见 西 面 
空中 施 许 招展 的 来 了 一 队 飞车 ， 东 面 也 来 了 一 队 ， 彼 此 都 是 列 
成 阵势 。 宝 玉 方 才 省 司 ， 那 花炮 是 个 号 令 。 再 看 那 两 队 飞 车 ， 
离 地 约 有 五 十 尺 高 低 ， 一 字 儿 对 面 排 开 。 车 的 前 面 都 用 钢板 装 
成 城 操 般 的 护 身 板 ， 两 面 对 放 起 枪 来 。 宝 玉 吃 惊 道 :“ 怎 么 认真 
放 起 枪 来 ， 不 怕 伤 人 么 ?2 高 于 天 道 ;“ 那 枪 炮弹 都 是 用 橡树 胶 做 
的 ， 打 不 伤 人 。 弹 上 涂 了 和 白粉 ， 打 着 的 便 有 一 点 白 疫 。 倘 使 打 
着 了 要 害 ， 在 人 便 算 死 了 ， 在 车 便 算 坏 了 ， 不 能 再 上 阵 ， 以 此 
定 个 输赢 ”宝玉 听 说 ， 瓜 头 再 看 ， 果 见 那 车 上 的 护 身 板 有 几 处 
着 了 白 点 ， 两 队 车 在 空中 左右 盘旋 ， 忽 高 忽 下 ， 枪 炮 齐 发 ， 如 
临 大 敌 。 每 一 队 车 ， 约 有 五 十 辆 ， 战 的 五 花 八 门 ， 各 有 阵势 。 
西 面 的 车 忽然 排 成 一 字 往 后 飞 退 ， 东 面 车 队 便 排 作 人 字形 向 前 
追赶 。 看 看 赶 上 ， 西 面 车 队 突然 回 旗 反 鼓 ， 两 面 围 将 过 来 。 东 
面 车 队 正在 向 前 飞 驶 ， 一 时 收 止 不 住 ， 被 它 四 面 围 停 了 。 一 时 
枪 炮 齐 施 ， 东 面 车 队 抵 敢 不 住 ， 一 齐 落下 ， 停 在 操场 上 ， 西 面 
车 队 便 在 空中 滩 武 扬威 。 忽 然 半空 中 的 枪 炮 弹 雨点 般 下 来 ， 西 
面 车 队 措 手 不 及 ， 被 打 得 个 个 受伤 ， 只 得 一 齐 落 证 。 原 来 东 面 
车 队 里 有 五 辆 飞车 ， 到 了 危急 的 时 候 ， 四 面 挂 了 障 形 玻璃 直 向 
上 面 飞 驶 ， 俯 视 一 切 。 见 自家 车 队 败绩 ， 便 降下 来 ， 在 西 面 车 
队 上 一 齐 往 下 放 枪 。 登 高 临 下 ， 枪 无 虚 发 ， 因 此 转 败 为 胜 。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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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 Ia, WeERAL, DMPA AGLAS. FRU 
各 归 防 次 ， 两 员 领 队 官 鞠躬 辞退 ， 仍 驾 飞 车 各 督 本 队 分 头 去 
了 。 将 台 上 又 发 下 两 个 花炮 ， 放 起 了 飞 出 红 黑 二 旗 。 一 会 儿 ， 
南北 两 面 各 有 一 队 飞车 到 了 ， 两 阵 对 圆 ， 枪 炮 并 举 ， 左旋 右 
#, MIT RK, KRUBARUMK, FERRE SEM, WE 
来 ， 由 指挥 官 查 点 北 车 受 弹 较 多 ， 南 车 受 弹 少 ， 而 南 军 受 弹 又 
比 北 军 多 ， 算 了 个 战 平 。 两 员 领 队 官 ， 也 各 督 本 队 退 下 。 

时 已 午 正 ， 子 掌 率领 各 员 吃 饭 休 息 。 宝 玉 等 也 吃 过 饭 ， 在 
那里 议论 飞车 队 的 事 。 宝 玉 道 :“ 那 些 无 稽 的 小 说 ， 往 往 说 神 说 
怪 ， 说 什么 云端 大 战 ， 不 图 今日 我 亲眼 见 了 这 实 事 。" 老 少年 
道 :“ 云 端 大 战 是 见 了 实事 了 ， 还 欠 一 样 斗 法 宝 。 什 么 飞 刀 所 全 
索 之 类 ， 我 看 将 来 也 要 据 了 这 个 理想 ， 见 诸 实 验 呢 1” 高 于 天 
道 :“ 那 都 是 冥 幻想 象 的 ， 怎 么 能 实验 ?老少 年 道 :“ 那 腾空 驾 
雾 ， 不 是 冥 幻想 象 么 ? 怎么 做 出 飞车 求 ， 居 然 实 行 呢 ?2 宝玉 
道 ,“ 那 回 我 们 在 礼让 庄 放下 大 脑 鸟 时 ， 那 车 子 没命 的 飞升 ， 足 
足 到 了 六 千 五 百 尺 方才 停 住 。 只 怕 云 端 里 ， 也 不 过 这 人 么 高 低 
吧 ! ”高 于 天 道 ; “可惜 未 曾 留 一 个 人 在 底下 看 着 ,到底 还 看 得 见 
不 ?” 宝 玉 道 ; “据说 上 头 没有 空气 ， 我 们 多 咱 常 了 制造 空气 的 机 
器 到 上 头 去 看 看 ， 侥 幸 到 得 一 个 星球 上 ， 也 可 以 考究 考究 ， 到 
底 那里 有 世界 没有 。 不 然 总 是 个 理想 ， 徒 托 空 言 ， 没 有 实 据 。? 
老少 年 道 :“ 早 就 有 人 想到 了 ， 不 然 办 了 。 因 为 到 了 没有 空气 的 
地 方 ， 便 是 真空 。 电 气 到 了 真空 的 地 方 ， 便 要 发 火 。 制 造 空 
气 ， 只 能 把 窗 门 关 紧 了 。 人 在 里 面 ， 自 制 自 吸 ， 断 不 能 放 到 外 
面 来 。 那 车 的 机 轮 一 切 都 是 用 电 的 ， 也 不 要 全 车 发 火 ? 因此 不 
敢 轻 举 亡 动 ， 不 然 早 就 有 人 上 去 了 。” 宝 玉 道 ; “总 要 设法 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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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便 好 ， 不 然 总 是 个 闷 苦 芦 。" 高 于 天 道 :“ 不 要 说 了 ， 看 操 吧 !? 

忽 听 得 一 阵 军乐 声音 ， 将 全 上 下 却 不 见 一 人 。 远 望 大 营 里 
面 ， 平 地 里 起 了 五 个 花炮 ， 旗 分 五 色 ， 跟 着 便 起 了 一 大 队 飞 
车 。 当 中 一 辆 车 头 ， 挂 了 飞龙 黄旗 ， 中 间 桥 上 飘 着 帅 字 旗 ， 驶 
到 操场 上 面 ， 宝 玉 便 知 子 掌 也 上 了 飞车 了 。 一 转瞬 间 ， 东 南西 
北 四 面 的 车 队 都 到 了 。 册 车 上 升 起 令 旗 ， 各 归队 伍 列 成 阵势 ， 
操 了 一 回 枪 炮 。 宝 玉 道 ,“ 电 机枪 雹 没有 声音 的 真 妙 ， 不 然 ， 这 
(MOT, FRET LEU. AERA Oe, 
WS AMET. GETS HA, TL — Be, RRS AY, OBE 
PERL PE EM, MA UTES SE) ERB, 2 
SR EE RAM TK TE PO. WEE a UB) BZ 
车 队 显 飞 当 一 辆 车 来 ， 上 面 插 着 医 字 旗 ， 直 驶 到 大 营 落下 ， 这 
边 车 队 任 往 上 飞升 。 宝 玉 等 三 人 抬 着 头 看 ， 只 见 它 愈 上 愈 高 
愈 高 愈 小 ， 仍 然 是 排 着 阵势 。 忽 的 一 下 ， 高 的 看 不 见 了 ， 围 着 
操场 看 的 百姓 一 齐 拍 掌 ， 声 如 雷动 ， 许 久 仍 不 见 下 来 。 看 看 那 
上 去 有 两 个 多 时 展 了 ， 宝 玉 道 ; “莫不 都 到 了 空气 之 外 了 ?” 高 于 
天 道 ;“ 倘 到 了 真空 界 上 便 冀 粉 了 。” 老 少年 呆 呆 的 望 着 西 面 指 
道 :“ 这 个 时 候 有 脸 。” 宝 玉照 着 所 指 看 去 ， 果 然 见 有 两 行 胜 。 定 
畏 看 了 一 会 ， 是 向 这 边 飞 来 的 。 高 于 天 道 ;“ 哪 里 是 雁 ， 就 是 那 
飞车 队 回 来 ,? 说 话 时 ， 果 然 愈 来 愈 近 ， 一 会 都 到 了 。 帅 车 上 把 
令 旗 高 扯 ， 各 车 队 一 时 分 头 散 去 。 子 掌 所 领 的 车 队 ， 也 落下 操 
场 。 子 党 率领 众 官 下 车 登台 。 正 要 发 令 ， 忽 然 东 南 角 上 有 两 辆 
飞车 风 驰 电 浊 而 来 ， 到 了 操场 落下 。 车 上 走 下 一 个 人 ， 走 到 将 
台 旁 边 ， 怀 中 取出 一 封 信 ， 递 与 传令 兵士 。 兵 士 送 到 人 台 上 ， 呈 
与 子 掌 。 子 掌 拆 开 看 了 ， 面 有 喜 色 ， 传 令 叫 了 王 人 上 人 台 问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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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了 几 句 ， 便 下 来 了 。 宝 玉 看 得 纳 闽 ， 暗 想 操 得 好 好 的 ， 这 
个 人 不 知 来 打 什么 岔 。 只 见 那 人 下 人 台 时 ， 便 走 到 车 旁边 ， 招 呼 
车 上 人 把 一 个 木 箱子 取 下 来 。 那 辆 车 上 取 下 一 箱 ， 来 人 便 七 手 
八 脚 把 箱 开 了 ， 芭 出 好 些 零 碎 机 件 ， 就 在 将 台 底 下 安 配 。 安 配 
好 了 ， 又 在 那 箱 子 里 取出 一 苯 炮 来 。 看 看 那 炮 ， 非 但 宝玉 时 
了 ， 老 少年 称奇 道 怪 ， 便 是 高 于 天 常 跟着 陆军 都 督 的 ， 军 火 自 
然 见得 多 ， 他 见 了 这 个 炮 ， 也 是 莫名 其 妙 。 不 知 到 底 是 一 尊 什 
么 炮 ，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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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八 回 


奇峰 发 明 偏 谈 仁 术 “ 壮 游 已 遍 拟 访 文明 


原来 这 尊 炮 ， 是 东方 法 和 多 艺 士 、 华 自立 三 个 人 聚 类 会 
神 、 费 尽 脑力 研究 出 来 的 一 尊 神 奇 电 炮 。 除 了 各 种 发 电机 轮 ， 
系 用 钢铁 金 类 做 的 ， 那 一 个 炮 身 却 非 金 非 石 ， 用 极 纯净 玻璃 做 
成 。 你 想 他 们 没有 见 过 的 人 ， 怎 么 不 要 大 惊 小 怪 呢 ? 且说 这 将 
炮 做 成 之 后 ， 他 三 位 博士 便 联 和 名 写 了 一 封 信 ， 送 与 陆军 都 督 西 

禾 。 信 内 述 明 用 法 ， 且 说 明 这 等 炮 非但 无 烟 无 声 ， 并 且 无 炮 
弹 。 那 及 远 的 力量 ， 只 要 没有 阻挡 ， 地 平 线 上 都 可 以 打 到 的 。 
派 了 一 名 工 师 送 炮 来 ， 顺 便 喜 了 信 来 投递 ， 就 叫 那 工 师 当 场 装 
瑟 试验 。 知 道 这 三 天 之 内 陆军 大 操 ， 因 此 赶 着 今天 送 到 。 子 掌 
接 了 信 自 是 欢喜 ， 忙 叫 装配 起 来 。 一 面 传令 车 队 ， 先 驶 回 大 
营 。 一 面 传令 在 操场 尽 处 ， 坚 立 一 支 高 笠 ， 两 旁 揪 了 回避 旗 。 
那 看 操 的 人 见 了 旗 ， 自 然 都 走 开 了 。 当 下 装配 完备 ， 子 掌 又 传 
令 缚 一 个 猪 来 ， 用 绳 扯 足 挂 在 高 笔头 上 。 子 掌 亲 自 下 座 观 看 试 
炮 。 只 见 那 工 师 看 准 了 准 线 ， 炮 口 对 着 那 猪 ， 用 手 合 着 那 机 器 
上 的 把 几 ， 摇 了 一 转 ， 却 是 无 声 无 自 的 。 既 无 所 闻 ， 又 无 所 
见 ， 工 师 叫 人 把 挂 的 猪 放下 时 ， 早 已 着 电 死 了 。 看 的 众人 一 齐 
押 然 ， 内 中 也 有 几 个 不 大 信 的 ， 以 为 这 猪 是 被 绑 死 的 罢 了 ， 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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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有 变 把 戏 般 ， 便 可 以 弄 死 它 的 ! FR Py eH, KM 
缚 一 个 牛 来 ， 也 拉 到 笔 上 ， 叫 工 师 再 打 。 工 师 取 了 准 线 ， 那 个 
和 牛 被 吊 在 上 面 ， 在 那里 一 面 噶 吼 一 面 挣扎 。 这 边 工 师 把 机 器 一 
摇 ， 登 时 立刻 就 僵 了 。 同 看 的 人 这 才 信 服 了 ， 拍 掌 之 声 雷 动 起 
来 。 工 师 又 在 箱 里 取出 一 支 棍 来 ， 说 道 ;“ 这 是 避 电 棍子 掌 接 
棍 在 手 看 时 ， 就 同 古人 用 的 枪 一 般 ， 是 木头 做 成 的 。 外 面 蒙 了 
一 层 软 瓷 ， 棍 头 上 装 了 一 根 一 尺 来 长 的 铁 条 ， 共 约 有 一 丈 来 
长 ， 便 问 怎么 用 法 。 工 师 叫 再 取 一 个 生来 ， 先 把 这 棍 横 缚 在 牛 
身上 ， 然 后 缚 了 四 蹄 ， 叫 人 把 牛 紧 吊 在 高 竺 上 面 ， 对 子 掌 道 ， 
“这 便 任 打 ， 打 那 牛 不 着 了 。” 子 掌 不 信 ， 亲 自 取 了 UR, Hah 
机 器 ， 果 然 打 不 着 ， 便 命 放 下 。 工 师 道 ,“ 这 根 棍 尖 的 铁 是 吸 
铁 做 的 ， 这 种 电气 放出 去 ， 跟 着 它 的 吸力 走 ， 那 准 线 便 斜 了 ， 
电 都 被 吸 去 了 。 这 是 防备 别 国 人 仿 了 这 个 炮 的 法 子 去 ， 便 好 做 
这 个 来 避 他 。” 子 掌 道 :“ 这 个 炮 到 底 能 打 多 远 ， 考 察 过 么 ?” 工 师 
道 ;“ 也 曾 算 过 ， 却 算 不 出 来 。 只 怕 是 无 远 弗 届 的 ?说 罢 ， 把 转 
盘 摇 动 ， 将 炮 口 提起 ， 取 了 六 十 度 的 斜 线 ， 再 播 动 电 机 。 大 众 
抬头 注目 往 上 观看 ， 忽 见 空中 起 了 一 道 火 光 ， 犹 如 闪电 一 般 。 
工 师 道 ;“ 这 是 电气 射 到 空气 之 外 ， 所 以 发 出 火光 。 华 先生 说 春 
RAHA, BEBATERSRERK. "WE, MT ILE, 
只 见 空中 电光 闪烁 ， 犹 如 万 道 金 蛇 。 子 掌 大 喜 ， 便 率领 众 官 ， 
带 着 工 师 到 大 营 里 ， 给 了 回信 ， 工 师 自 去 。 高 于 天 也 同 老 少 
年 、 宝 玉 回 帘 。 

此 时 三 人 都 不 曾 知 道 那 炮 的 妙用 ， 只 有 互相 猜 议 。 直 到 
晚上 ， 交 了 子 初 ， 子 掌 回 富 ， 三 人 迎 着 争先 问讯 。 子 掌 便 把 炮 
的 功用 详细 说 了 ， 三 人 莫不 喷 喷 称奇 。 宝 玉 道 :“ 这 个 哪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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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 ， 简 直 是 一 个 射电 简 。2? 子 掌 道 ;“ 这 东西 好 便 好 ， 只 是 未 免 太 
不 仁 了 。 陆 战 还 好 ， 若 是 水 战 ， 那 战 船 无 非 锁 铁 之 类 ， 都 是 传 
电 之 物 。 一 经 打 着 了 ， 满 船 发 电 ， 不 知 船 上 的 人 是 什 么 情形 
Wee” so Bie: “到 了 开战 时 候 ， 还 要 讲 仁 心 仁 术 ， 那 就 难 了 。” 
子 掌 道 : “不 然 。 虽 然 两 加 失 和 便 是 仇敌 ， 然 而 总 是 人 类 友人 
类 。 若 只 答 贪 功 取胜 盗 合 杀 玖 ， 在 临阵 时 自然 便 忘 了 同 类 相 
残 的 忍心 暴动 。 试 问 一 作 局 外 人 想 ， 眼 见得 因 一 时 之 气 伤 残 
同类 ， 岂 不 是 不 仁之 甚么 ?” 宝 玉 道 : “AMA CLS Re, 楼 施 
行 仁 术 ， 到 底 是 个 难题 。” 子 掌 道 ;一定 要 施行 仁 术 呢 ， 是 3 

们 这 位 东方 德 先生 新 发 明 的 。 然 而 未 曾 发 明之 先 ， 也 应 该 要 党 
堂 正 正 的 见 仗 。 纵 使 有 杀 发 ， 也 是 堂堂 正 正 杀 的 。 近 来 那些 
残忍 之 国 ， 用 尽 了 那 种 刻 毒 心思 ， 做 成 了 一 种 氯气 炮 ， 把 氧气 
藏 在 炮弹 里 ， 一 弹 放 出 去 ， 炸 开 来 不 知 要 死 多 少 人 。 可 矣 他 做 
成 之 后 ， 又 装 出 那 假 悍 慢 的 面目 ， 说 是 禁用 的 。 等 到 见 仗 有 时 ， 

HHA RETR AE, MERAY. MAB DR, FA BL RY I 
KET, MT APRA, MBB CHAE” 2 玉 道 :“ 新 
发 明 的 仁 术 是 什么 东西 呢 ?” 子 掌 道 ;就 是 那天 未 曾 说 完 的 那 
一 种 蒙 汗 药水 。 我 今天 才 试 演 了 ， 洒 了 一 点 到 大 营 里 RR 
众 兵 一 齐 蒙 住 了 。 医 生 跟 着 下 去 用 了 解 药 ， 方 才 苏 醒 。 将 来 行 
军 单 用 这 一 品 ， 就 可 以 把 敌人 全 数 生 擒 活捉 过 来 ， 不 伤 一 命 ， 

岂 不 是 个 仁 术 么 ? 然而 这 东西 极 难 用 ， 必 要 测 得 准 风力 才能 施 
用 。 自 然 没 有 风 的 时 候 ， 可 以 醒 柄 灌顶 的 浇 下 去 ， 遇 了 有 风 时 
候 ,必要 在 上 风头 酒 落 。 然 而 风 有 大 小 ， 飞 车 升 的 有 高 低 ， 路 的 
相去 有 远近 ， 必 要 把 风力 设法 测 得 准 了 ， 方 才 妥 当 。 我 此 刻 在 
五 十 尺 以 上 测算 起 来 还 有 点 把 握 ， 再 高 就 测 不 准 了 。” 宝 玉 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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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ON AE A fal EC BY DA AS DE KP HY 
了 。” 子 党 道 ; ALRMBHRRITSSRSHS ES, BER 
说 句 大 话 ,不 消 几时 都 可 以 平定 了 。 政 府 也 未 尝 无 此 意 , 只 有 东 
方 文明 必 先 年 不 肯 ， 他 当 了 五 十 年 政权 ， 去 年 告 退 隐 林 下 。 他 
生平 的 大 愿 ， 是 组 织 成 一 个 真 文明 国 ， 专 和 那 假 文 明 国 反对 。 
SWNT A, RIS MAH, PRT, 
教 成 一 个 文明 世界 了 。” 宝 玉 道 : “这 位 老 先生 愿 以 身 为 世界 师 ， 
真 了 不 得 ， 怎 得 见 他 一 面 便 好 。” 老 少年 道 ;“ 你 要 见 容易 。 他 为 
人 和 访 非 常 ， 最 喜欢 见 客 ， 谈 锋 又 好 。 此 刻 操 也 看 完了 ， 明 日 
RELA th "FRE: “你 二 位 盘 桓 几 天 去 ， 头 两 天 我 公事 
忙 ,不 曾 好 好 的 谈 得 。 此 刻 我 公事 完了 , 连 奏 报 大 操 的 折子 ， 申 
报 政府 的 文书 都 发 了 ， 我 何必 那么 忙 呢 ? 不 过 为 的 办 有 慨 了 ， 我 
们 可 以 痛快 谈 丙 天。 你们 又 何苦 急 急 要 走 呢 ? 今天 我 要 早点 吹 
K, HARRI "WRT REA, MRM, ERRER 
出 一 样 东西 ， 放 在 桌子 上 道 :“ 你 几 位 试 猜 猜 ， 是 个 什么 ?” 放 下 
便 进 去 了 ， 三 人 章 来 看 时 ， 却 是 用 线 扎 着 一 小 束 干草 。 那 草 同 
木 贼 草 差不多 ， 不 过 木 贼 草 是 空心 的 ， 他 是 实心 的 。 看 了 都 不 
懂得 是 什么 ， 便 不 做 理会 ， 各 去 安 软 了 ， 一 宿 无 话 。 

次 日 ， 宝 玉 要 行 ， 子 掌 苦 苦 留 住 。 是 日 只 到 营 里 ， 料 理 了 
几 件 日 行 公事 ， 便 回 寅 和 老少 年 、 宝 玉 谈 天 ， 无 非 是 谈 些 揪 铃 
方略 。 偿 晚 时 候 ， 那 蛮 奏 使 者 已 经 回来 了 ， 带 回 上 论 一 通 。 枯 
为 子 掌 又 督 练 了 飞车 队 ， 加 了 个 飞 将 军 的 名 号 。 老 少年 道 :“ 这 
飞 将 军 的 头衔 是 特 创 的 ?” 子 掌 道 :“ 我 虽然 督 练 好 了 ， 却 不 便 兼 
充 ， 这 个 明日 还 是 辞 了 ， 请 政府 另 派 一 个 都 督 才 对 。” 宝 玉 道 : 
“只 一 天 一 夜 工夫 就 回来 了 ， 有 了 这 种 飞车 ， 连 缩 地 法 都 用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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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了 。” 子 掌 道 :“ 这 个 算 什么 ， 我 们 昨天 操 飞 车 队 ， 你 们 知道 到 
哪里 走 了 一 越 ?” 高 于 天 道 ;: “来 回 约莫 三 个 时 展 ， 这 一 去 是 个 半 
时 辰 的 工夫 ， 走 得 到 哪里 。? 子 掌 道 : “我 昨夜 留 下 的 那 束 草 呢 ?” 
高 于 天 在 抽 居 里 取 了 出 来 道 :“ 正 是 。 我 们 都 不 懂 是 什么 呢 !” 子 
EE: “RBA MIA, TORTS EH. KET LL 
伯 人 据 牙 的 草 。” 宝 玉 伸 出 舌头 来 道 ,“ 昨 天 到 了 阿拉 伯 了 ?? 子 党 
道 :“ 算 定 正 西 去 ， 是 要 到 土耳其 的 。 半 路 上 偶然 偏 了 一 偏 南 ， 
便 跑 到 阿拉 伯 去 。 我 把 车 落下 ， 恰 好 一 班 土 人 在 那里 卖 这 个 ， 
见 我 从 空 而 下 ， 都 当 我 是 天 神 ， 一 齐 罗 拜 。 我 想 拿 点 信 据 回 
来 ， 给 了 他 们 两 饶 军 中 粮食 ， 拿 了 他 一 扎 草 ?宝玉 道 ;“ 从 空 而 
eee ee ee ae ee 
ABA, BEAM. MTSE RAEN BE, RG 
十 来 匹 马队 ， 那 墨西哥 向 来 不 出 马 的 。 那 些 土 人 见 了 ， a 
是 人 骑马 ， 只 当 他 是 生成 的 半 人 半 畜 ， 就 惊 为 天 神 。 及 至 闻 他 
们 放炮 ， 又 以 为 是 天 神 驱 使 雷 部 ， 这 才 可 笑 呢 !1 ”说 圈 便 叫 人 去 
请 了 大 营 书 记 来 ， 叫 他 起 折 稿 ， 辞 飞 将 军 之 职 ， 另 简 飞 车队 
都 督 。 

宝玉 等 留 了 两 天 ， 便 辞 了 子 掌 而 去 。 宝 玉 闻 得 南部 信 字 区 
是 互市 场 ， 便 央 老 少年 同 到 那 边 去 游览 。 老 少年 应 多 了 ， 同 坐 
飞车 径 向 南 去 。 那 车 正 飞 驶 时 ， 老 少年 忽 叫 停 下 ， 司 机 人 依 
言 ， 慢 慢 降 了 下 去 ， 在 一 片 空 场 停 住 。 宝 玉 在 车 上 一 望 ， 只 见 
黄 云 遍地 ， 正 是 麦 熟 。 老 少年 道 :“ 前 两 天 你 说 要 看 野 景 ， 所 以 
下 来 看 看 。 这 里 正 是 慈 字 区 ， 南 部 树 蕊 最 盛 的 地 方 ”宝玉 放眼 
四 望 ， 极 目 无 际 的 全 是 麦田 ， 问 道 : “麦子 四 月 已 经 收 了 ， 此 刻 
何以 又 有 麦 ? 老 少年 道 ,“ 沿 境地 质 改 良 了 ， 无 论 称 才 ， 都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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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一 熟 ， 一 年 四 熟 .” 看 了 一 回 ， 方 把 车 升 起 ， 离 地 约 二 十 来 
尺 ， 缓 缓 飞 驶 。 经 过 好 些 树林 ， 宝 玉 留 心 看 时 ， 也 有 各 种 果 
AR, WARM, WA, ATK. TE. “PR EE 
蚕 了 ， 橡 树 或 者 取 胶 ， 那 柳树 种 来 作 什么 呢 ?? 老 少年 道 :“ 也 是 
养 乔 的 ”宝玉 讶 道 ,“ 甜 还 吃 柳 橡 么 ?老少 年 道 :“ 柳 有 柳 蛋 ， 橡 
ABE, HAAR, SRM CHT. BIA, GT Boe 
%, MURAL TARE, RBVORL. AE RAB K, CER 
上 没有 人 去 整理 ， 结 曹 的 时 候 , 只 附 在 衬 叶 上 结 ， 自 然 粗 了 。 我 
们 设法 取 了 种 ,也 和 养 桑 甜 一 般 养 起 来 ,还 不 是 一 样 么 ?不 过 丝 
光 差 点 罢了 ! 世人 都 弃 了 这 一 种 大 利 ， 真 是 可 惜 .” 宝 玉 道 :“ 橡 
乔 我 不 知道 ， 柳 乔 成 了 蛾 之 后 ， 不 是 很 大 的 起 膀 会 飞 的 么 ?” 老 
Jy Sei, AAR SEM, Ft UG. BT ARK 
了 ， 留 不 下 种 ， 不 知 养 槐 蚕 要 设 一 个 蛾 房 ， 四 壁 糊 上 纸 ， 鼻 莫 
就 放 在 房 里 。 它 破 蓝 而 出 ,也 飞 不 到 房 外 去 ,下 种 就 都 下 在 纸 上 
了 。” 一 面 说 话 ， 一 面 也 看 的 够 了 。 便 叫 把 车 升 高 ， 开 了 快车 ， 
直 驶 到 信 字 区 落下 。 

这 个 互市 场 的 总 理 是 东方 英 ， 所 有 一 切 进出 口 的 货物 ， 都 
要 到 他 那里 注册 。 他 和 逐年 比较 盈亏 ， 手 底下 用 了 一 百 员 考察 
员 ， 分 派 到 各 国 去 考察 各 处 的 人 情 嗜好 ， 随 时 报告 。 东 方 英 得 
了 报告 ， 便 分 告 各 家 工厂 ， 因 此 公事 十 分 忙碌 。 除 了 休息 日 ， 
不 肯 会 客 ， 老 少年 、 宝 玉 不 便 去 访 他 ， 只 在 六 街 三 市 上 游玩 。 
真是 琛 昭 梯 航 ， 万 商 云集 。 市 上 一 间 高 品 陈列 所 ， 二 人 进去 看 
时 ,当中 陈设 的 是 本 境 土 造物 ,两旁 的 是 洋货 。 宝 玉 逐 一 看 去 ， 
说 也 奇怪 ， 他 当日 在 上 海 时 ， 到 了 洋货 店 里 ， 便 党 得 光 怪 陆 
离 ， 如 入 山 明 道上 ， 目 不 忠 给 。 到 了 这 里 ， 见 那 土 造 的 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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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一 件 不 是 清静 雅 洁 的 。 看 了 那 光怪陆离 的 洋货 ， 人 觉得 俗 
不 可 耐 了 。 看 了 一 番 ， 仍 到 街 上 去 得了 两 遍 ， 便 到 隧 车 行 里 ， 

雇 了 隧 车 ， 要 去 访 东 方 文明 。 不 知 访 了 东方 文明 又 如 何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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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 宝玉 自从 到 了 文明 境界 以 来 ， 一 处 处 都 游历 遍 了 ， 一 
切 生平 阁 记 未 闻 的 都 闻 了 ， 见 所 未 见 的 都 见 了 。 因 为 久 仰 东方 
文明 的 大 名 ， 便 约 了 老少 年 同 坐 了 隧 车 ， 到 东部 仁 字 第 一 区 去 
探访 。 及 至 车 到 时 ， 时 候 已 经 晚 了 。 宝 玉 因 见 他 是 个 退 老 的 大 
医 ， 又 是 年 高 有 德 的 ， 便 兼 是 头 一 次 拜访 ， 时 在 展 莫 未 免 不 
敬 ， 因 在 车 站 上 借 住 了 一 宿 。 次 日 清晨 ， 便 和 老少 年 两 个 ， 一 
同型 他 富 所 ， 投 了 和 名片。 东方 文明 忙 叫 快 请 ， 二 人 便 走 到 客 
座 。 宝 玉 正 要 拱手 ， 东 方 文明 早 抢 步 过 来 ， 执 着 手 道 ,“ 世 兄 别 
KEM "REBREMAMBRERS, SRA. AWAD 
ANSER, ARATE RBS "SCHIP FLARE, Rae 
i. “RMSE, RAHAT, BRASH. SEM 
狐疑 ， 自 念 生平 再 没有 老头 子 的 朋友 。 细 看 他 生得 须发 如 银 ， 
眉 长 目 细 ， 唇 红 齿 白 ， 无 异 少年 。 反 复 思 寻 ， 再 也 想 他 不 起 。 
文明 又 道 :“ 故 人 远 来 不 易 ， 恰 好 今日 是 休息 日 ， 儿 婚 辈 都 回来 
定 省 ， 当 令 其 陪 侍 痛 饮 一 天 ， 以 叙 别 情 。” 宝 玉 更 是 弄 得 无 言 可 
对 。 老 少年 道 ,“ 贾 君 因为 莫 老 先生 大 名 ， 特 来 拜 误 ， 不 期 倒是 
旧 识 ?宝玉 道 , “近日 访 西 门 都 督 ， 说 起 老 先 生 愿 自立 真 文明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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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PUSH ARR, HDS AR. BE DRE 
BAIN, RR. SERRA EA fa AB FEA BL. OCHA: “ERT 
容易 ! 老夫 执掌 政 柄 ， 当 国 五 十 年 ， 经 营 缔造 以 有 今日 ， 尚 有 
多 少 未 酬 之 愿 ， 正 不 知 望 谁 可 继 志 。 儿 辈 又 都 次 力 科 学 ， 无 暖 
及 此 。 现 在 执政 诸 公 ， 我 虽 同 他 们 说 过 ， 又 大 都 丽 怕 因此 开 了 
兵 贬 ， 退 疑 未 发 。 倘 老夫 此 愿 得 酬 之 后 ， 或 者 世界 可 有 文明 之 
望 。? 老 少年 道 : “不知 老 先生 有 何 大 愿 ?” 文 明道 , “世界 上 凡是 戴 
发 合 齿 圆 颅 方 由 的 ， 英 非 是 人 类 。 不 过 偶 有 一 二 处 教化 未 开 ， 
所 以 智 帅 不 等 。 自 上 天 至 仁之 心 视 之 ， 何 一 种 人 非 天 所 赋 。 此 
时 红 黑 棕 各 种 人 ， 久 沉 于 水 火 之 中 ， 受 尽 虐 待 ， 行 将 灭 种 。 老 . 
夫 每 一 念 及 ， 行 坐 为 之 不 安 。 同 是 人 类 ， 彼 族 何以 独 遭 不 幸 ! 
每 想 设法 出 之 于 水 火 ， 登 之 于 社 席 ， 无 奈 事 体 既 远 且 大 ， 总 未 
曾 筹 得 一 个 善 法 。? 老 少年 道 ;“ 一 干涉 到 此 事 ， 丽 怕 不 能 免 成 祝 
了 。2” 宝 玉 道 :“ 闻 说 美洲 释放 黑 奴 之 后 ， 那 班 黑 人 无 以 更 食 ， 转 
Hei, RAMA, BAMA HY RR ERT BBY ER, 
AIHA Hie BERK.” CWE: ERR WI HB ie A 
大 ， 正 是 为 此 。 出 之 于 水 火 之 后 ， 还 要 代 他 筹 一 个 社 席 ， 方 能 
了 事 。 若 徒 出 之 于 水 火 ， 待 他 自 寻 社 席 ， 他 便 寻 社 席 不 得 ， 必 
至 于 再 落水 火 而 后 已 。 不 然 ， 只 要 挟 了 兵力 ， 脱 离 他 的 映 绊 ， 
何尝 不 可 ! 无 奈 同 他 脱 了 紧 绊 之 后 ,还 要 设法 教育 他 , 开 他 的 知 
识 ， 教 得 他 具 了 自立 的 资格 ， 方 算 大 功 告 成 呢 1? 宝 玉 道 :“ 这 般 
说 更 难 了 。?” 文 明道 :“ 拿 眼睛 看 人 ， 最 要 辨别 真 假 。 倘 使 不 是 这 
里 的 真 文明 发 达 了 ， 那 些 假 文明 之 国 ， 到 此 时 还 拿 那 文明 面具 
KAM! 就 美洲 释放 黑 奴 而 论 ， 单 看 表面 ， 岂 不 是 文明 举动 、 
Me? 岂 知 那 发 起 人 却 别 具 深 心 ， 他 一 心 只 望 做 总 统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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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 举 他 的 人 少 ， 他 才 蜡 想 天 开 ， 提 倡 释放 黑 奴 ， 以 为 此 辈 一 经 
释放 ， 得 立 于 平等 自由 地 位 ， 必 定 感 我 释放 之 恩 ， 且 又 有 了 选 
EBL, PORE RS — EER To HEMI AER, 
释放 之 后 ， 无 以 为 生 ， 反 不 如 从 前 当 奴 才 的 好 ， 岂 但 不 感 他 ， 
还 要 恨 他 呢 !? 

说 话 之 间 ， 东 方 英 等 弟兄 三 个 ， 陆 续 都 来 家 定 省 。 华 自立 
也 带 了 麦子 东方 美 来 省 丈 人 。 文 明道 : “今日 有 远 客 在 此 ， 你 
们 都 来 相 见 。 我 近来 颇 厌 寂 宽 ,难得 故人 过 我 ,你 们 都 陪 着 痛 饮 
一 天 。? 子 婿 辈 都 一 一 答应 。 文 明 又 叫 子 女 等 都 叫 宝玉 世 叔 ， 宝 
玉 益 发 局 促 不 安 。 上 暗 想 这 个 老头 子 真是 奇怪 ,我 何尝 见 过 他 来 ， 
一 定 要 说 我 是 旧 识 。 他 儿子 的 胡子 也 很 长 了 ， 何 必要 叫 我 世 叔 
OE? 问 他 他 又 不 肯 说 ， 真 是 莫名 其 妙 。 又 想 道 ， 我 且 不 管 他 ， 
谅 来 断 不 是 恶意 。 一 面 想 ,一 面 看 他 弟兄 三 个 。 除 东方 法 是 见 过 
WwW, ARABS, HIN RE, RAM, RA 
美 温 厚 和 平 ， 自 然 庄 重 ， 只 有 华 自立 生 就 的 一 张 焦 黄 哈 几 ， 却 
ARH. MRRP, BEANE, RAK A, A 
然 。 当 下 东方 英 等 ， 一 面色 笑 承 欢 ， 一 面 应 酬宾 客 。 东 方 美 也 
是 落落 大 方 ， 固 然 没 有 那 轻浮 样子 ， 却 也 毫 不 盖 缩 ， 一 样 的 应 
恶 说 话 。 非 但 她 自己 不 像 以 女子 自居 ， 就 是 同 她 对 坐 的 人 ， 也 
忘 了 她 是 个 女子 。 

老少 年 、 宝 玉 和 东方 英 谈 谈 商 务 ， 和 东方 法 、 华 自立 谈 谈 
各 种 技艺 ， 和 东方 德 谈 谈 医 理 ， 又 问 问 有 什么 新 发 明 。 东 方 德 
道 ;: “医学 新 发 明 的 ， 只 有 制造 聪明 散 ， 已 经 告 成 。 此 刻 我 要 研 
究 两 个 法 子 ， 但 不 知 做 得 到 做 不 到 。 只 可 以 尽 了 我 的 才 力 做 
去 ， 倘 使 我 毕生 研究 不 出 来 ， 只 可 以 待 后 起 的 了 。” 宝 玉 问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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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 东 方 德 道 :“ 我 想 人 生 最 不 幸 的 是 死 ， 然 而 人 人 都 逃 不 了 
一 死 ， 打 算 研究 出 一 个 不 死 之 法 米 。 人 生 最 受累 的 是 食 ， 无 论 
何等 大 事 ， 非 吃 饱 了 不 能 办 。 这 吃饭 又 很 耽搁 时 候 ， 每 吃 一 顿 
饭 ， 总 要 一 刻 时 候 ， 一 天 只 算 吃 两 顿 ， 一 年 积 算 起 来 ， 单 是 吃 
饭 的 工夫 ， 就 占 了 九 十 个 时 辰 ， 要 耽搁 了 多 少 事 ? 所 以 又 打算 
研究 一 个 不 食 之 法 。? 宝 玉 道 :“ 不 食 不 死 ， 岂 非 成 了 仙人 么 ?东方 
德 道 : “我 就 因为 相传 那个 道家 服气 长 生 之 法 ， 起 初 以 为 是 个 理 
想 富 言 ， 及 看 看 古人 载 籍 ， 又 似 不 尽 诞 妄 ， 所 以 才 发 念 研究 。 
但 是 古人 纵 有 此 法 ， 也 不 过 是 一 人 心得 ， 秘 不 肯 传 。 我 是 打算 
研究 得 了 ， 普 及 众人 的 。? 老 少年 道 ,“ 只 管 不 死 ， 不 要 有 人 满 之 . 
串 么 ?2 东方 德 道 ,“ 只 怕 能 得 着 了 不 死 之 法 之 后 ， 便 不 生子 了 。 
不 信 ， 你 但 看 古来 所 有 讲 道 的 书 ， 何 尝 载 有 仙道 生子 的 ? 古人 
虽 未 必 想 得 到 这 一 层 ， 然 而 也 可 得 是 个 天 然 理想 .宝玉 道 ;“ 果 
能 如 此 ， 不 是 仙 ， 倒 是 佛 呢 !2 老 少年 道 : “怎么 是 佛 ?? 宝 玉 笑 
道 ,“ 不 生 不 灭 ， 不 增 不 减 ， 不 是 出 在 佛经 的 么 ?2 又 问 道 ,“ 方 才 
老 先生 说 ， 打 算 把 那 红 黑 棕 各 种 人 ， 都 揉 于 水 火 ， 登 诸 社 席 、 
但 是 苦于 那些 人 愚 春 ， 怕 难 施 教育 。 既 有 了 制造 聪明 的 法 子 ， 
何不 就 拿 来 医 他 们 呢 ?” 东 方 德 道 : “这 可 不 行 。 我 这 个 制造 聘 暖 
BO 4AM T WUE KR, WREST, 自然 思想 富足 。 
其 功用 不 过 是 助人 思想 ， 总 要 先 有 了 思想 的 人 ， 用 了 方 能 中 
功 。 他 们 那 种 全 无 思想 之 人 ， 虽 用 了 也 不 见 歼 。 所 以 这 东西 文 
明 人 用 了 ， 可 以 助长 文明 ， 野 变 人 用 了 又 可 以 助长 野 襄 。 那 红 
黑 等 人 的 思想 ， 无 非 是 一 个 司 字 ， 若 用 了 这 个 ， 他 越发 要 想法 
子 去 懒 了 。” 说 的 众人 一 笑 。 文 明 叹 道 ; “我 这 要 救 红 黑人 的 思 
M, igi, OMA. KRRNARHBARE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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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中 的 不 少 呢 ! 老夫 当日 未 曾 筹 及 此 事 ， 是 一 个 极 大 的 憾事 ， 
偏偏 儿 辈 又 都 趋 入 科学 一 门 ， 于 政治 上 都 不 留心 ， 此 愿 只 能 
小 孙 辈 代 偿 的 了 。2 谈 说 之 间 问 起 ， 才 知道 东方 文明 已 是 孙 曾 绕 
咏 ， 孙 子 东 方 文 、 东 方 武 、 东 方 糙 、 东 方 铃 ， 外 孙 华 务 本 等 ， 
都 在 政府 受 有 专职 。 曾 孙 东 方 新 、 东 方 盛 、 东 方 振 、 东 方 兴 、 
东方 锐 、 东 方 勇 、 东 方 猛 、 东 方 威 ， 与 及 外 曾孙 华 日 进 、 华 日 
新 等 ， 都 已 普通 毕业 ， 各 就 专门 大 学 堂 读书 。 元 孙 东 方大同 、 
东方 大 治 ， 外 元 孙 华 抚 夷 等 ， 都 在 幼稚 园 里 受 教育 。 至 于 各 女 
卷 ， 都 在 各 女 学 堂 里 当 教 习 。 此 时 暑假 ， 本 要 回 家 侍奉 文明 。 
文明 因为 他 们 终年 辛苦 ， 才 得 这 一 月 来 的 休息 ， 便 叫 他 们 都 出 
去 避暑 ， 各 图 适 意 ， 免 在 家 中 拘束 。 并 且 年 老 之 人 ， 也 乐于 清 
. AB AJL MIRA, SCR Se Se 
说 你 们 若 不 依 我 ， 便 负 了 我 爱惜 你 们 的 盛 心 。 和 名 媳妇 只 得 都 去 
了 ， 三 五 天 才 回 来 省 视 一 次 。 几 个 曾孙 在 学 堂 里 ， 昌 是 暑假 ， 
: 却 还 在 学 堂 自修 ， 并 未 回 家 ， 表 过 不 提 。 

且说 当下 已 饮 过 了 十 多 杯 酒 ， 喜 得 这 里 的 酒 吃 了 不 醉 ， 不 
过 越 吃 心里 越 觉得 快活 ， 大 有 心 痒 难 仅 光景 。 更 兼 过 酒 的 都 是 
休 液 ， 纵 使 多 吃 ， 也 不 觉 饱 胀 。 文 明 因 问 起 宝玉 从 何 处 来 ， 宝 
玉 就 把 要 到 自由 村 寻 薛 明 ， 和 山东 路 上 遇 了 强盗 的 话说 了 一 
J. SHH: “HERA EMMA, MSA SBE, MLS 
了 。 这 个 去 处 如 何 去 得 ? 至 于 将 入 沿 境 时 ， 要 先 历 一 番 劫 运 ， 
也 是 天 演 的 定 例 .2 宝 玉 道 :“ 老 先生 也 认得 薛 含 亲 人 么 ?文明 道 
“会 便 没有 会 过 ， 久 耳 大 名 了 。” 宝 玉 心 中 又 是 纳 闽 ， 有 暗 想 这 位 
老头 子 语言 内 炮 ， 今 日 可 要 闽 死 我 了 。 正 在 纳闷 时 ， 忽 然 一 阵 
酒 气 涌 上 心 来 ， 登 时 党 得 十 分 快活 ， 把 闷气 全 都 忘 了 。 文 明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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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世 见 一 定 要 到 自由 村 ， 这 里 东 去 二 十 里 ， 有 一 个 村 也 叫 自 
HA, BERAEAMSH. WAS, AAI 
NH Be "HE MR, KKARNKT —Ko 
到 薄 草 时 ， 东 方 英 等 陆续 都 辞去 了 ， 文 明道 “老夫 习 静 惯 了 ， 
难得 今天 六 了 一 天 。 倘 不 是 故人 远 来 ， 儿 辈 回 家 省 视 ， 不 过 略 
谈 些 家 常 ， 我 便 打 发 他 们 走 了 。” 宝 玉 道 ; “醉酒 饱 德 ， 感 何 可 
3。 但 是 曾 从 何 处 侍 教 过 ， 委 实 茫然 不 党 ， 还 望 老 先生 明示 。? 
文明 笑 道 ;“ 世 兄 今夕 且 在 此 下 栅 ， 细 细 的 想 一 想 。 果 然 想 不 起 
洲 ， 明 日 再 当 奉 告 ,? 又 叫 童子 收拾 客房 ， 以 备 二 位 安 吹 。 才 及 
上 条 时 分 ， 文 明 便 道 :“ 老 夫 年 老 ， 习 惯 早 睡 ， 想 失 陪 了 ， 二 位 
请 谈 谈 再 安置 吧 !1” 说 着 ， 便 告辞 进 内 去 了 。 宝 玉 道 ; “我 因为 久 
你 这 位 老 先 生 大 名 ， 特 来 亚 记 ， 要 快 聆 大 教 以 开 茅 塞 ， 不料 反 
多 了 两 个 疑 困 ”老少 年 问 哪 两 个 疑 团 ， 宝 玉 道 ;“ 第 一 件 他 如 何 
认得 我 ， 我 们 以 总 想 不 起 来 ”老少 年 道 , “或 者 你 忘记 了 ， 一 时 
想 不 起 来 也 未 可 定 。” 宝 玉 道 :“ 别 的 可 以 不 记得 ， 我 生平 不 曾 结 
识 过 有 胡子 的 朋友 ， 这 总 记得 的 ”老少 年 拓 江 微笑 道 , “RE?” 
宝玉 也 笑 道 ,“ 你 便 是 头 一 个 ,” 老 少年 道 :“ 还 有 一 个 什么 疑 团 ?” 
宝玉 道 ;“ 他 的 三 位 少 君 ， 看 着 不 过 像 四 十 岁 的 人 。 那 位 小 姐 更 
是 木曾 满 三 十 ， 怎 么 都 有 了 曾孙 了 ? 这 是 几 岁 上 生子 的 ?7 老少 
年 道 ;“ 驻 颜 之 法 ， 世 上 还 传 有 许多 药方 ， 这 又 何 足 为 奇 ?2 宝玉 
道 ;“ 这 不 过 是 坎 人 之 说 罢了 。? 老 少年 道 :“ 你 现成 见 的 怎 么 是 
其 人 ， 不 过 古人 驻 颜 之 方 ， 是 用 药 ， 这 里 都 是 普及 的 。 所 以 
平常 饮食 之 品 ， 都 有 驻 颜 之 功 。 初 行 的 时候， 我们 境内 的 老 
者 ， 没 有 一 个 不 返老还童 呢 ! 不 信 ， 你 试验 自己 ， 你 到 了 敞 境 
ALR, BARGER TS "EMM, RIE AEM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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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了 不 得 ， 身 上 也 长 了 好 些 气 力 。 猎 大 觅 那 回 ， 还 觉 着 在 点 
乏 ， 海 底 猎 那 回 ， 竞 是 气力 愈 用 愈 多 了 。 因 说 道 ;:“ 身 体 不 错 是 
好 些 ， 然 而 面目 何以 都 会 不 老 起 来 ， 这 个 有 点 不 足 信 。” 老 少年 
道 ;“ 你 看 我 有 几 岁 ?7 宝玉 道 ,“ 顶 多 不 过 四 十 内 外 罢了 。? 老 少年 
大 笑 起 来 ， 说 出 一 句 话 ， 害 宝玉 吃 了 一 大 惊 。 不 知 他 说 出 什么 . 
话 来 ， 且 听 下 回 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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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十 回 


入 梦境 文明 先兆 ”新 石头 演义 告 成 


却说 宝玉 只 看 老少 年 年 纪 在 四 十 内 外 ， 老 少年 大 笑 道 :“ 恰 
好 猜 了 个 畸 零 也 ?宝玉 吃 了 一 大 惊 , 便 问 怎么 讲 。 老 少年 道 :“ 贱 
齿 今 年 虚度 一 百 四 十 岁 了 。” 宝 玉 摇 头 不 信 ， 老 少年 笑 道 , “我 又 
不 捐 官 考试 ， 何 必 眶 年 纪 呢 1 ”宝玉 也 笑 道 :“ 捐 官 考试 只 有 少 报 
几 岁 ， 没有 多 报 几 岁 的 ”老少 年 道 , “其实 并 不 稀奇 ， 将 来 别 国 
学 了 我 们 的 医学 ， 也 一 样 可 以 驻 颜 益 寿 的 。 一 个 人 不 过 靠 着 精 
神 血 气 以 生 ， 只 要 能 设法 调理 ， 得 血气 不 枯竭， 精神 常 充足 就 
是 了 。 须 知人 的 寿命 长 得， 正 是 医学 精 粗 的 凭据 。 像 那 种 自己 
本 国人 的 寿命 和 人 家 一 样 ， 就 先 要 夸 说 自己 的 医学 如 何 精 微 ， 
ARAYA LE, ABA WY EVE! Se EM TK BSS REN 
的 话 ， 越 觉得 心神 忱 愧 起 来 。 老 少年 道 : “我 的 假期 明日 要 满 
了 ， 先 要 回去 销假 ， 你 到 哪里 呢 ?” 宝 玉 道 ;: “我 要 到 自由 村 去 ， 
瞻仰 文明 老 先生 的 老 宅 。” 老 少年 道 : “那么 明日 要 暂 别 了 ， 旱 点 
RIE, WAP R MK. "TEAM RK. 

宝玉 却 翻 来 履 去 的 睡 不 着 ， 起 来 坐 了 一 回 ， 重 复 睡 下 。 正 
要 滕 甩 隆 着 ， 只 见 童 子 拿 了 一 封 信 来 ， 说 道 来 人 立 等 回信 。 宝 
玉 君 那 圭 面 时 ， 写 得 清 清楚 楚 的 ， 送 文明 境界 东部 仁 字 第 一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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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帘 内 交 贾 某 云云 ， 却 是 吴 伯 惠 的 笔迹 ， 暗 想 他 何以 知道 我 
在 这 里 呢 ? 拆 开 看 时 ， 内 中 却 是 要 请 宝玉 即刻 回 上 海 ， 有 要 紧 
事 的 话 。 宝 玉 问 童子 道 ; “来 人 呢 ?” 童 子 道 : “在 外 面 .宝玉 起 身 
到 外 面 去 ， 却 是 黄 福 。 黄 福 见 了 宝玉 ， 便 走 前 两 步 请 了 个 安 ， 
道 :“ 数 上 请 老爷 就 到 上 海 一 转 ， 有 要 紧 事 。” 宝 玉 道 ,“ 你 等 我 遍 
了 个 飞车 去 。” 黄 福 道 ; “不 必 飞车 ， 已 备 马 在 这 里 了 。” 宝 玉 看 
时 ,果然 有 两 匹 马 在 那里 ， 便 跨 上 了 马 ， 黄 福 也 上 马 相 随 。 氢 
开 余 头 ， 那 马 便 追 风 逐 电 而 去 。 过 了 几 处 高 山 ， BRUSH 
再 ， 走 到 一 处 海边 ， 看 见 泊 着 一 稻 轮 船 。 宝 玉 勤 住 马 ， 要 想 上 
轮船 去 。 谁 知 黄 福 那 匹 马 收 勤 不 住 ， 径 窜 到 海里 。 宝 玉 大 人 惊 ， 
正 要 呼救 ， 忽 见 黄 福 回头 招手 。 原 来 那 匹 马 入 到 海里 ， 却 在 海 
面 上 翻 波 踏 浪 的 向 前 驰 又 。 宝 玉 大 喜 ， 也 纵 岁 跟 去 ， 果 然 这 匹 
马 也 是 一 样 在 海面 上 走 。 心 中 暗暗 想 道 :“ 从 前 听见 人 说 ， 千 里 
马 渡 水 登山 如 履 平 地 ， 我 只 不 信 ， 原 来 是 真正 有 的 。” 

两 匹 马 跑 了 许久 ， 便 到 了 上 海 。 吴 伯 惠 欢喜 迎接 ， 说 了 好 
些 别 后 的 话 。 宝 玉 便 问 有 什么 紧要 事 ， 伯 惠 笑 道 :“ 并 没有 要 紧 
事 ， 不 过 许久 不 见 了 ， 请 你 来 会 会 谈 谈 ， 并 且 同 你 去 各 处 游 
历 ” 宝 玉 道 :< 我 自从 到 了 文明 境界 ,一 切 都 叹为观止 了 。 再 游历 
什么 呢 ?2 伯 惠 道 ;“ 你 原来 不 知道 ， 自 从 你 走 了 之 后 ， 出 了 好 些 
新 闻 。 两 官 回 讲 之 后 ， 决 第 举行 新 政 ， 一 切 都 同 友 成 那 年 差 不 
多 。 不 过 戊戌 那 年 是 雷厉风行 ， 这 回 是 慢 腾腾 的 举动 ， 所 以 不 
甚 见效 。 忽 然 为 了 美国 人 禁止 华工 入 境 的 约 ， 到 了 改 约 之 期 ， 
中 国 商界 学 界 的 人 ， 因 为 他 名 是 禁 工 ， 实 系 要 禁绝 中 国人 ， 所 
以 商量 了 一 个 抵制 之 法 ， 相 形 不 用 美 货 。 由 上 海 倡 起 ， 各 省 各 
过 一 齐 响应 ， 没 有 一 处 不 开会 演说 ， 一 连 几 个 月 内 ， 没 吉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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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函电 交 驰 的 。 这 事 传 到 了 北京 ， 政 府 里 听见 这 个 消息 ， 便 
知道 中 国民 气 可 用 。 适 值 又 有 人 上 了 条 陈 ， 说 照 这 样 模糊 影响 
的 行 新 政 ， 古 不 能 见效 的 ， 必 要 立宪 方才 有 有用。 不然， 但 看 日 
俄 交 战 ， 日 本 国 小 而 胜 ， 俄 国 国 大 而 败 。 日 本 人 并 不 曾 有 什么 
以 小 敌 大 的 本 领 ， 不 过 是 一 个 立宪 ， 一 个 专制 。 这 回 战 事 ， 不 
算 以 小 胜 大 ， 只 算 以 立宪 胜 专制 罢了 。 这 个 条 陈 上 去 ， 志 延 也 
感情 了， 思量 要 立宪 ， 只 是 没 个 下 平 处 。 于 是 就 派 了 五 位 大 下 
嚼 溢 考 察 完 政 ， 五 位 大 臣 分 头 出 洋 去 了 多 时 ， 把 各 国 一 切 窑 要 
都 查考 明白 了 ,在 京 里 设 了 个 宪政 局 。 五 位 大 臣 每 日 到 局 ,各 把 
考 来 的 宪法 互相 比较 。 这 条 英国 的 好 ， 便 用 英国 的 。 那 条 日 本 
的 好 ， 便 用 日 本 的 。 还 有 不 合 中 国 用 的 ， 便 删 了 去 。 各 国 还 没 
有 ， 中 国 不 能 少 的 ， 就 添 出 来 。 搬 酌 尽 善 了 ， 便 布 了 宪政 。 果 
然 立宪 的 功效 非常 神速 ， 不 到 几时 ， 中 国 就 全 国 改观 了 。 此 刻 
的 上 海 ， 你 道 还 足 从 前 的 上 海 全， 大 不 相同 了 。 治 外 法 权 也 收 
回来 了 ， 上 海 城 也 拆 了 ， 城 里 及 南 市 都 开 了 商场 ， 一 直通 到 人 制 
造 局 旁边 。 有 吴淞 的 商场 也 热闹 起 来 了 ， 消 东 开 了 会 场 ， 些 刻 正 
在 那 申 开 万 国 博览 大 会 。 我 请 你 来 ， 第 一 件 是 为 这 个 。 这 万 国 
博览 大 会 ， 是 极 难 遇 闭 的 ， 不 可 不 看 看 。 第 二 件 是 看 万 国 和 平 
会 ， 此 刻 和 平 会 被 各 国 公议 到 中 国 来 办 ， 举 中 国 皇 帝 做 会 长 。 
北京 永定 门 外 ， 已 经 盖 了 一 所 极 大 极 大 的 会 场 。 这 里 博览 会 开 
过 之 后 ， 便 是 和 平 会 第 一 次 开会 。 我 们 看 过 博览 会 ， 便 到 北京 
KEK." BEDE BN IE: “PS A" “RR 
们 于 博览 会 吧 。” 说 着 拉 了 宝玉 出 去 ， 一 出 门 外 便 是 会 场 。 各 国 
分 了 到 其 ， 盖 了 房屋 ， 陈 列 各 种 货物 。 中 国 自 己 各 省 ， 也 分 别 
盖 了 会 场 ， 十 分 热 闪 。 稀 奇 古怪 的 制造 品 ， 也 说 不 尽 多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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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亚 正 在 那里 看 中 攻关 书局 新 出 版 的 书 ， 忽 见 东 方 文 明 在 前 
Ho KERTH. BEM MRE BMRA. WMA, 
觉得 身子 在 轮船 上 。 那 轮船 走 的 十 分 快捷 ， 看 看 两 岸 ， 全 是 高 
大 房屋 ， 烟 奥 如 林 。 不 觉 自 言 自 语 道 ;“ 这 是 哪里 呢 ? 向 来 没有 
到 过 。” 忽 听 得 伯 患 在 背后 道 ; “这 里 是 扬子 江 呀 ! ”宝玉 回头 问 
道 ; “长 江 两 而 ,哪里 有 许多 房屋 ?” 伯 囊 道 :“ 你 还 不 知道 呢 , 此 刻 
从 吴淞 起 ， 一 直到 汉口 ， 两 岸 全 是 中 国 厂家 ， 接 连 不 断 的 了 。? 
一 转 腿 间 ， 船 已 到 了 汉口 ， 不 知 怎 样 那 身子 却 又 在 火车 上 面 。 
那 火 车 走 的 风 驰 电 香 一 般 ， 两 旁 桑 林 、 茶 林 、 称 田 、 麦 田 都 好 
像 往 后 飞 驶 。 众 人 纷纷 下 车 ， 宝 玉 也 下 了 车 。 抬 头 一 看 ， 路 旁 
一 所 极 大 的 房子 。 房 子 前 而 ,一 片 空 场 ， 空 场 上 竖 了 一 枝 插 天 
高 的 旗杆 , 挂 着 一 面 飞 龙 黄 旗 , 迎 风 招 异 。 另 外 有 一 根 长 绳 ， 从 
旗杆 项 直 连 到 房 项 上 ， 沿 绳 挂 着 五 洲 万 国 的 国旗 。 看 那 房子 门 
口 时 ， 道 了 “万 国 和 平 会 ”五 个 字 ， 都 用 飞 金 销 了 ， 映 着 日 光 ， 
十 分 耀 目 。 宝 玉 便 跤 了 进去 ， 只 见 里 面 设 了 一 个 大 会 场 ， 中 国 
外 国 的 人 坐 满 场 上 ， 也 不 知 有 多 少 人 人 。 坐 了 半天 ， 还 是 寂 寂 无 
声 ， 忽 听 得 一 阵 铃 响 ， 耳 边 有 人 悄悄 的 说 道 ;“ 主 席 的 上 人 台 了 ， 
这 便 是 中 国 皇帝 ?宝玉 回头 一 看 ， 正 是 伯 惠 和 他 说 话 。 正 要 
答 时 ， 忽 听 得 一 阵 鼓 掌 之 声 如 雷震 耳 。 忙 向 台 上 看 时 ， 讲 席 上 
站 着 的 却 是 东方 文明 。 演 说 道 ,“ 今 日 万 国 和 平 会 开会 之 第 一 日 ， 
蒙 各 国 公 举 腾 为 会 长 ， 各 国 或 皇帝 亲临 或 派 大 员 代 表 ， 都 在 
KES, KEASK, 4KBARE, PEBBKA LHD 
法 。 此 会 既 名 和 平 会 ， 当 就 以 和 平 为 宗旨 。 然 而 地 此 和 平 会 ， 
求 何等 之 和 平 ,不 得 不 言 布 明 白 。 和 平 会 不 仅 求 万 国 国 家 和 和 平 而 
已 ， 单 求 国家 和 平 是 国际 上 问题 ， 范 围 未 免 太 小 。 达 于 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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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过 免 兵 喜 而 已 。 此 和 平 会 当 为 全 球 人 类 求 和 平 ， 而 各 区 政府 


人 均 当 平等 相 待 ， 不 得 凌 虐 其 政府 及 其 国民 ， 此 为 人 类 自 为 保 
护 ， 永 免 苛 虐 。 如 彼 族 程度 或 有 不 及 , 凡 我 文明 各 国 ， 无 论 个 人 
社会 ,对 于 此 等 无 知识 之 人 , 均 有 诱 掖 教育 之 责任 ”宝玉 听 到 此 
处 ,不 党 鼓掌 ,全 场 的 人 也 掌声 雷动 。 主 席 的 又 道 :“ 不 得 以 彼 为 
异族 异种 ， 情 我 强 感 ， 任 意 欺 凌 。 故 自 此 次 开会 之 后 ， 当 消灭 
强权 主义 ， 实 行 和 平 主义 。” 合 场 上 下 一 齐 鼓 学 ,宝玉 鼓 学 不 已 ， 
又 要 顿 足 。 谁 知 一 顿 足 却 脚 踏 了 空 ， 一 落 千丈 ， 两 眼 登 时 红 
黑 ， 吓 的 一 身 冷 汗 。 勉 强 降 开 双眼 看 时 ， 原 来 还 睡 在 东方 文明 
家 里 客房 里 面 的 床上 ， 竞 是 一 场 大 梦 。 看 看 司 时 器 ， 已 是 寅 正 
一 刻 ， 天 还 没 十 分 大 亮 。 党 得 燥热 ， 便 起 来 到 外 面 乘凉 。 

走 到 外 面 ， 谁 知 东 方 文明 已 经 起 来 了 ， 在 院子 里 看 荷花 。 
宝玉 道 ,《 老 先生 好 早 。” 文 明道 :“ 老 夫 自习 静 以 来 ， 一 向 早 睡 早 
起 ， 世 兄 何以 也 如 此 之 早 ,” 宝 玉 道 ,《 侦 然 醒 了 ， 便 起 来 。 像 老 
先生 这 等 早起 ， 也 难得 呢 s? 两 人 就 在 院子 里 瓷 营 上 坐 着 对 谈 。 
文明 道 :《 世 兄 夜 来 可 想 得 着 ， 何 处 与 老夫 会 过 ?” 宝 玉 道 :“ 委 实 
想 不 起 ， 还 祈 明 示 。” 文 明 叹 道 ,“ 那 一 年 令 祖母 史 KB 仙 逝 之 
后 ， 在 热 丧 里 面 ， 世 兄 可 曾 会 过 什么 客 来 ?宝玉 回头 一 想 道 ， 
“没有 会 什么 客 。” 文 明道 ;“ 再 想 想 可 有 什么 亲友 投 到 府 上 ?” 室 
玉 再 四 的 想 了 一 回 道 ,“ 只 有 人 金陵 王家 投 到 。” 文 明道 ;“ 那 就 是 
To ASIST Ue, HERE, RTA, AREER. 
RUBS, MN, UR! 怎么 就 忘 了 ?宝玉 大 
惊 送 :“ 那 是 杜 世 兄 是， 怎么 就 是 老 先生 ， 又 复姓 东方 ?文明 
道 :“ 东 方 是 老夫 本 姓 ， 初 因 杜氏 无 关 ， 承 宰 过 去 。 后 来 杜氏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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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了 儿子 ， 我 便 归 了 家 。 那 一 年 相 见 时 ， 老 夫 说 了 几 句 经 济 
话 ， 世 兄 便 面 有 不 满 之 色 。 那 时 老夫 便 知 世 兄 不 是 同调 ， 不 其 
一 别 若 干 年 ， 又 得 相 会 。 然 而 世 兄 是 无 忧 无 虑 ， 从 不 识 不 知 处 
WK, RULER TILL, MEERA. BRAG 
造 了 一 生 ， 到 此 时 和 便 营 颜 鹤 发 ， 所 以 相 见 就 不 认得 了 。? 宝 玉 听 
了 如 梦 初 醋 ， 罚 想 :“ 他 不 提起 ， 我 把 前 事 尽 都 忘 了 。 我 本 来 要 
酬 我 这 补 天 之 愿 ， 方 才 出 来 。 不 料 功名 事业 ， 一 切 都 被 他 全 点 
了 ， 我 又 成 了 虚 愿 了 。 此 刻 不 如 且 到 自由 村 去 ， 托 在 他 庇 萌 之 
Pi EXAMS, BPM. HARM. BOE 
要 回去 销假 ， 宝 玉 也 要 到 自由 村 ， 遂 一 同 别 过 东方 文明 出 来 ， 
各 雇 一 辆 飞车 。 宝 玉 握 着 老少 年 的 手 道 ,“ 萍 水 相 送 ， 多 和 承 所 
2, SAS, DAWA. PA, BD, Bap 
宝 ， 倒 也 罕有 的 。 非 玉 非 石 ， 乃 弟 受 生 时 含 于 口内 带 来 的 。 足 
FRAUDS, RIB, (OES, MOREE 
递 过 去 ， 老 少年 接 了 ， 再 三 称奇 道谢 。 原 求 页 宝玉 因为 补 天 之 
愿 已 被 焉 宝玉 占 了 头筹 ， 留 下 此 物 ， 非 徒 无 用 ， 而 且 不 免 庄 和 虱 
伤 情 ， 不 如 不 见 的 好 ， 所 以 慷慨 赠 了 老少 年 ， 自 上 飞车 访 自 嵌 
村 去 了 。 

老少 年 受 了 那 通 灵 宝 玉 ， 不 胜 惊 怪 ， 上 了 飞车 ， 沿 路 把 
玩 。 只 因 天 气 炎 热 ， 便 开 了 车 窗 ， 将 身 赁 在 窗口 纳凉 。 手 中 仍 
但 把 玩 那 通 灵 宝玉 ， 不 料 偶 一 失手 ， 那 通 灵 宝玉 直 帕 下 去 。 老 
少年 忙 叫 降下 去 ， 一 面 把 眼 上 陷 着 看 那 玉 。 那 见 它 越 跌 下 去 越 
大 ， 直 跌 到 一 个 山 止 里 去 。 分 明 看 得 清楚 ， 飞 车 到 山脚 下 停 住 
了 。 老 少年 认得 这 座 山 ， 系 在 东部 仁 字 第 十 万 区 内 ， 山 名 灵台 
方寸 山 。 走 到 山 止 星 看 时 ， 现 出 一 个 山洞 ， 洞 口上 羡 了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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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 洞 ?五 个 字 ， 也 是 老少 年 常 到 之 地 。 导 那 通 灵 宝 玉生 ， 
里 寻 得 着 ， 便 连 影子 也 没有 了 。 只 见 洞口 竖 着 -一 块 峨 购 怪 石 ， 
生得 玲珑 噜 透 ， 穷 穿 相 通 ， 石 面 是 一 抹 平 的 ， 平 面 上 浅 了 许多 
字 。 老 少年 看 时 ， 却 是 一 篇 绝世 奇 文 ， 约 有 十 二 、 三 万 言 光 
景 。 障 想 这 等 一 篇 奇 文 ， 却 藏 之 深山 ,无 人 可 见 ,， 未 免 可 异 
了 ， 我 何不 抄 了 下 来 ， 公 之 于 世 呢 1 无 奈 身边 没有 纸 笔 ， 便 忙 
忙 的 坐 了 飞车 ， 到 市 上 去 买 了 来 。 再 看 石 面 时 ， 那 一 篇 奇 文 后 
面 ， 又 添 出 一 首 歌 来 。 歌 日 : 


方寸 之 间 今 有 人 台 日 灵 , 方 寸 之 形 仿 斜 月 三 星 。 中 有 物 仿 
通 灵 , 通 灵 今 蕴 日 月 之 精英 。 戴 发 今 含 齿 ， 藻 目 时 艰 今 触 发 
其 热诚 。 翡 复 翡 今世 事 , 京 复 哀 今后 生 。 补 天 乏术 今 岁 不 我 
与 ， 群 鼠 满目 今 次 其 纵横 。 吾 欲 豆 耳 之 无 闻 今 吾 耳 其 能 
wT, FREAZAMSEAHTR. AMMMF RTOS 
TEU, THRSUSHAF, 


ECDE-HFOT PRET MA, RMS RTH, RAB 
篇 奇 文 深奥 ， 人 家 不 能 全 懂 ， 被 一 孔 之 儒 见 了 ， 又 要 以 意 脐 
接 ， 字 训 旬 语 ， 胡 说 乱 道 ， 反 失 了 真 。 于 是 除了 日 间 办 公事 之 
外 ， 夜 静 时 便 取 那 篇 奇 文 过 来 ， 照 它 的 意思 ， 改 成 演义 体裁 。 
纯 用 白话 以 费 雅 俗 共 赏 ， 取 名 就 叫 < 新 石头 记 >。 从 此 女 娲 氏 用 
剩 的 那 一 块 石 ， 就 从 大 荒山 青 卉 峰 下 ， 搬 到 文明 境界 灵台 方寸 
山 斜 月 三 星 洞 去 了 。 看 官 如 果 不 信 , 且 请 亲 到 那里 去 一 看 , 便 知 
在 下 的 并 非 说 谎 。 然 而 必要 热心 血 诚 、 爱 种 爱国 之 君子 ， 茶 精 
蔡 神 、 保 全 国粹 之 丈夫 ， 方 能 走 得 到 看 得 见 。 若 是 吃 类 镍 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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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纵 使 让 他 走 到 了 灵台 方寸 山 斜 月 三 星 洞 ， 也 全 然 看 不 见 那 
篇 奇 文 。 你 道 为 何 ? 原来 那 篇 奇 文 是 预备 丈夫 读 ， 不 预备 奴隶 
Ki, MABE, PRADA. PUAN HAD A 
BITRE, BALEEAWLTRTA ENS, SA: 


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 

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 

‘T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end 
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 
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s 


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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